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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历史 文库》 出 版前言 


在全球 化时代 ，关 注世界 各国各 地区文 明发展 的源流 、现 实和未 
来， 不仅仅 是新世 纪人文 学科的 一个重 点课题 ，也 是许多 当代中 国知识 
分子强 烈兴趣 所在。 甚至 ，关 注别国 热点， 不亚于 关注自 身状况 ，也已 
经 成为心 态开放 、视 野开阔 的许许 多多当 代中国 人的一 种精神 生活方 
式。 然而 ，至 今我国 尚未出 版过一 套相对 完备的 世界国 别史及 地区史 
丛书 ，这不 能不说 是一个 很大的 缺憾。 改革开 放以来 ，我 国出版 业虽然 
陆续 推出过 一些囯 别史、 地区史 ，但既 无规划 ，也很 分散， 而且主 要集中 
在英 、法 、美 、俄 、日 、德 等大国 ，覆 盖面过 于狭小 ，更 遑论完 备与权 威了。 
为此 ，中国 出版集 团公司 通过深 入调研 ，邀 约史 学界专 家进行 多方论 
证 ，精 心策划 组织出 版这套 《世界 历史文 库》。 

《世 界历史 文库》 主要 选收国 别史、 地区史 的通史 性著作 ，以 国别史 
为主体 ，适当 辅以地 区史。 计划 共出版 80 种， 2 年内 出齐。 文 库编辑 
委员会 特邀我 国世界 史学界 著名学 者专家 担任学 术顾问 ，精心 遴选著 
作。 编选者 和学术 顾问一 致认为 ，每 个国家 、地 区的历 史只选 一种著 
作， 因而要 求此一 种应是 在学界 已获得 广泛定 评的上 乘之作 ，且 最好是 
最 新成果 ，作者 应为著 名史学 专家， 原出版 者也应 是知名 的出版 机构。 
原 著使用 的语 种主要 是英语 、德语 、法语 、俄语 、日 语等， 中文译 者应基 
本上 是史学 专业人 士或具 有较高 史学修 养的翻 译家。 总之， 学术性 、权 
威性、 完备性 、可 资借鉴 性以及 可读性 ，是 《世 界历史 文库》 编选 出版工 
作所 追求的 目标。 

显 而易见 ，入选 《世 界历史 文库》 的著作 ，只是 给读者 们提供 了关于 
一个 国家一 个地区 历史一 种具有 较高学 术价值 并可资 借鉴的 优秀文 
本。 在史学 领域里 ，治 史者 所拥有 的材料 、眼光 、立 场以 及才学 识见的 
不同 ，必 然导致 历史研 究结论 与叙述 状态的 迥异， 相信读 者们会 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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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时注 意加以 辨别。 上下 数千年 ，人 类一直 在探寻 自己 的历史 ，寻找 
“信 史”， 追求“ 良史” ，以 期获得 历史的 真相和 启悟。 正如 清代著 名思想 
家龚自 珍所说 ：“出 乎史， 如乎道 ，欲 知大道 ，必先 为史。 ”治史 、读 史的目 
的 是为了 发现并 把握历 史发展 的规律 ，这 是人类 认识自 身与寻 求发展 
的 需要。 因而， 寻找“ 信史” —— 要 求史家 叙述历 史时具 有很高 的可信 
度 ，是其 正当的 要求。 而 追求“ 良史” —— 希望史 家叙述 历史时 ，在 可信 
的基 础上能 正确揭 示历史 的内在 真相与 内在 规律， 达到“ 知兴替 ”而经 
世致用 的目的 ，则 是其 最高的 要求。 宋代 曾巩在 《南 齐书 目 录序》 中曾 
提出“ 良史” 的标准 ：“古 之所谓 良史者 ，其明 必足以 周万事 之理， 其道必 
足 以适天 下之用 ，其 智必足 以通难 知之意 ，其 文必足 以发难 显之情 ，然 
后其 任可得 而称也 。” 《世 界历史 文库》 编 选出版 工作就 是要坚 持提供 
“ 信史” 的原则 ，努力 追求“ 良史” 的境界 ，竭 诚为我 国史学 研究者 提供具 
有较高 学术价 值并可 资借鉴 的优秀 文本， 并满足 各界读 者了解 世界各 
国各地 区历史 的需要 ，增进 国际文 化交流 ，为 我国 文化的 繁荣发 展作出 
贡献。 这是 编辑委 员会和 各位学 术顾问 的共同 心愿和 追求。 

编辑 出版工 作不周 之处在 所难免 ，恳 请批评 指正！ 

《世 界历史 文库》 编辑 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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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历史 文库》 编辑 委员会 


主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 员 

(以姓 氏笔画 为序） 

于沛 马汝军 王乃庄 王晓德 刘北成 
刘新成 汤重南 李工 真李平 李安山 
李剑鸣 宋焕起 张贤 明陈恒 侯建新 
郭小凌 钱乘 旦高毅 彭小瑜 

《世 界历史 文库》 编辑 委员会 办公室 

主 ..任 宋焕起 张贤明 

副主任 李红强 


成 员 

(以姓 氏笔画 为序） 

王卫东 王明毅 兰本立 郭银星 


致  谢 


亚 美尼亚 历史学 家阿加 桑耶洛 斯把写 作比喩 成一场 海上旅 行：因 

为作家 和水手 一样都 自愿身 犯险境 ，并在 归乡之 后渴望 能向人 们描绘 

他 们途中 遇到的 故事。 我 现在非 常能理 解他的 说法了  D 

在这个 项目中 ，我 不止一 次地踏 进了自 己本不 应涉足 的领域 。我 

* 

曾经大 步走进 纳戈尔 诺-卡 拉巴赫 （Nagorno-Karabakh) —家清 真寺中 
的弹坑 ，但是 立刻意 识到了 这是由 一枚火 箭弹打 出来的 ，而 且周 围可能 
还 有它未 爆炸的 同类。 就这样 ，我 放任自 己跳进 了黑海 的历史 长河中 。 
我对 某些部 分十分 了解， 但 是对更 多的部 分一知 半解， 还 有许多 部分根 
本 就毫不 了解。 因此这 趟旅程 对我大 有教益 ，而 这也正 是我写 作的目 
的。 我在这 里深深 感谢在 一路上 帮助过 我的所 有人。 

多 米尼克 •拜 耶特 （Dominic  Byatt) ， 牛津大 学出版 社负责 本书的 
编辑 ，在这 一项目 仅仅还 在计划 阶段时 就十分 感兴趣 ，并 且和 克莱尔 • 
克 劳夫特 (Claire  Croft) —起 自始至 终关注 着这个 项目。 出版 社驻纽 
约办公 室的苏 珊 • 福柏 （Susan  Ferber) 在 至关重 要的一 点上提 供了明 
智的建 议^ 哈坎 （Hakan) 和 阿耶斯 •居尔 •阿 尔特内 （ Ay§e  Gul 
Altinay) 为我 提供了 一处绝 佳的隐 居所： 他们在 博斯普 鲁斯的 公寓的 
后室。 就是 在那里 ，我枸 思出了 本书的 大纲。 

本书 正文的 大部分 ，都 完成于 国会图 书馆主 阅读室 的希罗 多德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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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之下 ，没有 比这里 更好的 地方了  D 我也非 常感谢 图书馆 的工作 人员， 
包括 在印刷 和照相 部门、 稀有书 籍和特 殊藏品 阅读室 、地 理和地 图阅读 
室 、非 洲和中 东阅读 室以及 欧洲阅 读室的 人员， 尤其是 格兰特 •哈 里斯 
(Grant  Harris)。 胡 佛档案 馆的工 作人员 ，尤其 是主任 埃勒娜 •  S  •丹尼 
尔森 (Elena  S.  Danielson) ， 工 作都非 常出色 。 公 共记录 事务局 （伦 
敦）、 罗马尼 亚学院 图书馆 （布 加勒 斯特） 、中 央历史 档案馆 （布 加勒斯 
特) 和美国 毕苏茨 基中心 （纽 约） 都曾 不辞辛 劳地慷 慨帮助 过我。 克里 
斯 •罗宾 逊 (Chris  Robinson) 绘制了 本书的 地图。 

我从数 次讨论 会和会 议中获 益良多 ，所 得到 的教益 在本书 的许多 
地方 都有所 表现。 但是我 要特别 感谢尼 古拉斯 •布 雷弗格 （Nicholas 
Breyfogle) 和维 拉德. 桑德兰 （Willard  Sunderland)  0 他 们允许 我冒昧 
加 入俄罗 斯历史 学家在 2001 年 9 月于俄 亥俄州 立大学 召幵的 一次会 
议。 福尔 布莱特 研究基 金项目 和佐治 亚城大 学让我 能够于 1998 年和 
x  2000 年在巴 尔干、 乌克兰 、土耳 其和南 高加索 进行了 几次深 度旅行 。 
之前和 之后的 旅行也 都通过 佐治亚 城大学 ，得到 了拉齐 乌家族 慈善基 
金 （Ratiu  Family  Charitable  Foundation) 的 帮助。 托尼 •格 林伍德 
(Tony  Greenwood) 、 劳伦斯 （Lawrence) 和艾米 •塔尔 （ Amy  Tal) 为我 

在黑 海周边 的旅行 提供了 很棒的 住处， 并与我 进行了 有益的 交谈。 

众多同 行和朋 友解答 了我幼 稚的问 题或是 阅读了 部分的 手稿， 他们的 
赐教让 我受益 匪浅。 当然 ，本书 若有疏 忽之处 ，责 任在我 ，与他 们无关 。这 
个群体 包括了 亚力山 德鲁. 博洛加 、安东 尼 • 布莱耶 、伊安 • 卡文 、欧文 •唐 
纳、 马克. 莫耶 • 霍华德 、克里 斯托夫 • 乔伊纳 、爱 德华 •基南 、洛里 • 卡 恰里多 
安 、约翰 *麦 克尼尔 、维 拉德 •桑德 兰和四 位牛津 出版社 的匿名 评论家 。本 
书涉及 的大多 数专业 领域都 不是我 擅长的 ，所 以我 很感激 那些真 正的专 
家 D 他们 的呕心 沥血之 作都列 在了本 书的注 释和书 目中。 

我 还要特 别感谢 我的有 着令人 惊异天 赋的研 究助手 ，费 力西亚 • 
罗什 和亚当 ■托尔 纳伊。 希 望他们 能够完 成博士 课程并 找到理 想的工 
作。 另外一 个佐治 亚城的 研究生 ，米 尔亚娜 •莫罗 斯尼- 多 米尼克 ，帮助 


我进行 了重要 的翻译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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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名称 


在 黑海周 边地区 ，拼 写可能 会成为 一个政 治问题 ，因 此有必 要先就 
书中 对词语 的使用 做一下 说明。 

本 书的各 章节名 是黑海 的各种 名字。 黑 海最古 老的希 腊名， 
Pontos  Axeinos (“ 黑暗或 昏暗的 海”） ，可 能是由 一个更 为古老 的伊朗 
语词 汇发展 而来。 这个名 字可能 反映了 水¥ 对于 这片常 常风暴 大作的 
水域的 理解， 同时也 是水体 本身的 特点。 因 为黑海 较深， （比) 海 水比较 
浅的地 中海颜 色来得 更深。 这个名 字是如 何转变 成晚期 希腊语 和拉丁 
语中的 Pontus  Euxinus(“ 好客之 海”） 的 ，目 前尚不 清楚。 这可 能是一 
种 有意的 讽刺； 也可能 是在表 达一种 美好的 愿望。 

黑海 在拜占 庭资料 中最常 见的名 称就是 Pontos (海） 。 这 个用法 
传 到阿拉 伯文献 中就是 “bahr  Bimtus”， 直译 就是非 常吊诡 的“海 海”。 
另 外黑海 在中世 纪还有 许多其 他名称 ，尤 其是在 阿拉伯 和奥斯 曼作品 
中。 这些 名字常 常同特 别重要 的城市 联系在 一起， 如“特 拉布宗 之海” 
和“ 君士坦 丁堡之 海”。 “ 大海” （Great  Sea) 这个 名称在 中世纪 时也以 
不 同的方 式出现 ，包 括意大 利语的 Mare  Maius 和 Mare  Maggiore。 还 
有些名 字是以 当时在 黑海沿 岸占支 配地位 的族群 （或者 是作者 希望他 
的 读者认 为在黑 海周边 占支配 地位的 族群） 命名。 例如“ 斯基泰 海”、 
“萨 尔马特 海”、 “哈扎 尔海” 、“罗 斯海” 、“保 加尔海 ”、“ 格鲁吉 亚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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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在 阿拉伯 文献中 ，地 中海相 应地被 称为“ 罗马人 之海” （也就 是“拜 
占庭 人之海 ”）。 

比起以 上这些 ，“ 黑海” (Black  3扮）这 个名称 如果仅 以它被 广泛接 
受后 算起是 较为年 轻的。 它 以不同 的形式 在早期 奥斯曼 资料中 出现， 
可能也 在奥斯 曼历史 早期的 口语中 出现。 在西欧 语言中 ，这个 名称在 
14 世纪末 第一次 出现。 之前 ，欧洲 人主要 使用从 古典时 代演变 而来的 
名称 ，如英 语中的 Pontus 和 Euxine。 这些 名称蕴 含着“ 黑海” 这个平 
淡 的称呼 所缺乏 的诗意 韵味。 “ 就像本 都海的 寒涛滚 滚奔流 ，永 不后退 
一样 …… ”莎士 比亚借 奥赛罗 之口怒 道，“ 我的风 驰电掣 的流血 的思想 
决 不会踟 蹰回顾 …… ”。 

为什 么是“ 黑”？ 没 人知道 确切的 原因。 但是 起码有 三种主 要的猜 
测。 其一 ，这只 是简单 地回归 最古老 的伊朗 / 希腊 称呼。 这种称 呼在希 
腊 本土和 罗马开 始使用 “Enxinus” 这个名 称之后 依然被 黑海沿 岸的居 
民保 留着。 这 个古老 的称呼 可能在 突厥人 向安纳 托利亚 移民的 过程中 
被带到 了西方 ，最 终变 成奥斯 曼帝国 使用的 “kara  deniz” （黑 海或暗 
海）。 其二 ，这 个“黑 ”来自 “kara”。 kara 既 有“黑 、暗” 之意， 又有“ 大”或 
“ 可怕” 之意。 而 “Karadeniz” 实 际上是 沿用了 中世纪 欧洲的 （尤 其是意 
大 利的） 水 手和制 图家们 所用的 “大海 ”这个 称呼。 其三， 它同欧 亚草原 
族群 的颜色 地理学 有关。 在这 个扎根 于中国 文化的 解读中 ，世 界的四 
个方 向与四 种特殊 的颜色 有关： 黑色代 表北方 ，白 色代表 西方， 红色代 
表南方 ，青色 （有 时是 蓝色） 代表 东方。 尽 管这个 系统明 显取决 于一个 
人的 立足点 ，但 奥斯曼 人把在 他们北 面的海 定为“ 黑”可 能与这 一欧亚 
传统 有关。 这 可能是 奥斯曼 人对于 自己在 欧亚大 草原上 游牧的 遥远过 
去 的记忆 ，或 是之后 奥斯曼 制图家 从蒙古 人那里 采纳的 系统。 在奧斯 
曼帝国 和现代 土耳其 ，地 中海相 应地被 称为“ 白海” (Ak  Deniz) 。 

17 世纪和 18 世纪 ，随着 俄罗斯 和西欧 在黑海 的出现 越来越 频繁， 
他们可 能从当 时在此 地区占 支配地 位的大 国的语 言中吸 收了一 些特殊 
用语。 黑 海地区 的其他 国家可 能也进 行了这 种借用 ，因 为大致 在此时 
这些国 家正进 行着现 代化和 标准化 的过程 。 这种 复杂的 历史的 结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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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名称 


是 ，现在 多种语 言中黑 海的名 称在翻 译之后 都是相 同的： 土耳 其语中 
的 Karadeniz ，现 代希腊 语中的 Maure  Thalassa ，保 加利亚 语中的 
- Cherno  More， 罗 马尼亚 语中的 Marea  NeagrA， 乌克兰 语中的 Chorne 
More， 俄 语中的 Chernoe  More， 格 鲁吉亚 语中的 shavi  zghva， 直译过 
来 都是“ 黑海' 

至 于地名 ，我一 般根据 特定历 史时期 来使用 相应的 名称。 于是 ，古 
代的“ 特拉布 苏斯” （ Trapezus  ) 就是中 世纪的 “特拉 比宗” （ Trebizond) 

和 现在的 “特拉 布宗” （Trabzon)。 如果在 任何时 期同时 存在两 个或以 
上的 名称, 则使用 更广为 人知的 那个。 举例 来说, 希腊名 称通常 以它们 
的 拉丁形 式出现 。在 1453 年之 前我使 用“君 士坦丁 堡”， 之后则 用“伊 
斯坦 布尔” ，尽 管不同 形式的 前一个 名称在 奧斯曼 帝国时 期也很 常见。 

更古 老的英 文拼法 ，如 “Sebastopol” 或者是 “Batoum” ， 除 了在直 接引用 
中外， 都用它 们的现 代形式 替代。 文化族 群的命 名也遵 循同样 的规律 
(如 Tartars)  0 当 我使用 “Greeks” 的时候 ，我 通常 指那些 说各种 希腊语 
分 支的人 ，尽 管他们 几乎从 不把自 己当做 现代民 族意义 上的希 腊人。 

我 很谨慎 地使用 “Ottoman” 来指称 奥斯曼 帝国的 属民； 它与 “Turk” 不  xiii 

是 一回事 ，而 20 世 纪之前 “Turk” 一词要 是用来 指称我 们今天 所称的 
“说土 耳其语 的人” （Turkish-speakers) 那 就很成 问题。 我依然 使用已 
经不太 流行的 “Turkoman” （而非 tUrkmen) 来指 称突厥 游牧民 和他们 
在 安纳托 利亚历 史上的 统治者 ，以 把他们 和在中 亚的现 代土库 曼斯坦 
国家的 人和文 化区分 开来。 

使用 拉丁字 母之外 的字母 的语言 ，其 拼写都 根据国 会图书 馆的系 
统的 简化版 本做了 转换。 例 如大多 数俄罗 斯单词 最后的 软标都 被取消 
了。 我 保留了 在拉丁 字母系 统中使 用某些 语言所 需要的 -号。 更为令 


人 困扰的 字母的 发音大 致如下 所示： 

a,  T 发 cousin 中的 “i” 音 

罗马尼 亚语 

a  发 about 中的 “a” 音 

罗马 尼亚语 

1  发 cousin 中的 “i” 音 

土 耳其语 

6  发法语 oeuvre 中的 “oeu” 音 

土 耳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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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c 

ch 

g 


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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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在 e 或 i 之前发 church 中的 “ch” 音 
其他发 “kit” 中的 “k” 音 
“jam” 中的 “j” 音 
发“  church” 中的 “  ch” 音 
在 e 或 i 之前发 “kit” 中的 “k” 音 
在 e 或 i 之前发 “jam” 中的 “j” 音， 
其他发 “goat” 中的 “g” 音 
不发音 ，但是 使之前 的元音 变长音 
在 e 或 i 之前发 “goat” 中的 “g” 音 
发 “ship” 中的 “sh” 音 
发 “cats” 中的 “ts” 音 


罗马 尼亚语 
土 耳其语 
土 耳其语 
罗马 尼亚语 

罗马 尼亚语 
土 耳其语 
罗马 尼亚语 
罗 马尼亚 语和土 耳其语 
罗马 尼亚语 


除非特 别注明 ，脚 注中 的古代 文献都 指哈佛 大学出 版社出 版的洛 
布古 典丛书 （Loeb  Classical  Library  Series) 中的 译本。 对古代 和拜占 

庭 时代文 献的标 注通常 使用章 节而非 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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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古 人是怎 么说的 ，我 可以说 ，黑 海除了 名字以 
外 ，没有 一处是 黑的。 

- 图 尔 奈福德 •约 瑟夫 •皮 顿， 

路易十 四的皇 家植物 学家， 1718 年 


没 有一片 使 乘客呕 吐的海 
能够泛 起比悠 克星海 更危险 的浪花 

—— 乔治 •戈登 •拜伦 ，英 国作家 


考古学 家手中 的铲子 
深 深掘入 

早 已成为 历史中 的空白 的地下 
控出的 

是谁也 没有想 到过的 
过 去的生 活证据 


威 •休 •奥登 ，美 国诗人 


第一章 地理 考古学 


人与水 

在历史 学和社 会学的 研究中 ，有 一种根 深蒂固 的“旱 鸭子” 偏见。 
我 们认为 ，历史 与社会 生活似 乎都是 发生在 陆地上 的事。 在水 中发生 
的事 —— 例如 在海上 的远航 和河上 的巡游 —— 只 是为真 正表演 的演员 
服 务的布 景人员 而已。 但是海 洋和河 流有它 们自己 的历史 ，而 不仅仅 
是 连接陆 地的道 路或是 边界。 它们 是各种 截然不 同的人 类互动 和交换 
故 事中的 主角。 就 像马克 •吐 温形容 密西西 比河： 水道 有物理 性的历 
史 ，就是 沉淀物 、流向 、洪水 等等。 但是， 它还有 “历史 性的历 史”： 有沉 
睡 的时期 ，也有 清醒的 时代； 在 河边居 住的人 们的来 来往往 、 把我们 
的 关注点 从陆地 移向水 域是富 有启发 性的。 我们 被迫批 判性地 重新思 
考像 “地区 ”和“ 国家” 这样的 标签， 和我们 赋予某 些划分 世界的 肤浅分 
类方式 的特殊 地位。 这种改 变使我 们进一 步认清 地区的 意义， 它如何 
转变， 和我们 用来划 分各民 族与各 文明的 分界线 的变化 是如何 比想象 
中更 为反复 无常。 

这 本书的 内容是 关于一 片海域 和它在 周围的 人民和 国家的 历史、 
文 化和政 治中所 扮演的 角色。 对于世 界的某 些部分 ，水 域是人 类历史 
的 决定性 元素之 一的观 点是毋 庸置疑 ，甚至 可以说 司空见 惯的。 我们 


第一章 地理 考古学 


习惯于 赋予“ 地中海 ”许多 丰富的 意义。 作 为一个 形容词 —— 地中海 
菜 ，一 段地中 海假期 —— 它能 唤起许 多生动 画面： 喀斯特 地貌的 山地， 
碧蓝的 海湾， 橄榄树 、葡 萄酒和 山羊； 作为一 个研究 的客体 ，它是 无数学 
者 关注的 焦点。 其中最 著名的 当属费 尔南多 •布 罗代尔 对近代 早期的 
地中 海所做 的描述 2 。 其他 的水域 ，无 论大小 ，也 会给人 们带来 独特的  4 

联想。 提到 南太平 洋或者 是切萨 皮克湾 ，亚 马孙河 和密西 西比河 ，一系 
列的 图像就 会进入 我们的 脑海。 有些 是旅游 手册上 的玄想 ，而 另外的 
却 是来自 居住在 水边的 人的实 际生活 经验。 对于这 些和其 他水域 ，学 
者已 经归纳 出把各 个水岸 （有 些甚 至距离 遥远) 联 系起来 的共同 的经济 
追求、 生活方 式和政 治状态 3 。 

有关 黑海的 图像和 联想则 没那么 鲜明。 很少 有人不 在其周 边地区 
却熟 悉这片 水域。 在整 个黑海 的漫长 历史中 ，从其 大约在 7  000 年到 
8  000 年前最 初成形 的阶段 ，到 20 世纪 晚期的 政治革 命和环 境危机 ，只 
有 几本专 著能够 告诉我 们它的 故事。 好几 个强国 —— 从 拜占庭 到奥斯 
曼帝国 到俄国 —— 在不 同的时 间阶段 ，都把 黑海置 于它们 战略的 中心。 
但是在 有关这 些帝国 的历史 研究中 ，却 鲜有 对黑海 的论述 。 这 片水域 
也坐落 在几个 不同的 学科研 究的交 汇处， 所以不 是任何 一个的 中心。 

尤其 在美国 ，冷 战制造 的地理 学上的 偏见持 续时间 很长， 其国内 政治和 
国际关 系研究 ，甚 至是历 史和文 化研究 ，仍 局限于 冷战期 间的地 区划分 
和 范围。 一 个领域 的专家 很少涉 足其他 领域。 

作 为传统 历史写 作和社 会分析 的结果 ，黑海 周边的 地区被 分割为 
不同的 领域。 巴 尔干半 岛的现 代史通 常被视 为是中 欧史的 附属品 ，或 
是彼此 之间毫 无关系 的族群 史的聚 合体。 乌克兰 和俄国 南部地 区与巴 
尔 干半岛 是分开 另外研 究的。 俄 国南部 的历史 是沙俄 帝国史 的一部 
分 ，而 乌克兰 则习惯 将本国 历史书 写为迟 来的民 族解放 的悲剧 故事。 
不论是 南高加 索还是 北高加 索的历 史也是 一样的 情况。 奥斯曼 人在舞 
台侧面 潜伏着 ，时 不时 地站上 正面。 但是 在现代 土耳其 共和国 形成之 
后 ，突 厥人从 欧洲历 史上几 乎彻底 消失了 ，转而 成为中 东研究 的一部 
分。 政 府机构 的拨款 机制和 政府资 助的研 究项目 ，加重 了这些 在人文 


3 


黑海史 


学科 和社会 科学中 的条条 框框。 在 美国， “ 东欧” 研究的 资助仅 有一个 
研究 资金来 源：“ 前苏联 ”研究 ，或称 之为“ 独联体 国家” 研究。 而 中东研 
究， 包括土 耳其， 则另 有资金 途径。 

这 种格局 却是在 近代才 刚刚形 成的。 就在并 不久远 的过去 ，把黑 
海看作 一个统 一的地 理政治 单位的 想法， 不仅在 当地人 和政治 领导入 
5  头脑里 ，即 使是在 西方的 外交宫 、战 略学家 和作家 ，这些 把一生 都花费 

在这 片海域 和周边 地区的 人眼里 ，都 是非常 正常的 。在 19 世纪 ，黑海 
是“ 东方问 题”的 核心： 奥斯曼 帝国江 河日下 ，欧 洲列强 对如何 划分这 
一地区 各有利 益诉求 ，这导 致了复 杂的竞 争对抗 关系。 在两次 世界大 
战之间 ，这片 区域处 于混乱 的巴尔 干地区 、布 尔什 维克势 力和黎 凡特的 
欧洲 保护国 之间。 之后 ，这 片区域 中的国 家处于 资本主 义和共 产主义 
全球 斗争的 前线。 他们或 是站在 共产主 义一边 ，如 阿尔巴 尼亚、 南斯拉 
夫 和罗马 尼亚; 或是像 希腊和 土耳其 那样， 成为西 方势力 对抗苏 联的前 
锋。 共产 主义政 权相继 终结后 ，东 南欧成 了政治 混乱、 国家贫 穷的地 
区， 成为 欧洲重 建统一 、繁 荣大 陆的计 划中一 片令人 担心的 空白。 弱小 
的国家 和崩溃 的地区 秩序， 由国内 争端升 级而成 的国际 冲突带 来的失 
序 ，连同 贸易和 能源网 络政治 ，是黑 海地区 在第二 次世界 大战之 前的主 
要 问题。 它们现 在又重 新被提 上了国 际议事 日程。 

本书试 图对黑 海周边 的人们 的历史 、文 化和政 治进行 整合， 来重新 
唤起 人们对 于旧日 划分欧 洲东南 边疆的 方式的 记忆。 除了在 20 世纪 
较短 的一段 时间内 ，东欧 —— 起 码是特 指的那 个区域 —— 并非 如大多 
数人 所想象 的那样 ，是 （欧 洲） 大陆 的东部 极限。 从波罗 的海到 黑海的 
区域 ，的确 曾长期 共享同 一的意 识形态 、相 似的国 内政治 结构和 大致相 
合 的外交 政策。 但 是我们 研究的 时段离 1兆9 年越远 ，共 产主义 （如果 
这个 词一直 是指代 着同一 个主义 的话） 对 世界观 的影响 就越不 明显。 
尤其是 对于那 些只有 一代人 经历过 共产主 义的国 家和他 们处于 非马克 
思主 义式威 权主义 之下的 邻居， 例如希 腊和土 耳其。 换句 话说， 欧洲东 
部 (Europe’s  Eest) 的历史 ，不 是“ 东欧” （Eastern  Europe) 史 4 。 

在 20 世纪 90 年代 ，同 质东欧 的概念 已基本 被异质 东南欧 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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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取代。 东南欧 一直以 来都是 对立的 宗教和 文化的 交汇点 ，是 真正的 
欧洲 和世界 其他部 分之间 的过渡 区域。 新 闻报纸 的头条 似乎可 以佐证 
这一 观点： 南 斯拉夫 的血腥 结局； 前苏联 地区的 争斗： 摩 尔多瓦 、格鲁 
吉亚 、阿塞 拜疆和 其他地 方发生 的小规 模严重 冲突; 土耳 其与库 尔德游 
击队几 十年的 战争。 与 社群信 仰或是 亲缘关 系有关 的问题 ，当 然是让 
这里 的内部 摩擦一 直不断 的部分 原因。 正 如著名 的美国 学者和 外交官 
乔治 •肯 南对 于巴尔 干半岛 的评论 ：  20 世纪 90 年 代的暴 力可以 用“从 
遥 远的部 族过去 …… 继承 下来的 深深鸿 沟”来 解释。 这 个地区 的人民 
在 懵懂不 觉中深 受其害 5 。 

但是 ，如 果我们 透视长 期以来 的历史 ，很 难认为 黑海周 边的土 

地 - 片 可以称 为“泛 东南欧 ”地区 的土地 ，或 者用古 代的术 语来称 

呼它“ 近东” —— 比欧洲 其他地 方经历 了更多 的变化 ，带 有更强 的民族 
烙印 ，或者 有更多 的土地 、习俗 和宗教 问题。 事实上 ，黑 海在历 史上的 
许多 阶段都 没有欧 洲甚至 欧亚大 陆其他 地方如 此多的 问题。 如 果这片 
海的历 史有一 条主线 ，那 也不 是冲突 与暴力 ，尽管 大家都 用这两 者来描 
述 不相容 的“文 明”间 的边界 区域。 相反 ，这 个故事 是关于 19、20 世纪 
欧 洲的核 心组织 概念如 何在此 地姗姗 来迟。 现 代国家 （state) 在这片 
土地 上出现 得很晚 ，以文 化来定 义的“ 民族” （nation) 出现 得更晚 ，民族 

国家 （nation-state) 则最 晚产生 - 在有些 地方到 20 世 纪早期 方才出 

现 ，在 另一些 地方甚 至晚至 20 世 纪末。 

本书 后半部 分的许 多章节 ，都 是关于 民族的 概念是 如何突 然进入 
一个对 其完全 陌生的 世界中 的描述 。 之前 ，这个 世界中 人与人 的联系 
的 支撑点 是职业 、宗教 ，或 者仅仅 是地缘 —— 内地或 是海岸 ，各 个村庄 
之间 （这些 分类也 不是一 成不变 的）。 书中 讲述了 孩子们 如何用 他们祖 
父母 看来奇 怪的方 式来界 定自己 的位置 ，人 们用同 质的、 民族的 身份认 
同来替 代原本 混杂不 明朗的 身份 认同。 本书 还告诉 我们， 一个曾 经具 
有重要 意义的 地理单 位如何 在几个 世纪中 被渐渐 解构。 这片水 域一带 
的人们 之间的 联系是 如何随 着欧洲 和欧亚 大陆的 政治、 经济和 战略环 
境的 变化而 变化。 这是 一种可 以被称 作“地 理考古 学”的 实验。 它的目 


黑海史 


的是 发掘早 已被遗 忘的关 系网络 —— 这条 人类之 间联系 的细丝 在共产 
主义 和后共 产主义 等概念 的薄薄 覆盖下 ，在 20 世纪的 后半叶 隐没不 
见。 本书写 作的中 心就是 黑海。 

地区 、边疆 、民族 

到目前 为止， 在重要 术语的 使用上 ，本书 都表现 得相当 随意。 所以 
我应 该对书 中这些 术语的 含义和 应用做 一个简 要介绍 第一个 是“地 
7  区” （region)。 地区 ，与文 化及种 族一样 ，出了 名的难 以定义 —— 并且 
它的使 用通常 会遮蔽 许多名 词的隐 含意义 。 在仔 细审查 之下， 没有几 
个“地 区”的 标签能 够站得 住脚。 一 旦有人 想确定 将某一 宽广地 理单位 
与其 他地域 区别开 来的一 系列本 质特征 ，就 会失望 地发现 ，它们 都变得 
不够 坚实。 从根 本上说 ，地区 不是有 关其构 成单位 (无论 是个人 、群体 
或是 国家） 共享 的语言 、文化 、宗教 或其他 特征的 ，而 是关 于联系 的：人 
群或社 区之间 深远而 持久的 联系是 把一个 空间与 另一个 空间区 别开来 
的 特征。 

本书 所涉及 的地区 ，公 认其分 界模糊 不清。 众 多人群 、帝国 或国家 
在特 定时间 进入或 离开， 有时带 来欧洲 的特征 ，有时 则为它 所抛弃 。但 
是 舞台的 中心是 黑海及 其沿岸 地区： 从 巴尔千 半岛延 伸至高 加索山 
脉 ，从 乌克兰 和俄罗 斯南部 草原再 到安纳 托利亚 中部。 几乎所 有该地 
区的国 家都是 黑海合 作组织 （ Black  Sea  Economic  Cooperation , 

BSEC) 的成 员国。 这 个国际 组织在 1992 年 为增强 东南欧 的商业 、政治 
和文化 联系而 成立。 

但是 这个区 域真的 是一个 “地区 ”吗？ 答案取 决于我 们如何 观察。 
从 严格的 地理意 义上说 ，只有 6 个 国家能 够声称 是该合 作组织 的成员 
国： 保 加利亚 、罗马 尼亚、 乌克兰 、俄 罗斯、 格鲁吉 亚和土 耳其。 这些国 
家控 制了周 边的主 要港口 ，并且 在黑海 中拥有 领海。 然而 广义上 ，黑海 
地区可 以包括 从阿尔 卑斯山 脉延伸 至乌拉 尔山脉 的河流 系统涉 及的所 
有地域 ，其 中涵盖 22 个国家 的全部 或部分 领土。 上游多 瑙河、 第聂伯 
河和顿 河发生 的事件 对黑海 生态系 统和周 边人民 的生活 有很大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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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 史的角 度考虑 ，黑 海的局 部曾数 次被一 个强大 的帝国 控制， 但是整 
个黑海 海岸在 大部分 时间内 由许多 地方统 治者和 国家所 分割。 从现代 
政治的 角度看 ，在 20 世纪 90 年 代早期 ，沿 岸诸国 和它们 的几个 邻国一 
起 建立了 一个地 区性合 作组织 BSEC; 但 是它们 互相之 间的吸 引力在 
21 世 纪初被 欧盟成 员国所 提供的 诱惑所 压倒。 一些 BSEC 的 成员国 
比另 一些更 靠近欧 盟成员 国这一 位置。 

黑海 地区的 组成不 仅取决 于我们 审视的 方式， 还在于 审视的 时段。 
在古代 世界， 一连串 的希腊 城市和 贸易站 把黑海 的各个 角落连 接成了 
一 个巨大 的贸易 网络。 这个 网络为 内地的 强国崛 起和波 斯及罗 马的扩 
张所 动摇; 拜占 庭与北 方的游 牧民族 ，以及 巴尔干 半岛和 高加索 地区的 
基督 教王公 之间的 关系， 对黑海 的贸易 先是有 所助益 ，之 后又大 大削弱  8 
了它。 在 中世纪 ，黑 海世界 在热那 亚人和 威尼斯 人的商 业精神 中得到 
了 复兴。 黑海 曾一度 置于一 个帝国 ，甚至 是一个 统治者 —— 奥 斯曼帝 
国苏 丹的控 制下。 之后 ，俄 国的崛 起使黑 海在一 百年间 成为分 别控制 
南 北海岸 国家之 间的角 斗场。 此后， 19 世纪与 20 世纪 的民族 解放运 
动 （比起 创建大 帝国来 说更容 易产生 小国） ，把黑 海及其 沿岸地 区转变 
成 了一小 片一小 片的新 兴民族 国家的 领地。 

今天 ，要 论证黑 海沿岸 居民及 他们各 自所属 的国家 是否有 一种共 
同 的“地 区认同 ”非常 困难。 泛东南 欧地区 各国的 政治理 想和政 治现实 
各有 不同： 民主主 义和威 权主义 ，改革 派和反 改革派 ，真 实的国 家和想 
象中的 国家。 比起进 行地区 合作， 政治领 袖更愿 意用各 种特性 装饰自 
己 —— 更欧化 ，更 倾向北 约组织 ，或者 仅仅是 更文明 —— 来划清 与邻国 
的 界线。 但是 ，黑海 依然是 一个自 成一体 的地方 ，一 个由跨 海联系 （既 
有 合作也 有冲突 ，并 关涉人 、物和 思想各 方面） 组织 而成的 地区。 在历 
史的 长河中 ，海 岸和内 地的各 个团体 之间都 保持着 长久的 联系。 各方 
的宗 教实践 、语 言形式 、音 乐和文 学形式 、民 间传说 、饮食 习惯和 社会生 
活的其 他许多 方面都 受到了 彼此的 影响。 这种相 互影响 ，对于 最粗心 
的 研究者 (如果 这么说 太夸张 的话， 至少是 对那些 能够超 越上个 世纪占 
支配地 位的、 具有民 族特色 的叙事 ，从而 能够看 得更远 的人) 来说 ，是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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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易 见的。 


另一 个我们 需要注 意的术 语是“ 边疆” （Frontier)。 研究亚 洲内陆 
的 历史学 家欧文 •拉铁 摩尔曾 经指出 ，边 疆并 不等同 于边界 
(boundary)6  0 边界代 表了政 治权力 自身的 界限， 一个国 家或帝 国在地 
理空间 中能行 使权力 的最远 距离。 边疆则 是在边 界两边 存在的 区域。 
这 是聚集 了“边 界穿越 者”这 一独特 团体的 地方。 这里的 人们靠 成为穿 
越政体 间的物 理边界 以及族 群间、 宗教间 和语言 间的社 会边界 的专家 
来 生活。 边疆人 —— 欧 亚草原 上的哥 萨克人 ，加拿 大森林 中的“ 森林跑 
者” '美 国西部 的山民 ，和其 他类似 于他们 的人们 —— 不是人 类历史 
中跑 龙套的 ，而 有着自 身 独特的 适应性 极强的 文化。 

对 这些边 疆和其 居民的 态度在 编织帝 国和民 族认同 的过程 中占有 
重要 的一席 之地。 美国 历史学 家弗雷 德里克 • 杰克逊 _ 特 纳认为 ，对西 

部 不断的 征服形 成了独 特的美 国精神 - 种在 边疆严 酷的条 件下熔 

炼而成 的欧洲 和土著 特点的 混合。 特纳在 他关于 美国历 史上的 边疆的 
那 篇著名 论文中 写道: “正如 连续不 断的冰 川产生 连续不 断的冰 碛石一 
样， 每条边 疆都会 在它身 后留下 痕迹。 当它 安定下 来之后 ，这片 区域依 
然会部 分带有 边疆的 特质。 ”7 特纳最 关注自 然挑 战对于 社会发 展的影 
响， 但是他 忽略了 另一种 重要的 关系。 人们 不仅改 变边疆 的面貌 ，可能 
在 更大的 程度上 ，也根 据边疆 的形象 改造他 们自己 。 就 像拉铁 摩尔的 
作品所 指出的 ，同欧 亚草原 突厥语 族的接 触对形 成中国 人对文 明和恰 
当行 为的理 解至关 重要。 相似地 ，在 I9 世纪 的俄国 ，在 西伯利 亚和高 
加索的 扩张和 定居是 形成俄 罗斯帝 国认同 和俄国 作为欧 亚大陆 强国的 
意识 的关键 元素。 在水 域边疆 ，我们 也能找 到与陆 地边疆 同样的 情况。 

在历史 上的不 同阶段 ，我 们都 能称黑 海周边 的土地 为两种 意义上 
的 边疆： 处于帝 国或国 家之间 的独特 群体的 所在地 ，以 及外来 者的文 
化和 政治认 同的对 立面。 然而 ，把海 洋看做 是一成 不变的 边疆， 坐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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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文明圈 （包括 希腊与 野蛮人 ，基督 徒与穆 斯林) 交汇处 的观点 ，或者 
把 它看做 是欧洲 人自我 定义的 对立面 (例如 东方、 巴尔干 、欧亚 草原） 的 
观点 ，都是 把现代 偏见带 入遥远 过去而 产生的 误读。 

在近 代早期 ，黑 海大部 分地区 的确是 上文第 一种意 义上的 边疆。 
那时 ，北部 海岸的 草原还 是地广 人稀的 稀树草 原地带 ，也 就是早 期欧洲 
制图 者笔下 的“有 居民的 荒野” （campi  deserti  et  inhabitati)。 它处于 

奥斯曼 帝国、 波兰和 俄国的 交界处 ，在 19 世纪成 为了上 文第二 种意义 
上的 边疆。 黑海处 于两个 命运不 同的欧 洲大国 —— 衰落 的奥斯 曼帝国 
和崛起 的俄罗 斯帝国 之间。 但是这 片海洋 和沿岸 地区的 历史， 不只是 
处于地 理上的 边缘， 并逐渐 被整合 入帝国 和之后 出现的 现代国 家之中 
的 过程。 黑海 的边缘 地位反 而经历 了犹如 正弦函 数曲线 一样的 波动， 
在落后 孤立和 被整合 进更广 阔的地 中海、 欧洲和 欧亚世 界之间 摇摆不 
定。 疼里 的边疆 (沿 着海 岸线或 穿过海 中央) 是多 重意义 上的： 生态方 
面 、军 事方面 、宗 教方面 、经济 方面甚 至是流 行病学 方面， 但是没 有一重 
是持续 不变的 ，而 且各重 边疆的 范围错 落有致 ，并 不完全 重合。 

当 古代希 腊人首 次接触 黑海时 ，它 处于已 知世界 的边缘 ，是 神话中 
的野兽 、半 人和英 雄的栖 息地。 然而 ，从 公元前 S00 年左 右开始 ，希腊 
贸 昜 殖民地 的发展 不仅整 合了海 岸地区 ，还 把它们 带入了 一个更 大的、 
同地 中海的 交换体 系中。 这 个综合 系统一 直持续 到公元 1 世 纪的早 
期。 当时 ，其他 的财富 来源大 门得以 开启， 尤其是 埃及的 谷物运 输和穿 
过印 度洋到 东方的 航线， 降低了 黑海港 口的重 要性。 这 些古老 的联系 
在拜占 庭早期 ，随 着君 士坦丁 堡和北 方森林 -草原 区域居 民的皮 毛和其 
他产 品的跨 海贸易 而有所 恢复; 直到 13、M 世纪， 黑海才 重新成 为世界 
体系 的经济 与社会 中心。 这次 ，黑 海同意 大利城 邦国家 的庞大 贸易帝 
国联 系在了 一起。 在奧斯 曼帝国 攻陷君 士坦丁 堡之后 ，这 种联 系依然 
保 留着。 继热 那亚和 烕尼斯 之后， 奧斯曼 人一度 通过征 服和与 地方统 
治 者共管 的形式 ，得 以控制 大部分 的海岸 ，利 用这 个地区 丰富的 资源来 
建 设他们 的帝国 U 随 着奥斯 曼帝国 在地中 海影响 力减弱 ，黑海 成为苏 
丹严守 的宝藏 ，大 部分 海岸都 不向外 国的政 治和经 济势力 开放。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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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 持续至 18 世 纪晚期 ，黑海 才向西 方商人 开放。 自此 以后， 黑海再 
也没有 受单一 势力的 控制。 对于该 地区财 富的新 竞赛， 尤其是 处于萌 
芽阶段 的俄国 南部港 口的谷 物贸易 ，恢 复了 这一地 区与地 中海的 联系， 
并且把 它延伸 到了大 西洋。 

从 19 世纪 晚期到 20 世纪 ，黑 海的海 岸线被 许多新 兴的民 族国家 
所 分割。 它们 都声称 不仅对 海岸， 还对一 部分水 体享有 权利。 但是现 
代国家 的产生 ，并不 能保证 沿海地 区能够 整合进 一个覆 盖范围 更广的 
经济 和社会 结构。 在 国家中 心设在 内陆的 新兴国 家治下 （今天 也仍是 
如此） ，海岸 地区依 然被边 缘化。 多 布罗加 省和比 萨拉比 亚省被 黑海、 
多纖河 和德涅 斯特河 环抱着 ，在 20 世纪上 半叶是 罗马尼 亚境内 民族成 
分最 复杂的 省份， 同时也 是分离 主义和 盗贼的 温床。 它 们现在 也仍然 
是罗马 尼亚和 摩尔多 瓦共和 国内部 文化多 元化的 地区， 存在着 经济停 
滞 和社会 服务供 给不足 等主要 问题。 在乌 克兰， 克里米 亚半岛 问题一 
直 是政府 关心的 重点。 那里有 大量俄 语人口 ，俄 罗斯海 军在此 地部署 
重兵 ，并 有一群 无业而 又不满 的克里 米亚鞑 靼少数 民族， 成为巩 固新兴 
乌克兰 国家的 障碍。 在格鲁 吉亚， 一场在 阿布哈 兹海岸 地区进 行的血 
腥内战 ，导 致了定 都于苏 呼米的 有实无 名的阿 布哈兹 国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 建立。 除了在 东南的 库尔德 地区， 土耳其 没有经 历它的 前苏联 
邻国 所面对 的暴力 事件。 但是 它的那 部分黑 海海岸 上有土 耳其人 、土 
库曼人 、拉 兹人、 赫姆辛 人和其 他族群 ，对 地区的 发展构 成了严 重的挑 
战。 长 久以来 ，这里 都是土 耳其最 贫穷的 地区。 许多人 因为经 济原因 
背 井离乡 ，前往 环绕伊 斯坦布 尔的贫 民区， 更加剧 了这种 情况。 黑海的 
现 代史于 是也成 为一部 关于黑 海沿岸 国家的 中心与 边缘的 故事。 

最后需 要说明 的是“ 民族” （nation) 这个 术语。 在 近代欧 洲历史 
中 ，与 民族相 关的意 识形态 至少包 含三个 命题。 首先是 分析性 的：民 

族 共同 的语言 、文化 、历 史记忆 ，常常 有特定 的家园  是 人类社 

会 的基本 单位， 比阶级 、宗 教和 其他形 式的联 系更为 基本。 第二 是规范 
性的： 民族享 有所有 认同它 并与它 同命运 的组成 单位的 忠诚。 第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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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示 性的： 当 民族的 人口学 边界与 其国家 的政治 边界不 重合时 ，任何 
试 图矫正 这种分 离状态 的社会 运动都 是可以 预见并 值得赞 扬的。 第一 
命 题通常 称为民 族认同 ，第二 命题称 为民族 自决， 第三命 题称为 民族主 
义。 就像 任何优 秀的本 科生部 认识到 的一样 ，这 些概念 都有其 形成的 
过程。 它们 出现于 18 世纪末 ，在 19 世 纪开花 结果。 民 族的概 念已经 
成为我 们思考 人类社 会和国 际政治 的思维 模式的 一部分 ，这导 致我们 
难 以回溯 民族概 念占主 导地位 之前的 时代。 

今天 ，东 欧历史 大部分 都是从 民族角 度来讲 述的。 历史叙 述的重 
点在于 ，之 前没有 自我意 识的民 族如何 认识到 自己的 独特性 ，然 后揭竿 
而 起推翻 外国的 压迫。 换 句话说 ，这 是关于 人群如 何转变 为民族 ，而这 
些民 族又如 何建立 起民族 国家的 故事。 这 种看待 事物的 方式是 意料之 
中的 。 在某些 情况下 ，东欧 的知识 分子依 然谈论 在共产 党时期 禁止的 
话题 ，包 括民族 主义。 在其他 地方， 尤其是 从南斯 拉夫和 苏联分 离出来 
的 新国家 ，许 多知识 分子把 联系历 史袓先 来论证 国家刚 获得的 独立具 
有合法 性当做 他们的 责任。 

然而 ，写作 民族史 常常意 味着忽 略某些 声音。 在论 述过程 中需要 
划分 人群， 切断团 体之间 的联系 ，分 析乱成 一团的 认同的 轨迹和 不变的 
边界。 人们 的真正 生活像 乐曲， 通常是 纷乱刺 耳的; 有时 是和谐 的大合 
唱; 有时 辉煌; 但很 少是 独奏。 这本 书希望 读者能 够倾听 过去沉 默的声 
音。 在 历史的 进程中 ，黑 海是连 接各宗 教团体 、语族 、帝 国和较 为晚近 
出现 的民族 和国家 的桥梁 ，而非 屏障。 这 是一个 像欧洲 或欧亚 大陆其 
他 地方一 样真实 存在的 地区。 

诞生 


在几 千年的 历程中 ，对 于黑海 ，人们 知道了 两点。 第一 ，在 黑海上 
航行 需要钢 铁般的 意志和 比钢铁 更强壮 的胃。 斯坦利 • 沃什 伯恩是 
《芝加 哥每日 新 闻报》 的一 名雇员 ，在 报道了 第一次 俄国革 命之后 于离开 
克里 米亚的 汽船上 提供了 一 '张 如何调 制冬天 暴风雨 中的 黑海的 配方。 
他在 黑海的 大小上 夸张了 一下： 开 “一个 900 英 里长、 700 英 里宽的 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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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底下铺 满石头 ，在 最令人 意想不 到的地 方散布 些岛屿 ，然 后用能 
够搞 得到的 最冷的 水填满 这个洞 。 把 海滩装 点得像 缅因州 的海岸 
一样 ，然 后在任 何一眼 看上去 是遮风 避雨的 好去处 的地方 塞上些 
暗礁 和突出 的岩石 . 现在 从南边 的海进 口一 股台风 ，把 它和北 


达科 他的暴 雪混在 一起后 释放。 在雪 里加上 冰雹和 霜冻， 用白色 
的 浪花装 点一下 ，从拖 船里洒 下来。 现在 你就对 黑海在 12 月的天 
气 有个大 概的印 象了。 8 

古 代的旅 游者应 该会同 意沃什 伯恩的 描述。 希腊人 可能是 从一个 
意思 为“黑 暗”或 “阴沉 ”的伊 朗词中 发展出 了他们 对于黑 海最古 老的称 
呼： Axetnos0 民间的 “词源 学”在 实际应 用中将 其渐渐 转化为 
Axenos, 意为“ 不受欢 迎”， 这个称 呼也许 反映了 所有的 古代水 手对于 
这 片海域 的最初 印象。 暴风总 是突然 出现。 无法 穿透的 浓雾遮 蔽了海 
岬 ，让 导航变 得困难 重重。 从 船上看 ，比起 清澈的 地中海 ，黑海 的水显 
得非 常浑浊 ，可见 度只有 数米。 一段时 间之后 ，希 腊和罗 马水手 为这片 
海域 定名为 Euxinus  ” （好客 之海） ，可 能 蕴涵着 躲避神 之愤怒 
的 意思。 几个 世纪以 后的远 航者应 用相似 的逻辑 ，把非 洲危险 的南端 
称为“ 好望角 ”9。 水手 们似乎 觉得天 堂欣赏 讽刺。 

另 一件关 于黑海 的早就 为人所 知的事 情是， 比起其 他海洋 ，黑 海还 
乳臭 未千。 而它 不可预 测的行 为可能 是它从 暴力中 诞生的 结果。 在公 
元前 1 世纪 ，希 腊旅行 者狄奥 多鲁斯 •希库 鲁斯记 载了在 爱琴海 上的萨 
莫色雷 斯岛的 原住民 的奇怪 传说。 老人 说这片 海曾经 吞噬了 他们的 
岛。 他 们声称 在遥远 的过去 ，东 方的黑 海是一 个巨大 的湖。 在 某个时 
候它突 然满溢 了出来 ，毁灭 了周围 的村庄 ，开 辟了 一条通 向爱琴 海的狭 
窄 通道。 这就是 博斯普 鲁斯海 峡和达 达尼尔 海峡的 由来。 由黑 海涌入 
的 水量非 常巨大 ，导致 地中海 的海平 面上升 ，淹没 了整座 岛屿。 狄奥多 
鲁 斯写道 ，萨 莫色雷 斯渔民 偶尔还 会在渔 网中捕 到一两 块经过 雕琢的 
大 理石柱 D 这是过 去被洪 水毁灭 的失落 的文明 的遗迹 W。 

狄奥 多鲁斯 不是记 载这件 事的唯 —— 人。 他 同时代 的地理 学家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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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 波认为 这片海 曾是一 个湖。 在不 太遥远 的过去 ，许 多汇入 其中的 
河流 暴涨， 使得它 满溢。 他说， 黑 海的水 是淡水 ，在 严酷的 冬季会 结冰。 
野蛮人 就会把 他们的 车推到 冰面上 ，挖 洞抓鱼 11 。 牛甚 至懂得 猛踏入 
浅水中 ，喝那 些被它 们激起 的浪花 12。 在 连接黑 海和地 中海的 海峡中 
也发生 了这样 的特殊 事件： 当渔民 在博斯 普鲁斯 海峡撒 网时， 网会呈 
S 型。 网 的上部 飘向地 中海而 下部被 深处的 暗流带 向黑海 13。 有水手 
声称 ，他们 可以通 过在船 的下部 系上重 物来利 用深处 的暗流 带他们 
前进。 

这 些对于 黑海起 源及其 特征的 古老解 释并不 像一眼 看上去 那样荒 
诞。 在最 近一个 冰川期 的末尾 ，大约 18  000  —  20  000 年之前 ，黑 海还 
是 一个又 小又浅 的水域 ，只 有现在 大小的 2/3。 地 理学家 称之为 “纽克 
星湖” （Neoeuxine  lake) 。 这片湖 是数百 万年间 一系列 空间扩 张 和收缩 
的最后 结果。 其 间黑海 盆地有 时与大 洋相连 ，有时 与里海 的雏形 相连， 
还有 时是独 立的小 型半咸 水湖。 这 个新形 成的湖 被一道 狭窄的 、连接 
欧洲 和小亚 细亚的 地峡同 地中海 隔开。 随着冰 川消融 ，融 化的 冰水充 
实了 全球的 海洋。 在某时 ，这 个湖和 地中海 相连。 在狭 窄的博 斯普鲁 
斯海峡 和达达 尼尔海 峡之间 形成了 过渡的 马尔马 拉海。 

这到底 是何时 ，如何 发生的 ，现 在还有 争议。 启蒙时 代的自 然哲学 
家接受 了古人 的观点 —— 这 个有几 条大河 汇入的 湖漫过 了它的 湖岸， 
造 成了爱 琴海的 洪水。 通过圣 经谱系 的回溯 ，法 国自 然哲学 家约瑟 
夫 •皮顿 .德 .托尼 福特把 这个日 期定为 公元前 1263 年 的某个 时段。 
“这 条路线 (博斯 普鲁斯 海峡） 一定是 由大自 然创造 的，” 图尔奈 福德写 
道， “因为 根据运 动的自 然定律 ，水总 是往抵 抗力最 小的地 方流。 ”14 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 大部分 时间中 ，科学 家们依 据两点 否定了 这种解 
释。 第一个 依据是 ，地理 学的证 据显示 ，两片 海的缓 慢靠近 开始于 
9000 年之前 ，地中 海和黑 海湖都 因冰川 融化而 水平面 上升。 第 二个依 
据是 ，古 代的地 理学家 和他们 在启蒙 时代的 后继者 似乎把 过程搞 反了: 
第四纪 冰川期 结束后 ，海平 面上升 的速度 要远远 大于纽 克星湖 水平面 
上升的 速度。 是地 中海入 侵了黑 海湖， 而不是 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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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纪 90 年代 ，海 洋学家 和地质 学家开 始制作 古代黑 海到现 
代黑 海的进 化模型 15。 结 果发现 ，黑海 的诞生 比早先 预想的 更晚近 ，更 
快速。 对于海 床沉积 物的地 层分析 揭露出 了一些 有趣的 事实： 底层包 
含了淡 水生物 的遗骸 ，一 般认为 这是古 代湖的 遗迹; 上层 包含了 海洋生 
物 的遗骸 ，产 生于湖 变为海 之后; 但是 在两 层之间 事实上 没有任 何的过 
渡 区域。 在占 统治地 位的淡 水生物 为海洋 生物所 取代时 ，沉淀 的淤泥 
非常少 ，意 味着 海水与 淡水的 混合发 生在地 理意义 上的一 瞬间。 对沉 
积物中 的软体 动物甲 壳的分 析显示 ，这 场事 件仅发 生比较 晚近的 时候， 
于 7500 年之前 ，也 就是 公元前 5500 年 左右的 新石器 时代。 

那时 ，在黑 海的沿 岸地区 ，特别 是南部 海岸， 人类已 开始建 立定居 
点。 也许他 们也造 船横渡 这个湖 ，到 遥远的 彼岸进 行商贸 和劫掠 活动。 
但是这 些团体 的生活 可能在 一夜之 间就改 变了。 那时候 ，湖的 水平面 
远远低 于地中 海的海 平面， 但是大 洋开始 上升。 随 着时间 的流逝 ，地中 
海开始 倾入这 个湖。 一开始 的涓涓 细流很 快变成 了湍流 。 很短 时间之 
内 ，欧 亚之间 的地峡 被从海 平面较 高的地 中海倾 入较低 的湖的 水流淹 
没。 湖的水 平面的 变化令 人震惊 地快： 高 达每天 6 英寸。 这个 速度相 
当于海 岸线在 北方海 岸的草 原上每 天前进 1 英里 ，直到 地中海 的海平 
面 和新黑 海的海 平面相 当为止 16。 之前 的湖岸 线在现 在的海 平面下 
150 米处 ，用声 纳可以 清楚地 探测到 17^ 近来 ，海 洋学家 提出了 诱人的 
可 能性： 探索 已淹没 的坐落 在古代 湖岸线 上的人 类居住 遗迹。 如果洪 
水理 论是正 确的话 —— 确实 有人提 出反对 —— 曾 居住在 那里的 人目击 
了一 方海的 诞生。 

并 不难想 象海平 面上升 给居住 在过去 湖岸的 新石器 时代居 民带来 
的 变化。 他们的 居所随 着海岸 线的前 进而被 废弃。 他们 可能从 湖畔迁 
往欧洲 的其他 部分和 近东。 黑海的 形成会 成为值 得记忆 的巨大 灾难事 
件。 它 可能会 以民谣 的形式 进入近 东人们 的口述 传统。 就像狄 奥多鲁 
斯 •希 库鲁斯 在黑海 大概的 形成时 间之后 5  000 年左 右发现 的那样 ，希 
腊语 世界的 人们依 然流传 着造成 灾祸的 洪水的 故事。 更 古老的 洪水故 
事则包 含在苏 美尔人 的史诗 《吉 尔伽 美什》 和 《圣经 •创 世记》 中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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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事可能 源自黑 海洪水 泛滥的 往事。 当然 ，很多 文化中 都有洪 水的传 
说 ，尤 其是那 些依靠 河流季 节性涨 水来重 新补充 位于低 地的农 地的土 
壤的 文化。 而且 ，没 有理由 相信这 种洪水 的神话 一定取 材于一 个单一 
的、 真实的 灾难性 事件。 但 是如果 有人寻 找一个 由神怒 引起的 经典灾 
难的话 ，黑海 的起源 一定是 很好的 素材。 

地理 和生态 

现在， 这片海 已经延 展到了  423  000 平方公 里左右 ，面 积几 乎是北 
美 五大湖 的两倍 ，比 邻近的 里海稍 大一些 ，但是 却有其 2 倍深 ，达 2  000 
米。 从 西面的 保加利 亚港口 布尔加 斯开始 直到东 边的格 鲁吉亚 港口巴 
统 ，黑 海宽达 1  174 千米。 从北部 克里米 亚半岛 的尖端 到南部 土耳其 
港口 伊内博 卢则仅 260 千米。 2000 年来， 水手们 都声称 在黑海 中央能 
够 同时看 到南部 和北部 的海岬 18 。 这些都 是老水 手讲的 故事， 不一定 
真实 ，但 的确反 映出人 们把南 北两岸 看做是 天然的 伙伴， 并把黑 海视为 
一 个紧密 联系的 整体。 跨海的 旅程相 对来说 用不了 多久 ，而且 大部分 
时间 中都可 以看到 陆地。 

在古代 ，作家 把黑海 比作野 蛮人的 复合弓 ，这非 常形象 19。 西边的 
尽 头是博 斯普鲁 斯海峡 (或者 更加准 确些， “色 雷斯人 的博斯 普鲁斯 ”）， 
在那 里黑海 和世界 的大洋 连接在 一起。 在东 边有里 奥尼河 ，河 水是从 
高加 索山脉 上流下 来的。 在北 部两条 圆弧跨 越其间 ，一 条通过 保加利 
亚海岸 、罗马 尼亚和 乌克兰 ，另一 条通过 格鲁吉 亚和俄 罗斯。 圆 弧向彼 
此弯曲 ，形成 了两个 浅湾。 西 部浅湾 位于多 瑙河与 第聂伯 河河口 附近， 
东部则 通向刻 赤海峡 (也被 称为“ 克里米 亚的博 斯普鲁 斯”） ，把 黑海同 
较浅的 亚速海 连接在 一起。 两条圆 弧在射 手的手 —— 钻 石形的 克里米 
亚 半岛处 交汇。 弓弦 ，虽然 不像古 代地理 学家想 象的那 么笔直 ，在 现在 


的 土耳其 处伸展 开来。 

主要海 流沿着 海岸， 按逆时 针方向 流动。 其 两条支 脉在海 中央南 
北向 流动。 1823 年， 一个英 国海军 船长声 称他们 能够不 用风帆 ，只靠 
海流带 动从敖 德萨航 向伊斯 坦布尔 2° 。 尽 管古代 的水手 大多更 青睐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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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海 岸线， 由海 岬导航 并利用 从海岸 吹来的 微风， 但其实 黑海的 海流能 
够 帮助人 们更快 地从狭 窄的中 部穿过 —— 根据希 腊文献 ，这样 的旅程 
只需一 天一夜 21 。 

这 种互补 的海流 与海岸 线的基 本对称 对应。 在黑海 的东端 和西端 
都存在 主要的 河流， 分别是 多瑙河 和里奥 尼河。 两者都 在其河 口制造 
强烈 的逆时 针方向 海流。 在 东北方 ，顿 河流入 亚速海 ，通 过刻赤 海峡流 
入 黑海。 博斯普 鲁斯海 峡的格 局也大 致相同 。 浅 层海流 把黑海 较冷的 


水带入 马尔马 拉海然 后进入 地中海 (正如 希腊人 所知的 ，更 暖更 重的深 
层海流 从博斯 普鲁斯 海峡向 相反的 方向流 过）。 在北面 ，克 里米 亚半岛 
就 像一支 箭头一 样指向 南方。 在南部 海岸， 两片 海岬， 因 什和克 伦佩向 
北 伸出。 这是 如此让 人惊异 的对称 ，以至 于古代 地理学 家认为 黑海事 
实 上是两 片海。 东部 海和西 部海被 克里米 亚的萨 利赫角 和安纳 托利亚 
的克 伦佩角 （两者 相距仅 225 千米 22  ) 隔开。 水手 警告说 越过该 条边界 
线时, 海流和 风向的 变换可 能会让 船只原 地打转 23 。 

然 而上述 互不相 同的特 点每一 个都不 能算衍 生特点 ，每一 个都独 
立 促进了 黑海作 为不同 地域间 的交流 渠道的 作用。 从 多瑙河 逆流而 
上 ，穿过 匈牙利 平原和 阿尔卑 斯山脉 ，你 就能 到达欧 洲的心 脏地带 。往 
里奥 尼河的 上游走 ，在 经过一 小段平 原之后 ，你就 能够看 到河流 的发源 
地 一 高加索 山脉中 湍急的 水流。 克里 米亚通 往北部 的欧亚 草原地 
带， 而南部 的海角 通往安 纳托利 亚的 高原。 

地 理上的 对称遮 蔽了自 然条件 上的非 对称。 博斯普 鲁斯海 峡亚洲 
一边， 暴风和 巨浪侵 蚀了海 岸线。 在其上 ，通 向平 原的山 丘向南 延伸过 
整个安 纳托利 亚直至 托罗斯 山脉。 再 向北的 海岸海 祓上升 ，成 为陡峭 
的丘陵 和山脉 ，直 至本都 山脉。 海滩非 常狭窄 ，最 宽处也 只有1 英里左 
右。 最窄 处只有 一片沙 滩或者 是灰色 的碎石 ，只 有现在 的海岸 高速公 
路那 么宽。 茂 盛的橡 树林和 松树漫 山遍野 ，随山 势趋向 大海。 接下来 
是高加 索山脉 ，自西 北向东 南横穿 隔开里 海与黑 海之间 的陆地 走廊。 
黑海 北面直 连欧亚 大草原 ，有 时在海 岸有一 道突兀 的悬崖 阻挡， 有时融 
入沿 着海岸 的大河 的河岸 ，尽头 是掺杂 着咸水 的河口 ，即 〖imam。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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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和 西方因 多瑙河 、第聂 伯河、 德涅斯 特河和 顿河形 成的大 片湿地 ，同 
南 部和东 部由克 孜勒河 、耶 尔希河 和里奧 尼河形 成的小 小的三 角洲形 
成 了鲜明 对照。 天气 的差异 也是巨 大的。 在 西北方 的草原 ，干 热的夏 
天 之后是 寒冷的 冬天。 在东 南方的 高原， 亚热带 气候影 响下是 温和的 
冬季 和潮湿 的夏天 ，有 充足的 降雨。 黑海是 两个气 候区域 的交汇 
点 —— 寒冷干 燥的大 陆性气 候和温 暖湿润 的亚热 带气候 ，这就 是几千 
年来水 手害怕 的可怕 风暴的 成因。 

黑 海有独 特的生 态结构 ，这可 能与纽 克星湖 的暴涨 有关。 在地中 
海的海 水涌入 黑海时 ，较 重的 海水沉 入湖底 ，因此 上层湖 水盐分 较少， 
其含 盐量只 有海水 的一半 左右。 黑 海和地 中海的 海水通 过博斯 普鲁斯 
和达 达尼尔 海峡的 上层和 下层海 流不断 交换。 但是在 黑海中 ，盐 分的 
分布是 固定的 ，很 少有上 层和下 层海水 之间的 循环。 这 意味着 200 米 
以下 的黑海 海水没 有氧气 ，也 就是“ 死”的 （除了 某些生 存能力 强的细 
菌）。 底 部是一 片淤泥 的沼泽 ，充满 了硫化 物并散 发出臭 鸡蛋的 气味。 
死亡的 植物和 动物掉 落海床 ，像雪 一样覆 盖它。 低氧状 态也见 于其他 
的水体 ，但 是黑海 是其所 占比重 最大的 水域。 黑 海将近 的 水量处 
于低 氧区， 形成了 世界上 最大的 硫化氢 储备。 

自然 形成的 缺氧状 态因有 氧区域 有机物 质腐化 而进一 步恶化 。黑 
海流域 的盆地 大约有 200 万平 方公里 ，其 中有多 瑙河、 第聂伯 河和顿 
河 ，分别 是欧洲 的第二 、第三 、第 四大河 。 淡水的 涌入带 来大量 的有机 
物质， 包括从 农业用 地冲刷 而来和 人类产 生的废 弃物。 有机物 质的腐 
烂 过程消 耗更多 的氧气 ，进 一 '步减 少能够 使生物 生存的 表层含 氧水。 

水 生物集 中在海 水上部 的薄薄 一层。 有些是 从纽克 星湖时 代就生 
活 着的古 老生物 ，如 緋鱼和 鲟鱼。 其他 物种从 较冷的 河流迁 徙而下 ，通 
过进化 适应了 河口附 近较淡 的海水 ，如鲽 、牙鳕 、西 鲱鱼和 黑海鳟 。数 
量 最多的 鱼群是 几千年 前从地 中海闯 入新形 成的黑 海的那 些种类 。这 
些 暖水鱼 现在占 到黑海 动物的 S0% ， 其中 有些种 类在几 千年中 一直是 
沿 海人类 社群最 珍视的 猎物。 黑海 周边说 不同语 言的人 们却用 差不多 
的名 字称呼 它们： 希腊 语中的 和罗 马尼亚 语的加 ^^说，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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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是鲣; 俄语 中的 lufar， 和 土耳其 语中的 M/er， 也 就是竹 荚鱼； 格鲁 
吉亚 语中的 skumbia 和保 加利亚 语中的 skumriia ，也就 是鲭； 小型的 
或者叫 凤尾鱼 ，在土 耳其海 岸被视 作美味 ，甚至 还有歌 曲赞美 
其多 汁的肉 制作的 点心。 

鱼 类设法 适应了 黑海特 殊的生 态环境 并在上 层海水 中生长 繁衍。 
黑海 深处了 无生气 ，但是 却蕴藏 着独特 的宝藏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 
期 ，海洋 制图学 家的先 驱维拉 德 • 巴 斯科姆 提出： 黑 海深处 ，尤 其是缺 
氧层可 能为海 洋考古 学研究 提供了 绝佳的 环境。 由于缺 乏氧气 ，水中 
没有在 木头中 钻洞的 软体生 物和其 他会毁 坏古代 船只船 壳和骨 架的生 
物 24。 之后 巴斯科 姆被证 明是正 确的。 

在 20 世纪 90 年 代晚期 ，探险 家罗伯 特* 巴拉德 ，泰 坦尼克 号的发 
现者， 带领一 队学者 对土耳 其海岸 古老的 港口锡 诺普周 边的缺 氧层进 
行了 一项突 破性的 研究。 在一 个小型 水下机 器人的 帮助下 ，这 个团队 
探索了 深海， 并第一 次取得 了被冷 战和先 进科技 的缺乏 延误了 的水下 
考古 发现。 这些发 现中包 括一艘 5 世纪时 拜占庭 时代的 船只。 一些升 
降 索还没 有断裂 ，桅杆 上的绳 结看上 去非常 完好， 好像这 艘船几 天前刚 
刚出 航一样 25 。 更进 一步的 研究在 保加利 亚海岸 发现了 一艘更 为古老 
的船 的残骸 ，可能 上溯至 公元前 4 世纪。 船上装 载着许 多长耳 双颈瓶 
和腌制 过的淡 水鱼。 正 如巴拉 德充满 热忱的 话所言 ：“更 完整的 图景是 
非常 令人惊 异的。 有可 能有史 以来， 从人类 最早的 游荡时 期直至 今曰， 
每艘 在黑海 上航行 并沉没 的船只 —— 可能总 共有万 艘船只 的残骸 一 
都在 海床上 保存了 下来， 26 但 这些发 现也伴 随着一 段悲伤 的插曲 ，就 
在巴拉 德的团 队首次 证实其 理论的 前几天 ，维 拉德 •巴斯 科姆逝 世了。 

没 有什么 清晰的 线索能 够帮助 我们了 解最早 在黑海 海岸生 活过的 
人们 的文化 和习俗 ，或 是他们 互动的 方式。 新的 、海 拔更 高的海 岸边的 
定居 者建造 永久的 居住点 ，耕 作并制 作珍贵 的金属 制品； 公元前 4500 
年左右 制作的 ，世 界上 最古老 的金质 制品在 保加利 亚海岸 出土。 他们 
可能 知道在 海的对 岸也有 人存在 ，并沿 着海岸 线同他 们见面 、交易 、联 
姻和 作战。 在 各个考 古场出 土的瓷 器和金 属制品 显示了 一种混 合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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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风格 ，暗 示了曾 经存在 着互动 和交换 27 。 在 西北部 出土的 公元前 
2000 年 左右的 玉斧和 矛尖同 特洛伊 出土的 那些物 品惊人 地相似 28 。 

但 是我们 所知的 在海岸 处定居 甚至跨 海航行 的族群 大多数 属于地 
中海 文化。 他们穿 过达达 尼尔海 峡和博 斯普鲁 斯海峡 ，于 公元前 1 千 
纪中 叶开始 在这个 地区建 造永久 的贸易 前哨站 。 正是古 希腊人 把黑海 
带入人 类历史 ，并 第一次 将其视 作一个 独特的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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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我们发 现在整 个世界 中 ，除了 斯基泰 之外， 黑海周 

边的国 家是我 们了解 最少的 地区。 

- 希 罗多德 ，公 元前 5 世纪 


海！ 海！ 

—— 色诺 芬的部 队到达 黑海海 边时的 反应， 公元前 4 世纪 


你是怎 么想的 

我对 于待在 这片被 神遗弃 的土地 的感觉 ？ 

我 无法忍 受这里 的天气 ，我还 没有习 惯这里 的水， 
甚至 这里的 风景有 时也困 扰我的 神经。 

这里没 有足够 的住房 ，没 有合适 的菜肴 
也没 有高明 的医生 ，能 够治疗 伤残。 

没有 朋友来 慰藉我 ，和 我交谈 
充 实缓慢 流逝的 时间： 既疲劳 ，又 厌倦 
在边 境的部 落中， 在遥远 的彼岸 ，我为 
自 己 因这里 没有的 东西 所引起 的疾病 而困扰 

- 奥维德 ，公元 1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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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对于古 代黑海 的印象 不可避 免地受 到有限 的文献 的影响 ，而  25 
且 所有这 些文献 记录都 有各自 不能 避免的 问题： 像希 罗多德 那样， 公元 
前 5 世 纪的历 史学家 ，可能 有或可 能没有 亲临实 地的外 来观察 者的作 
品; 像 公元前 4 世 纪沿着 黑海南 部海岸 行结的 色诺 芬那样 ，自我 中心的 
回忆录 作家的 作品; 300 年 之后的 ，像 斯特拉 波那样 ，出生 于海岸 不远处 
(在 今土耳 其阿马 西亚） 的 ，较 为可靠 的地理 学者的 记录; 还有许 多的政 
治 流放者 和靠二 手资料 进行报 道者的 手笔。 前者 只关注 对身体 有害的 
天 气和抱 有敌意 的土著 ，而 后者无 非是添 油加醋 ，或者 编造好 听的故 事。 

与黑海 的人民 相隔甚 远的希 腊作家 对他们 自然没 有好感 ，不 论是 
对 内陆的 野蛮人 ，还是 对在海 岸建立 城市和 定居点 的希腊 移民。 色诺 
芬 记载到 ，他 在整个 黑海南 部海岸 —— 从特 拉佩苏 斯到博 斯普鲁 
斯 —— 遇 到的唯 一一 座 “真正 ”的希 腊城市 只有拜 占庭。 其他城 市的气 
质风貌 都受到 了同非 希腊人 的接触 的影响 ，几乎 难以看 出还是 希腊殖 
民地 \ 最重 要的是 ，许 多古代 作家喜 欢把他 们熟悉 的世界 ，同 他们在 
黑 海周边 遇到或 是听到 的奇怪 风俗做 比较。 然而 ，正如 几代考 古学家 
和 其他学 者研究 显示的 ，黑 海不是 “文明 ”和“ 野蛮” 世界的 交汇处 ，而是 
外来者 —— 起 先是希 腊人， 后来是 罗马人 —— 迅 速融入 当地的 生活方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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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 风俗大 杂烩的 地方。 从最早 的希腊 远征时 期到罗 马军团 到来之 
时 ，语言 、人群 、文化 界线的 模糊都 是黑海 地区的 特征。 

世界 的尽头 

希腊 人于公 元前一 千纪的 上半叶 （也许 更早） 就进入 了黑海 地区。 
起先 ，他 们可能 只是在 南部海 岸寻找 金属， 但最终 把活动 范围沿 着北岸 
的河 流而上 扩大到 了欧亚 草原。 他 们扩张 的动机 很明显 ，在大 河中航 
行更 方便， 充足的 渔获和 造船用 的木料 保证了 商业的 繁荣。 爱 琴海周 
边人 口的上 升造成 了食物 的短缺 ，这 成为向 北殖民 的动力 2 。 

毫不夸 张地说 ，驶入 黑海时 ，古 代拜访 者进入 的是当 时人们 所理解 
的 世界的 尽头。 根据 柏拉图 的作品 ，世界 从赫拉 克勒斯 之柱延 展到法 
西斯 (里 奧尼） 河 ，从 地中海 的西端 到黑海 的东端 3 。 在 古代的 宇宙观 
中 ，大陆 和岛屿 存在于 一片被 海洋环 绕的平 台上。 世界上 主要河 

流 - 尼罗河 、多 瑙河 、顿河 - 的源 头就是 这片无 边无际 的水域 。从 

理 论上说 ，一个 人可以 绕着世 界的边 界航行 ，通过 大河或 是再从 陆路回 
到 他的出 发点。 

古 代作家 把希腊 人与黑 海的最 早接触 回溯到 神话中 的英雄 时代。 
他们赋 予这片 海许多 世界尽 头才有 的神奇 特质。 许多形 成了希 腊大众 
宗教 的神话 都发生 在黑海 周边。 位 于多瑙 河河口 （一说 是第聂 伯河河 
口） 的 一个岩 石小岛 上据说 有阿喀 琉斯的 坟墓。 在南 部海岸 ，赫 拉克勒 
斯进 入冥界 去驯服 看门狗 刻耳柏 洛斯。 亚 马孙人 就居住 在土耳 其北部 
的提尔 莫顿河 (提 尔姆) 河口， 或者在 另一个 版本中 ，在俄 罗斯南 部的塔 
奈斯河 (顿 河) 流域。 克里 米亚半 岛是陶 里人的 家园。 他 们血腥 的女祭 
司 伊菲艾 妮雅把 过路的 旅行者 献祭给 阿尔忒 米斯。 在东面 ，在 高加索 
山脉中 ，盗火 者普罗 米修斯 被绑在 一块大 石头上 ，肝 脏为 老鹰日 曰啄 
食 ，直至 被赫拉 克勒斯 解救。 

当地 中海旅 行者真 正接触 到居住 在黑海 沿岸的 人们时 ，他 们用与 
神 话故事 相去不 远的方 式描绘 他们。 据色诺 芬记载 ，在 黑海 南岸有 一 * 
个 名为莫 叙诺依 科伊人 (wo^Vwoect_) 的好战 部族。 他们 可以召 集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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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有 三百多 艘独木 舟的劫 掠舰队 4 。 在黑 海西部 沿岸， 据 说性好 劫掠的 
色雷斯 人会在 海岸线 上满是 乱石的 地方挂 起灯笼 ，让人 以为这 里是避 
风港。 许多 水手像 飞蛾扑 火一样 上当， 在海岸 边留下 满是财 宝的残 
骸 5。 关于在 克里米 亚居住 的凶猛 的陶里 人的故 事可能 就是基 于克里 
米 亚当地 原住民 的类似 故事。 在 东北方 ，原 住民乐 于海盗 行径， 攻击一 
切经过 的船只 的故事 让希腊 人把他 们和神 秘的希 腊神话 中的袓 先联系 


起来。 高加索 的阿凯 伊人据 说是阿 伽门农 军队的 一部分 ，在特 洛伊战 
争之后 在回家 的路上 迷失。 他们 的邻居 ，亨 尼契人 （战 车手） 是 半神卡 
斯托尔 和波拉 克斯的 驾车人 的假想 后代。 他们在 盗取金 羊毛的 旅程中 
陪 伴着伊 阿宋。 据 说这两 个部落 常常驾 驶伪装 为商船 的船在 海岸徘 
徊。 一旦有 外国船 只到来 ，他 们就冲 上船扔 下船上 的货物 ，并把 船员扣 
为 人质。 然 后他们 返回没 有港口 的海岸 ，把 船扛在 肩上， 像幻影 一样消 
失在 森林中 6 。 

黑 海周边 还生活 着许多 人们不 太了解 的族群 ，展 示了希 罗多德 、斯 
特拉波 、普林 尼及其 他希腊 和罗马 作家总 结编排 的人类 奇特习 俗的嘉 
年华。 在黑海 西海岸 地区， 在现在 保加利 政 的港口 瓦尔纳 附近， 据说有 

一群 被鹤从 原来居 住地赶 走的俾 格米人 7 。 海帕波 利阿人 - 字面上 

的 意思是 “在北 风远处 的人” —— 居 住在极 北方。 他们的 科技先 进并拥 
有奇 迹般的 力量。 在 他们附 近是更 奇怪的 族群： 有同狮 鹫为了 金矿的 
控制 权进行 永无休 止的战 争的独 眼阿里 玛斯普 斯人； 另 一个部 落的人 
在一 只眼睛 中有两 个瞳孔 ，而 另一只 则像马 一样。 这些 人居住 在有着 
异常的 长胡子 和吃虱 子的部 族旁。 还有的 部族会 变成狼 、有像 山羊一 
样的蹄 子或一 年要睡 六个月 8 。 

数位 古代作 家提供 了居住 在黑海 海岸周 边的部 落的详 细列表 。但 
是这些 记述混 合了想 象和道 听途说 ，即使 到拜占 庭时代 也很少 基于一 
手 资料。 当希 腊人刚 到来时 ，这里 的海岸 可能已 经有定 居社区 或是游 
牧联 邦居住 ，但 是现在 我们只 能用很 宽泛、 主要是 地区性 质的标 签来区 
分 他们： 在西面 的是色 雷斯人 ，他 们在古 典时代 晚期以 出色的 作战技 
术和 对短剑 的运用 而扬名 四方； 更北面 的是斯 基泰人 ，有 些过着 游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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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而 有些则 定居。 他们 养马、 种植谷 物并攻 击希腊 商人和 移民； 在东面 
是各个 好战的 部族， 居住 在高加 索的群 山之间 ；而 在低地 居住着 科耳喀 
斯人。 他们 在青铜 时代就 建立了 强大的 王国： 在 里奥尼 河畔的 湿地中 
建造了 许多在 小丘上 ，主 要由 长形小 屋组成 的村庄 9  ; 在 南部海 岸居住 


着卑 斯尼亚 人和帕 弗拉戈 尼亚人 （可 能起源 于色雷 斯人） ，以及 一些从 


高 加索地 区向西 移民来 的山地 部落。 即使 上述这 些希腊 人已承 认他们 
是人类 的部族 ，也常 常被冠 以一个 神话的 过去。 希罗多 德就相 信科耳 
喀 斯人是 埃及人 的后代 ，因为 两者都 有一头 卷发， 行割礼 并纺织 
亚麻 ' 

任 何把海 边的古 老居民 （无 论是 想象的 还是真 实的） 同现代 的民族 
联 系起来 的努力 都是徒 劳的。 在 任何古 代民族 —— 包括 希腊人 —— 和 
宣称是 他们后 代的现 代人之 间都没 有一条 连贯的 谱系。 即使是 古代作 
家笔 下作为 独特群 体出现 的民族 ，在 历史记 录中也 是模糊 不清的 。他 
们出现 又消失 ，并 没有 留下很 多有关 他们的 文化和 习俗的 材料。 在黑 
海流 域有记 录可考 的最早 的族群 —— 西米利 人的情 况便是 如此。 我们 
仅 仅是因 为他们 明显是 被迫从 黑海北 部和东 部的家 园逃离 ，成 为流浪 
武士后 才知道 他们。 在 流浪中 ，他 们遇见 了更古 老的位 于中安 纳托利 
亚和美 索不达 米亚的 有文字 的文明 ，这 些文明 记载了 他们 的到来 。西 
米利人 据说是 被一群 从东方 来的侵 略者， 也就是 斯基泰 人从家 园中赶 
走的。 一群西 米利移 民于是 向西南 方进入 色雷斯 ，另一 部则向 东南方 
进入高 加索。 这 两支在 小亚细 亚会合 ，在 被亚述 帝国征 服之前 骚扰了 
当地的 王国。 这可 能是有 历史记 录以来 最古老 的难民 危机。 这 个故事 
在希 罗多德 和其他 古典作 家的时 代就已 经成为 了古老 的历史 U 。 

西米 利人在 近东的 古代文 献中像 幽灵一 样忽隐 忽现。 《圣经 •创 
世记》 把 他们和 诺亚的 一个曾 孙戈默 ，联系 在一起 （10:  2  —  3)， 而耶利 
米 在哀叹 “从北 方国度 ”来的 装备着 弓和矛 的残忍 骑手的 入侵时 记述， 
他们的 声音像 “大海 的咆哮 ”（6:  22  -23)0 如果 这种北 方游牧 民族的 

入 侵的确 发生过 - 无论是 一股单 独的浪 潮还是 一系列 进入安 纳托利 

亚的游 牧移民 —— 那 根据文 字记录 ，应 该是在 公元前 8 世 纪左右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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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西 米利人 迅速从 历史上 消失; 仅 被偶尔 提及。 然而 他们还 是留下 
了一些 足迹。 黑 海的主 要半岛 以他们 命名： 克里 米亚。 而其中 最著名 
的 人物最 终出现 在美国 ： 幻 想王国 “西米 利亚” 的王子 —— 野 蛮人柯 
南。 这个 角色在 20 世纪 30 年代由 畅销幻 想作家 罗伯特 •  E. 霍 华德创 
造 ，惊 奇漫画 公司让 他动了 起来， 而阿诺 •施 瓦辛 格的电 影作品 使其永 
垂 不朽。 

希腊 航海者 和贸易 者前往 黑海可 能是由 西米利 难民驱 动的。 他们 
带来了 关于富 饶北方 的消息 12 。 在想 象中的 西米利 入侵之 后不久 ，爱 
琴海的 希腊语 民族开 始对黑 海地区 产生了 浓厚的 兴趣。 在小亚 细亚沿 
岸 的伊奥 尼亚的 希腊城 邦向北 面和东 面派出 了小规 模的探 险队。 大胆 
的船长 驶过博 斯普鲁 斯海峡 .，在 海 峡那一 边的乱 石嶙峋 的开阔 海域张 
起帆 ，可 能是 随着海 流来到 了卑斯 尼亚和 帕弗拉 戈尼亚 海岸， 或 者利用 
有利的 风向转 向西方 ，沿 着色雷 斯海岸 航行。 

“池 塘边的 青蛙” 

在 之后被 加诸在 这些远 征者身 上的许 多史诗 特征中 ，是企 业精神 
而 非征服 或探险 欲驱动 着这些 远征。 贮藏 在船只 货舱中 ，或是 桨手板 
凳 下面的 是布料 、装满 葡萄酒 和橄榄 油的双 耳瓶。 回程 的船只 则满载 
着从本 都和高 加索山 脉森林 中砍下 的造船 木料， 从高加 索和喀 尔巴阡 
山 脉中挖 出的铁 和其他 贵金属 ，里奥 尼河三 角洲产 的小米 ，北部 河流流 
域产的 小麦。 随 着时间 的流逝 ，伊 奥尼亚 的母邦 开始资 助在沿 海地区 
建造 城镇的 行为。 安置希 腊移民 的受母 邦永久 保护的 子邦在 公元前 7 
世纪中 叶开始 出现。 这些 希腊移 民后来 成为同 当地原 住民交 易的中 

间人。 

好 几个城 邦试图 从大海 中得利 ，但是 没有一 个能够 比米利 都更成 
功。 这 个在伊 奧尼亚 海岸最 南面的 大城市 ，一直 以来都 是爱琴 海上的 
主 要商贸 中心。 但是在 公元前 7 世 纪中叶 ，它把 主要的 注意力 转向了 
北面。 在接 下来的 150 年中， 公元前 5 世纪 之前， 它是希 腊世界 中最强 
大的城 邦之一 ，控 制了 通过博 斯普鲁 斯海峡 的交通 ，通过 谷物、 金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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腌 制鱼类 的贸易 汇集了 财富。 它在 黑海海 岸的殖 民地也 非常成 功：南 
部的 锡诺佩 •，高 加 索山脚 下的迪 奥斯库 里亚; 控制 亚速海 入口的 潘提卡 
佩; 还有 在黑潘 尼斯河 （布 格河） 河 口的奥 尔比亚 ，是通 往北方 草原的 
大门。 

到了 公元前 5 世纪 ，这 片不太 友好的 恶海比 之前的 几个世 纪更受 
到希 腊人的 欢迎。 希腊殖 民地处 处点缀 于海岸 之上。 苏 格拉底 把连点 
成线 的海港 比作“ 池塘边 的蚂蚁 或青蛙 ”13。 四角 帆的远 航船只 从马尔 
马拉海 及爱琴 海的港 口驶来 ，小型 的近海 船只从 黑海沿 岸的一 个殖民 
地航至 另一个 ，挖 空的 独木舟 则沿着 主要河 流运输 货物。 有些 城市是 
贸易站 Om 如 rk)， 其主 要功能 是使贸 易更加 顺利。 有 些则获 得了城 
邦 (和 仏) 的称号 ，拥 有自治 的政府 和公共 机构。 慢慢地 ，成功 的殖民 
地的领 袖们改 进了港 口设施 ，添 加泊 位或是 防波堤 ，保护 港口不 受臭名 
远 扬的暴 风影响 ，也 防止海 岸线被 进一步 侵蚀。 对于母 邦的依 赖已经 
成 为遥远 的记忆 ，他们 把母邦 当做了 平等的 伙伴。 

有几 个城市 在整个 希腊世 界和之 后的罗 马世界 中声名 远播。 斯特 
拉波在 公元前 1 世纪评 论道： 锡诺佩 (.Sinope， 现 在土耳 其的锡 诺普） 
是“世 界的那 个部分 中最值 得注意 的城市 ”14。 它 位于一 条狭窄 的堤道 
上 ，在 一个更 大的半 岛的背 风面。 作为深 水港口 ，从 博斯 普鲁斯 海峡到 
高加索 之间， 其品质 是最优 良的。 港 口设施 包括了 令人印 象深刻 的碇泊 
区。 城 市内有 体育场 、市场 、带 柱廊的 建筑。 城墙 环绕着 壮丽的 卫城。 
而城 市附近 就是哈 赖斯河 (克孜 勒河) 形 成的丰 饶平原 ，可 以放牧 山羊和 
绵羊。 它 也种植 橄榄树 ，这在 黑海周 边并不 常见。 各种贸 易充实 了城市 
的 财富。 锡 诺佩是 在横穿 黑海至 克里米 亚之前 的主要 歇脚点 ，而 跨海联 
系则是 这里经 济的生 命线。 在北部 海岸出 土了大 量橙色 和黑色 的锡诺 
佩双 耳瓶， 部分 锡诺佩 双耳瓶 上有一 只鹰抓 着海豚 的鲜明 标识。 

锡 诺佩发 展得相 当兴盛 ，发 行货帀 并建立 了自己 的子邦 ，其 中最重 
要的 是东面 的特拉 佩苏斯 （TraPesus ，现在 土 耳其的 特拉布 宗）。 虽然 
特拉佩 苏斯不 是天然 的良港 ，但 是它拥 有绝佳 的地理 位置。 它 位于通 
过本 都山脉 的古老 陆路的 尽头。 这 条道路 通过日 卡纳 （Zigana) 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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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 亚美尼 亚高原 ，到 达底格 里斯河 和幼发 拉底河 河谷。 这个 城镇令 
人 惊异的 城堡建 造于深 深河谷 之上的 悬崖顶 ，以 防备围 绕它的 高地原 
住 民突起 敌意。 

在 高加索 海岸的 城市没 有如此 的成就 ，但是 他们用 自然的 馈赠和 
地 方特色 弥补品 味上的 缺乏。 在 法西斯 （米 利都 在里奥 尼河河 口的殖 
民地） ，木 材顺 流而下 ，同 其他制 造船只 的重要 材料. • 帆 具所用 的麻、 
蜡 ，作为 密封剂 的沥青 ，还有 著名的 科尔喀 斯亚麻 布一起 ，装上 海岸船 
只。 在 两到三 天之内 ，这些 货物就 能运抵 锡诺佩 ，装 上远 航至爱 琴海的 
大船 15。 再 沿着海 岸向前 ，在 迪奥斯 库里亚 （Dioscurias， 靠近现 在格鲁 
吉 亚的苏 呼米） ，无数 的非希 腊部落 从高加 索山脉 上下来 ，同外 国船只 
会面 。 据说在 这里做 中转生 意的商 人需要 130 个翻译 —— 当然 这有所 
夸大 ，但是 不中亦 不远矣 16 。 渐渐 连内地 也能够 享受商 业贸易 带来的 
成果。 到 公元前 1 世纪， 比法西 斯更远 的地方 也出现 了城市 ，有 瓦片屋 
顶的农 场小屋 、市 场和其 他公共 建筑。 一个世 纪之后 ，据 罗马历 史学家 
普林 尼记载 ，横跨 河流的 许多桥 上总有 向市场 去的人 

克 里米亚 有许多 最好的 良港 和由附 近的亚 速海提 供的充 足的渔 
获 D 这本 是一片 充满吸 引力的 土地。 然而 ，对于 土著人 的恐惧 可能是 
阻 止大规 模希腊 移民的 原因。 直 到相对 较晚的 公元前 5 世纪， 希腊本 
土麦加 拉的殖 民者才 建立了 克尔 涅索斯 （Chersonesus， 在现代 乌克兰 

的塞 瓦斯托 波尔附 近）。 之 后其光 芒则被 他们最 重要的 殖民地 - 拜 

占庭所 遮掩。 但是 在这里 ，同 黑海的 其他部 分一样 ，是米 利都人 最为活 
跃。 他们在 潘提卡 佩 （ Panticapaeum ，现 代乌 克兰的 刻赤） 的殖 民地控 
制了亚 速海的 入口； 它的卫 城有各 种公共 建筑， 其港口 据说能 够容纳 
30 条船。 我 们再把 目光投 向西边 的海岸 ，提奥 多西亚 （Theodosia， 现 
代乌 克兰的 费奥多 西亚） 的 人们建 造了能 够容纳 三倍于 30 条 船的港 
口。 肥沃的 土地环 绕着这 个城市 ，为 城市 居民提 供粮食 18 。 

在西南 沿岸， 深水港 口很少 ，但 是大河 和湖泊 提供了 充足的 鱼类和 
前往 内地的 通道。 据希 罗多德 所说， 波瑞色 内斯河 （第聂 伯河） 是其中 
最 大的一 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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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 ，波 瑞色内 斯河不 仅在这 个地区 是最有 价值和 最高产 
的一 条河， 也是世 界上除 了尼罗 河以外 ，最重 要的一 条河。 它提供 
了最好 最充足 的牧场 ，数 量丰 富的各 种鱼类 ，和质 量最好 的饮用 
水 —— 又清澈 又明亮 …… ;世 界上没 有比黑 海沿岸 所产的 更好的 
谷物。 在没 有耕地 的地方 ，其 牧草在 世界上 也最为 茂盛。 19 

别列赞 (Berezan) 也 许是整 个黑海 北部海 岸最早 建立的 殖民地 ，位 
于波 瑞色内 斯河河 口的一 个半岛 （现 在是一 个岛） 上。 渐渐地 ，它 更年 
轻 、更富 有的邻 居使这 个古老 的殖民 地黯然 失色。 奥 尔比亚 （Olbia) 位 
于布格 河流域 ，靠 近它与 更大的 第聂伯 河的交 汇点。 它 巅峰时 可能最 
多拥有 1 万左右 的人口 ^ 城中有 献给宙 斯和阿 波罗的 圣地。 市 民在巨 
大的市 场中进 行买卖 2°。 在那里 ，著 名的 金匠制 造着混 合希腊 和野蛮 
人 设计元 素的艺 术品。 这些 金制品 现在成 了乌克 兰和俄 罗斯博 物馆中 
的珍宝 。 

更西 边的殖 民地的 特色， 是希腊 人与当 地人更 频繁的 交易。 靠近 
多 瑙河三 角洲的 米利都 城市伊 斯特拉 Ostria) 和 托米斯 (Tomis， 现在罗 
马 尼亚的 康斯坦 察）； 奥 德苏斯 （0dessus ，现在 保加利 亚的瓦 尔纳〉 ，一 
个有 着避风 港的米 利都殖 民地； 和南边 的墨森 布瑞亚 （Mesembria) 和 
阿波 罗尼亚 (ApoUcmia, 现在 保加利 亚的内 塞巴尔 和索佐 波尔） ，这些 
麦加 拉和米 利都的 殖民地 都有可 供食用 的鱼和 良好的 耕地。 它 们在地 
理 上更靠 近希腊 世界的 中心 ，可以 同时利 用海上 和陆路 贸易。 在色雷 
斯 人之中 定居也 相对安 全地。 色雷 斯人从 殖民时 代的早 期开始 已经定 
居下来 ，形 成了 相对强 大的政 治实体 ，他们 渴望从 同这些 新来者 的交往 
中获 取利益 21 。 

黑海殖 民地的 发展由 它们在 古代世 界的经 济地位 推动。 一 艘顺风 
的商船 可以在 9 天之内 ，从亚 速海航 至爱琴 海上的 罗得岛 22。 其庞大 
的 船舱可 以装下 许多能 卖个好 价钱的 货物。 在内 地种植 的小麦 和大麦 
是伊 奧尼亚 和希腊 本土的 主要粮 食供应 来源。 （在与 斯巴达 作战时 ，雅 
典渐渐 开始依 赖于该 地区的 谷物。 斯巴达 对达达 尼尔海 峡的封 锁是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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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投降 的原因 之一。 尸 现在 在整个 东南沿 海产量 依旧非 常高的 榛子， 
当时最 远能运 输到亚 历山大 24 。 诗 人维吉 尔用诗 歌来赞 扬罗马 船只从 
这一 带运来 的铁、 味道醇 厚的油 和松木 25 。 

稀 有的动 物和植 物也是 西运的 货品。 在海东 面的商 人发现 了一种 
特殊的 、黄 铜色的 禽类。 它 有长长 的尾羽 和多汁 的腿肉 ，产 于法 西斯附 
近 的低地 ，它 被出口 到希 腊和意 大利。 最 终希腊 人和罗 马人学 到了如 
何饲养 这种禽 ，但 是它 的名字 却一直 揭示了 它的原 产地： pheasant 
(雉） ，也就 是“法 西斯的 鸟”。 一种 在南部 海岸的 克拉苏 斯殖民 地周边 
种植 的红色 水果在 罗马时 期非常 流行。 根 据传统 ，这个 殖民地 用自己 
的 名字命 名了这 种水果 ，之 后许多 人釆纳 了这个 名称： 用拉丁 语把它 
叫做 cerasum， 英 文叫做 cherry (樱桃 h 尽 管有这 些异常 迷人的 出产， 
也总 有危险 的产品 存在。 当 色诺芬 和他的 希腊雇 佣军于 公元前 4 世纪 
沿着南 部海岸 行军时 ，他 们发 现这个 地区美 味的蜂 蜜会使 人发疯 26 。 

黑 海地区 的渔获 很充足 ，而 在不同 的地方 都有稳 定的盐 的供应 ，尤 
其 是在浅 水地带 ，以及 连接克 里米亚 半岛和 北部海 岸的地 峡处。 这意 
味着捕 获的鱼 可以一 路保存 运到爰 琴海。 鲣鱼和 金枪鱼 的需求 量都很 
大 ，无论 是整条 腌制还 是切成 小块的 腌鱼。 在 公元前 1 世纪 的罗马 ，一 
罐本 都腌鱼 可以抵 得上雇 工一天 的工钱 27 —— 即 使是像 普林尼 抱怨的 
那样, 这种 美味会 造成胃 胀气 28 。 

每 年各种 鱼类大 批洄游 的时节 就是渔 民和商 人工作 特别繁 忙的时 
节。 在冬天 ，凤 尾鱼大 量聚集 在黑海 的温暖 水域， 也就是 安纳托 利亚和 
克里 米亚海 岸的浅 水区。 到舂天 ，它 们就 洄游至 亚速海 繁殖。 主要猎 
食凤尾 鱼的鲭 鱼在冬 天待在 更南边 的马尔 马拉海 ，在春 天则成 群结队 
地 前往黑 海的捕 食场。 鲣鱼 有自己 的洄游 方式。 它们按 顺时针 方向沿 
着 西北部 海岸到 博斯普 鲁斯海 峡度过 夏天和 秋天。 据斯 特拉波 记载， 
在 鱼群贴 着海岸 ，寻找 前往南 方更温 暖水域 的出口 的徊 游中， 特 拉佩苏 
斯的 .居民 总是第 一个抓 到鲣鱼 ，然 后是 锡诺佩 的渔民 ，最 后是拜 占庭的 
居民。 然而当 鱼群抵 达博斯 普鲁斯 海峡时 ，鱼还 是多得 用手就 抓得起 
来 一 起 码渔民 是这么 宣称的 29。 在 18 世纪 晚期， 自然学 家彼得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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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帕拉 斯在南 俄罗斯 地区找 到了依 然用和 两千年 前的祖 先同样 方法谋 
生的 渔民。 他们在 亚速海 中抓鱼 ，把鱼 肚肉切 成小块 ，腌 制以后 向爱琴 
海诸 岛出口  3°。 

"种 族的 熔炉” 


黑 海起伏 不定的 商贸情 况不仅 取决于 伊奧尼 亚母邦 和它们 的殖民 


地, 还取决 于希腊 殖民者 和当地 原住民 之间的 关系。 对 于地中 海的居 
民 和旅行 者来说 ，黑海 的原住 民当然 是“野 蛮人” （barbarian) —— 也就 
是不说 希腊语 的人。 但 是他们 不一定 是“野 蛮的” (barbaric) ， 起 码不是 
这 个词在 现代的 含义。 至于 在其他 的边境 地区， 本都希 腊人则 用他们 
独特的 方式进 行适应 ，甚 至吸 收一些 当地的 文化。 这部分 是因为 “希腊 
性 ”本质 上就有 灵活性 ，部分 是因为 在长时 段交往 中各文 化群体 间自然 
就会有 习俗上 的互通 有无。 随 着时间 的流逝 ，一种 杂交的 文化诞 生了。 
正 如俄罗 斯学者 米哈伊 •罗 斯托 夫采夫 评论的 ，这里 是“种 族的熔 炉”， 
混合 了各种 艺术的 形式、 生活的 方式甚 至是海 岸地区 和内地 的语言 31 。 
慢慢地 ，古 代雅典 诗人和 剧作家 想象出 来的“ 希腊人 ”和“ 野蛮人 ”之间 
的 界线变 得越来 越模糊 32 。 

这 种共生 关系的 细节我 们还不 清楚。 但是 考古记 录是有 力的证 
据。 即使是 希罗多 德这样 的作家 也为这 种关系 所取得 的成就 感到震 
惊。 在他 的时代 ，就 已经出 现了受 到殖民 者和原 住民双 边影响 而形成 
的 文化。 在别 列赞， 最早的 希腊移 民模仿 当地人 建造半 地穴式 房屋御 
寒 的做法 33 。 有 些城市 则把野 蛮人的 形象也 绘在他 们的货 币之上 。所 
谓 的色雷 斯骑手 (一 个披风 飘扬的 骑手） 能 够在整 个黑海 西岸的 墓葬中 

看到。 文化影 响是相 互的。 在盖 洛诺斯 - 个 位于叫 做布迪 尼的北 

方 部落领 地之中 的城市 ，野 蛮人树 立起了 尽管是 木制的 但却是 希腊式 
的 雕像和 圣坛。 他们也 庆祝狄 奥尼索 斯节。 据希 罗多德 记载， 他们的 
语言是 希腊语 和蛮族 语言的 混合。 他甚至 猜测这 些原住 民原本 是希腊 
人, 只是接 受了野 蛮人的 生活方 式而已 34 。 （他描 绘的可 能是现 在已经 
挖 掘出的 一处考 古场。 在第聂 伯河河 畔的考 古场所 中有一 座超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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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里长的 巨大木 制城堡 尸。 希腊和 非希腊 人之间 的联系 ，有时 一直从 
真实世 界延伸 到神话 时代。 晚至 2 世纪时 ，保萨 尼阿斯 依然认 为神秘 
的北 极人通 过住在 黑海北 部的野 蛮人， 向 雅典进 贡他们 的水果 36 。 

在黑海 北部和 西北部 ，文化 融合现 象最为 明显。 这 有两个 原因。 
第一 ，该 地的地 理特征 —— 有 大河穿 过的海 岸平原 —— 使海岸 城市与 
内地之 间的联 系十分 便捷。 相反地 ，南部 和东南 部海岸 的殖民 地位于 
海岸 的边缘 ，背靠 高地。 第二 ，与 北部和 西北部 的殖民 者互动 的野蛮 
人 ，其文 明和政 治组织 形式似 乎在希 腊人到 来之前 就十分 完备。 正是 
在这个 地区， 欧洲人 遭遇到 了斯基 泰人。 这 是定义 宽泛的 一群人 ，他们 
在雅典 和其他 地中海 古代希 腊文明 中心的 古代作 家的想 象中就 是本都 


世界 野蛮人 的标准 样本。 

对于 古代作 家来说 ，“斯 基泰人 ”这个 标签通 常是地 理意义 上的。 
斯基 泰人应 生活在 寒冷的 环境中 ，主 要以养 马游牧 为生。 我们 对于被 
统 称为“ 斯基泰 人”的 各部族 之间不 同的语 言和文 化的知 识主要 来自希 
罗 多德。 而他 的根据 主要来 自其他 的旅行 者或仅 仅是道 听途说 。他 
说 ，斯 基泰人 把自己 视为世 界上最 年轻的 种族。 他 们的起 源神话 — 
与一 位神同 一个河 流仙女 的结合 有关系 —— 仅发生 在一千 年之前 37 。 
他们 分成数 个部落 ，语 言互不 相通。 有些种 植用来 出口的 谷物; 有些居 
住在 森林中 ； 有些 在稀树 草原上 流浪。 他 们喜欢 用敌人 的头骨 做饮酒 
杯 ，把敌 人的头 皮做成 披风。 他 们向奶 牛的肛 门中吹 气挤奶 ，洗 大麻蒸 
汽浴 ，这 让他们 “快乐 得嚎叫 ”38。 他们 特别崇 敬战神 ，用 灌木枝 做成的 
祭坛上 顶一把 剑来祭 祀他。 他们 之中有 些人据 说得了 由 男变女 的怪病 
(可 能指 社会性 造成的 双性化 ，或者 甚至是 因为长 期骑马 长了痔 疮而流 
血不止 )39。 希罗多 德提出 ，他们 最伟大 的技能 是自我 保存。 当 面对入 
侵者时 ，他们 像一群 受惊的 鹿一样 逃窜， 在草原 上消失 4°。 

希罗 多德对 于斯基 泰人的 描绘为 大多数 古代地 理学家 所接受 ，被 
认 为是北 方所有 野蛮人 的真实 情况。 它最 终也被 所有的 罗马和 拜占庭 
作家 接受。 许多 希腊本 土人将 会和真 实的斯 基泰人 有直接 接触。 他们 
将这些 描述， 甚至是 最富于 想象的 那些都 加诸在 了他们 身上。 在 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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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基泰移 民常常 被雇为 弓箭手 ，并 出现在 阿里斯 托芬的 喜剧中 （这 些喜 
剧是 古代的 无声滑 稽电影 h 考古发 掘证明 希罗多 德的描 述部分 正确。 
一种 强大的 游牧文 化的确 曾在整 个本都 草原出 现过。 对于马 、大 麻和 
争 战的喜 爱在这 些部落 中都占 据了重 要地位 ，其 证据保 留在了 大量的 
墓 穴中。 这些 墓穴的 分布区 域从现 代罗马 尼亚一 直延伸 到中国 的西部 
边境 41 。 但是 当斯基 泰人在 希腊本 土和伊 奥尼亚 作家眼 中像是 文明的 
反 命题时 ，在黑 海沿岸 的希腊 人看来 ，他们 却既是 保证殖 民地的 供给和 
出口 的谷物 的重要 来源， 而 他们的 军事实 力又可 能是一 种威胁 或安全 
保障， 这取决 于当时 的政治 情況。 

真 正的斯 基泰人 包括大 量部族 ，可 能起源 于伊朗 ，过 着游牧 生活。 
他 们属于 最早牵 牛赶马 、从 中亚迁 移到西 方的一 批人。 到 公元前 700 
年左右 ，他 们似 乎已经 赶走了 早前在 这里的 ，也是 从东方 迁徙而 来的西 
米 利人。 

斯基 泰人到 达黑海 地区给 近东的 诸王国 敲响了 警钟。 同斯 基泰人 
发生 冲突的 记录在 许多古 代文献 中都有 出现。 当 然斯基 泰人在 其中都 
36  有着 不同的 称呼。 他们 可能是 希伯来 文献中 的阿什 肯纳兹 Ushkenaz) 
人 (《圣 经 •创 世记 »10:  3)， 或者是 公元前 6 世纪 波斯人 征服的 他们称 
为 塞种人 （saka) 的东方 民族。 伊朗 西部著 名的贝 希斯顿 铭文上 雕刻着 

大 流士和 他征服 的敌人 - 被 拷住的 斯昆哈 （skunkha) ， 塞种 人的统 

治者。 他有 着长长 的胡子 ，这 就是北 方野蛮 人的标 准像。 （在征 服了东 
方的 斯基泰 人之后 ，大 流士于 公元前 513 年又 发起了 一场不 成功的 、对 
抗西方 的斯基 泰人远 亲的战 役。） 

当希 腊人来 到北部 海岸时 ，斯 基泰部 落已经 成为了 多瑙河 和顿河 

、 

之间 的主要 族群。 到 公元前 S00 年时 ，他 们已在 整个地 区建立 了一定 
程度 的霸权 ，也 许只有 克里米 亚高地 在他们 的控制 之外。 有些 人放弃 
了游 牧生活 ，成 为定居 的农民 ，种植 对于黑 海商人 极有吸 引力的 谷物。 
在乌 克兰和 俄罗斯 的考古 发掘发 现了斯 基泰“ 黄金时 期”的 遗迹： 土木 
结构的 住房; 精致的 墓地， 这些依 然矗立 在草原 的地平 线上; 精 美的金 
饰品 ，可能 是更靠 近海岸 的金匠 的手工 制品。 有 些金制 品起初 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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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生 活主题 ，关 于神 圣的动 物以及 狩猎。 但是 渐渐地 这些样 式让位 
于家 庭生活 —— 挤羊奶 ，换 弓弦 ，鞣皮 —— 甚至是 从希腊 万神殿 中借用 
来 的神和 英雄。 珍贵的 宝石和 不实用 的装饰 用武器 ，包 括典型 的戈里 
托斯 一 种弓和 箭袋的 组合） ，表 明草原 的流动 文化开 始接受 
许多希 腊邻居 的定居 特征。 这个时 期甚至 还和一 位特定 的国王 的统治 
联系 在一起 。 他 名叫阿 特阿斯 ，也 就是之 后罗马 文献中 的“斯 基泰之 
王”。 据记 载他于 公元前 339 年在同 马其顿 的腓力 二世的 战斗中 
阵亡 42。 

斯基 泰人是 娴熟的 骑手， 而马形 成了他 们物质 文化的 根基。 外邦 
人也 经常对 他们的 战士气 息印象 深刻。 斯 基泰部 落的各 种绰号 —— 例 
如“马 奶者” —— 已经在 《伊利 亚特》 中出现 ，反映 了希腊 人对于 他们主 
要的 食物的 羡慕： 饮 发酵过 的奶。 这种酒 类饮料 现在在 中亚地 区还十 
分 流行。 马是一 种必须 的动物 ，而鹿 是一种 传奇的 动物。 许多 斯基泰 
墓穴 中的金 饰品都 取鹿的 形象。 这 种动物 整个背 部呈现 的鹿角 螺旋在 
许多个 世纪之 后激起 了新艺 术家的 狂热。 斯基泰 人也为 他们的 马制造 
精 致的鹿 角头饰 ，把 他们驯 化的动 物同对 神圣的 鹿的神 秘热忱 联系在 
一起。 

除了 埃及人 ，希罗 多德的 《历 史》 在斯 基泰人 身上花 费了最 多的篇 
幅。 事实上 ，这 两个 民族代 表了古 希腊人 对于古 代世界 认识的 边界。 
根据 希罗多 德所说 ，后者 ，是 大地 上最有 文化的 民族。 他 花费了 大量笔 
墨介 绍他们 的习俗 、建筑 和农业 生产。 对 于黑海 周边的 人民他 则没有 
那么 狂热。 让 希罗多 德和其 他作家 对于斯 基泰人 印象深 刻的原 因是， 
他 们的社 会与希 腊人的 社会如 此不同 —— 或者是 他们的 习俗看 上去如 
此 相近却 又完全 不同。 他们 乘大篷 车穿越 草原， 正如希 腊人用 船只跨 
过 海上的 波涛。 他们 在节日 中祭拜 伟大的 袓先并 为英雄 建造纪 念碑， 
但是 在仪式 的最后 却疯狂 地杀人 祭祀。 他 们喝葡 萄酒但 是却不 掺水。 

然而 ，这 些粗野 的外国 人中却 有一个 例外。 他 的名字 是阿纳 -卡尔 
西 C3 他是唯 —— 个希 罗多德 认为值 得在细 节上细 细描述 的斯基 泰人。 
以一 种曲折 间接的 方式， 他可能 也发明 了西方 文明。 


37 


35 


黑海史 


38 


一 个斯基 泰人如 何拯救 了文明 

希 腊作家 通常把 斯基泰 人描绘 成讨厌 外来者 的保守 民族。 他们总 
是远 离那些 可疑的 、同 自己生 活方式 格格不 入的外 来生活 方式。 在考 
古发 掘出土 的大量 文化交 流的证 据面前 ，这 种看法 似乎站 不住脚 。但 
是希罗 多德说 ，阿纳 卡尔西 这位斯 基泰人 中少见 的热爱 旅行并 十分博 
学的人 ，在世 界许多 地方居 住并讲 学之后 ，最 终踏上 归途。 在穿 过博斯 
普鲁 斯海峡 进入黑 海之前 ，他 在马尔 马拉海 的希腊 殖民地 歇息。 在那 
里他 看到了 祭祀西 布莉的 仪式。 她起先 是小亚 细亚的 一个神 ，后 来对 
其 的崇拜 传播到 了希腊 世界。 阿纳 卡尔西 对其印 象非常 深刻。 他发 
誓， 如果 女神能 够保佑 他旅途 平安， 他 就把这 个仪式 带到斯 基泰。 

女神 果然保 佑了他 ，他也 践行了 诺言。 一回到 家乡， 他就隐 居在森 
林 的深处 ，手拿 着鼓， 进行他 在希腊 人那里 看到的 仪式。 但这时 悲剧发 
生了。 对此 诗人第 欧根尼 ■拉 尔修 后来是 这样描 述的： 

一回到 斯基泰 ，巡游 者阿纳 卡尔西 
就试 图让他 的同胞 接受希 腊生活 方式。 

但 是一支 带翼的 箭矢把 他送去 见了神 
一个未 讲完的 故事此 时还含 在他口 中。 43 

在仪式 进行到 半途时 ，阿纳 卡尔西 被斯基 泰国王 发现。 国 王拉开 
弓 把这个 部落的 浪子直 接射死 。 据 希罗多 德报告 ，这就 是为什 么如果 
有人旅 行至斯 基泰并 询问有 关阿纳 卡尔西 的事情 ，地方 上的人 都会回 
答从来 没有听 说过这 个人。 这都是 因为他 前往国 外并接 受了有 害的外 
国习俗 ' 

到希 罗多德 的时代 ，即 公元前 5 世纪， 在雅典 受过教 育的阶 层中， 
阿 纳卡尔 西已经 成为他 们经常 引用的 人物。 他以 对德性 的精炼 评论和 
善 于奚落 傲慢的 哲学家 而出名 —— 也 许可以 算作是 当时的 奥斯卡 •王 
尔德。 他是 野蛮人 德性的 楷模。 柏 拉图赞 扬他是 有独创 性的发 明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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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 践技巧 的人。 亚 里士多 德说他 是一个 值得尊 敬的修 辞学家 （但却 
是个 糟糕的 逻辑学 家）。 斯特拉 波指出 ，他 是一个 节俭而 富有正 义感的 
人。 普林 尼说他 也许发 明了陶 轮和现 代的锚 45 。 

但是我 们很难 得知阿 纳卡尔 西是否 真实存 在过。 他 生活的 年代并 
未留下 有关他 的记录 ，后人 的记述 流传至 今的也 只有少 量由希 罗多德 
记载的 故事。 即使是 希罗多 德的故 事也需 要存疑 ，因为 这些故 事包含 
了 太多古 典希腊 人对于 斯基泰 人的刻 板印象 —— 他们对 于舶来 品的仇 
恨 ，弓箭 ，茂密 的森林 46 。 传统的 故事依 然把他 归为斯 基泰王 族的后 
裔 ，甚至 可能是 当地国 王和一 个希腊 女人的 后代。 他可 能作为 一个孤 
独的旅 行者， 或者是 斯基泰 使团中 的一员 ，于 公元前 6 世 纪来到 希腊。 
他 的名望 来自他 被授予 了承认 他完全 融入希 腊文化 的两项 荣誉： 雅典 
的 市民权 和参加 埃琉西 斯秘密 仪式的 权力。 但是 对于古 代作家 来说， 
他 仍然以 “anac/iarsis  /io  （斯 基泰的 阿纳卡 尔西） 而 闻名。 

在希腊 文学中 ，尽 管他是 野蛮人 出身， 阿纳卡 尔西依 然被看 做是实 
践 智慧的 化身。 在某些 场合下 ，他 外国人 的身份 还可以 用作文 学上的 
手段。 假托 野蛮人 进行社 会批评 是当时 流行的 手法。 在 几部文 献中， 
阿纳卡 尔西和 梭伦同 时出现 ，作为 脚踏实 地的野 蛮人道 德学家 对比雅 
典 的道德 学家。 普鲁塔 克甚至 把他列 为七贤 者之一 ，同 伊索进 行了一 
场 关于奢 侈食物 和饮料 的对话 ，还 为他安 排了一 个年轻 的女佣 为他梳 
头 ，使 他看起 来不那 么野蛮 47 。 普鲁 塔克似 乎想要 表达， 希腊人 和野蛮 

人之 间的距 离比人 们想象 的要近 许多。 

部分 因为普 鲁塔克 的原因 ，阿 纳卡尔 西的声 名传播 至希腊 罗马和 
其他 更远的 地方。 他那 尖嘴利 舌的笑 话也有 功劳。 他不 时地在 文艺复 
兴后西 方文明 的伟大 杰作的 角落里 出现。 伊拉斯 谟提到 了他睡 觉时用 
手盖 住嘴巴 的习惯 ，来 说明语 言可以 变得很 危险。 蒙田 引用了 他关于 
德 性在治 理中的 作用的 论述。 他 甚至躲 藏在拉 斐尔的 《雅典 学院》 一画 
中： 那 个有着 一头金 发然却 刮胡子 ，看起 来桀骜 不驯的 、从 亚里 士声德 
的肩膀 上方斜 视下来 的人。 

但 是这个 智慧的 斯基泰 人却在 一个不 太可能 的时间 和地点 单独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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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 主角： 在 18 世 纪晚期 ，作 为一本 法国畅 销书的 主角。 于 1788 年 
出版的 《小 阿纳卡 尔西在 希腊的 旅行》 （以 下简称 《旅 行》) 并不是 关于阿 
纳卡尔 西的， 起码不 是老的 那个。 它 的作者 是修道 院院长 、耶 稣会士 
让 •雅克 •巴 特勒密 （J  ean-J  acques  Barthelemy  ) ，法王 路 易十六 的宫廷 
勋 章管理 大臣。 巴特勒 密是古 典语言 的权威 和钱币 学家。 他花 费了三 
十 多年的 时间写 作这本 七卷的 《旅 行》。 他 虚构了 一个小 阿纳卡 尔西， 
他是他 那个杰 出袓先 的后裔 ，从 斯基泰 旅行至 雅典。 在 旅行中 ，他 遇见 
了当 时所有 的贤者 ，同他 们进行 交谈和 辩论。 在 这个过 程中希 腊哲学 
家的主 要观点 ，以 及古代 世界主 要区域 的风貌 均表露 无遗。 

在它的 时代和 之后的 一个世 纪或是 更长的 时间里 ，《旅 行》 依然是 
一本非 常畅销 的书。 “它的 成功超 过了我 的期望 ，” 巴特勒 密之后 回忆， 
“公众 持非常 欢迎的 态度; 法国 和外国 的杂志 对它赞 誉有加 。”学 生把它 
当做古 典时代 的入门 导读。 任何自 恃身份 的资产 阶级都 有一本 法语原 
本或 是某种 语言的 译本。 就 像一种 英文译 本的翻 译者所 评论的 那样： 

如今 ，这本 著作为 英语读 者提供 了一种 关于古 希腊全 盛时期 
的 古典性 、生 活方式 、习俗 、宗 教仪式 、法律 、艺 术和 文学的 全景式 
扫描。 这种 知识到 目前 为止只 能在那 些甚少 关注寓 教于乐 的作家 
的著作 中通过 艰辛的 反复阅 读方能 得到。 而 这本关 于阿纳 卡尔西 
的 《旅 行》 则正 相反。 读 者在读 它的时 候时时 以为自 己在读 一本纯 
粹的关 于消遣 、幻想 和奇景 的作品 ； 直 到他看 到页面 的底部 48 

在页面 的底部 ，在脚 注中， 巴特勒 密标注 了每一 个引用 、观 点和推 
论 的原始 出处。 最终 ，人们 可以不 用读希 腊语和 拉丁语 作品就 获得相 
当多的 有关古 典时代 的知识 —— 而 且能够 享受一 部有趣 的冒险 故事。 

《旅 行》 对法国 文化和 艺术领 域的新 古典主 义的发 展有很 大的影 
响 。 由于 被翻译 为许多 语言， 它也助 长了整 个欧洲 的亲希 腊主义 。当 
旅行者 在黑海 地区旅 行时， 他 们一直 把大小 阿纳卡 尔西放 在心上 。从 
18 世纪 80 年 代以来 ，许 多作家 都在自 己 跨越黑 海和寻 访沿岸 各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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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 中提到 了他。 有些 人声称 ，他 们找到 了老阿 纳卡尔 西被他 的同胞 
击杀的 森林； 也 有人找 到了小 阿纳卡 尔西前 往希腊 的远航 的出发 
地 —— 他 们似乎 不知道 这个角 色是巴 特勒密 有意识 的虚构 49 。 

巴特勒 密的作 品大受 欢迎反 映出阿 纳卡尔 西故事 的深层 讽刺意 
味。 欧 洲对于 古代希 腊的普 遍观点 是秩序 、理性 、美 德和 文明。 这些都 
是欧洲 人最终 将要自 己获得 的优点 ，而这 些特点 通过一 个斯基 泰人的 
眼 睛折射 出来。 巴特勒 密叙述 的形式 ： 一 个困惑 的旅行 者用全 新的眼 
光审 视熟悉 的主题 ，在 18 世 纪并不 少见。 但是没 有一部 此类作 品能够 
对广 泛的受 过教育 的欧洲 人在古 代世界 的艺术 、建筑 、哲 学上像 《小阿 
纳卡 尔西在 希腊的 旅行》 这样 产生如 此大的 影响。 黑海 海岸的 一个野 
蛮 人把古 代希腊 带入了 近代欧 洲的文 法学校 和中产 阶级的 画室。 在某 
种意 义上， 也 就是帮 助近代 欧洲人 认识了 他们 自己。 

阿 尔戈号 的远航 

老阿 纳卡尔 西的声 名在公 元前1 世纪左 右达到 了巔峰 D 这 个智慧 
的 斯基泰 人所代 表的批 判美德 ，是 希腊哲 学家照 亮自身 社会的 明灯。 
几 乎同时 ，另 一个有 关黑海 的故事 也广受 欢迎。 伊阿宋 和阿尔 戈英雄 
的 故事在 荷马和 赫西俄 德时期 就已经 出现。 但是 其最早 的完整 版本和 
许多阿 纳卡尔 西的谚 语和故 事一样 ，晚 至希腊 化时代 才成形 ，即 从公元 
前 4 世 纪末期 延伸至 三个世 纪后罗 马共和 国崛起 之时。 罗得岛 的阿波 
罗 纽斯在 公元前 3 世 纪编纂 了他的 《阿尔 戈船英 雄纪》 (awomzM^ca)。 
这是 关于伊 阿宋的 传奇的 最重要 叙述。 可 能是因 为这本 书受到 广泛的 
赞扬 ，他最 后得到 了一个 重量级 的职位 ，出 任著名 的亚历 山大图 书馆的 
馆长 D 

阿 波罗纽 斯是这 样开始 他的作 品的： “ 帕里阿 斯国王 把他们 派了出 
去 ’，。 帕里阿 斯篡夺 了伊奧 尔科斯 的王位 ，通 过神 谕知道 他将会 死在一 
个赤 着一只 脚的人 手里。 而 他的侄 子伊阿 宋正好 在来的 路上在 冬天河 
流 的淤泥 中丢失 了一只 草鞋。 因此 当他走 进帕里 阿斯的 宫廷时 ，帕里 
阿 斯把他 派去进 行一次 危险的 远征， 希望能 够就此 逃过自 己命 定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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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伊阿宋 的任务 是从埃 厄忒斯 ~ — 科耳 喀斯的 国王处 取得金 羊毛。 
金羊毛 被藏在 一处暴 风大作 的海洋 的尽头 ，由一 只巨龙 看守。 为了完 
成这 一任务 ，一 只自从 桨发明 以来最 精良的 船只， 在雅典 娜的监 督下完 
工。 在 它的船 舱内放 置着从 宙斯的 神圣的 多多那 橡树砍 下来的 木板， 
这 使它有 说话的 能力。 它的 船员由 最勇敢 的英雄 和半神 组成。 这趟危 
险 的远航 考验着 他们的 能力。 在海 岸蛰伏 着敌对 的部落 ，在旅 途上到 
处 是会施 魔法的 野兽在 咆哮。 一旦财 宝到手 ，愤 怒的国 王和他 的家族 
会尽 全力找 回他们 被偷的 宝物。 最后 ，阿尔 戈英雄 们回到 了希腊 。虽 
然 不是全 员归来 ，但 是至少 带着金 羊毛和 美狄亚 —— 科 耳喀斯 国王的 
女儿。 

许多人 尝试着 寻找伊 阿宋传 奇的事 实根源 D 就像阿 纳卡尔 西的故 
事一样 ，从古 代起， 旅行者 就一直 寻找着 阿波罗 纽斯史 诗中描 述的地 
方 。在 20 世纪 80 年代， 一个英 国探险 家提姆 •赛 韦林甚 至用青 铜时代 
的技术 建造了 一条船 ，乘 着它从 希腊航 行到格 鲁吉亚 （原 来的 科耳喀 
斯）， 来证实 这样的 旅行是 可能的 5°。 穿过 神话的 面纱， 伊阿宋 故事的 
最早版 本毫无 疑问反 映了古 代水手 的实际 经验。 地理学 家斯特 拉波知 
道在 海上的 经验有 多容易 就转变 成神话 故事： 

总体 来说， 荷马时 代的人 把本都 海视作 另一处 大洋。 他们认 
为 在这里 启程远 航无异 于在赫 拉克里 斯之柱 那里启 程航向 世界的 
尽头。 本 都海被 认为是 我们这 部分世 界中最 大的海 ，因此 他们用 
“The  Pontus” 来称 呼这片 海洋， 就像他 们称呼 荷马为 "The  Poet” 

一样。 51 


斯特 拉波说 ，即使 是金羊 毛也许 也起源 于用来 从水中 淘金的 羊皮。 

这 种技术 是高加 索地区 的人们 发明的 52 。 

然而， 寻找伊 阿宋传 说的真 实起源 忽视了 其最重 要的— 点：作 
为一 部文学 作品， 阿波罗 纽斯的 《阿尔 戈船英 雄纪》 远 远不是 对于希 
腊早 期在黑 海探险 的回忆 ，而 是作者 生活的 时代的 产物。 阿 波罗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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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写 作的时 代正是 亚历山 大大帝 的荣光 消逝， 他的将 军互相 争夺他 
的 遗产的 时代。 他 的征服 使希腊 的语言 与文化 在世界 上占据 了支配 
地位 ，但 是他在 公元前 323 年的 死亡带 来的是 他的继 承者之 间长久 
的 战争。 在希腊 化时代 ，阿 波罗 纽斯这 样的作 家的重 任就是 重建过 
去神 话时代 的荣光 ，暴 露当时 现实的 丑恶。 怀旧 ，而非 冒险精 神才是 
这部 史诗的 主题。 

甚 至连阿 波罗纽 斯笔下 的阿尔 戈英雄 的路线 也出现 了明显 的时代 
错误。 世 界上最 古老的 一些商 业旅行 指南以 periploi 的形 式出现 ，它 
是 古代地 名词典 和航海 手册的 结合体 ，最 早能够 回溯至 公元前 8 世纪。 
在 中 ，一 个值得 注意的 变化随 着时间 出现。 最 早的版 本指导 
水 手在进 入黑海 以后就 向左转 —— 也 就是向 西航行 —— 然后绕 着圈子 
驶向 北面。 在很久 之后的 版本中 ，水 手却被 告知要 往右转 ，去高 加索。 
这种 转向的 理由我 们尚不 得而知 ，但 是这应 该与黑 海中北 部与西 部的地 
区贸 易更有 吸引力 有关联 53 。 在南岸 ，像锡 诺佩这 样的城 市建立 时间早 
于黑海 的其他 港口。 但是色 雷斯与 斯基泰 海岸的 鱼与谷 物贸易 最为繁 
荣， 吸引了 大多数 来访的 商人。 之后锡 诺佩在 更东部 建立了 殖民地 ，像 
法西 斯这样 的东部 城市发 展起来 ，南岸 的长距 离贸易 才变得 常见。 直接 
航向科 耳喀斯 ，阿 尔戈 英雄的 这条航 路更像 是阿波 罗纽斯 根据他 的时代 
而设定 ，不 太可能 发生在 故事设 定的笼 罩在迷 雾中的 过去岁 月中。 

在 公元前 3 世纪或 者更早 ，任 何前 往黑海 的旅行 者在黑 海沿岸 都能找 
到 伊阿宋 和阿尔 戈英雄 的痕迹 —— 以 远航中 事件命 名的海 岬和海 湾或与 
某个 特定船 员联系 在一起 的地区 神话。 但 是这大 概是相 对晚近 的发明 ，而 
非 古代英 雄探险 远航的 遗迹。 希腊化 时期文 化记忆 中的重 要事件 似乎对 
于东 方的原 住民来 说毫无 意义。 在 黑海周 边的族 群的神 话和民 俗之中 ，关 
于阿尔 戈号和 它的远 航的故 事令人 吃惊地 贫乏。 在同地 中海世 界建立 
贸 易联系 ，城市 发展繁 荣之后 ，希 腊殖民 者和希 腊化的 原住民 才发觉 ，应 
该 把他们 的城镇 与虚构 的过去 联系在 一起。 市 民发明 了建城 的故事 ，宣 
称袓 先与阿 尔戈号 有联系 ，并且 为重要 的地理 标志加 上古代 系谱。 东南 
海岸 最重要 的海岬 从来就 没有在 《阿尔 戈船英 雄纪》 中 被提到 ，但 是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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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中 它一直 被叫做 “伊阿 宋角” (现在 土耳其 语中的 Yausn  Bumu  )54  0 
遵循 着同样 的逻辑 ，现今 的旅游 者可以 在格鲁 吉亚数 不清的 “美狄 亚”餐 
厅中 喝“阿 尔戈” 啤酒。 营销的 艺术不 是一项 现代的 发明。 


“比我 们还要 野蛮" 

在最 初的希 腊扩张 几个世 纪之后 ，殖 民地变 得声名 显赫且 富有。 
他们 向地中 海出口 谷物和 奢侈品 ，甚 至生产 自己的 哲学和 文学。 他们 
的成 功依靠 两点： 伊 奥尼亚 和希腊 本土这 个较稳 定的出 口市场 （尤其 
是 谷物出 口）， 以及和 内地的 非希腊 人之间 的良好 关系。 随着时 间的流 
逝 ，这 些因素 不再能 够得到 确保。 亚历山 大大帝 的远征 对于黑 海城市 
没有立 即产生 影响。 但是一 旦埃及 开始向 地中海 世界供 应粮食 ，这些 
城市 作为粮 食供应 商的特 权地位 就被夺 走了。 贸 易重心 开始南 移：从 
尼罗河 向南到 “非洲 之角” ，通 过红 海前往 印度洋 然后抵 达东方 ，从 陆路 
的安条 克和大 马士革 到波斯 和中亚 ，之后 随着罗 马在东 地中海 势力的 
扩张 和稳固 ，这 些商路 变得比 黑海的 那些更 重要。 

海 岸城邦 与内地 野蛮人 的关系 也开始 变味。 和内地 的联系 长期以 
来都非 常脆弱 ，希 腊城 邦常常 被迫向 野蛮人 酋长进 贡以维 持和平 。据 

修昔底 德记载 ，西部 海岸的 城市常 常被迫 向奥德 拉斯人 - 个控制 

着 现在保 加利亚 大部分 地区的 色雷斯 部落进 贡大量 的金银 和羊毛 55 。 
但当时 连这种 传统的 进贡关 系也开 始变得 不确定 起来。 特别是 在北部 
的城市 ，野 蛮人统 治者要 求的贡 品的数 量和频 率似乎 增加了 ，导 致公共 
设 施和活 动缺乏 经费。 许 多城市 的乔拉 （C/umz， 也就是 城市的 农业郊 
区） 开始 收缩； 公共 建筑年 久失修 或是被 攻击所 损坏。 城 墙建了 又倒， 
或是因 为缺乏 修缮， 或是因 为攻击 56 。 在海上 ，在 希腊殖 民时代 少见的 
海盗 行为开 始渐渐 出现。 也 许背后 有希望 从自由 劫掠者 的行为 中得到 

好 处的地 方国王 和野蛮 人统治 者支持 57 。 

古老 殖民地 中的景 象对于 来访者 来说毫 无令人 印象深 刻之处 。许 
多居 民已经 遗忘了 如何说 希腊语 ，或 者发音 方式非 常古旧 别扭， 如同当 
年 他们伊 奥尼亚 袓先们 的滑稽 再现。 在公元 1 世纪 ，作 家迪奧 •克 里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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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 姆访问 了奥尔 比亚。 数 世纪前 希罗多 德还把 它描绘 成一个 繁荣的 
都市。 而这个 城市却 实在令 他有些 失望： 

城市 （奥尔 比亚） 的 大小与 它古代 的盛名 不符。 这可能 是因为 
它 几次被 占领。 这个城 市长时 间处于 野蛮人 之中， 长期处 于战争 
状态 ，也 常常被 占领。 这些部 落在野 蛮人中 也是最 妤战的 一群。 
最近也 是最灾 难性的 一次发 生在不 到一百 五十年 以前。 58 

盖塔人 ，也 就是周 边的野 蛮人常 常发动 战争， 攻击北 部和西 部海岸 
的城市 ，甚至 一路向 南劫掠 远至拜 占庭。 奧尔比 亚人曾 经拥有 大量农 
作耕地 ，现 在后撤 到了摇 摇欲坠 的城墙 之后。 圣 所和葬 礼纪念 碑都废 
弃了。 偶 尔才有 爱琴海 上的船 只前来 拜访。 即使 有船只 来访， 通常船 
上 也只有 海盗和 讼棍。 一个奥 尔比亚 人抱怨 说:“ 到城市 来的商 人常常 
虽名 义上是 希腊人 ，实际 上比我 们还要 野蛮。 他 们进口 便宜的 毯子和 
低廉的 葡萄酒 ，出口 质量一 样差的 产品。 ”59 殖民 地内的 文化融 合有时 
让人看 得莫名 其妙。 据迪奥 记载， 他遇到 一个叫 做卡利 斯特拉 图斯的 
人。 这人穿 着蛮族 骑手常 用的外 裤和黑 色披风 ，在 皮带 上斜挂 一把马 
刀。 尽管看 上去像 野蛮又 ，迪奧 怀疑他 有一颗 希腊人 的心。 他暗 示说， 
卡利斯 特拉图 斯这个 名字就 决定了 他是个 希腊人 6° 。 

黑海现 在被视 为一个 流放地 ，而 非一 个充满 异国风 情和财 富的地 
方。 它 重新回 到了早 期希腊 诗人和 地理学 家所想 象的不 适于居 住的世 
界 边緣的 地位。 奥维德 于公元 8 世 纪被奧 古斯都 皇帝流 放至西 海岸的 
托米斯 ，留 下了关 于殖民 地衰落 时期海 上生活 的悲伤 记录。 这 是一个 
糟糕的 地方： 比 他的出 生地阿 布鲁兹 更冷。 在某几 个冬天 ，海 水都结 
了冰， 结果海 豚在试 图跳起 的时候 会在冰 层上撞 到头。 一场雪 能够在 
地上 积两年 不化。 瓶子 里的葡 萄酒都 是稀泥 状的。 男人 的胡子 上都结 
了 冰柱。 在城市 周围都 是哇哇 乱叫的 、从 北方骑 着小马 横扫一 切的野 
蛮人和 劫掠者 ，试 图抢 劫人们 保留的 最后一 丝文明 遗迹。 他写道 ：“他 
们说这 里叫做 亚克兴 (Ewxine)， 好客 的地方 ，骗人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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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扁 t  $ 


图 1( 上） 从 黑海出 发并返 回黑海 
的旅 行者： 斯基泰 人阿纳 卡尔西 。他 
是 一个在 古典时 期受过 教育的 希腊人 

都知 道的文 学人物 - 个本 都的野 

蛮人 ，接受 了希腊 化文明 的熏陶 。 

图 2( 右） 罗 马诗人 奥维德 在公元 
1 世 纪被流 放到了 黑海海 岸地区 。奥 
维德和 地区居 民的接 触给予 了他灵 
感， 写出了 著名 的对于 被流放 文人困 
境的 哀歌。 现在 ，一座 奥维德 的雕像 
矗 立在罗 马尼亚 港口康 斯坦察 （古时 
的托 米斯） 的 中心 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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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奧维德 是一个 诗人， 不 惮修辞 夸大， 尤 其是他 还怀着 徒劳的 
希望 ，认为 描绘得 越精彩 ，似 乎他 所受的 刑罚就 越少。 但 是他也 许精确 
描述 了古老 的希腊 殖民地 所经历 的变化 由蒸蒸 日上的 罗马所 守卫的 
通 往东方 的新商 路和谷 物来源 ，使黑 海的财 富黯然 失色。 即使 是依然 
深 受罗马 美食家 喜爱的 、被 认为是 从大地 尽头出 产的腌 制鱼类 也不能 
扭转 其颓势 。 一连 串历史 舞台上 的新演 员向黑 海内陆 和海岸 蜂拥而 
来： 从 遥远的 东方到 来的新 的游牧 民族; 希腊语 精英所 统治的 ，混 合了 
希腊和 野蛮人 属民的 多种族 王国； 和除了 对于希 腊母邦 的遥远 记忆之 
外 ，与 地中海 几乎毫 无联系 的独立 城邦。 在希腊 殖民时 代可能 存在的 
统一性 ，被一 个经济 上和文 化上更 为多样 化的空 间替代 ，于 是造 就了这 
个 混合的 时代。 而在这 片边疆 ，政治 统一的 愿望在 一片混 乱中产 生了。 

本都 和罗马 

公元前 62 年 ，一 场盛大 的凯旋 式增添 了罗马 将军、 执政官 庞培的 
荣耀。 凯旋式 持续了 两天多 ，超过 了以往 的任何 一次。 游行队 伍抬着 
的铭 文宣告 了新的 征服： 帕夫拉 戈尼亚 和本都 、亚 美尼 亚和卡 帕多西 
亚、 米底亚 、科 尔喀斯 、伊比 利亚和 阿尔巴 尼亚、 叙利亚 、西 里西亚 、腓尼 
基、 巴勒斯 坦和约 旦地区 、美 索不达 米亚和 阿拉伯 半岛； 总共 占领了 
1  000 多座 堡垒， 缴获了  800 多条 船只， 攻陷了  900 多 座城市 ，还 新建立 
了  39 座 城市。 战利 品不计 其数。 为了运 送黄金 和珠宝 ，需 要成 百上千 
的 马车和 挑夫。 

庞培 自己坐 着镶嵌 着珠宝 的马车 ，穿 着据说 属于亚 历山大 大帝的 
袍 子进入 城市。 在他 之后绵 延着由 300 多 名穿着 本国服 装的臣 服国家 
的显 贵组成 的随从 队伍， 其中有 亚美尼 亚国王 的儿子 和儿媳 、犹 太人国 
王 、科尔 喀斯王 、高加 索山地 部落的 酋长们 、许多 海盗和 队伍末 尾据说 

是 亚马孙 人的一 群喧哗 的斯基 泰女人 62 。 

但是 一个重 要人物 却缺席 其间。 他的 空缺由 一座纯 金打造 、近 12 
英尺高 的塑像 弥补， 在他众 多儿女 的陪伴 下前往 罗马。 他就是 本都国 
王 米特里 达悌。 庆 典的主 要庆祝 项目就 是他的 死亡。 在 庞培的 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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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活已经 疲惫不 堪的军 团之前 ，几 十年来 许多罗 马将军 都在他 那里吃 


了 败仗。 但是在 最后， 米特里 达悌拒 绝给予 庞培最 显赫的 荣耀* ^ 押 
解他回 到罗马 D 两年 前, 米特 里达悌 预感到 了 自己的 失败, 在锡 诺佩自 
杀。 那里还 有一座 由庞培 本人为 他树立 的墓地 雕像。 

不论在 事实还 是在名 义上， 公元前 1 世纪的 征服把 黑海带 进了罗 
马 世界。 战胜米 特里达 悌把罗 马的边 境拓展 到了幼 发拉底 河以东 ，斯 
基 泰领土 以北。 这 些新获 得的土 地使共 和国每 年的税 收是过 去的两 
倍。 在两个 多世纪 地方统 治者之 间的战 争之后 ，和 平终 于回到 了这个 
区域。 船 只能够 不受海 盗骚扰 地跨过 大海。 控制 着海岸 的地方 统治者 
现在 尊罗马 共和国 （之后 是罗马 帝国） 为宗 主国。 

希腊到 了晚期 ，其 在黑海 的势力 已经变 成一个 个孤立 的城市 岛屿。 
一边 是不欢 迎他们 的内陆 野蛮人 ，另 一边则 是不适 于居住 的海洋 。罗 
马人 则有更 远大的 野心。 他 们希望 能把黑 海带入 一个有 秩序的 帝国之 
中 ，从而 从这里 的资源 获利， 包括鱼 、谷物 、贵 金属 和对帝 国权力 特别重 
要 的战斗 人员。 但是 正如征 服米特 里达悌 的艰难 经历所 揭示的 那样， 
征 服黑海 从来不 是一个 简单的 任务。 帝国 的边境 从来没 有清晰 的边界 
线。 它们 就是罗 马帝国 能够投 射其军 事力量 的极限 ，也就 是拉丁 文的 
limeso 这个极 限不是 一成不 变的， 罗马的 边境政 策也随 着时间 改变， 
有时甚 至一月 一变。 但是罗 马在黑 海周围 的扩张 主要通 过在现 代意义 
上 对于外 围区域 的委任 统治。 征服 主要是 调整帝 国和原 住民之 间关系 
的手段 —— 强 迫接受 条约； 贿赂 潜在的 对手； 如果可 能的话 ，把 竞争者 
变为 保护国 63 。 

罗马帝 国在极 盛时囊 括了整 整半个 黑海的 海岸线 ，从 西北 的第聂 
伯 河河口 ，横跨 整个色 雷斯和 安纳托 利亚直 到东部 的高加 索山脉 。长 
桨 、挂 亚麻帆 的罗马 战船和 商人一 路造访 从罗马 尼亚到 格鲁吉 亚的港 
口。 然而这 片海从 来不是 罗马注 意力的 中心。 当 公元前 200 年 前后， 
共和国 开始它 在东地 中海的 扩张时 ，黑海 依然被 许多在 亚历山 大大帝 
远 征之后 崛起的 小国家 瓜分。 黑海 南面和 东面的 部分土 地在他 的一个 
将军 —— 塞硫古 (塞 硫古帝 国的创 立者） 的控制 之下。 马 其顿国 王则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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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拥有对 西面大 部分土 地的控 制权。 但是 他们对 黑海大 部分地 区都只 
有名义 上的控 制权。 在希腊 化时代 ，黑海 似乎处 于一种 危险的 状态。 
大 多数古 老的希 腊殖民 地都十 分混乱 ，处 于与内 陆部落 的战争 之中。 
他们仅 仅是数 世纪之 前黑海 繁荣市 场留下 来的虚 弱影子 而已。 盖塔人 
和其他 色雷斯 人控制 了西部 海岸线 ，斯基 泰和萨 尔马特 人的酋 长在北 
部 ，好 战的高 加索人 在东部 ，而克 里米亚 半岛南 岸还有 一系列 的小国 
家。 有些 小国由 希腊语 统治者 统治。 他们 随时有 可能被 强大的 邻居篡 
夺 王位。 也难 怪阿波 罗纽斯 要写作 《阿尔 戈船英 雄纪》 怀念 英雄时 
代了 。 

如果 不是本 都国王 的雄心 壮志， 黑海 地区的 情況可 能就会 一直这 
样持续 下去。 在希腊 化和罗 马时代 ，“ 本都 ”这个 名称可 以像在 过去一 
样指代 整个黑 海地区 ，也 可指海 岸的一 个特定 地区： 从 锡诺佩 到特拉 
佩 苏斯的 东南海 岸线。 就像他 们的邻 居一样 ，本 都国王 们在亚 历山大 
大 帝逝世 后一百 年左右 的政治 混乱中 取得了 自己的 领土。 他们 管理着 
一片 富饶的 土地。 这 片葱绿 的河谷 和茂密 的森林 曾经在 数个世 纪之前 
吸引 了希腊 移民。 在 他们的 首都阿 马塞亚 半空中 嵌入悬 崖的大 陵寝证 
明 了他们 强盛的 国力。 

然而 他们真 正的优 势在于 擅用海 洋带来 的力量 —— 加上一 些优秀 
的战略 思想。 当小 亚细亚 的其他 统治者 满足于 安纳托 利亚的 战利品 
时 ，本都 国王巡 视着海 岸线。 他们 建造了 一支由 坚固的 加利帆 船组成 
的海军 ，能够 跨过大 海到北 部海岸 ，加 强与 那里的 古老希 腊殖民 地的联 
系。 在黑 海对面 的克尔 涅索斯 ，双 方达成 了一项 协定： 本都王 国负责 
保 护城市 免遭斯 基泰人 的入侵 ，而 他们必 须对黑 海西岸 的城市 提供必 
要的 支持。 本都也 给予了 芦老的 殖民地 潘提卡 佩在亚 速海的 捕鱼权 ，加 
强 了同强 大的博 斯普兰 (Bosporan) 王国 的友好 关系。 国王 们也了 解不断 
增长的 罗马势 力对本 地区的 影响。 他 们在同 迦太基 的战争 中支援 罗马， 
并帮 助罗马 军团守 卫他们 新征服 的土地 ，对抗 在东面 的地方 对手。 

本都 王国在 公元前 1 世 纪得到 了一个 几乎是 神话般 的人物 的领导 
而 达到了 顶峰。 他就 是米特 里达悌 六世由 帕特。 米特里 达悌在 他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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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被 暗杀之 后少年 登基。 王 位得来 不易。 他的母 亲想要 杀了他 ，另立 
他 的一个 弟弟为 国王。 米特 里达悌 逃进了 山区， 但是慢 慢地他 在野外 
召 集了一 支支持 者军队 ，监 禁了他 的母亲 ，并 杀了篡 夺他的 王位的 
兄弟。 

据古 代文献 的记载 ，米 特里达 悌拥有 几乎是 超人的 精力。 据说他 
会 说将近 24 种 语言。 他是一 个技巧 娴熟的 猎人和 战士， 能够击 败任何 
对手。 他在 文化上 是希腊 化的。 他 的母语 是一种 在数个 世纪中 由各种 
希腊 方言和 受非希 腊语影 响融合 而成的 科因内 （kiw) 语言。 但是他 
也接受 了许多 波斯和 东方的 传统。 之后的 剧作家 和创作 者把他 描绘成 
半个希 腊化的 爱国者 ，半个 东方的 专制主 义者。 （拉 辛关 于他的 传记是 
路 易十四 的最爱 ，而 莫扎特 和斯卡 拉蒂都 创作过 以这个 国王为 主角的 
歌 剧。） 

米特 里达悌 的野心 比他的 前任还 要大。 他以 同克尔 涅索斯 的旧条 
约 作为借 口呑并 了这座 城市。 他控 制了博 斯普兰 王国， 并且在 潘提卡 
佩设立 了一个 总督。 在 几年之 内他征 服了科 尔喀斯 、中 安纳托 利亚和 
卑 斯尼亚 ，将 他的亲 属和朋 友扶上 王位。 他的国 土延伸 到了土 耳其北 
部的 大部分 地区、 乌克兰 南部和 高加索 西部。 以 小麦和 银等形 式交纳 
的 贡品充 实了他 的国库 ，而 北部的 领土能 不断地 为他招 募有技 巧的骑 
兵和 弓箭手 。 他也 同提格 莱尼斯 —— 在东 安纳托 利亚同 样在寻 求扩张 
的亚 美尼亚 国王， 结成了 同盟。 

他 快速的 征服和 强大的 军队令 罗马人 担心。 在 公元前 2 世纪 ，罗 
马在小 亚细亚 建立了 一个立 足点。 这个在 古老的 伊奧尼 亚海岸 的地区 
很快就 变成了 亚细亚 行省。 这个行 省同强 大的本 都王国 只隔着 一些小 
型 的罗马 盟国。 相对的 ，米 特里 达悌据 说拥有 25 万名 步兵和 4 万名骑 
兵， 以及一 支由成 百艘战 船组成 的舰队 ，可 从整个 黑海海 岸征召 来士兵 
和 水手。 庞培 之前的 罗马指 挥官在 亚洲只 有一支 象征性 的部队 ，他们 
不 敢与米 特里达 悌正面 交锋。 所 以他们 鼓励他 们的地 方盟友 充当中 
介 ，对本 都策划 一场先 发制人 的攻击 ◦ 这 个计划 的结果 是灾难 性的。 
米特里 达悌不 费吹灰 之力就 彻底击 垮了入 侵部队 ，从小 亚细亚 一直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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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到 爱琴海 沿岸。 他撤 销了他 的前任 与罗马 的盟约 ，并 且要复 活一个 
伟大 的希腊 帝国以 对抗在 西方的 罗马。 在 公元前 88 年的作 战季节 ，他 
下令屠 杀了他 的军队 遇到的 所有罗 马男女 老幼， 受害者 共计有 8 万名 
左右 64  o 

在 这之后 ，他的 辉煌战 果还在 继续。 他的战 船把水 兵和步 兵运过 
爱琴 海抵达 希腊。 在那里 他驱散 了罗马 军队， 占领了 雅典。 然 而再向 
前 推进变 得十分 困难。 他的 军队不 断受到 从其他 地区调 来的罗 马部队 
的 骚扰。 而希 腊城邦 并没有 觉得这 位解放 者比罗 马人好 多少。 米特里 
达 悌很快 就与罗 马达成 了和平 协定; 他 退出了 被征服 的区域 ，并 向罗马 
当局缴 纳了一 笔破坏 和平的 罚款。 当 然这不 是结束 ，之 后米特 里达悌 
发 动了针 对邻国 ，也就 是对抗 罗马的 一系列 小型却 血腥的 战争。 

在数年 之内， 罗马终 于忍无 可忍。 元 老院赋 予庞培 极大的 军事权 
力 ，说服 他向东 方边疆 进攻。 他 之前在 罗马共 和国其 他的边 境地带 ，如 
利比亚 和西班 牙取得 了一系 列成功 。在 40 岁之 前他就 已经在 罗马举 
行 了两次 凯旋式 ，元老 院希望 这次远 征能够 帮助他 获得第 三次凯 旋式。 

对 抗米特 里达悌 的新战 役进行 得十分 迅速。 就像过 去一样 ，国王 
进行了 战略性 的撤退 ，希 望能 够将罗 马军团 引入崎 岖不平 的地带 ，然后 
使他 们筋疲 力尽。 但是庞 培没有 上钩。 当 米特里 达悌逃 往高加 索时，  49 
庞 培将注 意力转 向了亚 美尼亚 ，很 快击败 了国王 的盟友 提格莱 尼斯。 
然后他 沿着黑 海南岸 进军， 征服了 之前陷 落于米 特里达 悌之手 的城市 
并 入侵本 都王国 本土。  ‘ 

同时 ，国王 正继续 着他的 逃遁。 他在 高加索 部落之 间向北 旅行并 
避开罗 马船只 控制的 海岸。 最 终他抵 达了潘 提卡佩 ，他 之前曾 在那里 
将 自己的 一个儿 子立为 克里米 亚的统 治者。 在占 领了大 部分本 都国土 
之后 ，庞 培把注 意力转 向了其 他地方 ，平定 那里的 叛乱， 流亡的 国王则 

留在北 部的野 蛮人之 间休养 生息。 

在 他的克 里米亚 营地中 ，米特 拉达悌 正在计 划他的 反攻。 他准备 
了一 套精致 的计划 ，准备 在斯基 泰人和 盖塔人 中召集 一支新 的军队 ，然 
后 逆多瑙 河而上 ，在高 卢人的 帮助之 下直接 进入意 大利本 土攻打 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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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这次 计划超 出了他 的能力 范围。 尽管 他一开 始受到 了一些 小亚细 
亚和 黑海的 希腊化 统治者 的欢迎 ，之 后人们 发现他 不过就 是一名 暴君。 
他警 告地方 统治者 ，他们 会在罗 马统治 之下缴 纳很重 的赋税 ，但 是自己 
却 收取同 样数量 的税。 结果他 的军队 爆发了 反叛。 他的 一个儿 子法尔 
内斯 说服了 军官拥 戴自己 为王。 米特 里达悌 发现自 己失去 了王位 ，决 
定服毒 自杀。 当发现 毒药没 有起作 用时， 他的一 个于心 不忍的 高卢随 
从用 剑干脆 地结束 了他的 生命。 

法尔内 斯立刻 把父亲 的遗体 当做友 谊的象 征送给 了庞培 ^ 这个篡 
位者做 事不太 周密， 忘记把 脑子从 头颅里 移走。 结果软 组织的 腐烂使 
国王的 脸部无 法辨认 65 。 但 是在确 认了尸 体的身 份之后 ，庞培 宣布那 
具尸体 就是罗 马在东 方最大 对手的 ，并且 把他葬 在了一 座专门 为其建 
造的陵 墓中。 在几次 清扫行 动之后 ，庞培 把新获 得的土 地重新 整合为 
罗马 的本都 行省， 然后回 到首都 去接受 他的凯 旋式。 

后来人 们发现 ，米 特里达 悌预见 到了他 最后的 结局。 在早 先一场 
和庞 培的战 斗之后 ，他 梦见自 己顺风 在黑海 上航行 ，前方 的博斯 普鲁斯 
海 峡隐约 可见。 他转 向同伴 ，祝贺 他们在 去地中 海的路 上一路 顺风。 
但 是突然 他发现 自己处 于一场 暴风雨 之中。 伙伴 们与他 分开， 船只被 
打 成碎片 ，而 伟大的 君主本 人只能 紧抱着 船只的 一块小 残骸在 水中浮 
沉 66。 他建立 一个环 绕黑海 的帝国 的尝试 遭遇了 相似的 命运。 现在是 
罗马 ，而 非古老 的城邦 或希腊 化君主 占据了 大部分 的黑海 海岸。 

图 拉真的 达契亚 

即使 在米特 里达悌 被打败 之后， 黑海依 然是一 个动荡 不安的 地方。 
就在庞 培胜利 返乡不 久之后 ，法尔 内斯这 个靠背 叛取得 王位的 人背弃 
了与 罗马的 盟约。 他从克 里米亚 半岛横 渡黑海 ，希 望能 够建立 和他父 
亲一 样的大 帝国。 他 很快就 被凯撒 打败。 就 在那场 战役中 ，凯 撒留下 
了 名言： “我来 ，我见 ，我 胜”。 

这句 话掩饰 了罗马 与黑海 海岸和 内陆人 们关系 的复杂 本质。 米特 
里达悌 和法尔 内斯都 差点就 召集起 了强大 的野蛮 人联盟 来挑战 罗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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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烕。 这种任 何群体 都能对 帝国边 境造成 巨大军 事威胁 的情况 一直困 
扰着罗 马人。 这些 群体中 最为重 要的是 西部海 岸的盖 塔人。 

远 在罗马 人进入 黑海世 界以前 ，希罗 多德就 把盖塔 人描述 为色雷 
斯 人中“ 最有男 子气概 并遵守 法律” 的人。 他对他 们怪诞 的宗教 信仰十 
分着迷 ，其中 包括他 了能 够通 过与他 们的神 ，扎尔 莫克西 斯的结 合重新 
获得 生命。 他们 认为， 死亡只 是转换 居所的 过程。 于是 希腊人 称他们 
为“不 朽者”  (athantizontes) , 但罗 马人通 常称呼 盖塔人 为达契 亚人。 
这可能 是一个 本与盖 塔人的 语言和 文化上 有联系 的部落 。 在希 罗多德 
的时 代之后 的几个 世纪中 ，盖 塔人通 过贸易 ，尤其 是他们 从特兰 西瓦尼 
亚的 矿藏中 挖出的 金和银 ，变得 越来越 强大。 他 们一直 都是令 人恐惧 
的战士 ，但是 在他们 的国王 布瑞比 斯塔的 领导下 ，达契 亚人充 实了军 
队 ，并控 制了沿 岸古老 的希腊 城市。 他 们对罗 马构成 了相当 的威胁 ，所 
以 fl 撒 计划对 他们发 动一次 远征。 但 是这项 战役流 产了。 因为 凯撒和 
布瑞比 斯塔几 乎同时 遭遇了 相同的 命运： 被 口蜜腹 剑的朋 友暗杀 。在 
奧古斯 都治下 ，达 契亚 人成为 罗马名 义上的 臣民。 但是在 冬天， 他们就 
跨过冰 封的多 瑙河劫 掠帝国 的默西 亚行省 （位于 现在的 保加利 亚）。 
“这 里只有 一群斯 基泰乌 合之众 ，” 奥古斯 都时代 的奥维 德在黑 海海岸 
抱怨 ，“ 一群盖 塔暴民 ”67。 

就 像同米 特里达 悌作战 时一样 ，罗马 同达契 亚人打 了一连 串小型 
战役 ，但 每次打 完后政 治格局 并未发 生大的 变化： 他们 正式承 认罗马 
的 宗主权 ，但 是却很 少听从 命令。 在公元 2 世纪初 ，图拉 真皇帝 决定最 
好 还是彻 底毁灭 达契亚 人和他 们的国 王德切 巴尔的 势力。 在公元 101 
年到 106 年的 两场战 役中， 他把达 契亚地 区变成 了不毛 之地。 他在多 
瑙河 上建造 了一座 巨大的 桥梁， 12 块由桥 拱连接 的巨石 横卧在 150 码 
高的桥 基上。 补给线 从桥上 通过， 深入达 契亚。 罗马士 兵最终 包围了 
达契亚 人在南 喀尔巴 阡山脉 中的首 都萨尔 米泽杰 图萨。 但是像 米特里 
达 悌一样 ，德切 巴尔在 他被俘 虏并送 回罗马 之前自 杀了。 他的 头颅和 
在 达契亚 要塞找 到的金 银财宝 一起被 送回了 罗马。 图拉 真连续 进行了 
123 天 的竞赛 ，有 1 万名角 斗士参 与并把 1.  1 万头 动物献 为牺牲 6S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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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 为了 纪念他 的胜利 ，皇 帝建造 了一座 巨大的 纪念碑 ，其上 环刻着 
征服的 故事。 这座纪 念碑在 113 年被献 给皇帝 ，现 在依 然被称 为图拉 
真圆柱 ，矗 立在 罗马。 


图 3  当罗马 军队前 来时， 达契亚 国王德 切巴尔 自杀。 罗马图 拉真柱 庆祝达 
契亚 战争胜 利的系 列故事 的部分 场景。 


希罗 多德一 定很熟 悉记功 柱上雕 刻的这 些达契 亚人。 他 们留胡 
子 ，穿 马裤。 他 们在战 斗中如 此凶猛 ，甚至 在本为 歌颂征 服他们 的人而 
建 的建筑 物上也 能清楚 看出这 一点。 独特 的达契 亚弯刀 借鉴了 东方其 
他民族 的武器 ，让 军团的 战斗变 得非常 血腥。 达 契亚人 的骑兵 战术受 
到了草 原斯基 泰人的 影响， 也十分 巧妙。 

但 让军团 士兵吃 惊的可 能是这 些野蛮 人与他 们多么 相像。 历代达 
契亚 人都和 海岸的 城市有 联系。 他们拥 有城墙 的要塞 的石工 非常复 
杂 ，同 古老希 腊殖民 地所用 切割方 法十分 相像。 而且罗 马人自 己也曾 
派遣 工程师 帮助达 契亚人 建造防 御工事 （泄 露了 太多先 进科技 对于现 
代的大 国来说 依然是 一个问 题）。 他们 的标志 ，一 个金属 狼头在 微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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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风向标 上飘扬 ，最 终被罗 马军团 接受为 自己的 战旗。 

在达 契亚人 被打败 之后， 这个地 区成为 了达契 亚行省 —— 或者叫 
做图 拉真达 契亚， 以征服 它的英 雄命名 —— 这个 地区占 据了现 在罗马 
尼亚的 大部分 地区。 军 团在那 里驻扎 ，而 殖民者 从帝国 的其他 地方征 
调而来 ，在 山脉 的矿井 和多瑙 河平原 富饶的 土地上 工作。 据地 理学家 
托勒 密记载 ，达 契亚有 44 个 左右的 定居点 ，而这 些对于 他来说 还只是 
“ 最重要 的城镇 ”69。 

然而达 契亚一 直是一 个边疆 省份。 从 北部草 原来的 游牧民 族消耗 
了本 已贫乏 的防御 力量。 而可能 只是因 为考虑 到移民 的福祉 ，所 以帝 
国才 没有早 早地放 弃这个 行省。 这 个地区 的西部 相对较 快地被 置于罗 
马牢固 的控制 之下。 但 是对其 东部更 靠近黑 海的平 原部分 ，罗 马的影 
响 力并不 全面。 许多 达契亚 人依然 留在新 建的行 省中。 东部草 原的游 
牧民族 依然使 用希罗 多德在 数个世 纪之前 就描述 过的小 车在平 原上迁 
徙。 许多其 他民族 ，无 论是 游牧还 是定居 ，都在 多瑙河 上捕鱼 ，在 冲积 
平原 上耕作 ，在喀 尔巴阡 山脉的 山脚下 打猎。 罗 马在多 瑙河北 岸的权 
力仅仅 持续了 一个半 世纪。 到公元 275 年 ，奥勒 里乌斯 皇帝决 定退出 
达契亚 ，把 军团 撤退到 多瑙河 —— 这条易 守难攻 的天然 边界的 南面。 
许多罗 马移民 不愿放 弃他们 的耕地 和畜群 ，无 疑留了 下来; 作为 对从北 
部草原 不断涌 入的游 牧民族 的回应 ，有 些人可 能甚至 向更北 面迁移 ，进 
入了由 巨大花 岗岩组 成的喀 尔巴阡 山脉。 

弗拉 维厄斯 •阿里 安努斯 的远征 

在放 弃达契 亚行省 的前后 ，罗 马对黑 海世界 的文本 记录都 十分简 
略。 大多数 记录还 是依据 希罗多 德的论 述衍生 出来的 ，而 这些 论述写 
就于罗 马来到 黑海地 区的几 个世纪 之前。 然而， 有个重 要的文 献来源 
是 一名叫 做弗拉 维厄斯 •阿里 安努斯 的人的 记录。 他和 黑海的 第一次 
接 触就像 米特里 达悌的 那个预 言性质 的梦一 样令人 失望： 


(一 片） 乌云 突然 从东方 飘来。 然 后就带 来了一 场猛烈 的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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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风 刚好迎 面而来 ，我们 勉强才 逃过了 死亡的 命运。 因 为暴风 
雨几乎 立刻使 海面翻 涌而起 ，把 我们 置于浪 头之间 的 低谷。 然后 
就是 一个巨 浪打在 （我 们身 上）。 情 况非常 糟糕。 因 为我们 能多快 
地把 水从船 内泵走 ，水 打进船 两的速 度就有 多快。 7° 

这艘 船遭遇 了重创 ，但是 阿里安 努斯没 有受伤 。 这 对罗马 来说是 
件好事 ，因 为他 刚被指 派为黑 海南部 海岸的 总督。 他的 管辖范 围包括 
过去米 特里达 悌帝国 的地区 ，现 在位于 罗马的 一个行 省内。 

他在海 上的好 运气伴 随了他 一生。 阿里 安努斯 （或 人们一 般称呼 
他阿 里安） 是 希腊人 ，出 生于卑 斯尼亚 ，但 却在罗 马军队 中担任 高级军 
事指 挥官。 在 当时只 有他一 个希腊 人占据 了这个 位置。 他在年 轻的时 
候培养 了一种 对哲学 的爱好 ，他对 于伊壁 鸠鲁演 讲的注 释成为 斯多葛 
派 学生所 要学习 的主要 文献。 之后 他转向 史学， 编纂了 一部关 于亚历 
山 大大帝 的重要 史书。 他本身 具备良 好的军 事素养 ，又 对狩猎 和印度 
有 一定的 了解。 在公元 131 年， 35 岁的他 被任命 为卡帕 多契亚 的执政 
官。 这 是在已 经毁灭 了的本 都王国 的基础 上建立 的行省 ，负责 监控罗 
马在黑 海东部 和高加 索地区 的边境 地区。 

在 阿里安 的时代 ，就像 海对面 达契亚 地区游 牧民族 已经开 始做的 
那样 ，山 民的劫 掠队经 常骚扰 边境。 东方 的大国 帕提亚 也一直 在建设 
他们 的帝国 ，且乐 于利用 罗马的 弱点中 获益。 海 盗在地 中海已 经被消 
灭， 但是在 黑海还 是一个 严重的 问题。 而 且有时 本应忠 诚于罗 马的地 
方 统治者 却在暗 地里支 持这种 行为。 安 全取决 于与地 方统治 者的协 
定。 阿 里安作 为总督 的第一 批任务 之一就 是调查 这些协 定实际 上效果 
如何 ，然后 给哈德 良皇帝 —— 图拉真 的后继 者一汾 报告。 一部 分的报 
告留存 在他的 《黑海 导航》 (和打>〜 ponti  ewhwO— 书中。 

阿里安 从特拉 佩苏斯 开始记 录他的 旅程。 这 个城市 是罗马 势力在 
黑 海东部 最后的 前哨； 再向前 就只有 偶尔出 现的边 境岗哨 。 即 使是特 
拉佩 苏斯也 不能被 称为是 一个文 明的大 都市。 城 中的祭 坛由粗 糙的石 
头筑成 ，其上 有扭曲 的雕刻 和拼写 错误的 铭文。 “ 这在野 蛮人中 非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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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他请求 皇帝立 刻送一 个新的 过来。 这 座古老 的希腊 城市的 人民看 
上 去忠诚 又热心 •，他 们为 最近树 立起的 雕像而 自豪： 哈 德良皇 帝把手 
指向 大海。 阿里安 遗憾地 拫告说 ，雕 像与本 人毫不 相像， 完全不 能为皇 
帝增 添荣耀 71 。 

离开了 特拉佩 苏斯， 阿里安 沿着海 岸向东 航行。 在 一天之 内他的 
队伍就 到达了 海苏斯 (现 在土耳 其的瑟 尔内那 附近） ，在 那里他 发现了 
一队罗 马步兵 ，将 他们 收编入 队伍。 当 他们再 次启程 的时候 ，从 河流处 
吹起的 早晨的 微风一 度鼓满 了帆。 但是之 后他们 就要划 浆了。 很快风 
又吹了 起来， 这次是 强风。 大浪 拍毁了 船缘并 淹没了 甲板。 每 个人都 
忙着 排水。 船 长有技 巧地几 次操控 避免了 船只在 海浪中 倾覆。 队伍中 
的 另一艘 船失去 了控制 ，在 满是岩 石的海 岸上撞 得支离 破碎。 船体是 
没用了 ，但是 阿里安 命令船 员回收 船帆并 从上面 刮下蜡 (一 种稀 有的海 


上密 封剂) 来加固 船体。 

风暴 持续了 两天。 当队 伍能够 再次起 航时， 他们前 往阿普 撒鲁斯 

(靠 近现 在土耳 其的萨 普）。 阿 普撒鲁 斯椐说 得名于 阿布绪 尔托斯 - 

科耳 喀斯的 王子。 当他 的姐姐 美狄亚 决定# 着金 羊毛和 伊阿宋 及阿尔 
戈英雄 们一起 逃跑时 ，他 据说被 美狄亚 谋杀并 埋葬在 这里。 这 个假想 
的 墓穴一 直以来 都是从 罗马西 部来的 旅游者 观光必 到之处 ，也 是当地 

人 朝圣的 地方。 但是 阿里安 在城镇 中发现 了更令 人惊奇 的东西 - 

个 大型的 、设防 的罗马 营地, 其中有 5 个纪律 良好的 纵队。 阿里 安向他 
们 发放了 本应早 已到来 的薪金 ，并且 检査他 们的武 器装备 和城墙 防御。 
他 也拜访 了医院 ，慰 问了被 阿坎普 西斯河 （楚 鲁河） 边不 利于健 康的空 
气 搞坏了 身体 的军团 士兵。 

阿普 撒鲁斯 是一个 重要的 岗哨， 因为 附近的 阿坎普 西斯河 就是罗 
马帝国 的东部 边界。 当阿 里安乘 船驶过 河口的 时候， 他知道 ，他 正在进 
入的 是罗马 只有一 个并不 牢固的 据点的 地域。 他 停靠在 旧日米 利都的 
殖民地 迪奧斯 库里亚 ，在 那里 找到了 一个小 型罗马 前哨。 内陆 的统治 
者 效忠于 哈德良 ，但 是那里 几乎没 有罗马 行使过 权力的 痕迹。 东部海 
岸上 都是蛮 族部落 ，无法 通过陆 路进行 旅行。 罗马 有时能 够收取 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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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首领那 里得到 忠诚的 保证。 拉兹 人由马 拉萨斯 王统治 ，名义 上为罗 
马 的属民 ，在 尤利阿 努斯王 （他由 哈德良 的父亲 加冕） 治 下的阿 帕斯莱 
人也是 如此。 萨 尼盖人 和阿巴 斯西人 (他 们的国 王都由 哈德良 加冕) 允 
许罗 马人的 部队驻 扎在迪 奥斯库 里亚。 但是其 他族群 ，例如 萨尼人 ，最 


近背弃 了他们 进贡的 承诺。 取 而代之 的是他 们开始 劫掠海 岸城市 。阿 


里安 报告哈 德良： “我 们要强 迫他们 守诺， 或 者消灭 他们。 ”72 

阿 里安也 知道这 是自吹 自擂。 只有靠 外交技 巧和哄 骗才能 让他们 
服从 罗马。 这 就是为 什么他 特别热 衷于了 解处于 帝国实 际控制 之外的 
地 区其政 治风向 的变化 情况的 原因。 他听说 博斯普 兰王国 的国王 迠 奥 
斯 库里斯 (一度 被米特 里达悌 控制） 最近逝 世了。 而这件 事造成 的政治 
混乱 可能是 一个在 北部海 岸扩展 罗马影 响的好 机会。 但 是除了 这条消 
息以外 ，信 息非常 不足。 可 能有北 部海岸 消息的 人士并 不愿意 同一个 
好打听 的罗马 官员分 享这些 消息。 

他 对于黑 海其他 部分的 报告十 分简略 ，混合 了对于 尚未为 人所熟 
知的地 域的传 说和二 手新闻 —— 多数 就是希 罗多德 500 多年前 报告过 
的那些 奇事。 阿里 安告诉 皇帝说 ，在 迪奧斯 库里斯 的王国 北面是 “吃虱 
子的 人”。 关于塔 奈斯河 (顿 河） 的消 息很少 ，据说 这里是 欧洲和 亚洲的 
边界。 位 于克里 米亚的 一度非 常繁荣 的港口 提奥多 西亚现 已废弃 。据 
说阿喀 琉斯会 托梦给 在多瑙 河河口 一座小 岛上睡 觉的人 73 。 除 了对航 
行历 程的总 结之外 ，这 些就是 阿里安 报告的 内容。 除 了自己 的经历 ，其 
他部分 他就依 靠想象 ，就像 希罗多 德时代 的诗人 和剧作 家已经 做过的 
那样。 


阿 波诺忒 克乌斯 的先知 

黑海 中没有 可供人 居住的 岛屿。 但是对 于罗马 人来说 ，大 部分的 
海岸 城市就 像岛屿 一样。 它们 是帝国 权力的 孤岛， 有些防 御坚固 ，并有 
军队 守卫， 但并非 所有城 市都是 这样。 已 知最古 老的黑 海地图 画在一 
位罗 马时代 士兵的 盾牌上 ，于幼 发拉底 河流域 出土。 我 们可以 从其中 
得知： 海岸 地带仅 有一系 列彼此 孤立的 城市。 即 使是这 些城市 ，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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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 的大城 市也大 不相同 ，其 中的地 方社会 由罗马 士兵， 以及可 以追溯 
至 殖民时 代的希 腊人和 内地来 的野蛮 人互相 通婚产 生的后 代组成 。对 
于西方 人来说 ，黑 海的居 民都是 容易上 当受骗 的肥羊 ，尤 其是那 些半野 
蛮人。 在阿里 安从他 的边境 岗位退 休几十 年之后 ，罗马 讽刺作 家吕西 
安 记录下 了一系 列事件 ，这些 事件显 示出在 帝国的 其他部 分看来 ，黑海 
地区 的人们 有多么 奇怪。 

在公元 150 年左右 ，一 座在黑 海南岸 帕夫拉 戈尼亚 地区的 城镇阿 
波诺忒 克乌斯 (现在 土耳其 的伊内 博卢） 出现 了一条 预言。 神庙 的工人 
发现了 几块神 秘的青 铜石板 ，其 上昭 示了治 疗者阿 斯克勒 庇俄斯 —— 
阿波罗 之子的 降临。 在 地上的 那么多 城市中 ，神 偏偏选 择了边 城阿波 
诺忒克 乌斯作 为降临 之地， 真 是神意 难测。 

地方显 贵很快 就准备 迎接天 上来的 客人。 他 们开始 建造一 座新的 
神庙， 神可以 在里面 歇息并 接见崇 拜者。 但是当 神庙的 地基接 近完成 
的时候 ，又一 个奇迹 发生了 ，一 个名 叫亚历 山大的 当地人 从他的 农地中 
发现了 一只外 形完美 的蛋。 当他把 它敲开 的时候 ，从 中爬 出了一 条蛇。 
他宣称 ，这 条蛇就 是阿斯 克勒庇 俄斯。 这 备神终 于来到 了阿波 诺忒克 
乌斯， 以未成 熟且不 敢恭维 的形态 居住在 他未完 成的神 庙里。 

在几天 之内， 这条蛇 奇迹般 地长大 ，大得 像巨蟒 一般。 亚历 山大则 
自 封为它 与凡人 交流的 中介。 这位 神很快 就开始 工作。 阿斯克 勒庇俄 
斯向 他的先 知宣布 神谕， 先知再 把神谕 传达给 忠诚的 信徒。 对 于位高 
权重 的市民 ，神 甚至会 用希腊 语直接 同他们 交谈。 

在接 下来的 20 年中， 阿 波诺忒 克乌斯 成为了 能够和 其他任 何一种 
罗马 帝国境 内的宗 教相提 并论的 阿斯克 勒皮乌 斯教的 中心。 达 官贵人 
从罗马 一路赶 来听取 自己的 命运。 各个家 庭争先 恐后地 把自己 漂亮的 
儿 子们送 入阿斯 克勒庇 俄斯庙 当唱诗 班歌手 ，希 望或许 能一瞥 这位睡 
咝作响 的神。 丈夫把 妻子扔 在神庙 ，要 求她们 同先知 亚历山 大睡觉 ，以 

怀 上神眷 之子。 

目 前为止 一切都 进行得 很顺利 。当 然 整件事 情都是 亚历山 大自己 
的 谋划。 他 就是那 个把最 初的青 铜石板 埋下去 的人。 他 也很努 力地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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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条小蛇 塞到空 鹅蛋里 ，结果 比他预 想的还 要好。 那条成 年的蛇 —— 
神 的化身 是他的 杰作。 他在 一种纸 质的植 物纤维 上画出 了较为 生动的 
人的面 部特征 ，这 就是 神的头 ，再用 一种由 铰链和 马的鬃 毛组成 的系统 
控 制蛇嘴 部的开 合和伸 出分叉 的舌头 。 他 把这个 头装在 一个长 长的蛇 


的 身体上 ，放 在神庙 中接受 人们的 朝拜。 

他还 赋予了 这条蛇 说话的 能力。 通过 把几个 通风管 连接到 一起， 
他制造 了一个 通过神 庙墙壁 到另一 个房间 的通话 管道。 当众人 集结起 
来聆听 神谕时 ，亚 历山 大 就可以 找个 t 借口 退到 神庙 的后面 ，就像 奧兹的 
巫师 一样， 用蛇的 口说他 的话。 当他 预言 与事实 不符时 ，神就 会说一 
条马后 炮的神 谕来弥 补这个 错误。 

这粧事 业非常 成功。 一条 先知的 呢喃的 价码， 尤其是 直接从 蛇的嘴 
中直接 给出的 ，值好 几天的 工钱。 而亚 历山大 一天能 卖出一 百多条 。他 
也很满 意那群 好看的 唱诗男 孩和源 源不断 前来为 他这个 阿斯克 勒庇俄 
斯 的先知 服务的 女人。 他活 得很久 ，大约 70 岁 ，但 是最后 却得了 一种非 
常适 合他的 死法， 死于一 条巨大 的腹股 沟伤口 ，其 中都长 出了蛆 。 

这 个阿斯 克勒庇 俄斯的 先知正 好坚定 了许多 受过教 育的罗 马人对 
于黑海 人民的 看法。 但是吕 西安希 望他的 读者不 要太在 意假先 知的受 
害者 易受骗 上当的 程度。 “说实 话，” 他写道 ，“我 们必须 原谅那 些帕弗 
拉 戈尼亚 人和本 都人。 他 们的脑 子不好 ，又没 有受过 教育。 ”74 如果居 
民 们短时 间内陷 于一条 说话的 蛇这样 的骗局 ，这是 可以原 谅的。 毕竟 
我们对 生活在 荒凉的 帝国边 境的人 又能有 什么期 待呢？ 

我 们很容 易倾向 于把罗 马晚期 的黑海 历史视 为巩固 脆弱的 边境， 

对 抗不断 增长的 野蛮人 的威胁 - 剰须 、穿裙 子的和 留胡子 、穿 裤子的 

两个文 明间的 冲突。 但 是像在 阿波诺 忒克乌 斯的居 民所知 的那样 ，这 
些界 线并没 有那么 清楚。 

有时很 难把征 服者和 被征服 者区分 开来。 阿 里安视 察的士 兵可能 
是一个 大杂烩 ，由 从帝 国的最 远方的 民族到 当地人 组成： 阿尔 卑斯高 
地人 ，西班 牙和高 卢的征 募兵， 一些特 拉佩苏 斯和科 尔喀斯 本地人 ，甚 


58 


第二章 好客 之海： 公元前 700 年 到公元 500 年 


至可能 有些达 契亚人 75 。 就 像之前 和之后 的士兵 们一样 ，在一 个不熟 
悉 的环境 中的生 存之道 ，就是 模仿那 些对此 地知之 甚详的 敌人， 而这些 
敌人现 在可能 就在他 们身边 当军团 士兵。 就像阿 里安在 一本专 著中评 
论军事 战术时 所说的 那样： 

(哈 德良 皇帝） 强迫 他的士 兵练习 野蛮人 的动作 ，其中 既有帕 
提亚的 弓箭手 的动作 ，也 有萨 尔马特 人和凯 尔特人 快速散 开的动 
作。 他们也 被强迫 练习与 这些动 作相伴 的战吼 —— 凯尔特 人的、 
达契 亚人的 、雷蒂 人的。 他们 训练如 何让马 跳过壕 沟和障 碍物。 
总之 ，除了 要进行 古代传 下来的 练习， 这些士 兵还要 学习那 些新发 
明 的东西 …… 增加 灵活性 或速度 ，或 是使敌 人觉得 恐惧， …… 76 

这 意味着 交战双 方的战 吼常常 会是一 样的。 但是哈 德良是 从一手 
经验 中得到 这个信 息的。 在前 任图拉 真治下 ，他 在参加 达契亚 战役的 
军队中 服役， 听着野 蛮人战 士一边 嚎叫着 一边冲 向己方 阵线。 在派出 
代理人 阿里安 之前的 数年， 他自己 也在黑 海的南 部海岸 进行了 旅行。 
他甚 至把他 的爱马 以斯基 泰地区 的河流 命名为 波利斯 泰尼。 

渐渐地 ，罗 马人开 始前所 未有地 认可这 种互惠 互利的 关系。 庞培 
把黑 海世界 #入 了罗马 帝国； 征服 本都王 国将帝 国的边 疆推进 到了高 
加索。 在之后 的数个 世纪中 ，罗马 同黑海 的接触 会延伸 得更远 —— 通 
过直接 管理的 西部和 南部沿 岸行省 ，或是 通过保 护关系 管理的 北部和 
东部 海岸。 但 是很快 罗马和 黑海世 界的区 别就变 得模糊 不清。 在从达 

契亚省 撤退的 一个世 纪之内 ，帝 国首都 就迁到 了黑海 的大门 - 拜 

占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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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于从拜 占庭到 大湖 （亚 速海） ，也就 是攸克 星海周  63 

围 的土地 ，我 没法给 出任何 准确的 描述。 因为在 伊斯特 
河流域 （他们 也 把它叫 做多 瑙河） 的野蛮 人使 罗 马人无 
法 在此处 旅行。 

- 普 罗柯比 ，公元 6 世纪 


他们 不定居 在任何 城市中 ，也 不知道 接下来 要去哪 
里。 他们都 叫做斯 基泰人 ，活 动范 围是从 多瑙河 到太阳 
升起的 东方。 每一 个酋长 都知道 按人头 来算他 的部落 
的牧场 大小。 无论春 夏秋冬 ，他就 在这片 牧场上 养活他 
的 牧群。 

—— 罗伯鲁 的烕廉 兄弟， 
出 使鞑靼 的法国 大使， 1253 年 


我们 在 黑海沿 岸的国 家中找 到了科 尔 喀斯人 、亚细 
亚斯基 泰人、 匈奴人 、阿 瓦尔人 、阿 兰人、 匈牙利 突 厥人、 
保加 尔人 、佩 切涅格 人和其 他一些 民族的 居所， 这些民 
族在不 同的时 间入侵 多瑙河 沿岸。 在 此之前 ，多 瑙河流 
域 已经被 高卢人 、汪 达尔人 、巴斯 塔奈人 、哥 特人 、格皮 
德人 、斯 拉夫人 、克 族人和 塞族人 等等由 北方南 下的民 
族反复 蹂躏。 


一佩赛 尼尔的 克劳德 •查 尔斯， 
出使 克里米 亚鞑靼 的法国 领事， I%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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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拜占庭 帝国早 期的历 史学家 普罗柯 比来说 ，黑 海是需 要回避 
的 地方。 黑海沿 岸尽是 些对帝 国抱有 敌意的 部落。 尽管 他的君 主查士 
丁尼 尽最大 的努力 巩固了 数个海 岸的定 居点， 但是一 直以来 ，内 陆的野 
蛮人依 然是个 威胁。 他笔下 的黑海 带发生 的最引 人注意 的事件 现在看 
来相当 可笑： 一 只外号 叫“玻 菲鲁乌 斯”的 大鲸在 博斯普 鲁斯海 峡威胁 
过往 船只。 因此 ，当它 在海滨 搁浅时 ，村民 们冲到 海滩上 用斧子 砍死了 
它 要是 野蛮人 的问题 也能那 么容易 解决就 好了。 

普 罗柯比 在君士 坦丁堡 写作。 这座城 市的大 门同时 向黑海 和地中 
海世界 敞开。 在公元 330 年， 当君士 坦丁大 帝移都 于此城 ，并把 帝国分 
为东西 两半时 ，它 就成为 了罗马 帝国的 首都。 起 初它似 乎不是 一个理 
想 的帝国 中心： 自古 以来此 城就不 断地被 摧毁， 从来没 有一个 重要的 
王 国或帝 国定都 于此。 但是 它与黑 海紧密 相连的 地理位 置是一 个不可 
忽视的 优势。 

拜占庭 最早是 一个在 公元前 7 世 纪中叶 建立的 希腊殖 民地。 传说 
德尔斐 神谕指 示麦加 拉的一 个统治 者拜扎 斯在盲 人之地 的对面 建立一 
座城市 ，而 拜占庭 的位置 正符合 神谕的 描述。 它 建在博 斯普鲁 斯海峡 
边上的 一个三 角形海 岬上。 面海 的两边 都利于 防御。 海 峡对岸 是查尔 
斯顿 ，一 个更古 老的麦 加拉殖 民地。 拜扎斯 认为查 尔斯顿 人都是 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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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 们把城 市建设 在海峡 东边的 山丘和 开阔的 低地上 ，而没 有选择 
海峡西 边绝佳 的海岬 2 。 

拜 占庭帝 国不是 罗马帝 国的后 继者。 因为在 拜占庭 人眼中 ，他们 
就是罗 马人。 帝国 的属民 称自己 （有 一段时 间别人 也称他 们为） 
Romaioi (罗马 人）。 他们的 帝国也 被缩写 为“: Romania” （“ 拜占庭 帝国” 
这个名 词是后 世欧洲 历史学 家的发 明）。 当然它 与旧罗 马帝国 有两个 
根本的 区别。 其一是 新帝国 建立在 爱琴海 、黑海 和地中 海东部 各都市 
中形 成的希 腊化传 统上， 因此在 文化上 希腊化 （直 至今天 ，在土 耳其的 
说希 腊语的 人依然 被称为 饥仏 r， 是这 段“罗 马”过 去的遗 迹）。 其二 
是 帝国首 都不再 位于台 伯河畔 这个帝 国地理 上的中 心地带 ，而 是靠近 
帝国的 边境。 

君士坦 丁堡能 够控制 黑海的 入海口 ，但 是新罗 马帝国 ，不像 旧罗马 
帝国 那样能 够利用 这种地 理特征 ，反 而饱受 其苦。 讽 刺的是 ，当 外邦人 
对这片 水域出 入的控 制权垂 涎三尺 的时候 ，坐拥 这种优 势的拜 占庭却 
不太 愿意利 用这种 优势。 拜 占庭的 陆军和 海军一 度成功 地阻止 了波斯 
人和 阿拉伯 人在南 部和东 部海岸 立足; 克 里米亚 的克尔 涅索斯 经过数 
个王朝 的巩固 ，确 保了帝 国在黑 海北部 的战略 利益。 但 是这些 成就大 
部分是 防御性 质的。 除了保 证谷物 和盐等 货品的 供应和 与北方 草原民 
族进行 贸易并 向他们 征税外 ，拜占 庭人主 要关心 的是防 止黑海 带来恶 
果 ，而 非从中 受益。 在中 世纪黑 海的经 济潜力 再度显 现之时 ，拜 占庭皇 
帝把商 业利润 拱手让 给了威 尼斯、 热那亚 等意大 利城市 国家。 拜占庭 
海 军缩水 成了一 支负责 保卫首 都的小 舰队。 即使 这样， 市民还 是更依 
赖 最后一 道水上 防线： 架在 浮筒上 的巨大 铁链， 能够把 君士坦 丁堡港 
口 和可能 的进攻 隔开。 直到 1453 年城 市落入 奥斯曼 土耳其 之手时 ，这 
些铁链 还在使 用中。 

然而， 拜占庭 的文化 影响却 是另一 回事。 即 使在帝 国与内 陆各方 
势力关 系最差 的时候 ，信 仰东 正教的 商人和 水手也 穿过大 海前往 那里。 
希腊 语社区 在沿海 地区蓬 勃发展 ，尤 其是东 南部。 某些 地区仍 大部分 
在 君士坦 丁堡的 控制范 围之内 ，例如 克尔涅 索斯和 它的周 边地区 ，安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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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利亚 的大部 分沿岸 地区。 即使 在脱离 了“尘 世”的 帝国控 制之时 ，它 
们 依然是 东方基 督教世 界这个 永恒帝 国的一 部分。 当前 者经历 潮起潮 
落之时 ，后 者却 在稳步 地扩张 自己的 地盘。 因此， 在中世 纪早期 ，海岸 
线上的 基督教 王国从 最西面 的保加 利亚到 最东面 的格鲁 吉亚， 都准备 
挑战 拜占庭 皇帝天 下共主 的特殊 地位。 结 果两股 非传统 宗教势 力的介 
入 彻底地 改变了 黑海周 边地区 的生活 —— 地中海 的天主 教势力 和奧斯 
曼帝国 的伊斯 兰教。 

“ 斯基泰 人是统 一的” 

在君士 坦丁大 帝时期 ，大 部分 内陆地 区已经 脱离了 帝国的 掌控。 
罗 马帝国 在公元 3 世纪时 放弃了 北部河 道纵横 的地区 ，高 加索的 山区， 
甚 至还有 多瑙河 平原。 对罗马 人来说 ，这些 地方已 与在图 拉真、 哈德良 
时代 时一样 ，再 次成为 外邦。 在拜占 庭人的 想象中 ，野 蛮人 ，尤 其是那 
些从北 方草原 来的人 ，是 文化古 旧的外 邦人。 凡是罗 马人有 的特质 ，他 
们都不 具备。 许 多人过 着游牧 生活； 没有 定居的 城市； 他们不 说希腊 
语 ，不是 基督徒 ，而且 不是神 意钦定 的皇帝 的属民 3 。 于 是拜占 庭人既 
抱持着 古典时 代雅典 人的文 化偏见 ，政治 上又像 晚期罗 马帝国 一样唯 


我 独尊。 

然而 ，无 论两群 人的文 化分野 多么大 ，历 代王朝 都知道 ，事 实上帝 
国 和其首 都的安 全都系 于一线 之间： 就是 和不断 从草原 迁出并 对帝国 
边境 持续造 成压力 的人们 妥协。 野 蛮人统 治者的 利益必 须得到 保证。 
否则他 们就会 毫不犹 豫地抛 弃君士 坦丁堡 ，而转 投其他 饥渴的 雇主： 
波斯帝 国或是 之后在 中世纪 崛起的 巴尔干 诸王国 和中欧 与东欧 的大公 
国。 新的民 族持续 从亚洲 的草原 到来。 最 初他们 定居于 北部和 西部沿 
岸地区 ，后 来的 突厥人 则定居 于拜占 庭在安 纳托利 亚的心 脏地带 。随 

着世 代更替 ，这些 新的移 民也被 纳入到 拜占庭 的帝国 体制中 重新 

商 定协议 ，缔结 盟约。 这样拜 占庭也 能满意 ，至少 避免了 被这些 移民毁 

灭的 危机。 

长久 以来， 草原一 直是欧 洲和中 亚之间 的高速 公路。 几乎 在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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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 庭文明 的一千 年中， 这条公 路的交 通始终 繁忙。 大 多数的 移民群 
体 —— 萨尔马 特人、 匈奴人 、阿 瓦尔人 、马 扎尔人 、佩切 涅格人 、库 曼人 
是 从遥远 的东方 —— 蒙古和 中国西 部起源 的一系 列人口 迁移运 动的西 
部 前锋。 但是 这些迁 移很少 是大群 挥舞着 鞭子的 骑手在 稀树草 原上雷 
霆 万钧地 狂奔。 用 “浪” 和“波 ”形容 野蛮人 侵略者 模糊了 一个事 实：向 
西 边的移 民运动 是一个 持续了 数个世 纪的漫 长过程 4 。 对于某 些族群 
来说 ，从 伏尔加 河到第 聂伯河 的数百 公里可 能要花 费好几 代人的 时间， 
到多瑙 河则要 更久。 大群 游牧民 从东方 到来十 分罕见 ，除了  5 世纪时 
的匈 奴人和 13 世纪时 的鞑靼 蒙古人 。 他们行 动缓慢 ，总 是想着 为牧群 
找到足 够的水 与草。 

要了解 每个族 群十分 困难。 因 为除了 定居民 族的书 面记录 ，线索 
很少。 但是有 一点似 乎是肯 定的： 在从罗 马帝国 覆亡到 奥斯曼 帝国崛 
起之间 动荡的 黑海历 史中， 似乎北 方草原 的文化 具有一 定程度 的延续 
性 ，而非 一个族 群的文 化彻底 替代另 一个族 群的。 这种 文化可 能具有 
几个 特征： 基 于游牧 、半游 牧和远 距离贸 易的经 济系统 ，加 上伊 朗和突 
厥的 语言和 文化形 态元素 ，并且 受到与 希腊、 斯拉夫 、日 耳曼人 长时间 
接触的 影响。 “就 生活形 态和组 织来看 ，斯基 泰人是 统一的 ，” 一位 6 世 
纪 的拜占 庭作家 写道。 他把 希罗多 德在近 一千年 前曾经 使用过 的通用 
标签再 一次贴 到了北 方民族 的身上 5 。 比起早 先的罗 马和波 斯帝国 ，拜 
占庭 与这些 黑海那 边的人 保持了 更长久 、更 密切的 接触。 这是 不可避 
免的。 因 此从帝 国的诞 生开始 ，这些 族群对 于拜占 庭控制 的克里 米亚， 
甚 至帝国 都城本 身的威 胁都是 显而易 见的。 

在 新罗马 帝国建 立之前 ，斯基 泰人就 让位于 之后到 来的萨 尔马特 
人。 他 们可能 与斯基 泰人一 样也是 伊朗语 民族的 一支。 早在希 罗多德 
的时代 ，他们 就已在 顿河流 域以东 生活。 希罗多 德声称 萨尔马 特人是 
斯基 泰人和 亚马孙 人结合 的产物 6 。 随着 他们的 西进， 原来以 “Scythia” 
为 人所知 的土地 逐渐有 了新的 名字“ Sarmatia” ，一半 在欧洲 ，另 一半在 
亚洲。 （直到 19 世纪 ，制图 学传统 上还把 顿河作 为欧洲 和亚洲 的分界 
线。） 还 有其他 的族群 跟随着 萨尔马 特人的 脚步。 大部分 的族群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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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瓦 尔人， 通过东 方的道 路进入 欧洲的 内地。 其他 的族群 ，如凯 尔特人 
和 哥特人 从北方 和西方 进入。 有些 族群甚 至渡过 黑海直 至南部 海岸。 
4 世纪 的拜占 庭编年 史详细 记载了 哥特人 在东部 和东南 部海岸 洗劫阿 
布 哈兹和 特拉佩 苏斯的 事情。 哥特 人甚至 一度在 克里米 亚建立 了一个 
有相当 规模的 基地。 直到中 世纪， 半岛西 南部的 一小片 土地依 然被叫 
^Gothia\  (在 15 世 纪早期 ，一位 旅行者 记载， 他的日 耳曼男 仆可以 
轻 松地与 当地人 交谈。 当地还 保留了 一些失 传的条 顿语言 的元素 7 。） 
大部分 族群皈 依了基 督教。 拜占庭 向他们 派驻了 主教， 甚至用 一些建 
造 在君士 坦丁堡 的教堂 当做对 他们的 奖赏。 

普 罗柯比 生活于 6 世纪 ，当时 正是拜 占庭在 经历长 时间的 丧城失 
地之后 的复兴 阶段。 他非常 清楚拜 占庭保 持对黑 海的控 制权， 同时保 
护 硕果仅 存的散 落在沿 岸地带 的希腊 语社区 有多么 困难。 曾经 遍布海 
岸线 的岗哨 当时大 多已经 废弃。 普 罗柯比 甚至不 能对黑 海的真 实情况 
做一个 估计。 在黑 海周边 尤其是 北部的 野蛮人 太多， 以 至于他 无法获 
取 可靠的 信息。 他说 ，除 了偶尔 交换大 使之外 ，拜 占庭与 这些人 的互动 
很少 8 。 然 而在某 些地区 ，普 罗柯比 的皇帝 査士丁 尼还是 设法重 新建立 
了 权威。 他重建 了年久 失修的 港口。 在特拉 佩苏斯 ，他 建造了 一条引 
水渠， 解决了 长期以 来的淡 水供应 问题。 在 潘提卡 佩和克 尔浬索 
斯 —— 普罗柯 比形容 这里为 “罗马 帝国的 极限” —— 他 发现城 墙已倾 
颓， 于是制 定了修 复计划 9。 

当然 ，问题 是这个 “极限 ”并不 是非常 遥远。 在拜占 庭时期 的大部 
分 时间里 ，拜占 庭的关 注点并 不在如 何利用 黑海的 优势上 ，而在 于如何 
防止其 他人利 用它。 这是皇 帝君士 坦丁七 世玻菲 罗根尼 图斯的 主要担 
心 。在 10 世纪时 ，他 为自己 的儿子 和继承 人罗穆 卢斯编 寨了一 本治国 
手册 ，《论 帝国 行政》 (De  imperio  )  0 自普 罗柯比 的时代 
以来 ，黑海 周围已 经物是 人非。 但 是帝国 和它的 邻居们 的基本 关系依 
然 不变。 公元 7 世纪时 斯拉夫 人在黑 海地区 出现。 到君 士坦丁 七世的 
时代 ，他 们已经 在巴尔 干南部 建立起 强大的 帝国。 在北边 ，佩切 涅格人 
取 代了萨 尔马特 人和阿 兰人。 他 们是于 9 世纪从 东亚过 来的突 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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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 在 更北面 ，拜 占庭人 所称的 罗斯人 - 群受北 欧贵族 统治的 

斯拉夫 人已经 与海岸 地区积 极开展 贸易。 如果情 况合适 ，他们 就同拜 
占庭 开战。 在东 部和南 部有阿 拉伯人 D 他们 的军队 由新兴 的信仰 —— 
伊 斯兰教 驱动。 尽 管格鲁 吉亚和 亚美尼 亚能够 充当面 对穆斯 林的缓 
冲 ，但 是基督 教信仰 并不构 成他们 为了自 己的利 益而向 其他基 督教国 
家 开战的 障碍。 

佩 切涅格 人对于 君士坦 丁堡具 有特殊 的意义 ，因为 他们是 拜占庭 
安全 保障中 的重要 一环。 与 他们保 持和平 意味着 克尔涅 索斯能 够保持 
安全 。 而保持 克尔涅 索斯的 安全意 味着拜 占庭能 够在黑 海北部 保有一 
定 经济上 和军事 上的影 响力。 克尔 涅索斯 人是与 草原民 族贸易 的中间 
人。 他们 用从南 部海岸 的拜占 庭城市 中心进 口的紫 色布料 、缎带 、金织 
锦 、胡椒 、红 色衣 服和皮 革交换 从草原 来的皮 毛和蜡 1£)。 佩切涅 格人名 
义上为 城市提 供保护 ，但 是他们 并不只 是单纯 地提供 保护。 他 们知道 
可以 通过对 保护城 施压来 影响拜 占庭。 在过去 ，克 里米 亚港口 曾经向 
南部出 口谷物 ，但 是现 在情况 却倒过 来了。 克尔 涅索斯 似乎依 赖于南 
部 的谷物 供应。 他们 用草原 游牧民 的动物 制品作 为交换 另外 ，佩 
切涅格 人是对 于罗斯 人和巴 尔干和 高加索 地区的 基督教 统治者 的绝佳 
牵制。 因此 与他们 保持良 好关系 对拜占 庭至关 重要。 

君士坦 丁建议 每年与 佩切涅 格人交 换一次 大使。 他说 ，大 使应该 
试 着延长 长久以 来的友 好条约 ，并 提供足 够的礼 物来增 加条约 的吸引 
力 cp 这 种台面 下的交 易存在 唯一的 问题是 ，与君 士坦丁 堡保持 良好关 
系的历 史似乎 把部落 成员变 得更为 贪婪： 

现 在这些 贪婪地 追求自 己没有 的东西 的佩切 涅格人 ，毫 不羞 
耻地要 求过分 的礼物 …… 他们用 各种借 口：自 己、 老婆、 自 己的麻 
烦甚至 是他们 牛群的 冷暖。 然后当 帝国的 代表进 入他们 的领地 
时， 他们先 是要求 皇帝的 礼物。 当 这些满 足了男 人的胃 口之后 ，他 

们 又为自 己的妻 子和父 母要求 礼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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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 年以来 ，所 有北方 的民族 都习惯 了这种 格局。 他们不 断地增 
加换 取和平 的贡品 需求。 因此 ，一 个优秀 的皇帝 需要知 道如何 有外交 
技巧地 拒绝他 们直线 上升的 要求。 君士坦 丁七世 建议, 如果他 们要求 
紫袍 和皇冠 ，告 诉他们 这些东 西只能 由皇帝 使用， 如果其 他人使 用就会 
遭到 诅咒。 如果他 们要求 与你女 儿联姻 ，就 说你 的习俗 不允许 13。 大 
部 分其他 的要求 倒可以 迁就。 

然而 ，君士 坦丁七 世强调 ，有一 件物品 无论在 任何情 况下都 不能交 
给 佩切涅 格人。 他 劝告自 己的继 承人， 如 果他们 想要， 那 么就故 作神秘 
地告诉 他们： 这是上 帝授予 罗马人 的宝物 ，不能 外传。 它是拜 占庭守 
口如瓶 ，随 着帝 国一起 消失的 最高国 家秘密 。 这 就是他 们拥有 的海上 
武器。 


海上火 


黑海上 最古老 的船只 - 就是 荷马或 是神话 中阿尔 戈英雄 们熟悉 

的那种 - 船体 光滑， 甲 板是开 放式的 。 它 足够轻 ，可以 拉上岸 或是从 

陆 路运过 险滩。 装在 船中央 的桅杆 上的四 角帆在 风向有 利的情 况下可 
以使用 ，但是 它的大 部分动 力来自 坐在狭 窄长凳 上人手 一桨的 浆手。 
渐渐地 ，开 放式甲 板演化 成遮盖 式甲板 ，顶 上加盖 了屈曲 甲板。 有三层 
桨 的船只 —— 希 腊的三 层桨船 ，成为 公元前 5 世纪 的主要 战船， 参加了 
希波 和伯罗 奔尼撒 战争。 

接下来 的数个 世纪中 ，建 造更好 的船就 等同于 建造更 大的船 。大 
船能够 拥有更 多排桨 和许多 拉紧船 侧巨大 刀锋的 桨手。 海船设 计的巨 
大化倾 向在希 腊化时 代登峰 造极。 一些希 腊化国 王试验 了四边 配备多 
层桨和 双层船 壳的连 体船。 然 而在罗 马时代 ，过 去僵化 的海战 形式被 
各 种从追 逐海盗 到平息 被保护 国的叛 乱这些 新型的 模式所 取代。 时代 
要 求战船 能够适 应帝国 的各种 需求： 不仅能 够打一 场大规 模海战 ，还 
能够 执行海 岸警卫 任务。 罗 马人仿 造了亚 得里亚 海盗的 小型双 层桨帆 
船 D 在哈 德良和 图拉真 的时代 ，就是 这种帆 船驻扎 在黑海 沿岸。 图拉 
真 记功柱 上就刻 画了达 契亚战 役中停 泊在一 个多瑙 河港口 中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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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船 ' 

到 4 世纪末 ，三 层桨船 大多已 消失。 受 到人员 和资金 短缺的 威胁， 
晚期 罗马帝 国重新 拾起了 一千年 前使用 的小型 帆船。 这 种基本 设计延 
续到了 拜占庭 时期。 拜占庭 舰队中 的大部 分船只 都是一 人一桨 的单层 
桨帆船 ，船 的两座 桅杆上 悬挂着 深受阿 拉伯水 手喜爱 、更 具机动 性的三 
角帆。 尽 管风帆 能够在 风向有 利的时 候使用 ，在 战斗中 船长更 愿意依 
靠他 的桨手 肌肉的 力量。 有些桨 手还可 以充做 水兵。 在 以君士 坦丁堡 
作为基 地的舰 队中有 一些双 层桨、 200 名 船员的 较大型 船只。 但是在 
行省的 前哨中 ，如 克尔 涅索斯 或是特 拉比宗 ，小型 船只仍 占支配 地位。 

希腊 和罗马 的海军 指挥官 在海战 中有两 种基本 的战术 选择。 其一 
是 把船只 本身当 做武器 ，撞 击敌船 的船身 迫使其 沉没。 因此希 腊三层 
桨船 坚固的 船身构 造和船 头的分 水船鼻 是伟大 的技术 革新。 另 一种战 
法是 尽量贴 近敌船 展开接 舷战。 如果 无法靠 得够近 ，那 么就使 用投掷 
类武器 攻击。 罗 马人完 善了接 近战的 方式。 桨手 操纵船 只接近 敌人, 
水兵则 准备放 下铺板 ，通过 它扫荡 对方的 船缘。 


“ 今 ton 


: L 


图 4  14 世纪 的手稿 ：拜占 庭的水 手向敌 船施放 “海上 火”。 在 这种早 期的火 

焰喷 射器中 ，拜 占庭人 很有可 能把黑 海地区 产的石 油类物 质当做 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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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拜占 庭人对 海战的 形式进 行了实 质性的 革命。 其核心 便是君 
士坦 丁七世 敦促他 的儿子 不要透 露给佩 切涅格 人的大 秘密。 水 手们叫 


它“海 ± 火” (Jhalassion  pyr)0 拜 占庭水 手在战 船的船 头会放 置一根 
镶着青 铜的长 木管。 木管的 一端瞄 准敌船 ，另 一端 连接着 一个空 气泵。 
从木管 的一端 ，水 手放入 一种可 燃物质 并点火 ，另 一端的 人利用 空气泵 
把燃烧 着的液 体射向 敌船。 大型战 舰可以 配备不 止一根 木管， 拜占庭 
还 为水兵 开发了 一种手 持版本 15 。 这种物 质甚至 能够在 海面上 燃烧， 
更增加 了它的 威力。 阿拉伯 编年史 家伊本 •埃 塔尔 提供了 有关 这种物 
质 毁灭性 威力的 第一手 资料。 “一 根抛射 火焰的 管子能 够顶上 十二个 
人，” 他写道 ，“这 种火焰 既猛烈 又黏稠 ，没有 人能够 抵御。 这是 穆斯林 
最害怕 的武器 。” 16 

关 于“海 上火” （外 邦人把 它叫做 “希腊 火”） 的 最早记 录可以 追溯到 
6 世 纪或者 7 世纪。 一个叫 做卡利 尼库斯 的人发 明了它 ，但是 具体的 
配 方现在 仍不得 而知。 其 原材料 可能是 原油； 或 者是从 地表矿 藏提取 
到的石 脑油， 来自东 北方海 岸古老 的希腊 殖民地 潘提卡 佩附近 的塔曼 
半岛。 泉水 把黏稠 的石脑 油带到 地面上 ，就 可以方 便地用 壶储藏 起来。 
这一地 区以地 震活动 而闻名 ，地下 岩浆活 动造成 的烟雾 和热量 给后来 
的旅行 者留下 了很深 的印象 17 。 “海 上火” 成为拜 占庭海 上防御 的依仗 
物。 拜占 庭主要 依靠它 的力量 击败从 海上陆 续而来 的敌人 ，从 7、8 世 
纪时 的阿拉 伯人到 10 世纪 时的罗 斯人。 在接下 来的数 百年中 ，它 成为 

对抗 各方面 不断增 长的威 胁的防 波堤。 

塔曼 半岛的 石脑油 井成为 拜占庭 军械库 中严密 守卫的 部分。 因为 

“海 上火” 发明的 时候正 好是帝 国海上 力量衰 落之时 - 这时战 船正需 

要这 种武器 所提供 的防御 能力。 帝 国海军 一度在 6 世纪 （也可 能再度 
在 11 世纪) 经历了 辉煌的 时期。 它 夺回了 失陷在 入侵的 野蛮人 手中的 
地中海 周边的 土地并 制衡黑 海各方 势力。 这片海 成为拜 占庭普 世帝国 
的象征 和君士 坦丁精 心选址 的城市 的优势 所在。 君 士坦丁 堡的 诗人用 
华丽的 辞藻形 容水面 上的光 影和波 浪拍打 海岸的 节奏。 帝国法 律甚至 
保护“ 观海权 ”1、 但 是总体 上拜占 庭与黑 海的罗 曼史与 帝国的 海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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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并不 相符。 缺乏 国家经 费支持 ，其他 的海上 力量在 地中海 的崛起 ，地 
方海盗 ，帝国 失政都 导致了 帝国的 问题。 历代王 朝都对 进行远 距离贸 
易缺乏 兴趣， 而更愿 意对其 征税。 考虑到 帝国首 都坐落 在国际 商贸路 
线的交 汇点上 ，这可 能是一 个有悖 常理的 选择。 

哈扎 尔人、 罗斯人 、保加 尔人和 突厥人 

在其 盛期， 黑海北 部海岸 的旧希 腊殖民 地繁荣 的原因 有二： 南方 
稳定的 出口市 场和内 地相对 稳定却 又没有 过于强 大的帝 国的政 治格局 
有利于 贸易的 开展。 在 罗马帝 国晚期 ，这 两个因 素都消 失了。 经印度 
洋前 往东方 的贸易 路线降 低了黑 海的重 要性。 欧 亚草原 在人口 构成上 
的长期 变化改 变了内 地政权 之间的 关系。 

直到 君士坦 丁堡建 立数世 纪之后 ，北方 才恢复 相对的 稳定。 君士 
坦丁七 世对这 种情况 既感兴 趣又颇 担心。 对 于拜占 庭来说 ，与 环绕黑 
海 的诸多 政治实 体保持 良好关 系至关 重要。 不仅 因为他 们能够 攻击帝 
国首都 ，就 像他们 之前多 次做过 的那样 ，也 因为许 多重要 的资源 需要依 
赖海上 通道： 西 部和西 北海岸 的谷物 ，草原 的皮革 和其他 产品， 北部森 
林的 皮毛， 高加索 地区的 奴隶。 这 个连接 着帝国 首都和 各方海 岸的复 
杂系统 ，可以 从拜占 庭与不 同时期 的四股 政治和 经济力 量的关 系中窥 
见： 哈 扎尔人 、罗 斯人、 保加尔 人和突 厥人。 

大约从 7 世纪到 10 世纪 ，在 300 年左 右的时 间中， 黑海东 面和北 
面的哈 扎尔人 国家是 黑海地 区国际 政治和 经济角 逐中最 重要的 选手之 
一。 哈 扎尔人 的起源 我们并 不清楚 ，但是 他们的 领地似 乎集中 于高加 
索山脉 的北部 ，在 黑海 和里海 之间。 他们 是波斯 和阿拉 伯作家 笔下传 
奇 故事的 素材; 他们 在古 代进行 过多次 侵略。 就 像斯基 泰人和 萨尔马 
特 人在古 代一样 ，他们 的名字 有时被 用来指 代所有 高加索 以北的 民族。 
哈扎尔 统治者 ，也就 是大汗 （khagan)， 曾经 向西班 牙国王 声称， 他的民 
族是诺 亚之子 雅弗的 后代。 这也是 其他地 方的人 和其他 一些高 加索民 
族都乐 于声称 的神话 谱系。 哈扎尔 人可能 是突厥 人种， 因此拜 占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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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常常 称呼他 们为， oW々0r。 他们 可能也 和之后 的佩切 涅格人 、库曼 
人以及 从草原 来的鞑 靼人操 相似的 语言。 

哈扎 尔人通 过做中 亚和西 方的贸 易中间 人发家 ，是 这条之 后在中 
世纪贸 易量激 增的商 路上的 先驱。 他们确 立了对 从伏尔 加河到 克里米 
亚所有 领土的 支配权 ，并且 建立了 里海到 黑海间 的贸易 连接。 从伏尔 
加河到 顿河的 沿岸城 市是他 们主要 的商业 中心。 来自欧 亚大陆 各处的 
商人 在这里 交易盐 、蜡 、皮毛 、皮革 、蜂 蜜和 奴隶。 10 世纪时 ，阿 拉伯旅 
行 家伊本 •法 地兰在 访问哈 扎尔人 领地时 遇到了 几群文 身的北 欧人， 
他们 操舟从 波罗的 海通过 河道来 此交易 19 。 

拜占 庭和哈 扎尔人 有时断 时续的 联系。 他们 有时会 合作对 抗阿拉 
伯人 、波 斯人和 佩切涅 格人。 但是 君士坦 丁七世 建议他 的继承 人同其 
他势力 结成同 盟来对 抗哈扎 尔人的 野心。 君 士坦丁 有理 由忧虑 ，因为 
哈扎尔 人过去 曾经插 手拜占 庭的国 内政治 ，在数 不清的 帝国继 承纷争 
中支 持某些 特定的 派别。 公元 叩5 年 ，皇 帝查士 丁尼二 世曾经 被他的 
对手赶 下皇座 ，还被 割下鼻 子驱逐 至克尔 涅索斯 这座当 时在哈 扎尔人 
影响范 围内的 城市。 但 查士丁 尼二世 充分利 用了他 被流放 的机会 。他 
策 划了一 个攻击 君士坦 丁堡的 方案并 寻求当 地哈扎 尔人的 支持。 他与 
大汗的 一个姐 妹成婚 并得到 了嫁妆 —— 法 纳果里 亚城。 在外来 势力的 
帮助下 ，他 从篡位 者手中 抢回了 王位。 他 的哈扎 尔妻子 受洗并 更名为 
提奥 多拉, 成为拜 占庭历 史上首 位异族 出身的 女皇。 提 奥多拉 的皈依 
并不令 人吃惊 ，因 为哈 扎尔人 以宗教 宽容而 著名。 但是 这种精 神生活 
上 的实用 主义却 导向了 令人意 想不到 的结果 —— 哈 扎尔人 接受了 犹太 

教作为 国教。 

关于他 们如何 成为犹 太教徒 ，哈 扎尔人 有个浅 显率真 的故事 。在 
遥远 的过去 ，布 兰大汗 希望接 受正式 的宗教 训练。 他从拜 占庭人 、阿拉 
伯人 和犹太 人中间 召来饱 学之士 ，让 他们比 较各自 信仰的 优劣。 结果 

这场 辩论变 成了毫 无实质 内容的 大嗓门 比赛 这也 是意料 之中的 

事。 最后 ，恼怒 的布兰 大汗质 问基督 教和伊 斯兰教 的学者 ，他们 认为除 
本信仰 外的另 两种宗 教哪种 更好。 在必须 要择其 一的情 况下， 两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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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愿 选择犹 太教。 在大汗 看来， 事情就 这么解 决了。 布 兰宣布 哈扎尔 
人 (起 码是 他们的 首领） 立即成 为犹太 教徒， 他本人 也接受 了割礼 。故 
事 本身不 足凭信 ，中 世纪的 斯拉夫 编年史 家也用 一个相 似的故 事来解 
释他们 的袓先 如何成 为基督 教徒。 但 是哈扎 尔人似 乎的确 在公元 8 世 
纪中叶 左右接 受了犹 太教。 哈扎尔 人皈依 的消息 吸引了 全拜占 庭和阿 
拉伯地 区的犹 太人。 来自君 士坦丁 堡和巴 格达的 学者都 前来就 信仰上 
的事 务指导 哈扎尔 贵族。 

这个崭 新的横 跨欧亚 的犹太 帝国在 中世纪 早期声 名显赫 ，可 以说 
是 吸引着 基督教 冒险者 之后前 往东方 的“约 翰牧师 的假想 王国” 的真实 
原型。 事实上 ，我们 所知的 哈扎尔 人皈依 的大部 分情形 来自一 位科尔 
多瓦 的拉比 和哈扎 尔大汗 的通信 (可能 是伪造 的）。 宗教 上的繁 荣伴随 
的 却是政 治上的 衰落。 在几个 世纪内 ，帝 国彻 底消亡 ，几 乎没有 留下其 
存 在过的 痕迹。 然而对 于它的 记忆还 是萦绕 不去。 里海 —— 阿 拉伯人 
称之为 al-Khazaryy ，而 突厥 人叫它 “ Hazer  Denizi” - 保留了 

它的 哈扎尔 名字。 中 世纪时 ，当地 中海的 水手航 向克里 米亚时 ，他 们依 
旧把目 的 地称为 “Gazaria”' 

哈扎 尔帝国 是北部 新兴帝 国的牺 牲品。 与游 牧的佩 切涅格 人周期 
性 的战斗 削弱了 他们的 城市。 更重 要的是 ，罗斯 人建立 的在北 方的森 
林 中并沿 着草原 上的河 道扩张 的国家 ，正 对哈扎 尔人控 制下的 伏尔加 
河到 里海的 领地虎 视眈眈 。至 10 世纪末 ，罗 斯人 已经控 制了高 加索北 
部主要 的哈扎 尔要塞 ，把哈 扎尔人 的势力 从亚速 海周围 驱赶了 出去。 

君 士坦丁 七世也 警告他 的儿子 要小心 罗斯人 ，就像 小心佩 切涅格 
人和哈 扎尔人 一样。 他们居 住在佩 切涅格 人以北 ，有时 会互相 攻伐。 
但是他 们一般 力求和 游牧民 族保持 和平， 因为牛 、马 、羊 等牲畜 的贸易 
是他 们经济 的支柱 之一。 他们 也频繁 地顺着 河流进 入黑海 ，然 后航向 
君士坦 丁堡。 由 于满载 着货物 ，他 们的船 只是佩 切涅格 劫掠者 的绝佳 
目标 ，尤其 是他们 从陆路 把船运 过多瑙 河的激 流险滩 ，或 把货物 换装到 
在 河口停 靠的大 船上时 21 。 有 时大群 的罗斯 人也会 跨海进 行劫掠 。他 
们在 860 年攻击 了君士 坦丁堡 ，数 世纪之 前哥特 人也进 行过这 样的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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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据说 罗斯人 把数量 惊人的 2000 条船只 都装上 了轮子 ，跨过 城市西 
边的 平原并 把拜占 庭守军 吓得魂 飞魄散 22 。 之 后两个 世纪中 ，没 有“轮 
船 ”的罗 斯人以 较小的 规模反 复进行 袭扰。 

渡海而 来的罗 斯人可 能是伊 本 • 法地 兰之前 在伏尔 加河下 游遇见 
的 同哈扎 尔人做 生意的 北欧人 的一支 ，之 后斯拉 夫编年 史家把 他们看 
做 是被邀 来管理 多瑙河 谷中四 分五裂 的斯拉 夫民族 的外国 君主。 但是 
他们 扎根的 过程可 能更加 漫长。 北欧商 人原本 从波罗 的 海通过 河道到 
达， 之后许 多贸易 站为了 他们周 期性的 到访而 设立。 这 些北欧 人自己 
建立 或是从 当地斯 拉夫人 手中强 夺过来 的贸易 站发展 成了永 久的城 
市。 最后 ，这些 武装的 北欧商 人接受 了他们 斯拉夫 属民的 语言和 习俗。 
在 9 世纪， 北欧君 主攻陷 了基辅 ，然后 是哈扎 尔帝国 的一个 个属国 。当 
拜占庭 作家提 到这支 北方的 新兴力 量时， 他们使 用了各 种名称 —— 斯 
基泰人 、萨尔 马特人 、瓦 兰吉人 甚至北 极人。 最后 他们把 这支民 族定名 
为 “Rhosoi” 。 事实上 ，这 支民 族的起 源地在 比拜占 庭称作 “Aosia” 的北 
部海岸 要遥远 得多的 北方。 

在 9 一  10 世纪间 ，罗斯 人沿着 北部和 南部海 岸进行 了大规 模的劫 
掠。 他们使 用的可 能是同 时也在 英国海 岸出现 的维京 长船。 一 位拜占 
庭 作家哀 叹道： 


他们 从普罗 庞提斯 （马尔 马拉海 ）（ 散播） 毁灭， 还扫荡 了整个 
沿岸 地区， 波及当 地的圣 者之城 （现 在土 耳其的 阿玛塞 拉）； 他们对 
任何 人都毫 无怜悯 之心， 也不放 过老人 和幼童 ，用 染 血的刀 剑屠杀 
所 有人。 他们 总是尽 可能快 地毁灭 一切。 23 

然而， 罗斯 人同拜 占庭也 并不总 是处于 冲突 之中。 帝国早 就认识 
到了这 些北方 的君主 不仅可 以当做 伙伴， 而且也 是对抗 其他敌 人的有 
力 盟友。 在 长达两 百年的 时间里 ，波 罗的海 的皮毛 、琥珀 、蜂蜡 和奴隶 
顺河道 源源不 断地被 输送到 君士坦 丁堡。 墓辅 一 罗斯 人的领 土中最 
大的 城市， 作为多 瑙河上 的货物 集散地 而繁荣 昌盛。 北 欧人与 拜占庭 


78 


第三章 大海 ：  500  —  1500 年 


人的 关系在 10 世纪时 变得非 常亲密 ，一 群北欧 佣兵加 入了拜 占庭军 
队， 成为皇 帝卫队 的中坚 力量。 他们 之中最 有名的 一位是 哈拉尔 •西 
格尔 德淼。 他之 后成为 最后入 侵不列 颠的维 京君主 —— 挪烕国 王哈拉 
尔三世 ，在 1066 年斯 坦福桥 战役中 死于萨 克森人 的箭下 。 

通过与 拜占庭 的贸易 ，罗 斯人变 得足够 强大， 能够对 连接着 多瑙河 
入海口 到博斯 普鲁斯 海峡之 间的黑 海海上 贸易线 路施加 影响。 一些同 
时 代的阿 拉伯制 图学家 把黑海 标记为 “仏心 似 乎罗斯 人而非 
拜占 庭人才 是黑海 的真正 统治者 。 罗斯人 甚至得 以在一 段时间 内主导 
他 们与贸 易伙伴 的关系 。在 10 世纪 晚期， 基辅大 公弗拉 基米尔 要求娶 
皇帝 巴西尔 二世的 妹妹。 起 初巴西 尔二世 把姝妹 安娜许 配于他 ，但是 
之后 皇帝似 乎又食 言了。 于 是弗拉 基米尔 洗劫了 克尔涅 索斯。 之后皇 
帝以 弗拉基 米尔皈 依基督 教为条 件答应 了这件 婚事。 988 年， 大公受 
洗 ，并娶 了安娜 ，基 辅人 就此一 跃进入 拜占庭 的皇室 和普世 教会。 早在 
弗拉基 米尔皈 依之前 ，基 督教 就已经 传播到 了北方 的河流 流域。 但是 
这 场洗礼 为更多 的拜占 庭影响 大开方 便之门 —— 字母 、音乐 、艺 术和建 
筑。 这些 元素形 成了基 辅公国 的文化 ，进而 影响到 了中世 纪俄国 。尽 
管两国 有联姻 ，拜 占庭 与基辅 的直接 联系依 然短命 。在 n、12 世纪 ，另 
一支游 牧民族 库曼人 切断了 北部城 市与沿 岸地区 的联系 ，贸易 也随之 
消失。 对 于拜占 庭来说 ，失 去这一 有利可 图的盟 约意味 着北部 沿岸地 
区永久 脱离了 他们的 掌控。 

巴西 尔二世 从与基 辅公国 的联系 中获利 良多。 因为 基辅人 提供的 
佣兵对 他统治 时期的 一系列 可观的 军事胜 利做出 了重要 贡献。 这位皇 
帝 的诨名 - “ 保加尔 人屠夫 就得名 于这些 战役。 

保 加尔人 一度是 拜占庭 的盟友 ，是拜 占庭帝 国在边 境上结 成的众 
多 关系中 的一个 范例。 他们 还多次 在拜占 庭的国 内政治 中扮演 重要角 
色。 事实上 ，查士 丁尼二 世能够 与他的 哈扎尔 妻子回 到君士 坦丁堡 ，部 

分就 是依靠 了保加 尔人的 力量。 他 的岳父 - 哈 扎尔大 汗答应 在位的 

拜占 庭皇帝 在查士 丁尼进 攻君士 坦丁堡 之前刺 杀他。 提 奥多拉 警告了 
查士丁 尼这个 阴谋。 于是 他俩从 法纳果 里亚跨 过黑海 逃到了 多 璃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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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在那里 ，查 士丁 尼受到 了比东 边哈扎 尔岳父 所给的 更为热 烈的欢 
迎。 他的 新主人 ，保加 尔人, 提供了 能让他 凯旋的 军队。 

在查士 丁尼二 世时期 ，也 就是 8 世 纪早期 ，保 加尔人 才刚刚 出现在 
拜占庭 帝国边 境上， 但是已 经在帝 国的外 交和内 部事务 上起了 重要作 
用。 保加 尔人原 本的家 园在更 东方。 在伏 尔加河 上游， 有一片 地域直 
到 18 世纪 制图家 还称之 为“大 保加利 亚”。 哈扎 尔人和 保加尔 人可能 
有相近 的起源 ，他 们都宣 称自己 是诺亚 同一个 儿子的 子孙。 伏 尔加河 
上游 的保加 尔领地 很早以 前就被 哈扎尔 汗国所 呑并。 

作为草 原民族 大西进 运动的 一部分 ，保 加尔人 在公元 7 世 纪晚期 
于多瑙 河流域 崛起。 在阿 斯帕鲁 赫酋长 （或是 大汗） 的带 领下， 他们渡 
过 多瑙河 并征服 了南部 的斯拉 夫人。 他们 的到来 让拜占 庭帝国 十分困 
扰。 君 士坦丁 堡同意 向阿斯 帕鲁赫 和他的 后继者 进贡， 并承认 他们对 
多瑙河 到巴尔 干山脉 之间地 区的控 制权。 如果拜 占庭拒 绝纳贡 ，那么 
战争就 开始了 ，而 且通常 是保加 尔人占 上风。 在一 次大胜 之后， 克鲁姆 
汗把 拜占庭 皇帝奈 塞弗勒 斯的头 骨当做 杯子来 使用。 拜 占庭人 用武力 
没 有做到 的事情 ，他 们又希 望用传 播福音 的方式 来完成 。在 9 世纪时 
保加 尔人皈 依了基 督教， 并且在 1054 年那 场把基 督教世 界分为 东西两 
边的教 会分裂 中站在 君士坦 丁堡的 一边。 到此时 ，保加 尔人已 失去了 
大 部分过 去游牧 民族和 突厥人 的特征 ，逐 渐被当 地的斯 拉夫人 同化。 

但是 ，信 仰同一 种宗教 并没有 使保加 尔人与 拜占庭 的关系 缓和下 
来。 直至拜 占庭帝 国灭亡 ，保 加尔 人问题 一直是 拜占庭 对外关 系中的 
重点 。在 10 世纪时 ，西 蒙尼 —— 拥 有头衔 “所有 保加尔 人和希 腊人的 

沙皇” - 治下 的保加 尔帝国 可能是 东欧最 强大的 国家。 其首 都普雷 

斯拉夫 据说在 华丽程 度上能 与君士 坦丁堡 比肩。 这个帝 国为皇 帝“保 
加尔人 屠夫， ，巴西 尔二世 所灭。 他在北 欧佣兵 帮助下 驱散了 保 加尔人 
的 军队。 编年 史记载 ，巴西 尔把每 100 个俘 虏中的 99 个刺瞎 ，剩 下一 
个 把其余 的人领 回保加 尔人的 营地。 之后 保加尔 帝国被 拜占庭 吞并， 
君 士坦丁 堡得以 在数百 年之后 重新控 制巴尔 干半岛 的大部 分地区 。但 
好景 不长， 150 年后 ，保 加尔帝 国东山 再起。 第二 帝国定 都特尔 诺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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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世纪全 盛期时 ，其疆 域从现 在的阿 尔巴尼 亚延伸 至黑海 ，但 是随着 
中世纪 塞尔维 亚等其 他巴尔 干王国 的崛起 ，它很 快就湮 没在历 史长河 
之中。 

基督教 一直是 拜占庭 皇帝对 付保加 尔人和 罗斯人 的强有 力武器 9 
皈 依并不 总能平 息冲突 ，但是 从拜占 庭的角 度看来 ，冲突 的性质 就从与 
不信教 者之间 的战争 变成了 基督教 世界的 内战。 如果紧 邻的国 家不能 
够 纳入到 帝国中 或是结 成联盟 ，次 好的办 法就是 把他们 纳入教 会的管 
辖 范围。 

然而 ，安 纳托利 亚的情 况相当 不同。 尽管 是帝国 的后院 ，安 纳托利 
亚 却一直 是语言 、民 族和宗 教交汇 之地： 希腊语 、亚美 尼亚语 、阿 拉伯 
语、 高加索 语和斯 基泰诸 语种; 基督 徒与穆 斯林; 异端和 正统。 但是新 
的族群 土库曼 游牧民 的到来 从根本 上改变 了这里 的政治 和社会 关系。 

土 库曼人 起源于 中亚大 草原。 他们于 11 世纪 开始 对拜占 庭的东 
部边 境构成 压力。 他 们名义 上服从 以巴格 达为中 心的大 塞尔柱 帝国的 
权威。 但 是就像 大多数 游牧民 族一样 ，他 们很少 受到任 何直接 的政治 
约束。 因为害 怕自己 帝国的 安全受 到烕胁 ，塞尔 柱人鼓 励土库 曼人向 
西推进 ，用安 纳托利 亚中部 肥美的 牧场和 劫掠拜 占庭市 镇所能 得的财 
富引诱 他们。 1071 年 ，塞尔 柱人在 东安纳 托利亚 进行的 曼兹科 特战役 
中 击败了 拜占庭 军队。 这场 军事胜 利为大 规模土 库曼移 民浪潮 打开了 
远至 爱琴海 地区的 通路。 

在 接下来 的两个 世纪中 ，安纳 托利亚 经历了 就像之 前在北 方的草 
原地带 进行的 那样缓 慢的突 厥人移 民潮。 政治权 力逐渐 从拜占 庭人转 
到众 多土库 曼部族 的地方 埃米尔 手中。 有 些部族 定居下 来或是 过着半 
游牧 生活， 和拜占 庭的农 业地区 及城市 保持着 紧张的 关系。 双 方战事 
频繁， 但是其 原因不 是穆斯 林埃米 尔和拜 占庭的 基督教 皇帝间 的宗教 
冲突 ，而 是争夺 牧场所 有权或 是游牧 民掠夺 外围的 农场或 居民区 。争 
斗双 方的阵 营每年 也都在 变化。 地方 的拜占 庭贵族 ，甚 至是君 士坦丁 
堡的某 个派系 ，在无 数的撕 裂帝国 的内战 纷争中 ，经 常向 不同的 埃米尔 

寻求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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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塞尔柱 帝国的 权威在 13 世纪蒙 古人到 来之后 终结。 蒙 古入侵 
使塞尔 柱帝国 体系陷 入混乱 ，并且 触发了 新的一 波向西 的移民 运动。 
其结果 是产生 了一系 列势力 延伸到 黑海海 滨的土 库曼埃 米尔汗 国和联 
邦。 阿 克于努 (Akkoyunlu， “白 羊”） 土库 曼部族 占据东 安纳托 利亚和 
西波斯 地区。 罗姆塞 尔柱人 —— 结合了 它的两 个邻居 （巴 格达 的大塞 
尔 柱帝国 和君士 坦丁堡 的罗马 帝国） 的名字 —— 占领安 纳托利 亚的中 
部和 南部。 包括锡 诺佩和 特拉比 宗等城 镇的沿 海地区 ，在 不同 阶段由 
不同 的势力 所直接 掌控或 保护。 

政 治上的 变化伴 随着社 会生活 的缓慢 转型。 一些基 督徒， 尤其是 
与 城市中 心的教 会分离 的那些 ，皈依 了伊斯 兰教。 一些 说希腊 语或是 
说亚 美尼亚 语的人 开始使 用突厥 语言。 一部分 土库曼 游牧民 定居下 
来, 成了基 督徒。 毫无 疑问, 他们也 开始说 希腊语 或亚美 尼亚语 或库尔 
德 语或是 格鲁吉 亚语。 其他的 游牧民 依然过 着逐水 草而居 的生活 ，不 
断地在 牧场之 间驱赶 他们的 畜群。 如果年 景不好 ，他们 也会劫 掠村庄 
和市镇 ，而 其中 的居民 在数代 之前可 能和他 们过着 一样的 生活。 

在 一些土 库曼埃 米尔国 归入安 纳托利 亚西北 部奥斯 曼入的 伊斯兰 
帝 国之后 ，土库 曼人依 然没有 从历史 舞台上 退出。 虽然 在奥斯 曼帝国 
的数百 年中大 多数土 库曼人 都定居 下来， 但是各 种形式 的游牧 生活依 
然 留存了 下来。 现在 从伊拉 克北部 的土库 曼族群 到黑海 东南海 岸的切 
佩 尼人都 过着这 么一种 生活。 在夏天 ，牧羊 人把他 们的绵 羊和山 羊群、 
赶到高 山牧场 ，遵 循着 与拜占 庭时期 同样的 方式。 


拜占庭 皇帝对 罗斯人 、巴 尔干 和高加 索的基 督教国 王以及 周期性 
从北 方草原 或东安 纳托利 亚倾泻 而出的 游牧民 都感到 忧虑。 但 最终并 
不 是以上 几股势 力把拜 占庭与 黑海隔 离开来 ，而 是西方 的拉丁 强国。 
它们 与君士 坦丁堡 既没有 政治上 的联盟 ，也没 有宗教 上的归 属关系 ，最 
终 导致了 帝国的 失败。 

从 11 世纪 开始， 中欧势 力的崛 起就一 直威胁 着拜占 庭在西 边的利 
益。 诺曼人 夺走了 意大利 的大部 分领土 ，意 大利 的航海 国家控 制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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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 法国 、德意 志和教 皇的军 队不断 试图削 弱拜占 庭仅存 的领地 。十 
字军 运动一 次又一 次地把 所有这 些势力 引到 君士坦 丁堡的 城门口 。皇 
帝只 能用娴 熟的外 交技巧 ，加 上战略 性联姻 ，才能 防止他 们在去 圣地的 
路上顺 便洗劫 君士坦 丁堡。 

第四次 十字军 东征时 ，外交 策略已 经捉襟 见肘。 1199 年， 一支远 
征 军在意 大利集 结并说 服威尼 斯总督 恩里科 •丹 多罗帮 助进行 一场针 
对 埃及的 战役。 他 同意了 ，但条 件是获 得沿途 征服的 土地。 在 装备十 
字军战 士时， 目标改 变了： 不再是 穆斯林 异教徒 ，而 是君 士坦丁 堡的裂 
教者。 为 了东地 中海的 贸易权 ，威 尼斯已 经同拜 占庭进 行了断 断续续 
的 战争。 这场 对抗异 端皇帝 的十字 军是确 立威尼 斯在东 方经济 事务中 
主导权 的大好 时机。 在商 讨了如 何分赃 之后， 1204 年春 ，十字 军终于 
对君 士坦丁 堡发动 了进攻 ，很快 它就陷 落了。 

当时 的编年 史家称 这一事 件为“ 普世灾 难”。 其破 坏程度 是巨大 
的。 十字 军亵渎 了圣索 菲亚大 教堂。 许多 偶像被 扔进了 海里。 修女遭 
到强奸 而年轻 的修士 被卖作 奴隶。 十字军 的一个 指挥官 佛兰德 的鲍德 
温 被扶上 了御座 。 一个 威尼斯 人成为 了牧首 ，正 式同罗 马言归 于好。 
一些 拜占庭 贵族渡 过马尔 马拉海 逃往尼 西亚， 建立了 一个流 亡帝国 ，帝 

国很快 便吸引 了许多 希腊语 贵族和 教士。 在对于 帝国的 大分割 - 所 

谓的 “罗马 分割” (办 ariitfo  romanae  ) - 中 ，拜 占庭 被拉丁 征服 者分成 

几块。 拜 占庭的 影响依 然残留 在尼西 亚的流 亡贵族 、特 拉比宗 
(Trebizond) 的 一个家 族和希 腊的一 个小王 国中。 但是， 传承了 十多个 

世纪 的帝国 ，其 整体从 此不复 存在。 

拜占庭 帝国在 黑海的 历史到 1204 年 落下了 帷幕。 虽然拜 占庭人 
在 1261 年设法 夺回了 君士坦 丁堡， 但重建 的拜占 庭帝国 不过是 局限于 
两大海 峡地区 的一个 小国， 挤在巴 尔干和 高加索 的其他 基督教 王国和 
土 库曼埃 米尔汗 国之间 的一股 小势力 而已。 它的 经济和 贸易命 脉主要 
掌握于 意大利 人之手 。 处于 博斯普 鲁斯海 峡以北 的黑海 现在彻 底在帝 
国 的掌控 之外。 但是 ，拜 占庭时 代之后 的黑海 ，迎 来了周 边经济 活动无 
比 繁荣的 时代。 黑 海从来 没有如 此接近 欧洲的 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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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扎里亚 的商贸 

13 世 纪晚期 ，在 蒙古可 汗忽必 烈处游 历多年 的马可 •波罗 踏上归 
途。 其 间他曾 从特拉 比宗出 发航向 君士坦 丁堡。 他 偶然提 及这段 
航程： 


我们 还没有 向你介 绍黑海 或是围 绕它的 诸省份 ，尽 管我们 已经彻 
底地 探索过 了它。 我避免 向你提 到它。 因为我 认为反 复地解 释既不 
必要 ，也 没有用 ，而且 别人已 经说过 无数次 的话再 说就非 常无聊 。因 
为天天 都有许 多人在 这片海 域航行 —— 威 尼斯人 、热 那亚人 、比萨 
人和 其他经 常跑这 条航线 的人。 人人都 知道这 里有些 什么。 24 


沿 着这条 航线的 旅行非 常普遍 ，他认 为专门 描绘这 些太过 无聊。 
这只 是司空 见惯的 从一个 大型贸 易中心 到另一 个的日 常通勤 而已。 

在马可 •波罗 到来时 ，黑 海已 经是囊 括从中 国的桑 树林到 马赛的 
丝 绸作坊 ，从 诺夫哥 罗德和 基辅的 集市到 大不里 士的巴 扎的巨 大贸易 
网络的 中心。 它正处 于国际 主要干 道的交 汇处。 “ 丝绸之 路”从 中国蜿 
蜒通过 中亚， 穿 过里海 到伏尔 加河， 然后从 陆路到 顿河， 顺流而 下到达 
亚速海 和克里 米亚诸 港口； 或者从 南面穿 过中亚 和波斯 ，通 过亚 美尼亚 
到 达特拉 比宗。 北面 的河流 连接着 波兰、 俄罗斯 和波罗 的海。 古时候 
琥 珀通过 这条路 线出口 到地中 海地区 ，而现 在丝绸 、皮毛 和动物 皮革则 
通 过这条 路线被 运至发 展中的 北欧各 城市。 纺织 品等制 成品从 中欧运 
来 之后分 销至欧 亚草原 各处。 谷物 和香料 则反方 向进入 中欧， 或是从 
博 斯普鲁 斯海峡 进入爱 琴海。 

这片 海的名 称折射 出了贸 易关系 早 期阿拉 伯地图 标注其 为“特 
拉比宗 之海”  (Ba/ir  al-Tarabazunda  ) , 以商 队从波 斯出发 ，穿过 安纳托 
利亚前 往卸货 的终点 命名。 波 兰人称 之为“ 利沃夫 之海” 、mare 
L ⑼ 尽管这 个内陆 商业城 市在西 北数百 公里之 外的波 属加利 
西亚 25 。 对于 新一批 从中世 纪意大 利城市 国家蜂 拥而来 的水手 和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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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 ，这里 就是“ 大海” （Hmare  Maggior  )  0  一个 商人从 热那亚 或是烕 
尼 斯出发 ，渡 过半个 地中海 ，跨 过博斯 普鲁斯 海峡进 入黑海 。在 目的地 
他可能 还能和 认识的 意大利 人喝杯 小酒。 如果一 个欧洲 进口商 能够带 
着 他的中 国丝绸 和印度 香料到 达黑海 ，那么 他就已 经快到 家了。 如果 
一 个出口 商带着 他的葡 萄酒或 是棉布 到这里 ，那 么他就 快把它 们卖掉 
了。 就像中 世纪商 人行会 发现的 ，把 你的货 物运到 黑海， 你就能 把它们 
卖到世 界的任 何一个 角落。 

在拜占 庭从一 个行省 殖民地 发展到 帝国首 都的几 百年中 ，意 大利 
海岸城 市中也 发展出 了主要 的航海 中心。 威尼斯 从一个 混乱的 小渔村 
扩展 成了利 益遍布 整个东 地中海 的贸易 帝国。 在中 世纪早 期之前 ，威 
尼 斯向意 大利本 土出口 鱼干。 之后 这种贸 易渐渐 转变成 了对从 小亚细 
亚 和黎凡 特到南 欧港口 的航线 的绝对 控制。 在半 岛对面 ，热那 亚和比 
萨没有 威尼斯 的地理 优势。 它 们的眼 光放在 较为贫 穷的西 地中海 ，而 
不是 富饶的 东方。 但 是他们 通过与 阿拉伯 劫掠者 的一系 列作战 建立起 
强大 的海军 ，成为 威尼斯 共和国 的有力 对手。 

威尼斯 曾经是 拜占庭 帝国的 一部分 ，向 君士 坦丁堡 宣誓效 忠以换 
取帝国 的保护 ，从而 免受意 大利本 岛上贪 婪的王 公们的 侵害。 随着时 
间的 流逝， 这种关 系反了 过来。 作 为保护 航运线 免遭地 中海海 盗袭扰 
的 副产品 ，威 尼斯海 军变得 强大， 而拜占 庭的海 军则衰 落了。 不久 ，拜 
占庭就 开始依 靠本来 依附于 帝国的 威尼斯 海军。 早在 9 世纪， 拜占庭 
帝国就 给予威 尼斯人 商业特 权来换 取海上 保护， 包括君 士坦丁 堡的城 
市 防御。 在十 字军东 征时期 ，这种 早期的 联系发 展成了 威尼斯 对于东 
方 贸易实 质上的 垄断。 教皇 和君主 有足够 的宗教 狂热， 但是只 有威尼 
斯的 总督有 足够的 资金。 威尼斯 人为十 字军提 供武器 和军粮 ，并 把他 
们 运送到 圣地。 到这时 ，比起 继续保 护拜占 庭帝国 ，威尼 斯人对 劫掠它 
更 有兴趣 。当 1024 年十字 军攻占 君士坦 丁堡时 ，得 益最 多的便 是威尼 
斯人。 在之 后对帝 国的分 割中， 威尼斯 获得了 拜占庭 3/S 的土地 ，包括 
爱琴 海群岛 、希 腊北 部和黑 海沿岸 地区。 一 夜之间 ，共和 国获得 了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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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 造一个 帝国的 土地。 

即 使是在 威尼斯 主导帝 国时期 ，热那 亚和比 萨也设 法从拜 占庭取 
得 了一些 租界。 12 世纪时 ，靠 金角湾 的一部 分被划 为他们 .的商 业区。 
但是“ 罗马分 割”给 他们创 造了一 个千载 难逢的 良机。 当 威尼斯 享受新 
获得的 成果时 ，热 那亚 和流亡 的拜占 庭王朝 结成了 同盟。 这个 王朝控 
制着缩 小的尼 西亚“ 帝国” ，位于 安纳托 利亚西 北部。 这 项投资 很快就 
获 得了一 笔意外 之财。 当流 亡者在 1261 年重新 夺回君 士坦丁 堡并驱 
逐十字 军之后 ，热 那亚获 得了威 尼斯之 前享有 的特权 地位。 热 那亚人 
迁入 了君士 坦丁堡 的佩拉 区的主 要部分 ，在 一座小 丘之上 ，隔着 金角湾 
正对着 皇宫。 帝 国的所 有港口 ，包 括黑海 上的， 都对热 那亚商 人完全 
开放。 

威尼 斯人和 比萨人 都不愿 意接受 这种新 的安排 ，接 下来就 是三个 
城市国 家间长 达一个 多世纪 的战争 ，包括 一场在 博斯普 鲁斯海 峡的大 
规模 海战。 结 果是比 萨没落 ，不再 是海上 强国， 威尼斯 在东地 中海崛 
起 ，以 及威尼 斯和热 那亚商 人在黑 海保持 不稳定 的共存 关系。 在顿河 
流域 的古老 的希腊 殖民地 塔奈斯 (现在 被意大 利人称 作“塔 纳”) 成为威 
尼 斯人前 往东方 的大门 ，中 国和中 亚出发 的陆路 路线的 终点。 然而 ，在 
从 黑海贸 易路线 获利的 竞赛中 ，热 那亚是 古代米 利都的 真正后 继者。 
13 世纪 末期， 热那亚 在重建 的拜占 庭内部 建立了 实质上 是他们 主导的 
帝国。 从佩 拉区的 高地上 ，热那 亚社区 的总督 照看 着一个 
在 财富和 地理广 度上无 可匹敌 的商业 帝国。 “这片 海，” 一个拜 占庭编 
年史家 写道， “只属 于他们 ”26。 

意大 利商业 势力进 驻黑海 使黑海 周边的 城市得 到了新 的活力 。有 
些 城市自 从北方 草原民 族大举 南下开 始就处 于沉寂 状态。 另外 一些， 
像克尔 涅索斯 ，经历 了作为 拜占庭 紧张边 疆中边 远前哨 的风风 雨雨。 
然而到 13 .世纪 末期， 一圈活 跃的港 口城市 环绕着 黑海。 许多建 立在古 
老的 希腊殖 民地基 础之上 的城市 ，现在 成为通 往东方 财富的 大门。 

即使 加上沿 途停泊 获取给 养或进 行贸易 的时间 ，大 部分船 只还是 
能在几 个星期 内从君 士坦丁 堡航行 至特拉 比宗； 如 果需要 ，在非 常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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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气 下单程 甚至要 不了一 个星期 27 。 船 只可以 从特拉 比宗快 速驶过 
克 里米亚 ，在 古老的 希腊港 口提奥 多西亚 （意 大利 人将其 更名为 卡法） 
下锚 ，然后 继续前 往亚速 海直至 塔纳。 从此 地开始 ，货物 由陆路 运至伏 
尔加河 ，然 后逆流 而上到 里海。 在整条 黑海海 岸线上 ，热 那亚 人都占 
据着 政治和 商贸中 的支配 地位。 热 那亚在 东岸的 锡诺佩 、特拉 比宗、 
塞 瓦斯托 波利斯 （现代 格鲁吉 亚的苏 呼米） 、多 瑙河河 口的列 克斯托 
默和 莫罗卡 斯特罗 、德 涅斯特 和卡法 都设了 常驻领 事馆。 烕 尼斯在 
该 地区也 有势力 ，尤 其是在 塔纳和 索达亚 （现 在乌克 兰的苏 达克） ，但 
是他 们在东 地中海 的霸权 意味着 黑海地 区对他 们来说 永远只 居次要 
的 地位。 

任 何访问 这些商 业中心 的人都 能看到 ，这里 的市场 和热闹 的作坊 
里满 是从世 界各地 前来的 商人。 克里 米亚沿 岸的那 些尤其 繁忙。 在铺 
过路面 的街道 上可以 听到各 种语言 ，路边 小贩用 希腊方 言和意 大利方 
言 叫卖。 多明 我修会 和方济 各修会 的修道 院的报 时钟声 同伊斯 兰教的 
祈祷声 和东正 教神父 的吟唱 声此起 彼伏。 镇民 和商人 聚集在 领事官 
邸 ，寻 求赔偿 或是寻 找公证 员批准 合同。 無5 它车 队和驮 马从城 门到港 

口绵延 不断。 从 南欧来 的商人 —— 意 大利人 、加泰 罗尼亚 人等等 - 

同数量 不断增 长的穆 斯林和 犹太人 和从伯 罗奔尼 撒和爱 琴海群 岛不断 
涌入的 东正教 徒一起 定居在 都市中 ，也有 一些只 在回欧 洲之前 在这里 
过冬。 

那段 时期的 一些热 那亚公 证记录 保留了 下来。 它们 描绘了 一幅令 
人 惊异的 图画： 在不 同的海 港之间 展开的 贸易和 进行贸 易的人 员竟然 

如此 多样。 1289 年 4 月 ，古 列莫 •维 萨诺 把一艘 运输船 - 穆 加托号 

1/3 的 利润卖 给了韦 尔蒂诺 .劳 格略； 5 月， 马努勒 •涅革 荣涅把 一个来 
自高加 索海岸 的奴隶 市场的 30 岁奴 隶韦纳 利卖给 了马佐 •卡波 和奥博 
蒂诺 •德 奥尔 本加; 6 月 ，天主 教徒吉 亚科莫 •吉 所弗 作为吉 格列莫 •萨 
卢佐的 代理人 ，从 穆斯 林科莫 •塔 卡马蒂 吉处获 得一笔 款项用 来购买 

哈桑 - 个 原籍叙 利亚现 定居在 卡法的 穆斯林 卖给他 的一船 牛皮。 

1290 年 4 月 ，亚 美尼亚 人佩拉 、瓦 西里和 皮利切 同东正 教徒提 奥多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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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 斯塔斯 ，从维 瓦尔多 • 拉 瓦吉奧 （一 个在额 尔古纳 河的战 船指挥 
官) 处得到 消息说 ，大 不里士 的蒙古 可汗找 到了他 们被一 个名叫 尤足赤 
的海 盗抢走 的财产 28 。 在 不同的 社会团 体之间 长距离 的贸易 如此普 
遍 ，难 怪马可 •波 罗认 为不必 详述黑 海的情 況了。  ， 

从 意大利 人和加 泰罗尼 亚人绘 制的彩 色海图 中我们 可以直 观地看 


到欧洲 人对这 片海域 的知识 的详尽 程度。 现在博 物馆和 私人收 藏家都 
高价求 购的这 些海图 都绘制 在精制 皮纸上 ，并且 卷成卷 轴以便 在航程 
中 携带。 它们 依据主 要的风 向指出 方向并 描绘了 大概的 海岸线 ，大小 
港口 都标注 其上。 大多 数能够 追溯到 U  —  I5 世 纪的海 图上的 地理细 
节准确 得令人 吃惊。 突出于 海中的 海岬上 ，点缀 着代表 港湾的 半圆形 
凹陷。 整片海 的形状 ，海岬 的位置 ，克 里米 亚和亚 速海的 轮廓都 大致正 
确。 而 在意大 利支配 黑海时 代结束 之后几 个世纪 中的地 图都将 这一带 
的地理 特征绘 得谬误 百出。 

沿 着海岸 线分布 的热那 亚社区 和港口 的行政 形式上 由设在 热那亚 
的“哈 扎里亚 事务所 ”（0 GazaW 此） 管理 （哈 扎里 亚是留 存下来 
的神秘 的哈扎 尔人地 名中的 一个） ，但 真正 的行政 中心位 于克里 米亚的 
卡法。 卡 法设有 选举制 的参议 院和一 个民事 官僚制 政府。 总领 事由政 
府指派 ，其 薪金比 在佩拉 区的热 那亚总 督还多 ，负 责税收 ，计划 公共预 
算 ，供 给军队 和为大 多数其 他黑海 港口指 派领事 29 。 领 事的行 政范围 
包括 建设防 御设施 （一道 砖石墙 ，间隔 设有防 御塔褛 ，前 面附设 壕沟环 
绕 r。 城 市的新 月形港 口停泊 着许多 平底远 洋船只 、三 桅小帆 船和其 
他从地 中海引 进的小 型海岸 船只。 根据阿 拉伯旅 行家伊 本* 巴 图塔记 
录， 那里有 200 多艘 “战船 和贸易 船只， 大小皆 有”。 他在 一生中 看过许 

多海港 ，但 认为 卡法是 “世界 上最壮 观的港 口之一 ”31 。 

另一个 旅行家 ，科 尔多瓦 的佩罗 •塔 富尔在 IS 世纪 30 年代 末某个 
晴好 天气中 驶入卡 法港。 他 从特拉 比宗越 海而来 ，且很 高兴能 离开那 
里。 当 时的特 拉比宗 (古 时叫 特拉佩 苏斯） 由独立 的与拜 占庭敌 对的皇 
帝执政 ，热 那亚 和威尼 斯商人 在那里 都非常 活跃。 使他 伤心的 是在那 
个南部 港口他 发现皇 帝把公 主嫁给 了当地 穆斯林 首领。 在科尔 多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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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绝 不接近 摩尔人 ，塔富 尔一定 觉得特 拉比宗 的人已 经向土 库曼人 
屈膝投 降了。 卡法 (起 码是 它的一 部分) 看 上去更 文明。 该城的 领事亲 
自接见 他并满 足他的 需求。 他 十分满 意所住 的旅馆 ，也 十分高 兴地拜 
访了方 济各修 道院的 修士。 “ 这座城 市和塞 维利亚 一样大 ，甚至 更大， 
居民 更是它 的两倍 ，其中 包括基 督教徒 、天 主教 徒还有 希腊人 （东 正教 
徒) 和世 界各地 的人。 ”他说 ，每天 都有船 只从遥 远的港 口驶来 ，随 之而 
来 的乘客 操着各 种语言 ，把 街道挤 得满满 当当。 香料 、黄金 、珍珠 、奇 
石 、俄 国的厚 毛皮和 奴隶都 在这里 买卖， 价格有 时出奇 地低。 他 也买了 
几 个奴隶 ，还强 调说， 这是慈 善事业 ，这样 他们可 以免于 落入不 敬神的 
穆斯 林之手 32 。 

对于 卡法和 其他他 拜访过 的城市 的活力 ，塔 富尔的 最终评 价并不 
高。 在东 方的城 镇之中 ，它们 算是挺 富有生 机的， 但是并 没有满 足塔富 
尔 那在听 了西班 牙流传 的关于 丰饶东 方的故 事之后 所产生 的期望 ◦他 
说 ，冬天 非常冷 ，船 都冻在 港口中 要 去内地 就像要 去印度 那样难 。食 
物 几乎难 以下咽 ，市场 中的大 多数人 都非常 野蛮。 方济 各会修 士和少 
数有品 位的商 人力求 带来一 些秩序 ，但是 ik 并不 容易。 “当然 ，如 果不 
是热 那亚人 ，这些 人根本 和我们 （信 天主 教的欧 洲人） 不会有 任何交 
集。” “因为 他们来 自那么 多国家 ，吃穿 和婚姻 的习惯 都各不 相同。 ”据他 
说， 处女可 以用葡 萄酒来 交换。 尽管 觉得不 太体面 ，但他 自己还 是换了 
~ '个 33  o 

塔富 尔有个 理论： 克里 米亚港 口的居 民从意 大利到 达时还 非常文 
明 ，一 些上流 家族的 后裔也 定居在 这里。 但 是他们 逐渐在 和当地 部落， 
特别 是亚细 亚鞑靼 人的交 往中堕 落了。 北 岸的大 部分内 陆区域 由鞑靼 
首领 控制。 他们随 13 世纪蒙 古入侵 的大潮 一起进 入这个 地带。 起先 
意大利 人和他 们商谈 ，获 得了 在海岸 城市一 角经商 的权力 ，但是 他们逐 
渐 把控制 范围扩 展到了 郊区。 有些 鞑靼人 和意大 利人一 起居住 在城墙 
内 ，但是 这并不 能阻止 其他鞑 靼人周 期性地 围城。 只要 有大汗 对他得 
到的 那份贡 品不满 ，大群 的武装 鞑靼人 就会出 现在城 门口。 多 亏城市 
民 兵先进 的武器 —— 弩、 大炮和 火绳枪 ，港 口才逃 过了鞑 靼人的 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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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时这些 武器也 不能阻 挡他们 ，意 大利人 不止一 次地从 废墟上 重建他 
们的 家园和 事业。 

塔 富尔和 许多来 到黑海 港口的 天主教 欧洲人 （至少 是那些 主要来 
体验异 国情调 而不是 来居住 或做生 意的） 一 样抱持 着反穆 斯林的 偏见。 
他为特 拉比宗 的基督 教政权 与安纳 托利亚 的穆斯 林埃米 尔的密 切关系 
而感到 羞愧。 他也同 样为鞑 靼人在 克里米 亚城市 中与基 督教徒 共同生 
活感到 担心。 但是就 像许多 拜访黑 海沿岸 的外邦 人一样 ，塔富 尔忽视 
了这 里基本 的社会 关系： 是 鞑靼人 ，更是 广大的 蒙古帝 国使意 大利人 
的 商业成 功变为 可能。 


蒙 古和平 


蒙古人 是从中 亚西进 的民族 的最后 一波。 半为 征服欲 所驱使 ，半 
出于所 有游牧 民族共 同的流 浪欲， 他们跟 随在自 己的牧 群身后 迁移到 
了黑海 地带。 他们起 源于突 厥人种 ，于是 同时代 的观察 家把他 们命名 
为 鞑靼人 (tatars， 更 古老的 拼法为 tartars)。 这个 标签对 所有黑 海地区 
北部的 蒙古后 继者都 适甩， 但是他 们的武 士阶级 可能主 要是蒙 古人。 
就像 古代的 斯基泰 人一样 ，虽 然语言 不同， 他们拥 有一种 共同的 欧亚文 


化 和生活 方式。 

在成吉 思汗的 领导下 ，鞑 靼- 蒙古人 的领土 扩张得 很快。 在 大汗去 
88  世时的 1227 年 ，蒙 古的领 土从中 国的海 滨一直 延展到 黑海。 他 的后继 

者 继续开 疆拓土  ■. 终结 库曼人 在黑海 草原上 的统治 ，攻 击波兰 和匈牙 
利 ，占领 波斯和 高加索 地区。 鞑靼- 蒙古骑 手在黑 海北部 平原上 的出现 
使欧洲 人颇为 忧虑。 在 他们的 兵锋抵 达之前 ，就有 他们劫 掠城市 、屠杀 
居 民的传 闻开道 ，蒙古 人似乎 能够征 服远至 中欧最 坚固的 城池。 教皇 
和王公 们号召 对这些 洗劫了 基辅、 克拉科 夫和布 达佩斯 并且对 新征服 
的国家 横征暴 敛的异 教徒进 行新的 十字军 东征。 

编 年史家 和后世 的历史 学家都 把鞑靼 -蒙古 人的统 治看做 是东方 

暴政的 黑夜。 中世 纪评论 家把鞑 靼和塔 塔罗斯 （Tartarus) - 古典希 

腊神话 中的地 狱相提 并论。 但 是在中 世纪的 大部分 时间里 ，所谓 的“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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靼 枷锁” 事实上 在奴役 人之外 也让人 们获益 不少。 在最 初的西 进移民 
之后是 两个世 纪的相 对稳定 ，为 经济上 的繁荣 ，如 意大利 人在黑 海的成 
就 ，提供 了政治 基础。 此前 黑海北 部的草 原和城 市不断 易主。 斯拉夫 
君主 在彼此 之间， 同时与 突厥首 领不断 竞争。 稳 定状态 的形成 通常是 
利益暂 时均衡 的结果 ，而 就像拜 占庭皇 帝熟知 的那样 ，一 个新的 从东方 
来 的游牧 民族就 可以轻 易地打 破这种 脆弱的 平衡。 

但是在 13 世纪和 14 世纪 ，黑海 地区处 于两个 由鞑靼 -蒙古 征服产 
生 的稳定 政治力 量的交 界处： 北 面是金 帐汗国 ，南 面是伊 尔汗国 ■ — 
定都 大不里 士控制 波斯的 蒙古征 服者。 一个 天主教 、东 正教或 是亚美 
尼 亚的商 人可以 从一个 近东商 贸城市 旅行至 下一个 (从 波斯西 北的大 
不里 士到黑 海的特 拉比宗 到顿河 流域的 塔纳） ，而 不出成 吉思汗 子孙的 
地界。 罗伯 鲁的威 廉兄弟 因外交 事务被 法王路 易九世 派遣至 鞑靼人 
处 。 他从索 达亚放 眼眺望 ，了 解了 鞑靼人 势力的 强大： 


在南面 由有拜 占庭皇 室血统 的统治 者所统 治的特 拉比宗 ，他 
们 也是鞑 靼人的 臣属。 接 下来是 突厥苏 丹的城 市西诺 波利斯 （锡 
诺佩） ，似乎 也是他 们的附 属国。 从塔 奈斯河 （顿 河） 口以西 到多瑙 
河流 域的土 地都是 他们的 领地。 34 

对于 一个商 人来说 ，把 黑海作 为向东 路程的 一部分 也有经 济上的 
意义。 从 君士坦 丁堡出 发到特 拉比宗 ，然 后随商 队到波 斯只用 耗费从 
安纳 托利亚 走陆路 1/3 的时间 35 。 海上发 生暴风 的风险 远远比 陆路不 
通或 碰到强 盗的风 险低。 

鞑 靼蒙古 人的首 领当然 是熟练 的武士 ，但是 他们也 欢迎有 益的商 
业 和政治 交往。 像威廉 兄弟和 马可. 波罗 这样的 旅行者 都惊叹 于鞑靼 
蒙古 人行政 的复杂 程度。 即使 是散布 于欧亚 大陆各 处的次 等可汗 ，手 
下也有 能翻译 西方国 王友好 信件的 官员。 在 中世纪 ，很 少有比 鞍靼酋 
长的移 动帐篷 城市更 具有国 际性的 地方。 当威廉 兄弟渡 过顿河 前往撒 
里台 （成 吉思汗 的一个 重孙） 的 帐篷时 ，他 惊讶地 发现一 个聂斯 脱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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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督 徒主管 外交礼 仪而一 个圣殿 骑士对 众人侃 侃而谈 他在塞 浦路斯 
的 见闻。 继续往 东旅行 ，在 撒里台 的袓父 、伟大 的大汗 蒙哥处 ，他 遇到 
了 一个巴 黎金匠 ，一个 大马士 革来的 基督徒 ，一个 嫁给了 宫廷中 俄罗斯 
木匠 的法兰 克洛林 女子， 巴格达 、印度 、塞 尔柱突 厥来的 使者们 和一个 
想要 让蒙哥 皈依基 督教的 亚美尼 亚修士 36 。 

在鞑靼 蒙古支 配的时 代以前 ，北 方草原 上极少 出现欧 洲人。 内陆 
非 常危险 ，想 要踏足 这片土 地的无 畏旅行 者必须 诉诸诸 多灵巧 的手段 
来保 证自己 的安全 1235 年 ，四个 野心勃 勃的多 明我会 修士从 布达佩 
斯出 发寻找 匈牙利 人的古 老家园 （通 常认为 在伏尔 加河河 畔）， 想让他 
们仍未 皈依的 异教兄 弟皈依 基督。 他们从 多瑙河 顺流而 下进入 黑海， 
再航向 顿河。 在 水上平 安无事 ，但 是他们 到伏尔 加河的 陆路旅 程则险 
象 环生： 库曼部 族间互 相征战 ，草 原上 充满了 劫掠者 ，很 少有商 队或一 
同旅行 的伙伴 出现。 

随 着食物 和盘缠 的减少 ，他 们想出 了一个 新奇的 办法。 四 人中的 
两个自 愿卖身 为奴。 这 样剩下 的两个 能够获 得旅费 ，购买 更多的 粮食， 
继 续他们 传教的 任务。 这个 计划失 败了。 修士发 现他们 没有足 够的技 
巧吸 引买家 CD 他们 最多只 能激起 雕木头 勺子的 作坊的 兴趣。 结 果三个 
人放弃 ，只剩 下一个 充满勇 气的人 —— 朱利安 ，继续 向东。 他没 有找到 
匈牙利 人的亲 缘部落 ，但 是确实 找到了 文明。 在 伏尔加 河畔的 某处他 
遇见 了蒙古 大汗的 侦查骑 兵队。 他 惊讶地 发现这 个小队 的翻译 能说六 
种语言 ，包 括德 语和匈 牙利语 37 。 

在几十 年之间 ，从 这队 骑兵身 上表现 出的秩 序传播 到了整 个黑海 
地区。 在 连接黑 海和中 亚的商 业路线 行商的 人是如 此之多 ，以 至于意 
大 利人在 导游手 册中就 可以了 解它的 情况。 佛罗 伦萨的 一个银 行家， 
弗朗 西斯科 •佩 戈洛蒂 ，在 一本书 中为前 往东方 的商人 提供了 建议。 
该 书名为 《商 业的 实践》 （了心 Practice  of  )， 成书于 14 世纪 
早期。 书 中提到 ，身体 虚弱者 不能踏 上这趟 旅程。 从塔 纳到中 国可能 
需要 9 个 多月。 佩戈 洛蒂建 议商人 们把胡 子留长 ，这样 就不会 暴露他 
们 外国人 的身份 ，以防 不测。 但是 朱利安 兄弟和 他的伙 伴们所 经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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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辛当 时已不 常见。 “ 从塔纳 到卡塞 （Cathy)® 的 路程在 白天和 晚上都 
非 常安全 ，”他 写道。 在路上 四处可 见的武 装骑兵 小分队 就是鞑 靼蒙古 
帝国 对于道 路安全 的保证 38 。 

即使 有如此 多的国 际往来 ，鞑 靼蒙古 帝国基 本上依 然是一 个移动 
社会 ，主要 由牧人 组成， 冬天和 他们的 牲畜一 起向海 边迁移 ，夏 天则向 
北迁。 他们把 蒙古包 装在大 轮车上 在草原 上四处 游荡， 人站在 蒙古包 
的 门口掌 握方向 39 。 在 佩戈洛 蒂之后 的时代 ，另一 个商人 约萨法 •巴巴 
洛爬 上塔纳 的城墙 ，并记 录下了 他对于 游牧民 族迁徙 场景的 印象： 

打 头的是 （几百 头的） 马群。 之后 跟着的 是骆驼 和牛群 ，再之 
后是 六天也 走不完 的小型 牲畜。 这还是 我们目 力所及 的范围 。平 
原上 满是上 路的人 和牲畜 …… 我 们站在 城墙上 （因 为我们 把城门 
关 上了） ，到 傍晚时 已经 厌倦了 观看 他们。 4<> 


一千 年前的 旅行者 看到和 听到的 也是这 种景象 和声音 —— 车轴上 
实心 木轮的 吱吱声 ，直达 天际。 

中世 纪时期 ，蒙 古和平 使商 业和其 他接触 得以兴 
盛。 它为 欧洲商 业的起 飞搭好 了舞台 ，同 时激起 了欧洲 探险家 寻找去 
中国 的海上 路线的 热情。 然而 ，成 吉思汗 后继者 之间的 敌对意 味着所 
谓的 “和平 ”并不 是波澜 不惊的 。在 M 世纪 中叶， 鞑靼蒙 古帝国 已经变 
成各个 敌对封 地之间 的松散 联盟。 每个封 地都希 望能够 通过掠 夺对方 
的 牧群来 使自己 受益。 金帐汗 国就是 内部斗 争的牺 牲品。 东边 的大汗 
们 (包括 野心勃 勃的帖 木儿） 短时间 之内扩 展了他 们的控 制范围 ，却留 
下 了更没 有组织 的政治 真空。 中 国的明 王朝在 1368 年 推翻了 蒙古人 

的统治 ，通往 中国的 道路关 闭了。 

于是 ，经黑 海海港 城市进 行长途 贸易的 高潮持 续时间 并不长 ，大概 
是整个 14 世纪上 半叶。 这 一带的 鞑靼人 的政治 斗争和 通往东 方的海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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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商路 的开拓 降低了 塔纳和 卡法作 为国际 贸易中 心的重 要性。 但是在 
这段 有限的 时间内 ，人们 能够在 海洋和 草原之 间自由 来去。 自 希腊殖 
民时 代和罗 马帝国 时代开 始算起 ，这 还是第 一次。 变革总 伴随着 代价。 
这段时 间也为 一个不 受欢迎 的访客 打开了 大门。 这是每 个来到 黑海港 
口 的欧洲 人都不 熟识的 访客。 

自卡 法出发 的船只 


热 那亚和 威尼斯 各殖民 地的人 口主体 从来不 是意大 利人。 举例来 
说 ，卡 法意大 利人最 多的时 候也只 占全部 人口的 1/541。 希腊人 —— 通 
常指所 有的东 正教徒 ，包括 从爱琴 海到安 纳托利 亚讲希 腊语的 人和现 
在分类 的罗马 尼亚人 、塞 族人 、乌克 兰人等 等民族 —— 占 了相当 的一部 
分 ，还有 其他的 基督徒 和亚美 尼亚人 ，数 量不 断增长 的穆斯 林社群 ，北 
部海 岸来的 鞑靼人 ，北高 加索地 区的人 ，以 及安纳 托利亚 的突厥 人和黎 
凡特 的阿拉 伯人。 

虽然 他们在 商业交 易和货 运中通 力合作 ，但 这些族 群之间 的关系 
也 并不一 直是友 善的。 任何港 口城市 都非常 混乱， 黑海地 区也不 例外。 
为了一 件小事 、一 次交易 、一 个女人 ，加上 格鲁吉 亚和克 里米亚 葡萄酒 
的催化 ，争执 有时候 就升级 为暴力 冲突。 1343 年一 个闷热 的夏天 ，塔 
纳就发 生了这 么一起 事件。 

一个威 尼斯商 人安德 列奥罗 •奇 夫兰诺 ，据 说同当 地的一 个穆斯 
林奧 马尔扭 打在了 一起。 他们 争执的 原因没 有被记 录下来 ，但 是奥马 
尔死了 42 。 他 被谋杀 的消息 一传开 ，城中 的鞑靼 人就开 始攻击 威尼斯 
人 、佛罗 伦萨人 、热那 亚人和 加泰罗 尼亚人 —— 他们称 呼的法 兰克人 ，也 
就是 所有的 欧洲天 主教徒 —— 烧毁 商业区 和居民 区并威 胁到了 临近港 
口的仓 库区。 当地的 鞑靼可 汗听说 了这个 商人的 死讯后 封锁了 顿河河 
口的水 路交通 ，并且 下令对 远至克 里米亚 的意大 利殖民 地进行 复仇。 

这 场危机 的消息 最终传 到了烕 尼斯。 共和国 采取措 施进行 补救， 
使 顿河航 运得以 重开。 参议 院投票 通过驱 逐了奇 夫兰诺 ，并从 陆路向 
塔 纳派遣 了外交 使团重 新修补 关系。 而热 那亚人 则对讨 好当地 人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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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 他们 已经和 反复无 常的鞑 靼人打 过交道 —— 在这 个世纪 之初鞑 
靼人曾 经烧毁 了卡法 —— 并 且确信 ，要解 决问题 只能依 靠武力 ，而 不是 
外交上 的迁就 。 卡法 的热那 亚领事 鼓舞他 的威尼 斯同僚 ，两个 意大利 
团 体少见 地联合 在一起 ，汇集 他们的 资源， 在卡法 的城墙 后装备 起来， 
对 不可避 免的鞑 靼人进 攻严阵 以待。 

第二年 ，进 攻开 始了。 热那亚 人此时 已可在 军事上 与可汗 的军队 
相 匹敌。 他们对 海洋的 控制则 保证城 市的供 给不会 被轻易 切断。 尽管 
鞑靼 人控制 了从半 岛中心 地带到 海岸的 陆地， 1344 年 夏天至 1355 年， 
航运依 然十分 稳定。 鞑 靼人惯 于进行 短时间 的劫掠 ，他 们对可 能持续 
数年 的围城 失去了 耐心。 此时 ，一种 奇怪的 疾病在 可汗的 军队中 蔓延。 
热 那亚人 说这是 上帝的 干预。 但 是随着 越来越 多的士 兵倒下 ，可 汗发 
现他们 死了比 活着更 有用。 

他命 ，令手 下的军 官把尸 体装上 投石机 ，投入 城中。 这个战 术一度 
有效。 一些 卡法的 居民生 了同样 的病， 长出了 折磨鞑 靼士兵 的疖子 ，还 
伴有 剧痛。 但 是热那 亚人组 织了一 支队伍 ，在尸 体从天 上掉下 来之后 
尽快把 它投入 海里。 这 样似乎 阻止了 疾病的 传播。 渐渐地 ，可 汗厌倦 
了围城 ，正像 热那亚 人领事 预计的 那样。 威尼 斯人得 以回到 塔纳。 

但事情 并未就 此结束 ^ 从君士 坦丁堡 为被围 的城市 带去粮 食的船 

只在返 航时却 带回了 糟糕的 货物。 加 布里奥 •德 慕西 - 位 意大利 

公证员 声称曾 经待在 1347 年夏 天从卡 法幵出 的一艘 船上。 这 并不确 
定 ，但是 他的故 事的蓝 本可能 基于亲 历者的 证言。 他 报告说 ，许 多水手 

在旅途 中患上 了神秘 的疾病 ，并 且他 们停靠 到哪里 - 夏天在 君士坦 

丁堡 ，早 秋在西 西里， 1348 年 春天在 热那亚 —— 疾病都 从船上 快速地 
传播 到了市 中心。 感染 鞑靼军 队的 致命疾 病现在 通过海 路回到 了意大 
利 本土。 当德慕 西的船 在马赛 靠岸时 ，船 员们 都痩得 像骷髅 一样。 
“噢， 热那亚 ，为你 所做的 忏悔吧 。”他 写道 ，“我 们回到 家乡； 我们 的同胞 
和 邻居从 各处前 来欢迎 我们。 当我们 与他们 说话时 ，当 他们拥 抱并亲 

吻 我们时 ，我们 从嘴唇 间传播 死亡。 ”43 

到这个 世纪末 ，黑死 病已经 夺取了  2500 万人 的生命 ，可能 占到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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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人口的 1/4 以上。 瘟疫 当然之 前也出 现过。 类 似症状 的疾病 —— 化 
脓 的小泡 ，腺体 的肿胀 （引起 腹股沟 腺炎） ，几 天的 剧痛之 后无可 避免地 
死亡 —— 在 罗马时 期就已 经为人 所知。 但 是贸易 的开放 性和航 海的接 
触使疾 病能够 方便地 从欧亚 草原传 到西方 ，从黑 海不断 扩张的 城市中 
心 传到中 世纪欧 洲不断 成长的 城镇和 城市。 “在 斯基泰 北部肆 虐的疫 
病”， 拜占庭 皇帝约 翰六世 坎塔库 泽努斯 哀叹道 ，“不 仅入侵 了本都 …… 
而 且几乎 是整个 世界。 ”44 即 使是建 筑在骆 驼商队 和木头 船只上 的这种 
程度的 全球化 ，也 有其受 害者。 

科穆 宁帝国 

当 拜占庭 帝国被 第四次 十字军 东征的 成员扯 得四分 五裂时 ，竞争 
新罗马 的继承 者这一 头衔的 ，至 少有 四方。 十字 军帝国 控制着 君士坦 
丁堡 ，但是 与帝国 的传统 和之前 希腊皇 帝的施 政格格 不入。 希 腊北部 
新建 立了一 个帝国 ，但 是它很 快就被 扫平。 在 尼西亚 ，与 之前的 拜占庭 
皇帝 敌对的 家族在 等着回 到首都 、夺回 王位的 机会。 在遥远 的东方 ，另 
一个 被罢黜 的王朝 —— 科穆 宁以特 拉比宗 为首都 建立了 他们的 帝国。 
在 1261 年 ，尼西 亚皇帝 赶走了 拉丁人 ，回 到了 君士坦 丁堡。 与 热那亚 
人的盟 约保证 了复辟 的皇帝 的安全 ，代价 是热那 亚在新 帝国内 拥有商 
业 特权。 这 个王朝 —— 帕里 奥洛基 在奥斯 曼土耳 其帝国 来临之 前一直 
控制着 君士坦 丁堡。 但是即 使在帕 里奥洛 基胜利 之后， 特拉比 宗的科 
穆宁 依然在 黑海东 部保持 着他们 独立的 地位。 这 个状态 使拜占 庭的传 
统 在君士 坦丁堡 陷落于 奥斯曼 人之手 后得以 延续。 事实上 ，在 拜占庭 
帝国最 后的两 个半世 纪之中 ，特 拉比宗 一 ^ 而非君 士坦丁 堡才 是黑海 
地 区真正 的帝国 首都。 

科穆 宁家族 最初是 1057 年开始 统治君 士坦丁 堡的 皇族。 当他们 
在位时 ，这 是拜 占庭最 富有也 是最光 彩照人 的王朝 之一。 但是 在第四 
次十 字军东 征前的 20 年之中 ，他们 遇到了 困境。 一 场宫廷 政变在 
1185 年推翻 了他们 的统治 ，扶持 了一个 敌对的 家族； 许 多科穆 宁王朝 
中的重 臣都被 杀害。 最 后的科 穆宁皇 帝的两 个婴儿 ，亚 历克赛 和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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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送往 高加索 地区。 他们被 格鲁吉 亚女王 塔玛尔 接收。 拜占庭 和格鲁 
吉亚 王室一 直保持 着亲密 的关系 ，他 们的军 事联盟 为联姻 所加强 。而 
科 穆宁同 巴格拉 提奥尼 —— 塔玛尔 所属的 格鲁吉 亚王朝 有特别 紧密的 
联系。 女王事 实上就 是这两 个科穆 宁婴儿 的姑妈 45 。 

拥有 同格鲁 吉亚王 室的亲 密关系 对于科 穆宁来 说是幸 运的。 不仅 
是因 为这种 关系拯 救了家 族免于 被灭绝 ，而 且因为 在当时 ，格鲁 吉亚可 
能 是这一 地区最 强大的 国家。 在早些 时候， 国王大 卫二世 （“中 兴 者”， 
1089  —  1125 年 在位） 把内地 的格鲁 吉亚和 阿伯卡 茨的沿 海地区 联合成 
了一个 基督教 国家。 大卫 的后代 之一， 塔玛尔 （1184  —  1213 年 在位） 在 
这个 成功的 基础上 幵创了 中世纪 格鲁吉 亚王国 的黄金 时代。 她 进一步 
拓 展国家 的边界 ，同邻 国结成 了同盟 ，并且 建立了 从巴尔 干地区 到里海 
地区 经济和 军事力 量最强 的国家 —— 事实上 ，比 任何在 1204 年 拜占庭 
被分割 之后产 生的小 国都要 强大。 在她的 庇护下 ，两个 被流放 的科穆 
宁男孩 可能不 仅以希 腊语还 以格鲁 吉亚语 为母语 ，在塔 玛尔奢 华的宫 
殿里 被养育 成人。 

在这两 个兄弟 20 多岁时 ，拜 占庭 落入了 拉丁人 之手。 没有人 知道为 
何他们 能够拥 有特拉 比宗。 可能 是他们 的姑妈 交给他 们的。 塔玛 尔一直 
因为 在位的 拜占庭 皇帝亚 历克赛 抢走了 她给 阿托斯 山的修 道士的 一笔不 
小 的馈赠 而同他 不和。 在拉丁 入侵造 成的混 乱之中 ，她 可能 找到一 个机会 
攻 占了特 拉比宗 —— 拜 占庭在 东部最 重要的 港口作 为补偿 46 。 无论 如何， 
在 1204 年 的舂天 ，一 支在亚 历克赛 和大卫 指挥下 的军队 从格鲁 吉亚的 
陆 路出发 ，攻占 了这座 城市。 可能没 有发生 太大的 战斗。 这座城 市一直 
享有 一定程 度上的 自治， 而 且即使 是拜占 庭在黑 海对面 的领土 —— 克尔 

涅索斯 和其他 克里米 亚港口 - 可 能也没 有特拉 比宗这 样的自 治 程度， 

尤其是 在贸易 伙伴意 义上。 当科 穆宁进 入城市 的时候 ，他 们不仅 占领了 
城市 本身， 还占有 了它在 黑海对 面的克 里米亚 的贸易 伙伴。 

弟弟大 卫继续 沿着海 岸行军 ，占 领了 西至赫 拉克里 亚本都 卡的诸 
港口 并威胁 到尼西 亚帝国 的领土 ^ 他可能 希望进 攻占领 君士坦 丁堡的 
十 字军。 然而 大卫在 西部的 冒险导 致他在 战斗中 死亡， 也结束 了该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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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的领土 扩张。 于是 ，在 1214 年左右 ，由 亚历克 赛独自 统治的 特拉比 
宗帝 国的边 界从西 部的锡 诺佩一 直延伸 到格鲁 吉亚。 依 靠这条 海岸线 


的和克 里米亚 的领土 —— 大致 就是米 特里达 悌的旧 本都王 国的领 
地 —— 亚历克 赛的继 承者赢 得了头 衔“全 东方的 、伊 比利亚 （即 西南高 
加索） 、海 外土地 (在 克里 米亚） 的皇 帝和共 主”。 由于这 个王朝 与这个 
新 国家的 形成息 息相关 ，因此 该国皇 帝往往 就简称 自己为 “伟大 的科穆 
宁 ’’（megas  Komnenos)  0 

和大 多数帝 号一样 ，“伟 大的科 穆宁” 也是夸 张的。 特拉比 宗一度 
向格 鲁吉亚 进贡。 在亚历 克赛在 位的最 后一段 时间中 ，北 方的 克里米 
亚 领地已 经开始 脱离特 拉比宗 的控制 •，鞑 耝和意 大利人 很快控 制了那 
里。 但是 在他们 有限的 政治和 地理边 界内， “伟大 的科穆 宁”还 是创造 
了一个 在许多 外人看 来非常 伟大的 国家。 它混合 了东方 的奢华 和东方 
基 督教超 世俗的 虔诚。 在特 拉比宗 帝国极 盛时期 （13 世纪 20 年代到 
14 世纪 30 年代） ，它 保持着 同整个 近东和 许多欧 洲强国 的外交 关系。 
皇帝 甚至接 见过英 格兰国 王爱德 华一世 的大使 47 。 城市 的位置 正好能 
够利 用同波 斯的陆 路贸易 路线。 尽管 其天然 海港并 不是非 常理想 ，但 
皇帝们 还是允 许意大 利商人 在东部 郊区建 造港口 设施。 

就像历 史学家 安东尼 •布 赖尔注 意到的 ，许 多拜访 特拉比 宗的旅 
行者 最初是 通过海 路到达 ，等待 他们的 景象令 人惊异 48 。 直到 船只靠 
得非常 近之前 ，城 市都会 被海岬 挡住。 首 先映入 眼帘的 会是城 市西部 
最主要 的献给 圣智的 教堂的 钟楼。 然后就 是整个 城市的 全景： 一簇簇 
建筑 在一道 道灰色 峭壁上 的建筑 ，其 间是水 流不断 的深深 的河谷 。本 
都山 脉是其 背景。 花园、 葡萄园 和果园 覆盖着 城市的 山坡。 木 桥把人 
们带过 河谷， 进入城 墙内。 城墙里 是一群 群紧靠 着城堡 的木头 房子和 
金色的 科穆宁 皇宫。 皇帝 在下城 靠海的 地方为 船只建 造了一 道防波 
堤， 但是商 业旅行 者还是 会在东 部郊区 上岸。 热 那亚人 和威尼 斯人围 
绕 着一个 小港湾 建造了 港口和 仓库。 在这 个活跃 的商贸 中心， 旅行者 
可以 找到工 场和航 运公司 ，一 个拥挤 的巴扎 ，面向 陆路商 队开设 的旅馆 
和 一系列 为亚美 尼亚人 、天主 教徒和 其他人 开设的 教堂和 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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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上） 壮观 的苏美 拉修道 
院， 位于港 口城市 特拉比 宗的内 
地。 苏美拉 修道院 是在特 拉比宗 
的皇 帝的庇 护下得 益的主 要教会 
机构 之一。 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 
希腊 语基督 徒消失 之前， 苏美拉 
修道 院都是 黑海内 陆希腊 文化生 
活的 中心。 

图 6  (左） 一个 穿传统 服饰的 
切尔 克西亚 女人， 对于奥 斯曼帝 
国和 19 世 纪欧洲 来说的 异国风 
情要素 之一。 从北 部和东 北部海 
岸到安 纳托利 亚 （常 常之 后就转 
往 欧洲） 的 男女奴 隶贸易 是早期 
奥斯 曼黑海 经济的 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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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出 发探索 城市和 其周边 的旅行 者来说 ，更 大的 奇观在 等着他 
们。 圣 智教堂 （也就 是圣索 菲亚大 教堂） 比它在 君士坦 丁堡的 姐妹要 
小 ，但是 一样令 人印象 深刻。 它有独 立的钟 楼和光 辉四射 的壁画 
科穆 宁的宫 殿坐落 于城市 的上半 部分。 地板 由大理 石铺成 ，柱 廊厅有 
奢华 的金色 拱顶， 上面有 星形的 装饰。 墙 壁上挂 有历任 皇帝的 肖像和 
他 们的功 绩介绍 5°。 更 靠近内 地的是 许多著 名的修 道院。 它们 因科穆 
宁家族 给予的 免税特 权和土 地馈赠 而变得 富有。 苏美拉 修道院 是特别 
受 朝圣者 欢迎的 一个。 这座 修道院 坐落在 半山腰 ，常常 被底下 河谷茂 
密的森 林产生 的迷雾 环绕。 修 道院于 10 世 纪建立 ，保存 着著名 的“全 
圣的雅 典娜” 的塑像 ，据 说这是 圣路克 亲手描 画的仅 有的几 件原作 
之一 51 。 

科穆宁 比任何 其他拜 占庭时 代的王 朝享有 更长不 间断的 统治时 
间。 他们 宫廷的 荣光令 无数欧 洲的使 节印象 深刻。 这些 使节是 前来同 
皇帝建 立贸易 和外交 关系， 或是仅 仅前来 拜访这 位基督 教世界 边缘的 
统治 者的。 路易 •冈 萨雷斯 •德 •克拉 维吉奥 ，一位 西班牙 国王的 大使， 
在 1404 年春拜 访了特 拉比宗 ，同 伟大 的科穆 宁曼纽 埃尔三 世会面 。皇 
帝穿着 华丽的 帝袍， 戴着修 饰得很 好的貂 皮高帽 ，上 面还插 着鹤毛 ，接 
见了他 52。 这令 他印象 深刻。 然而 无论是 宫廷的 富有还 是王朝 的长寿 
都建 筑在特 拉比宗 帝国的 两个特 征上。 这 两个特 征以现 代的眼 光看非 
常 奇怪地 互相矛 盾着。 

首先 ，特 拉比宗 帝国不 是一个 像君士 坦丁堡 的皇帝 统治下 的那样 
多 语言和 多宗教 的国家 。 它主 要是一 个希腊 国家。 也就 是说， 它的文 
化主要 建立在 希腊语 的旧拜 占庭帝 国的传 统之上 ，即使 科穆宁 时代这 
种文化 被称为 “罗马 文化” （科 穆宁皇 帝和他 们的属 民都未 曾使用 “希腊 
的”这 一术语 描述他 们的语 言和文 化）。 帝 国的心 脏不位 于沿海 的城市 
而是 在内地 ，在 从海岸 一直延 伸到山 脉间的 葱绿河 谷中。 这一 地区被 
称为 马祖卡 (现 在土耳 其的马 吉卡） ，正位 于特拉 比宗和 大不里 士的商 
路必经 之途。 其人 口分散 于一系 列小村 庄和农 业社区 之中。 他 们放牧 
牲畜 ，种 植出口 到海岸 地区的 谷物。 这个 地区像 苏美拉 这样拥 有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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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修 道院不 仅提供 了稳定 的行政 秩序， 还帮助 在当地 的人口 中保存 
一 种文化 认同。 这种 认同扎 根于古 老的希 腊化东 方传统 ，但是 在引入 
基督教 的过程 中有所 转变。 他们也 保持着 同安纳 托利亚 人民和 文化的 
联系。 袓卡 是黑海 周边唯 一一 个保持 了可从 20 世纪上 溯至古 典时代 
的希腊 语传统 的主要 地区。 在中世 纪晚期 ，希腊 语基督 徒在特 拉比宗 
以南的 内地人 口中占 90%; 到 1920 年 他们仍 占人口 总数的 2/353。 直 
到 20 世纪 20 年代希 腊土耳 其战争 之后的 驱逐运 动才彻 底消灭 了这些 
人口。 

另一 个主要 的特征 —— 这个特 征比其 他任何 原因都 更好地 解释了 
科穆宁 王朝在 政治和 经济上 的成功 —— 是 帝国同 安纳托 利亚的 穆斯林 
埃米 尔保持 了紧密 的关系 。自 11 世 纪以来 ，本都 山脉另 一边的 土地由 
一系 列的突 厥民族 居住着 ，有 些游牧 ，有些 在主要 城市中 定居。 有点讽 
刺的是 (起码 是从现 代角度 看来） ，拜 占庭各 地区势 力中最 “希腊 化”的 
一支却 同时又 是与内 地的我 们今天 称为突 厥人的 民族关 系最紧 密的； 
但是对 于科穆 宁和其 他许多 政治领 袖来说 ，基督 徒和穆 斯林之 间的鸿 
沟是 可以跨 越的。 如果通 过联姻 能够获 得政治 、经 济或军 事上的 优势， 
科穆 宁不会 迟疑。 事实上 ，严 谨的 天主教 徒佩罗 •塔 富尔在 15 世纪早 
期 拜访这 座城市 的时候 就对这 种情况 表示了 不满。 

同安 纳托利 亚的土 库曼人 的联系 ，以 及与其 他像伊 尔汗国 和金帐 
汗国这 样的穆 斯林汗 国的联 系非常 广泛。 这使得 许多王 朝的血 脉互相 
融合。 举 例来说 ，在 统治年 限最长 的科穆 宁皇帝 亚历克 赛三世 （I349  — 
1390) 时期， 特拉比 宗帝国 陷在了 一个包 括整个 近东的 政治婚 姻系统 
中。 皇帝的 一个姐 妹嫁给 了库特 鲁伯格 —— 白 羊王朝 土库曼 人的酋 
长 ，另一 个姐姝 嫁给了 另一个 土库曼 埃米尔 —— 哈 奇-奥 马尔； 亚历克 
赛 的女儿 嫁给了 哈奇- 奥马尔 的儿子 —— 苏莱曼 ，另 外两 个女儿 嫁给了 
埃尔 袓鲁姆 和里曼 尼亚的 埃米尔 ，在后 者死后 ，这 个女儿 又嫁给 了拜占 
庭皇帝 —— 约 翰五世 帕勒奥 洛古斯 ，还有 的女儿 嫁给了 白羊王 朝库特 

鲁伯格 (现 在成 了亚历 克赛的 连襟） 的 儿子和 巴格拉 特四世 - 格鲁吉 

亚 国王。 通过这 些联姻 ，亚 历克 赛成为 了两个 土库曼 埃米尔 的连襟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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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四个 的岳父 ，又 是拜 占庭皇 帝和格 鲁吉亚 国王的 岳父。 特拉 比宗最 
珍贵 的出口 品毫 无疑问 是女人 54 。 

亚历 克赛的 统治标 志了特 拉比宗 命运的 高峰。 复杂 的王朝 联姻系 
统使帝 国和它 的邻国 间保持 和平。 当帝国 发生内 乱时， 例如一 场宫廷 
政变或 是意大 利商人 的叛乱 （这些 担心都 是有理 由的） ，王 朝可 以依赖 
于一 系列强 大的姻 亲国。 然而 ，还有 另一个 威胁亚 历克赛 没有预 见到， 
那 就是在 西面的 另一股 穆斯林 势力的 崛起。 在亚 历克赛 死后的 半个世 
纪 ，这 将会成 为特拉 比宗皇 帝最为 担心的 国家。 


特齐亚 


在 中世纪 ，水手 们到达 的那个 地方叫 什么取 决于他 们在哪 个时期 
抵达 那里。 当意大 利人第 一次在 黑海展 开商业 活动时 ，他 们互 相指称 
的是去 “罗马 尼亚” 做生意 —— 也 就是去 新“罗 马人” 的帝国 ，定 都于君 
士坦 丁堡的 那个。 然而在 14 世 纪中叶 ，“罗 马尼亚 ”从威 尼斯和 热那亚 
的记 录中消 失了。 拜 占庭帝 国当然 继续生 存了一 个世纪 ，但是 当水手 
从亚得 里亚海 启程的 时候， 他 们现在 是前往 一个叫 做“特 齐亚” 
(Turchia) 的地方 55。 突厥人 一直在 黑海海 岸出现 ，从拜 占庭中 期的佩 
切 涅格人 到安纳 托利亚 的土库 曼埃米 尔和帝 国晚期 的鞑靼 蒙古人 。但 
是意 大利人 所指的 “特齐 ”特指 的是一 个族群 —— 奧 斯曼家 族的人 ，奧 


斯 曼人。 

对 于奧斯 曼帝国 起源的 传统说 法强调 宗教是 帝国势 力扩张 的主要 
动力： 奥 斯曼武 士由他 们的伊 斯兰信 仰驱动 ，不 仅仅是 为了苏 丹夺取 
土地。 但是 实际的 图景远 远比这 复杂。 奥 斯曼原 本是一 个不起 眼的边 
境王朝 ，由 拜占庭 农夫和 土库曼 游牧人 组成。 他 们部分 接受了 伊斯兰 
教， 另外 一些依 然是基 督徒， 另外此 地还有 些行商 、穆 斯林 学者和 希腊、 
亚美尼 亚和其 他镇民 一一事 实上， 其构成 状况与 安纳托 利亚各 处的其 
他 土库曼 边地埃 米尔国 的文化 混合状 况差别 不大。 他们 同相邻 的穆斯 
林作 战的时 间几乎 和他们 与基督 教国家 作战的 时间一 样多。 在 任何情 
况下 ，此地 哪怕最 虔诚的 伊斯兰 教徒所 遵循的 ，也 同中世 纪伊斯 兰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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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例 如大马 士革或 是巴格 达的想 法相去 甚远。 最 重要的 ，没有 早期的 
拜占庭 记录提 到奧斯 曼人试 图为了 信仰而 征服， 即使拜 占庭人 自己应 
该 就是这 种宗教 狂热的 目标。 安拉 的武士 同异教 徒作战 的想法 事实上 
是后 来的奥 斯曼历 史学家 发明出 来的。 一 旦奥斯 曼人在 14 世纪和 15 
世纪获 取了一 个真正 的帝国 —— 征服了 巴尔干 和君士 坦丁堡 —— 他们 
就需要 制造一 种对于 过去的 解释， 能够将 他们异 端的游 牧袒先 重塑为 
虔诚的 穆斯林 56 。 之 后的欧 洲历史 学家仅 仅是全 盘接受 了奧斯 曼人对 
于 自己的 宣传。 

早 期的奥 斯曼人 在一个 重要方 面同其 他的土 库曼埃 米尔国 完全不 
同 ，那就 是他们 的地理 位置。 他 们的土 地邻接 着拜占 庭帝国 的边缘 ，而 
拜占庭 帝国的 领土在 14 世纪 已经萎 缩到君 士坦丁 堡和海 峡周边 。奥 
斯曼人 的领土 正位于 其东面 ，在古 老的卑 斯尼亚 地区。 这个位 置使他 
们 能够接 触到肥 沃的耕 地和相 对较为 富裕的 城镇。 这些 在畜牧 提供的 
食物和 其他产 品产量 下降时 都可供 劫掠。 但是这 些也意 味着奥 斯曼人 
同 名义上 承认拜 占庭帝 国为宗 主的希 腊语基 督徒有 密切的 接触。 渐渐 
地， 这种关 系发展 为一种 合作。 奧 斯曼苏 丹为这 个历来 政治不 稳定的 
地区 提供了 一定的 秩序。 即 使是君 士坦丁 堡的皇 帝也喜 欢奧斯 曼人胜 
于其 他的西 方势力 —— 十 字军和 巴尔干 国王们 —— 他们 不断地 威胁彻 
底扫 除罗马 的残留 。在 14 世 纪早期 ，两个 进程在 拜占庭 的东部 边境同 
时 开始： 在拜 占庭控 制较弱 的外围 地区， 与他们 建立的 国家同 名的奥 
斯曼人 开始进 行从游 牧劫掠 者到定 居者的 转型; 拜占庭 的农民 和镇民 
被奥斯 曼的文 化和政 治系统 （名义 上是伊 斯兰教 但是同 时容忍 其他宗 
教 ，是定 居农业 和游牧 体系的 混合） 所吸收 ，这一 体系对 威胁其 国家的 
力量时 刻保持 警戒。 

在整个 14 世纪中 ，奥 斯曼帝 国不断 地扩张 他们的 领地。 他 们攻占 
了罗姆 塞尔柱 人的古 老边疆 地区， 并且开 始对马 尔马拉 海对面 色雷斯 
和巴 尔干南 部的大 公国和 王国进 行夏季 远征。 通 常他们 都与急 于摆脱 
塞 尔维亚 和保加 利亚的 那些麻 烦统治 者的君 士坦丁 堡的皇 帝联盟 。当 
奥斯 曼人成 功时， 其原因 不是因 为他们 的粗野 或是宗 教狂热 一 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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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征 通常是 许多欧 洲人对 “奥斯 曼枷锁 ”的经 典印象 —— 而是 因为他 
们完美 的政治 手腕。 事实上 ，没 有一场 14 世 纪的大 型战役 （包 括著名 
的于 1389 年 6 月在 科索沃 土地上 发生的 战役) 一 方只有 穆斯林 而另一 
方全由 基督徒 组成， 更别说 是泾渭 分明的 “土耳 其人” 、“希 腊人” 和“塞 
族人 ”了。 在 中世纪 ，这些 词的含 义与其 现代含 义并不 相同。 这 些战争 
是在互 相竞争 的敌对 政治联 盟间进 行的。 这些联 盟跨越 了语言 、族 群、 
地 区甚至 是亲属 关系的 界线。 几乎 从中欧 到中亚 的每个 王室都 在某些 
程度上 纠缠在 一起。 事实上 ，君 士坦 丁堡的 征服者 ，苏丹 穆罕默 德二世 
对拜 占庭皇 位的要 求有一 定的合 理性： 他 是一个 多世纪 以来数 个拜占 
庭公 主和奥 斯曼苏 丹联姻 的后代 57 。 

在 15 世纪 早期， 另一个 强大但 是短命 的征服 者蒙古 大汗帖 木儿， 
扭转了 奥斯曼 人在安 纳托利 亚的征 服趋势 ，恢复 了这个 地区在 奥斯曼 
势力扩 张之前 的一系 列小型 埃米尔 王国的 系统。 但是这 个挫败 使苏丹 
国的 重心转 向西方 。 奥斯曼 人把他 们的首 都从布 尔萨迁 到了色 雷斯地 
区 的亚得 里亚堡 (现 代土 耳其的 埃迪尔 内）。 从这 个城市 的建筑 样式的 
改变就 可以看 出奥斯 曼人从 塞尔柱 人的模 仿者到 兴建自 己的近 代帝国 
的 转型。 在城市 的中心 ，三座 壮观的 清真寺 拥有三 种不同 的建筑 形式， 
每种 形式代 表了奥 斯曼帝 国意识 的不同 阶段。 建于 H47 年的 老清真 
寺的 特点是 四方的 分割和 低矮的 圆顶。 这 是奥斯 曼人从 罗姆塞 尔柱人 
那里 继承下 来的典 型建筑 风格。 就 在广场 的对面 ，三 层楼座 清真寺 
(1447) 在其 中的一 个光塔 上有三 层楼座 (该清 真寺也 得名于 此）。 明显 
地 ，奥 斯曼人 已经把 拜占庭 的建筑 技术和 风格同 他们原 有的风 格结合 
在了 一起。 不再 是几个 低矮的 圆顶建 筑在承 重墙上 ，取 而代之 的是一 
个 直指天 际的巨 大圆顶 ，由一 个高高 的鼓状 物支撑 ，就像 君士坦 丁堡的 
圣菲亚 大教堂 一 '样 D 在 中央广 场的东 北边裏 立着壮 丽的 塞利米 耶清真 
寺 （1575) ， 它 是奥斯 曼的大 师级建 筑师思 南最好 的作品 ，在 迀都 君士坦 
丁 堡一个 世纪后 建成。 它散发 着光芒 的尖塔 ，对称 的设计 、广阔 的内部 
空间 和错落 有致的 外部建 筑标志 着奥斯 曼人作 为帝国 建设者 的黄金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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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 在几十 年之后 ，奧斯 曼人就 从亚得 里亚堡 向君士 坦丁堡 发动了 
最后的 攻击。 这并不 是因为 拜占庭 同奥斯 曼的关 系变得 紧张， 而是因 
为 拜占庭 作为奥 斯曼的 盟友已 经无足 轻重。 奥斯 曼人不 仅可以 从巴尔 
干和安 纳托利 亚召集 起比拜 占庭庞 大得多 的军队 ，而且 他们开 始组建 
了一 支强大 的海军 。 在 1405 年帖木 儿死后 ，奧斯 曼人重 新控制 了安纳 
托利亚 ，包括 爱琴海 的海岸 地区和 马尔马 拉海。 在这 些地区 ，奥 斯曼人 
利用承 认了他 们宗主 权的海 岸社区 的航海 传统。 这些人 包括我 们现在 
所称的 希腊人 、意 大利人 、基 督徒和 穆斯林 ，甚至 有些在 海上旅 行过的 
前 土库曼 游牧民 ，或者 是皈依 了伊斯 兰教的 说希腊 语的人 ，或者 是以上 
任何的 组合。 

到 15 世 纪早期 ，奥斯 曼人已 经拥有 自己的 海军。 他 们在加 利波利 
建立了 一个兵 工厂， 并且利 用爱琴 海上的 航海社 群的经 验制造 船只。 
不久， 奥斯曼 海军控 制了意 大利在 爱琴海 的财产 ，包括 许多他 们当做 
攻击 基地的 战略性 岛屿。 迅速成 长的海 军力量 最后成 了征服 君士坦 
丁堡 —— 这个奧 斯曼土 耳其帝 国的长 期战略 目标的 关键。 从 他们在 
加 利波利 的军械 库出发 ，奧斯 曼帝国 控制了 达达尼 尔海峡 。在 H 世 
纪 90 年代 左右他 们已经 在博斯 普鲁斯 海峡建 造了一 座堡垒 来限制 
君士坦 丁堡向 黑海的 出口。 第二 座海峡 对面的 堡垒于 1452 年 完工， 
保证了 奧斯曼 帝国对 于海峡 的完全 控制。 这样 奧斯曼 人的船 只就能 
够自由 驶过这 两道海 峡了。 

1453 年春 ，奧斯 曼帝国 勒紧了 套在拜 占庭脖 子上的 绳索。 苏丹 
穆 罕默德 二世命 令他的 军队从 色雷斯 向君士 坦丁堡 进军。 他 位于博 
斯普鲁 斯海峡 的舰队 试图占 领港口 ，但 是拜占 庭人用 古老的 锁链战 
术 驱赶了 它们。 之 后苏丹 命令把 船抬到 小车上 ，运过 城市北 边的高 
地 ，然 后溜进 了位于 锁链内 侧的金 角湾。 港口充 满了奧 斯曼的 战船， 
而敌 人的士 兵从城 墙的缺 口处不 断涌入 ，拜占 庭很快 就被打 败了。 
穆 罕默德 二世在 5 月 29 日进入 城内。 他把城 市交给 手下的 士兵劫 
掠， 但是特 别命令 船只制 造厂不 得受到 损坏。 它们现 在为苏 丹自己 
的海军 服务。 很快 ，这 支海军 就要进 入黑海 ，进 行在黑 海上的 第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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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东方来 的大使 


即使在 君士坦 丁堡陷 落之后 ，特 拉比 宗的皇 帝依然 在位。 他们现 
在是最 后的拜 占庭王 朝了。 欧 洲的政 治领袖 对于他 们还有 些兴趣 。科 
穆宁不 仅拥有 一个受 人尊敬 的王朝 的遗产 ，他们 也占据 着绝佳 的地理 
位置。 他们 在奥斯 曼帝国 背后， 这是一 个重要 的战略 位置。 就 在穆罕 
默德二 世征服 君士坦 丁堡后 不久， 欧洲就 准备发 起一次 新的十 字军东 
征来帮 助科穆 宁王朝 重新夺 回这座 城市。 这个计 划及其 主要发 起入之 
一鲁 多维科 •达 博洛 那最终 的命运 ，足以 说明当 时西方 世界对 于黑海 
周边的 了解有 多么少 ，或 者更确 切地说 ，从 一个多 世纪以 前商业 鼎盛的 
地中海 世界还 与之保 持着紧 密的经 济接触 以来， 他们忘 记了多 少原本 
知晓 的事情 。在 15 世纪 60 年代， 鲁多维 科把西 欧的国 王们都 卷入了 
一 场把君 士坦丁 堡从穆 斯林征 服者手 里解放 的巨大 阴谋中 59 。 

鲁多维 科的早 年经历 难以得 知： 但是 似乎他 早就作 为通晓 东方基 
督教 王国的 专家而 闻名。 他 可能作 ^ 佛罗 伦萨的 大使去 过印度 和埃塞 
俄 比亚。 不管 怎么看 ，在 15 世纪 50 年代他 似乎的 确学识 够渊博 ，可受 
命 担任教 皇派往 照管所 有东方 的基督 教徒的 代表： 东正教 ，亚 美尼亚 
派 ，马 龙派， 格鲁吉 亚人和 特拉比 宗的科 穆宁。 他 是否真 去过这 些遥远 
地 区尚不 得而知 ，但是 他宣称 去过了 。在 1460 年， 他回到 了欧洲 ，自封 
为东方 基督世 界的代 言人。 他 甚至带 回来许 多东方 的大使 ，请 求教皇 
和欧 洲的君 主对奧 斯曼帝 国发动 十字军 征战。 

鲁多 维科的 使节团 首先与 神圣罗 马帝国 皇帝腓 特烈三 世会面 ，后者 
被说 服组织 一支十 字军。 之后他 们前往 威尼斯 、佛罗 伦萨和 巴黎。 在每 
个 地方， 大使都 会向宫 廷陈 述基督 教徒反 对奧斯 曼 帝国的 故事， 表达他 
们 希望与 西方国 王的军 队联手 ，从 君士坦 丁堡赶 走奥斯 曼人的 愿望。 

随着 使团在 欧洲各 地游走 ，接 待鲁多 维科的 人开始 对他带 来的那 
群奇 怪的代 表感到 越来越 怀疑。 鲁 多维科 有表演 过火的 倾向。 最初， 
他 带来了  6 个从东 方来的 使者， 包括格 鲁吉亚 国王的 代表。 当 时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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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 会面的 记录把 其中一 个代表 的名字 记录为 custopa,  costopa, 

custoda ,  chastodines 和 cossodan - 这可 能是编 年史家 不同的 拼写， 

或是鲁 多维科 对于真 实名字 的加以 想象的 结果。 当他 们抵达 意大利 
时 ，另一 个叫做 米切利 •德利 •阿 里吉耶 里的人 加入了 他们。 他 宣称自 
己不仅 是但丁 的后裔 ，而且 是伟大 的科穆 宁家族 特拉比 宗的大 卫的使 
节。 当这 个团队 到达罗 马时， 他们又 添了两 个新的 信使： 一个 是西里 
西亚 亚美尼 亚人， 他穿着 大披风 ，戴 着尖顶 帽并带 着一种 令人印 象深刻 
的 乐器。 另一个 是白羊 王朝土 库曼人 的大使 —— 奇 怪的是 ，他 们看起 
来 都与之 前被介 绍为格 鲁吉亚 大使的 人非常 相像。 

•  人 们蜂拥 而至， 围观这 群奇特 的人。 在每 个他们 落脚的 地方， 宫廷 
都被 迫提供 食物、 住宿和 礼物。 这 些都花 费公共 资金。 鲁多维 科自己 
从欧 洲的统 治者处 收取了 赞扬和 馈赠。 教 皇庇护 二世将 他提名 为安条 
克 牧首。 受到这 些成功 的鼓舞 ，鲁 多维科 增加了 更多的 大使作 为他的 
随从。 当他 们抵达 法国时 ，这 群人练 习了如 何使群 众感到 惊奇。 大使 
们会 从展示 他们与 众不同 的发型 —— 同方 济各修 会独特 的削发 式有些 
相像 —— 开始 ，而亚 美尼亚 大使用 他的乐 器吹奏 独特的 曲调。 当他们 
在 1461 年 5 月来到 巴黎时 ，这群 人中甚 至添加 了一个 牧师约 翰的大 
使 。 而约 翰只是 一个传 说中的 基督教 君主， 他的王 国据说 (有不 同的版 
本) 位于 里海或 是中亚 或是印 度或是 中国。 在各 国君主 处得到 派兵和 
提供其 他支持 的保证 之后， 鲁多维 科的团 队回到 罗马最 后同教 皇进行 

会面。 

在这时 ，庇护 二世已 经开始 怀疑： 这些“ 大使们 ”似乎 在取悦 公众， 
满足贪 得无厌 的胃口 和向欧 洲的君 主献媚 上花了 太多的 时间， 而对于 
他 们之前 拥护的 军事事 业不太 热心。 当他们 终于在 U61 年 8 月回到 
意 大利时 ，庇 护二世 揭穿了 他们的 伪装。 他拒绝 给予鲁 多维科 安条克 
牧首的 委任状 ，并 把他和 他的随 从作为 江湖骗 子抓了 起来。 鲁 多维科 
重申了 他坚定 的信仰 ，但 是在 庇护二 世能够 釆取行 动之前 逃离了 罗马。 
使团解 散了。 鲁多维 科的名 字在许 多文献 中出现 ，直到 15 世纪 晚期他 
才销声 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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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 到遥远 的距离 ，” 庇护二 世在他 同鲁多 维科最 后一次 会面之 
后写道 ：“就 有充足 的机会 来进行 欺骗， 而真相 很少被 发现。 ”6° 鲁多维 
科的任 务的真 正目的 到底是 什么？ 也许是 商业。 他可能 认为帮 助驱赶 
奧斯曼 人可帮 助同他 有联系 的佛罗 伦萨人 获得贸 易特权 ，就像 热那亚 
人在 1261 年 帮助拜 占庭人 之后获 得了威 尼斯人 的地位 一样。 鲁多维 
科可能 从与该 地区新 强国的 联系中 获益。 这 甫能也 是他同 米切利 •德 
利 •阿里 吉耶里 联系的 原因。 这人 可能是 一个希 望同特 拉比宗 的科穆 
宁 王朝建 立商业 往来的 佛罗伦 萨商人 61 。 各 种各样 的“大 使”可 能是在 
基督 教东方 的方济 各会传 教士。 他 们被鲁 多维科 宣称的 为天主 教徒解 
放 君士坦 丁堡的 前景所 吸引。 当他 开始旅 程时， 鲁多维 科对这 个计划 
能够生 效信心 满满： 他个人 的利益 似乎与 欧洲各 国同特 拉比宗 和土库 
曼埃米 尔联盟 对抗奥 斯曼威 胁的利 益非常 相符。 但是随 着他穿 过欧洲 
的旅程 的进行 ，他 赚钱 或是发 起一场 新的十 字军的 机会很 快就消 失了。 

到 1461 年春天 ，苏丹 穆罕默 德二世 幵始集 合他的 舰队， 可能有 
300 艘船 之多。 其中有 些是新 造的， 有些是 捕获的 意大利 船只。 他组 
织他 的军队 准备一 场新的 战役。 3 月他离 开了在 亚得里 亚堡的 宫殿向 
东进发 ，穿 过安 纳托利 亚同军 队主力 会合。 他 们首先 向锡诺 佩进军 ，轻 
易 地从土 库曼酋 长的手 里取得 了它。 当军 队穿过 安纳托 利亚时 ，舰队 
沿着海 岸向东 航行， 然后向 北进入 黑海。 

在夏末 ，舰队 在海岬 处下锚 ，穆 罕默德 命令他 的步兵 冲下山 冈攻击 
特拉 比宗。 在 8 月 15 日的 滂沱大 雨之中 —— 两个世 纪之前 ，拜 占庭就 
在这一 天摆脱 了占领 君士坦 丁堡的 十字军 —— 特 拉比宗 皇帝向 苏丹投 
降 ，未 发一枪 一弹。 可惜 鲁多维 科这个 时候还 不可能 知道， 当他于 
1461 年 夏末长 途跋涉 至罗马 ，希望 能够就 与伟大 的科穆 宁联盟 一事获 
得教 皇的支 持时， 拜占庭 帝国这 最后的 残迹已 经掌握 在奧斯 曼人手 

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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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忠诚 的朋友 ，如 果你了 解的话 
航海的 艺术很 难掌握 
因为海 洋总是 抱有敌 意地一 言不发 
而总有 风暴提 醒你它 的怨恨 

—— 皮瑞 •雷 斯， 
奥斯曼 海军将 领和制 图家， 1525 年 


(伊 斯坦 布尔） 对黑 海有绝 对的控 制权。 通过黑 海唯一 
的门扉 —— 博斯 普鲁斯 海峡 ，它能 够切断 黑海同 世 界其他 
部分的 联系。 这样 就没有 船能够 不经其 允许就 进入黑 

海 . 所 以任何 希望从 黑海及 其周边 海港和 城镇的 巨大财 

富 中分 得一部 分的国 家， 都必须 与这座 城市保 持友好 关系。 

- 皮埃尔 •吉 尔斯， 

驻奥 斯曼法 国公使 ，1561 年 


风暴开 始无情 地横扫 我们。 整整三 天三夜 ，我 们的 
头 顶上只 有闪电 和雷鸣 ，还有 暴风和 骤雨。 乘客 之中有 
的祈祷 ，有 的呕吐 ，有 的允诺 向神奉 上贡品 ，或是 救济穷 
人， 或是进 行朝圣 ，以求 保佑。 现 在这艘 船一会 儿被高 

高抛 到天上 ，一 会儿被 打到地 狱深处 . 我发誓 以后绝 

对不在 黑海上 航行。 


—— 艾 弗里亚 •切 勒比， 
奥 斯曼旅 行者， 16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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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征 服君士 坦丁堡 和特拉 布宗不 久之后 ，奥 斯曼土 耳其帝 国控制 
了 黑海周 边的其 他主要 港口和 要塞： 1475 年占 领卡法 和其他 克里米 
亚港口 ，还 有顿河 流域的 塔纳； 1479 年 占领高 加索海 岸的阿 纳帕； 1484 
年占领 第聂伯 河上的 莫罗卡 斯特罗 和多瑙 河上的 列克斯 托默。 使内陆 
政权 (南 高加索 地区的 基督教 国家、 摩尔多 瓦公国 和克里 米亚的 穆斯林 
可汗） 臣 服也没 用多久 。到 16 世纪时 ，这 些国家 全部都 承认了 奧斯曼 
土耳 其的宗 主权。 在 君士坦 丁堡陷 落后的 一个世 纪之内 ，奧斯 曼人把 
黑海 变成了 他们的 内海。 

之前还 没有一 个大国 能够控 制整个 海岸及 其内陆 地区。 奥 斯曼的 
海 军和商 业船只 把外国 势力全 都挡在 了海峡 之外。 之前 由意大 利人掌 
控的黑 海的地 区贸易 现在握 于苏丹 之手。 商业贸 易路线 得到了 调整， 
现 在所有 的路线 都经过 “君士 坦丁的 城市” （即使 是在穆 斯林的 统治之 
下 ，拜占 庭首都 还是保 留了这 个名字 这样 ，奥斯 曼帝国 就可以 收税， 
并维持 供养不 断增长 的城市 人口。 黑海与 其产品 成为了 奧斯曼 帝国的 
所有物 ，一个 历代苏 丹都十 分珍惜 的税收 来源。 就像法 国大使 报告的 
一样 ，在 让外国 船只进 入黑海 和让外 国人进 入后宫 两个选 项之间 ，苏丹 
情愿选 择后者 、  ^ 

奥 斯曼帝 国的黑 海霸权 持续了  300 年 ，始于 连续不 断的征 服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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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8 世纪 晚期对 欧洲商 界开放 黑海。 因为 欧洲船 只在这 300 年间被 
限制出 入黑海 ，欧 洲的 外交官 和之后 的历史 学家常 常把黑 海称为 “突厥 
人的 湖”。 然而 ，实际 情况远 比这要 复杂。 奧斯曼 帝国严 格限制 黑海地 
区 的出口 ，尤其 是谷物 这种稂 食战略 资源， 但是对 于外国 船只的 限制却 
是渐进 且随意 执行的 ，在奥 斯曼帝 国受到 欧洲列 强不断 增长的 海军威 
胁之后 ，限 制才变 得严格 2 。 

此外 ，虽 然奧斯 曼人得 以比他 们的拜 占庭前 辈拓展 出更大 的势力 
范围 ，但 他们的 权力主 要还是 依赖于 与地方 统治者 缔结的 条约。 保留 
附庸国 ，而 非直接 征服是 控制内 陆地区 更好的 办法。 奧 斯曼依 赖于同 
北部海 岸稳定 的商业 联系。 如果目 的是促 进商业 的话， 武力似 乎力不 
从心。 当然 ，苏丹 在需要 的时候 从不吝 惜使用 武力。 夏 季通常 是战争 
的季节 ，在大 多数年 份里， 奥 斯曼的 军队此 时都在 压服一 个又一 个反叛 
的附庸 国的长 途跋涉 之中， 或者他 们就被 派去对 抗中欧 或是东 欧其他 

的强国 - 波兰、 匈牙利 ，以 及之后 崛起的 俄罗斯 的威胁 o 但是 在奥斯 

曼 帝国控 制黑海 的后期 ，外交 技巧比 直接开 战更有 成效。 这些 技巧包 
括引诱 、欺骗 、说 服和 哄骗。 

就这个 地区的 政治经 济来说 ，在 奥斯曼 时期最 大的变 化是， 贸易形 
式从原 本寻求 利益的 个体商 人行为 转变为 受奥斯 曼帝国 规章制 度约束 
并缴税 的集体 行为。 拜 占庭人 曾经试 图控制 两大海 峡周围 的交通 。在 
当时 ，外国 船只对 拜占庭 负责税 收的官 僚的腐 败叫苦 连天。 但是在 13 
世 纪早期 ，拜占 庭人放 弃了同 外国进 行商贸 的权力 ，而且 他们一 大部分 
的内部 贸易也 转交给 了意大 利人。 奥 斯曼的 革新是 把都城 —— 伊斯坦 
布尔 —— 置于 黑 海地区 的经济 中心的 位置。 这样苏 丹就可 以随 意把握 
黑海 地区的 经济。 奥 斯曼人 需要供 给他们 的首都 ，之后 还要防 止敌对 
国家染 指黑海 的财富 ，奥 斯曼人 对于地 缘政治 、商 业和国 家建设 都有很 
深 的了解 ，远胜 于拜占 庭人。 “我的 苏丹， 你居住 在被大 海庇护 的城市 
之中， ”16 世纪的 学者帕 萨扎德 •凯末 尔写道 ，“ 如果大 海不 再安全 ，没 
有 船只会 到来; 如果 没有船 只到来 ，伊斯 坦布尔 也就走 到了末 路。” S 

和其他 无价之 宝一样 ，黑海 也带来 了许多 烦恼。 奧 斯曼人 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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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从巴尔 干延伸 至安纳 托利亚 ，处 于帝国 腹地的 水域自 然是他 们的。 
但是 这个宝 物也需 要尽心 竭力地 维护。 同 北方海 岸进行 贸易意 味着先 
是要 压制住 从拜占 庭时期 遗留下 来的海 盗问题 ，并 根除它 & 黑 海周边 
的附庸 国对苏 丹的忠 诚心一 旦动摇 ，就 要想 办法让 他们重 回正轨 。远 
方崛起 的强国 —— 西北的 波兰和 东北的 俄罗斯 —— 在它 们威胁 到苏丹 
的利益 之前就 ¥ 加以 限制。 随 着时间 的流逝 ，保 持对黑 海的控 制越来 
越消耗 国家的 财富， 而帝国 已经为 保证从 中欧到 阿拉伯 半岛的 其他帝 
国领 土的完 整而疲 惫不堪 。在 17 世 纪中期 ，黑海 这个一 度是财 富和安 
全感之 源的帝 国地缘 战略的 宝藏， 变得越 来越像 是一个 负担。 古代时 
那 个黑暗 而又令 人畏惧 的黑海 —— 奥 斯曼人 所说的 kara  deniz —— 又 
开 始重新 出现。 

“众海 之源” 

苏丹 经常以 “双海 之主” （黑 海和爱 琴海） 的称 号称呼 自己。 这并不 
难理解 ，因 为奥 斯曼土 耳其帝 国控制 了它们 之间的 通道。 控制 两大海 
峡是征 服君士 坦丁堡 的关键 之一。 新奥斯 曼帝国 的首都 的安全 是征服 
它 之后的 要点。 这也 保证了 奥斯曼 帝国的 两个主 要部分 的通行 自由； 
一 边是安 纳托利 亚西部 和中部 ，另一 边是南 巴尔干 地区和 爱琴海 沿岸。 
最重 要的是 ，黑海 对于奥 斯曼帝 国的经 济至关 重要。 从 北边来 的货物 
供养 着不断 增长的 城市。 当穆 罕默德 二世于 1453 年进 入君士 坦丁堡 
时 ，这 个城市 实际上 已将被 废弃。 但是到 1G 世纪时 ，其 人口已 经增长 
至将近 70 万 ，是 当时欧 洲最大 的城市 4。 这种显 著的增 长主要 有赖于 
粮食 的供给 ，尤 其是从 北部海 岸运来 的小麦 和盐。 

因此 ，黑海 在奥斯 曼帝国 中占有 特殊的 地位。 它被 认为是 苏丹控 
制区域 内独特 的地区 ◦ 这片 区域南 部以安 纳托利 亚腹地 为界， 北部达 
“dasht-I  叫， ，(齐 普恰 克草原 )5, 它充 当了波 兰和莫 斯科公 国同黑 
海 之间的 缓冲。 1538 年 ，奧 斯曼帝 国正式 吞并了 最后一 片不在 其控制 
之内 的黑海 海岸： 在普鲁 特河、 多璃河 和第聂 :伯河 之间的 布贾克 地区。 
从这 时开始 ，整条 海岸线 被整合 进了奥 斯曼帝 国的疆 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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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博 斯普鲁 斯海峡 周边到 第聂伯 河的西 部海岸 ，克 里米亚 各港口 
和连接 它们的 沿 海地带 ，还有 刻赤海 峡都成 为了分 省 （ sancakes ) ，由中 
央政 府指派 的总督 管理。 南部海 岸通常 划分为 省级行 政区。 高 加索海 
岸尽管 从来不 是直辖 的地区 ，也 设立了 由重兵 把守的 港口。 更 靠近内 
地 的地区 或是由 苏丹直 接管理 ，或 是向他 缴税。 在地中 海还令 人头疼 
的海盗 问题到 15 世纪 末已经 被彻底 根除。 这 使得跨 海贸易 兴盛繁 
荣、 奧 斯曼伟 大的旅 行家艾 弗利亚 •切 勒比 ，走 遍了奧 斯曼帝 国的每 
一个 角落。 但是 他坚信 帝国力 量的中 心在于 控制了 黑海。 “如 果我们 
看透 事物的 本质， ”他在 《旅 行记》 中 写道: “众海 之源就 
是 黑海。 ”7 

奧 斯曼帝 国从海 岸征得 的财富 更加强 了黑海 作为帝 国海上 力量中 
心的 地位。 在奥 斯曼帝 国治下 ，被 意大利 人控制 的拜占 庭贸易 路线依 
然存 在着。 当然 有一些 重要的 变化。 蜂拥 至拜占 庭控制 的各港 口的地 
方商人 —— 如 东正教 基督徒 、亚美 尼亚人 、犹 太人 —— 都 对意大 利人商 
业 上的垄 断满腹 怨言。 奥斯曼 人吸取 了拜占 庭衰落 的教训 ，他 们打破 
了 “法兰 克人” (他 们这么 称呼所 有的天 主教欧 洲人) 的 垄断。 两 者一拍 
即合。 原住民 中的商 人不论 其信仰 ，对 奥斯 曼人热 烈欢迎 ，把他 们看成 
是 意大利 人进驻 之前拜 占庭制 度的恢 复者。 许多 拜占庭 市民毫 无疑问 
地 从意大 利人对 商业的 控制中 获得了 好处; 就 像在其 他系统 中一样 ，政 
治 和经济 精英总 能适应 新的现 实状况 并找到 敛财的 途径。 但是 随着奧 
斯曼人 的到来 ，有 洞察力 的商人 发现了 摆脱两 个世纪 以来的 旧系统 ，从 
而使 他们能 够和新 的统治 力量达 成交易 的机会 8 。 内地的 国家， 如克里 
米 亚的大 汗和摩 尔多瓦 的君主 ，也有 相同的 逻辑。 他们 之前曾 经数次 
试图将 影响力 扩展到 海岸城 市却失 败了。 他们也 感觉到 奥斯曼 帝国是 
挑战 意大利 人的支 配地位 ，也是 对抗诸 如波兰 、匈 牙利和 莫斯科 公国的 


有力 盟友。 

在 奥斯曼 对黑海 地区的 征服完 成之后 ，意大 利港口 城市周 围的防 
御工 事尽数 被撤去 ，领 事也被 赶走。 旧有 的威尼 斯和热 那亚自 治社区 
包括在 佩拉的 执政中 心都被 解散。 奥斯曼 税收监 察员进 入岗位 并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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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 贸易； 独个 商人的 自由贸 易让位 于帝国 城市的 需求。 有些 意大利 
人 留下了 ，其中 甚至有 人皈依 了伊斯 兰教。 这些 信徒连 同从安 纳托利 
115  亚和巴 尔干地 区的移 民一起 ，导致 了帝国 人口中 穆斯林 比例的 增加。 
在公元 1542 年的 普查中 ，近 半数 的卡法 人是穆 斯林。 而 在几十 年之前 
穆斯 林所占 的人口 比重最 多只有 1/49。 

许多在 意大利 人控制 下十分 繁荣的 、旧 有的 贸易联 系被其 他阶层 
的商人 所控制 ，但是 商业依 然十分 昌盛。 安纳托 利亚纺 织中心 生产的 
棉布从 锡诺普 (Sinop) 跨 海运送 到卡法 ，然 后再向 北运至 俄国和 波兰。 
商 人带回 西欧的 是羊毛 布料和 俄罗斯 北部出 产的珍 贵毛皮 ，从 南方运 
至安纳 托利亚 的是在 多瑙河 和第聂 伯河之 间的肥 沃牧场 上生活 的牛群 
和羊群 出产的 皮革， 而胡椒 和其他 香料沿 着这些 贸易路 线销往 匈牙利 
和波兰 ，以 及欧洲 的其他 地方。 在 伊斯坦 布尔卖 得高价 的著名 的卡法 


黄 油走跨 海路线 成包地 销售。 

奥斯曼 税收官 员强制 让所有 在黑海 港口进 行的商 贸交易 进行注 
册 ，留 存至今 的注册 簿为我 们提供 了一幅 早期奧 斯曼帝 国贸易 的多样 
性的生 动图景 。在 15 世纪 80 年代 的卡法 ，新的 政治精 英掌权 似乎对 
商 人的多 样性和 商贸的 活跃程 度没有 多大的 影响。 洛伦茨 —— 从塔纳 
来的 一个“ 法兰克 ”船长 装载了 许多千 鱼和杯 子;一 个名叫 哈拉茨 _ 奥格 
鲁的 船长可 能是个 穆斯林 ，载 着一群 东正教 商入， 从特拉 布宗出 发来到 
卡法。 他 们的货 物包括 棉织品 、葡萄 酒和亚 力酒。 这种 酒在整 个近东 
和中东 都十分 畅销； 阿里 .赖 耶斯， 一个萨 姆松来 的土库 曼人运 来了皮 
毛; 其他 的船 只也装 载了一 系列令 人印象 深刻的 货物： 棉花 、亚 麻和大 
麻 ，小麦 、小米 和大米 ，橄榄 、榛子 ，狐皮 、貂皮 、牛皮 和羊皮 ，鸦 片和蜂 
蜡 ，还 有绝不 能缺少 的丝绸 1() 。 

同在拜 占庭治 下一样 ，卡 法仍是 奥斯曼 管理北 部海岸 的行政 中心， 
并 整合起 了整个 黑海的 商业。 出众 的港湾 和港口 设施使 它能够 成为整 
个 北部的 货物出 口中心 ，以及 水域对 面锡诺 普和特 拉布宗 （Trabzon) 
的 天然贸 易伙伴 。在 I6 世 纪中叶 ，它拥 有大约 16  000 人 的居民 ，仅次 
于 阿勒颇 、大马 士革和 塞洛尼 卡等帝 国最大 的城市 11 。 它的重 要地位 


118 


第四章 暗黑 之海： 1500  _  1700 年 


使它拥 有了一 个别名 ，叫“ 小伊斯 坦布尔 istanbul) 。 

但是 ，一 捆捆的 棉布和 一箱箱 牛皮带 来的钱 财比起 这里利 润最丰 
厚 的货物 来说根 本微不 足道。 正如 在奥斯 曼帝国 时期许 多拜访 卡法的 
旅行 者发现 的那样 ，这 座城市 以及黑 海周边 港口真 正的财 富来源 ，是人 
口 买卖。 

“到 君士坦 丁堡去 —— 把我们 卖掉” 


黑海北 部和东 部海岸 从古代 开始就 一直是 奴隶贸 易的重 要货源 
地 12。 许 多古代 作家都 提到了 希腊城 市和贸 易中心 的奴隶 贸易。 许多 
雅典的 喜剧中 都有名 为“色 拉塔” 的奴隶 角色。 这 个名字 起源于 黑海地 
区 ，是“ 色雷斯 人”这 个词的 阴性。 还 有的名 为“盖 塔斯” 和“达 沃斯” ，明 
显起源 于盖塔 人和达 契亚人 两个词 13 。 在 拜占庭 统治下 ，许多 意大利 
商 人的财 富来自 与在北 部海岸 、东 部海岸 和拜占 庭所在 的西部 海岸之 
间充当 奴隶贸 易的中 间人。 黑死病 造成欧 洲劳动 力的大 量缺乏 ，商人 
急 于满足 对农业 劳动力 和家务 仆人的 需求。 尽管 奴役基 督徒为 教皇所 
不齿， 但是天 主教商 人却得 到允许 可购买 -督徒 奴隶， 防 止他们 落入穆 
斯林 之手。 在君 士坦丁 堡陷落 几十年 之前的 I5 世 纪早期 ，一个 西班牙 
旅行者 佩罗. 塔富尔 发现卡 法的奴 隶贸易 是这个 城市最 繁荣的 事业， 
其范 围遍及 全球。 “在 这个城 市中出 卖的男 女奴隶 ，比世 界上任 何地方 
都更多 ，”他 写道， “埃及 的苏丹 在这里 设有代 理人。 他买 了奴隶 以后送 
到开罗 。” 塔富 尔甚至 带着这 项繁荣 商业的 活证据 回到了 科尔多 瓦：一 

个男人 、两 个女人 和他们 的孩子 14 。 

在奧 斯曼帝 国治下 ，奴隶 贸易得 到了长 足发展 ，奧斯 曼人还 发明了 
一套 赋税系 统来规 范它。 奴隶成 为黑海 海岸地 区举足 轻重的 税收来 
源 。在 16 世纪 ，奴隶 贸易的 税收占 奥斯曼 帝国克 里米亚 港口总 税收的 
29%15。 奴隶 的平均 售价在 20  -40 个金币 之间， 足够一 个成年 人两三 
年 的生活 费用。 从 1500 年到 1仍0 年， 每年来 自波兰 、俄 国和高 加索通 
过黑 海运来 的奴隶 数量可 能超过 1 万人 16 一 同 非洲卖 往美洲 的黑奴 
数量不 能相比 ，但依 然是世 界上数 量最多 的“白 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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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 任何形 式的商 业一样 ，奴 隶贸易 也由供 需两方 面驱动 —— 战 
争中的 俘虏和 在对黑 海草原 北部的 森林中 及高加 索的山 区的散 居人口 
的劫掠 行动中 抓住的 人口是 供应源 ，奥斯 曼帝国 和欧洲 对于仆 人和劳 
动力 的需求 则是需 求方。 伊斯 兰法律 只承认 ，当 孩子的 父母双 方都是 
奴隶时 ，奴隶 身份方 可以延 续到孩 子身上 17。 世 世代代 为奴的 情況在 
奥斯 曼帝国 中非常 少见， 但是战 争提供 了稳定 的俘虏 来源。 这 些俘虏 
不是被 送入奴 隶市场 就是进 入帝国 的精英 军队近 卫军。 1484 年 ，奥斯 
曼军队 攻克了 莫罗卡 斯特罗 的要塞 ，将近 2000 名 俘虏被 当做礼 物送给 
了克 里米亚 的可汗 ，而 3000 名男孩 进入了 近卫军 ，另外 2000 名 女孩被 
带 入帝国 首都的 奴隶市 场和皇 家后宫 ls。 另外一 个重要 的奴隶 来源是 
对欧亚 草原以 北的村 庄进行 的劫掠 ，大致 在波兰 和莫斯 科公国 的边境 
地区 ，以 及高加 索的山 地中。 克里 米亚的 可汗和 游牧的 诺盖鞑 靼人都 
是 苏丹的 附庸。 他们 通过绑 架和出 卖基督 徒农民 得到了 可观的 收入。 
如果 说直到 18 世纪， 整个克 里米亚 和大部 分北部 草原以 及高加 索高地 
的经 济建筑 在人口 买卖上 ，那 是绝不 夸张的 19 。 当艾 佛利亚 •切 勒比旅 
行 到北部 海岸时 ，他 记下了 任何旅 行者都 需要了 解的当 地语言 中的某 
些 短语。 “ 带个女 孩来” 是其一 ，“我 没找到 女的， 但是找 了个男 的”是 

甘 一20 
-  o 

这些奴 隶来源 满足了 大量的 需求。 拥有 奴隶是 社会地 位的象 
征。 许 多家庭 都用能 养得起 多少奴 隶来显 示他们 的财富 和地位 。大 
多数 奴隶都 是家务 奴隶； 女性奴 隶通常 充做富 贵人家 的妻子 和后宫 
中 的妾。 有些则 进行许 多其他 的工作 ，诸 如农业 劳动力 、手工 艺人， 
甚至 是商业 助手。 被奧 斯曼帝 国代理 人买下 的奴隶 常常进 入军队 
中 ，充做 近卫军 中的步 兵或是 加利帆 船上的 浆手^  (相 对的， 后者如 
果在战 争中又 被俘获 ，会 在法 国或是 意大利 的战船 上填补 相同的 

位 置。） 

有时在 黑海的 奴隶贸 易中会 有双臝 的情况 出现。 不 仅潜在 的买家 
需 要奴隶 劳动力 ，有些 人也愿 意成为 奴隶。 迟至 18—19 世纪， 许多西 
方旅行 者都被 奴隶和 他们的 家庭把 成为奴 隶看做 是通向 财富和 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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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梯的 程度惊 呆了。 一个处 于经济 低谷中 的人可 能会把 自己卖 给一个 
鞑靼奴 隶主或 是奥斯 曼船长 ，然 后被 运到卡 法和特 拉布宗 的市场 。家 
庭 也可能 会因为 相似的 原因把 儿子或 是女儿 卖掉。 如果 孩子能 够有一 
个足 够富裕 的主人 ，他 们也许 还能够 形成一 种有帮 助的庇 护关系 。玛 
丽 •古 德里在 18 世纪 90 年代 拜访了 卡法， 发现了 一些从 高加索 北边的 
切尔 克西亚 运来的 女人的 想法： 

我可 能表现 得过于 吃惊了 …… 卡 法的居 民对于 这些让 我惊叹 
不已的 美丽货 物漠不 关心。 他们告 诉我说 ，这 些是 那里的 父母改  118 
善他们 美 丽的女 儿的境 遇的唯 一方式 ，她们 本来无 论如何 也是要 
进 后宫的 …… 简短 地说， 通过被 富有的 穆斯人 （穆 斯林） 买下 ，她们 
能 够在余 生衣食 无忧。 她们 的境遇 也不会 让穆罕 默德的 国家蒙 
羞 ，因为 先知允 许三妻 四妾。 但是 相反地 ，如 果她们 落入封 建领主 
的手中 ，也 就是那 些山区 中的野 蛮居民 …… 她们的 遭遇就 会悲惨 
得多。 因 为这些 粗鲁的 酋长从 来没有 对于正 常两性 关系起 码的尊 

重和慷 慨。 21 

甚至 谴责奥 斯曼社 会其他 元素的 观察家 也承认 ，这 种看上 去有悖 
常理的 偏好有 一 1 定 的道理 D 在 I9 世纪 ，普 鲁士 贵族奥 古斯特 •冯 • 豪克 
斯特豪 森详述 了他和 6 个从切 尔克西 亚来的 女奴的 经历。 他们 是被一 
艘俄 罗斯战 船从奧 斯曼运 输船上 “解放 ”的： 

在宣 布这些 女孩被 他们“ 解放”  了之后 ，（俄 罗斯） 将军 告诉她 
们 ，她们 有几个 选择： 和 同种族 的王公 一起回 到故乡 ； 或者 嫁给俄 
罗斯人 和哥萨 克人； 或是和 我一起 回德国 ，在 那里所 有的女 性都是 
自 由的； 或者 陪伴这 个土耳 其船长 ，他 正要把 她们运 到君士 坦丁堡 
的奴隶 市场里 卖掉。 读者 恐怕很 难想到 ，她们 异口同 声地， 几乎是 
不假思 索地说 ：“到 君士坦 丁堡去 ，把 我们 卖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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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 （也 许是大 多数) 人 被卖作 奴隶时 其身心 都受到 了创伤 ，尤其 
是在 暴力情 况下： 在海 上和在 战场上 被抓住 ，在 欧亚草 原的边 境小村 
庄中 被诱拐 ，或 是从巴 尔千的 山村中 被强行 征走。 因为 奴隶的 生活质 
量很大 程度上 由主人 的社会 地位所 决定， 奧斯曼 帝国的 奴隶大 体的生 
活状 况很难 确定。 但是像 古德里 和豪克 斯特豪 森这样 的观察 家都认 
为 ，奥斯 曼帝国 奴隶制 的本质 使卖身 为奴成 为一个 可行的 选择。 奥斯 
曼人 没有“ 奴隶阶 层”的 观念。 奴 隶这种 地位并 不意味 着生理 上的低 
贱。 它极 少是终 身制的 ，也 不会从 父母传 到子女 身上。 对于奴 隶买卖 
双方的 社会地 位也有 限制。 举 例来说 ，穆 斯林通 常不能 卖给基 督徒和 
犹太人 ，在 黑海 地区出 身的“ 白奴” 和北非 、波 斯湾、 红海地 区出身 的“黑 
奴” 之间有 些微的 区别。 但是 并不仅 是一个 特定的 文化群 体成为 奴隶， 
因此 奴隶并 不像美 洲的黑 奴那样 ，同劣 等种族 的概念 联系在 一起。 

奴 隶也可 以通过 多种途 径得到 释放。 例如同 自由人 结婚或 者仅仅 
从 自己的 主人处 逃离。 伊斯 兰法律 鼓励好 的穆斯 林释放 他们的 奴隶， 
奥斯 曼帝国 实际上 也允许 给奴隶 付工钱 ，并 允许奴 隶给自 己赎身 23 。 
奴隶不 是一个 永久存 在的社 会阶级 —— “繁 殖”奴 隶的想 法不容 于伊斯 
兰社会 —— 而且 帝国的 边境是 这个系 统中新 生力量 的唯一 来源。 对于 
巴尔干 和欧亚 草原以 及高加 索的年 轻男女 来说， 成为奴 隶可能 是获得 
奥斯 曼帝国 内特权 的一条 明路。 许多 人自此 成为大 维齐尔 、军 事指挥 
官 和苏丹 的配偶 ，进入 了帝国 行政和 社会的 高层。 在东欧 ，浪漫 主义的 
民族主 义者后 来谴责 奥斯曼 帝国中 奴隶主 的贪婪 ，把民 族年轻 的花朵 
卖到 了穆斯 林的牢 笼中。 但是在 奥斯曼 帝国大 部分的 时间中 ，许 多奴 
隶 无疑把 前往伊 斯坦布 尔的海 上远航 视为一 种机遇 —— 通 往财富 、社 
会 地位和 在帝国 体系中 心的新 生活。 

多姆尼 、可 汗和地 利贝伊 

对于 后世的 历史学 家来说 ，奴隶 贸易是 “奥斯 曼枷锁 ”中最 为可憎 
的 部分。 它拖 慢了经 济发展 的速度 ，把人 同他们 的家乡 分隔。 特别在 
巴 尔干历 史写作 传统中 ，奥斯 曼在大 体上依 然被视 为其属 民社会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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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经 济繁荣 发展的 障碍。 但是 ，奧 斯曼帝 国和不 同的附 庸政权 之间的 
关系远 比这种 解释要 复杂。 

在 奧斯曼 征服之 前的两 个世纪 ，黑海 的地缘 政治处 于一个 新的格 
局之中 ，两个 横跨欧 亚的大 帝国： 拜占庭 和鞑靼 蒙古帝 国的残 余势力 
互相 竞争。 1204 年 拉丁势 力占领 君士坦 丁堡有 效地终 结了拜 占庭作 
为 一支重 要军事 和政治 力量的 历史。 即 使是在 1261 年 拜占庭 重新控 


制君士 坦丁堡 之后， 这个帝 国也发 现自己 笼罩在 其他几 股地区 势力的 
阴 影下。 在巴尔 干南部 ，尼 曼雅王 朝创立 的塞族 帝国的 疆域从 亚得里 
亚 海边直 抵黑海 沿岸。 在多瑙 河以北 ，两个 基督教 公国： 瓦拉 几亚和 
摩尔多 瓦在拜 占庭衰 落和东 部民族 多次大 移民后 巩固了 自身的 地位。 
南 部高加 索地区 也经历 了相伺 的变化 过程。 13 世纪时 鞑靼蒙 古人的 
入侵造 成拜占 庭边界 的收缩 ，让这 个地区 处于几 个小基 督教王 国卡提 
利 、卡 赫提 和伊梅 列季之 间的纷 争中。 比起 团结起 来抵抗 共同的 敌人， 
这些国 家更乐 意互相 争战。 在北方 ，金帐 汗国的 解体在 草原上 制造了 
政治 真空。 诺盖人 —— 佩切 涅格人 和库曼 人的突 厥后继 者填补 了这个 
真空。 在 克里米 亚半岛 ，金 帐汗国 最后的 残余势 力在克 里米亚 可汗的 
身 上得以 延续。 他是 吉拉伊 王朝的 一员。 这个王 朝可以 一直追 溯到成 
吉 思汗。 

在 穆罕默 德二世 进入君 士坦丁 堡之前 ，奧斯 曼人已 经踏足 巴尔千 
地区。 他 们毁灭 了塞尔 维亚帝 国并吞 并了色 雷斯。 然而 ，大部 分黑海 
海岸还 是和从 前一样 ，由 大国 边境旁 的一系 列小国 占据。 这些 大国包 
括波兰 、立 陶宛、 匈牙利 、俄 罗斯的 各个大 公国和 波斯。 面对这 种复杂 
的情况 ，奧 斯曼 帝国选 择了一 种相对 省力的 战略： 征服 能够控 制海洋 
的战略 性堡垒 和海港 ，然后 和内陆 强大的 政治实 体缔结 条约。 这些条 
约用 贡品和 对苏丹 宣誓臣 服换取 一定程 度上的 自治。 然而 ，这 种战略 
有 一定的 风险。 奧 斯曼帝 国权力 的支点 —— 那些 河边的 要塞和 海港是 
附 庸国反 叛时的 绝佳攻 击目标 D 而 且这种 保护关 系只有 在附庸 国能够 
从 其宗主 国处得 到最大 利益的 情况下 才是稳 定的。 这种 共生关 系的利 
弊在奧 斯曼同 黑海周 边的三 种政治 实体从 15 世纪到 17 世纪之 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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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中体现 得淋漓 尽致。 它们分 别是： 瓦拉几 亚和摩 尔多瓦 ，克 里米亚 
汗 国和格 鲁吉亚 王国。  ’ 

瓦拉几 亚和摩 尔多瓦 ，也就 是所谓 的多瑙 河公国 ，崛 起于喀 尔巴阡 
山脉和 多瑙河 、第 聂伯河 之间。 现 在的罗 马尼亚 和摩尔 多瓦共 和国的 
大部就 建立在 这片土 地上。 这里 居住着 许多不 同文化 的族群 —— 斯拉 
夫人 、罗马 尼亚语 和突厥 语族的 人等等 ，因 为这里 正巧是 历次欧 亚草原 
西进 移民运 动的必 经之路 。在 14 世纪， 当地统 治者确 立了他 们的权 
力， 建立了 两个独 立的大 公国： 喀 尔巴阡 山脉以 南的瓦 拉几亚 和以东 
的摩尔 多瓦。 两个国 家起初 都是匈 牙利的 属国。 瓦拉几 亚和摩 尔多瓦 
的 国王的 权力基 于以下 两点： 一 是他们 控制的 领土上 丰富的 自然资 
源。 其中包 括从茂 密的森 林生产 的木材 ，从 河谷 平原上 的牧群 来的动 
物 皮毛。 二是 他们的 地理位 置正坐 落在从 古老的 热那亚 港口开 始的商 
路上， 这些港 口位于 第聂伯 河河口 （莫 罗卡 斯特罗 ，之 后的阿 克曼） ，以 
及 多瑙河 的北部 支流上 （列克 斯托默 ，之 后的 基里亚 )24。 

到了  15 世纪 ，两 个公国 都建立 了持续 的王朝 ，各自 都经历 了不论 
是 作为军 事强国 还是文 化中心 的强大 时期。 分别 给两国 带来强 盛的伟 
大君 主是： 瓦 拉几亚 的“穿 刺者” 瓦拉德 （1443  —  1476 年在位 ，中 间有 
间断） ，德 古拉伯 爵的历 史原型 ，和摩 尔多瓦 的斯特 凡大公 （1457  一 
1504 年在 位）。 就像 他们的 许多巴 尔干邻 国一样 ，多瑙 河国家 的王公 
是东 正教基 督徒。 他们把 君士坦 丁堡看 做他们 的精神 中心。 然而 ，除 
此之外 ，拜 占庭那 时已经 衰落为 一股地 区势力 ，在 瓦拉几 亚和摩 尔多瓦 
的事 务中扮 演着不 起眼的 角色。 真 正的影 响来自 遥远北 方的匈 牙利和 
波兰。 他们把 这两个 公国看 做是从 黑海到 多瑙河 的战略 通道， 同时也 
是抵挡 开始向 巴尔干 内地进 发的奥 斯曼帝 国军队 的坚固 盾牌。 在 15 

世纪的 大部分 时间中 ，这 两个 公国在 不同的 保护国 之间穿 梭摇摆 - 

当他们 没有互 相交兵 的时候 。 

现 代罗马 尼亚历 史学家 常常把 I5 世纪和 I6 世纪 称为奥 斯曼的 
“ 征服” 时期。 但是 这个术 语在当 时并没 有什么 意义。 多瑙 河国王 们常 
常 和奥斯 曼人寻 求妥协 ，尽 管这些 妥协意 味着跨 过基督 教徒和 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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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防。 瓦拉 几亚从 14 世纪 90 年代开 始向苏 丹进贡 ，而 摩尔多 瓦的进 
贡始于 15 世纪 50 年代。 之后叛 乱就频 繁爆发 ，但 是多 瑙河公 国的国 
王 很少形 成统一 战线对 抗奥斯 曼人。 只要 苏丹还 能够耀 武扬威 地压服 
附庸国 ，并 且提 供保护 防止它 们被其 他的国 家入侵 ，这些 附庸国 就满足 
于所拥 有的自 治权。 与奥斯 曼帝国 在多瑙 河南部 的领土 不同， 穆斯林 
地主 在多瑙 河公国 中的日 子并不 好过。 而 由贵族 议会选 举或是 按血脉 


世 代相承 的地方 统治者 多姆尼 (domwi 或者是 依 然在位 （这 
种格 局一直 延续到 18 世纪早 期）。 东正教 教会处 于瓦拉 几亚和 摩尔多 
瓦国家 的中心 ，两国 没有出 现自愿 或是因 为其他 原因而 大规模 皈依伊 
斯 兰教的 现象。 除了同 意为苏 丹提供 对抗敌 人的军 队之外 ，承 认苏丹 
的宗主 权的代 价并不 是非常 繁重。 因为 奧斯曼 是一个 患难与 共的朋 
友， 当波兰 人或是 匈牙利 人攻击 这些大 公国时 ，他 们就从 服从中 获得了 
许多 好处。 

奥斯 曼同克 里米亚 的关系 则有些 不同。 首先 ，克里 米亚鞑 靼人是 
突 厥语族 的一支 ，他 们的文 化大体 与奧斯 曼相同 。 更重要 的是， 他们代 
表 了成吉 思汗的 伟大帝 国和更 晚近的 奧斯曼 帝国的 联系。 鞑靼 可汗的 
王室 —— 吉拉伊 家族可 以通过 金帐汗 国上溯 至成吉 思汗。 于是 克里米 
亚代表 的就不 单单是 战略上 的重地 ，而且 是一片 具有意 识形态 重要性 
的 领土。 通过 与鞑靼 可汗的 联系， 奥斯曼 帝国就 能宣称 对之前 成吉思 
汗的帝 国领土 （包括 北部海 岸和欧 亚大陆 的其他 部分） 拥有 处置的 

权力。 

伊斯 坦布尔 和巴赫 支沙莱 （ Bakhchisarai  )的 可汗的 联系因 此比它 
与瓦拉 几亚和 摩尔多 瓦还要 松散。 可汗处 理自己 的事务 ，执行 完全独 
立 于奥斯 曼帝国 的外交 政策。 鞑靼 人对于 波兰人 、俄罗 斯人甚 至是瓦 
拉几亚 和摩尔 多瓦的 城市和 商队的 劫掠为 奧斯曼 在黑海 北方提 供了极 
好的 工具。 他 们以此 打击巴 尔千地 区的其 他基督 教国家 和平定 反叛的 

基督教 国家。 酋长 们从劫 掠中获 得重要 的战利 品一一 奴隶 - 并保证 

从克里 米亚到 伊斯坦 布尔之 间有稳 定的奴 隶人口 供应。 然而， 吉拉伊 
可 汗的独 立也意 味着他 们时不 时地会 执行同 帝国利 益相悖 的政策 。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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靼 人的袭 击常常 会引起 同波兰 和莫斯 科公国 进行全 面战争 的危险 。事 
实上 ，从 17 世纪晚 期以来 ，奥 斯曼 人对于 鞑靼人 的政策 常常是 试图控 


制他们 那莽撞 的劫掠 ，而 非把它 用做对 抗北部 强国的 武器。 

高 加索地 区的情 况则更 为错综 复杂。 在 所有黑 海周边 地区中 ，高 
加 索是最 难以控 制的。 高地 上的切 尔克西 亚人、 沿海地 区的阿 布哈兹 
人 ，和 南部众 多的格 鲁吉亚 君王， 使得此 地的政 治四分 五裂。 没 有一个 
单一 的政治 人物能 够代表 这整个 地区。 环 境恶劣 的内陆 地带也 意味着 


在 狭长的 海岸地 带以外 投放军 事力量 几乎不 可能。 就像 罗马人 做的那 


样， 奥 斯曼人 于是常 常让高 地部落 自生自 灭; 在重 兵把守 的港口 设立行 
政 官员； 同 低地的 国王进 行政治 交易。 

奥斯 曼人依 赖政治 协定而 非直接 征服有 一个重 要的战 略原因 ，尤 
其是在 格鲁吉 亚的土 地上。 作为横 亘于波 斯和奥 斯曼帝 国之间 的边境 
地带 ，南 高加索 需要消 耗大量 的警察 资源。 历代 的苏丹 都依赖 于地方 
封 建领主 的私兵 ，保证 奥斯曼 帝国的 利益并 对抗波 斯和它 的同盟 。（这 
一 点对瓦 拉几亚 和摩尔 多瓦也 适用。 它们是 奧斯曼 帝国同 匈牙利 、波 
兰和俄 国之间 的缓冲 国。） 这就 意味着 ，格 鲁吉亚 军队在 战线的 两边分 
裂了 —— 受奧 斯曼帝 国影响 的西格 鲁吉亚 的王国 ，也 就是伊 梅列季 ，对 
抗波 斯影响 下的东 格鲁吉 亚王国 ，也就 是卡提 利-卡 赫提。 双方 还都拥 
有一些 势力较 小的统 治者的 支持。 但是就 像奥斯 曼帝国 系统的 许多其 
他部 分一样 ，是战 略利益 而非宗 教或是 语言决 定了加 入哪方 阵营。 

中 央控制 的贸易 、复 杂的进 贡和赋 税系统 ，以 及同地 方首领 松散的 
政 治-军 事联盟 的结合 ，在对 外关闭 黑海之 后的两 个世纪 中起了 很好的 
成效。 奥斯 曼人能 够从海 岸地区 的资源 中获益 —— 不管 是直接 或是用 
对贸 易课税 的形式 —— 而附 庸国则 利用同 这个地 区主要 的帝国 的联系 
为自己 谋利。 然而到 I7 世纪时 ，这个 系统发 生了两 个变化 ，对 黑海周 
边的政 治和经 济关系 造成了 严重的 影响。 

其一 是在帝 国直接 控制的 领土内 ，马哈 努二世 （1451  一  I481) 在位 
期间创 造的高 度集中 的中央 行政体 系被一 个更为 松散的 结构所 替代。 
帝国 开始依 赖于地 方显贵 ，而 非之前 由伊斯 坦布尔 指派到 行省的 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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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些地方 精英的 权力为 苏丹所 承认。 相对 应地， 他们在 作战期 间征税 
并组织 军队。 在某些 地区， 这些地 主在他 们所管 理的地 域内发 展出了 
半王 朝性质 ，甚至 部分封 建制的 系统。 当 西欧的 部分地 区正在 经历从 
封建 到中央 集权的 转变时 ，奥 斯曼帝 国则正 相反： 从中 央管理 的税收 
系统 向基于 地区的 贵族家 庭分散 权力。 

这 种地方 化的动 力是抛 弃直接 管理一 个庞大 帝国所 需要的 过于累 
赘的中 央政府 组织。 然而 其结果 是慢慢 地削弱 了 中央对 于边缘 地区的 
控制。 这种权 力的转 移在安 纳托利 亚包括 其黑海 海岸部 分特别 明显。 
在那里 ，强大 的地区 家族的 首领被 称为地 利贝伊 （☆rAoO, 字 面意思 
是“ 山谷之 主”。 大地 产的所 有人中 有些同 在奥斯 曼帝国 政府之 前就已 
经控 制海岸 的土库 曼家族 有千丝 万缕的 联系。 他 们能够 控制整 个地区 
的经济 ，从 而控制 政治。 主 要的港 口例如 锡诺普 和特拉 布宗成 为了大 
家族 的封邑 ，而 中央政 府无力 改变这 种既成 事实。 地利 贝伊的 权力在 
苏 丹塞利 姆三世 （1789  —  1807) 时达到 顶峰。 他正式 承认了 他们 .的地 
位并 规范了 他们的 特权。 

第 二个主 要的变 化是黑 海北部 有更强 大的国 家崛起 ，它们 开始对 
海岸 周边的 附庸国 施加更 强大的 影响。 当 奥斯曼 帝国在 I5 世 纪末征 
服主要 的港口 城市时 ，其 潜在的 对手还 很少。 主要 的对手 —— 波兰王 
国 、匈牙 利王国 、莫 斯科 大公国 —— 在 地理上 很遥远 ，不足 为惧。 然而 
在 16 世纪 ，波 兰和莫 斯科公 国的国 力开始 增长。 波兰于 1569 年与立 
陶宛 联合， 形成了 波兰- 立陶宛 联邦。 这样 其控制 范围从 波罗的 海南部 
一直 延伸到 了黑海 草原。 因 此奥斯 曼帝国 把主要 注意力 放在了 如何阻 
止波兰 人继续 向南推 进上。 鞑靼可 汗的军 队和诺 盖人的 劫掠部 队被部 
署去 骚扰波 兰部队 和防止 斯拉夫 人在草 原地区 进一步 殖民。 

莫斯科 大公国 同样在 I6 世纪 晚期成 为重要 的地区 强国。 当鞑靼 
蒙 古人在 13 世纪掀 起征服 浪潮时 ，莫 斯科 大公国 还仅仅 是被迫 进贡的 
众多 俄罗斯 城市国 家中的 一员。 但是许 多俄罗 斯历史 学家哀 叹的“ ® 
靼 枷锁” 却是莫 斯科大 公国崛 起的发 动机。 莫斯 科君主 充当鞑 靼蒙古 
收集贡 品系统 中的服 务商。 他们 承诺带 来几个 其他俄 罗斯公 国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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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从 而减少 自己的 进贡。 慢慢地 ，这个 系统为 政治集 权化铺 平了道 
路。 在伊 凡四世 （恐 怖的 伊凡） 治下， 大公于 16 世 纪获得 了“全 俄罗斯 
的沙皇 ”这个 头衔。 这标志 着莫斯 科大公 国的地 理界线 发生了 重大的 
变化， 现在是 “俄罗 斯”。 莫 斯科大 公国也 获得了 正当的 崛起的 权力和 
意 识形态 。 俄国 人开始 把他们 视为拜 占庭帝 国传统 ，也 就是罗 马帝国 
的继 承者。 （“tsar” 这个词 也是从 “caesar” 派生而 来。） 但 是他们 也回首 
鞑 靼蒙古 时期来 论证他 们在欧 亚大陆 的霸主 地位。 这个 地位由 伊凡对 
于伏 尔加河 和西伯 利亚的 鞑靼汗 国的征 服作为 保证。 这两 个源泉 —— 
罗马 / 拜占 庭和 成吉思 汗给了 沙皇声 称拥有 欧亚大 陆权力 的理由 ，并且 
从 逻辑上 把他同 另外一 个声称 拥有这 两份遗 产的人 —— 奧斯曼 苏丹对 
立 起来。 

在 奥斯曼 国土内 中央权 力的衰 落和地 方势力 的崛起 改变了 黑海周 
边 的战略 关系。 附庸国 现在又 有了新 的潜在 的保护 者——波 兰和俄 
国。 他们 可以在 战争的 时候抛 弃奥斯 曼帝国 ，有时 候是克 里米亚 可汗。 
在黑 海南部 沿岸的 地利贝 伊们只 关心自 己 的事务 ，而对 国都发 生的大 
事不闻 不问。 可 是最终 这些变 化只是 奥斯曼 帝国于 I6 世纪和 1? 世纪 
之 交面临 的一个 更大的 挑战的 背景。 这个挑 战来自 海洋。 


水手 的涂鸦 

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 大部分 时间中 ，在黑 海没有 出现像 奧斯曼 
帝 国在地 中海进 行的那 样大规 模的海 战和小 型战斗 。在 1571 年著名 
的具有 决定性 意义的 勒班伦 海战中 ，大部 分奥斯 曼舰队 被欧洲 天主教 
国 家联合 军摧毁 ，但是 黑海直 到两个 世纪之 后才出 现类似 的战役 。 

奥斯 曼的海 上霸权 有三根 支柱。 第一 ，显 而易见 也是最 重要的 ，是 
对 于黑海 及地中 海各处 海峡和 多瑙河 河口的 控制。 这是 欧洲船 只能够 
进 入奥斯 曼领海 的仅有 的两条 通道。 即使 在勒班 伦海战 之后， 达达尼 
尔海 峡和博 斯普鲁 斯海峡 还有多 瑙河河 口的要 塞的 良好战 略位置 ，能 
有助于 控制船 只进出 黑海。 第二， 在奥斯 曼帝国 附近的 区域内 ，没 有一 
个 国家能 够召集 起一支 能与之 抗衡的 海军。 因为摩 尔多瓦 、克 里米亚 


128 


第四章 暗黑 之海：  1500  —  1700 年 


和格鲁 吉亚把 国家的 中心放 在内地 的平原 和山区 ，所以 没有强 大的海 
军。 更重要 的是奥 斯曼帝 国控制 住了海 岸地区 ，有 效地 防止了 附庸国 
进入黑 海^ 因 为这两 个方面 —— 对 于海峡 的控制 和隔离 附庸国 与海岸 
地区 —— 使得 黑海得 以被称 为“突 厥人的 海”。 

第 三根支 柱在某 种意义 上是前 两根支 柱的衍 生物。 那就是 奧斯曼 
帝国 在控制 黑海的 头两个 世纪中 消灭了 海盗。 这片海 洋“被 完全控 
制 …… 恶人不 再能够 在此栖 息”， 15 世纪的 编年史 家伊本 •凯末 尔如此 
写道 25。 这是一 个令人 惊叹的 成就。 在近 代早期 ，地中 海海盗 成灾。 


该时期 的海军 史就是 不同的 地区势 力助长 他们或 是与之 作战的 历史。 
海盗让 人又爱 又恨： 爱的是 他们能 够被劝 诱攻击 敌人的 船只， 恨的是 
他们也 会攻击 本国的 船只。 15、16 世 纪之交 ，奥 斯曼帝 国在地 中海的 
海军势 力增长 ，某种 程度上 可以看 做是帝 国希望 保护其 贸易航 道不受 
意 大利和 黎凡特 海盗船 攻击的 结果。 大多 数东地 中海的 武装船 只都是 
自 由劫 掠者。 只有威 尼斯、 奥斯曼 帝国和 罗得岛 骑士团 能够组 织起训 
练有 素的职 业海军 26 。 

海盗 像商人 一样， 需要 基地和 市场： 一 个安全 的港口 ，在此 他们能 
够策 划行动 ，以 及能够 卸下战 利品的 地方。 奥斯 曼帝国 在黑海 最大的 
成 就就是 消除了 这两种 地点。 每条 海岸都 有重兵 把守的 主要港 口：南 
面 是锡诺 普和特 拉布宗 ，顿 河流域 有亚速 (早 先的威 尼斯殖 民地塔 纳）， 
克 里米亚 的卡法 ，第 聂伯河 流域的 阿克曼 （早 前的莫 罗卡斯 特罗〉 和多 
瑙河的 基里亚 (早 前的列 克斯托 默）。 黑海海 域有限 ，在 这些中 心之间 
巡 逻相对 容易。 因为 这些港 口也是 重要的 贸易集 散中心 ，任何 潜在的 
海 盗都很 难销賍 —— 这就是 为什么 海盗行 为通常 和帝国 没有稳 固控制 
的海 岸也就 是从特 拉布宗 到高加 索之间 联系在 一起的 原因。 这 些不仅 
是黑海 同地中 海之间 主要的 差别， 还标志 着对罗 马和拜 占庭治 下状况 
的重大 改变。 海盗 行为在 过去的 千年间 一直是 个问题 。 罗马和 拜占庭 
的文献 中都充 满了对 海盗的 怨言， 从公元 4 世纪 的哥特 人到之 后提到 
的“拉 兹人” (一 个称呼 黑海东 南海岸 的居民 的通用 术语。 这些 族群今 
天被称 为格鲁 吉亚人 ，在 土耳其 语中则 仍被称 为拉兹 人）。 然而 在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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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晚期 ，关 于海 盗的描 述在文 献中消 失了。 


在这 种安全 相对有 保障的 环境中 ，商 业开始 繁荣。 这就能 解释早 
期奧 斯曼帝 国中地 方和国 际商业 活动为 何如此 活跃。 短 途航运 
(Cabotage) 就像 古代一 样继续 进行。 其他 形式的 货运包 括海路 和河流 
航道的 结合。 奧斯曼 帝国的 货船在 多瑙河 、第 聂伯 河和顿 河卸货 ，然后 
货 物转装 到外国 的货船 或是商 队中。 在海路 贸易中 ，奥 斯曼人 将船引 
领至 地中海 ，然后 在爱琴 海诸岛 或是黎 凡特转 装外国 货船。 在 不同时 
期都 有一小 部分外 国船只 获准进 入黑海 。在 16 世纪 晚期， 拉古萨 （现 
在 克罗地 亚的杜 布罗夫 尼克） 同地 中海西 岸的港 口保持 了活跃 的贸易 
联系。 这个城 邦在其 他欧洲 国家团 结起来 对抗奥 斯曼帝 国时， 依然同 
奥斯 曼帝国 保持外 交关系 拉古萨 的贸易 可能在 17 世 纪渐渐 衰落， 
因 为从爱 琴海群 岛来的 东正教 商人控 制了从 黑海到 地中海 的转运 
贸易。 

我 们对于 奥斯曼 帝国早 期的船 只和海 运社群 的本质 ，不论 是军事 
上的 还是商 业上的 都了解 不多。 对 于奧斯 曼的海 上势力 的研究 总体上 
长久 以来被 学者所 遗忘。 这 是把奥 斯曼在 海上的 历史视 为国家 扶持下 
的较 为劣等 的航海 技术的 偏见的 恶果。 从近 代早期 到现在 ，欧 洲对于 
穆斯 林在地 中海的 水手的 标准看 法是： 一些 从隐藏 的港口 出发 ，攻击 
基督教 船只， 然后把 无辜的 俘虏卖 到堕落 的奥斯 曼帝国 皇帝妃 子的闺 
房 里去。 这种观 念更加 加强了 偏见。 然而 ，黑海 的水手 们自己 ，无 论是 
穆斯林 还是基 督教徒 ，却为 奥斯曼 帝国治 下的航 海技术 发展提 供了一 
些最 重要的 证据。 

和历来 的旅行 者一样 ，前 去拜 访奥斯 曼帝国 的海港 的人急 于留下 
他们到 此一游 的图像 记录。 许多人 的确通 过在各 种地标 建筑上 涂鸦达 
到了 他们的 目的。 这 些涂鸦 通常留 存在教 堂石灰 岩的墙 壁上。 这些教 
堂其 中一些 之后变 成了清 真寺。 特拉布 宗的圣 索菲亚 大教堂 ，一 座和 
它在伊 斯坦布 尔的姐 姝享有 相同名 字的建 筑就四 处点缀 着这种 涂鸦。 
但是最 令人印 象深刻 的涂鸦 位于保 加利亚 海岸的 奈斯比 ，也就 是早前 
的希 腊港口 莫森布 里亚。 这个 城市的 教堂里 有大量 的涂鸦 ，一 共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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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幅。 有些非 常粗糙 ，但 是也有 的非常 细致。 其内容 包括从 14 世纪 
到 19 世 纪的各 种海上 船只。 它们 组成了 从水手 的角度 出发的 整个奧 


斯 曼时代 的航海 图片史 28 。 

船型的 变化可 以从奈 斯比的 涂鸦中 清楚地 看到。 最 早的船 只是有 
瓜形船 身的柯 克船。 它的 船中心 低凹， 但是在 船尾有 高台。 柯 克船在 
14 世纪 由地中 海的商 业共和 国引进 黑海。 它们 借鉴了 早前汉 萨同盟 
的 船型。 柯克船 是短途 船只， 特别适 于波罗 的海和 地中海 的商贸 。它 
同 样适合 在黑海 航行。 它平 宽的底 部可以 装下许 多货物 ，同样 也可以 
装载 压舱物 ，例如 谷物。 但是 它只有 一面四 角帆, 这意味 着可操 控性和 
速度 不佳。 从 一个港 口到另 一个港 口的航 程很短 ，最多 不过从 海的一 
端到 伊斯坦 布尔。 一旦 穿过博 斯普鲁 斯海峡 ，货 物可以 装上更 稳定的 
大船， 航向地 中海。 在 风暴大 作的天 气或是 冬天里 ，柯克 船很少 出现在 
公 海上。 因为 没有抢 风转向 所必备 的复杂 帆具， 所以柯 克船只 的航行 
需要舒 缓而又 有利的 海风。 

柯克商 船在奥 斯曼帝 国早期 在黑海 中占统 治地位 ，但 是另 两种船 
只也 在奈斯 比和其 他地方 的涂鸦 中频繁 出现。 一 种是同 柯克船 一样有 
平宽底 部的卡 拉维尔 帆船， 但是它 的帆具 显示出 了对四 角帆的 巨大改 
良。 十 字军东 征的经 验使西 方水手 引进了 阿拉伯 船只使 用的三 角帆。 
(尼 罗河 上的三 桅小帆 船是三 角帆具 的绝佳 范例。 帆与 桅杆呈 一个锐 
角。） 商 人发现 卡拉维 尔帆船 能够同 时提供 柯克船 巨大的 仓储空 间和更 
好 的可操 控性; 这种 船只能 够利用 风向向 目的地 航行而 非只能 跟随着 
风吹 的方向 航行。 

另一种 船是卡 拉克大 帆船。 卡 拉克大 帆船同 卡拉维 尔帆船 一样， 
是柯 克船的 后代。 但 是其帆 具更为 复杂： 三根或 以上的 桅杆， 上面挂 
着四 角和三 角帆。 这使 得它能 够航行 更长的 距离。 它还 可以装 载一小 
队水兵 进行接 艇战或 是对陆 上的港 口进行 突击。 这种做 法在西 欧国家 
控制 的海军 中尤其 盛行。 这 种船只 标志着 远航船 只既可 以作为 探索船 
只 ，又 可以作 为战舰 的想法 的发展 成熟。 卡拉 克船型 成为了  16 世纪时 
期葡 萄牙、 西班牙 和英格 兰不断 扩张的 海军的 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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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克船 、卡 拉维 尔帆船 和卡拉 克帆船 在黑海 涂鸦之 中占据 了主要 
地位。 因为它 们是主 要前往 奈斯比 等港口 的商业 船只。 但是它 们之中 
混杂 了另一 种船。 这 种船只 揭示了 海上生 活的重 要本质 ，特 别是在 17 
世纪。 这就 是大加 利帆船 (或 者更 准确些 ，加莱 赛船） ，这 是凤帆 和人力 
混合 动力的 船只， 通常由 加农炮 武装并 装载着 水兵。 画 下这种 船只停 
靠 在奈斯 比的人 可能是 加莱赛 船员中 的一人 ，或 是在其 他没有 进港的 
船 只上看 到的。 这种 加利帆 船有一 层或者 是更多 层的桨 ，并挂 着四角 
或是三 角帆。 帆能够 在顺风 时提供 额外的 动力。 几百年 之前的 罗马和 
拜占 庭水手 就已经 非常熟 悉这种 船了。 

我们也 许高估 了奧斯 曼航海 者的落 后程度 ，但 是就船 只设计 来看， 
帝 国的确 落在了 现代化 进程的 后面。 1571 年的 勒班佗 海战是 在地中 
海的 两支桨 船舰队 之间的 大战。 威尼斯 与其西 方盟友 是一方 ，奥 斯曼 
帝 国是另 一方。 但是 一个世 纪以后 ，奥斯 曼帝国 的海军 依然主 要由桨 
船组成 ，而 同时 代的西 欧海军 已经开 始装备 多桅的 帆船。 在大 西洋欧 
洲 ，帆船 时代的 到来是 因为几 项关键 的技术 革新： 新的 帆具设 计能够 
让各种 不同的 帆组合 在一起 ，加 上把 船身延 长以提 高船只 速度。 但是 
船只设 计的改 变是因 为战略 需求： 更有效 率和国 家财政 能够支 持的低 
成本 的舰队 ^ 随着君 权国家 的巩固 ，建立 海军成 为获取 军事优 势的不 
二法门 ，而 且还 是国家 荣誉的 源泉。 尤其 是那些 对于海 外有野 心的国 
家 ，大型 风帆帆 船对于 长距离 探索和 维持帝 国至关 重要。 然而 船只的 
下水还 要取决 于是否 有足够 的船员 。 而装 备一艘 加利帆 船需要 大量的 
桨手 ，相比 起风帆 帆船的 船员来 说这真 是天文 数字。 

奧 斯曼帝 国当然 有能力 进行技 术革新 ，但是 他们缺 少欧洲 的战略 
和经 济上的 动力。 没有 国外势 力能够 在黑海 上航行 ，而 黑海北 部持续 
不断地 提供着 奴隶劳 动力。 装 备加利 帆船并 不是一 个困难 的问题 。而 
且 事实上 黑海上 并不需 要任何 的战舰 ，因 为它在 奥斯曼 帝国的 治下非 
常 和平。 

然而 ，在 16 世纪 晚期和 17 世纪 早期， 一股新 的海军 势力从 一个意 
想不 到的地 方打破 了这股 平静。 这 支军队 能够使 用轻型 的桨船 对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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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 堡垒进 行劫掠 ，也 能够在 海上攻 击商船 ，甚 至还能 够挑战 奥斯曼 
由 加利帆 船组成 的帝国 舰队。 这 个族群 —— 哥 萨克人 —— 证明 了奈斯 
比涂 鸦中的 大型加 利帆船 已经彻 底过时 ，即使 是在和 平的黑 海上。 

“海鸥 ”组成 的海军 

大众中 流行的 对于哥 萨克人 的印象 是在欧 亚草原 上狂奔 的挥着 
皮鞭的 骑手。 但是从 1550 年到 1650 年左右 的一个 世纪中 ，哥 萨克 
也是一 股强大 的海上 势力。 据说 他们在 16 世纪 30 年 代从第 聂伯河 
河口顺 流而下 ，攻击 了奥兹 （现 在的 奧恰科 夫）。 渐渐地 ，他们 把势力 
范 围扩展 到了多 瑙河口 和整个 西部海 岸沿岸 。在 1614 年他 们对南 
部海岸 的锡诺 普发动 了第一 次攻击 29 。 这样的 海上攻 击一直 延续到 
17 世纪 中期。 奧斯曼 和欧洲 的文献 都提到 了他们 频繁的 劫掠。 文献 
中 用描述 1200 年前哥 特人攻 击拜占 庭时的 语言描 述他们 造成的 破坏: 

(他 们） 从 （锡 诺普） 堡 垒和城 墙的顶 部越过 ，进入 城内， 毁坏市 
中心 周边的 建筑， 在地上 洒下数 千人的 鲜血。 他们 用抢劫 和毁灭 
之火横 扫城市 ，不 留下任 何建筑 ，把它 变成一 片荒野 和沙漠 3°。 


根据艾 弗里亚 •切 勒比 的说法 ，在锡 诺普周 边的村 民都放 弃了耕 
作 ，因为 他们的 农作物 一定会 被频繁 来袭的 哥萨克 人踩死 31 。 

即使这 些叙述 中有一 定程度 的夸大 ，从 中也 明显可 以看出 哥萨克 
人 的进攻 使奧斯 曼帝国 震惊。 之前， 黑海上 没有海 盗活动 ，而哥 萨克劫 
掠者的 到来被 奥斯曼 官员和 编年史 家视为 地中海 式的海 上强盗 行为的 
突然 爆发。 但 是哥萨 克人毕 竟还是 和自由 劫掠者 不同。 他们的 出现标 
志着一 个从黑 海北方 海岸多 元文化 中汲取 力量的 独特社 群正变 得越来 

越 强势。 

哥 萨克人 是让奧 斯曼帝 国心惊 肉跳的 社会的 典型： 利用居 住在无 
法控 制的几 个主要 大国交 汇的边 境地区 —— 地理上 、文 化上和 政治上 
的 - 这种 优势的 民族。 “Cossack” 这个 词派生 于突厥 语“糾 =叫”，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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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自由 人”。 哥 萨克人 从斯拉 夫农民 、鞑靼 游牧民 、被释 奴隶、 宗教异 
端 、雇 佣兵和 其他来 到尚未 被奧斯 曼控制 的草原 地区的 居民的 混合体 
中 崛起。 有些人 从奥斯 曼领土 ，另外 一些则 从波兰 和俄国 到来。 随着 
时间 的流逝 ，他们 凝聚成 了许多 小团体 ，也 叫聚落 ，由地 区或是 一定程 
度 上的语 言差别 区分。 扎波罗 热哥萨 克人从 第聂伯 河下游 崛起。 那里 
有把 河流上 游和近 海的河 流下游 分隔开 来的十 多个大 瀑布。 （乌 克兰 
语中 称这个 地区为 za  /wo/uzm：y ， 字 面意思 就是“ 在激流 的远方 ”。） 在 
其他的 河道上 也形成 了相似 的团体 ，例如 顿河。 在东边 的哥萨 克聚落 
说各 种俄语 ，其 中混合 了突厥 词汇， 特别是 在军事 领域。 在西边 的则受 
到 了现在 称为波 兰人和 乌克兰 人的族 群的重 大影响 。在 M 世纪 ，各个 
聚 落团结 在强有 力的酋 长周围 ，并形 成了类 似于不 完全的 国家的 组织。 
他们的 生活既 有草原 的特征 ，又 有海岸 低地的 特征： 豢养 （也 劫掠） 奶 
牛 、绵羊 和马； 在海 岸地区 和北部 充当贸 易的中 间人; 捕鱼; 并且 和克里 
米亚和 诺盖鞑 靼人一 起向奧 斯曼市 场出口 奴隶。 

哥 萨克人 对于公 海的劫 掠是他 们在草 原上的 那些经 济活动 的自然 
延伸。 作为河 流沿岸 和湿地 的居民 ，他们 发展出 了与其 平原文 化相应 
的水 文化。 他们 有一种 轻便的 、无 龙骨的 划浆船 ，叫 做海鸥 
这 种船特 别适合 在河流 上航行 ，尤其 易于在 劫掠途 中从路 上搬运 。（这 
种旅行 的方式 也是罗 斯人在 9—10 世 纪中使 用的； 事实上 ，哥萨 克船只 
与罗 斯人和 北欧人 的船只 有很多 相像之 处。） 如果造 得大些 ，这 种船只 
可 以装载 70 人和小 型火炮 ，就成 为不错 的海上 战船。 它 在水上 的部分 
很少 ，这样 就可以 不被发 现地靠 近猎物 —— 海岸 上的城 镇和大 型加利 
帆船。 把有 浮力的 芦苇塞 在船缘 ，这 种船就 很难被 击沉。 在 I7 世纪的 
前半卟 ，哥萨 克人能 够集合 300 条船 的舰队 ，把它 派到黑 海的任 何一个 
角落 32。 由于 前后都 有舵， 他们通 常比派 来追捕 他们的 奥斯曼 加利战 

船 要灵活 得多。 

一 个法国 的军事 工程师 纪尧姆 •德 •博 普朗 ，曾于 17 世纪三 四十年 
代受雇 于波兰 国王， 他提供 了有关 哥萨克 船只的 第一手 资料。 当时他 
们正沿 第聂伯 河顺流 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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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从海上 和陆地 运输： 17 世 纪诺盖 游牧民 在黑海 草原上 使用的 小车和 
海鸥” （也 就是 小船） 的剖 面图。 哥 萨克劫 掠者用 这种船 同奥斯 曼战船 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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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船 相距如 此之近 ，他 们的浆 几乎都 要撞在 一起。 突厥人 
往 往都知 晓他们 的远征 要来临 ，事先 就做了 防御 准备。 他 们在波 
利 斯丹尼 河河口 布置了 几艘加 利帆船 来阻止 哥萨克 人进入 黑海。 
但是 哥萨克 人十分 狡猾。 他们 利用新 月时的 黑夜偷 偷利用 河上芦 
苇 的掩护 溜过了 封锁。 加 利帆船 则不敢 接近芦 苇地带 ，因 为过去 
曾 经在这 里吃过 大亏。 突 厥人满 足于在 河口守 株待兔 ，结 果却遭 
到 了 （来袭 者的） 奇袭。 

然而 ，哥 萨克 人还没 有快到 能 让守军 毫无所 觉地快 速通过 ，所 
以 整个帝 国直至 君士坦 丁堡都 响起了 警钟。 大领主 （苏 丹） 向所有 
的海岸 都派出 了信使 …… 警告 哥萨克 人进入 了黑海 ，所以 每个人 
都 要严防 死守。 可 是这些 都没有 奏效。 因为 哥萨克 人选择 了对他 
‘ 们有利 的时机 。在 36—40 个小时 内他们 就抵达 了安纳 托利亚 ，每 
个人都 带着火 器上岸 ，每 条船只 留两个 男人和 两个男 孩看守 。他 
们奇袭 了城镇 ，占 领它 们并烧 杀抢掠 ，有 时冲入 内地达 一里格 
远①。 然后 他们立 刻回到 （船 上） ，载 着战利 品起航 ，再 到其 他地方 
碰 运气。 

博普 朗也评 论了哥 萨克人 优秀的 战术。 他们 是远比 奧斯曼 人更善 
于隐藏 行踪的 水手： 

因为哥 萨克船 只在水 面上的 部分大 概只有 2.5 英尺高 ，他们 
每 次都能 在被发 现之前 先发现 对手。 然后他 们放下 桅杆， 观察目 
标驶 往何方 ，随 即试图 在夕阳 下山之 前赶上 目标。 在日落 前的一 
个小时 ，为 了 防止目 标离开 目视 范围， 他们用 尽全力 划 向目标 ，直 
到离它 一里格 左右， 并保持 这个距 离直到 半夜。 一旦信 号发出 ，他 
们 便划向 目标 ，一 半的船 员准备 战斗， 等待着 在接舷 的时刻 跳上敌 
船。 对 方船只 上的人 会很惊 讶地发 现他们 受到了  80  —  100 条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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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攻击。 甲板 上瞬间 就站满 了敌人 ，船被 占领。 哥 萨克乂 会抢走 
船 上每一 件值钱 的东西 、散 装的货 物及饮 用水。 在凿 沉船只 之前， 
他们也 会带走 铸铁炮 等他们 认为有 用的一 切东西 …… 如果 他们有 
能力驾 驶一条 加利帆 船的话 ，就 会连船 也一起 带走。 但是 他们没 
有这 个技术 33。 


这种 远征在 16 世纪 50 年代之 后非常 频繁， 黑海几 乎彻底 脱离了 


奥斯曼 帝国的 掌控。 

哥萨 克人的 攻击在 1637 年达到 顶峰。 在 这一年 ，大 群的顿 河哥萨 
克 人围攻 了亚速 城堡。 城 堡内驻 守着几 千名奧 斯曼士 兵和鞑 靼雇佣 
军。 奥 斯曼帝 国几次 试图夺 回城堡 ，但每 次都只 是证明 了哥萨 克人不 
仅是 天生的 劫掠者 ，更拥 有良好 的军事 组织。 艾 弗里亚 •切勒 比目睹 
了一次 主要的 反击。 据他说 ，哥萨 克人有 8 万人 和一支 150 艘 船的舰 
队保 护着城 堡面向 河流的 一面。 奥 斯曼人 从黑海 对面地 区集结 了一支 
军队。 陆 军包括 色雷斯 的鲁梅 利亚总 督提供 的士兵 ，从 布贾克 行省征 
召的 4 万名鞑 靼士兵 ，瓦拉 几亚和 摩尔多 瓦来的 4 万名 基督教 士兵和 
特 兰西瓦 尼亚的 2 万名 基督教 士兵。 在海上 ，奥斯 曼帝国 舰队由 ISO 
艘加利 帆船和 更多的 护卫舰 及小船 组成， 共计有 400 艘 船只和 4 万名 
海员。 （艾 弗利亚 的数字 可能有 所夸大 ，但 是不管 是陆军 还是舰 队的规 
模 都令人 印象深 刻。） 

尽管 其军队 有令人 畏惧的 数量， 奥斯曼 人还是 面临许 多困难 。哥 
萨克人 坚守住 了城堡 ，挖 筑了防 守战壕 ，并 且用潜 泳绕过 河道封 锁线的 
办 法送来 援军。 这些 潜泳来 的援军 在水下 用芦苇 秆呼吸 ，随身 携带着 
装 在皮革 袋中的 武器。 两个 月后， 冬天即 将到来 ，奥斯 曼人终 于放弃 
了。 他们 把要塞 留给哥 萨克人 ，但是 劫掠了 四周的 乡村作 为报复 。艾 
弗利亚 记录到 ，这 次劫掠 获得了 大量的 战利品 ，竟 使市场 上的物 价跌到 
令人难 以置信 的水平 ^  1 比 索能够 买到一 匹马， 5 比索 能购买 一个女 
孩， 6 比索 能买一 个男孩 34 。 

亚 速的灾 难并不 妨碍奥 斯曼舰 队在对 抗哥萨 克人的 战斗中 获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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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胜利。 在第 聂伯河 河口加 强巡逻 可以阻 止大规 模的舰 队进入 黑海， 
但像 博普朗 描述的 那种小 规模的 舰队是 无法阻 止的。 奥 斯曼人 组织了 
数次沿 顿河而 上的大 型远征 ，动 用了 成百的 加利帆 船和小 型船只 。渐 
渐地 ，哥萨 克人无 疑承受 了大量 人员的 损失。 因为 尽管不 太频繁 ，一旦 
遭遇 奥斯曼 的加利 帆船， 通常只 有一小 部分哥 萨克船 员能够 活着回 
家 亚速最 后还是 回到了 奧斯曼 帝国的 手中。 哥萨克 人一开 始把要 
塞当作 礼物献 给俄国 沙皇。 但 是沙皇 害怕引 起同苏 丹的全 面战争 ，拒 
绝了。 哥萨克 人意识 到在经 历了反 复的围 攻之后 ，这座 几乎被 彻底摧 
毁的要 塞似乎 已没有 什么用 ，于 是在 1642 年放弃 了它。 

对于 奧斯曼 人来说 ，即使 是这样 不完全 的胜利 ，其 代价也 是巨大 
的。 为了 对抗哥 萨克人 的威胁 ，仅 有的海 军资源 都投入 了地中 海之外 
的 地方。 南北 海岸之 间繁忙 的贸易 关系不 可避免 地遭到 损害， 因为船 
长们 都意识 到了哥 萨克劫 掠者的 威胁。 如果 我们把 目光放 得更远 ，一 
支由快 速船只 组成的 海军能 够击败 操控性 不佳、 速度太 慢的加 利帆船 
舰队， 这表明 奥斯曼 帝国在 数个世 纪之前 曾经征 服了整 个东南 欧的军 
事 机器并 不是无 敌的。 随着 哥萨克 人学会 利用身 处数支 互相制 衡的力 
量 —— 波兰人 、俄 国人和 奥斯曼 人之间 的优势 ，他 们也终 结了之 前奥斯 

曼 人采取 的“帝 国总体 和谐” 战略。 ^ 

这 支非正 规的哥 萨克海 军标志 着奧斯 曼帝国 和黑海 之间关 系的转 
变。 直到 16 世 纪中期 ，奧斯 曼人还 理所当 然地控 制着黑 海和其 海岸地 
区。 附庸 国有时 会难以 驾驭， 而高加 索地区 的内地 ，甚至 有时是 海岸地 
区会脱 离控制 ，但 是奧斯 曼帝国 还是能 够控制 大局。 他 们控制 着黑海 
的主 要入口 —— 第聂伯 河河口 和几处 海峡。 整个 南部和 西部海 岸都是 
帝国的 行省。 北部 则由同 盟的穆 斯林国 家和一 片难以 穿越的 草原保 
护。 奥斯曼 人对于 黑海的 战略主 要是防 御性的 36 。 帝国 政策的 要点在 
于关 闭入口 ，建 立强大 的海岸 要塞和 离齐普 恰克草 原越远 越好。 尽管 
奥斯曼 帝国致 力于扩 展苏 丹的疆 域和穆 斯林的 居留地  他们 用这些 
来解 释其在 14 世纪和 15 世纪 的成功 —— 扩 张 的理念 在北部 并不适 
用。 理 由非常 简单： 在黑海 ，奥 斯曼帝 国已经 处于一 个非常 优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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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随着哥 萨克人 的到来 ，一切 都开始 改变。 黑 海和北 方草原 成为不 
安定的 源头。 奥斯曼 帝国要 比以前 付出多 得多的 资源来 保证这 里的和 
平。 黑海 不再是 一个内 陆海， 一片由 帝国控 制的土 地包围 的水域 。现 
在它成 为了边 境地区 。到 17 世纪末 ，北方 实力日 渐增长 的国家 ，例如 
俄国 ，开始 从这种 改变中 得益。 


注释： 

1  “Kara  Deniz,  ” Encyclopedia  of  Islam  ,  Vol.  4 ,  pp.  575  -  7. 

,  2  Halil  inalcik， “The  Question  of  the  Closing  of  the  Black  Sea  Under  the 
Ottomans,”  Archeion  Pontou  ,  Vol.  35.  (1979)  :  108. 

3  引自 Elizabeth  Zachariadou ,  “The  Ottoman  World，’’  in  Christopher  Allmand 
(ed.  )  The  Nexv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of  Europe ， Vol.  7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8) ,  p.  829。 

4  ulstanhnl Encyclopedia  of  Islam  ,  Vol.  4  ,  p.  244. 

5  “Kipchak” 指草原 的游牧 居民。 他 们的语 言是独 特的突 厥语言 的一支 齐普恰 

克 分支。 突厥则 属于乌 古斯这 一支。  ( 

6  Victor  Ostapchuk ,  “The  Human  Landscape  of  the  Ottoman  Black  Sea  in  the 

Face  of  the  Cossack  Naval  Raids，”  Oriente  Modemo ,  Vol.  20,  No.  1(2001 ) ； 
28  -  9. 

7  引自 Ostapchuk,  “The  Human  Landscape ， ’’  p.  33。 

8  Halil  inalcik， with  Donald  Quataert  ( eds.  )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 Vol.  1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7),  p.  271. 也可见  Gilles  Veinstein,  “From  the  Italians  to  the  Ottomans : 
The  Case  pf  the  Northern  Black  Sea  Coast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  1 ,  No.  2 (December  1986)  :  221  _  37。 

9 东 正教基 督徒在 大部分 北部海 岸的小 城市占 大部分 人口。 Veinstein,  “From 
the  Italians  to  the  Ottomans p.  224。 

10  Halil  Inalcik ,  Sources  and  Studies  on  the  Ottoman  Black  Sea .  Vol.  1 :  The 
Customs  Register  of  Caffa ,  1487  -  1490  ( Cambridge,  MA：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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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Veinstein,  “From  the  Italians  to  the  Ottomans，’’  p.  223. 

12 我很 感激费 力西亚 •露西 （Felicia  RoSu) 在 这一部 分的写 作和研 究上给 我的帮 
助。 黑海的 奴隶数 量可能 比地中 海的其 他中心 更少。 可见 David  C.Braund 
and  Gocha  R.  Tserskhladze,  “The  Export  of  Slaves  from  Colchis,”  Classical 
Quarterly ， Vol.  39  ,  No.  1  ( 1989)  ：  114-25。 在奥 斯曼帝 国控制 之下的 经典论 
文可见  Alan  Fisher,  “Muscovy  and  the  Black  Sea  Slave  Trade，”  Canadiarir 
American  Slavic  Studies  f  Vol.  6  (1972)  :  575  -94。 

13  M.  I.  Finley,  “The  Black  Sea  and  Danubian  Regions  and  the  Slave  Trade  in 
Antiquity，”  Klio,  No.  40(1962) :  53. 

14  Pero  Tafur,  Travels  and  Adventures  f  1435  —  1439 ， trans.  Malcolm  Letts 
(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  1926) ， p.  133. 

15  inalcik  and  Quataert,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  Vol_  1 ， p_  283. 

16  inalcik  and  Quataert,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  Vol.  1 ,  p.  285 考达科 

夫斯 基估计 仅仅在 17 世 纪上半 莫斯科 公国域 内就有 IS 万 一20 万人 在鞑靼 
劫掠中 被捕捉 o  Michael  Khodarkovsky ,  Russia^  Steppe  Frontier：  The 
Making  of  a  Colonial  Empire ， 1500  -  180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2 0 

17  Halil  inalcik,  “Servile  Labor  in  the  Ottoman  Empire，”  in  Abraham  Ascher， 
Tiber  Halasi-Kun,  and  Bela  K.  Kiraly  ( eds.  )  The  Mutual  Effects  of  the 
Islamic  and  J udeo~Christian  Worlds :  The  East  European  Pattern  ( New 
York：  Brooklyn  College  Press,  1979)， p.  34. 

18  Nicolae  Iorga， Studii  istorice  asupra  Chiliei  Cetatii  Albe  ( Bucharest : 
Institutul  de  Arte  Grafice  Carol  Gobi,  1899) ,  p.  161. 

19 国家 所有的 奴隶的 补充来 源是心 即强征 儿童税 体系。 儿童被 带往伊 
斯坦 布尔， 飯依伊 斯兰教 ，然 后被充 入奥斯 曼国家 机构和 军队。 这一 系统从 14 
世纪到 17 世 纪一直 在运行 ，其重 要对象 是南巴 尔干的 斯拉夫 东正教 人口。 

20  Evliya  Celebi,  Narrative  of  Travels  in  Europe ， Asia ,  and  Africa  ,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trans.  Joseph  von  Hammer ,  Vol.  2  (  London :  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  1834) ， p.  58. 

21  Marie  Guthrie,  A  Tour,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795  -  6  ,  Through  the 
Taurida ， or  Crimea  ,  the  Ancient  Kingdom  of  Bosporus ,  the  Once^ Powerful 
Republic  of  丁 auric  Cherson  ,  and  All  the  Other  Countries  on  the  North  Sh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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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Euxine ,  Ceded  to  Russia  by  the  Peace  of  Kanardgi  and  Jassy 
(London：  T.  Cadell,  Jr.  ,  and  W.  Davies,  1802)， p.  154. 

22  August  von  Haxthausen,  Transcaucasia:  Sketches  of  the  Nations  and  Races 
Betxveen  the  Black  Sea  and  the  Caspian  (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  1854) ， 
p.  8. 

23  ,  inalcik  and  Quataert,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  Vol.  1 ,  p.  284. 

24  W §erban  Papacostea ,  “La  penetration  du  commerce  genois  en  Europe 
Centrale :  Maurocastrum  ( Moncastro )  et  la  route  moldave，’’  II  Mar  Nero ， 
Vol.  3(1997  -  8)；  149  -  58。 

25  引自 Ostapchuk， “The  Human  Landscape，”  p.  28。 

26  Palmira  Brummett ,  Ottoman  Sea  Power  and  Levantine  Diplomacy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1994),  pp. 
95-8. 

27  Nikolai  Ovcharov ,  Ships  and  Shipping  in  the  Black  Sea:  XIV  -  XIX 
Centuries ， trans.  Elena  Vatashka  ( Sofia：  St.  Kliment  Ohridski  University 
Press,  1993)  ,  pp.  19  -  2S. 

28 对于我 的论述 所依据 的这些 绘图的 主要研 究可见 Ovcharov， Ships  and 
Shipping  in  the  Black  Sea  0 

29  Ostapchuk ,  “The  Human  Landscape,”  p.  39. 

30  Ahmed  Hasanbegzade,  Tarih-i  al~i  ‘Osnian， 引自 Ostapchuk， “丁 he  Human 
Landscape，’’  p.  46 D 

31  Evliya  Qelebi,  Narrative  of  Travels  ,  Vol.  2.  p.  39. 

32  Ostapchun， “The  Human  Landscape,”  pp.  41  -  3. 

33  Guilliaume  Le  Yasseur,  sieur  de  Beauplan,  A  Description  of  Ukraine ,  tran. 
Andrew  B.  Pernal  and  Dennis  F.  Essar  ( Cambridge ,  MA：  Harvard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1993)  ,  pp.  67  -  8. 

34  Evliya  Qelebi,  Narrative  o f  Travels  ,  Bol.  2 ,  pp.  58  -  64. 

35  Beauplan,  Description  of  Ukraine  ,  p.  69. 

36  Ostapchuk,  “The  Human  Landscape,”  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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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君想 要的是 一个小 王国。 在其中 他能够 亲自主 
持正义 ，能 够用自 己的眼 睛监察 政府的 每一个 部门。 
但是他 永远不 能够固 定他 国土的 边界， 并且一 直不断 
地增 加他的 属民。 

- 塞缪尔 •约 翰逊， 1759 年 


她 希望有 一天能 够一下 子形成 一批中 产阶级 ，接 
受国外 的商贸 ，引进 制造业 ，建 立信 用体系 ，促 进纸币 
的使用 ，提高 汇率， 降低 贷款 的利息 ，建造 城市， 创办大 
学 ，殖 民荒地 ，用 许多军 队保护 黑海 ，消 灭 鞑靼人 ，入侵 
波斯 ，继 续她对 于突厥 人的血 腥征服 ，制 衡波兰 ，把自 
己的影 响拓展 到整个 欧洲。 

- 路易 斯-菲 利普， 

西 格伯爵 ，法 国驻俄 大使对 于叶卡 捷琳娜 女皇的 评论， 年 


船只 在山谷 的基部 、绿 色的盆 地抛锚 . 一连串 

的港口 和港湾 ，由 海岬 和海湾 的变化 构成。 许多 部分， 
例 如胡德 森高地 都令人 惊叹。 海豚 在波涛 中跳跃 ，大 
群的 鸽子像 军队一 样飞过 我们的 头顶。 难怪沙 皇总是 
贪求 苏丹的 首都， 难怪居 住在寒 冷松林 里的俄 国人羡 
慕这 里的桃 金娘。 

- 赫 尔曼 •麦尔 维利， 

在去博 斯普鲁 斯海峡 的蒸汽 船上， 1856 年 


第五章 俄国 的黑海 ： 1700  — 1860 年 


狄德 罗的百 科全书 是启 蒙时代 人类知 识的大 集成。 
其中关 于黑海 有一个 简短的 词条。 “Pont-Euxin” 被描述 为“在 小鞑靼 
利亚 和北面 的切尔 克西亚 ，东 面的格 鲁吉亚 ，南面 的安纳 托利亚 和西面 
的土 耳其的 欧洲部 分之间 。”词 条的作 者特意 加上了 解释： “fow” 不是 
像脑袋 空空的 法国宫 廷成员 所想的 “桥” ，而 是“ 一片亚 洲的海 ”1。 

那是 18 世纪 50 年代 的事。 在接 下来的 100 年中， 狄德罗 的地理 
观念变 得过时 。在 18 世纪的 下半叶 ，俄罗 斯帝国 扩张到 了克里 米亚温 
暖 的港口 ，击退 了奥斯 曼帝国 ，推翻 了其受 保护人 —— 鞑靼 可汗。 在西 
面 和东面 ，这个 帝国也 开始影 响巴尔 干地区 和高加 索的君 主们。 一开 
始 ，俄 罗斯人 自称为 东方塞 督教世 界的保 护者， 之后则 成为把 受压迫 
的国家 从突厥 枷锁下 释放的 解放者 。到 19 世纪 中期， 黑海已 经不能 
被描 述成“ 亚洲” 的海。 现在它 被东欧 的两股 此消彼 长的势 力所分 
割， 即俄罗 斯和奧 斯曼。 这 片水域 是两大 帝国野 心碰撞 的地方 。事 
实上这 时候的 “抑咐” 更接近 于法国 宫廷成 员所想 的那座 “桥” ，而非 
狄德 罗的“ 海”。 

黑 海向欧 洲靠拢 起始于 海洋和 草原之 间战略 关系的 变化。 对于奥 
斯曼人 来说， 保持黑 海海域 的和平 和北方 草原的 野蛮是 自君士 坦丁堡 
陷落之 后最重 要的两 个安全 议题。 只要大 部分外 国船只 被阻挡 在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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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 ，与 海岸地 区的附 庸国保 持稳定 的关系 ，奥斯 曼帝国 就能够 垄断黑 
海的 财富； 在欧 亚草 原上驰 骋的游 牧民和 鞑靼劫 掠队伍 是对北 方大国 


野心 的天然 牵制。 对 于俄国 人来说 ，其重 点与奥 斯曼帝 国正好 相反。 
正像 哥萨克 人在海 上的劫 掠所显 示的， 奥斯曼 帝国对 于来自 北部海 
岸 的有计 划的攻 击毫无 防备。 但 是要到 达黑海 ，俄国 人需要 先在自 
己的南 方边境 上跨过 自然环 境恶劣 的草原 地区。 此地 居住的 是成分 
不断改 变的哥 萨克人 、农民 和诺盖 游牧民 ，当然 ，许多 地区裉 本就没 
有 人迹。 就 是在这 片“荒 野”上 一 - 俄国和 波兰的 作家都 这么称 
呼 一 ■鞑靼 人攻击 基督教 村落并 且掠夺 他们。 这是盗 贼和不 法分子 
的土地 ，也 是受够 了为更 北方的 这个或 那个地 主卖命 的自耕 农能接 
受的避 难所。 

从“ 恐怖的 ”伊凡 U533  —  1584) 到彼 得大帝 （1689  —  1725) 治下的 
俄国国 家政策 的一个 中心特 点是， 努力把 草原变 成一片 确定而 可控的 
地区。 换 句话说 ，就是 把边疆 转变为 本国的 边境。 然而 这个计 划把俄 
国推到 了和鞑 靼可汗 ，进而 也就与 奥斯曼 帝国冲 突的最 前线。 在 18 世 
纪 ，俄国 国家安 全政策 中的防 御成分 变得越 来越少 ，最后 发展出 了扩张 
的 理念。 起先 是在彼 得大帝 ，后 来在叶 卡捷琳 娜大帝 （1762  —  17D6) 治 
下 ，俄国 接受了 帝国的 思想。 他们 用启蒙 时代的 文明理 性主义 和收回 
被西 欧占领 的旧帝 国的土 地的欲 望来包 装它。 控 制草原 的驱动 力变成 
了征服 海洋的 前奏。 之 后在国 力的顶 峰时期 ，俄 国把自 己视为 罗马帝 
国的 继承者 ，因此 他们要 控制两 大海峡 ，把 俄国君 主重新 抉上一 个重生 
的拜 占庭的 皇位。 这 个新的 帝国要 把文明 的光芒 带给黑 夜中的 南部， 
穿过黑 海直到 地中海 ，获取 拜占庭 留下的 遗产。 这个战 略目标 将一直 
指导着 俄国外 交政策 的取向 ，直到 俄罗斯 帝国和 奥斯曼 帝国在 第一次 
世 界大战 的骚动 中双双 终结。 

帝 国目标 的碰撞 组成了  I8 和 I9 世纪黑 海周边 发展的 背景。 黑海 
发展的 节点是 一系列 战争中 的数个 条约。 第一个 是奥斯 曼帝国 同中欧 
列强的 条约， 第二个 则是奥 斯曼帝 国和俄 国之间 的条约 。在 1699 年和 
1700 年， 《卡尔 洛维茨 条约》 和 《伊斯 坦布尔 条约》 标志着 奥斯曼 帝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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袞退。 它向奧 地利割 让了它 在中欧 的领土 ，向波 兰割让 了黑海 西北部 
地区 ，向 俄国割 让了中 北部和 东北部 海岸。 1739 年的 《贝 尔格 莱德和 
约》 让俄 国控制 了亚速 这个重 要堡垒 ，并且 给予俄 国在黑 海的有 限贸易 
权。 1774 年 ，在 《小 卡伊 纳尔贾 和约》 中， 奧斯曼 帝国最 终同意 给予俄 
国 商船在 黑海的 自由航 行权。 这项 妥协在 之后的 数十年 中又扩 展到了 
其 他国家 的商人 身上。 俄 国不断 扩展的 影响在 1829 年和 1839 年得到 
了法律 认证。 在 《亚得 里亚堡 条约》 和 《温 卡尔 -伊斯 凯莱西 条约》 
(Treaty  of  Hlinkar  Lskelesi) 中 ，奥 斯曼承 认俄国 在黑海 享有完 全的航 
海权并 保证他 们可以 自 由出入 海峡。 苏丹 还在北 部海岸 割让了 更多的 
土地 ，承 认俄国 对瓦拉 几亚和 摩尔多 瓦的保 护权， 并且在 南高加 索划定 


了 清晰的 边界。 

在 《温 卡尔 -伊斯 凯莱西 条约》 中 ，苏 丹同意 应俄国 的要求 收回特 
定国家 在达达 尼尔海 峡的通 行权。 这个 决定让 西欧列 强对沙 皇在近 
东 的计划 产生了 怀疑。 然而俄 国的野 心在克 里米亚 战争中 遭受挫 
折。 英 国和法 国在战 争中帮 助苏丹 ，强迫 俄国签 订条约 ，把黑 海变成 
中立 的国际 区域， 任何战 舰不得 入内。 俄国 逐步撕 毁了这 一和约 ，并 
在 1877  —1878 年发生 的最后 一次大 规模俄 土冲突 中横扫 巴尔干 ，威 
胁向君 士坦丁 堡进军 ，结 果最后 仅仅因 为英法 的强硬 外交政 策才得 
到 扭转。 曾经因 为其军 事力量 居于地 区强国 之列的 奥斯曼 帝国， 
现 在却大 成问题 ，因为 它在俄 国入侵 面前软 弱无力 如何 处理这 
个战 略转变 ，是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 期欧洲 负责近 东事务 的外交 
家 和战略 家反复 琢磨的 问题。 


海洋 与箪原 

关于 这片不 安全的 草原在 从“恐 怖的” 伊凡到 彼得大 帝的两 个世纪 
间的俄 国国家 政策中 的地位 ，不管 怎么高 估都不 为过。 如何对 待草原 
地 区是莫 斯科大 公国向 近代俄 罗斯帝 国转变 的中心 事件。 草原 是两股 
不 同势力 和社会 接触的 地区： 北部是 城市化 、军 事官僚 制的莫 斯科公 
国 ，它建 立在鞑 靼蒙古 可汗赋 予它的 包税人 角色这 笔遗产 之上， 但是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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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意 识到自 己是基 督教国 家并想 要继承 拜占庭 帝国的 遗产。 南 部是一 
系列流 动的游 牧民和 汗国。 它们的 社会基 础是传 统社会 的血缘 关系， 
生 活方式 以游牧 为主， 秉 持着伊 斯兰教 的观念 2 。 

两个系 统冲突 的真正 原因不 在于上 述的任 何特征 ，而在 于暴力 
与 财产间 的复杂 关系。 对 于莫斯 科大公 国来说 ，有组 织的暴 力是国 
家的专 利。 由贵族 召集组 成的、 用于对 抗像波 兰和立 陶宛这 样的敌 
对国家 的军队 是为了 保护大 公的领 土和其 属民的 财产。 相对地 ，草 
原上 的游牧 民和他 们的保 护者克 里米亚 可汗， 通过武 装事业 获得了 
可观的 收入： 他们劫 掠北部 的城市 和乡村 ，强 迫它 们进贡 ，甚 至用武 
力 屈服潜 在的贸 易伙伴 以获得 更优渥 的条件 。在 17 世纪中 ，克 里米 
亚可 汗可以 组织起 一支最 多包括 8 万 名 骑手的 军队。 即使是 小规模 
的游 牧民劫 掠也至 少会有 3000 名 带着马 刀和弓 箭的骑 兵参与 3。 然 
而 ，军队 的工作 不是保 护国家 —— 毕竟 那里并 不存在 现代意 义上的 
国家 —— 而是为 士兵个 人和他 们的首 领提供 财富。 如果是 劫掠奴 
隶， 劫掠则 是为了 获取与 黑海对 面声名 显赫的 大国奥 斯曼帝 国交易 
的商品 。 

莫 斯科公 国的安 全问题 对于经 济和社 会有着 深远的 影响。 贸易受 
到了 干扰。 给可 汗的贡 品逐渐 消耗着 国库。 劳 动力的 损失也 非常显 
著。 仅在 17 世 纪上半 叶就有 20 万名 斯拉夫 基督徒 被捕捉 为奴隶 。即 
使 这些奴 隶被允 许赎身 —— 莫 斯科公 国通过 征收特 别税来 付出赎 
金 —— 赎金 也进一 步掏空 了国库 4 。 历 史学家 米盖尔 •考 达科夫 斯基计 
算过 沙皇在 17 世 纪上半 叶付给 克里米 亚可汗 的贡品 ，赎 金和贸 易税的 
总数共 计高达 600 万 卢布。 这笔 款项足 够建起 1200 个 左右的 小型城 
镇、 如果莫 斯科公 国是通 过同金 帐汗国 建立特 殊关系 而获得 支配地 
位 ，那 么他们 也因蒙 古人在 克里米 亚和草 原上的 后代付 出了沉 重的代 
价。 俄 国近代 早期的 城市化 进程和 经济的 落后很 大程度 上就是 由不断 
的劫掠 而导致 (尽管 许多被 捉住的 人无疑 在鞑靼 人或是 奥斯曼 人那里 
也生 活得不 错）。 

在整个 16 和 I7 世纪中 ，沙 皇先 是减轻 ，然后 消除了 不稳定 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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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也 就是 是 mi， 乌克 兰之名 （Ukraine) 正 是自此 派生出 来的） 的负面 
效应。 国家出 资买回 被捉的 俘虏， 在草原 地区的 北部边 境修筑 了好几 
条 防御线 —— 土 木工程 、伐倒 的树木 、壕 沟。 俄国 在外交 上对克 里米亚 
的可汗 做出友 好姿态 ，以 阻止自 由掠 夺者。 在恐怖 的伊凡 治下， 俄国政 
策变 得更为 强硬。 伊凡 获得了 “全俄 罗斯的 沙皇” 的头衔 —— 而 不仅仅 
是莫斯 科大公 —— 并且开 始对抗 金帐汗 国的后 继者。 伏 尔加河 流域的 
喀山 汗国在 1552 年毁灭 ，里海 的阿斯 特拉罕 汗国在 1556 年毁灭 ，西伯 
利亚 汗国在 1581 年 毁灭。 进贡行 为最终 结束。 俄国殖 民者前 往这些 
新 征服的 土地。 俄国 也与哥 萨克人 建立了 良好的 关系， 因为沙 皇承认 
哥萨 克人在 不断扩 虐的边 境地带 的领导 地位， 以换取 他们对 边境的 
保护。 

这个阶 段的征 服如果 秉持着 某种意 识形态 的话， 那也不 是一个 
帝国的 心态。 俄国 没有抱 着传播 文明的 心态。 在对 抗金帐 汗国的 
剩余后 继者时 ，俄 国人也 没有借 用文明 与野蛮 对立的 大义， 甚至没 
有 借用基 督教和 伊斯兰 的对立 情绪。 向南与 向东更 为激进 的推进 
首先只 是为了 解决基 本的安 全问题 ，同 时则 伴随着 国内滋 生的一 
种不断 增强的 意识： 俄罗斯 —— 而 非可汗 —— 是鞑 靼蒙古 人的真 
正后裔 。 

到 17 世 纪中叶 ，草原 依然难 以驯服 ，但 是它 已经从 不安全 的边疆 
变 得更像 可控的 边境。 不断 向南面 推进的 新防御 线阻止 了数次 大规模 
的 进攻; 各个哥 萨克聚 落现在 同俄国 联盟， 发 起了对 鞑靼人 的劫掠 。在 
17 世 纪中叶 ，俄 罗斯 和扎波 罗热哥 萨克人 的联盟 使他们 能够向 西面获 
取 更多的 土地。 1654 年， 在支持 一次哥 萨克起 义并击 败了波 兰人之 
后 ，沙皇 对乌克 兰草原 （包括 基辅） 提出 了领土 要求。 在 获得了 东乌克 
兰之后 ，沙皇 的影响 延伸到 早前金 帐汗国 的大部 分领土 ，从 里海 的海岸 
到第聂 伯河的 草原。 俄国依 然没有 和黑海 接壤， 但是它 已经控 制了两 
条北面 的主要 水道； 顿河 和第聂 伯河。 这 就是在 君士坦 丁堡陷 落之后 
黑海周 边经历 的最大 变化： 一支有 组织的 、国 家支 持的海 军出现 ，这支 
海军能 够挑战 奧斯曼 帝国的 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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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海 因里希 •布 什赫 尔茨： 《1768  —  1774 年 俄国舰 队在俄 土战争 中战胜 
土耳 其人的 寓言》 （1777)。 彼 得大帝 看着叶 卡捷琳 娜大帝 完成他 的战略 布局： 
获得通 往黑海 和地中 海的自 由入 海口。 1774 年的 胜利使 俄罗斯 的商船 能够自 
由进 出黑海 ，并为 俄罗斯 南部迅 速的经 济发展 铺平了 道路。 


亚 速海上 的舰队 

当彼得 大帝在 1689 年继承 皇位时 ，他 的疆域 中只有 白海上 的阿尔 
汉 格尔斯 克这样 一个出 海口。 而且 这个出 海口一 年中的 大部分 时间都 
被 冰封。 波罗的 海是瑞 典的囊 中物； 黑海 则属于 奥斯曼 帝国。 然而在 
一个 半世纪 之内， 俄国把 领土扩 张到了 波罗的 海边上 ，发 展了一 支暖水 
海军 ，能 够通过 直布罗 陀进入 地中海 ，在 远至埃 及的地 域进行 军事行 
动。 从 西面的 敖德萨 ，克里 米亚的 塞瓦斯 托波尔 ，到东 面的新 罗西斯 
克 ，它在 整个黑 海北岸 都建造 了港口 和海军 基地。 总之， 俄国成 为一个 
欧 洲的海 上大国 ，开 始从伊 斯坦布 尔的手 中夺取 黑海的 完全控 制权。 

彼得 认为俄 国的崛 起取决 于能否 得到黑 海的出 海口。 这样 能够大 
大 削弱奧 斯曼帝 国和鞑 靼可汗 对于俄 国南部 新获得 的领土 的威胁 。然 
而俄 国在黑 海上的 最初努 力结果 不佳。 彼 得大帝 希望能 够在海 岸上取 
得一个 立足点 的最初 尝试, 完全失 败了。 1695 年 夺取奥 斯曼亚 速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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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 役以俄 军和哥 萨克军 队四处 逃散而 告终。 奧 斯曼人 和他们 的盟友 
拥有 能够用 海军为 守军提 供支援 和补给 的战略 优势。 彼 得大帝 从中吸 
取的教 训是， 俄国在 南方的 事业必 须要以 能同奥 斯曼帝 国在海 上抗衡 
作为 基础。 

亚 速是一 个关键 的军事 目标。 这 个堡垒 控制了 整个顿 河下游 ，挡 


住了 俄国前 往亚速 海和更 广阔的 黑海的 通道。 如 果俄国 军舰要 通过河 


口， 占领 这个堡 垒是第 一步。 在第一 次攻击 失败以 后不久 ，彼得 发起了 
建立一 支由加 利帆船 和炮艇 组成的 海军的 计划来 支援一 场新的 战役。 
俄国人 从荷兰 运来了 一只加 利帆船 的原型 ，按 其建造 船只。 这 些船只 
在莫 斯科附 近组装 ，然后 通过陆 路运到 顿河上 游的沃 罗涅什 。到 1696 
年夏 ，彼 得已经 建立了 一支由 24 艘左右 的战船 和小型 船只组 成的舰 队。 
在 5 月上旬 ，舰队 连同一 小群哥 萨克船 只一起 ，离 开沃 罗涅什 ，沿 顿河顺 
流而下 ，前 往与奥 斯曼人 作战。 瑞士人 弗朗西 斯* 勒夫特 是整支 舰队的 
指 挥官。 而彼得 大帝本 人则在 他手下 负责指 挥一个 加利帆 船分队 6 。 

在俄国 军队到 来之前 ，哥 萨克 船只已 经在骚 扰试图 为守军 运输补 
给的 奥斯曼 船只。 6 月末 ，整 支俄国 舰队和 军队在 亚速城 堡附近 就位。 
哥萨克 人依然 在海上 不断地 骚扰， 就这样 挫败了 奥斯曼 舰船突 围出河 
口的 尝试。 陆上的 军队进 行围攻 ，在 一个 月内奥 斯曼守 卫者就 投降了 。 
之前 亚速城 堡已经 陷落过 —— I637 年时被 哥萨克 人独力 攻陷。 但是 
这 次征服 与上次 不同。 当年 哥萨克 人攻陷 城堡后 ，他们 把它献 给米海 
尔. 罗曼诺 夫沙皇 ，但是 沙皇拒 绝了。 他 害怕这 会引起 与奧斯 曼帝国 
的全 面战争 ，而这 场战争 一定会 以俄国 的失败 告终。 但 如今米 海尔的 
孙子 却亲自 花了大 力气建 立海军 ，从 而攻下 了这座 城堡。 

亚速战 役的成 功更促 进了俄 国建造 船只的 努力。 在 1 ⑶ 8 年同奧 
斯曼帝 国停战 之后， 俄国人 能够在 开阔的 水域亚 速海上 部署他 们的船 
只。 沃 罗涅什 和其他 顿河河 口附近 的造船 厂用惊 人的速 度制造 船只。 
大部 分在彼 得大帝 作战时 服役的 旧加利 帆船， 被最多 装载了  58 门火炮 
的 风帆帆 船替代 。在 1699 年， 新成立 的俄国 舰队由 W 艘 战船和 2 艘 
加 利帆船 组成。 到 1702 年 ，另外 15 艘炮舰 也开始 服役。 在 1695 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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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 年之间 ，总 共有 58 艘战船 在顿河 和其支 流下水 7 。 一项野 心勃勃 
的 工程也 在英国 工程师 的指导 下开始 8 。 俄国人 准备在 伏尔加 河和顿 
河之间 开挖一 条运河 —— 这 样就能 把曾经 被奧斯 曼帝国 完全控 制的黑 
海和里 海连接 在一起 。 彼得 大帝现 在幵始 把他于 17 世纪 90 年 代出使 
西欧时 在造船 中心获 得的技 能投入 实践。 

在 18 世 纪的头 20 年中 ，彼得 大帝的 注意力 常常被 转移到 其他的 
方 向上。 在同 瑞典进 行的拉 锯战中 ，战场 非常危 险地靠 近圣彼 得堡。 


为了壮 大俄国 在波罗 的海的 海军， 他投入 了大量 资源。 之后这 支海军 
成 为了俄 国海上 力量的 中坚。 建造 一支南 部海军 的计划 很快就 半途而 
废。 俄国的 船只没 有能够 走出浅 浅的亚 速海。 通 往黑海 的道路 被奥斯 
曼帝国 在刻赤 海峡的 堡垒封 死了。 

攻陷 亚速是 一场令 人振奋 的胜利 ，但 是彼得 大帝在 其他地 方复制 
这场 胜利的 努力遭 到了毁 灭性的 失败。 1710 年 ，彼 得同迪 米忒里 •坎 
特米尔 —— 摩 尔多瓦 的大公 ，一 个奧斯 曼帝国 的附庸 —— 结 成联盟 ，并 
发起了 一场针 对苏丹 的战争 。 这场 战争的 胜利将 会意味 着摩尔 多瓦公 
国的 独立, 而与其 联盟的 俄国则 可以自 由出入 多瑙河 。 但是这 场战争 
是次 短命的 冒险。 俄国和 摩尔多 瓦联军 很快就 被奥斯 曼军队 彻底消 
灭。 1711 年 签订的 《普 鲁特 和约》 对 这两个 盟友都 有深远 的影响 。摩 
尔多瓦 君主长 久以来 对于内 部事务 的自治 权被终 结了， 伊斯坦 布尔将 
会直 接指派 总督。 （一个 称为“ 潘纳莱 特”系 统的类 似安排 ，于 1716 年 
在瓦拉 几亚设 立。) 对于俄 国来说 ，被 打败 的代价 是失去 所有黑 海沿海 
领土， 并自毁 亚速海 舰队。 有些 战舰被 交到了 奥斯曼 人手中 ，其 余的被 
毁。 亚 速堡垒 被交还 苏丹。 俄国 在南部 海域的 海上力 量一下 回到了 
15 年前的 状态。 

然而 ，彼 得大帝 在顿河 和亚速 海进行 的早期 实验并 不是无 用功。 
亚速舰 队表明 ，只 要陆 海军配 紧密合 ，集中 攻打奥 斯曼帝 国在北 部海岸 
的重要 堡垒， 他们就 可以打 败奥斯 曼人。 事 实上， —  1711 年战役 
灾难性 的结果 部分是 因为彼 得大帝 和坎特 米尔试 图在空 旷的平 原上同 
奥 斯曼帝 国交战 ，而 非像在 亚速时 那样对 一个关 键堡垒 进行海 陆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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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攻击。 奥斯 曼帝国 在海上 的软弱 无力从 17 世 纪的哥 萨克劫 掠中就 
非 常清楚 地显示 出来。 但是 亚速舰 队的建 成证明 俄国也 可以做 到哥萨 
克劫掠 者之前 对奧斯 曼帝国 造成的 损害。 这也说 服了任 何还抱 有怀疑 
的俄国 贵族和 总督： 欧洲航 海科技 ，甚至 是欧洲 的军官 和水手 ，对 于俄 
国军队 的近代 化至关 重要。 

彼得 大帝的 后继者 进行了 一系列 频繁的 拉锯战 ，攻城 略地。 俄国 
向 奥斯曼 和克里 米亚鞑 靼人在 1736 年发起 了新的 攻击， 并且再 二次控 
制了亚 速堡垒 和第聂 伯河河 口的奥 恰科夫 堡垒。 然而在 结束战 争的和 
平 条约中 ，俄国 被迫从 征服的 土地上 撤退。 尽管 他们还 能保留 亚速堡 
垒 ，但是 必须撤 下防御 工事， 并不得 在黑海 中配置 战船。 

彼得 大帝早 前对于 南部的 事业直 到叶卡 捷琳娜 大帝时 ，方才 完成。 
叶卡捷 琳娜大 帝的政 策与其 前任的 巨大不 同在于 ，俄 国的 行动由 明确的 
帝国 意识形 态驱动 。在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 ，就 算还 不是彻 底消除 ，“荒 
野” 所造成 的安全 问题也 已大大 削减， 第聂伯 河以东 的乌克 兰地区 已经被 
整合 入俄国 —— 如今已 初具帝 国雏形 彼 得大帝 的后继 者还添 上了克 
里米 亚北部 的一小 片草原 ，把 领土几 乎延伸 到了德 涅斯特 河边。 鞑 靼劫掠 
行为已 经消失 ，哥萨 克人虽 然并不 总是边 疆上的 盟友， 但是其 帮助非 常大。 
对于叶 卡捷琳 娜大帝 和她的 幕僚们 ，尤 其是足 智多谋 且富有 传奇色 彩的波 
将 金来说 ，俄 国现代 化的目 标不 仅是驯 服草原 ，而且 要一劳 永逸地 解决奥 
斯 曼人的 威胁， 最终 在君士 坦丁堡 恢复基 督徒的 统治。 

这 个计划 的第一 步就是 要控制 黑海。 I768 年 ，叶卡 捷琳娜 大帝发 
动了 统 治期间 针对奥 斯曼帝 国的两 场战争 中的第 一场。 俄国陆 军从西 
北海岸 包抄， 攻占瓦 拉几亚 和摩尔 多瓦； 另 一支部 队则向 南进攻 克里米 
亚 ，很 快就击 败了克 里米亚 可汗的 军队。 作为整 场战争 中最壮 观的战 
略行动 ，叶卡 捷琳娜 大帝派 出了波 罗的海 舰队。 这支从 彼得大 帝起就 
是 俄国海 上力量 的明珠 的舰队 绕过欧 洲进入 地中海 ，在 1770 年 的一次 
突 袭中把 奧斯曼 舰队大 部分击 沉于爱 琴海。 

1774 年 7 月 签订的 《小 卡伊 纳尔贾 条约》 结束 了这场 战争。 俄国 
得到了 黑海周 边的数 个重要 堡垒， 包括亚 速海周 边的亚 速和塔 甘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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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 现在可 以有效 地控制 这方海 域了） ，刻 赤海 峡上的 刻赤和 耶尼喀 
乐 （这 样就 打开了 一条通 往黑海 的安全 航线) 和第 聂伯河 河口的 金布恩 
(这 个堡垒 防卫着 从第聂 伯河河 口到更 广阔的 大海之 间的道 路）。 在和 
平时期 ，俄国 船只能 够从顿 河和第 聂伯河 这两条 北方最 重要的 水道顺 
流 而下。 俄国商 船被给 予“自 由且不 受干扰 ”地在 黑海直 到通往 地中海 
的 海峡处 航行的 权力。 俄国现 在在北 部海岸 保有了 稳固的 立足点 。而 
苏丹 的实际 影响则 被削减 ，只能 控制少 数的几 个堡垒 ，他 现在只 有一个 
穆斯 林鞑靼 人的宗 教领袖 —— 也 就是哈 里发的 空衔。 


向 南挺进 的克娄 巴特拉 


叶 卡捷琳 娜对苏 丹取得 的第一 次重大 军事胜 利及在 《小卡 伊纳尔 
贾 条约》 中取 得的外 交胜利 ，使俄 国的利 益迅速 在新获 得的土 地上扩 
张。 札波罗 热哥萨 克人先 前被看 作沙皇 在南方 的盟友 ，现 在则 被置于 
帝 国统治 之下。 作为俄 国控制 整条河 流的措 施之一 ，哥 萨克人 在第聂 
伯 河的一 座小岛 上的大 本营于 1775 年被 捣毁。 克里米 亚一直 依附于 
奥斯 曼帝国 ，现 在则在 条约中 被规定 独立， 但是其 常态是 处于俄 国的影 
响之下 。在 1783 年， 叶卡捷 琳娜只 是简单 地发表 了一个 宣言就 呑并了 
这个 地区。 可 汗和其 人民现 在成为 了俄国 的属民 ，其理 由是鞑 靼人在 
行政 上的力 不从心 (尽 管在 10 年之前 ，可 汗从 来没有 要求过 独立) 结果 
俄国领 土向黑 海进一 步扩展 ，并且 削弱了 奧斯曼 在北部 海岸剩 下的影 
响。 在几 年之后 ，黑 海这个 边疆地 区已成 为一个 正在扩 张的欧 洲帝国 
的 一部分 ，这个 事实变 得非常 清晰。 

叶卡捷 琳娜希 望能够 调查她 新获得 的土地 的边界 。在 1787 年上 
半 年她从 圣彼得 堡出发 到克里 米亚。 这次 游行可 以说是 开明君 主专制 
时期 最盛大 的君权 展示。 路易- 菲利普 （西格 伯爵） 是驻 俄国宫 廷的法 
国大使 ，他 在女 皇的旅 程中一 路随行 ，并在 自己的 回忆录 中留下 了著名 
的描述 9。 

西 格伯爵 认识当 时所有 的著名 人物。 当他在 新大陆 军中服 役时， 
他 认识了 华盛顿 、科 什乌兹 科和拉 法耶特 (他 的侄 子）； 他 和腓特 烈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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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约瑟夫 二世有 通信； 他进入 过路易 十五和 十六的 宫廷。 但是 这次和 
他 所称的 “北方 的克娄 巴特拉 ”在一 起的旅 行却带 给他与 以往的 见闻截 
然 不同的 体验。 “ 宫廷旅 行和普 通的旅 行大不 相同” ，西 格伯爵 写道， 
“一 个人单 独旅行 ，他 能看见 真正未 经雕琢 的人情 、国情 、风俗 、机 构; 但 
是 陪伴君 主的话 ，旅行 者发现 所有的 事情都 已经准 备好， 乔装打 扮好并 
准备 展示; 在这种 情况下 ，一 个人从 别人的 言行中 发现的 只有政 治家的 
声明。 _ 

1787 年从 圣彼得 堡出发 的队伍 是一座 移动的 宫廷。 叶卡 捷琳娜 
女皇， 她的客 人和他 们的行 李需要 14 辆马车 和将近 200 架 雪橇。 在路 
上的 每一站 ，都需 要调换 几百匹 的新马 ^ 因为 天气非 常寒冷 ，每 个人都 
裹在熊 皮毯子 和皮毛 大衣里 ，头 戴黑 貂皮的 帽子。 叶卡 捷琳娜 的习惯 
是早上 6 点早起 ，会见 大臣， 吃早饭 ，在 9 点 启程进 行整整 一天的 旅行， 
并 留出足 够的时 间接见 集合在 城门口 看热闹 的她的 属民。 

就西 格伯爵 的观察 ，这 整场展 示不仅 是为了 庆祝对 野蛮的 突厥人 

的胜利 ，而 且是 要让叶 卡捷琳 娜的新 属民和 外国客 人信服 ，俄国 - 起 

码 是女皇 —— 已 经不能 算作是 世界上 的野蛮 国家。 “她 知道那 时有许 
多人， 尤其是 在法国 的巴黎 ，依然 把俄国 看作一 个亚洲 国家： 贫穷 ，充 
满愚昧 、黑 暗和野 蛮性; 他们混 淆了新 兴的、 欧洲的 俄国和 早前亚 洲的、 
野蛮 的莫斯 科公国 。” 这场表 演的动 力就是 说服这 些人， 女皇的 “小家 
庭” —— 她这么 称呼她 的帝国 —— 正走在 进步的 康庄大 道上。 而黑海 
的一 部分现 在也位 于她得 到了启 蒙的领 地之中 11 。 

叶卡捷 琳娜的 路线是 从第聂 伯河顺 流而下 到基辅 ，从 那里 再前往 
克里 米亚。 在 每一站 都有一 座令人 惊叹的 宫殿等 待着女 皇和她 的首席 
大臣 兼情夫 波将金 亲王。 她 在那里 可以为 那些加 入她巡 游的外 国要人 
(其 中有 波兰国 王和奥 地利的 约瑟夫 二世） 提供 娱乐。 树木被 连根拔 
起， 重新以 令人赏 心悦目 的方式 排列。 村 庄被精 心打扮 ，农 民们 被迫在 
看到 他们的 君主时 就显示 出非常 高兴的 样子。 一 支包括 7 艘巨 大的加 
利帆船 、有 3000 名左右 的船员 、桨手 和卫兵 的舰队 ，在第 聂伯河 上载着 
这 支队伍 巡航。 甲板上 还有演 奏人员 进行音 乐表演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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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 伯爵写 道:“ 这就像 一个魔 法剧场 ，古代 和现代 似乎纠 缠在一 
起。 文 明与野 蛮携手 并行。 之 间的对 照由众 人的各 种不同 的礼仪 、形 
象和 服装渲 染得更 加鲜明 o”13 队伍中 有国王 、商人 、盛装 的军官 、骑马 
的哥 萨克长 枪手、 向新的 君主鞠 躬的鞑 靼贵族 、向 基督教 女皇进 贡的格 
鲁吉亚 国王和 草原游 牧民的 使节。 除 了游行 、阅兵 和宫廷 娱乐， 波将金 
安排 的各种 消遣都 令人印 象非常 深刻。 在某 个地方 ，第 聂伯河 边的一 
座 山丘凿 出了一 条长长 的沟渠 ，其中 填满了 可燃的 材料。 在晚上 ，许多 
烟火在 峰顶被 点燃。 火焰随 着沟渠 蔓延到 山丘的 底部。 这座人 造的火 
山 让集结 的各国 显贵惊 叹不已 14 。 

对 南部土 地的巡 查于克 里米亚 终结。 叶卡捷 琳娜女 皇对巴 赫支沙 
莱的可 汗旧日 的 宫殿进 行了一 次简短 的拜访 ，并 对其翻 新工程 做了一 
番 计划。 （正 是因 为叶卡 捷琳娜 与通常 的做法 不一样 ，决 定保留 被征服 
的土地 上的宫 殿而不 是拆毁 它们, 所以现 在这些 宫殿还 能够以 旅游景 
点 的身份 展现在 世人面 前。） 在 巡游中 ，队 伍中的 有些要 人在宫 殿周围 
复杂而 狭窄的 街道上 迷了路 。 鞑靼 居民和 店员以 既困惑 又惊奇 的眼光 
看着 他们。 之后是 前往新 建成的 塞瓦斯 托波尔 的海军 基地。 在 那里叶 
卡捷琳 娜接受 了集结 在港湾 中的一 支小型 舰队的 致意。 奥斯曼 帝国的 
船只 就在海 岸不远 处抛锚 监视着 他们。 到仲 夏时节 ，女皇 厌倦了 旅行， 
下令返 回圣彼 得堡。 7 月她 回到首 都时， 受到了 热烈的 欢迎。 

西格伯 爵最终 回到了 法国， 卷入喧 嚣的法 国大革 命之中 D 他之后 
回忆， 巴黎街 道上的 野蛮和 叶卡捷 琳娜女 皇向南 部巡游 的优雅 形成鲜 
明的 对比。 俄国 现在正 处于从 落后到 文明的 转型期 ，而 启蒙思 想和文 
化的 中心似 乎正朝 反方向 运动： 

从魔 法的圈 子中离 开之后 ，我再 也看不 到在那 场胜利 而又浪 
漫的 旅程中 所看到 的令人 吃惊的 事物： 舰队凭 空出现 ，从 亚洲远 
方到来 的哥萨 克和鞑 靼人的 部队， 有照明 的道路 ，着火 的山丘 ，美 
丽 的宫殿 ，在夜 晚升起 的花园 ，野 蛮人的 山洞， 狄安娜 的圣庙 ，欢乐 
的后宫 ，四处 流浪的 部落， 穿过沙 漠的单 峰和双 峰骆驼 ，瓦 拉几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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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公 （hospodar) 和高加 索被废 的君主 ，以 及被捕 杀的格 鲁吉亚 
人向着 北方的 女皇表 示效忠 并献上 他们的 祈祷。 15 


黑海 海岸浪 漫的生 活被历 史的滚 滚车轮 碾碎。 . 

西格伯 爵对北 部海岸 发生的 主要变 化的观 察非常 正确。 但 是新征 
服的草 原地区 的社会 生活中 一个最 显著的 发展， 在叶卡 捷琳娜 女皇巡 
游 的十多 年前就 已开始 出现。 大规 模的草 原游牧 ，这种 自古代 的斯基 
泰人以 来就没 有变化 的生活 方式， 正被定 居农业 和国家 支持的 殖民所 
取代。 这种变 化以大 规模人 口迁移 的形式 出现。 这种迁 移远比 178? 
年的女 皇巡游 更惨烈 ，但 是同样 宏伟。 

卡尔 穆克人 的逃亡 

在随 同叶卡 捷琳娜 女皇巡 游的一 个夜晚 ，西 格伯爵 同奥地 利皇帝 
约瑟夫 二世在 月下的 草原上 散步。 看着骆 驼和牧 羊人在 地平线 处慵懒 
地飘过 ，伯 爵对皇 帝说： “这在 我看来 好像是 《一 千零 一夜》 中的 景象。 
我正 和哈里 发哈伦 • 拉希德 一起散 步。” 

不久 ，一个 奇怪的 景象把 他们从 幻梦中 惊醒。 皇帝揉 着眼睛 ，试图 
看 得更清 楚些。 “ 说实话 ，我 不知道 我是清 醒着的 ，还是 被你那 《一 千零 
一夜》 的幻象 虏获了 ，”他 说，“ 但是看 那里。 ”西格 伯爵向 皇帝指 着的地 
方 看去， 发 现一个 大帐篷 在草原 上滑过 ，明 显 没有外 力驱动 。当 他们前 
去调查 的时候 ，突然 冒出了 加 个人。 他们 在帐篷 里拿着 木头板 ，把它 
移 动到一 个新的 位置。 每个人 都大笑 起来。 

这些人 就是西 格伯爵 口中的 “野蛮 的卡尔 穆克人 ”，“ 他们明 显带有 
匈 奴人的 印记。 他们的 丑陋和 他们凶 猛的君 主阿提 拉的宝 剑一样 ，在 
昔时让 整个欧 洲倍感 恐怖。 ”16 但西 格伯爵 不可能 知道， 这些人 是他们 
一族中 最后的 一群。 这个族 群曾经 在黑海 东北地 区占支 配地位 ，他们 
的领 土一直 延伸到 里海。 但是在 西格伯 爵遇到 他们的 ⑼ 年前， 大部分 
人 都随着 最后一 波大规 模穿越 欧亚大 草原的 游牧民 族迁移 运动离 

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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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 穆克人 （ Kalmouck  ) - 或 是按照 现代拼 法卡尔 梅克人 

(Kalmyk) —— 是游 牧的蒙 古人种 ，信 奉藏传 佛教。 他们在 17 世纪中 
叶 从中国 西部迁 徙到此 17。 他 们规模 庞大的 ，由马 、绵羊 和牛组 成的牧 
群的传 统牧场 受到了 穆斯林 人口的 威胁。 就像之 前从斯 基泰人 到中世 
纪的 蒙古人 这样的 许多移 民一样 ，他 们大规 模地迁 至西方 ，并在 伏尔加 
河和 顿河流 域安顿 下来。 这场寻 找新牧 场的旅 行涉及 25 万多人 ^ 

在 17 世纪 ，他 们的道 路上没 有什么 阻碍。 大 部分黑 海草原 ，尤其 
是东面 ，没有 强有力 的中央 控制。 俄 国在此 地的势 力有限 ，仅限 于与地 
方 的突厥 首领和 哥萨克 人订立 联盟。 卡尔 梅克人 的到来 造成了 很大的 
影响。 由于赶 走了俄 国的地 方游牧 民盟友 ，卡尔 梅克人 使俄国 西至克 
里 米亚的 南部边 境变得 易受劫 掠行为 的骚扰 。在 1636 年到 1637 年的 
冬天 ，另一 群突厥 游牧民 诺盖人 ，在 听到卡 尔梅克 人即将 要发动 攻击的 
消息后 ，跨过 顿河到 克里米 亚寻求 避难。 诺盖人 向西方 的迁移 可能为 
哥萨 克人在 1637 年向 亚速堡 垒发动 的进攻 打开了 道路。 

就像过 去一样 ，沙皇 同他新 的南部 邻居保 持和平 。在 1654 年吞并 
了 东乌克 兰之后 ，俄国 需要强 有力的 盟友对 抗克里 米亚鞑 靼人、 西边的 
波 兰人和 更远些 的奥斯 曼人的 威胁。 卡尔 梅克人 同俄国 人于是 签订了 
书面 协议： 卡尔 梅克人 对俄国 沙皇宣 誓效忠 ，沙 皇向卡 尔梅克 贵族支 
付酬 劳并保 护他们 对抗当 地的劫 掠者。 俄 国人想 用承认 并给予 许多卡 
尔梅克 部落首 领中的 某个特 别权力 的办法 ，来使 卡尔梅 克人成 为忠诚 
的 属民。 这样 将在历 来权力 分散的 游牧社 会中建 立一个 中央集 权的卡 
尔梅克 政权。 然而 事情没 有那么 顺利。 卡尔 梅克人 常常两 面讨好 ，他 
们 既效忠 于俄国 人又同 克里米 亚戰靼 人交易 马匹。 当莫 斯科抗 议他们 
的 行为时 ，卡尔 梅克人 就宣称 联盟的 双方拥 有平等 的主权 ，而非 附庸与 
宗 主国的 关系。 

在接 下来的 一个世 纪中， 他们之 间的关 系有了 显著的 改变。 随着 
俄 国国力 的增长 ，草原 对于莫 斯科公 国来说 已经不 是那样 危险的 所在， 
也 不需要 继续部 署机动 的边境 守卫。 彼得 大帝对 于亚速 的控制 和俄国 
军 事科技 的进步 ，尤其 是重型 火炮的 使用， 大大削 减了南 面的奧 斯曼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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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和小规 模劫掠 队伍的 威胁。 边疆地 区的和 平状态 吸引了 殖民者 ，政 
府也鼓 励他们 在顿河 -伏尔 加河地 区安家 落户。 沿 着这两 条河， 说斯拉 
夫 语的东 正教商 人和贸 易者蜂 拥而至 ，希望 能够利 用新的 机会。 葡萄 
园 、丝 绸厂和 盐矿等 国家垄 断的产 业吸引 了工人 和他们 的家庭 18。 农 
民翻耕 草原的 土地， 把卡尔 梅克人 牧群的 牧场变 成了干 草地。 

就像在 美国西 部发生 的那样 ，移 民和游 牧民的 关系开 始变得 紧张。 
卡尔梅 克劫掠 队伍延 续着从 地区对 手那里 偷抢的 传统， 现在开 始把目 
标转移 到新到 来的俄 国居民 身上， 而移民 则把这 种行为 视为简 单的偷 
盗。 有些 在俄国 影响下 长大的 卡尔梅 克人放 弃了游 牧生活 ，在 日渐繁 
荣 的边疆 城镇中 定居。 他 们成为 了渔民 ，处于 社会的 底层。 即 使是这 
样， 一个 后来的 旅行者 还是评 论说， “ 他们无 法控制 的流浪 者的习 性”不 
适 宜于农 业定居 的生活 19 。 骑手 可以“ 在城镇 的街道 上奔驰 ，或 者是在 
公共场 所休息 …… 就像 所有的 游牧部 落一样 ，他 们习惯 于一种 无法控 
制 而漂泊 不定的 生活。 除了极 端的贫 穷之外 ，没 有什么 能够强 迫他们 
进 行耕作 并定居 下来。 _ 

俄国 人同卡 尔梅克 人之间 的关系 曾经是 互惠互 利的。 俄国 提供给 
卡尔 梅克领 袖某种 程度上 的军事 保护甚 至是金 钱作为 礼物; 相对地 ，卡 
尔梅克 人提供 一支机 动的军 队保护 南部边 疆并为 俄国骑 兵提供 稳定的 
马匹 来源。 到 18 世 纪晚期 ，所 有的这 些都改 变了。 牧场 很快在 犁头下 
消失。 抱 有敌意 的移民 看不起 游牧的 传统。 俄国 政府的 代表鼓 励卡尔 
梅克 各部落 间两败 俱伤的 冲突， 削减了 卡尔梅 克人口 ，并 毁坏部 落的组 
织。 由 国家支 持的东 正教教 会和在 俄国南 部的德 国新教 殖民地 派出的 
传教 士致力 于使卡 尔梅克 人皈依 ，甚 至正如 之后的 一个传 教士认 为的， 
也许 是要“ 把他们 变成俄 国人或 是德国 人”。 21 牧 场的减 少和牧 群规模 
的缩小 使卡尔 梅克人 越来越 难维持 游牧的 生活。 

卡 尔梅克 人不满 于文明 的果实 ，他们 之中一 直有回 归中国 西部的 
呼声。 那 里有广 阔无际 的草原 ，清 澈见底 的河流 ，而 且没有 定居者 。然 
而一 旦他们 提起这 件事， 就有俄 国的礼 物和花 言巧语 ，还 有东方 游牧部 
落的威 胁阻止 他们。 然而 ，在 1?70 年末， 卡尔梅 克的领 袖渥巴 锡汗召 


152 


157 


黑海史 


153 


集 民众宣 布了一 个令人 欣喜的 决定： 所 有卡尔 梅克人 收起他 们的帐 
篷 ，把 他们的 牧群赶 向东方 ，回到 袓先的 土地。 

之 后就是 史诗般 规模的 旅程。 1771 年 1 月， 叶卡捷 琳娜女 皇向克 
里 米亚胜 利巡游 的整整 16 年之前 ，总 共有 30 万 人带着 数以万 计的帐 


篷， 驱赶着 1000 万头羊 、牛 、马 和骆驼 ，踏 上了前 往中国 的长达 3000 公 
里 的旅程 22 。 这个 景象一 定十分 壮观。 大 喇嘛和 其他宗 教领袖 领头， 
之后跟 着大汗 和他的 随从。 女人和 男人都 穿着自 己最好 的衣服 并用红 
色的缎 带和银 铃装饰 他们的 马匹， 以显示 自己的 财富。 负重的 骆驼上 
铺着颜 色明亮 的毯子 ，带 着折叠 起的帐 篷和其 他生活 用品。 小 孩紧抓 
着这 堆摇摇 晃晃的 东西的 顶部。 穷 苦的家 庭则把 他们的 货物放 在木头 
小车 或是牛 身上。 规 模巨大 、喧嚣 的牧群 在队伍 的后尾 ，由 骑马 的人驱 
赶 向前。 在人群 的边缘 ，年 轻人和 狗一起 打猎； 或是故 意落后 ，然 后猛 
冲赶 上大队 人马。 整 个队伍 在每个 方向都 有数公 里之长 ，由又 长又窄 
的骆 驼队连 在一起 23 。 英 国作家 托马斯 •德 •昆西 以他们 的迀徙 作为原 
型 写出了 关于这 场旅程 的幻想 故事。 他 将其视 为宏伟 而又原 始的事 
件 :“如 此巨大 数量的 意志被 一个如 此遥远 、盲目 却又毫 无错误 的目标 
吸引。 这让我 想起了 那些驱 动蝗虫 、燕子 和旅鼠 进行消 耗生命 的旅行 
的 本能。 ”24  (德 •昆西 的偏见 同希腊 人对于 斯基泰 人和俄 国人对 于他们 
游 牧的邻 居的偏 见没有 什么不 同。） 

1 月中旬 ，这 场大 规模迁 徙的消 息抵达 了圣彼 得堡。 叶卡 捷琳娜 
女皇 担心她 的属民 会投靠 一个外 国势力 ，于 是命令 她的总 督阻止 他们。 
一 队哥萨 克人和 龙骑兵 为了这 个任务 而集合 起来。 然而， 当他 们在早 
春出发 追捕时 ，卡尔 梅克人 已经走 得太远 ，无法 赶上。 而 后勤补 给很差 

的俄 国军队 在速度 上同拥 有自己 能够移 动的食 物补给 - 牧群 的卡尔 

梅克 人无法 相比。 卡尔梅 克人并 不担心 俄国人 ，但 是在 沿途他 们不断 
地被敌 对游牧 民族的 劫掠队 伍袭击 ，尤 其是哈 萨克人 ° 因为哈 萨克人 
认 为这是 报复卡 尔梅克 人劫掠 他们牧 群和帐 篷的绝 佳机会 （可 能有 
1000 多名 哈萨克 俘虏同 卡尔梅 克人一 起旅行 ，这 是他们 在一年 之前捕 
获 的人质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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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国边 境上发 生的最 后一场 战斗中 ，渥巴 锡汗领 导卡尔 梅克人 
在 对抗哈 萨克人 夜袭的 战斗中 取胜。 他们 打开了 通往中 国的大 门并回 
到了 过去的 牧场。 叶 卡捷琳 娜女皇 向中国 当权者 提出强 烈抗议 ，要求 
交还 卡尔梅 克人。 但是清 朝皇帝 拒绝了 ，声 称卡 尔梅克 人是在 自己的 
自 由意 志之下 来到他 的国度 ％ 。 他 很快就 把卡尔 梅克人 组织成 边疆守 
卫。 在中国 ，这 些游 牧民充 当他们 之前在 沙皇的 国土上 同样的 角色。 
然 而比起 出发时 ，到 达清王 朝国土 的卡尔 梅克人 的数量 已大大 减少。 
2/3 的人口 都死于 8 个月的 旅途中 27 。 

但并 不是所 有的卡 尔梅克 人都离 开了。 在 18 世纪 90 年代 ，俄国 
自然学 家彼得 •西蒙 •帕 拉斯 报告说 也许有 8229 顶 帐篷、 5 万人 留在了 
伏尔加 西岸。 现在 这片土 地是俄 罗斯境 内的卡 尔梅克 共和国 28 。 在西 
至德涅 斯特河 处也还 有一些 卡尔梅 克人。 这 些卡尔 穆克人 —— 或者是 
真正 的卡尔 梅克人 ，或是 搞错了 名字的 诺盖人 —— 就是 那些碰 到了西 
格伯 爵和约 瑟夫二 世的游 牧民。 之 后的旅 行者将 会继续 看到这 些留在 
草原 上的游 牧民。 这 些四处 漂泊的 荒野中 的居民 很快或 多或少 地开始 
定居。 西格伯 爵甚至 获得了 一个特 殊的纪 念品： 一个叫 做纳衮 的卡尔 
梅 克男孩 —— “ (我) 所见的 最原汁 原味的 中国小 孩”。 这 算是波 将金送 
他的 礼物。 他 教这个 男孩读 书并让 他当了 一阵子 保镖。 当然， 要返回 
法国时 ，他就 像送走 一只不 需要的 宠物一 样将他 送走了 29 。 纳 衮其实 
比 西格伯 爵想象 的更为 珍贵。 当伯 爵作为 叶卡捷 琳娜女 皇的随 行人员 
之一来 到黑海 草原时 ，草原 民族的 漫长时 代早已 过去。 


赫尔松 的时代 

草原民 族的逐 渐定居 ，新 城镇 的出现 和俄罗 斯作为 黑海新 势力的 
崛 起都是 欧洲商 人在北 部新建 立的海 港建立 贸易纽 带的催 化剂。 尽管 
欧 洲船只 名义上 依旧被 禁止进 入黑海 ，但 是它们 能够挂 俄国国 旗规避 
奥斯 曼帝国 的限制 措施。 这种 措施不 仅对商 人有益 ，俄 国也从 中获利 
良多： 挂俄国 旗帜航 行的船 员和船 只在战 争时期 能够派 上很大 用处， 
因为当 时俄国 的海军 既缺乏 人才又 缺乏后 备力量 3°。 从 18 世 纪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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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黑海 开始重 新被整 合入大 欧洲商 业网络 ，对于 某些货 物来说 ，甚 
至是全 球规模 的贸易 网络。 这种情 况自从 15 世 纪意大 利的商 业殖民 
地解 体之后 就再也 没有出 现过。 

在波 将金的 指导下 ，俄 国人开 始在第 聂伯河 畔的赫 尔松改 进其港 
口 设施。 这 个新城 将会成 为俄国 海军部 的大本 营和主 要的经 济中心 。 
俄 国人设 立仓库 ，全 欧洲的 商人都 被邀来 分享他 们新征 服的正 缓慢转 
变为 耕地的 草原的 财富。 1780 年， 第一艘 从赫尔 松到土 伦的俄 国船只 
起航 ，满 载着腌 牛肉， 开拓了 在这一 地区建 立商业 的可能 31 。 然 而在早 
期 ，贸易 是一项 危险的 事业， 不仅因 为俄国 与奥斯 曼帝国 之间持 续紧张 
的关系 ，还 因为 在如此 靠近世 界边缘 的地方 工作和 生活令 人恐惧 。俄 
国正式 吞并克 里米亚 和叶卡 捷琳娜 女皇声 势浩大 的南巡 使得她 与苏丹 
的 第二次 战争看 上去不 可避免 ，而在 这里进 行商业 活动所 需要的 行为： 
在 一片不 适宜航 行的海 面上集 结船只 和船员 、运输 货物； 同海峡 处反复 
无常的 奥斯曼 官员谈 判都令 人望而 却步。 

有一个 人敢于 冒这些 风险， 他就是 安托万 •伊 格纳茨 •安 东尼 •德 
圣约 瑟夫。 他 是第一 个与俄 国诸港 口建立 固定商 贸联系 的商人 ，并从 
中 获取了 大量的 财富和 显赫的 声名。 他的 目标是 把这些 港口同 法国控 
制下的 地中海 的一部 分联系 起来， 从而创 造一个 让法国 成为沙 皇同世 
界 上其他 部分的 进行贸 易唯一 的中间 人的经 济联系 系统。 

18 世纪 80 年代 早期， 安东尼 由法国 政府和 俄国在 伊斯坦 布尔的 
大 臣派遣 ，进行 一项法 俄之间 贸易的 可行性 研究。 同时如 果可能 的话， 
组 织一支 从马赛 出发的 先遣队 ，从俄 国运回 货物。 他很 适合完 成这项 
任务。 法国是 俄国在 西方最 重要的 盟友， 而且安 东尼的 背后有 法国宫 
廷的 支持。 安东尼 自己也 为马赛 最大的 一个商 业企业 (希 曼迪 公司） 工 
作。 他 也一度 是在伊 斯坦布 尔的法 国社群 的主席 32 。 这 样他就 有在商 
业和 航运方 面的足 够经验 ，和同 几个重 要城市 的必要 联系。 

1781 年 4 月 ，安东 尼从马 赛出发 向赫尔 松进行 实验性 的远航 ，并 
拜访 了黑海 北部海 岸的几 个其他 港口寻 找商业 机会。 因 为他的 俄国伙 
伴急着 要开始 贸易， 安东尼 从法国 政府贷 了一笔 款项用 来购买 赫尔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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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仓库 空间。 法国 政府也 减免了 进口税 ，并 提供了 船只和 水手。 路易 
十六甚 至亲自 为安东 尼的商 业公司 颁发了 皇家许 可证。 

在 1784 年初 ，安 东尼在 马赛组 织了三 艘船。 他把船 只以叶 卡捷琳 
娜女 皇的三 名大臣 (也 可能 是她的 情夫） 命名 ，希 望能够 得到她 更多的 
帮助。 他的 三艘船 悬挂着 俄国国 旗乘风 驶向赫 尔松。 海 上的旅 程一路 
平安。 这 年夏天 ，船 就载着 大麻和 小麦， 连同蜡 、蜂蜜 、猪 鬃毛和 茶叶等 
样品 回到了 马赛。 

安东尼 的企业 发展得 很快。 第二年 ，从 赫尔 松来的 20 条船 到达马 
赛。 几乎同 样数量 的船只 载着法 国货物 航向赫 尔松。 由 于他开 辟新贸 
易航线 的努力 ，安东 尼被擢 升为法 国世袭 贵族。 通过他 与黑海 的商业 
联系 ，他和 他的孩 子进入 了法国 社会的 上层， 成为圣 约瑟夫 男爵。 

然 而阴霾 开始出 现了。 赫尔松 是一个 糟糕的 地方。 尽管俄 国当局 
尽了最 大的努 力使之 成为一 个繁荣 的商业 港口， 但它无 法摆脱 其糟糕 
的地理 位置的 影响。 它同海 岸的距 离很远 ，坐落 在第聂 伯河上 ，有 许多 
支 流指向 河口。 在 7 月和 8 月时， 闷热的 天气令 人难以 忍受。 夏季的 
洪 水制造 了许多 死水潭 ，这些 成为疾 病的滋 生地。 1787 年 ，安 东尼的 
两个 兄弟加 入了他 的事业 ，但是 在赫尔 松因病 死亡。 “整 个赫尔 松就是 
一个 巨大的 医院” ，安东 尼回忆 ，“人 们在那 里唯一 能够见 到的就 是死者 
和濒死 的人。 ”33 

国际 政治也 开始介 入商业 事务。 奧 斯曼帝 国已正 式对外 国商贸 
事 业开放 黑海。 但 是航运 者仍然 要依靠 苏丹的 帮助和 怜悯方 能穿过 
博斯普 鲁斯海 峡和达 达尼尔 海峡。 官 员们常 常私自 认 定船只 超过了 
规 定的裝 载数量 ，并 把它们 扣留在 伊斯坦 布尔。 然后 英賴人 也介入 

了。 安东 尼称为 “仏 jalousie ⑽尽以化” 的状况 - 英国 希望把 俄国拖 

入和 奧斯曼 帝国的 战争中 ，阻止 法国在 海洋上 的进一 步扩张 ，初 伊斯 
坦布尔 结成贸 易同盟 —— 意味着 在黑海 ，两个 帝国之 间交战 的威胁 

永存。 

冲突 最后于 1787 年夏 季开始 o 奧斯 曼人希 望能够 从俄国 人手中 
夺 回克里 米亚的 控制权 ，挑 起了叶 卡捷琳 娜女皇 统治时 期俄土 间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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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行途中 ，它 们迅速 被奥斯 曼战船 捕获， 只有少 数几艘 安全回 到了马 
赛 。 当 战争在 1792 年 结束时 ，安东 尼设法 短暂地 恢复了 在赫尔 松的贸 
易公司 ，但 是天不 助他。 赫尔 松这个 港口充 满疾病 ，欧洲 列强对 在这里 
建立 商贸公 司毫无 兴趣。 许 多人都 论证黑 海的经 济中心 应该转 往其他 
地方。 （事 实上 ，俄海 军部于 1794 年转 移到了 尼克莱 夫。) 最终, 法国大 
革命战 争的混 乱和在 1790 年初 俄国对 法国设 下的贸 易禁令 —— 叶卡 
捷琳娜 女皇对 于无法 无天的 暴民控 制巴黎 的回应 —— 强 迫他关 闭了公 
司。 安 东尼回 到马赛 ，并最 终当上 了市长 ，闲 暇时 间都投 入了记 述他在 
俄国 的冒险 工作中 D 

安 东尼的 《关 于黑 海商业 和航行 的历史 论文》 
the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of  the  Black  Sea) 是关于 黑海向 欧洲各 

国的 船只开 放和叶 卡捷琳 娜女皇 领导下 俄国的 征服的 最好的 一手记 
录。 它 在这段 时期的 旅行者 和外交 家中广 为人知 ，是一 部关于 北方海 
岸的可 靠指南 和经黑 海与俄 国进行 贸易的 实践启 蒙书， 尤其在 19 世纪 
早期与 地中海 间繁忙 的商业 活动重 新开始 之后。 但是读 者们一 般只关 
注安东 尼书中 记叙的 多姿多 彩的奇 闻轶事 和对港 口设施 的描述 ，却不 
太 注意书 中所附 的意义 重大的 地图。 

在计划 远航时 ，安 东尼没 办法为 他的船 长们拿 到精确 的地图 ，必须 
依靠 18 世纪 70 年代 的法国 地图。 那个时 候深度 测量和 锚地测 量的技 
术尚 不成熟 34 。 他 派遣了 法国外 交部的 天才制 图家让 •丹 尼斯 •巴比 • 
德 •波 卡其 (Jean  Denis  Barbie  de  Bocage) 来绘制 地图。 巴比根 据俄国 
海军 部最新 的报告 ，绘制 了三幅 特别详 细的黑 海地区 地图。 一 幅显示 
了 俄国欧 洲部分 和波兰 的国内 航道。 这份 关于西 方帝国 水道的 美丽地 
图即使 以现在 的眼光 审视， 也依然 出奇地 详细。 另一幅 显示了 黑海和 
北 欧的陆 路贸易 路线。 第三 幅描绘 了第聂 伯河上 的数个 瀑布。 一千多 
年以来 贸易者 必须弃 船从陆 路通过 的一系 列激流 现在被 详细地 描绘， 
并艺术 地呈现 出来。 

现在并 不难看 出安东 尼为何 指派了 巴比。 这个 制图家 之前已 ，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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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过 黑海地 区的制 图工作 。在 18 世纪 60 年代他 受一个 耶稣会 士委派 
绘制一 系列关 于从俄 国南部 —— “斯 基泰” ，这个 耶稣会 士这么 称呼此 
地 —— 到所有 古典希 腊主要 遗迹的 一次美 妙旅程 的地图 35 。 巴 比还是 
修道院 长巴特 勒密的 那本关 于一个 叫阿纳 卡尔西 的野蛮 人在攸 克星海 
岸的 远方寻 找文明 的畅销 书的插 画家。 在 巴比的 画布上 ，阿纳 卡尔西 
时代 古老的 斯基泰 同新兴 的俄罗 斯帝国 重 叠在 了一起 —— 这后 一个斯 
基泰几 乎已没 有游牧 民族的 踪迹， 但是对 许多开 始探索 黑海及 其周边 
地区的 企业家 、旅 游者和 士兵来 说依然 是蛮荒 之地。 

海军少 将约翰 

当安东 尼在赫 尔松建 立他的 事业时 ，黑 海对 挂俄国 国旗的 商业船 
只 开放。 但 是俄国 战船严 格意义 上仍不 能进入 黑海。 I768 年到 
1774 年战争 的胜利 ，连同 安东尼 带来的 商人的 出现， 标志着 黑海内 
船只 种类的 转变。 风帆 时代早 就在地 中海和 大西洋 到来。 战列 
舰 —— 那种多 层甲板 、多 桅杆和 配备许 多四角 帆的大 型船只 —— 已 
经在 一个半 世纪之 前就成 为欧洲 舰队的 支柱。 但是这 种船只 在东方 
还很 少见。 在叶卡 捷琳娜 女皇第 一次同 奥斯曼 交战的 末期， 这种情 
况 发生了 显著的 变化。 

装备齐 全的大 型帆船 ，而非 用桨的 加利帆 船和小 型帆船 ，不 仅在商 
人的 舰队中 ，而 且在俄 国和奧 斯曼的 海军中 出现得 越来越 频繁。 根据 
条约 ，俄 国舰队 不能够 逗留在 第聂伯 河河口 和塞瓦 斯托波 尔港。 但是 
在叶卡 捷琳娜 同奧斯 曼帝国 的第二 次战争 （1787  —  17Q2) 爆发时 ，早前 
的变化 已显而 易见。 对于风 帆时代 的到来 ，其中 最详细 的描述 之一是 
安东 尼的同 时代人 (安 东尼可 能还见 过他) —— 俄 罗斯帝 国海军 少将约 
翰留 下的。 

帕瓦尔 •伊万 诺维奇 •约翰 即约翰 .保罗 •琼斯 （1747  一  1792 ， 这是 
他 更广为 人知的 名字） ，是 著名的 “老好 人理查 德”号 （Bonhomme 
Richard) 的船长 ，美 国独 立战争 的英雄 ，美 国海军 之父。 历代美 国海军 
军校生 都参观 过他在 美国海 军学院 的教堂 中那 装饰华 卵的墓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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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8 年琼斯 同意加 入俄国 一方参 与叶卡 捷琳娜 对抗苏 丹的新 战争。 
战争的 起因是 奥斯曼 帝国对 俄国发 出最后 通牒： 退出克 里米亚 半岛并 
恢复 其独立 状态。 琼斯 加入俄 国一方 的重要 原因之 一就是 ，他 将被授 
予正停 泊在赫 尔松和 塞瓦斯 托波尔 过冬的 新黑海 舰队的 最高指 挥权。 
琼斯是 俄罗斯 海军聘 请的自 彼得大 帝的亚 速舰队 指挥官 瑞士人 勒夫特 
之后 一系列 外国军 官中的 一个。 而且 ，美 国当时 还没有 建立自 己的海 
军。 能够 获得一 个高级 指挥官 的位置 ，即使 是在外 国的舰 队中， 对他来 
说也 是机不 可失。 

琼斯在 1788 年的春 天到达 赫尔松 ，发现 俄国军 队混乱 不堪。 俄国 
的南部 海军包 括锚地 在塞瓦 斯托波 尔的主 力舰队 和停泊 在赫尔 松的小 
规模 的新造 舰队。 其 主力舰 队在去 年秋天 的风暴 中蒙受 了重大 损失。 
琼斯负 责指挥 赫尔松 的分队 ，由 I2 艘 左右的 风帆帆 船组成 ，包 括他的 
旗舰 “弗拉 基米尔 ”号。 其他 可以使 用的船 只主要 是轻型 的哥萨 克小船 
和 装载火 炮的加 利帆船 —— 其中有 些还是 当年载 着叶卡 捷琳娜 女皇在 
第聂伯 河上航 行的典 礼用船 —— 组成 了由英 国海军 工程师 萨缪尔 •本 
瑟姆 (哲 学家杰 里米的 兄弟) 设计 的浮动 炮台。 这 支舰队 由另一 个乐于 
冒 险的佣 兵拿骚 一锡根 的查尔 斯亲王 指挥。 尽管 琼斯认 为自己 应该获 
得整支 黑海舰 队的指 挥权， 他的权 威似乎 仅限于 自己的 分队。 拿骚从 
海 陆军最 高指挥 官波将 金处直 接获得 命令。 而驻 在塞瓦 斯托波 尔的主 
力舰队 则由俄 国海军 少将弗 因诺维 奇指挥 。 

琼 斯很快 就发现 ，俄国 海军指 挥和部 署的复 杂性成 为了一 个大问 
题。 第聂伯 河河口 是海上 战斗的 关键。 两 个分队 被分割 河口和 更广阔 
159  海 域的海 峡分开 ，无 法合兵 一处。 在海峡 处则有 面对面 的两个 要塞。 
出口南 面的是 金布恩 要塞， 由俄国 人通过 《小 卡伊 纳尔贾 条约》 获得。 
但是 北部的 要塞奥 恰科夫 则被奥 斯曼人 占领。 作 为通向 黑海的 大门， 
两个 堡垒之 间的间 隔只有 3 公里。 两支海 军的战 略均受 到这种 战场条 
件的 限制。 俄国 人需要 压制或 占领奥 恰科夫 以打开 海峡； 奥斯 曼人需 
要把俄 国人挡 在出海 口之外 ，并 维持 一条北 部守卫 者的补 给路线 ◦奥 
斯曼帝 国明显 拥有更 好的战 略位置 ，他们 的海军 由格鲁 吉亚出 身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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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海军将 领哈桑 •帕夏 指挥。 即使 俄国军 队能够 集中， 奥斯曼 人也许 
在船 只数量 和火炮 数量上 也都胜 过他们 36 。 但大 部分奧 斯曼船 只都是 
加利帆 船而不 是风帆 帆船。 

5 月底 ，奥斯 曼舰队 的出现 标志着 战斗的 开始。 琼 斯和拿 骚都沿 


着北部 海岸移 动他们 的船只 ，希望 能够和 波将金 旗下最 出色的 将领之 


一亚 历山大 •苏 沃洛 夫率领 的缓慢 前进的 陆军保 持步调 一致。 那时有 
几次小 型交战 ，但 是直到 一个月 之后的 6 月下 旬才发 生了决 定性的 
战斗。 奥斯曼 的加利 帆船直 冲俄军 战线。 但是 奧斯曼 旗舰在 河口的 
浅水 中搁浅 了之后 ，进攻 就停顿 了下来 。 俄国 人这时 正在等 候有利 
的风向 ，因 而没 有利用 这个小 意外。 当 他们能 够前进 进攻奧 斯曼人 
时 ，已 经是第 二天早 晨了。 奥 斯曼旗 舰这个 时候已 经摆脱 了困境 ，并 
调了 个头。 

拿骚 的舰队 中有奥 斯曼人 非常熟 悉的威 力巨大 的哥萨 克炮艇 ，它 
们对抗 加利帆 船十分 有效。 这支舰 队能够 骚扰奧 斯曼的 船只， 使它们 
起火 ，尤其 是当大 型加利 帆船在 浅水中 搁浅的 时候。 在 6 月 17 曰至 
18 日 的晚间 ，奥 斯曼人 试图撤 出河口 ，但 是俄国 在金布 恩的大 炮对他 
们开火 ，迫使 加利帆 船贴着 北部海 岸航打 ，结 果更 多的船 只搁浅 。 在第 
二天 早晨， 拿骚的 浮动炮 台和小 船赶上 了他们 并击毁 了大约 15 艘船 
只 ，包括 10 艘 大船。 奧斯曼 人蒙受 了重大 损失： isoo 人被俘 ，数 百人 
被杀。 而俄国 水手仅 有不到 loo 人被杀 或受伤 37 。 

奥 斯曼海 军已溃 不成军 ，俄国 陆军终 于能够 完成攻 下奥恰 科夫的 
任务。 7 月， 在波将 金领导 下的俄 国陆军 开始围 攻守军 而海军 阻止了 
他们的 补给。 这个战 术使得 要塞在 早冬即 被攻克 ，城镇 和其居 民全部 
被 毁灭。 成 千的奥 斯曼人 的尸体 (包 括守军 家属的 尸体) 都被装 上小车 
扔进 结冰的 河口中 c> 它们 层层堆 叠直到 春天冰 融之时 38 。 在战 争剩余 
的 时间里 ，其 他的主 要奥斯 曼要塞 —— 德 涅斯特 河上的 阿克曼 和本德 
尔 ，多 瑙河上 的基里 亚和伊 斯梅尔 —— 在 横扫西 部的俄 国军队 面前一 
个接 一个地 陷落， 而海军 断绝了 守军的 补给和 增援。 

河口 战役同 琼斯在 美国独 立战争 中的经 验完全 不同。 他最 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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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战 斗是同 英国护 卫舰“ 塞拉皮 斯”号 （Serapis) 于 I779 年 9 月在约 
克 郡海岸 的海面 进行的 交战。 他通 过灵活 机动击 败了英 国船长 ，即保 
持 本船的 侧面面 向对方 的船头 ，然 后用重 炮轰击 对方的 桅杆直 到敌船 
丧失机 动能力 。而 1788 年 战役中 同加利 帆船的 战斗与 “老好 人理查 
德” 号和“ 塞拉皮 斯”号 的单挑 没有什 么共同 之处。 这次 军事胜 利主要 
依靠 把奥斯 曼帝国 的加利 帆船引 诱进浅 水地区 ，等它 们搁浅 ，然 后用燃 
烧武器 (一种 手榴弹 ，琼斯 称其为 “布兰 德考格 勒斯” （brandcougles)) 
将他们 击毁。 他之后 回忆说 ，战 况令 人惨不 忍睹。 奥斯 曼水手 困在他 
们无法 动弹的 船上， “像 羊群一 样等着 被宰杀 ”39 。 


图 9 由 乌东塑 的约翰 •保罗 •琼 斯的 胸像。 琼斯 
是 美国独 立战争 中著名 的海战 英雄。 他在黑 海从叶 
卡捷琳 娜女皇 的军中 退役。 但 是同波 将金和 其他叶 
卡 捷琳娜 女皇的 近臣的 摩擦使 他不光 彩地离 开了 

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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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写 道:“ 在我的 一生中 ，我 从来没 有像在 利曼战 役中那 么苦恼 
过 ，几乎 要了我 的命。 ”4° 琼斯 和拿骚 之间开 始不和 ，而后 者明显 更受波 
将金和 叶卡捷 琳娜的 青睐。 当琼斯 发出命 令时， 这些命 令通常 为拿骚 
所忽略 ，或 是被 波将金 取消。 琼斯 以为他 能指挥 整支黑 海舰队 的想法 
从未实 现过。 在攻陷 奥恰科 夫之前 ，他就 已经被 解职并 被召回 圣彼得 
堡。 在回 到首都 之后， 琼斯发 现他的 地位更 是一落 千丈。 他被 指控强 
奸一个 未成年 的女孩 (他的 辩护集 中在这 是女孩 的自愿 行为而 非强迫 
上）。 这 桩丑闻 传遍了 整个圣 彼得堡 ，最后 只是因 为目击 证人的 证词互 
相矛盾 ，琼 斯才得 以免吃 官司。 他在 一片嘲 笑声中 离开了 帝国， 在数年 
之后 ，于 1792 年 7 月 在巴黎 逝世。 

尽管 当时琼 斯不可 能知道 ，但他 却见证 了一个 时代的 终结。 第聂 
伯河河 口的战 斗是俄 国局限 在黑海 外围水 域时进 行的最 后一场 战斗。 
在这场 战争中 ，他 们攻 陷了奥 恰科夫 ，打开 了通向 更为广 阔的大 海的通 
路。 从此 ，俄国 、奧斯 曼帝国 和其他 的海上 势力不 再局限 于黑海 外围， 
而开始 在开阔 的大海 上进行 竞争。 这也是 以桨作 为动力 的加利 帆船参 
加的最 后一次 大战。 拿骚的 浮动炮 台和小 型炮艇 也许是 俄国在 河口胜 
利 的真正 原因； 琼斯 的风帆 帆船在 浅海和 狭窄的 水域没 有太大 的发挥 
余地。 但是一 旦战斗 延伸到 开放的 水域， 装备齐 全的战 列舰和 在不久 
之 后出现 的铁甲 舰将会 成为俄 国和奥 斯曼帝 国海军 的中坚 力量。 

然而 风帆时 代非常 短暂。 19 世 纪早期 的战争 —— 1806  -  1812 年 
和 1828  -  1829 年 —— 大 部分在 陆地上 进行。 俄 国陆军 在黑海 周边四 
处征伐 以获得 新的战 利品： 通往多 瑙河的 入口及 伊斯坦 布尔和 两大海 

峡 (如果 不是欧 洲列强 的反对 h 之 后在克 里米亚 战争中 ，唯 - 次大 

型 的海上 战斗于 1853 年在 锡诺普 发生。 但是 这不太 像是一 场海战 ，俄 
国 舰队把 奥斯曼 舰队击 毁在港 口里。 整个 18 世纪 晚期和 19 世 纪的旅 
行者 都认为 俄国和 奥斯曼 帝国的 风帆帆 船没有 处 于万全 状态： 船只的 
装备 很差； 船员 不是太 少就是 太多； 一艘新 船常常 在参战 之前就 已经在 

海港中 腐烂了 ，这种 情况在 两军中 都有。 

像琼斯 一样， 许多观 察家认 为两国 海军的 弱点是 ，无 论俄国 还是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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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曼都 缺乏航 海者所 必备的 素质。 前者的 弱点是 浮夸和 暴政， 后者则 
受制 于东方 式先天 的漫不 经心。 然而 真正的 原因则 没有那 么玄乎 。在 
1788 年的 河口战 役之后 ，奥 斯曼和 俄国都 不把彼 此当作 重要的 海上威 
胁。 俄 国在航 海科技 上保持 着些微 的优势 ，但奧 斯曼人 知道他 们的友 
邦 特别是 英国会 在需要 的时候 用他们 的舰队 介入。 因为 没有一 个在黑 
海 周边的 国家能 够建立 起强大 的海军 —— 唯一需 要海军 的是高 加索沿 
岸的 走私者 和东南 部的拉 兹海盗 —— 这两 个帝国 没有什 么建造 除海岸 
防 卫设施 之外的 海军的 理由。 而在 第一次 世界大 战之前 （某种 意义上 
在之后 更甚） 的 欧洲外 交的主 要目标 ，就是 保证两 个国家 拥有强 大的海 
军这件 事不会 发生。 


新 俄罗斯 


在结束 叶卡捷 琳娜女 皇同奧 斯曼的 第二次 战争的 条约中 ，俄 国获 
得了从 第聂伯 河河口 到库班 河的整 个北部 海岸地 区的控 制权， 并且奧 
斯曼帝 国正式 承认放 弃克里 米亚。 这些战 利品由 叶卡捷 琳娜的 后继者 
发动的 两场战 争加以 巩固和 扩大。 在第聂 伯河和 普鲁特 河中间 的陆地 
(也 叫做 比萨拉 比亚） ，大部 分高加 索地区 的海岸 和部分 历史上 亚美尼 
亚和格 鲁吉亚 的土地 都被纳 入俄国 的控制 之下。 俄 国不仅 掌控了 北部 
海岸， 也取得 了对多 瑙河公 国基督 徒的保 护权和 大部分 南部高 加索地 
区。 在 一代人 不到的 时间中 ，从 《小 卡伊 纳尔贾 条约》 （1774) 到 《亚 得里 
亚堡 条约》 （1829) ，叶 卡捷琳 娜和她 的后继 者离跨 过黑海 、夺取 君士坦 
丁堡 这个目 标越来 越近。 北 部海岸 和其内 陆地区 已不再 是边疆 ，而成 
为 了俄国 的一个 行省： 沙皇 带着对 建立大 帝国的 目标无 比乐观 的心情 

称之为 “新俄 罗斯” （Noz；oro〗szza)。 

叶卡 捷琳娜 女皇对 按照她 对于理 性和秩 序的理 解重新 塑造自 然世 
界 特别感 兴趣。 同许多 启蒙时 代的君 主一样 ，她 认为古 典时期 的古风 

是 两者的 化身。 对于整 个新俄 罗斯的 执政阶 层来说 ，重 新发现 - 或 

是发明 - 同 古代希 腊的联 系令人 着迷。 定居点 的勒靼 名字被 取消， 

换上 了能够 表明它 们古典 时代根 源的新 名字。 克 里米亚 的行政 中心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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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曼切特 （意 为“白 色清真 寺”) 被改名 为辛菲 罗波尔 （意 为“ 连接之 城”， 
也 就是交 通要塞 的意思 ）41。 一个 在第聂 伯河畔 易于遭 受洪水 侵袭的 
村庄得 名“赫 尔松” （以纪 念克里 米亚古 老的麦 加拉殖 民地刻 松陶里 
卡） ，它 被设计 成为俄 国商业 的中心 和一个 主要的 海军兵 工厂。 在喀尔 
涅索斯 旧址旁 的阿赫 塔尔村 庄和它 有保护 的港口 被重新 命名为 塞瓦斯 
托波尔 （意为 “奥古 斯都之 城”） ，成 为黑海 舰队的 基地。 在南部 所有的 
主要 城镇中 ，只 有巴赫 支沙莱 （意 为“ 花园宫 殿”） 保 留了它 的鞑靼 名字。 
可汗的 宫殿和 其他的 建筑都 被保留 下来， 作为一 个东方 专制君 主荣耀 
的博 物馆。 克 里米亚 这个名 字本身 —— 鞑靼 语中的 “krym” —— 被重 
命名为 “TavHda”。 这 是它希 腊名字 的俄语 版本。 

沿 海新兴 城市的 崛起从 本质上 改变了 黑海的 航运。 在过去 ，卡 法、 
特 拉布宗 、锡 诺普和 伊斯坦 布尔的 四角航 线是南 北海岸 的天然 联系。 
北 面这条 航线在 陆路得 到延伸 ，穿过 草原到 北方和 东方; 在南面 则穿过 
安纳托 利亚到 波斯。 然而在 18 世纪 晚期， 这条航 线被废 弃了。 真正的 
商 贸中心 —— 城市生 活和文 化兴起 的地方 —— 不 再位于 黑海正 中的克 
里米 亚半岛 ，而是 在西面 ，沿 着第聂 伯河和 德涅斯 特河的 出口。 事实上 
好像又 回到了 希腊殖 民时期 西北海 岸主导 的时代 。 

这 种转变 的原因 在于战 略需要 和地理 因素。 卡法和 其他克 里米亚 
港口 实际上 更像是 南岸而 非北岸 港口。 它 们被一 连串的 山脉同 克里米 
亚内地 隔开， 天然地 朝向安 纳托利 亚的海 港而非 北面的 平原。 奥斯曼 
能够 接受这 种情况 ，但 对俄国 来说这 就是个 问题。 因为 货物从 山路运 
输既花 时间又 昂贵。 这些 港口也 和俄国 18、19 世 纪外交 政策关 注的其 

他 经济重 心和 战 略要点 —— 波 兰 的土地 、多 瑙河和 巴尔干 - 相距甚 

远， 而且它 们非常 容易受 到来自 南部的 奥斯曼 帝国的 攻击。 

新 的地区 中心变 为了现 代黑海 最大的 港口敖 德萨。 在过去 的两个 
世纪中 ，敖 德萨就 是俄罗 斯帝国 城市的 典范。 它是在 18 世纪 晚期和 
19 世纪 遍及俄 国各地 的政治 上和文 化上的 乐观主 义的绝 佳范例 ，是早 
其 一百年 建立的 圣彼得 堡的南 部版本 D 城 市不断 增长的 人口来 自帝国 
各地 、中欧 和近东 ，从 中可 以管窥 沙皇帝 国多族 群和多 宗教并 存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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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比起两 个帝国 首都圣 彼得堡 和莫斯 科来说 ，它 更加 多元化 ，更不 
“俄罗 斯”。 直 到帝国 的终结 ，它都 是俄国 黑海的 商业、 行政和 文化中 
心， 是典型 的帝国 港口和 整个帝 国首要 的出口 中心。 

在 俄国征 服时期 ，敖 德萨没 有什么 特色。 它 是一个 沙尘滚 滚的鞑 
靼小镇 ，名为 哈德吉 -拜依 ，只有 2000 名左右 居民。 它的 港口毫 无吸引 
力 ，锚 地很差 ，还 暴露在 东风中 ，在冬 季港湾 会被冰 封好几 个星期 。但 
无 论如何 ，它都 是西北 海岸奥 斯曼帝 国最重 要的设 防城镇 (这个 小小的 
奥斯 曼要塞 被约瑟 •德 •里 巴斯 —— 约翰 •保罗 •琼斯 的前任 副官在 
1789 年占 领）。 它位 于第聂 伯河河 口以及 德涅斯 特河和 多瑙河 之间； 
它离 俄国在 塞瓦斯 托波尔 的海军 基地也 不远。 （另 外两个 重要的 地点， 
在第聂 伯河河 口的奥 恰科夫 要塞和 德涅斯 特河上 的阿克 曼都有 严重的 
缺陷。 前 者缺乏 一个自 然生成 的港口 ，后 者因为 河流冲 积效应 无法停 
泊 吃水较 深的船 只。） 在 1794 年 ，这 个城镇 根据古 老的希 腊殖民 地奥德 
苏斯被 重新命 名为敖 德萨。 这个阴 性的名 字明显 是叶卡 捷琳娜 女皇个 
人的 偏好。 

城 市发展 应归功 于两个 有能力 的总督 ，他 们的任 期涵盖 I9 世纪早 
期 的大半 部分。 黎塞 留公爵 阿曼德 ，在 1803 年至 1814 年担任 敖德萨 
区 的总督 ，之后 他成为 了整个 新俄罗 斯的大 总督。 他的 塑像依 然位于 
现代 港口的 上层那 道著名 的阶梯 顶端。 黎 塞留是 法国宫 廷和政 治圈中 
一个 显赫的 家族。 同约翰 •保罗 •琼斯 和他的 同时代 人一样 ，他 寻求冒 
险 (就黎 塞留个 人而言 ，只为 躲避巴 黎的革 命群众 h 他 自愿加 入了俄 
国军队 ，参加 了俄土 战争。 作 为回报 ，战后 他得到 了这个 新城的 行政长 

官的 职位。 

黎塞留 在职的 时间相 对较短 - 只有 11 年 - 此 后他在 拿破仑 

被击败 之后， 回到法 国担任 首相。 但是他 带给这 个城市 和整个 地区的 
变 化非常 巨大： 敷德萨 的人口 在十年 之内增 长到了  35  000 人。 黎塞留 
创立了 银行和 一个商 业法庭 ，铺设 了现代 的街道 系统。 他鼓励 印刷业 
和剧院 ，以 及其 他艺术 的发展 42 。 他从尘 土中建 立城市 的热忱 吸引了 
帝 国外部 的许多 注意。 他 可能就 是拜伦 笔下唐 横这个 人物的 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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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塞 留的事 业的后 继者是 其同胞 拉格朗 男爵。 他较 短的任 期通常 
不为 人注意 ，但是 在他的 继任者 、任期 较长的 大总督 米海尔 •沃 洛佐夫 
(1823  -  1845 年 在职） 治下， 新俄罗 斯融为 不断扩 张的帝 国的一 部分， 
而敖 德萨就 是其皇 冠上的 明珠。 作 为剑桥 大学的 毕业生 ，他建 设了一 
所 大学图 书馆并 鼓励慈 善团体 的发展 D 他 也下令 建造了 著名的 敖德萨 
阶梯 (但 是在当 时被批 评为既 破费又 无用的 工程） ，并规 划了俯 瞰港口 
的悬 崖上壮 丽的建 筑和林 荫步道 U。 在他的 任期中 ，敖 德萨获 得了自 
由港 的地位 ，被 免除了 关税。 当他 卸任时 ，城 市的人 口已经 增长到 
78  000 人左右 44 。 

■  沃 洛佐夫 的另一 个成就 在克里 米亚。 敖德萨 是新俄 罗斯的 行政中 
心 ，但 是其军 事中心 位于塞 瓦斯托 波尔的 海军兵 工厂。 这个地 方原先 
只 是一个 俄国在 1783 年占领 的鞑靼 小村庄 ，但是 其位置 却有很 强的象 
征 意味。 它 就在古 老的克 尔涅索 斯殖民 地附近 ，正是 在这里 ，公元 10 
世 纪时圣 弗拉基 米尔皈 依了基 督教。 更重 要的是 ，附近 有天然 的水湾 
可资 利用。 只有一 条非常 狭窄的 通道进 入这个 深水港 ，它 还不到 1000 
码® 宽。 一旦有 入侵者 ，这条 通道可 以非常 容易地 关闭。 由悬 崖包围 
的长条 形的港 湾和险 峻的海 滩意味 着船只 可以靠 岸下锚 而不用 担心搁 
浅。 以 任何一 条海岸 的标准 来衡量 ，这里 都毫无 疑问是 最好的 海军基 
地 的位置 。在 19 世纪 20 年 代添加 了碇泊 处和炮 位之后 ，这里 成为俄 
国南 方海军 力量的 中心。 

为何历 史上没 有其他 国家意 识到塞 瓦斯托 波尔的 军事重 要性？ 最 
简短的 答案是 它们没 有这种 需要。 希腊和 罗马人 都不用 费心在 北岸建 

立一 个海军 基地。 而对于 拜占庭 来说， 同克尔 涅索斯 的关系 - 时好 

时坏 —— 取决于 同内地 民族达 成的脆 弱平衡 ，而 非军事 力量。 对于奥 
斯曼帝 国来说 ，既 然敲靼 船只已 经控制 了整个 克里米 亚半岛 ，就 没有什 
么 理由在 这里花 费精力 ，尤其 是当各 条河流 —— 顿河 、第 聂伯河 、德涅 
斯 特河和 多瑙河 —— 成为 潜在入 侵者的 康庄大 道时。 （因 此他 们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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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精力花 在防守 如亚速 、奥 恰科夫 、阿 克曼和 基里亚 等要塞 上。） 直到新 
的 北部海 军力量 的出现 ，在 克里米 亚半岛 拥有一 个重兵 设防的 港口才 
变 得重要 起来。 在叶 卡捷琳 娜女皇 及之后 的时代 ，这个 城市会 变成整 
个海岸 最重要 的海军 前哨。 

当 俄国自 然学 家彼得 • 西蒙 • 帕 拉斯于 18 世纪 90 年 代在新 俄罗斯 
旅行时 ，他没 发现什 么值得 评论的 东西。 曾经辉 煌的城 市现在 已成废 
墟 ，即使 是有前 途的塞 瓦斯托 波尔也 遭受着 疾病的 肆虐； 吃木头 的蠕虫 
在 俄国风 帆帆船 的船壳 中制造 灾难。 新建的 敖德萨 贫穷， 充满着 尘土。 
赫尔 松已经 因为在 18 世纪 80 年代 夺走了 安东尼 兄弟生 命的盛 行的传 
染病 而废弃 45 。 

然而在 数十年 之间， 沿海地 区彻底 改头换 面了。 俄 国对于 其他沿 
海地 区的控 制巩固 了北部 海岸的 安全。 奥 斯曼同 意外国 商业船 只自由 
出入 ，提供 了稳定 的同地 中海的 交通。 一旦黑 海开放 ，水 域就成 为了行 
省产品 的天然 出口。 这 个出口 比起 通过北 方路況 糟糕的 商道花 费更少 
也 更方便 快捷。 在 19 世纪 60 年 代之前 ，敖 德萨还 没有通 铁路。 从内陆 
运 输的货 物需要 使用牛 车拉。 而 对于乘 客来说 ，则使 用“驿 车”的 办法: 
乘坐在 用稻草 糊出来 的马拉 小车上 颠簸。 马 匹在沿 路的驿 站替换 46 。 因 
此新 兴的城 市都自 然会把 海洋视 为它们 同世界 其他部 分联系 的 方式。 

19 世 纪头几 十年的 变化是 多种多 样的。 在 亚速海 上的塔 甘罗格 
开 始进行 从爱琴 海进口 葡萄酒 这项颇 为有利 可图的 贸易。 据说 那座城 
市的 海关经 手的葡 萄酒比 全俄国 其他城 市的总 和还多 47 。 从克 里米亚 
北部的 海岸湖 中获取 的盐出 口到高 加索、 波兰甚 至伊斯 坦布尔 48 。 帕 
拉斯 看到的 一些已 成为废 墟的城 镇又复 活了。 卡 法在上 次战争 中被俄 
国 人毁灭 ，但 是现在 它又回 来了。 其 主要由 希腊人 、鞑靼 人和犹 太人组 
成的 人口再 次投身 商贸活 动中。 他们建 立了同 伊斯坦 布尔的 定期航 
线 ，而外 国商人 很快重 建了同 锡诺普 、特 拉布 宗和高 加索海 岸的航 
线 19 ， 这些都 刺激了 贸易的 发展。 赫尔松 一度曾 经接近 被废弃 ，现 在老 
树发 新芽。 第聂 伯河岸 旁筑起 了堤坝 ，防 止洪水 泛滥。 一项工 程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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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新 消灭了 在夏季 滋生疾 病的死 水潭。 因为 海军部 已迁至 尼克莱 
夫 ，这个 港口依 然不太 活跃。 但是 造绳工 厂和其 他同航 海相关 的工业 
开 始起飞 5°  (即 使是 已经年 迈的安 东尼男 爵也设 法通过 中介商 重新建 
立 了一个 小型商 贸公司 51)。 1802 年的一 个英国 拜访者 评论道 ：“这 
些 …… 城 镇和数 不清的 村庄突 然抬起 了头。 它们 所在的 地区早 前居住 
的 都是无 法无天 的强盗 或是粗 野的游 牧民族 ，现在 则满是 俄国人 、结束 
了 流浪生 活的鞑 靼人和 无数从 土耳其 帝国临 近省份 迁移来 的移民 ，尤 
其是希 腊人和 亚美尼 亚人。 ”52 

在新建 立的城 市中， 敖德萨 毫无疑 问占据 了首要 位置。 一 条护城 
河 被用来 在肆虐 的东北 风中保 护船只 ，防 止港口 被第聂 伯河河 口的水 
流中 的淤泥 堵塞。 港内能 够容纳 150 艘风帆 帆船。 随着 黑海对 欧洲商 
人全 面开放 和敖德 萨成为 免税区 ，奥 地利和 英国的 旗帜飘 满了这 海港。 
城 市人口 的数量 在任何 一 '年 都有涨 有跌： 在夏天 ，从波 兰和乌 克兰中 
部来的 船队到 达城市 ，许多 商人涌 入市场 ，导 致城 市人口 剧增。 但是其 
固定居 民的数 量一直 在稳步 增长。 “如果 没有那 些蜂拥 而至的 以色列 
人和街 道上的 尘土， ”1823 年时 ，一位 英国船 长评论 道，“ 这座城 镇给人 
的第一 印象会 更好。 ”53 

这些 “以色 列人” 和其他 流散到 此的犹 太人是 新俄罗 斯地区 城镇和 
港口发 展的一 股重要 动力。 说斯 拉夫语 的农民 和哥萨 克人在 18 世纪 
晚 期就开 始增加 ，而在 19 世纪早 期其增 速更加 快了。 这 是国家 支持的 
在边 境地区 重新殖 民计划 的结果 54 。 但是 历届俄 国政府 也积极 鼓励国 
外来 的移民 —— 从中欧 、波 兰和其 他地方 到来。 减税 、免 服兵役 、宗教 
宽容 、国 家贷款 、给予 土地等 措施都 是向想 要在新 开放的 草原殖 民的人 
们提供 的优惠 政策。 

在 叶卡捷 琳娜女 皇治下 ，德语 移民尤 其是门 诺派教 徒就已 经在积 
极 地鼓励 下在草 原耕作 并建立 城镇。 其他 如希腊 人和亚 美尼亚 人从克 
里米亚 或者奥 斯曼帝 国的不 同地区 前来。 他们不 仅是被 繁荣的 经济前 
景 ，而 且也被 在一个 仁慈的 基督教 君主统 治的国 度中生 活的希 望所吸 
引。 犹太 人在帝 国的其 他部分 都受到 了苛刻 的约束 与限制 ，在 新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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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地带 却能得 到相对 的居住 和劳动 自由。 


外国 移民也 成为了 俄帝国 的属民 ，但 是他们 的生活 通常同 身边的 
斯拉 夫农民 、鞑 靼人和 哥萨克 人分隔 开来。 在整个 19 世纪 ，这 些社区 
的 独特特 征让外 人非常 吃惊。 旅行 者把日 耳曼城 镇视为 刚被整 合入一 
个 欧洲帝 国的这 块边疆 地区中 文明的 孤岛。 一位 英国拜 访者就 一个主 
要 殖民地 写道： 

整个 城缜规 划得十 分清楚 ，并有 美丽而 清澈的 水源。 教堂 ，学 
校和一 些最重 要的建 筑是石 制的， 而其余 则是木 制的。 街 道两旁 
种植着 树木； 在这片 树荫下 ，我 们可 以想象 ，在 下午， 这个社 群的族 
长在这 里坐着 ，享 受着自 己种植 的烟草 ，喝 着自 己酿造 的啤酒 ，并 
且把 这个快 乐的小 小社群 里的成 员都看 作是自 己的 孩子。 55 

生活当 然比这 样的田 园诗般 的想象 更为艰 苦。 但是 这些殖 民地对 
整个地 区的经 济有相 当大的 影响。 在黎塞 留担任 大总督 的任期 末尾， 
也就是 1814 年， 新俄罗 斯的人 口已经 增长了  100 万 ，而 地价则 上涨了 
10 倍 56 。 富 余农产 品的增 加正好 弥补了 西欧农 产品的 减少。 从 新俄罗 
斯的殖 民地和 俄国贵 族的大 庄园中 产出的 小麦被 运到了 里窝那 、热那 
亚 、马 赛和其 他的主 要港口 （小麦 航运的 顺畅在 1829 年的 《亚得 里亚堡 
条约》 中 特别得 到了保 证）。 1846 年 ，英国 撤销了 《谷 物法》 ，也 就是取 
消 了对外 国谷物 的关税 ，更打 开了一 个主要 市场。 在从 19 世纪 40 年 
代初到 50 年 代初的 仅仅十 年之内 ，每 年向 法国和 意大利 的小麦 出口总 
额 增加了  1/4, 而向 英国出 口的总 额则是 原来的 8 倍。 进入俄 国港口 
的船只 总数是 之前的 3 倍多 。到 1853 年底， 1/3 以上的 俄国出 口贸易 
需要通 过黑海 57。 随着越 来越多 的欧洲 商事活 动在港 口出现 ，沙 皇政 
府 开始担 心英法 商人控 制了商 业的主 导权。 他出 台了一 系列的 法案， 
规 定只有 俄国属 民才能 够获得 代理权 —— 这个限 制加强 了传统 的“中 
间商 少数民 族”， 也就是 希腊人 、犹 太人和 亚美尼 亚人的 地位。 

到 19 世 纪中叶 ，新俄 罗斯已 经不再 是政治 上和文 化上的 边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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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它正被 整合进 俄罗斯 帝国， 由天才 的帝国 行政长 官治理 ，其 人口组 
成包括 俄国和 乌克兰 的农民 、外 国的 殖民者 和商人 、越来 越少的 半游牧 
和 定居下 来的鞑 靼人。 风帆 船可以 在三天 之内从 克里米 亚或是 敖德萨 
航行 至两大 海峡处 ，蒸汽 船需要 的时间 则只要 一半。 从 两大海 峡就可 
以航 至南欧 和大西 洋的主 要港口  58 。 然而 这里依 然带有 边疆的 明显特 
征 ，任 何乘船 、骑马 、坐车 来的旅 客都可 以马上 意识到 ，穿 越这里 通常意 
味着需 要花数 天或者 数星期 在隔离 房中进 行隔离 ，驱虫 ，检 查。 草原和 
海洋 的交界 地不再 是文化 的边疆 ，而是 疫病的 边疆。 

热病 、疮 疾和 检疫所 

瘟疫 —— 几种细 菌引起 的疾病 的总称 —— 在 14 世 纪时就 已经为 
黑海周 边的人 所熟悉 ^ 在整个 俄国扩 张期间 ，疾 病一直 都对这 个地区 
有影响 59。 莫斯科 1771 年 的大瘟 疫可能 就是在 叶卡捷 琳娜女 皇治下 
第一 次俄土 战争期 间从第 聂伯河 归来的 受感染 的士兵 引起的 。在 
1806  -1812 年和 1828  -  1829 年之间 ，传 染病蹂 躏了整 个新俄 罗斯地 
区 和东巴 尔千。 随着 19 世纪 新港口 的发展 ，防止 从安纳 托利亚 和奧斯 
曼帝 国所占 的巴尔 干地区 的疾病 蔓延成 了当务 之急。 那 些地区 疾病爆 
发频繁 ，控 制却又 不力。 防 疫方法 是在货 物和人 员进入 城镇之 前都仔 
细检查 一遍。 

从瘟疫 在西欧 最初出 现开始 ，公 共资 助的系 统就开 始就位 以防止 
其 传播。 尽管 当时的 医生对 于疾病 真正的 病因和 传播机 理了解 很少， 
但他 们很快 就发现 ，隔 离病人 —— 通 常是按 照圣经 指示的 周期， 40 天。 

法文词 “quarantine” 由 此而来 - 就 能让疫 情就此 消亡。 被感 染的病 

人会死 ，但 是健 康的人 能幸存 下来。 第一 所隔离 医院于 1奶3 年 在威尼 
斯 建立。 其他 地中海 港口城 市如热 那亚和 马赛， 不久就 建立了 自己的 
隔离 医院。 

黑海的 较为完 整的隔 离系统 在四个 世纪以 后方才 建立。 由 于港口 
中没 有大规 模的外 国贸易 ，因 此直到 18 世 纪之前 都没有 远距离 感染。 
在俄 国获得 了黑海 北岸的 出海口 ，同 地中海 的商业 联系复 活之后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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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染 才成为 问题。 （之前 ，奥 斯曼 同奧地 利之间 的边疆 ，从现 在的克 
罗地 亚到罗 马尼亚 中部之 间都存 在着隔 离带。 广 即使在 那时， 当痕疫 
爆发时 ，最 初的反 应不是 试图减 轻病人 的痛苦 —— 著名 的英国 监狱改 

革 家约翰 •霍 华德在 赫尔松 照顾一 名受感 染的女 性时染 病身亡 - 就 

是按 中世纪 的方式 ，将其 怪罪于 犹太人 61 。 结果 表明， 由安东 尼发起 
的 、俄国 港口和 马赛的 早期联 系带来 的不仅 仅是商 业上的 好处。 18 世 
纪时 ，马赛 拥有在 全欧洲 首屈一 指的复 杂隔离 系统。 俄 国港口 的隔离 
系 统就是 按照马 赛的模 板设计 逐步建 造的。 

马赛 系统基 于五个 基本的 原则： 所有 入港的 船只都 要先在 港外的 
一 定距离 处接受 检查; 始发 港的 健康状 况评估 ，沿 途停靠 站的疾 病感染 
的 可能性 评估; 把刚 到的货 物和乘 员同大 众隔离 开来; 对 于已经 有感染 
嫌 疑的乘 客要进 一步同 健康的 乘客严 加隔离 所有从 黎凡特 地区和 
其他有 疾病嫌 疑的港 口来的 船只必 须在港 口外的 马赛湾 停泊。 通过一 
根通 话管道 ，地方 官员会 询问其 出发港 、船名 、货物 和船只 的健康 证明。 
这个证 明是由 法国领 事在船 只的始 发港颁 发的一 个文件 ，目 的 是证明 
船 只在启 程时的 状况： 船只和 港口都 没有瘟 疫发生 （和 船 
只没有 问题但 是港口 有瘟 疫嫌疑 touchee  ) ; 港口 疾 病肆虐 ，船 
只有感 染可能 （ patente  soupsconee  ); 船只 和港口 都有感 染发生 
(patente  brute) 。 携带 前两种 证明的 船只会 被直接 引导至 外港。 在那 
里 ，船长 在一定 距离之 外接受 进一步 的询问 ，然后 由港口 决定是 否进行 
隔离。 后两种 船只则 立即被 引导至 隔离房 （lazaretto, 这 个术语 由圣经 

中的 Lazarus ① 演变而 来）。 

隔离 的时间 长短通 常除了 健康证 明之外 ，还取 决于其 他数个 因素。 
特别 容易携 带瘟疫 的货物 （如 羊毛、 棉花和 其他纤 维制品 ，还有 毛皮和 
皮 制品） 需 要专门 用一艘 船进行 隔离。 始发港 也非常 重要。 从 摩洛哥 
和 埃及出 发的船 只通常 不会受 到感染 ，但 是从伊 斯坦布 尔和黑 海其他 


① Lazarus， 拉撒 路是圣 经中一 个得麻 风病死 去的人 》 死去 四天后 被耶穌 救活。  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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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 出发的 船只需 要整整 40 天的 隔离加 上把所 有货物 打开通 风三个 
星期 ，无论 该船持 何种健 康证明 或是载 运何种 货物。 

一旦 进入隔 离状态 ，船 只会在 马赛主 港之外 的一个 小岛旁 的隔离 
房外 下锚。 两艘 武装船 只防止 船只未 经授权 与海岸 来往。 食物 会用长 
竿进 行补给 ，而船 员必须 每天报 告任何 疾病的 迹象。 乘 客可以 选择留 
在船 上或是 进入隔 离房。 隔 离房被 一圈高 高的篱 笆和一 条壕沟 包围。 
乘客及 其行李 需要经 过消毒 、检 查然 后决定 是送入 感染区 还是健 康区。 
房间挺 舒适， 但 是十分 空旷， 有铁 床架和 火炉。 来 访者不 能进入 建筑物 
内部 ，但 是被隔 离者的 朋友和 亲属可 以隔着 壕沟与 其喊叫 通话。 一个 
已经 被疾病 感染的 人需要 在拘留 室待上 12 个星期 ，其间 他可能 死亡。 
之 后尸体 会用长 长的铁 钩从室 内拖出 ，并埋 在石灰 制的墓 穴中。 房间 
将会被 消毒， 重新 粉刷， 然后 通风一 个月。 

马赛的 宫员意 识到了 这个复 杂系统 中可能 出现的 腐败。 他 们花了 
大力 气去防 止这种 情况。 隔 离房的 监察官 通常是 精通近 东地区 贸易的 
富裕 商人。 他是单 身汉或 是鳏夫 ，工 资很高 ，而他 的副官 和士兵 也有不 
错 的收入 —— 这不仅 因为他 们从事 着高危 职业， 而且也 使乘客 或是船 
长 提供的 逃避检 查的贿 赂显得 没有那 么有吸 引力。 

马 赛的隔 离房被 公认是 欧洲最 好的。 然而移 植到东 方后， 这个模 
型经历 了一些 改进。 英国 作家埃 德蒙德 * 斯 宾塞在 1836 年的旅 行中对 
加拉茨 的隔离 系统做 了一番 描述。 这是多 瑙河下 游的一 个摩尔 多瓦港 
口 ，当 时在 俄帝国 的控制 之下： 

我 的护照 被要求 —— 这个 规章制 度对这 个政府 来说还 是全新 
的 —— 用数 码长的 V 形钳交 到他们 手里。 官员似 乎对我 这个刚 
从瘟 疫之城 （伊 斯坦 布尔） 到来 的人和 我身边 的所有 事物抱 有深深 
的 恐惧。 重 要的文 件似乎 没有出 现什么 问题。 我们 被一位 将军送 
进了隔 离房。 在那 里我的 每件行 李都被 彻底地 消毒； 而卫 生官员 
检查 了我们 的健康 状况， 我们需 要进行 14 天的 隔离。 本 来需要 
21 天左右 ，但 是我用 1 个 达克特 金币改 变了他 的想法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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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艰难的 旅程： 在 摩尔多 瓦“夜 间同狼 战斗” ，埃 德蒙德 •斯 宾塞 的旅行 
见闻 ，1855 年。 尽管 19 世 纪在黑 海的航 行已经 成为“ 大旅行 ”的固 定节目 ，在巴 
尔干 ，喀尔 巴阡山 脉和高 加索地 区等更 为偏远 的内地 ，旅 行者在 旅程中 依然需 
要冒险 精神。 


就像 斯宾塞 发现的 ，系统 并没有 像设想 的那样 运作。 船只 会在海 
港中 遇到卫 生官员 ，他 也的确 会用长 竿或是 V 形钳同 乘客和 船员交 
流。 但 是由于 无法确 定始发 港的健 康状况 （俄国 和奥斯 曼人有 不同的 
隔离 系统而 且与法 国系统 不同， 他们没 有领事 负责发 放健康 证明） ，唯 
一需要 的文件 就是护 照和其 他的身 份证明 文件。 有时， 漠不关 心的官 
员只 会要求 口头上 的保证 —— 以 《新 约》 、《旧 约》 或是 《古 兰经》 起 
誓 —— 乘客 没有带 来瘟疫 64。 从 奥斯曼 港口出 发的船 只通常 需要隔 
离。 但是隔 离时间 实际上 由卫生 官员在 一念之 间决定 ，而 非由 预先设 
定好 的规章 制度。 

一旦 进入隔 离房， 事情也 不像在 马赛时 那样有 斯巴达 的古风 。富 
有 的旅客 可以付 钱得到 更好的 住宿。 在 敖德萨 ，有 咖啡馆 、餐厅 、甚至 
桌球 房来消 除旅途 的劳顿 (和钱 包里的 钱）。 所有 这些地 方的工 作人员 
都可以 每天自 由进出 隔离房 65。 重 要的旅 行者们 （例如 外交官 和地方 
官员的 盟友) 还能够 在港口 四周进 行巡游 66 。 对 于那些 愿意额 外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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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税”给 地方官 员的人 ，隔离 时间能 够得到 大大的 缩短， 或是在 隔离房 
之外的 其他地 方进行 。 拜 访者甚 至能够 获许进 入隔离 区域。 当 然所有 
的 这些都 降低了 整个系 统的有 效性。 

当然 ，有 这样一 个隔离 系统对 于很多 港口来 说依然 是一个 优势。 
没有它 ，港 口贸 易量就 萎缩; 有了它 ，港 口就 能成为 一个主 要的商 贸站： 
进入该 区域的 船只都 需要在 前往更 小型的 港口或 是卸货 之前在 这里进 
行 隔离。 事 实上， 19 世纪早 期尼克 莱夫和 赫尔松 作为贸 易中心 的衰落 
部 分就是 因为俄 国政府 决定在 敖德萨 设立隔 离设施 67 。 

隔离 房的出 现也为 个人致 富提供 了一条 独特的 途径。 对于 许多人 
来说 ，对 于疾病 的恐惧 ，尤 其是对 那些每 15 年左 右就要 爆发一 次的疾 
病 的恐惧 ，远远 不如从 一个国 家支持 的规章 系统中 获利的 诱惑大 。在 
某 些地方 ，卫 生官员 甚至有 动机为 自己的 利益制 造一场 虚假的 痕疫爆 
发。 比 如敖德 萨的一 个卫生 监察员 同时也 拥有一 个著名 剧院。 当票价 
较低时 ，他 就会 宣布在 新到达 的乘客 中发现 了一种 致命的 传染病 ，并已 
经 把他们 隔离了 起来。 当 然隔离 费需要 他们自 己出。 这 样隔离 房的收 
入 就能够 用来雇 更好的 表演者 在剧院 中表演 68 。 “ 瘟疫” 的严重 程度是 
剧 院节目 精彩 程度的 标志。 

尽 管有这 些明显 贪污受 贿的人 ，但埃 德蒙德 •斯宾 塞写道 ，卫 生官 
员是在 俄国港 口“预 报欧洲 文明的 启明星 ”之一 69 。 俄国 的隔离 系统同 
对 奥斯曼 港口的 瘟疫更 大的关 注一起 ，的 确抑制 了疾病 的爆发 。到 19 
世纪 中叶， 瘟疫已 经销声 匿迹。 最后 一次大 爆发是 1840 年在保 加利亚 
和 1842 年 在安纳 托利亚 中部和 东部。 之后 的爆发 都是地 区性的 ，死亡 
率也不 断下降 7°。 其他 主要的 传染病 依然让 人担心 —— 在多沼 泽的北 
部海岸 流行的 疟疾和 整个地 区都有 的霍乱 —— 但 即使是 一个不 完善的 
系 统也比 没有系 统要强 得多。 

特 拉布宗 的领事 

虽然 设施还 不完善 ，但 大多数 去黑海 北部和 西部海 岸的拜 访者都 
为隔 离设施 而感到 吃惊。 因 为这些 设施代 表了拜 访者所 熟悉的 欧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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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就像 一个苏 格兰旅 行者所 写的， 希望能 够在新 俄罗斯 找到“ 各种俄 
罗斯 -希腊 -斯基 泰-鞑 靼教堂 和建筑 ”的西 欧人， 见到的 是规划 良好的 
街道 ，石质 建筑和 商店。 这些 都与他 们家乡 的没什 么不同 特别是 
从海 上到达 而非走 陆路的 旅行者 —— 在凹 凸不平 的路面 上乘坐 颠簸不 
断 的木质 马车是 很难受 的体验 —— 等待着 他们的 是令人 愉快的 景象: 
沉静的 多瑙河 港口， 繁忙的 敖德萨 ，尼克 莱夫的 造船厂 ，古 老的 克里米 
亚港 口城镇 ，这 些都由 一连串 保养得 很好， 据说能 与英国 海岸的 那些相 
媲 美的灯 塔连接 72 。 即使是 在西部 海岸和 其内陆 城市， 例如布 加勒斯 
特 和雅西 —— 分别为 瓦拉几 亚和摩 尔多瓦 大公国 的首都 ，变 化也 很大。 
英国 旅行者 詹姆士  _ 亨利 • 司基恩 非常惊 讶地发 现他在 这里遇 到的一 
位主人 ，瓦 拉几 亚的大 公巴布 •什蒂 尔贝伊 ，提供 了一份 文明得 令人惊 
讶的 正餐： 


巴黎 的松露 、君 士坦丁 堡的牡 蛎和维 也纳的 野鸡肉 ，所 有的这 
些都由 特殊的 信使带 来的新 鲜材料 制成； 葡 萄酒也 很好： 从梅特 
涅亲 王最好 的酒庄 里产的 白葡萄 酒和红 葡荀酒 都温过 ，香 槟也没 
有冰 过头； 简而 言之， 每样东 西都恰 到好处 73 。 

西部 和北部 的港口 、河 流流域 的城镇 、内地 城市通 常都“ 恰到好 
处”。 事实上 ，当 旅行者 发现那 些真正 是“东 方”的 东西时 ，他们 都很激 
动。 安 纳托尔 •德 •德米 霍夫， 19 世 纪初的 一个俄 国的地 理学家 和南部 
俄国 最著名 的旅行 家之一 ，记 录下了 他进 入位于 巴赫支 沙莱的 克里米 
亚可汗 宫殿时 的印象 ： 

我们 不是在 维也纳 ，那 座明亮 欢快的 首都， 也不是 在佩斯 （布 
达 佩斯） ，年轻 匈牙利 的骄傲 女皇； 更 不是在 多瑙河 波涛汹 涌的河 
岸 和载着 宁静蒸 汽船的 布满泡 沫的漩 涡中： 不 ，不 是布加 勒斯特 
也不 是亚谢 （雅 西） ，这些 城市都 已经 被东方 病态的 组织弄 得了无 
生气。 我们正 在东方 的萨莱 （宫 殿） 中 ，一个 《一 千零 一夜》 中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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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我 们脚下 的土地 彻底是 亚洲的 74 。 

巴赫 支沙莱 之所以 有趣就 是因为 它与众 不同。 这是 一个北 部海岸 
早已 绝迹的 生活方 式的博 物馆。 大 部分北 部和西 部的城 市中心 都是新 
造的。 像敖德 萨这样 的城市 在草原 上崛起 ，它 们由外 国工程 师设计 ，其 
中 街道以 适当的 角度纵 横交错 ，建筑 则融入 了中欧 的最新 风格。 即使 
是位 于古代 遗址旁 的城市 ，如克 里米亚 的那些 ，也被 彻底地 重建。 在古 
老的城 堡外围 绕着新 规划的 郊区。 南部和 东部的 港口同 它们的 对照非 
•常 鲜明。 在那里 ，城 市就在 古代定 居点上 兴建。 杂乱无 章的街 道和木 
制及石 制的建 筑在拜 占庭时 代的城 垛之外 建造。 年代最 新的建 筑通常 
是热 那亚人 和烕尼 斯人建 造的。 黑 海西北 部和东 南部的 通讯系 统之间 
也 有令人 震惊的 差别。 在该世 纪中叶 ，电 报线连 接了保 加利亚 海岸的 
瓦 尔纳和 克里米 亚的巴 拉克拉 瓦和塞 瓦斯托 波尔； 另一 条则从 辛菲罗 
波 尔逋往 多瑙河 上的加 拉茨。 这 两条线 最终都 抵达圣 彼得堡 、巴黎 、伦 
敦和 伊斯坦 布尔。 在 海的对 面则没 有一根 连接锡 诺普和 特拉布 宗和奥 
斯 曼帝国 首都的 电报线 75 。 

这 种海岸 之间的 明显差 别很大 程度上 是因为 俄国和 奥斯曼 政府不 
同的 视野和 能力。 北 部海岸 的转型 是一种 驱动了 从彼得 大帝以 来的俄 
国 统治者 的战略 梦想的 结果： 消除 俄国南 部边境 的军事 威胁， 获得一 
个出 海口， 甚至最 终赶走 奥斯曼 人并控 制两大 海峡。 随 着西欧 谷物和 
其他产 品需求 的增加 ，新俄 罗斯的 土地找 到了一 个稳定 的出口 市场和 
急于 同兴盛 的城市 建立贸 易联系 的商业 团体。 东 南海岸 的情况 则大为 
不同。 在俄国 扩展帝 国疆界 的同时 ，奥斯 曼中央 政府控 制安纳 托利亚 
地方事 务的能 力却在 缩减。 

从 18 世纪 早期到 19 世纪， 安纳托 利亚的 大部分 ，包 括黑海 海岸的 
许多主 要港口 都在世 袭的、 半封建 的地利 贝伊的 控制下 。 他们 只关心 
自己的 利益而 不关心 其他人 (至 少是 伊斯坦 布尔的 苏丹） 的 事务。 他们 
之 中有些 是顾及 自己属 民利益 的仁慈 的专制 统治者 ，但 是他们 也没有 
足够 的动力 去改良 港口设 施或是 发展超 出他们 的领地 之外的 贸易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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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他们所 处的地 理位置 也没有 优势。 和 克里米 亚的港 口一样 ，南部 
和 东部的 城市天 然和海 洋对面 的城市 联系在 一起。 在安 纳托利 亚进行 
陆路 旅行非 常困难 ，尤 其是需 要穿过 一个不 友好的 地利贝 伊的领 土时。 
随着 北部港 口贸易 取向在 1774 年之 后的重 新调整 一" 黑海 的海岸 
间贸 易调整 为面向 地中海 和更远 地方市 场的出 口贸易 —— 安纳 托利亚 
的城 市丧失 了支持 它们的 天然跨 海贸易 伙伴。 关 于安纳 托利亚 港口的 
孤立 性还有 一种更 简单的 解释： 在 《小 卡伊 纳尔贾 条约》 中 ，奧 斯曼帝 
国 同意向 俄国船 只开放 黑海。 但是 他们的 港口并 没有义 务向俄 国人开 
放 ，直到 1829 年苏丹 才最终 同意外 国船只 可以不 受阻拦 地进入 奧斯曼 


的黑海 港口。 

黑海北 端地区 的改变 起初被 西欧人 看成是 文明战 胜野蛮 的标志 。 
一个崛 起的欧 洲帝国 进入了 长久以 来受到 突厥人 和其附 庸失败 统治困 
扰的 土地。 然而在 19 世纪中 ，他们 对俄国 的野心 渐渐有 了新的 解读。 
现在它 被视为 一个过 度狂热 的帝国 ，在 不断征 服之中 变得贪 婪自大 ，开 
始 威胁其 他欧洲 国家的 利益。 

在 叶卡捷 琳娜大 帝治下 ，新俄 罗斯和 克里米 亚半岛 的征服 被启蒙 
时代的 语言和 基督教 国家传 播文明 的责任 伪装了 起来： 受压迫 的苏丹 
的属 民要从 穆斯林 独裁的 枷锁之 下解放 出来; 欧 洲帝国 理性的 政策应 
该被引 入行政 之中。 在叶卡 捷琳娜 之后， 使征服 行为正 当化的 基本的 
理由依 然留存 ，但是 传播文 明的任 务现在 处于第 二位。 首要的 战略目 
标是控 制黑海 本身。 1801 年 ，俄国 把东格 鲁吉亚 的基督 教国家 置于保 
护 之下。 不久 之后， 帝国就 自认为 对多瑙 河流域 讲罗马 尼亚语 的基督 
徒 拥有保 护权。 更进 一步地 ，俄国 开始对 整个巴 尔干地 区和近 东的基 
督教 徒施加 影响。 俄 国力量 的增长 直接影 响到了 另外一 个帝国 在这个 
地 区的战 略和商 业目标 ，那 就是大 不列颠 帝国。 

英 国长久 以来依 靠同奥 斯曼苏 丹的特 殊关系 保证了 其在黎 凡特地 
区 的贸易 权利。 俄国势 力进入 黑海是 一个需 要担心 的问题 ，很 大程度 
是因为 它在其 他地区 ，如中 亚和印 度等利 益更大 的地区 同俄国 也有摩 
擦。 俄国同 波斯在 1826 年到 1828 年的战 争以沙 皇获得 在里海 完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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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行权而 告终。 伦敦 担心如 果俄国 能够大 胜奥斯 曼帝国 ，他们 会在黑 
海获 取同样 的权利 76。 当然 这意味 着沙皇 可以完 全控制 、随意 修改同 
黑海 北部和 西部港 口进行 贸易的 条约。 在 那里英 国享有 仅次于 奥地利 
的贸易 份额。 但是 这也意 味着俄 国可以 控制前 往奧斯 曼帝国 的港口 
(如 敖德 萨在黑 海对面 的贸易 伙伴东 南海岸 的特拉 布宗） 的 通路。 

特 拉布宗 在同克 里米亚 半岛的 跨海贸 易衰落 之后经 历了艰 难的时 
期。 它还是 一个令 人印象 深刻的 城市； 旅 行者对 旧特拉 布宗帝 国的遗 
留物 ，拜占 庭时期 的壁画 和山谷 中的希 腊语社 区大加 评论。 但 是除了 
从山谷 的矿井 中获得 的明矾 和铜及 河谷中 的农产 品之外 ，特拉 布宗就 
没 有什么 可以值 得夸耀 的了。 像几十 年之前 的敖德 萨一样 ，特 拉布宗 
是俄国 、英 国和其 他欧洲 列强的 利益交 汇点。 这 并不是 因为它 的自然 
资源 ，而是 由于它 的地理 位置： 在通 往波斯 的古老 商道的 一端。 

特 拉布宗 -埃尔 祖鲁姆 -大不 里士的 路线在 中世纪 时一直 非常活 
跃， 但是在 15 世纪 之后就 基本被 废弃。 奥 斯曼帝 国禁止 外国商 业势力 
进入 黑海的 决定终 结了特 拉布宗 作为商 业中转 站的重 要性。 但在 
1774 年开 放黑海 ，其 后又开 放所有 奥斯曼 帝国港 口后， 通往波 斯的路 
线开始 有复活 的可能 ，因 为英 、法、 俄国等 国都希 望能和 其进行 贸易。 
在 19 世纪 20 年 代之前 ，波 斯通过 黑海的 转口贸 易就已 经持续 了一段 
时间。 但 是其路 线并不 是直线 o 船只在 高加索 地区的 港口卸 载货物 
(这 些港 口不是 由俄国 就是由 地方显 要人物 控制) ，然后 把货物 从陆路 
通 过格鲁 吉亚运 至梯弗 里斯， ① 再通过 亚美尼 亚到大 不里士 77 。 经特拉 
布宗 的路线 则有利 得多， 它短了  300 公里 左右， 也就是 节省了  10 天的 

旅 行时间 78 。 而且， 随着英 国和俄 国之间 的政治 关系开 始紧张 - 维 

绕 同波斯 ，以及 在更广 的而引 起更多 争端的 意义上 ，同 中亚的 经济关 
系 —— 英国希 望能够 找到一 条不经 过俄国 控制的 高加索 地区的 通向东 

方的 路线。 

特 拉布宗 的未来 因此就 很大程 度上同 英国联 系在了 一起。 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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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中 有一席 之地并 保持一 条稳定 而安全 的同伊 斯坦布 尔的航 线成为 
了英 国在东 南海岸 政策的 中心。 英 国外交 部很快 决定在 特拉布 宗开设 
一个永 久性的 领事馆 来监督 地方的 发展和 航运。 1830 年 ，英国 在伊斯 
坦布 尔的大 使指派 了一个 年轻的 外交官 —— 詹姆斯 •布 朗特作 为港口 
的 第一位 领事。 大使 给他的 新代表 的指示 显示了 英国对 俄国在 黑海周 
边 活动的 关注。 大使 —— 罗伯特 •戈 登爵士 在论述 1826  -  1829 年俄 
国对波 斯和奥 斯曼帝 国的战 争的结 果时对 布朗特 说：“ 俄国近 来的成 
功 ，和它 在你所 负责区 域附近 的领土 扩张， 不可能 不对当 地居民 的心理 
产 生影响 ，无 论是基 督徒还 是信穆 罕默德 的人; 我希 望你 能够查 明这种 
影响的 本质， 并且向 我报告 这种影 响在多 大程度 上能够 导向对 苏丹有 
利的 方向。 ”79 大使特 别要求 布朗特 向他报 告这个 地区各 个族群 的状况 
(例 如地方 上的亚 美尼亚 人和拉 玆人是 否对俄 国抱持 着特别 的亲近 
感） ，以 及俄国 当权者 在特拉 布宗能 够施加 的政治 影响和 他们在 当地的 
经济 利益。 

布 朗特向 伊斯坦 布尔的 大使定 期报告 ，并且 编纂了 一系列 记录城 
市历 年变化 的年度 报告。 在布 朗特到 来之前 ，苏 丹已经 对该城 和其周 
边地区 施加了 更多的 控制。 旧的地 利贝伊 在苏丹 马哈茂 德二世 
(1808  -1839 年 在位) 的中央 集权化 改革中 被废除 ，伊斯 坦布尔 直接指 
派行省 总督。 正如布 朗特发 现的， 这种变 化意味 着苏丹 现在对 港口事 
务 有直接 管理权 ，可 以对外 国航运 公司进 行的进 出口业 务的税 收进行 
控制。 由于英 国在伊 斯坦布 尔和德 黑兰的 影响力 ，英国 公司从 港口对 

外国 人全面 开放这 一政策 中受益 良多。 

布朗特 发现港 口的锚 地不足 ，且 地方 政府并 不总是 采取合 作的态 
度。 英 国的航 运规模 比其他 国家的 要小。 在 1幻1 年只有 2 艘 英国船 
只 进入特 拉布宗 ，而奧 地利有 H 艘， 俄国有 10 艘 8°。 在 他的任 期中， 
情况 剧烈地 变化。 奧 斯曼帝 国对于 安纳托 利亚的 控制削 弱了地 方权贵 
的势力 ，把 帝国重 新置于 一个统 一的行 政系统 之下。 更 有效的 隔离系 
统减少 甚至一 度完全 阻止了 同波斯 的中转 贸易带 来的感 染性疾 病的爆 
发。 同 安纳托 利亚各 港口间 的定期 蒸汽船 航班缩 短了前 往伊斯 坦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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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瑙 河的旅 行时间 ，也缩 短了货 物在不 利天气 条件下 的运输 时间。 
第一艘 拜访特 拉布宗 的蒸汽 船是英 国的“ 埃塞克 斯”号 （Essex)。 它于 
1836 年夏 季到港 ，而在 次年晚 些时候 ，另 一艘英 国蒸汽 船开辟 了到伊 
斯 坦布尔 的定期 航线。 在多 瑙河上 垄断了 蒸汽船 运输的 奥地利 人很快 
开辟 了他们 自己的 从特拉 布宗到 维也纳 的航线 81 。 在 19 世纪 40 年代 
中期， 英国的 P.  &0. 公司开 辟了从 特拉布 宗到南 安普顿 的蒸汽 船直航 
航线 82 。 到 1835 年, 在每年 到达特 拉布宗 的货船 数目上 英国已 经攀升 
到了 第一位 33 。 

布 朗特在 1836 年卸任 ，随 后转到 埃尔袓 鲁姆的 领事馆 工作。 但是 
他的继 任者的 报告仍 持续记 录了特 拉布宗 贸易路 线的繁 荣和它 在英国 
同波斯 贸易中 的重要 地位。 制造品 ，尤其 是曼彻 斯特工 厂制造 的棉布 
和英 国殖民 地的其 他产品 ，如 茶叶和 糖都由 英国船 只运来 ，在这 里由马 
或 骆驼商 队通过 陆路运 往大不 里士。 在回 程时， 船只装 载着波 斯的丝 
绸和 其他的 纺织品 、烟草 (主 要销往 伊斯坦 布尔） 、地 毯和干 水果。 同样 
重 要的是 ，经 特拉布 宗的路 线也成 为的给 在大不 里士和 德黑兰 的英国 
外 交官提 供补给 的重要 路线。 正如某 些外交 官所抱 怨的， 当它因 瘟疫、 
天气 或是反 叛的帕 夏而关 闭时， 就没有 櫻桃开 胃酒或 是餐后 葡萄酒 
喝了 

在 英国开 始与特 拉布宗 进行贸 易 的头几 十年中 ，这 个港口  一直是 
欧洲与 巨大的 波斯市 场进行 贸易的 主要门 户之一 。在 19 世纪末 ，它却 
最终 成为苏 伊士运 河开通 和俄国 修通连 接高加 索港口 的铁路 的牺牲 
品。 但是在 19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 ，它 还是俄 国和英 国之间 争执的 
焦点。 俄国不 像英国 那样受 苏丹的 青睐， 只能不 断地试 图在高 加索地 
区 发展通 往波斯 的贸易 路线。 然而， 这就需 要征服 高加索 山地的 部族， 
他 们是久 治不愈 的俄国 沿海城 镇和穿 过陆路 的“军 事公路 ”前往 梯弗里 
斯的 旅行者 的安全 问题的 根源。 俄 国在这 个地区 进行的 绵长的 边疆战 
争 让它分 身乏术 ，无 法好好 考虑开 辟一条 不经特 拉布宗 的贸易 路线的 
计划。 而俄 国对于 高加索 海岸线 的封锁 —— 尤其 是试图 截断武 器和关 
键的 奥斯曼 帝国运 送给高 地穆斯 林的盐 —— ■不断 有导致 爆发新 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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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端的 危险。 （1836 年 ，俄国 捕获了 一条偷 越过封 锁的英 国船只 “维克 
星”号 ，结 果造 成了巨 大的外 交争端 ，并 为伦敦 的政治 阴谋提 供了借 
口 。) 最后 ，特 拉布宗 的命运 ，高 加索海 岸和整 个黑海 海域都 卷入了 英国 
和俄国 的争端 之中， 也就是 争夺中 亚掌控 权的“ 大竞赛 ”中； 这场 竞赛将 
在 黑海周 边达到 高潮。 

克 里米亚 

克里米 亚战争 是唯- -一 场主要 在黑海 地区进 行的现 代战争 。其 
起 源是英 国和俄 国在近 东和中 亚不断 加剧的 对抗。 这 种对抗 由帝国 
野心 、商业 利益和 地缘政 治的复 杂混合 所驱动 ，同 长期 以来俄 国和奧 
斯 曼帝国 之间复 杂的关 系有些 相像。 然 而引起 敌意的 核心事 件是奥 
斯曼 帝国的 将来， 以及相 关的对 两大海 峡的控 制权。 英国同 俄国都 
认为苏 丹对于 其领土 的控制 已经岌 岌可危 ，必 须缔结 一些国 际条约 
尽量延 缓这个 帝国的 崩溃。 这样 就能够 在欧洲 列强争 抢利益 的暴力 
冲突 中抢占 先机， 并事先 做好帝 国消失 时在列 强中分 配利益 的应急 
方案。 其中 的一项 条款是 外国战 船依然 不能在 和平时 期进入 黑海。 
1841 年 7 月的 《海峡 公约》 确 认了这 一条款 ，所 有的欧 洲大国 都签署 
了该 公约。 

讽 刺的是 ，由 一项 国际条 约所保 证的对 于奥斯 曼帝国 未来的 共识， 
却在 十年之 后导致 了一场 大战。 但 是英国 对于俄 国在东 方的目 标抱有 
挥 之不去 的疑心 意味着 ，无论 经过多 少正式 的对话 和互相 谅解， 沙皇永 
远 不是伦 敦的完 全可靠 的谈判 对手。 尼古拉 一世在 1825 年即位 ，正逢 
十二 月党人 尝试发 动军事 政变。 这 一事件 将贯穿 在他长 期统治 期的始 
终。 他当 政时期 的政策 特征是 保守， 甚至是 反动。 同时， 他致力 于对抗 
对 于他祖 先的领 土的一 切威胁 ，无论 是真实 的还是 想象出 来的。 尼古 
拉特 别关注 外界从 奥斯曼 帝国的 崩溃中 得益的 尝试不 应损害 俄国的 

利益。 

这种 天然的 保守主 义在宗 教事务 中表现 得特别 明显。 在 19 世纪 
中叶， 宗教事 务的星 星之火 也可以 在国家 中发展 成燎原 之势。 东 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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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和 民族主 义的三 位一体 —— 在 尼古拉 治下发 展出来 的官方 意识形 
态的 三个组 成部分 —— 巩固了 教会在 俄国社 会生活 中的中 心位置 、沙 
皇作为 主权者 的绝对 权力， 以及对 于俄罗 斯民族 乃至泛 斯拉夫 人兄弟 
情谊 抱有浪 漫主义 依恋的 这样一 种国家 观念。 这 些理念 很快就 在俄国 
的外 交政策 中体现 出来。 1850 年， 当天主 教和东 正教的 高层就 耶路撒 
冷圣地 控制权 起争执 的时候 ，尼 古拉 进行了 干涉。 他向 奧斯曼 政权施 
加压力 ，让他 们承认 由法国 支持的 天主教 一方应 该屈服 于东正 教一方 
的 要求。 士苏丹 抱怨俄 国没有 立场插 手这个 事件时 （无 论他们 与俄国 
的联 系有多 紧密， 这些东 正教徒 依然是 奧斯曼 帝国的 属民） ，尼 古拉侵 
占了 摩尔多 瓦和瓦 拉几亚 并准备 开战。 

1853 年 10 月 ，俄国 和奧斯 曼帝国 在多瑙 河流域 爆发了 战斗。 
但 是海军 之间的 战斗并 没有伴 随着陆 地上的 战斗而 展开。 冬 季的气 
候非 常严酷 ，关于 对方军 队的部 署的信 息又不 充足。 这些都 意味着 
船 只要碰 面只能 碰运气 ，即使 照面了 也不愿 交战。 然而 ，仅在 一个月 
之 后就发 生了对 战争的 第一阶 段具有 决定性 的军事 行动。 由 奥斯曼 
帕夏 指挥的 奥斯曼 帝国舰 队在锡 诺普港 口避寒 ，同时 对夏天 匆忙召 
集的船 员进行 训练。 俄国 舰队从 塞瓦斯 托波尔 的基地 出发， 迅速地 
驶过 黑海。 11 月 30 日 ，他们 在锡诺 普港口 外出现 。 在微熹 的晨光 
中 ，在 冰冷的 冬雨中 ，海 军上将 帕维尔 •纳希 莫夫命 令他的 6 艘战列 
舰 开火。 

和 70 多年 前的第 聂伯河 河口战 役一样 ，这简 直不像 是一场 真正的 
战斗。 俄 罗斯战 舰装备 了炮弹 ，其 使用造 成了毁 灭性的 结果。 在仅仅 
一小时 以内， 奥斯曼 帕夏的 整个舰 队都沉 没了。 海岸 的炮台 被摧毁 ，城 
镇燃起 了熊熊 大火。 3000 多名奧 斯曼水 兵被杀 ，奧斯 曼本人 成了俘 
虏 ，而 俄军只 损失了  37 人 85。 

对于锡 诺普的 攻击是 出人意 料的。 这 场战斗 毁灭了 奥斯曼 的舰队 
并展 示了俄 军跨过 黑海前 往南部 海岸的 能力。 一个 英国作 家认为 ，锡 
诺 普是“ 第二个 直布罗 陀”。 如 果俄国 占领它 （纳 西莫夫 的舰队 拥有这 
个 能力） ，沙皇 就能够 通过控 制北部 和南部 海岸最 好的两 个港口 - 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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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 托波尔 和锡诺 普把黑 海一分 为二。 这 是攻占 博斯普 鲁斯海 峡和伊 
斯坦 布尔的 第一步 86 。 

这场攻 击使伦 敦和巴 黎坚信 ，俄 国不仅 想要挑 战奥斯 曼帝国 ，更要 
埋 葬它。 在之 后的几 个月中 ，几个 欧洲国 家政府 决定把 本国船 只派去 
支 援已经 毁灭的 奥斯曼 舰队。 1854 年 3 月 ，英国 、法国 、奥 地利 （不久 
以后 撒丁岛 也加入 ，它在 黑海港 口也有 相当大 的利益 份额） 组成 联军， 
加入到 了苏丹 一方。 

在锡 诺普的 战斗显 示了俄 国对于 奥斯曼 帝国的 优势， 但是也 说明了 
黑海上 的舰队 对木质 船只的 依赖。 这种船 只不是 西欧海 军中数 量不断 
增加的 装甲蒸 汽船的 对手。 在整 个秋天 ，英 法船只 在安纳 托利亚 海岸巡 
逻 ，保护 南岸港 口不受 北岸的 进一步 袭击。 俄国和 奥斯曼 帝国在 黑海的 
两边 、多瑙 河流域 和南高 加索地 区及安 纳托利 亚东部 战斗。 在东 安纳托 
利亚 ，俄国 占领了 卡尔斯 的堡垒 ，给 予奥 斯曼帝 国重重 的一击 。 

不过 ，战 斗真正 的焦点 (尤 其是 联军在 1854 年 秋抵达 之后） 是克里 
米亚。 运输船 驶过博 斯普鲁 斯海峡 ，直 达该 半岛。 联军 船只封 锁了塞 
瓦 斯托波 尔港口 狭窄的 入口。 由于 难以突 破封锁 ，俄国 海军将 领命令 
大部分 军舰自 沉， 防止敌 人进入 内港。 同时 ，联军 从巴拉 卡拉瓦 沿陆路 
向北面 的塞瓦 斯托波 尔缓慢 进发。 对这 个港口 的围攻 持续了  11 个月。 
联军持 续炮击 ，俄 国水 兵伤亡 严重。 但是 联军陆 军在进 攻时依 然遇到 
了长时 间的猛 烈抵抗 (锡 诺普的 英雄纳 西莫夫 也在伤 亡者之 中）。 城中 
一个年 轻的炮 兵指挥 官里奧 •佗斯 妥耶， 描述了 俄国棱 堡在围 攻的最 
后一个 月中的 情景： 


周围 的所有 东西都 伴随着 喧嚣声 落下。 在被最 近的爆 炸撕裂 
的地 面上， 到处都 是折断 的横梁 和俄国 人及法 国人被 压烂的 尸体。 
沉重的 铸铁炮 被可怕 的力量 掀翻在 壕沟中 ，半 埋在地 面中。 没完 
没 了的都 是让人 麻木的 东西: 实心弹 、横梁 的碎片 、战壕 、避 弹所， 
更多的 穿蓝大 衣或灰 大衣的 尸体。 大地 被轰炸 所震动 ，被 直达天 
际的爆 炸的红 焰照亮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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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克 里米亚 战争中 ，巴拉 克拉瓦 的哥萨 克湾。 港 口和军 队营地 十分拥 
挤 ，导致 疾病在 西方和 俄罗斯 军队中 蔓延。 


结果， 因为联 军火力 的优势 ，俄 军补给 和通讯 的不足 ，最主 要是传 
染病 —— 伤寒比 炮弹杀 死了更 多的人 —— 导致了 俄军的 失败。 1855 
年 9 月 ，俄罗 斯人撤 离塞瓦 斯托波 尔并自 沉了黑 海舰队 所有剩 下的船 
只。 尽 管战斗 已结束 ，双方 的敌意 延续到 了次年 舂天。 在战争 期间接 
替尼古 拉成为 沙皇的 亚历山 大二世 被迫接 受联军 造成的 事实： 他的舰 
队被 消灭， 海军军 备和海 岸防御 解体。 自此 ，所有 的战船 ，即使 是近海 
小型 战舰也 不能在 黑海上 航行。 

这场 战争和 《巴黎 条约》 标 志着黑 海一个 时代的 结束。 从战 略的角 
度来看 ，这场 战争显 示了西 欧列强 以奥斯 曼帝国 的名义 干涉黑 海地区 
事务 的意愿 ，从 而保证 没有一 个国家 （起 码不是 俄国） 能 够从奥 斯曼帝 
国 的衰落 中获取 过多的 利益。 多瑙 河和两 大海峡 的状态 现在比 从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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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候 都更像 国际性 的事务 ，而非 两个对 立的帝 国在北 部和南 部海岸 
势力均 衡的副 产品。 多瑙河 河口的 控制权 名义上 回到了 奧斯曼 人的手 
中， 但是一 个国际 委员会 保证其 通航的 自由。 黑 海和两 大海峡 对任何 
国家 的战舰 开放， 甚至是 俄国和 奧斯曼 战船。 这 项条款 由西欧 列强加 
以 保证。 这场战 争也是 帆船在 这一地 区参予 的最后 一次主 要战斗 ，标 
志 着约翰 •保罗 •琼 斯在 18 世纪 80 年代 见证其 开始的 帆船时 代的结 
束。 锡 诺普海 战虽然 是一场 一边倒 的战争 ，但仍 可算是 战列舰 之间最 
后的一 场重要 对战， 它让俄 国和奥 斯曼帝 国在战 争结束 后都处 于没有 
海军的 状态。 这种状 态促使 两国在 19 世纪 70 年 代都计 划建立 一支蒸 
汽动力 、螺 旋桨 驱动的 装甲舰 海军。 

这场 战争保 证了外 国商贸 的自由 —— 通过保 证在多 瑙河和 海峡的 
自由 通航权 —— 但 是也对 西方列 强开放 了整个 黑海。 盟 军在克 里米亚 
的功缋 引发了 一股通 俗写作 的浪潮 ，其中 有写给 还在上 学的小 男孩看 
的传 奇故事 和像佛 罗伦斯 •南丁 格尔这 样无私 的平民 的故事 b 也有丁 
尼 生热情 涌动的 《轻 骑兵的 冲锋》 和其 他对军 事勇气 （也 是一种 有勇无 
谋) 的 赞歌。 还有 退役的 英国和 法国军 f 在回忆 录中对 防御工 事和部 
队机 动作战 能力的 阴沉的 评论和 分析。 （在 不到 十年后 进行的 美国内 
战中 ，这 些分析 都得到 了测试 0) 新生的 报纸专 栏作家 、战 地记者 把战争 
中的 恐怖和 英雄主 义都带 回了家 ，而 画家和 摄影家 （另一 个新的 职业) 
提供了 图片。 

所有的 这些都 激发了 旅行者 对这个 地区新 的兴趣 ，引 发了 几十年 
之 后的旅 游潮。 现在 这里成 了外国 旅游者 理所当 然的目 的地， 一个在 
近东旅 行的热 门地点 ，一 个充满 异国情 调但是 依然足 够文明 、能 提供许 
多本国 物品的 地方。 很快 ，克 里米亚 遭到了 另一次 入侵。 这次 的“军 
队”由 作家、 艺术家 和旅游 者组成 ，他们 蜂拥至 那里气 候宜人 的海岸 ，席 
卷 了整个 俄罗斯 帝国的 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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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 望欧洲 能 够让俄 国消灭 一些土 耳其人 - 不  I87 

要太多 ，只 要足够 让人们 能毫不 费力地 找到一 支 神杖或 
圣钟 就好。 

- 马克 •吐 温， 1867 年 


乘 客来自 各地 ，他们 几乎说 所有的 东 方语言 ，还有 
几 个欧洲 人混在 里面。 人人 都穿着 本民族 的特色 服装。 
这 里有各 种各样 ，各个 阶层， 各个年 龄段的 突厥人 ，戴着 
红色 毛毡的 毯帽； 还有 波斯人 带着黑 羊绒的 毯帽； 阿尔 
巴 尼亚人 带着白 色 毛毡制 的毯帽 ，还 有缠头 穿长袍 ，就 
像在经 文里记 叙的过 去年代 中那样 打扮的 犹太人 …… 
在去波 斯和突 厥斯坦 的路上 有英国 、德国 和法国 的旅游 
者和 买毛毯 的人。 一个非 常肥胖 的奥地 利女人 要去往 
巴 托乌姆 看望她 在那里 当领事 的儿子 ，几 个刚去 过巴黎 
和里 维拉的 俄国人 正在回 他们在 高加索 的家。 

- 威廉 •埃 勒瑞尔 •柯 蒂斯 ，《芝 加哥 先锋记 录报》 的 记者， 

写于一 条从特 拉布宗 出发的 船上， 1910 年 


在 他们坐 落在 黑海 海岸的 奢侈而 舒适的 ，由 像妖精 
之 尘点缀 的高速 公路所 连接的 庄园中 ，资 本主义 守财奴 
在 工人辛 劳的基 础上吃 喝玩乐 …… 运河 在其流 经的地 
段将会 起到革 命性的 作用。 它会带 来新的 生活， 这种生 
活将 会与辛 酸的过 去完全 不同。 

—— 格奥尔 基. 霍苏 ，罗 马尼亚 人民共 和国， 
多 瑙河- 黑海运 河建设 工程的 总监， 19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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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 •吐 温在 1867 年拜 访了塞 瓦斯托 波尔。 在穿过 欧洲到 黎凡特 
的远 行中， 他特意 从伊斯 坦布尔 乘蒸汽 船前往 该地。 他 根据这 次远行 
写就的 游记的 标题为 《傻子 出国记 》（:「&  Innocents  Abroad  )  0 克里米 
亚 战争在 十年前 刚结束 ，该 城发生 了几场 现代欧 洲人还 记忆犹 新的血 
腥 战争。 其 人口从 战争开 始时的 43000 人 下降到 了不到 6000 人 。没 
有 几座房 屋不带 烧焦的 痕迹。 炮弹 还嵌在 墙里。 旅游者 可以在 战场上 
找到损 坏的推 弹杆或 炮弹碎 片当纪 念品。 所有在 围攻之 后还残 留的堡 
垒 都被联 军摧毁 ，停 战条约 中也禁 止俄国 人重建 它们。 “ 连毁灭 了的庞 
培古城 的情况 看上去 都比塞 瓦斯托 波尔好 ，”马 克 •吐溫 写道， “在这 
里 ，随 便你往 哪个方 向放眼 望去， 除了废 墟还是 废墟。 断 垣残壁 、房屋 
的碎片 、凹 凸不平 的悬崖 ，到 处都是 毁灭的 痕迹。 好像一 场可怕 的地震 
把它的 全部咸 力都发 泄在了 这个小 地方。 ”1 

毁灭塞 瓦斯托 波尔的 这场战 争也标 志着黑 海终于 进入欧 洲的范 
围 。 在克里 米亚战 争之后 ，再 也没 有人像 18 世纪 50 年 代的狄 德罗那 
样把黑 海称为 “亚洲 的”。 现 在的黑 海是欧 洲列强 互相协 商或是 流血争 
夺的 目标。 黑 海地区 的商贸 已经对 各国船 只开放 ，首先 是俄国 ，之 后是 
奥地利 、英国 、法国 和其他 国家。 从战略 上来说 ，重 要的 问题已 经不是 
由单 一帝国 造成的 威胁： 奥 斯曼的 霸权在 I7 世纪 已经开 始衰落 ，而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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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向 南方开 疆拓土 的努力 ，就像 在锡诺 普发生 的一样 ，遭 到了 《巴 黎条 
约》 的 制衡。 该条 约规定 ，黑 海内不 得出现 比海岸 巡逻艇 更大的 战舰。 
俄 国最终 将拒不 履行中 立条款 ，并 在该世 纪末的 最后一 次俄土 战争中 
试图 从西面 和东面 海岸包 抄奥斯 曼人。 但这已 经是俄 国野心 的巔峰 
了。 保 证没有 一个帝 国和国 家可以 彻底控 制黑海 成为欧 洲列强 永不动 
摇的 政策, 它 们设立 了国际 条约和 组织来 帮助达 成这个 目标。 

黑 海的国 际化意 味着各 方海岸 间联系 的重新 调整。 随着 18 世纪 
晚期地 中海直 接航运 的出现 ，各海 岸间的 贸易和 向爰琴 海的转 口贸易 
开始 衰落。 北部海 岸地区 的产品 不再销 往特拉 布宗和 锡诺普 ，而 是往 
维也纳 和马赛 这样的 城市， 经由蒸 汽船溯 多瑙河 而上和 穿越两 大海峡 
的航 线进行 运输。 苏 伊士运 河的开 通为某 些产品 提供了 更为广 阔的市 
场。 但是 这也标 志着同 波斯进 行转口 贸易的 港口的 衰落。 从俄 国南部 
出产 的谷物 依然占 据着较 大的出 口份额 ，但 是新的 农产品 (例如 美国的 
甜 玉米） 开始替 代原有 的谷物 ，为商 业带来 了不同 的形式 ，甚至 改变了 
地区的 饮食。 在克里 米亚战 争之前 不过是 泥泞的 小村庄 的新港 口成为 
了工业 革命新 产品： 煤 、铁 、锰 、石油 的出口 中心。 火车 和蒸汽 船把港 
口城市 互相连 接起来 ，并开 通了它 们和欧 洲其他 地方的 联系。 在 20 世 
纪 ，物 理环境 上的深 远变化 —— 第聂 伯河上 的大坝 ，伏尔 加-顿 河运河 
的开挖 ，海 岸公路 的建设 —— 完成 了该地 区在克 里米亚 战争之 后开始 

的 转变。 

黑 海同欧 洲的联 系也为 引入两 种在重 塑个人 的认同 和文化 政治社 
区边 界上非 常有力 的思想 提供了 渠道： 同 质民族 和霸权 国家的 概念。 
两者 都姗姗 来迟。 宗 教作为 文化标 志比语 言和民 族性更 为重要 （尤其 
是 在奧斯 曼帝国 的领土 上）。 即使是 这样， 各种传 统的交 叉影响 意味着 
情 景性的 而又重 叠的认 同非常 普遍。 西欧 来的访 客常说 当地的 居民看 
起 来搞不 清楚他 们是谁 —— “你是 希腊人 吗”也 许会得 到回答 ：“不 ，但 
是感 谢上帝 ，我 是天主 教徒。 ”2 —— 但是， 这些困 扰通常 是观察 者使用 
的不 恰当的 分类的 产物。 例如 ，直到 19 世纪 ，“希 腊人” （Greek， 即 
还是奧 斯曼对 东正教 基督徒 的行政 性定义 ，而 且对 于东正 教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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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来说 ，通 常也是 他扪的 自称。 这 些人既 包括我 们现在 用民族 的观念 
称呼的 希腊人 ，也包 括罗马 尼亚人 、塞尔 维亚人 、保加 利亚人 、阿 尔巴尼 
亚人 、阿拉 伯人、 突厥人 等等。 一位 英国旅 行者在 19 世纪 70 年 代时不 
赞同 地写道 ：“对 于他们 来说， 宗教是 一种民 族性。 ”3 对于 很多观 察者来 
说 ，这 种等同 是黑海 周围人 民多么 落后的 标志。 

无论是 在奥斯 曼帝国 还是其 他地方 ，很 少有人 知道他 们到底 是谁。 
外 来人常 常来到 巴尔干 半岛和 高加索 地区及 其他偏 远地区 ，希望 能够找 
到古 代国家 的遗民 ，例如 纯种的 希腊人 、斯基 泰人、 盖塔人 、色 雷斯人 、科 
尔 喀斯人 和其他 族群。 而他们 渐渐发 现的是 这些地 区真正 的传统 。在 
这 种“生 活的死 水”中 ，巴尔 千旅行 者艾迪 斯 _ 杜汉在 1909 年写道 ，一个 
人“ 充满了 对本民 族初生 时的朦 胧记忆 ，他会 想：‘ 这是我 几千年 前做过 
的事; …… 我在鸿 蒙初开 时也是 这么想 ，这 么做的  ’。”4 他们 希望地 理是他 
们发 展史的 总结。 但是 拜访者 通常很 失望。 直到相 当晚近 的时候 —— 
在 某些地 方要到 20 世纪， —— 在他们 期望能 够找到 纯净的 “种族 ”范例 
的地方 ，他 们找 到的是 把拥有 多重认 同和混 合文化 视为常 态的个 人和社 
会。 然而 这种情 况并没 有持续 很久。 随着 20 世纪 的过去 ，超越 时间的 
纯净民 族的理 念渐渐 占据主 导地区 ，通 常伴 随着悲 剧性的 结果。 

在 国家行 政上也 发生了 相似的 变化。 黑海历 来是不 同帝国 系统的 
边缘： 在北部 海岸和 南部海 岸的主 要帝国 满足于 间接统 治这些 地区， 
让地方 的精英 处理大 部分的 事务。 到克里 米亚战 争时， 这种情 况已经 
开始 改变。 奥斯 曼帝国 和俄罗 斯帝国 都开始 进行现 代化。 古老 的边缘 
被吸 收进中 央集权 的帝国 ，或 是被允 许以独 立国家 的形式 走自己 的路。 
到第 一次世 界大战 结束时 ，帝 国这个 选项消 失了， 黑海的 大部分 被一系 
列寻求 海洋财 富以达 成他们 的政治 、经 济和 战略目 标的新 的演员 —— 
现 代国家 —— 所包围 。 海洋不 再是帝 国野心 的对象 ，而 成为互 相竞争 
的国家 建设计 划的一 部分： 先是罗 马尼亚 和保加 利亚， 很快苏 联和土 
耳 其也紧 紧踉上 ，到 20 世纪末 ，格鲁 吉亚和 乌克兰 也加入 了这支 队伍。 

海岸 、水域 、海底 和海中 鱼群全 都被宣 布为新 国家的 所有物 - 和它们 

所代 表的国 家历史 的神圣 遗产。 诗 人和历 史学家 们则旋 即承担 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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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或“发 明”一 个又一 个民族 国家的 任务。 

在 20 世纪的 下半叶 ，这 种针对 海洋的 私有观 念被发 展的意 识形态 
增强， 无论这 种发展 遵循的 是苏联 式的共 产主义 还是建 设国家 的民族 
主义。 黑 海洋成 为使用 国家拥 有的所 有科技 来加以 开发的 资源。 港口 
城市 无论是 在面积 还是人 口上都 得到了 扩展。 商 业捕鱼 船队被 派出去 
收 获海洋 的“果 实”。 这 些发展 改变了 海岸线 的面貌 ，并 真正地 为沿海 
国家 最贫困 的地区 （甚 至在 第二次 世界大 战后） 带来了  “革命 性的变 
化” —— 用共 产主义 者和民 族主义 者的话 来说。 但 是这也 有代价 。在 
仅仅几 十年中 ，海岸 地区现 代化的 宏伟计 划消耗 了海洋 的产品 ，并 把水 
体带到 了生态 灾难的 边缘。 在 此之前 ，政治 边界、 民族认 同和生 态系统 
从来没 有像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到 20 世纪 90 年代 的时间 段中这 样剧烈 
地变 化过。 政 治家和 规划家 在这段 时间内 努力使 黑海不 再成为 一个整 
合 的地区 。到 20 世纪末 ，海 洋的健 康状态 需要他 们同样 努力地 重建黑 
海 的地区 意识。 

帝国 、国家 与条约 

19 世 纪后半 叶黑海 的政治 关系与 前半叶 时非常 相像。 俄 国继续 
遵 循着要 能从奧 斯曼帝 国的解 体中得 益最大 的政策 ，不过 ，一个 多世纪 
以来 ，它太 过缓慢 的死亡 一直是 俄国的 心病。 奧 斯曼渐 渐失去 了对黑 
海大部 分海岸 地区的 控制， 但是它 依然试 图维持 对南部 海岸港 口有限 
的 控制。 尽管 这种控 制像锡 诺普的 崩溃所 显示的 ，在冲 突发生 时并无 
用处。 克里 米亚战 争之前 和之后 的一个 主要差 异就是 ，黑 海的状 

态 - 开放还 是封闭 ，中立 还是其 他状态 - 不 是这两 个帝国 之间的 

和平 条约所 能决定 的了。 现在黑 海是一 个不断 成长的 国际法 下的实 
体 ，在 国际会 议中占 有一席 之地， 由欧洲 列强的 利益和 允诺所 保护。 

在 《巴黎 条约》 的 约束下 ，俄国 必须放 弃在黑 海拥有 舰队的 想法。 
大多 数俄国 船只已 经长眠 在塞瓦 斯托波 尔港口 底部。 随着帝 国的失 
败， 在南部 重新建 立海军 的想法 被正式 放弃。 然 而在精 力充沛 的外交 
部长 A.  M. 戈尔切 科夫的 推动下 ，帝 国不 断地尝 试修改 条约的 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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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在战 后的十 多年间 ，俄 国只 能在黑 海拥有 不超过 6 艘炮艇 ，用 来维 
持沿 海地区 的治安 5 。 然 而到了  19 世纪 60 年代末 ，戈尔 切科夫 已着手 
准备全 面修改 《巴黎 条约》 的 条款。 

这时真 是天赐 良机。 在过 去的几 十年间 ，海 军技术 发生了 一场革 
命。 主要国 家都急 着用新 型的铁 甲煤动 力战舰 替换剩 下的木 质战列 
舰。 这种新 型船只 的优势 在美国 内战中 得到了 鲜明的 体现。 俄 国也加 
入了这 场军备 竞赛， 启动了 现代化 波罗的 海舰队 —— 保 卫圣彼 得堡的 
第一 条防线 的重大 项目。 另外 ，支 持黑海 中立化 的主要 欧洲国 家此时 
都有其 他更为 紧迫的 外交事 务需要 处理。 法国和 普鲁士 之间的 火药味 
正在迅 速变浓 ，它 们都 希望能 够让俄 国满意 ，把它 排除在 西欧正 在酝酿 
的冲突 之外。 在这种 国际形 势下， 1870 年 ，戈尔 切科夫 宣布俄 国单方 
面退出 《巴黎 条约》 中 的中立 条款。 第二年 ，这个 举动得 到欧洲 各主要 
国 家正式 承认。 俄国现 在能够 在黑海 上部署 战舰并 重建海 岸防御 ，此 
时 海军提 出了一 项造舰 计划。 这 项计划 不仅要 重建俄 国在黑 海的海 
军， 还要利 用新的 科技： 所 有在黑 海服役 的船只 都将是 装甲舰 6 。 

中立条 款的修 改对奥 斯曼人 也十分 有利， 他们也 开始了 自 己的造 
舰 计划。 让人 觉得讽 刺的是 ，尽 管苏丹 的奥斯 曼帝国 是战胜 国之一 ，但 
在 《巴黎 条约》 中 ，他放 弃的权 利几乎 和沙皇 一样多 ，甚至 更多。 奥斯曼 
人 像俄国 人一样 不能建 造战舰 和海岸 防御。 奧斯 曼的港 口必须 向所有 
商 船开放 ，政府 只能以 海关、 警备和 隔离的 方式进 行限制 。 一个 新的多 
瑙 河委员 会被建 立起来 ，由其 流经的 所有国 家和联 盟的代 表组成 ，旨在 
保证河 流的自 由通 航权。 所以， 目卩 使该河 下游大 部分在 奥斯曼 帝国的 
领土内 ，奥 斯曼 的代表 也仅有 一人。 作 为对这 些妥协 的交换 ，奥 斯曼帝 
国也 被承认 为欧洲 的一员 ，其 领土完 整得到 保证。 （但是 即使是 这一点 
也 还有附 加条款 ，即 苏丹在 得到联 盟的同 意之前 ，不 能对摩 尔多瓦 、瓦 

拉 几亚和 塞尔维 亚进行 军事干 涉。） 

俄 国就修 改条约 中条款 不断施 加压力 ，这 也正好 符合了 伊 斯坦布 
尔的战 略家的 利益。 但 是俄国 能够牢 牢抓住 机会重 建海军 ，奥 斯曼帝 
国 却没有 成功。 奧斯 曼帝国 的海军 现代化 进程在 18 世 纪就已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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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 的顾问 (主 要是英 国人） 扮演了 重要的 角色， 但是这 些顾问 的才能 
有时 却不太 足够。 寻 找合适 的海员 也是一 个长久 以来一 直令人 困扰的 
问题。 爱琴 海地区 的水手 一直是 奥斯曼 船员的 重要组 成部分 ，但是 
1830 年 希腊的 独立减 少了这 种人力 资源。 海军 接连的 惨败不 仅毁灭 
了 奥斯曼 在黑海 和地中 海的部 分舰队 ，还 对海军 建设产 生了巨 大的不 
良心理 影响。 在希腊 独立战 争期间 ，奧 斯曼的 地中海 舰队在 1827 年的 
那 瓦里诺 海战中 被彻底 消灭。 不到 30 年后 ，在锡 诺普又 是一场 灾难。 
蒸 汽科技 引进得 很慢。 历代 苏丹都 认为蒸 汽船只 是能在 博斯普 鲁斯海 
峡一 带游弋 的玩具 而已。 19 世纪 40 年代 ，当他 们终于 下定决 心大规 
模建 造和购 买蒸汽 战船时 ，奥斯 曼人又 面对着 另一个 困难： 燃 料的主 
要来源 —— 安纳 托利亚 黑海海 岸的煤 矿被英 国公司 控制了 7 。 


图 12  奥斯曼 海军兵 工厂的 潜水员 和他们 的仪器 和后援 队伍， 19 世纪 90 年 
代 左右。 取自 苏丹阿 卜杜勒 •哈 米德 二世的 相册。 奥斯 曼人在 19 世纪 晚期开 
始了  一项大 型海军 近代化 工程。 但是 在克里 米亚战 争中， 帝国依 然主要 依赖西 
方盟友 的海军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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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两支现 代海军 终于在 19 世纪 70 年代末 有机会 对阵。 但 是这次 
交 战没有 20 年代时 的冲突 那样值 得纪念 ，也几 乎没有 在黑海 上作战 8 。 
1877  -  1878 年的俄 土战争 由俄国 对奥斯 曼帝国 内基督 教徒的 关注而 
引起 —— 部 分反映 了俄国 把自己 视为东 方基督 教世界 的保护 者的想 
法 ，部 分是因 为帝国 的扩张 野心。 奧斯曼 帝国残 酷镇压 了保加 利亚的 
起义， 欧洲各 国的首 都充斥 着有关 奥斯曼 正规和 非正规 部队犯 下的暴 
行的 新闻。 塞 尔维亚 当时名 义上仍 为奧斯 曼帝国 的属国 ，但也 加入起 
义声援 保加利 亚人， 1877 年 4 月沙 皇也宣 战了。 

在海 上的冲 突非常 有限。 尽管在 19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 代早期 
规划了 宏伟的 蓝图， 俄国黑 海舰队 当时还 是一支 毫不起 眼的小 舰队： 
只有 两艘新 型铁甲 舰和数 艘古旧 的小型 护卫舰 9 。 大部 分俄国 海军位 
于波罗 的海。 而且英 国又一 次站在 了奥斯 曼这边 ，使得 俄国任 何通过 
地中海 转运部 队的企 图都肯 定会被 阻拦。 俄国也 没有什 么办法 打破这 
个 格局。 奧斯 曼在黑 海地区 的舰队 是位于 多瑙河 和伊斯 坦布尔 的两个 
分队。 剩下的 舰队没 有参战 ，仍 待在 地中海 和红海 1Q。 

在战争 的早期 阶段， 俄国的 主要战 略在于 控制多 瑙河。 这 并不需 
要太多 的海军 力量。 俄国 部队只 是在河 的下游 铺设了 水雷。 这 对奥斯 
曼 帝国是 个双重 打击： 它既防 止了奧 斯曼战 舰逆流 而上运 输援兵 ，从 
而阻止 俄国陆 军向南 面推进 ，又阻 止了奧 斯曼人 在河中 的船只 逃入海 
洋。 奧斯 曼的战 舰和炮 艇很快 就被河 岸上的 俄国炮 兵消灭 。在 1877 
年晚 些时候 ，俄 国陆军 已经渡 过了多 瑙河向 南推进 ，在那 里与反 叛苏丹 
的巴 尔干国 家的军 队会合 U。 

从 那个时 候开始 ，战争 就完全 在陆地 上进行 ，包 括两 场陆上 战役， 
黑海 的两边 海岸各 一次。 在西面 ，俄 国和 它的巴 尔干盟 友的军 队向南 
进军， 攻占了 普列文 的关键 要塞。 这 是整场 战争中 的决定 性战役 之一。 
然后 它们在 冬天翻 越了巴 尔干的 山脉。 分 散的奥 斯曼军 队在数 量上被 
俄国 、罗 马尼亚 、塞尔 维亚和 黑山军 队压倒 ，它们 收复失 地的努 力也不 
断地 失败。 在东面 ，另 一支俄 军攻入 安纳托 利亚， 占领了 卡尔斯 的奥斯 
曼 要塞。 1878 年 1 月末 ，俄 国军队 在从黑 海到爱 琴海的 整条战 线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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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进攻 ，并攻 占了南 高加索 和东安 纳托利 亚的数 个主要 堡垒。 最终 ，奥 
斯 曼帝国 求和。 

《圣斯 特法诺 条约》 正式 结束了 战争。 条约制 造了一 个保加 利亚大 
公国。 这 个国家 名义上 是奧斯 曼的属 国但实 际上受 到俄国 的影响 。条 
约也承 认俄国 对卡尔 斯和其 他东面 的要塞 的占领 状态， 包括重 要的港 
口 巴统。 然而 就像在 该世纪 早些时 候发生 的那样 ，欧洲 列强担 心俄国 
在近 东不断 增长的 影响， 它们召 开了一 次国际 会议修 改条款 ，其 结果是 
《柏林 条约》 的 签订。 这个 条约取 消了保 加利亚 大公国 ，但是 《圣 斯特法 
诺 条约》 的 许多条 款得以 保留。 奥斯 曼帝国 的一些 在东面 的战略 要地， 
包 括卡尔 斯和巴 统被移 交给了 俄国。 塞尔 维亚和 黑山得 到了独 立的地 

位， 由自己 的王室 执政。 罗 马尼亚 - 个摩 尔多瓦 和瓦拉 几亚在 

1859 年 自愿结 成的联 邦国家 ，其主 权得到 了确认 ，一位 德意志 亲王成 
为其 国王。 俄国在 黑海海 岸的领 土现在 从多瑙 河三角 洲开始 ，环 绕整 
个北 部海岸 ，直 到高加 索海岸 的最后 一个主 要港口 巴统。 20 世 纪中还 
将发 生几次 大的领 土变动 —— 其中有 20 世纪初 保加利 亚的独 立和世 
纪末 俄罗斯 、乌克 兰和格 鲁吉亚 的独立 —— 但是 现代黑 海海岸 政治格 
局 大部分 形成于 1878 年。 之 后很快 ，俄国 和其他 国家开 始把各 自分到 
的海岸 整合入 自己的 国家和 帝国。 

蒸汽 、小麦 、铁路 和石油 

如 果说隔 离设施 是一个 港口在 18 世纪 晚期和 19 世纪 早期是 否成功 
的标志 ，那 么铁 路则是 19 世纪中 叶之后 隔离设 施的对 应物。 无论 在俄国 
还是 奥斯曼 地区， 铺设新 铁路都 是海岸 地区现 代化宏 伟计划 的一 部分。 

对于俄 国来说 ，在 克里米 亚战败 的部分 原因， 是因为 帝国的 中央地 
区和海 岸地区 的联系 不畅。 因此， 它在战 后很快 就发起 了一个 旨在改 
善 港口条 件和增 进它们 同内地 联系的 计划。 铁路 的支线 和主线 铺到了 
内地 城市。 由 政府提 供补助 的全新 蒸汽船 航线把 港口一 个一个 地连接 
到 一起。 奥斯 曼帝国 尽管是 战胜国 ，也迅 速意识 到了这 场军事 胜利不 
能保证 长久的 权力。 俄国在 黑海的 影响暂 时消退 ，但是 敖德萨 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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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城 市依然 是国际 商业的 中心， 同落后 的奧斯 曼港口 形成了 鲜明的 
对照。 即使是 因同波 斯的陆 路贸易 变得非 常重要 的特拉 布宗， 也很快 
落后 于俄国 南部的 城市。 

苏丹阿 卜杜勒 •迈吉 特一世 （1839  —  1861 年 在位) —— 他开 启了奥 
斯 曼历史 上所谓 的“坦 吉玛特 改革” 时期 —— 颁布 的现代 
化政策 试图改 变这种 局面。 一 个新的 行政省 于 19 世纪 60 年 
代在多 瑙河流 域和西 部海岸 建立。 天才 的改革 派官员 米德哈 特帕夏 
(1822-1884) —— ■(他 对新 行省的 影响） 相当于 黎塞留 和沃洛 佐夫在 
新 俄罗斯 的地位 —— 被指派 为行省 总督并 负责建 造公路 、桥 粱和 铁路。 
吐纳 （多 瑙河) 行 省很快 成为奥 斯曼现 代化的 模板。 米德 哈特试 图把主 
要的港 口城市 克斯坦 斯和瓦 尔纳改 造成能 和敖德 萨匹敌 的西海 岸农产 
品 的国际 出口港 12。 

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20 世 纪来临 之前的 时间中 ，铁 路迅速 扩张。 
在俄国 ，铁 路线 先在西 部铺设 ，通至 敖德萨 、尼 克莱 夫和赫 尔松。 东部 
的线 路也很 快铺设 起来。 泛 高加索 铁路在 1885 年开工 ，连 接巴 统和里 
海边上 的巴库 。在 20 世 纪早期 ，几 乎所有 的多产 的土地 都已在 铁路线 
周围 80 公 里以内 13。 奥 斯曼海 岸则没 有那么 完善的 铁路网 ，但 是在吐 
纳行省 ，铁 路线 也从克 斯坦斯 和瓦尔 纳直达 多瑙河 沿岸的 城镇。 （1878 
年之后 ，随 着罗 马尼亚 的独立 —— 包括一 部分旧 吐纳行 省地区 —— 政 
府 给外商 颁布新 的特许 状来扩 展米德 哈特帕 夏开始 建立的 铁路系 统。） 

铁 路的到 来意味 着在克 里米亚 战争之 前是穷 乡僻壤 的港口 城市迅 
速 崛起。 罗斯 托夫位 于顿河 上游古 代塔奈 斯的旧 址上， 战前只 是个小 
村庄 ，如 今成为 草原货 物的集 散地。 城市 附近的 水道经 过疏浚 之后能 
够容 纳大型 船只。 新 的卸货 设施和 码头使 城市对 外国商 人特别 具有吸 
引力。 从俄 国其他 部分和 国外前 来的移 民蜂拥 而至。 新 罗西斯 克的海 
港早在 19 世纪 30 年 代就成 了高加 索北部 库班河 流域上 的一个 小型贸 
易中心 ，但是 80 年代 铁路线 的竣工 和港口 设施的 改进更 是让城 市的经 
济 起飞。 到这 个世纪 结束时 ，它已 成为整 个俄国 南部最 大的出 口中心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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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加 索山脉 ，波 季的 小港口 被规划 为俄国 与奥斯 曼帝国 和波斯 
接壤的 边界地 带的贸 易中心 之一。 1872 年 ，一条 在波季 和梯弗 里斯这 
个 俄国在 高加索 地区的 行政中 心之间 的铁路 竣工。 波季飞 速发展 ，但 
是却很 快被更 南边的 海岸城 市巴统 超越。 波季- 梯弗里 斯铁路 的一条 
支线的 建造使 巴统很 快成为 俄国高 加索地 区最重 要的港 口之一 。在 
1878 年之前 ，这里 只是一 个小小 的奥斯 曼城镇 ，只 有几座 小旅馆 、咖啡 
屋和一 个巴扎 (集 市） ，之后 它却很 快超越 了波季 甚至特 拉布宗 ，成 为东 
南海岸 的主要 城市。 即使是 长久以 来处于 停滞状 态的老 城镇， 如尼克 
莱夫和 赫尔松 ，也 因为 铁路的 到来而 复活。 无 论新旧 ，所 有俄国 港口的 
人口增 长都非 常显著 。在 19 世纪的 后半叶 ，尼 克莱夫 的人口 增长了  3 
倍, 敖德萨 6 倍 ，罗 斯托是 10 倍 14。 

在海上 ，蒸 汽运输 的发展 ，尤其 是螺杆 传动的 船只开 始替代 在克里 
米亚 战争之 前的风 帆帆船 ，这 样从一 个海岸 城市到 另一个 就更为 方便。 
奥地 利蒸汽 航行公 司的河 流船只 从维也 纳出发 ，沿多 瑙河顺 流而下 ，而 
奥地 利劳埃 德公司 的船只 则从的 里雅斯 特起航 。到 20 世纪初 ，意大 
利、 法国和 德国的 蒸汽航 运公司 都建立 了自己 的长途 航线。 在 四个星 
期中 ，一个 人可以 从伦敦 航行到 敖德萨 ，中 途停靠 马耳他 、亚 历山大 、伊 
斯坦布 尔和其 他地中 海港口 15。 俄国蒸 汽航行 公司于 1857 年 在沙皇 
亚历 山大二 世许可 下建立 ，在黑 海有多 条跨海 航线。 定 期的环 线把乘 
客 和货物 从敖德 萨运送 至巴统 ，途 中在所 有的高 加索和 克里米 亚港口 
停靠; 河流 航线则 在多瑙 河逆流 而上。 每两周 ，俄 国船只 都在特 拉布宗 
和其他 奥斯曼 港口靠 港一次 16 。 

俄 国许多 港口的 主要优 势在于 距离肥 沃的黑 土地区 ，也就 是离帝 
国的 谷物生 产中心 很近。 早在 I9 世 纪中叶 ，俄 国将近 2/3 的谷 物贸易 
就已 经通过 黑海港 口进行 ，包括 的小 麦出口 17。 从 I9 世纪 80 年 
代到第 一次世 界大战 ，俄 国输出 的谷物 数量翻 了一番 ，而 黑海地 区港口 
成为 同英国 j 去国 、德 国和更 远的国 家的繁 忙交易 的中心 18 。 苏 伊士运 
河的 开通将 俄国的 谷物贸 易延伸 至远东 —— 就像 它降低 了特拉 布宗同 
波 斯的陆 上贸易 路线的 重要性 一样。 事实上 ，考 虑到从 海上和 运河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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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贸易 的方便 程度， 黑海港 口也成 为了俄 国同东 西伯利 亚和太 平洋海 
岸领 土联系 的主要 途径。 

谷物 —— 黑麦 、燕麦 和小麦 —— 依然 是俄国 商业的 支柱; 在第 一次 
世界大 战之前 ，俄国 的小麦 占到了 世界小 麦出口 总量的 1/3。 但是新 
产品也 开始吸 引外国 航运商 和投资 者的注 意力。 采掘业 ，如幵 采煤炭 
和锰 (一 种冶 金用的 矿石） ，开始 由英国 、德 国和其 他欧洲 国家在 高加索 
地 区发展 起来。 但是 在克里 米亚战 争结束 后的几 十年中 ，俄国 、欧 洲甚 
至是美 洲的商 人都开 始对这 项工业 特别感 兴趣。 

黑海 和里海 周边的 油田自 古以来 就为人 所知。 斯特 拉波提 到里海 
海岸有 原油滲 到地表 ，拜占 庭人使 用从亚 速海周 边产的 原油作 为他们 
的 秘密武 器“希 腊火” 的基础 材料。 这 些物质 的商业 潜能在 19 世纪中 
叶才 被发掘 出来。 把 原油提 炼为照 明使用 煤油和 工业润 滑剂的 方法主 
要是 由约翰 •  D. 洛克菲 勒的标 准石油 公司发 明的。 起初 他们只 从西宾 
夕法尼 亚州的 油田进 行生产 和销售 ，但 是很快 ，寻 求打破 标准石 油公司 
对于国 际石油 开采和 运输的 掌控的 外国公 司开始 把目光 集中在 两个重 
要 的石油 产地： 里海 和黑海 地区。 

其中一 个就是 巴库。 这 个城市 位于一 个伸入 里海的 半岛上 ，俄国 
于 19 世纪 初占领 了它。 石油一 开始从 手掘的 小坑中 收集， 但是在 I9 
世纪中 叶以后 ，以宾 夕法尼 亚州的 设备为 蓝本制 造的钻 井设备 开始使 
用。 沙 皇对石 油勘探 和运输 的官方 垄断在 I9 世纪 70 年 代早期 终结， 
这 为外国 工业家 打开了 开发和 利用石 油资源 的大门 ，其 中就包 括瑞典 
的诺贝 尔兄弟 和罗斯 柴尔德 家族。 在几十 年的时 间中， 巴库周 围的地 
区变成 了流着 石油河 流的黑 色钻井 铁架塔 构成的 森林。 

另 一个主 要的石 油产地 在黑海 对岸。 位于罗 马尼亚 中南部 的普洛 
耶 什蒂的 油田从 I9 世 纪中叶 就开始 产油。 I9 世纪 GO 年代和 70 年代 
钻井 设备投 入使用 。在 1878 年独 立之后 ，罗 马尼亚 发展了 本国 的炼油 
工业。 国际投 资者， 尤其是 德国人 ，急切 地前往 .，希 求在 罗马尼 亚的石 
油产业 中分一 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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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位于 罗马尼 亚的手 掘油井 ，1923 年。 
在 20 世纪 ，俄罗 斯和巴 尔干港 口的石 油出口 
就和 19 世纪的 谷物出 口一样 重要。 


巴库 和普洛 耶什蒂 的油田 的缺点 是糟糕 的交通 状况。 它们 都离主 
要的海 路很远 —— 巴 库在里 海内地 ，普 洛耶什 蒂在黑 海内地 ，又 不靠近 
多瑙河 —— 并且都 没有铁 路连接 。在 19 世 纪晚期 ，石油 从油井 到市场 
的 运输依 然遵循 着最早 的宾夕 法尼亚 油田的 模式： 把原 油灌入 木桶， 
从陆 路用四 轮马车 运输。 

19 世纪 80 年代 ，从巴 统到波 季之间 跨高加 索的铁 路完成 ，使 巴统 
成为 俄国石 油出口 的主要 通道。 在 油罐车 到达港 口之后 ，原油 就可以 
被 泵入新 型的跨 洋油轮 ，送 到地中 海或是 更远的 地方。 管道很 快就取 
代了铁 路运输 成为石 油从油 田运输 到港口 的主要 方式。 

在 西海岸 ，通到 克斯坦 斯的铁 路早在 50 年代 末就开 始建设 ，很快 
它 就变成 了米德 哈特帕 夏进行 的最重 要的交 通工程 之一。 铁路 建设的 
初衷是 为了使 谷物运 输更为 方便。 克 斯坦斯 (古 代的托 米斯) 是 西部海 
岸最 好的港 口之一 ，但是 它与内 地的交 通不畅 —— 通过 多布罗 加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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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泥土路 ，还 有渡过 多瑙河 更增加 了旅行 的难度 —— 阻碍 了它的 发展。 
计划 是在港 口和多 瑙河流 域之间 建造一 条铁路 ，再从 ^§卩 里进一 步与到 
布加勒 斯特的 铁路线 相连。 克斯坦 斯铁路 线提供 了又一 条通往 多瑙河 
上 游地区 的运输 线路。 它还同 多瑙河 平原上 的铁路 线连接 ，可 直达中 
欧。 苏丹指 派了一 群外国 工程师 规划路 线并开 始铺设 枕木。 工 作频繁 
停止 ，尤 其是在 19 世纪 50 年代和 70 年代 的战争 期间； 在最后 一场俄 
土 战争结 束之后 ，这 个港口 和多布 罗加地 区被移 交给了 独立的 罗马尼 
亚。 直到 1895 年 ，铁 路线才 在罗马 尼亚人 的庆祝 声中最 终完成 —— 他 
们把 港口重 新命名 为康斯 坦察。 很快 ，从 普洛耶 什蒂油 田开采 的石油 
就 全都流 向了康 斯坦察 ，就像 里海地 区的石 油流向 出口地 巴统一 样。 

这 些和其 他现代 化的港 口成为 了原材 料和工 业革命 产品在 高加索 
西部和 巴尔干 东部的 天然中 转站。 它们是 不断增 长的、 从保加 利亚到 
格鲁吉 亚的环 海铁路 线的一 部分。 在蒸汽 的驱动 力下， 货物从 整个欧 
洲 通过铁 路运来 ，然后 通过蒸 汽船越 过海洋 到其他 海岸。 瓦尔 纳早在 
19 世纪 60 年 代就同 多瑙河 通过铁 路连接 在一起 ，到 20 世纪早 期拥有 
将近 4 万 人口。 之后 它成为 新兴的 保加利 亚王国 的主要 港口。 康斯坦 
察 依然保 持着有 限的人 口规模 ，但 是活跃 的石油 贸易使 之成为 罗马尼 
亚王 国重要 的商业 中心。 巴 统的人 口数目 比其他 很多港 口都少 ，但是 
作为出 口中心 它却是 无可匹 敌的。 从巴 统出口 的货物 价值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到 20 世纪最 初十年 增加了  300%19。 拜 访者甚 至还频 繁地用 
较小 的俄国 和巴尔 干港口 同南部 海岸的 港口做 比较。 这 些小港 口有整 
齐的街 道和工 业仓库 ，而 大部分 南部港 口却没 有经历 D 世纪晚 期那场 
巨变的 洗礼。 一个于 1910 年 拜访巴 统的美 国旅行 者写道 ：“我 很高兴 
能 够摆脱 每个土 耳其港 口都有 的生锈 的气味 ，而 且能看 到摸一 摸也不 
会弄脏 自 己的健 康干净 的狗。 ”2° 

“一 支不体 面的涂 鸦游客 大军” 

19 世纪 50 年 代之后 ，近 东困扰 不断， 关于黑 海的话 题充斥 了西欧 
人的会 客厅。 许多英 国与法 国的家 庭现在 通过在 克里米 亚战斗 过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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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 、儿子 和叔叔 ，或是 在那里 照顾过 伤员的 妲妹和 阿姨同 这个地 区有了 
个人的 联系。 这种切 实的联 系也由 无数的 记者报 道这里 发生的 国际危 
机而 进一步 加强。 记录 1S77  —  1878 年冲 突的装 帧漂亮 的战争 相册可 
以在当 地的书 商那里 买到。 报纸上 记录着 生动的 奥斯曼 帝国迫 害基督 
教徒的 故事。 许多 这样的 故事都 基于真 实的可 怕暴力 事件： 19 世纪 
70 年代对 保加利 亚人的 暴行， 19 世纪 90 年代 的亚美 尼亚大 屠杀， 1912 
年到 1913 年巴 尔干战 争中基 督教徒 和穆斯 林之间 的流血 冲突。 通俗 
小 说家抓 住奇异 的东方 ，神秘 的后宫 ，野蛮 的突厥 人和暴 风大作 的黑海 
来剌激 伦敦、 巴黎和 纽约的 读者。 

外 界对于 这一地 区不断 提高的 熟悉程 度也激 起了到 那里去 旅游的 
欲望： 可 能是到 那里去 凭吊在 克里米 亚战争 中死亡 的亲属 ，也 可能是 
去 拜访孕 育了如 此巨大 纷争的 土地。 蒸汽 船使海 上旅行 变得比 从前方 
便 得多。 已有 铁路通 往巴尔 干的主 要城市 和伊斯 坦布尔 ，这意 味着部 
分旅程 可选择 陆路， 在舒适 的头等 车厢中 度过。 导游手 册介绍 无畏的 
旅行 者来选 择合适 的路线 ，前去 拜访最 有趣的 景点。 早在 1840 年 ，伦 
敦出版 商约翰 •莫 里就印 刷了第 一本到 “东方 ”的导 游手册 ，其 中包括 
去 往安纳 托利亚 沿岸。 在克里 米亚战 争时期 和之后 ，这 本书经 历了定 
期 的修订 和补充 21 。 德国 卡尔贝 德克公 司在这 个世纪 末进入 旅游产 
业 ，并于 1883 年 出版了 它的第 一本俄 国旅行 指南。 

卡尔 贝德克 推荐了 一条游 遍俄国 的为期 八星期 的旅游 线路： 从华沙 
到圣 彼得堡 ，然 后向南 前 往基辅 、敖 德萨 和克里 米亚， 最后横 渡黑海 前往巴 
统和 高加索 地区。 这 本导游 手册在 1914 年出了 第一版 英文本 ，书 中提醒 
游客， 他们在 这些地 方遇到 的某些 东西可 能会出 人意料 地“文 明”。 “敖德 
萨 …… 是 个现代 的城镇 。”手 册介绍 说，“ 对旅游 者来说 吸引力 不大。 ”虽则 
如此， 对于航 向高加 索地区 的旅游 者来说 ，尤其 是那些 不走寻 常路的 ，旅行 
手册 建议在 敖德萨 ，或 者必要 时在梯 弗里斯 先准备 好以下 物品： 

毯子 、灯笼 、空 气枕 、橡 肢套鞋 、闹钟 、针线 、绳子 、带子 、腌 肉、 

浓 缩牛奶 、面包 （在 山区很 难搞到 而且不 好吃） 或者 饼干 、茶 、糖 、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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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安眠药 、凡 士林、 石碳酸 、绷带 、肥皂 、火柴 、蜡烛 、驱 虫粉 、包装 
纸、 纸笔。 22 

如果有 人难以 获得上 述物品 ，或 者遇到 了难缠 的官员 ，他 总是可 以向地 
方的领 事代表 求助。 英国 、法国 、奧 地利甚 至是美 国的代 表遍布 从多瑙 
河到 高加索 地区的 港口。 

如果 要从海 上旅行 ，那 还要有 些冒险 精神。 隔离限 制会拖 延旅行 
的时间 ，雁 过拔 毛的官 员想要 割下他 们的那 一榜肉 ，而就 像旅行 手册说 
的，“ 欧洲意 义上的 旅馆” 有时很 难找到 ，尤 其是在 铁路和 蒸汽船 不能到 
达的 地方。 但是， 根据某 些作家 的记述 ，穿 过近东 的旅程 主要吸 引人的 
地 方就在 于此。 英国旅 行作家 托马斯 •福瑞 斯特写 道：“ 有些旅 行者会 
把库 斯坦季 (克 斯坦斯 / 康斯 坦察) 作 为前往 君士坦 丁堡的 起点， 

(一） 些人试 图穿过 黑海前 往曾经 是帝国 的特拉 比宗。 他们可 
以 从那里 前往底 格里斯 河和幼 发拉底 河流域 ，或者 在一趟 长度不 
超过伦 敦到马 赛或者 米兰的 旅程中 …… 拜 访埃尔 祖鲁姆 —— 或者 
.是 卡尔斯 （这 个地 方非常 有名） —— 耶 烈万甚 至远至 德黑兰 …… 这 

些 都可以 在一个 长秋假 中 完成； . 现在既 然所有 的古老 的陆上 

路 线都“ 充满了 人” ，那 偶尔乘 蒸汽船 旅行一 下不是 可以变 成提供 
许多旅 游景点 的新领 域吗？ 而 且考虑 到景点 到景点 间 的距离 ，蒸 
汽 船可以 成为无 可比拟 的出行 方式。 ”23 

渐渐地 ，希 望能 够找到 一些有 桀骜不 驯的草 原或是 神秘的 东方特 
质的东 西的旅 游者， 在他们 的旅程 中变得 越来越 失望。 早在 1867 年， 
马克 •吐 溫已经 被敷德 萨宽阔 的街道 和崭新 的房屋 震惊。 “我 从没有 
像在 ‘登上 山丘’ 并站在 敖德萨 的土地 上之后 ，那么 有回家 的感觉 ，”他 
写道 ，“ 没有什 么提醒 我们现 在是在 俄国。 ”24 马克 •吐温 的所见 在北部 
海岸 的城市 中大多 适用。 许多 睁大了 眼睛的 好奇的 外国人 （包 括美国 
人) 常常让 之后的 来访者 不快。 一 个到克 里米亚 的英国 旅游者 抱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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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国 先行者 时说： “合 众国似 乎派出 了一 支不体 面的涂 鸦游客 大军当 
作它在 克里米 亚的先 遣队。 而他们 的小刀 特别青 睐这里 的软石 …… 无 
名氏在 (软 石) 上 刻画上 了字迹 ，急 切地向 全世界 宣布他 们在纽 约和费 
城 ‘长大 ’。”25 

交 通运输 业的发 展不仅 可以帮 助外国 旅游者 ，而且 也包括 本地数 
量 不断增 加的喜 欢远足 的人。 俄国 贵族和 帝国行 政官在 气候宜 人的克 
里 米亚海 岸建造 了令人 惊叹的 庄园。 新俄 罗斯的 总督和 之后高 加索的 
总督 米海尔 •沃洛 佐夫建 造了其 中最为 著名的 一座。 他 在亚鲁 普卡的 
夏宫于 1840 年完成 ，揉 和了数 种建筑 风格并 带有美 不胜收 的花园 。这 
座夏宫 是俄国 维多利 亚式艺 术风格 的最主 要代表 —— 这 在意料 之中， 
因为 其设计 师正是 白金汉 宫的建 造者。 以这 些夏宫 和花园 为中心 ，新 
的公 众休闲 度假场 所逐步 形成。 诗 人和御 用文人 赞美克 里米亚 是“帝 
国的花 园”。 在这个 世纪中 ，随着 时间的 推移， 这座花 园愈加 怒放。 

在游泳 的季节 ，从 8 月 中旬到 10 月中旬 ，雅 尔塔 、亚 鲁普卡 和阿卢 
什塔 接待着 从俄帝 国和外 国来的 游客。 精致 的别墅 、赌 场和其 他游泳 
设 施在海 岸鱗次 栉比。 现代 的码头 和岸堤 上满是 从敖德 萨出发 的蒸汽 
船 上下来 的时髦 贵族。 他们 呼吸着 俄国的 里维埃 拉有益 健康的 空气。 
瓦西里 .西 多罗夫 ，一个 业余的 旅行作 家和植 物学家 ，在 19 世纪 90 年 
代这 样描述 拜访雅 尔塔的 人们将 看到的 情景： 

“纯 洁的雅 尔塔” - 那里 有迷你 的公共 花园； 旅游商 店中的 

东 西比俄 国其他 地方贵 三倍； 每个商 店的橱 窗中展 示的小 装饰品 
上 都刻着 根本不 必要的 宣传语 “雅尔 塔纪念 ”； 那里 有别墅 、游泳 
区、 邮局和 电报局 、俱 乐部和 图书馆 、在林 荫大道 上的盛 装散步 
者 …… 雅尔塔 就是为 旅游者 而生； 这 里的每 件事物 都是为 旅游者 
服 务的： 花园中 的音乐 ，美丽 的马车 ，穿 着彩 色戏服 的鞑靼 导游就 
在 堤岸上 等着你 ，备好 鞍的马 ，准 备带旅 游者在 海上— 游的手 

划艇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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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的旅游 者从敖 德萨或 是其他 的克里 米亚港 口出发 ，去 伊斯坦 
布尔 度假， 或是更 为虔诚 的前往 朝圣。 俄 国蒸汽 船使海 上旅行 快捷而 
又 舒适。 旅游 者蜂拥 上甲板 ，希望 成为第 一个看 到博斯 普鲁斯 海峡的 
人。 而头等 舱的乘 客可以 享受到 美味的 饭菜。 就 像另一 个俄国 旅行者 
在 189S 年所 写的： 

最后 ，桌子 为了睡 前茶准 备完毕 —— 就像 在家里 一样： 刚出 
炉 的饼干 和椒盐 卷饼散 发着令 人垂涎 欲滴的 香气。 在钟形 罩中的 
蜡烛发 出摇曳 的光芒 ，投 射在白 色的桌 布上， 而轻柔 的阴影 在乘客 
低下的 面庞上 舞动。 这些 乘客正 全神贯 注地研 究他们 的旅行 
手册 27。 

旅游 业的发 展意味 着越来 越多的 人能够 第一次 亲身前 往海岸 。俄 
国 、罗 马尼亚 和其他 国家的 大众读 物作家 开始记 录下他 们横跨 黑海的 
旅程。 而位于 莫斯科 、基辅 、布 加勒 斯特和 索菲亚 的出版 公司为 有文化 
修养的 内地居 民生产 了一批 又一批 的旅游 书籍。 有些是 充满了 鞑靼行 
李员 、有趣 的希腊 蒸汽船 船长和 色情的 土耳其 官员的 小故事 的日记 ，其 
他 则是对 于正经 历现代 化的国 家和帝 国更为 深入的 思考。 他们 表达了 
对尚 未受到 污染的 边境地 区的浪 漫看法 —— 但是 边境地 区已经 可以方 
便 地穿过 并观察 ，而 不是受 到惧怕 。 

大多数 作家把 焦点放 在外国 邻居的 奇怪习 俗上。 在俄国 作家看 
来 ，比萨 拉比亚 的罗马 尼亚人 是吉普 赛式的 惯偷。 在罗马 尼亚人 看来， 
多 布罗加 的保加 利亚人 是不知 道自己 身份的 、小丑 一样的 农民。 对于 
上述所 有的人 ，突 厥人是 天然的 入侵者 ，感 谢上帝 ，他们 在欧洲 的存在 
似乎 正走向 终结。 如果 他们能 够买得 起的话 ，旅 行者可 以带一 幅黑海 
的图画 回家。 这些图 画正是 各种文 明的大 杂烩。 伊万 •艾 瓦佐 夫斯基 
(1817  —  1900) 是费 奥多西 亚的原 住民， 19 世纪中 无人可 及的描 绘本都 
地区 海景的 画家， 他能够 捕捉到 风暴大 作的大 海和其 海岸线 的景象 ，以 
及敲打 着克里 米亚古 老悬崖 的波浪 和在通 向文明 的道路 的海滩 上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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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叠的 激流的 精髓。 在一个 世纪之 前由英 国和法 国的旅 行作家 游历并 
描绘的 地区， 现在在 内地兴 起的城 市中心 的观察 者眼中 被赋予 了新的 
意义。 

许多旅 行者都 很惊讶 地发现 ，他 们对 自己的 祖国所 知有多 么少。 
他们 遇到了 和说不 同语言 的人， 其风俗 让他们 想起正 在消逝 的东方 ，而 
非如 今环绕 在黑海 大部分 海岸的 精致的 基督教 国家。 从 莫斯科 和圣彼 
得堡来 的拜访 者通常 带着新 闻回到 他们的 海岸： 除了克 里米亚 的旅游 
景点外 ，他们 国家的 海岸地 区看上 去像是 另一个 国家。 俄国作 家谴责 
过量 的财富 对港口 城市尤 其是敖 德萨的 影响。 而“ 无止无 尽的犹 太人” 
为 城市带 来了一 种被商 业吞噬 的已死 的精神 在繁荣 的谷物 、汽油 
和其他 产品的 贸易中 苗壮成 长的港 口城市 吸引了 各种人 ，每种 人都带 
来 了自己 的语言 和生活 方式。 就像某 些人所 抱怨的 ，作为 帝国的 前厅， 
这些都 市中的 俄国元 素被冲 淡到了 危险的 程度。 “不 幸的是 ，新 罗西斯 
克远 不是一 个具有 俄国特 征的城 市”， 一本流 行的俄 国旅行 指南在 
1891 年提到 ，“无 论是在 (城 市) 人口 还是在 临近的 乡村人 口中， 外国商 
人 —— 希腊人 、日 耳曼人 、亚美 尼亚人 、捷 克天 主教徒 ，通 常都是 外国的 
属民 —— 和当地 的外国 族裔人 口势力 都非常 强大。 ”29 

所有 在海周 边的这 些“当 地的外 国族裔 人口” —— 犹 太旅店 老板， 
希腊 和亚美 尼亚的 商人， 穆斯林 高地人 —— 都会 成为位 于首都 的国家 
政府 越来越 担心的 对象。 许多游 客发现 ，在 内地 的学校 中教导 的超越 
时间的 纯净民 族观念 ，在 公共假 日中被 纪念的 民族解 放斗争 ，诗 人和历 
史学家 大肆宣 扬的种 族纯洁 与宗教 虔诚的 理论， 同海岸 地区复 杂的种 
族 共存现 实格格 不入。 

克 斯坦斯 铁道上 的麻烦 

一个名 为亨利 .巴 克利 的年轻 的英国 土木工 程师是 最早发 现克里 
米 亚战争 之后黑 海地区 在运输 、商 业和旅 行方面 发生的 巨大变 化的欧 
洲人 。在 19 世纪 50 年代末 ，巴克 利受他 同奥斯 曼帝国 做生意 的商人 
哥 哥之邀 ，前往 帮助设 计和建 造多布 罗加海 岸地区 的铁路 ，很快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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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变成 了吐纳 行省。 

巴 克利的 公司是 黑海西 岸铁路 发展的 主要推 动者。 它获得 了从瓦 
尔 纳到克 斯坦斯 再到多 瑙河边 铁路线 路的铺 设权。 公司 后来帮 助独立 
了的 罗马尼 亚建设 了这条 铁路。 就 像俄国 人推动 泛高加 索地区 的铁路 
建 设来减 少英国 在特拉 布宗获 得的利 益一样 ，奧 斯曼人 希望连 接瓦尔 
纳和克 斯坦斯 的铁路 能够帮 助这些 港口同 敖德萨 竞争， 尤其是 考虑当 
他们开 始这个 计划的 时候， 敖德萨 还在使 用牛车 而非火 车运输 小麦。 

巴克利 坐汽船 到达瓦 尔纳。 从伊斯 坦布尔 到该地 的旅程 风浪不 
断， 他晕船 晕得很 厉害。 一 辆同样 颠簸不 停的马 车把他 带到了 克斯坦 
斯。 他在港 口花了 几个星 期休养 ，参 加了 好几次 前往沼 泽平原 的打猎 
活动 ，每次 都带回 来大量 的野兔 、鹧 鸪和 大鸨。 最 后伦敦 总部来 信说建 
设工程 可以开 始了。 这才 是真正 的冒险 开始的 时候。 

巴 克利负 责率领 500 名 左右的 工人平 整铁路 沿线的 土地。 他们是 
从多布 罗加省 各地征 召来的 —— 有基督 徒也有 穆斯林 ，摩尔 多瓦人 、瓦 
拉几 亚人、 保加利 亚人和 突厥人 的混合 —— 由从 杜汉出 身的持 短棍的 
工头 监视。 他们用 懒洋洋 的眼神 恐吓当 地入。 

工 作的环 境非常 糟糕。 昆虫 在沼泽 中滋生 ，疟 疾一直 是一个 问题。 
通常用 来驱蚊 的办法 是点燃 肥料堆 ，但 这也令 人难以 忍受。 工 作本身 
也非常 艰辛。 平原的 土在夏 天板结 ，并且 在挖掘 的过程 中工人 们经常 
遇到有 纹饰雕 刻的石 头或皇 墓穴， 这些都 需要移 走或者 挖穿。 巴克利 
通常命 令工人 把这些 古董敲 开或是 粉碎。 但是有 些他送 回了位 于牛津 
大 学的博 物馆。 

从克斯 坦斯到 多瑙河 上的卡 拉苏村 的铁路 终于在 1860 年 竣工。 
但是当 第一列 机车开 始穿过 草原的 短途旅 行时， 更多的 问题出 现了。 
当地农 民不知 道火车 不是说 停就能 停的， 他们在 机车接 近时依 然赶着 
自己的 羊群穿 过铁路 ，结 果令人 反胃。 “我 将永远 不会忘 记机车 那时糟 
糕 的景象 …… ”之 后巴克 利在描 述火车 撞到有 70 只羊的 羊群时 写道， 
“从 铁道到 烟囱的 顶部都 是血。 尽管我 半蹲在 燃烧室 后面， 身上 也好不 
到哪 里去。 这个 景象让 我想吐 ，我的 脸上和 手上全 是热热 的鲜血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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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在之 后的几 十年中 ，铁 路成为 了多布 罗加进 步的驱 动力。 
1895 年 ，跨越 多瑙河 的挢梁 的建成 使得铁 路能够 延伸到 布加勒 斯特， 
同 通往中 欧的干 道连成 一片。 正如克 斯坦斯 / 康斯 坦察在 1878 年之后 
成为了 罗马尼 亚的主 要海港 ，瓦 尔纳 则成为 了同是 《柏林 条约》 所创造 
的保加 利亚公 国的主 要海上 出口。 这两个 海港都 是从多 瑙河到 伊斯坦 
布 尔的重 要停靠 站点。 

巴克 利知道 ，他 正参与 一项能 够对西 部海岸 的商业 做出巨 大贡献 
的 工程。 但是在 他在多 布罗加 的几年 中见证 的所有 事件里 ，有 一件事 
尤 其在他 的脑海 中萦绕 不去。 他在回 忆录中 用一定 的篇幅 描述了 
此事。 

在 巴克利 来这个 地区的 大部分 时间中 ，克里 米亚鞑 靼人通 过海路 
和 陆路不 断地涌 入多布 罗加。 许 多鞑靼 人是因 为害怕 沙皇政 府的报 
复 ，沙 皇政府 因为少 数人在 克里米 亚战争 中同盟 军采取 了合作 态度而 
怪罪 所有鞑 靼人。 另 外一个 原因是 他们希 望获得 由奥斯 曼帝国 保证的 
耕地， 这是奥 斯曼人 在一个 基督教 徒占大 半的省 份中增 加穆斯 林人口 
的方法 之一。 巴克利 看着满 载着克 里米亚 鞑靼移 民的船 只驶进 克斯坦 
斯港。 

蒸 汽船和 帆船载 着成百 上千紧 紧地挤 在一起 、缺水 少食的 乘客。 
所有剩 下的空 间都被 行李占 满了， 包括农 业用具 、小车 ，甚 至是 骆驼和 
其他 牲畜。 许多鞑 靼人都 饱受疾 病和更 糟糕的 传染病 如天花 、伤 寒和 
麻疹 困扰。 这些 疾病在 船只和 港口之 间传染 ，最终 蔓延到 整个省 。在 
海上死 亡的人 就被扔 进海中 ，即 使船已 靠港。 克 斯坦斯 到瓦尔 纳的海 
滩上到 处都是 死尸。 

在巴克 利的指 导下， 新铁路 线很快 就投入 使用。 鞑 靼移民 被装上 
车 厢向奧 斯曼帝 国指定 的区域 转移。 然而 一旦他 们遇到 河流， 通常船 
只都 不够。 成 千的人 都需要 在河岸 上草草 扎营过 夜等待 船只的 到来。 
这种景 象十分 恐怖。 “许 多人的 健康状 况都很 糟糕， 不能随 便移动 。但 
是 他们也 不能在 河岸上 曝晒。 所有 这些人 都得被 带走， ”巴克 利回忆 
道 ，“许 多人都 死在车 厢里。 尸体被 他们的 朋友扔 出火车 ，这些 人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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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难折磨 得麻木 不仁。 其他 在车厢 中死去 的人就 扔在了 里面， 被他们 
还 活着的 同胞践 踏成了 肉饼。 ”31 

巴克利 目击到 的是一 系列长 距离大 规模人 口迁徙 运动中 的第一 
场， 这些运 动将会 重塑黑 海海岸 地区的 特征。 19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 
代早期 ，成百 上千的 克里米 亚鞑靼 人从俄 罗斯帝 国离开 进入奧 斯曼人 
的土地 ，有 些前 往安纳 托利亚 ，但是 大多数 前往保 加利亚 、塞尔 维亚和 
色 雷斯。 很快其 他民族 也跟随 他们的 脚步， 规模则 更大： 俄国 征服高 
加索 地区北 部引起 的切尔 克西亚 人和其 他高地 穆斯林 的强制 迁移; 在 
东 安纳托 利亚于 19 世纪 90 年代发 生的对 亚美尼 亚人和 其他基 督徒的 
大 屠杀； 在巴 尔干战 争和第 一次世 界大战 中逃亡 的基督 徒和穆 斯林难 
民； 奥斯曼 帝国从 1915 年 开始到 20 年 代早期 对亚美 尼亚人 、希 腊人和 
其他 民族有 组织的 屠杀和 驱逐。 现代 运输科 技使黑 海周边 的货物 ，如 
谷物 和石油 能够更 为方便 地运送 ，但 是同时 它们也 提供了 摆脱“ 当地的 
外国 族裔人 口”的 快捷而 有效的 方式。 

迁 离运动 


人口被 迫迁移 ，无 论是 武装冲 突的难 民或是 被政府 赶离家 乡安置 
在新的 土地上 的移民 ，在黑 海的周 边都很 常见。 当然在 欧洲其 他部分 
也司空 见惯。 在古代 ，港 口 城市是 流放不 敬的诗 人和持 不同政 见者的 
地方。 在奥斯 曼时期 ，一 神名为 伽” 的行为 （也就 是驱逐 整个村 
庄) 不仅用 来惩罚 不忠诚 的人民 ，而 且被作 为向人 口密度 较小的 地区殖 
民 的手段 D 在 18 世纪和 I9 世纪， 俄国也 釆用了 近似的 手法。 鞑 靼人、 
希腊 人和亚 美尼亚 人被逐 出克里 米亚。 斯拉 夫农民 则被向 南安置 ，在 
新俄 罗斯的 草原上 定居。 流 放作为 惩罚和 作为人 口政策 之间的 界线是 
非常灵 活的。 但是很 少出现 以一个 特殊的 文化族 群集体 犯罪为 理由进 
行人口 迁移的 情况。 帝国进 行人口 工程是 因为这 是君主 的特权 ，无论 
是凯撒 、苏 丹还是 沙皇。 

从 19 世纪中 期开始 ，有 组织的 人口移 动既在 速度上 加快又 在本质 
上改 变了。 人 口迁移 能够比 过去更 方便地 完成。 铁路和 蒸汽船 使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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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运 输变得 比在牛 车和风 帆的时 代简单 得多。 同时还 有哲学 上的刺 
激。 民族 主义起 先还是 局限于 欧洲知 识阶层 中的文 化运动 ，之 后就成 
为 了国家 政策。 它把 政治合 法性和 以文化 来界定 的民族 的历史 命运连 
接在了 一起。 这提 供了将 人口从 一地迁 到另外 一地的 额外的 理由。 

黑海周 边国家 的中心 组织思 想明显 出现了 微妙的 改变。 奧 斯曼帝 
国和 俄罗斯 帝国在 19 世纪中 叶都经 历了实 质性的 改革。 在坦 吉马特 
时期， 奥斯曼 帝国希 望能够 赶上欧 洲先进 的科技 ，并且 重塑帝 国的认 
同 —— 通 过在确 立伊斯 兰教中 心位置 的同时 ，对其 他宗教 宽容以 
待 —— 成 为宗教 宽容的 国家。 受克 里米亚 战败的 刺激， 俄国也 开始了 
一系列 的改革 ，结 束了农 奴制。 但 是这两 个时期 都是短 暂的。 苏丹阿 
卜杜拉 •哈米 德二世 （1876  —  1909 年 在位） 终结了 坦吉马 特时期 ，重新 
把帝国 定位为 一个保 守的伊 斯兰教 国家。 沙皇亚 历山大 三世和 尼古拉 
二世 也进行 了反改 革运动 ，重 新拾起 东正教 、专制 和民族 主义这 三位一 
体 的国家 理念。 在这 些帝国 内部和 周边， 更小的 但是也 非常排 外的国 
家也出 现了。 罗马 尼亚在 1878 年得 以独立 ，它立 即着手 建立一 个罗马 
尼亚人 的国家 ，驱逐 了居住 在同一 片土地 上的犹 太人和 其他从 宗教上 
和民族 上界定 的少数 族群。 所有这 些理念 —— 文 化上的 纯洁性 ，国家 
的领土 和居住 其上的 异族入 —— 导 致的结 果都是 超大规 模的对 居住区 
和认同 的重新 安排。 

19 世 纪最早 的人口 强迫迁 徙是边 境战争 的产物 ，一 种世界 其他地 
方也 有耳闻 的安定 边境的 方法。 当 一群难 以驾驭 的当地 人拒绝 承认正 
在 扩展的 帝国的 宗主权 ，政 府就把 他们迁 移到其 他地方 。 俄国 向高加 
索 高地的 扩张伴 随着森 林砍伐 ，村 庄毁灭 ，平呙 的迁移 一 这些 政策由 
帝国 的总督 沃洛佐 夫首先 发明并 执行。 他之前 是新俄 罗斯的 总督。 19 
世纪 60 年 代早期 ，剩余 高地人 民的抵 抗在军 事上失 败之后 ，俄 国政府 
组织了 对高加 索村庄 的系统 清洗。 成百上 千的高 地穆斯 林切尔 克西亚 
人 、车臣 人等等 —— 被 驱赶到 奥斯曼 帝国。 船只 从高加 索港口 出发至 
锡诺普 、特 拉布 宗和瓦 尔纳。 在那 里高地 人能够 下船。 疾病 、脱 水和饥 
饿造成 了大量 的死亡 ，观察 家把这 些船称 为“浮 动墓地 ”32。 然 而奥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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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帝国 也在实 行驱逐 政策。 就像俄 国人希 望摆脱 边境地 区不易 控制的 


穆斯林 ，然 后用 斯拉夫 农民和 哥萨克 人填补 这个空 白一样 ，奥斯 曼帝国 
把 高地人 驱赶至 己方不 安定的 边境地 区进行 殖民： 巴尔干 、东 安纳托 
利亚和 阿拉伯 地区。 

19 世纪后 半叶， 鞑靼人 、高加 索高地 人和其 他穆斯 林大量 地迁出 
俄国 —— 从克 里米亚 和高加 索地区 大约有 150 万 人离开 ，大多 数人都 
在路上 或是到 达目的 地不久 死亡。 根 据计算 ，作 为穆斯 林离开 的直接 
结果 ，克 里米亚 的人口 减少了  1/4, 高加索 高地的 人口减 少的程 度还要 
更 高一些 33 。 1877 年到 1888 年的 战争为 更多的 群体从 塞尔维 亚和罗 
马 尼亚离 开提供 了动力 —— 尤其是 鞑靼人 和其他 穆斯林 （包括 我们现 
在称 为土耳 其人的 那些人 h 更多 的人在 1912 年和 1913 年巴 尔干战 
争的 动乱中 离开。 总体上 ，在第 一次世 界大战 前的一 百年间 ，至 少有 
2.5 万 或者更 多的穆 斯林平 民死于 战争或 是俄国 和其他 巴尔干 国家的 
种族清 洗政策 34 。 

在黑 海的另 外一边 ，在整 条东南 海岸上 ，类似 的事情 也发生 在奧斯 
曼帝 国港口 城市和 安纳托 利亚内 地的基 督教群 体中。 像特 拉比宗 、萨 
姆松和 里泽这 样有着 长久进 行商业 贸易历 史的城 市吸引 了希腊 和亚美 
尼亚 商人， 以及从 安纳托 利亚、 爱琴海 和其他 地方来 的基督 教群体 。这 
些群体 成为了 当地人 口的重 要组成 部分。 亚美尼 亚人的 社会和 家族关 
系网覆 盖整个 近东， 这成为 了从大 不里士 的巴扎 到莱比 锡的市 场的国 
际贸易 网络的 核心。 在大部 分地区 ，各 种宗 教团体 之间相 对和平 。每 
个团 体对于 自己的 内部组 织和事 务都有 一定程 度上的 控制。 宗 教自治 
是奧斯 曼帝国 米利特 (millet) 系统的 基础。 但是 高加索 穆斯林 涌入港 
口并在 内地重 新定居 造成了 无数的 土地权 争端和 高地人 定期的 劫掠。 
新移民 感到遭 到了旧 团体的 剥削， 而亚美 尼亚和 其他基 督教徒 感到被 
穆斯林 移民的 大潮所 吞没。 

俄 土战争 以及之 后的和 平为这 些团体 间的紧 张态势 提供了 一个政 
治解决 方案。 受巴尔 干地区 基督徒 成功推 翻奥斯 曼帝国 统治并 建立新 
的国 家鼓舞 ，亚美 尼亚人 的领袖 人物， 尤其是 居住在 西欧和 俄国的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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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推动 一个自 治或是 独立的 亚美尼 亚国的 建立。 革命团 体为了 达到此 
目的不 惜使用 武力。 沙皇将 此视为 对抗奥 斯曼帝 国的潜 在杠杆 ，鼓励 
这些 志士。 19 世纪 70 年代 发生的 种种事 件为亚 美尼亚 团体和 奥斯曼 
帝 国不断 增长的 冲突准 备好了 舞台。 在港 口城市 ，人们 对激进 亚美尼 
亚团体 的支持 有限， 但是他 们不满 于奧斯 曼帝国 的赋税 系统。 被内地 
来的库 尔德人 和其他 穆斯林 包括高 加索难 民劫掠 ，也 是不满 的原因 
之 一 £> 

在 1894 年夏天 ，安 纳托 利亚东 部的萨 姆松的 亚美尼 亚人因 赋税而 
发动了 暴乱。 这 是革命 组织希 望进行 对抗帝 国的全 面叛乱 的先声 。他 
们 的努力 以失败 而告终 ，但 是革命 的迹象 对于阿 卜杜拉 •哈米 德二世 
来 说是个 方便的 借口。 从 1894 年到 I896 年 ，奧 斯曼非 正规军 镇压了 
一 系列臆 想的起 义动乱 ，之 后对亚 美尼亚 社区进 行了大 规模的 攻击。 S 
万 —— 某 些统计 数据甚 至高达 30 万 —— 亚美尼 亚人和 其他族 群在政 
府进行 的惩罚 ，混乱 中的抢 劫行为 ，土 地争端 和部族 报复的 混战中 
死亡 35。 

“哈 米德大 屠杀” 的目标 不是完 全灭绝 或是驱 逐亚美 尼亚人 ，但是 
这 的确标 志着自 30 年前鞑 靼人和 切尔克 斯人出 逃后的 又一巨 大变化 。 
俄国 在高加 索战役 中采取 了令人 憎恶的 战术： 烧 毁村庄 ，其中 的男女 
老 幼被关 起来带 往新的 地方。 其理 由并不 是因为 他们是 穆斯林 ，而是 
因为他 们阻挡 了俄罗 斯帝国 扩张的 道路， 他们居 住的尚 未征服 的高地 
被俄 国看作 是安全 威胁。 亚美 尼亚人 的情况 则不同 ，他 们的社 区成为 
目标的 原因是 他们的 身份。 沿岸港 口城市 的亚美 尼亚平 民和整 个东安 
纳托 利亚主 要城市 和乡村 对于奧 斯曼政 府形成 的威胁 极小。 革 命派的 
行动局 限于基 地位于 外国的 游击队 —— 通 常得到 奧斯曼 帝国内 的亚美 
尼亚 精英的 帮助。 事件后 来的发 展表明 ，“ 哈米德 大屠杀 ”只是 这一地 
区人民 苦难的 开始。 在黑海 周围的 这些人 都被贴 上了对 国家和 帝国的 
固有 威胁的 标签， 被杀害 或是被 迫背井 离乡。 “当 地外国 族裔人 口”和 
敌对 民族的 理念在 之后达 到顶峰 ，在 1915 年到 1923 年之间 ，在 沿海地 
区爆发 的多民 族和多 宗教社 区的内 部大分 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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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次世界 大战很 晚才波 及黑海 地区。 而且 这里的 海军行 动从战 
略 层面上 同其他 东线战 场上部 队的行 动相比 并不太 重要。 俄国 和土耳 
其在 1914 年 11 月正式 参战， 分别加 入了协 约国和 同盟国 阵营。 但是保 
加利 亚直到 次年才 加入了 同盟国 一方。 又过 了一年 之后， 罗马尼 亚才被 


说服打 破中立 ，把 宝押 在英法 一方。 协约国 很早就 试图占 领这个 地区最 
重 要的战 略位置 —— 达达尼 尔海峡 ，通 往伊斯 坦布尔 和黑海 的入口 —— 


但是他 们对于 加利波 利失败 的进攻 占用了  1915 年的 大部分 时间。 


在海上 ，俄 国和奥 斯曼帝 国的海 军很少 交战。 双方 参战时 均准备 
不足。 从人 员和装 备来说 ，俄 国舰队 都非常 糟糕。 俄国 船只上 严酷的 
生 活环境 导致了  1905 年 夏天巡 洋舰“ 波将金 ”号上 发生的 著名事 件：发 
动 兵变的 船员控 制了船 只并驶 向康斯 坦察。 奥斯 曼帝国 也好不 到哪里 
去。 帝国 拨给海 军的预 算微不 足道， 因为国 家巨额 的公共 债务意 味着不 
可能 进一步 贷款。 此 时的奥 斯曼帝 国对内 部叛乱 的担忧 远远超 过在海 
上展示 力量的 欲望。 在战前 ，宪兵 的开支 —— 19 世纪 90 年代国 家主要 
的暴 力工具 —— 超 过了整 个海军 的预算 36 。 此外， 苏丹放 弃了与 英国海 
军长 久以来 的联系 ，来 交换同 德国更 亲密的 关系。 这种亲 密关系 最终让 
德国向 奥斯曼 帝国军 队赠送 铁甲舰 并配备 好了德 国船员 队伍。 

奥 斯曼人 在沙皇 宣战之 前就尝 试攻击 俄国的 基地。 奥斯曼 船只炮 
击了 塞瓦斯 托波尔 、新 罗西斯 克和敖 德萨。 但是俄 国的损 失微不 足道。 
俄国人 迅速用 在安纳 托利亚 海岸进 行大规 模布雷 并扰乱 奥斯曼 帝国煤 
运的方 式进行 反击。 这个 战略实 质上到 1915 年 年中毁 灭了所 有奥斯 
曼帝国 海军依 靠煤作 为动力 的船只 （奥斯 曼海军 只能使 用博斯 普鲁斯 
海峡 的客运 轮渡和 小型帆 船运煤 h 唯一 的一场 大型战 斗在浓 雾中于 
克里 米亚海 岸附近 展开。 这 是德国 (现 在挂着 奥斯曼 旗帜) 的无 畏级战 
舰 “戈尔 本”号 （扣以 同俄国 战列舰 之间的 战斗。 结果只 有不到 20 
人 伤亡。 在 陆地上 ，俄国 人从南 高加索 向东安 纳托利 亚进军 ，在 1916 
年 春天占 领了埃 尔袓鲁 姆和特 拉布宗 。在 1917 年革命 中俄国 军队的 
崩溃 使奥斯 曼军队 能够夺 回南部 海岸。 但 是在这 个阶段 ，黑海 已经不 
是一条 重要的 战线。 真正决 定奥斯 曼帝国 命运的 战场是 西南方 同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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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的 黎凡特 地区。 奧斯曼 帝国在 近东和 中东的 胜利在 接下来 的一年 
中 逐渐被 逆转。 

这 场战争 催生了 一系列 大型人 口移动 ，使 19 世纪的 几次迁 移相形 
见绌。 在安纳 托利亚 东部， 亚美尼 亚革命 分子的 起义伴 随着俄 罗斯人 
在高 加索战 线上的 胜利。 奥 斯曼对 于俄罗 斯的反 击包括 对亚美 尼亚平 
民的 报复。 这 些大屠 杀和强 制迁徙 运动现 在被一 个拒斥 奥斯曼 帝国宽 
容理念 ，而拥 抱一种 新的土 耳其民 族主义 的政府 所承认 ，渐 渐发 展成了 
1915 年有组 织的大 屠杀。 意大利 驻特拉 布宗的 总领事 回忆他 在港口 
的 见闻时 说道： 


在 领事馆 窗下和 门前经 过一批 批的亚 美尼亚 流放者 ，他 们祈祷 
着帮助 ，而 我和其 他人都 没法做 任何事 来回应 他们。 城市像 被围攻 
一样 ，每个 要点都 被全副 武装， 总计有 15  000 人 的士兵 、上 千名警 
察 、一 群群的 志愿者 所守卫 …… 每天在 流亡的 路线上 都能发 现成百 
的 尸体。 年轻 的女性 或被迫 信仰伊 斯兰教 ，否 则就像 其他人 一样被 
流放; 小孩 被从他 们的家 庭或是 基督教 学校中 抢走， 交给穆 斯林家 
庭 或是成 百地登 上船只 ，身 无长物 ，只穿 着一件 T 恤。 船只 会在黑 
海 和得耶 门得烈 河 中倾覆 ，将 孩子 
们 淹死。 这就是 我对特 拉布宗 抹不掉 的记忆 . 37 

在整个 奥斯曼 帝国中 ，安 纳托利 亚东部 行省的 情况特 别严重 ，一共 
有 80 万到 150 万名 亚美尼 亚人和 其他安 纳托利 亚的基 督徒在 被迫迁 

往远 离敏感 边境地 区的新 居住地 的长途 跋涉中 死亡或 被杀。 

\ 

在巴尔 干地区 ，协 约国军 队的前 进导致 了当地 穆斯林 人口的 逃离。 
在崩溃 的奥斯 曼和俄 罗斯帝 国各处 ，各种 宗教的 难民逃 往海港 以避开 
暴力和 饥饿。 平民 把海港 塞得满 满当当 ，等待 着俄国 、英 国或是 美国的 
船 只把他 们带到 安全的 地方。 欧洲 和美国 的人道 主义工 作者到 达后组 
织 了分发 食物和 衣物的 工作。 而成 百上千 的孤儿 则被送 往国外 开始新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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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1919 年， 一艘满 载着难 民和白 军士兵 的船只 在俄国 内 战中逃 离塞瓦 

斯托 波尔。 


图 15  战 争中的 命运： 俄国 的幼童 难民到 达伦敦 的滑铁 卢站， 在去南 非被收 
养的 路上， 20 世纪 20 年 代左右 。从 I9 世纪 60 年代到 20 世纪 20 年代及 之后， 
被 迫的人 口迁移 为黑海 地区的 人口分 布带来 了前所 未有的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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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火使 西线的 战斗得 以终止 ，但 是在黑 海北部 ，俄国 内战意 味着更 
多的难 民潮和 乌克兰 草原发 生的大 饥荒。 很快， 一个大 型的人 道主义 
项 目被建 立来对 应这种 情况。 1919 年初， 美国国 会拨款 1 亿美 元用于 
对俄国 、亚 美尼亚 、希 腊东正 教徒和 其他在 小亚细 亚的基 督教及 犹太人 
口的人 道主义 援助。 一个 新的美 国人道 主义管 理部门 ，由 赫伯特 •胡 
佛领导 ，被 设立 来分配 援助的 款项。 数百人 被派往 巴尔干 、俄国 、土耳 
其和 高加索 地区监 督项目 的 实施。 这 个行动 在俄国 一直持 .续到 布尔什 
维克 政府执 政后的 1922 年秋。 美 国和其 他协约 国的船 只在黑 海港口 
巡逻 ，保 障港口 的安全 并协助 俄国难 民撤到 希腊或 其他的 国家。 然而 
很快 ，欧 洲列强 不仅帮 助把人 们送往 安全的 地方， 而且实 际上承 认了他 
们被 永久性 地驱离 —— 这 就是国 际条约 促成种 族清洗 的一个 例子。 

当第一 次大战 结束时 ，大 部分 奧斯曼 黑海海 岸被协 约国所 控制。 
在 1918 年 10 月 ，奥斯 曼帝国 签署了 停战协 议之后 ，两大 海峡地 区就被 
占领。 之后， 英军很 快占领 了巴统 和到巴 库的外 高加索 铁路。 其他的 
协约 国占领 了黑海 北部的 港口。 这 些港口 里充满 了逃离 正在俄 国各地 
酝酿的 内战的 难民。 这些港 口不仅 成为了 平民的 避风港 ，也成 为了协 
约国 帮助在 乌克兰 和俄国 南部的 反布尔 什维克 军队的 通道。 位 于伊斯 
坦布尔 的协约 囯最高 委员会 成为奥 斯曼帝 国和黑 海海岸 大部的 实际的 
政府。 它负责 监督包 括安纳 托利亚 甚至整 个俄国 南部的 对于饥 饿和无 
家可归 的人的 援助。 

奥 斯曼国 家被击 败并被 占领了 ，但是 一股突 厥民族 主义的 力量在 

中安纳 托利亚 集结。 地方 势力宣 布建立 了许多 “迷你 国家” - 包括一 

个 希腊人 的“本 都共和 国”。 困难的 问题是 如何处 理奥斯 曼帝国 遗留的 
问题。 难题 随着奥 斯曼政 府和协 约国在 1犯0 年签署 《塞 弗尔 条约》 而正 
式得到 解决。 条约建 立的是 一个领 土剩余 无几的 非军事 化的土 耳其国 
家， 由被希 腊和意 大利的 保护国 、一 个独立 的亚美 尼亚国 和库尔 德斯坦 
所分割 的地区 包围。 原帝国 的边缘 地区被 置于英 国和法 国托管 之下。 
一 个国际 委员会 被指定 负责管 理两大 海峡。 两大 海峡不 论在和 平还是 
战 争时期 都应该 对所有 的船只 开放。 奧 斯曼海 军几乎 完全被 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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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 弗尔 条约》 只满 足了少 数人的 利益。 对于 现在事 实上控 制着大 
部分安 纳托利 亚的奧 斯曼帝 国的残 余军队 来说, 这个条 约是压 埯这个 
行将灭 亡的帝 国的最 后一根 稻草。 对 于一些 协约国 ，尤其 是希腊 ，这个 
条 约还不 能满足 它们。 因为 条约中 没有提 到建立 一个中 心位于 伊斯坦 
布 尔的“ 希腊帝 国”。 结果 ，继 续打仗 成了解 决这些 差异的 工具。 原本 
希腊军 队的任 务是占 领爱琴 海沿岸 ，现在 他们开 始向中 安纳托 利亚推 
进。 临时从 家中召 集来的 奥斯曼 军队在 加利波 利的英 雄之一 穆斯塔 
法 •凯末 尔的指 挥下重 新整编 ，开 始进行 反击。 一 场新的 希腊- 土耳其 
战争 持续到 1922 年 10 月 ，直 至新 的停战 协议签 署时才 结束。 

在冲突 的末尾 ，各 方进行 了谈判 ，形成 了新的 共识以 .替代 《塞 弗尔 
条 约》。 共 识承认 了希腊 -土耳 其冲突 造成的 现实。 这场 战争毁 灭了安 
纳 托利亚 ，赶 走了居 住在那 里的人 民并扫 平了许 多重要 城市， 如士麦 
那。 撤 退的希 腊军队 就在逼 近的凯 末尔军 队的面 前烧毁 了它。 希腊远 
征军的 撤退伴 随了更 大的难 民潮。 土耳 其人攻 击任何 他们认 为认同 
《塞 弗尔 条约》 旧条款 的族群 一 希腊人 、亚美 尼亚人 等等。 奥 斯曼帝 
国终 结了； 苏丹制 被废弃 ，一 个新的 土耳其 人的民 族共和 国取代 了奧斯 
曼 人和帝 国理念 ，宣布 建国。 凯末 尔很快 被塑造 为“阿 塔图尔 克”， @领 
导 他的党 派在新 议会中 臝得了 大选。 

新一 轮的协 商结果 是惊人 规模的 有组织 的人口 迁移。 这种 交换由 
土耳 其和协 约国在 1923 年 7 月 签订的 《洛桑 条约》 规定 38。 作 为使希 
腊 和土耳 其的族 群人口 单一化 ，并 从双方 政府的 稂复中 保护少 数族群 
的努力 ，条约 规定， 将多达 万在 安纳托 利亚包 括黑海 港口城 市的东 
正 教徒强 制迁移 至希腊 。而 35 万名 左右的 穆斯林 则要迁 出希腊 ，尤其 
是爱琴 海马其 顿地区 （在伊 斯坦布 尔的希 腊东正 教徒和 色雷斯 地区西 
部 的穆斯 林免于 遭到驱 逐）。 除了 大迁移 —— 这 次为主 要的欧 洲国家 
所接受 —— 的 心理创 伤之外 ，移民 在路途 上也经 历了许 多更具 体的苦 
难。 在 被装载 上挤满 人的船 只之前 ，移民 居住在 临时搭 建的营 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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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盗和雁 过拔毛 的行政 官员在 他们搭 上船前 后夺走 他们的 财产。 他们 
与新 的社会 环境的 融合通 常并不 充分。 而且 ，移 民身份 常常使 融入新 
环 境变得 困难。 《洛桑 条约》 说得 好像区 分“希 腊人” (通常 指东正 教徒） 
和穆 斯林是 很容易 的事情 —— 而且好 像“希 腊人” 对希腊 就有天 生的亲 
近感 而新建 的土耳 其共和 国就是 穆斯林 天然的 家园。 但是 在许多 区 
中 ，分界 线并没 有那么 清楚。 一个 信东正 教的人 —— 条约 中“希 腊人” 
的 唯一评 判标准 —— 可能只 会说土 耳其语 ，或是 爱琴海 希腊人 听不懂 
的 希腊语 变种。 而一 个希腊 的穆斯 林可能 在希腊 语或是 巴尔干 斯拉夫 
语言环 境中觉 得最为 舒适， 而非土 耳其语 环境。 

* 无 论如何 ，社区 根据条 约认为 他们应 该拥有 的族群 特征进 行整体 
的 移动。 一 个人或 是一个 家庭是 否是“ 特例” 的争端 —— 从属于 强制迁 
移 —— 由一 个依据 《洛桑 条约》 成立的 国际政 府间特 别委员 会裁决 。在 
20 世纪 20 年 代中叶 ，特 拉布宗 、萨 姆松和 锡诺普 实际上 已经没 有基督 
徒。 即使 是位于 马祖卡 地区的 本都高 地希腊 语社区 ，这 个拜占 庭修道 
院和 村庄的 最后的 遗留也 走到了 尽头。 这 里的人 依旧称 呼自己 为罗马 
人 {romaioi 或者 rumlar  ) ，但突 然他们 变成了 “希腊 人”， 就像之 前的穆 
斯林变 成了“ 土耳其 人”一 样。 他们 双方都 发现自 己位于 新的民 族性很 
强的 土地上 D 他 们从来 没有对 于这片 土地的 认识。 这是 “彻底 失败并 
且邪恶 的解决 方案” ，《洛 桑 条约》 框架 的设计 者之一 ，寇 松勋爵 宣布， 
“之后 一百年 的世界 都会为 此付出 代价。 ”35 

这些强 迫移民 和其造 成的死 亡是否 是种族 屠杀的 一例？ 区 分种族 
屠杀 和其他 在人口 移动中 发生的 有组织 暴力的 关键标 准有两 点：第 
一 ，消灭 一个民 族的意 愿程度 ，而非 仅仅是 把他们 从一片 领土上 转移; 

第二 ，是否 存在鲜 明的意 识形态 —— 例 如种族 优越感 - 来使 屠杀正 

当化。 仅 有很少 的情况 ，像 1915 年亚 美尼亚 的情况 ，看 上去像 政府实 
施的 灭绝； 至于 有一以 贯之的 意识形 态的情 况就更 少了。 但是 种族屠 
杀 、种 族清洗 和强迫 迁移之 间的概 念区别 在国家 组织的 暴力所 针对的 
目标 群体看 来并无 意义。 对 于大多 数受害 者和他 们的子 孙来说 ，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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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杀戳 如今被 看做重 要的历 史事件 ，是这 些族群 集体意 识觉醒 的转折 
点。 这些事 件都有 名字： 亚美 尼亚人 称之为 WaM' 本 都希腊 人称之 
为 “ katastrophe” ，土 耳其人 称之为 。 

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20 世纪 20 年代 黑海海 岸人口 分布的 变化是 
政府政 策的直 接结果 ，且其 规模前 所未有 ，并 对受 害者造 成了悲 剧的结 
果。 克里米 亚鞑靼 人口自 18 世 纪以来 不断处 于下降 的过程 ，现 在则因 
迁往保 加利亚 和其他 奥斯曼 土地而 进一步 削减。 西部高 加索高 地则实 
际上成 为了无 人区。 原先的 切尔克 西亚人 和其他 高地人 散居在 巴尔干 
和中东 各地。 特 拉布宗 、萨 姆松和 其他南 岸和东 南岸海 岸港口 的亚美 
尼亚 社群在 19 世纪 90 年代的 大屠杀 之后开 始消失 ，在 1915 年 有组织 
的 屠杀中 完全被 扫除。 在不 到十年 之后， 东正教 基督徒 —— 也 就是希 
腊人 ，但是 和希腊 这个民 族国家 几乎没 有联系 —— 从海 岸地区 离开， 
“回 到”了 希腊。 

在 20 世纪 剩下的 时间中 ，海岸 地区一 向独特 的多元 文化进 一步消 
失 ，造 成这一 现象的 最重要 的事件 有第二 次世界 大战期 间对犹 太人的 
大规 模屠杀 和对克 里米亚 鞑靼人 和高加 索人的 驱离。 与 海岸地 区快速 
的文 化同质 化相应 ，历 史学家 、作家 和其他 的民族 主义知 识分子 在自己 

的领域 中进行 相似的 工作： 净化历 史记录 ，试 着发现 - 或者 在大部 

分情况 下建构 —— 内陆民 族和黑 海本身 之间古 老而又 明显的 联系。 

“ 水域的 分割” 


随着 19 世纪末 20 世 纪初海 岸地区 独立的 新国家 而出现 的是国 
家 对海洋 与资源 的控制 问题。 早在 1878 年 ，多瑙 河“水 域的分 

割” - 也 就是划 定各国 渔业的 范围和 确定三 角洲地 区不断 改变的 

河道中 的国界 —— 在 《柏林 条约》 中就已 出现。 在接 下来的 几十年 
中， 决定哪 个国家 拥有黑 海哪片 海域是 沿海国 家外交 之中重 要性不 

断 增加的 主题。 

“领 海”这 个观念 本身明 显自相 矛盾， 这是把 土地所 有权延 伸到海 
上的 结果。 这个 概念在 20 世 纪的国 际法中 依然没 有完全 确立。 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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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取决 于几个 因素： 国际法 机构的 建立， 科学在 经纬度 测量法 上的进 
步 ，航海 科技的 进步允 许各国 能够在 其宣称 拥有主 权的水 域巡逻 。在 
黑 海上的 各国边 界线的 确定落 在了世 界其他 部分的 后面。 即 使是现 
在 ，依然 没有国 际协议 规定黑 海海岸 各国专 属领域 距离其 海岸的 距离。 
捕 鱼权的 争端也 是一个 问题。 2000 年 ，乌 克兰海 岸警卫 船开火 击沉了 
在 乌克兰 宣称拥 有主权 的水域 中游弋 的一艘 土耳其 拖船。 

然而 在两次 世界大 战之间 的时期 ，两 个重要 的规范 黑海和 海峡地 
区国 际关系 的公约 达成。 赞 成希腊 一土耳 其人口 交换的 《洛桑 条约》 也 
规定 了通行 爱琴海 和黑海 之间的 问题。 这 个条约 确认了 和平时 期通过 
海峡 的完全 的航行 自由。 不仅商 船可以 通过， 战舰也 可以。 但是前 
往黑 海地区 的军事 部队最 大不得 超过以 下任一 海岸国 家所维 持的最 
强大 的海军 ：保加 利亚和 罗马尼 亚王国 ，苏 联和土 耳其。 博 斯普鲁 
斯海 岸和达 达尼尔 海岸必 须非军 事化。 土耳 其放弃 在海岸 15 公里 
以内部 署部队 和军事 装备的 权力。 对于 这项条 款的不 满使土 耳其在 
十年 之后试 图修改 《洛 桑条 约》。 一份 新的国 际文件 —— 1936 年的 
《蒙 特勒 公约》 ，归 还了土 耳其在 海峡的 海岸地 区的主 权并重 申了和 
平时期 的自由 通行权 ，在 战时土 耳其保 留根据 本国的 判断管 理海峡 
通 行权的 权力。 公 约也对 外国势 力派往 黑海的 海军船 只的大 小和数 
量及 它们在 黑海的 逗留时 间做了 规定。 除了土 耳其在 1990 年单边 
增加 的几条 安全规 定之外 ，《蒙 特勒 公约》 到今 天依然 是管理 黑海进 
出 的国际 公约。 

但 是国家 还以更 深刻的 形式对 水域中 发生的 事情给 予越来 越多的 
关注。 这片 海域及 其中的 领海不 仅成为 海岸国 家的分 内事； 而 且两者 
都 被尊为 国家的 历史前 身留给 它们的 遗产。 历史 学家在 历史中 找寻盖 
塔 人和达 契亚人 、色雷 斯人和 其他古 代民族 航海倾 向的证 据^ 同海洋 
的 联系被 尊为国 家伟大 的精髓 ，同 更广阔 的世界 的关键 联系。 在 19 世 
纪末命 名了第 一艘罗 马尼亚 蒸汽动 力炮艇 之后， 罗战争 部长叫 器其主 
要 任务不 仅仅是 “指导 人民的 孩子们 航海的 艺术” 而且是 在水上 “鼓励 
他们夺 回失去 的土地 在俄 罗斯帝 国晚期 ，著 名的历 史学家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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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洛维约 夫明确 指出了  9 世纪的 黑海把 罗斯人 —— 已经 被重新 界定为 
原最 早的俄 罗斯人 —— 同欧洲 其他部 分联系 在一起 的方式 ，以 及灾难 
性 的游牧 民族入 侵最终 切断了 这条文 化和经 济上的 联系： 

南 部罗斯 人的土 地是一 块边地 ，草原 的欧洲 边缘。 这 是一道 
脆弱 的边缘 ，没有 任何天 然保护 ，因 此频 繁地遭 到游牧 民族入 
侵 …… 游牧民 不仅攻 击罗斯 ，还切 断了当 地同黑 海海岸 的联系 ，使 
他 们同拜 占庭的 联系变 得困难 ……野 蛮的亚 洲人致 力于切 断罗斯 
人 同有教 养的欧 洲所有 的联系 41 。 


索洛维 约夫多 卷本的 俄国历 史写到 18 世纪 70 年代中 期为止 ，那 
时俄 国已经 重建了 同北部 和南部 欧洲的 联系—— 通过瓜 分波兰 和黑海 
的开放 —— 终于摆 脱了数 世纪之 前野蛮 人入侵 带来的 与欧洲 的疏远 
感。 根据索 洛维约 夫所说 ，帝 国和 俄罗斯 民族重 新成为 欧洲的 先进民 
族， 并接近 世界各 大洋。 

黑 海沿岸 的古代 居民被 借用来 证明这 些民族 和这片 水域的 正当联 
系。 新兴的 民族历 史科学 在昏暗 的过去 寻找着 现代国 家和民 族的起 
源。 罗 斯人成 为了俄 罗斯人 ，或 者对于 之后的 乌克兰 历史学 家来说 ，离 
散 的乌克 兰人。 盖塔 人和达 契亚人 ，在图 拉真征 服了多 瑙河北 部之后 
拉丁化 ，被 视为 罗马尼 亚人的 原型。 色雷斯 人变成 了保加 利亚人 。如 
果 发现有 些古代 的祖先 还活着 ，国家 就设立 政策同 他们建 立联系 。举 
例来说 ，在 巴尔 干南部 ，罗马 尼亚王 国致力 于同瓦 拉几亚 人建立 联系。 
他 们是高 地上的 牧羊人 ，操一 种同罗 马尼亚 语相似 的拉丁 语言。 在第 
一次世 界大战 之前， 罗马尼 亚国家 资助瓦 拉几亚 儿童上 学并设 立奖学 
金 。在 20 世纪 20 年代 ，国 家资助 了一项 “殖民 ”项目 ，目 的是把 散落在 
阿尔 巴尼亚 、希 腊和马 其顿的 上千个 瓦拉几 亚家庭 带回多 布罗加 。从 
国 家的角 度来看 ，殖民 计划有 双重吸 引力： 它将 未被解 救的罗 马尼亚 
民 族的一 部分带 回了他 们认定 的袓国 ，而 且这也 对平衡 某些地 区非罗 
马尼亚 语人口 ，如 保加 利亚人 、土耳 其人和 鞑靼人 占主要 地位的 情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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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帮助。 

重新发 现海岸 的古代 民族的 努力有 些时候 会被导 向怪诞 的方向 ^ 
就在 第一次 世界大 战之前 ，据 说有一 群“奈 格罗” 人生活 在海港 巴统附 
近。 他们是 过去被 卖到奧 斯曼帝 国的黑 人奴隶 的后裔 ，或 者在 最狂野 
的 猜测中 ，是以 色列失 落的部 落的一 支或者 是卷发 的科尔 喀斯人 (根据 
希 罗多德 的描述 ，他 们是埃 及人的 后代） 的 后裔。 俄国的 民族学 家前去 
研究这 个奇怪 的族群 ，但是 他们通 常只是 发现几 个黑肤 色的人 ，远 远不 
是他 们所期 待的什 么“部 落”。 无论 如何， 在整个 20 世纪中 ，黑 海奈格 
罗人的 故事周 期性地 出现。 在 两次大 战期间 ，苏 联宣传 家把他 们当做 
“民族 的友谊 ”和苏 联国家 中文化 共存的 例证。 而 某些美 国黑人 活动家 
认 为这个 “部落 ”是共 产主义 能够带 来的种 族和谐 的证明 42 。 

当然 ，对于 黑海和 这里失 落的民 族的热 衷的确 也带来 了一些 摩擦。 
因为一 个族群 所宣称 拥有的 遗产可 能也是 另一个 民族想 要的。 罗马尼 
亚 和保加 利亚的 历史学 家在多 布罗加 的古代 原住民 问题上 就有分 
歧 —— 有 些人认 为是原 始罗马 尼亚人 ，有些 人认为 是原始 保加利 亚人。 
俄罗斯 和罗马 尼亚在 多瑙河 北部的 摩尔多 瓦和瓦 拉几亚 大公国 的中世 
纪历 史上也 有争论 —— 是 斯拉夫 文化还 是拉丁 文化的 代表。 保 加利亚 
和鞑靼 人都宣 称是古 代发源 于伏尔 加河的 保加尔 汗国的 后代。 乌克兰 
人和俄 罗斯人 都把罗 斯人看 作是他 们国家 的先驱 ，同时 也是黑 海北部 
最早的 斯拉夫 国家。 

对于许 多海岸 国家的 历史学 家来说 ，展 示民 族与这 片水域 的联系 
在保证 国家的 独立和 阻止俄 国的帝 国野心 上都十 分关键 6 伟大 的罗马 
尼亚历 史学家 尼古拉 •约 尔加在 1938 年宣 称黑海 “活在 我们的 诗和意 
识中 …… （它 同） 我 们的整 个历史 ，思 考方式 和情感 联系在 一起。 ”43 他 
同时 代的人 ，乌克 兰历史 学家米 哈伊罗 •胡舍 夫斯基 ，对 于海洋 在本民 
族历史 中的地 位也持 相似的 看法。 “生活 环境的 历史情 况使乌 克兰天 
然地面 向西方 ，” 胡舍 夫斯基 在他关 于乌克 兰民族 的“黑 海导向 ”的著 
名文章 中写道 ，“地 理则把 她引向 南方， 朝向黑 海^这 片‘罗 斯人的 
海’ ，就像 12 世 纪基辅 公国编 年史中 称呼的 ，或者 用现代 术语， 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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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和 书籍上 充满了 关于这 方海域 和其海 岸的真 正所有 权的争 
论。 在两次 大战之 后的和 平会议 过程中 ，它们 以小册 子的形 式出版 ，在 
欧洲 的各大 强国中 发行， 以期就 各自的 正当性 说服外 交官。 这 些争论 
产生 了真实 的政治 后果。 历 史学家 的研究 被用来 使一个 特殊的 领土上 
的 定居点 正当化 ，宣 称对某 块领土 拥有历 史上的 权利的 著作形 成了在 
和 平时期 的民族 统一论 者的理 论基础 ，常 常引发 另一场 战争。 在 19 世 
纪 晚期和 20 世纪 ，几乎 是每个 海岸地 区^多 布罗加 、比萨 拉比亚 、克 
里米亚 、阿布 哈兹、 本都海 岸和其 他有争 端的外 国飞地 —— 都不 时地部 
分 地出现 在国家 编织的 、最 有说服 力的论 证中。 这些论 证证明 了他们 
各自 民 族对于 某块土 地的历 史权利 ，从而 延伸到 了拥有 出海口 的 权力。 

但是就 像有为 本民族 的利益 私占海 洋的历 史学家 、人 种学 家和其 
他知 识分子 ，也 有人开 始意识 到了黑 海是个 自在的 整体。 新一 代的科 
学家开 始寻找 黑海一 部分发 生的事 情是如 何紧密 地与其 他部分 的命运 
联系 在一起 ，而非 在民族 和国家 之间分 割这片 海洋。 


了解 这片海 


现代 生态学 的出发 点是， 没有任 何有机 物是孤 立的。 生物 在一个 
复杂的 、互 相依赖 的系统 中互相 联系。 系 统中一 个部分 的改变 不可避 
免地影 响到其 他组成 部分继 续生活 和繁殖 的能力 。自 亚 里士多 德之后 
的 哲学家 和科学 家都意 识到了 这种 联系， 但 是系统 地研究 整个自 然环 
境 —— 也 就是说 ，将其 当做一 个系统 来研究 —— 还 是一门 年轻的 科学。 
“oecology” 这 个词最 早只能 追溯到 I9 世纪 70 年代 ，直 到几十 年之后 

它才 开始进 入大众 视野。 

把大 洋和海 看做生 态系统 尤其是 晚近的 发明。 大型 的水体 令人吃 
惊地 复杂， 要了解 它们需 要大量 不同学 科的专 业知识 ，从 流体力 学到微 
生 物学。 海洋学 作为涉 及海洋 环境的 许多科 学领域 的总称 ，需 要对于 
水 、陆 地和天 气的特 殊的物 理互动 和对所 有的这 些因素 是如何 影响生 
活在 整个生 物圈中 的动物 和植物 （从 海水 表层到 黑暗深 处的） 的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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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黑 海的海 洋学研 究作为 哲学源 远流长 ，但 是作为 科学则 起步很 
晚 45。 亚 里士多 德和莱 奥纳多 •达 芬奇都 有理论 来解释 黑海某 些明显 
的特点 ，例 如为什 么这方 如此多 河流注 入的水 体不会 满溢。 但 是直到 
17 世纪 晚期， 第一个 实验模 型才被 发明出 来解释 黑海最 重要的 特征之 
- 同 地中海 的海水 交换。 

1679 年， 一个年 轻的意 大利伯 爵路奇 •费 尔南德 •马 歇尔里 旅行至 
伊斯坦 布尔， 对博斯 普鲁斯 海峡双 层海流 的故事 非常感 兴趣。 顶层的 
海流 从黑海 流向地 中海， 而底层 的海流 则流向 相反的 方向。 马 歇尔里 
通过 在海峡 处放下 一根绳 子确认 了两层 海流的 存在。 他 在绳子 上系上 
了许多 片白色 软木。 和 他预料 的一样 ，靠 近表层 的软木 向地中 海方向 
漂浮 而系在 更深处 的软木 弯向了 相反的 方向。 这并 不是新 发现： 任何 
在海 峡处撒 网的渔 民都知 道这个 现象。 新奇的 是马歇 尔里的 解释。 

过去对 于这些 海流的 成因的 猜测基 于海峡 本身或 是天气 ，可 能是 
海底的 形态部 分造成 了这个 现象， 或者是 从北面 来的风 把黑海 的水往 
地 中海那 里吹。 马歇 尔里认 为两股 海流同 设想的 陡峭海 床或是 盛行的 
风的 猜测没 有关系 ，是 水的性 质造成 了这种 现象。 

他 发现海 峡上层 和下层 的水表 现出了 不同的 属性。 即使是 亚里士 
多德 也知道 地中海 （同 时也 是下层 海流） 比 黑海的 水含盐 量高； 有如此 
多的淡 水通过 河流系 统注入 黑海， 它的海 水含盐 量要远 远低于 大洋。 
马歇尔 里认为 ，不同 的含盐 量也就 代表了 其密度 的显著 不同。 他检测 
了下 层和上 层海水 样本的 重力来 证明他 的观点 。 他 评论说 ，双 层海流 
的成 因是不 同的密 度造成 了压力 的变化 ，于 是 造成了 相反 方向的 运动。 
这 是流体 力学中 的基本 假设。 马歇 尔里把 他的观 察总结 在一封 给瑞典 
女王 的著名 信件中 ，这成 了第一 份对于 黑海物 理特征 的真正 科学的 

研究 46 。 

马 歇尔里 是启蒙 时代自 然学家 的典型 代表： 一个把 参与科 学研究 
与 自 己的其 他爱好 (在 这个情 况下是 到东方 旅行) 融 合的欧 洲贵族 。在 
18 世纪和 19 世 纪早期 ，其他 人也效 法他。 但是 他们的 工作通 常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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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海 岸线。 一 个在俄 国工作 的德国 地质学 家彼得 •西蒙 •帕 拉斯 ，在 18 
世纪 90 年代开 展了关 于北部 海岸古 地理学 的重要 研究。 之后 另一个 
普鲁 士人冯 •豪 克斯豪 森男爵 ，于 19 世纪 早期进 行了草 原和高 加索地 
区的 地质学 和植物 学研究 47 。 但是 要到一 段时间 之后， 马歇尔 里真正 
的继承 者才会 出现。 

研究更 广阔的 大海而 非海峡 的海洋 学发展 取决于 两点： 奥 斯曼帝 


国和俄 国相安 无事， 和能够 进行长 期科研 的国家 资助的 专业机 构的发 


展。 在 19 世纪 20 年 代之后 ，这两 个条件 都能够 满足。 俄国海 军在塞 
瓦斯托 波尔的 永久基 地和在 赫尔松 的南部 海军部 的建立 ，还有 之后尼 
克 莱夫提 供的海 洋科学 发展制 度上的 支持。 当 然其中 也有战 略的原 
因： 俄 国和外 国船长 需要对 海流和 锚地的 进一步 了解。 之前在 这个方 
向上 有有限 的研究 —— 在安 东尼的 回忆录 中巴比 所绘制 的地图 就是基 
于俄国 海军部 的报告 —— 但是在 黑海向 欧洲船 只开放 的半个 多世纪 
中 ，还没 有关于 海岸线 的重要 部分的 可靠地 图出现 ，更不 用说海 水和其 
特 征的研 究了。 

情 况很快 就起了 变化。 1832 年 ，第一 份初步 的黑海 水文地 图册在 
圣 彼得堡 出现。 这份 地图由 道路与 交通总 指挥部 出版， 它是俄 国内务 
部的一 个下属 部门。 其 中包括 了将近 ⑻ 幅图 ，详 细绘制 了从多 瑙河到 
高加 索地区 的海岸 地区的 地图。 这 份地图 册不仅 表现了 海岸线 和港口 
的物 理特征 ，而且 根据海 军部最 新的数 据标明 了水的 深度。 十年 之后， 
一份 更为详 尽的地 图册由 制图家 伊戈尔 •曼 加洛 尼绘制 ，由位 于尼克 
莱 夫新成 立的黑 海水文 办公室 发行。 曼加 洛尼的 作品应 该被视 为对黑 
海制图 学最重 要的贡 献之一 48 。 他把 自己在 1841 年 出版的 《黑 海地图 
册》 献给沙 皇尼古 拉一世 ，沙 皇得到 了一幅 绘制在 绿色皮 革上镶 金刻字 
的特 别版。 这些 复杂的 地图上 的海岸 线基于 十多年 的研究 绘制。 对于 

每个主 要港口 （包 括奥斯 曼海岸 上的） 详尽 的描绘 - 甚 至标明 了具体 

建筑 的位置 —— 也是 这份地 图册的 特点。 对于所 有的俄 国控制 的海岸 
线 和整个 西北部 大陆架 ，地图 册都标 明了其 水深。 有些 深度是 之前从 
没被 记录下 来的。 该 地图册 也十分 优美地 绘制了 地形， 让读者 对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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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航行船 上看海 岸线会 是什么 样子有 基本的 了解。 这也 是所有 19 世 
纪 海岸制 图学的 杰出的 特点。 

曼 加洛尼 的地图 册也标 志着把 海洋的 物理特 征作为 一个整 体来进 
行制图 的尝试 ，而 非仅绘 制被一 个又一 个势力 控制的 部分。 当然 ，它也 
有 瑕疵。 俄国人 对奧斯 曼港口 的城市 地标没 有多少 情报。 这就 是为什 
么有些 城市的 俯瞰图 ，如锡 诺普和 特拉布 宗在防 御工事 、炮 台和 其他敏 
感建筑 的位置 上留了 空白。 但是在 当时， 曼加洛 尼的地 图册是 了不起 
的 成就。 某人 在距离 海洋遥 远的地 方坐着 就可以 通过地 图册经 历现在 
20 世纪 晚期才 能提供 的两种 体验： 接近 于卫星 图像的 港口设 施的俯 
瞰图和 通过检 视海岸 景象所 进行沿 着海岸 线的“ 虚拟航 行”。 

在 19 世纪 剩下的 时间中 ，俄 国制 图家遵 循了曼 加洛尼 的传统 。他 
们对 海的深 处进行 更进一 步的探 索以测 定深度 ，记录 海流。 更 多的对 
于奥 斯曼帝 国港口 和锚地 的情报 被搜集 起来。 但 是随着 时间的 过去， 
黑海 周边的 科学家 对于海 洋物理 特征之 外的课 题发展 出了更 大的兴 
趣。 他 们开始 分析海 洋生物 和不同 部分之 间生物 —— 西北方 的大陆 
架， 浅浅的 亚速海 ，南 部海岸 的较深 的部分 —— 是 如何组 成一个 生态网 
络的。 专 业科学 团体的 发展能 够资助 （可 以对军 方施压 使之提 供船只 
和其他 支援） 那些 对于海 洋地质 、化学 和生物 的严肃 研究。 现在 这些研 
究 有政治 上的重 要性： 政 府希望 能够精 确地了 解 在海中 有哪些 资源， 
它们 应该如 何更好 地加以 开发。 

1890 年 ，俄国 的地理 学先驱 尼克莱 •安德 鲁索夫 进行了 第一项 
对于黑 海深度 的系统 研究。 使用 从俄国 海军租 借来的 一艘蒸 汽船， 
安德 鲁索夫 在仅仅 18 天中 就航行 超过了  3000 多 公里。 在旅 途中他 
测深 ，在不 同的深 度记录 温度和 含盐度 ，测 绘海流 ，从 海底提 取沉积 
物。 安德鲁 索夫的 主要发 现是黑 海的缺 氧层。 他对这 个现象 做了正 
确的 猜测： 有机物 的腐化 更加强 了黑海 缺氧的 情况。 就像曼 加洛尼 
的地图 册是精 确表现 黑海物 理特征 方面的 重大飞 跃一样 ，安 德鲁索 
夫的 工作对 于理解 海洋化 学和它 同自然 生物进 程之间 的关系 有重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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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 尼亚动 物学家 格里格 •安 蒂帕与 安德鲁 索夫是 同时代 的人。 
和他 这一代 的许多 人一样 ，他 在国外 —— 德国和 意大利 —— 接 受了专 
业 教育。 19 世纪 90 年代 他回到 罗马尼 亚开始 为国家 效力。 他 被赋予 
了研究 罗马尼 亚渔业 的任务 —— 如 何使用 最新的 科技增 加产量 —— 并 
创办 了一家 动物学 博物馆 ，重 点展示 《柏林 条约》 重新划 定的国 家新边 
界 内丰富 的自然 资源。 罗马 尼亚过 去对其 海岸和 黑海知 之甚少 ，因此 
需 要进行 详细而 综合的 研究。 （第 一幅罗 马尼亚 黑海海 岸线地 图直到 
20 世纪 最初十 年中才 出版; 而罗 马尼亚 海军在 20 世纪 50 年代 依然在 
使 用它。 ）49 在他 的职业 生涯中 ，安 蒂帕成 为了罗 马尼亚 在黑海 研究方 
面 的首席 专家和 该国在 渔业和 水资源 方面的 权威。 有人 还认为 他也是 
他袓 国的现 代生物 学研究 之父。 由 他指导 建立的 布加勒 斯特自 然历史 
博 物馆之 后为了 纪念他 而以他 的名字 命名。 

曼加 洛尼、 安德鲁 索夫和 安蒂帕 是黑海 周边新 一代科 学家的 代表。 
他 们都非 常年轻 ，在其 最重要 的早期 作品完 成时均 不超过 30 岁 ，都是 

在各自 研 究领域 - 制图学 、海洋 地质学 、生 物学 - 的 第一代 地方科 

学家中 的一员 ，都在 中欧和 西欧接 受训练 ，都 在国 家首都 和省级 城市设 
立的 新大学 中任教 ，都 是不断 增长的 国际科 学家和 学者组 织的一 部分。 
通过这 个组织 ，科 学家 们以论 文和国 际会议 的形式 分享他 们的发 
现 —— 有 些时候 还以其 他的方 式结成 联系： 安德 鲁索夫 同考古 学家海 
因里希 •谢里 曼一特 洛伊的 发现者 的女儿 结婚。 

他 们和其 他研究 者一道 将对黑 海的科 学研究 推到了 一个前 所未有 
的新 高度， 开创了 新的科 学领域 ，首次 将黑海 作为一 个整体 ，一 个需要 
通过地 理学、 地质学 、化 学和生 物学的 分析才 能了解 的复杂 系统。 但是 
他们 研究的 目标不 仅仅是 科学的 进步。 在他 的职业 生涯中 ，安 蒂帕很 
清 楚他的 工作在 科学之 外的重 要性。 了解 黑海本 身非常 重要， 但是安 
蒂帕始 终将积 累科学 知识与 利用黑 海的富 饶资源 、实现 海洋周 边国家 
的历史 发展这 一目标 联系在 一起。 在 他的权 威著作 《黑 海》 （1941) 中， 
他 对自己 的整个 科研生 涯做了 总结。 安蒂 帕强调 了科学 和更加 高远的 

国 家目标 之间的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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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应该 意识我 们现在 …… 拥有 了足够 的地理 基础来 进行重 
要的航 海活动 …… 而处 在多瑙 河河口 的位置 和我们 的领土 强迫我 

们 进行这 种活动 . 所以 现在为 国家的 发展和 组织打 基础时 ，我 

们 最迫切 的重要 任务是 确认并 有力地 保护那 些在海 岸至关 重要的 
国 家利益 …… 这片 海岸为 我们打 开了一 条宽广 的道路 …… 发展本 
国物产 和人民 的各种 制成品 的进出 口贸易 5°。 


安蒂 帕提出 ，主要 的任务 是防止 邻国过 度利用 海洋的 财富。 他写 
道 ，黑海 永远不 应该成 为“一 个俄罗 斯的内 湖”， 其他在 黑海周 边的国 
家 —— 罗 马尼亚 、保加 利亚、 土耳其 —— 应该联 合起来 ，防 止北 面的苏 
联 帝国主 义者的 入侵。 

即使是 海洋科 学也不 能逃过 民族思 想的吸 引力。 黑 海曾经 被尊为 
刚刚从 奥斯曼 枷锁中 解放的 国家的 财产， 现在则 成为了 必须从 持扩张 
主义意 识形态 的贪婪 的苏联 人手中 保护的 珍宝。 安蒂帕 不是唯 一一 ^个 
从这个 角度看 待问题 的人。 也有些 政治领 袖意识 到应该 建立一 个堡垒 
来对 抗现在 控制了 这个大 部分黑 海海岸 、从 多瑙河 到南高 加索的 国家。 

普罗米 修斯们 

第一次 世界大 战之后 ，黑 海周边 的四个 国家， 在不同 意义上 都是年 
轻的 国家。 所有 的国家 都建筑 在旧国 家和帝 国的废 墟之上 ，但 是每个 
不是拥 有新的 边界， 就是像 苏联和 土耳其 共和国 一样有 全新的 社会秩 
序基础 ，所 有的这 些国家 都面临 着如何 整合新 的领土 ，在 战争的 破坏上 
重 建家园 和从各 种威胁 中保护 主权和 独立的 问题。 

对 于这些 国家中 的三个 ，其战 略中心 是如何 面对第 四个国 家的存 
在。 罗马 尼亚、 保加利 亚和土 耳其都 把民族 主义作 为国家 的理念 。这 
个 理念强 大但是 却自我 限制。 每 个国家 都至少 同一个 邻国有 领土争 
端， 但是这 些争端 一直只 局限于 关于修 正边界 的争吵 ，没 有上升 为武力 
争端。 相对地 ，苏联 尊奉一 种自我 宣称是 普世的 —— 解放帝 国主义 、资 
本 主义和 民族主 义的“ 三座大 山”重 压下受 苦受难 的大众 - 意 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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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圭臬。 于是 黑海地 区的国 际关系 不可避 免地牵 涉到如 何建立 一个联 
盟来防 止布尔 什维克 的威胁 ，同时 巩固由 和平条 约中诞 生的新 国家的 
边界和 独立性 0 

就 像欧洲 其他部 分一样 ，第一 次世界 大战带 来了地 缘政治 的彻底 
改变。 由大 战后和 平条约 产生的 罗马尼 亚把前 匈牙利 的特兰 西瓦尼 
亚 、俄国 的比萨 拉比亚 、奥地 利的布 科维纳 和保加 利亚多 布罗加 地区的 
一 部分划 入了自 己的边 界内。 这些 变化使 该国的 领土和 人口翻 番了。 
保加利 亚尽管 有部分 海岸地 区划归 了罗马 尼亚， 其独立 地位却 得到了 
承认 ，而之 前只在 1908 年 由奥斯 曼帝国 承认过 其独立 地位。 在 俄国发 
生 布尔什 维克革 命和继 而发生 内战时 ，克 里米亚 鞑靼人 、格 鲁吉亚 、亚 
美尼亚 和阿塞 拜疆纷 纷宣布 建国。 在乌克 兰的领 土上， 几个不 同的国 
家虽 然建国 ，但 是却没 有得到 巩固。 奥斯曼 帝国转 型为土 耳其共 和国， 


为 自己 的独立 同希腊 军队及 其盟军 作战。 

到 20 世纪 20 年 代中期 ，这 种复杂 的情况 开始走 向明晰 ，常 常伴随 
着 悲剧的 结果。 乌克 兰和克 里米亚 在白俄 士兵绝 望的战 斗之后 为苏联 
所 吞并。 当地 普通的 市民登 上英美 等外国 船只逃 往新罗 西斯克 、敖德 
萨 和其他 港口。 格鲁 吉亚、 亚美尼 亚和阿 塞拜疆 被布尔 什维克 军队征 
服 ，他们 的政府 流亡国 外而他 们短暂 独立的 国家从 历史上 被抹去 。苏 
联特工 在各国 首都和 边境地 带都非 常活跃 ，他们 尝试以 解放少 数民族 
的名义 煽动革 命或分 离边缘 地区。 

在这种 环境下 ，数 个反布 尔什维 克国家 的政治 领袖联 合起来 ，发起 
了现 代首次 把黑海 看作一 个独立 的政治 单位的 尝试。 他 们的目 标是建 
立一 个所有 近东小 国的联 合体。 这个联 合体能 够保证 小国的 边界稳 
定， 真正地 独立， 和有 足够的 能力对 抗任何 完全控 制黑海 及其周 边地区 

的 尝试。 

普 罗米修 斯计划 - Prometheans ，或 者叫做 promethee ，以 作为 

其喉舌 的杂志 而命名 —— 现在已 基本被 历史学 家遗忘 。 但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 它是建 立黑海 周边国 家联盟 的一个 精心设 
计的 计划。 普罗米 修斯计 划由一 群居住 在巴黎 的俄国 流亡者 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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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致 力于被 苏联俘 虏的人 的解放 ，而 且联合 他们对 抗苏联 这个地 
区 霸主。 在两次 世界大 战之间 的时期 ，这 种团 体不在 少数： 不满于 
大战后 的和平 条约的 政治家 ，浪漫 主义的 民族主 义者， 以及其 他希望 
能够复 活已经 被消灭 的帝国 ，或 仅颠覆 《凡 尔赛 条约》 之后建 立在其 
废墟上 的国家 的人。 但是 普罗米 修斯计 划的独 特性在 于发起 它的国 
家 和人民 ，和 他们把 黑海视 为一个 更广阔 的东南 欧的国 际关系 中的重 
要组成 部分的 观念。 

许多 人之后 都会接 受普罗 米修斯 的理念 ，尤 其是在 这个计 划中看 
到大战 间波兰 领导人 约泽夫 •毕 苏斯基 的反苏 外交政 策的波 兰爱国 
者。 波 兰政府 明显起 了重要 的作用 ，资助 宣传活 动并且 招募非 俄裔的 
流亡者 充实波 兰的军 队和情 报系统 51。 波 兰人的 期望是 在苏联 周边的 
小国的 联盟能 够阻止 俄国人 的扩张 野心， 并且最 终加强 波兰对 于东方 
邻居的 防御。 但是 “普罗 米修斯 ”是个 折衷派 团体。 他们 囊括了 从乌克 
兰 、高加 索和其 他地方 出身， 现在在 西欧和 土耳其 流亡的 反布尔 什维克 
圈子中 最著名 的人物 ，和他 们在巴 尔干及 其他地 方的支 持者。 其中有 
穆 罕默德 •埃敏 •勒 苏扎德 和内奧 •诺尔 达尼亚 ，短 暂独 立的阿 塞拜疆 
和 格鲁吉 亚的前 总理; 卡夫尔 •赛义 达默特 ，克里 米亚共 和国流 亡政府 
的外交 部长； 阿亚兹 •伊 沙基， 伏尔加 地区的 鞑靼人 的领导 人之一 ，这 
一 群体在 俄国崩 溃之后 也宣布 独立; 还有 许多 最知名 的欧洲 政治家 、教 
授和 东欧事 务的评 论家。 他 们都聚 集在确 保东欧 小国的 解放和 他们对 
于苏 联和德 国重修 条约主 义者的 防御目 的下 52 。 

《普 罗米 修斯》 (Pr ⑽ 的第 一期于 I926 年 11 月 在巴黎 面世。 
由格鲁 吉亚侨 民格奧 尔基斯 .格 瓦扎 瓦编定 ，其副 题为“ 高加索 和乌克 
兰 地区人 民的防 御的喉 舌”。 格瓦扎 瓦在第 一版中 写道， “我们 为了和 
平和 正义的 目的而 行动” ，并 且要加 强高加 索和乌 克兰作 为抵御 布尔什 
维克 征服近 东剩余 部分的 “前锋 堡垒” （⑽⑽ M ㈣） 的作用 53 。 到 加 世 
纪 30 年代末 ，《普 罗米 修斯》 已经将 其范围 扩大到 了所有 被苏联 征服的 
民众 ，而非 仅仅是 高加索 和乌克 兰地区 54 。 通 过他们 的刊物 ，普 罗米修 
斯们游 说外国 政府并 且试图 掲露苏 联吞并 乌克兰 和高加 索国家 的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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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性。 编辑 们资助 讲座和 讨论会 ，发 起向国 家领袖 的上书 运动， 组织围 
绕 着“被 俘虏的 人民” 的文化 的艺术 节和其 他能够 凸显他 们的动 机的公 
共 活动。 这些人 实际上 有些超 越当时 的时代 ，构 成了由 前政治 家和外 
交官 组成的 智囊团 ，积 极活动 ，耐心 等待着 有朝一 日能重 返现在 已不存 
在 于地图 上的国 家的办 公室。 

黑海是 普罗米 修斯们 关注的 中心。 从最早 的那份 《普 罗米 修斯》 开 
始 ，有影 响的作 家就论 证说， 如果欧 洲不同 样致力 于保证 其周边 国家的 
自由 ，在 黑海上 进行自 由贸易 —— 18 世纪 70 年 代以来 欧洲政 策的支 
柱 —— 就是不 可能的 55 。 这 个目标 ，他们 争辩道 ，只 有当 苏联解 体之后 
兴 起像俄 罗斯帝 国崩溃 后出现 的那样 一系列 小型共 和国才 能达成 。到 
20 世纪 30 年代 ，有 些普罗 米修斯 甚至开 始号召 建立一 个黑海 国家的 
政 治和经 济联盟 ，包括 土耳其 、罗 马尼 亚和保 加利亚 ，同 时还有 未来独 
立的 乌克兰 和格鲁 吉亚。 对于该 刊的一 位乌克 兰撰稿 者来说 ，这 样的 
联盟的 战略价 值非常 清楚： “它左 邻波兰 ，通 过友 好的顿 河的哥 萨克人 
的领土 、库 班河和 乌拉尔 山脉。 而它 的右边 向被压 迫的亚 洲人民 ，突厥 
斯坦和 其他地 域伸出 援手。 这个国 家的联 盟会一 劳永逸 地阻止 俄国所 
有的帝 国主义 倾向， 无论是 红色类 型的还 是白色 类型的 …… ”56 黑海问 
题 ，对 于普罗 米修斯 们来说 ，是 整个“ 东方问 题”的 关键。 

当然 ，最 终普罗 米修斯 计划在 20 世纪的 大部分 时间中 失败了 。高 
加索共 和国依 然在苏 联的牟 牟掌控 之中。 罗马尼 亚的边 界在第 二次世 
界大战 中被苏 联使用 武力改 得更符 合它的 利益。 战后， 土耳其 成为了 
北约 的一员 ，失 去了同 现在是 共产主 义国家 的巴尔 千半岛 诸国的 联系。 
但是“ 普罗米 修斯” 的理念 依然活 在伦敦 、巴 黎和 其他地 方的白 俄社区 
中。 1949 年 前住在 西欧的 前普罗 米修斯 活动家 在慕尼 黑组织 了一场 
会议 ，希望 能够使 这场运 动再度 兴起。 在会 议上， 会员们 决定重 新开始 
活动， 并把总 部搬到 了领导 全球对 抗苏联 的美国 。 领导 权被给 予了罗 
曼 •斯 莫尔- 斯托奇 ，一名 居住在 威斯康 辛州密 尔沃基 的历史 学教授 57 。 
1951 年 ，埃 德蒙德 •卡 拉斯科 维兹， 一位老 资格的 波兰普 罗米修 斯运动 
支持者 ，给 过去 的领导 人发了 公开信 ，敦促 他们重 新建立 组织， 再次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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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从 共产主 义者手 中解放 黑海和 其海岸 地区的 旗帜。 但是就 像他将 
近二十 年后抱 怨的那 样，“ 生活和 新的环 境”共 同消磨 了原有 的动机 58。 
在 此之后 ，统 一的黑 海社区 的理念 成为了 白俄冷 战斗士 的堂吉 诃德式 
的计划 ，但是 在冷战 之后这 个计划 会得到 新生。 

发展 和衰落 


让卡 拉斯科 维兹和 他的同 伴们沮 丧的新 情况是 ，因 第二次 世界大 
战而 发生改 变的黑 海周边 的战略 关系。 1941 年 6 月 ，罗 马尼亚 加入了 
纳粹 德国对 于苏联 的进攻 。 在 前一年 的夏天 ，斯 大林下 令占领 罗马尼 
亚的东 部省份 比萨拉 比亚。 这个事 件给了 罗马尼 亚政府 和人民 欢迎纳 
粹入侵 苏联的 理由。 这个事 件也加 速了罗 马尼亚 本土的 法西斯 政府的 
产生。 保加 利亚同 德国的 关系长 久以来 都十分 亲密。 这 个国家 在第一 
次 世界大 战中和 同盟国 站在同 一阵线 ，结果 分享了 失败; 收回失 去的土 
地 ，可能 还有建 立一个 数十年 之前在 《圣斯 特法诺 条约》 中承诺 过的大 
保 加利亚 ，保 加利亚 难以拒 绝这些 诱惑。 在战 争的早 期阶段 ，保 加利亚 
甚至 得以重 新收回 在邻国 兼现在 的盟友 罗马尼 亚手中 的南多 布鲁罗 
加。 土耳其 则几乎 在整场 战争中 一直保 持中立 ，直 到最 后的时 刻才加 


入盟军 ，这 也就保 证了它 作为战 胜国的 地位。 

就像 第一次 世界大 战一样 ，在 黑海的 海军行 动只是 更为重 要的在 
东线 的陆军 行动的 辅助。 德国 、罗 马尼亚 和其他 轴心国 军队迅 速向前 
推进 ，但 是这个 势头在 斯大林 格勒被 逆转。 在战争 早期， 苏联失 去了各 
个 主要的 港口。 敖德萨 、新罗 西斯克 、尼克 莱夫和 塞瓦斯 托波尔 一个接 
一个地 陷落。 塞瓦斯 托波尔 在一个 世纪之 前在延 续了将 近一整 年的围 
攻之后 被攻陷 ，这次 则被轰 炸和炮 击夷为 平地。 但是苏 联海军 以次等 
的 港口如 波季和 巴统作 为基地 ，不 断在公 海上进 行骚扰 行动。 德国船 
只在战 争的大 部分时 间都待 在罗马 尼亚和 保加利 亚港口 ，害怕 被巡逻 
的苏 联驱逐 舰和英 国舰船 逮住。 苏 联海军 航空兵 也对康 斯坦察 、新罗 
西斯克 、加 拉茨和 其他德 国及其 盟友控 制的城 市进行 轰炸。 在 斯大林 
格勒战 役之后 ，各 港口也 很快为 重新振 作的苏 联军队 夺回。 1943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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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德 国和 罗马尼 亚联军 被赶出 新罗西 斯克； 尼克 莱夫 在次年 3 月 ，敖 
德萨 在次年 4 月收复 。 这样 ，苏联 舰队重 新在黑 海建立 霸权并 夺回西 
岸 和东岸 一个接 一个的 港口只 是时间 问题。 

在 战争中 ，轴 心国 和苏联 都大力 推行种 族清洗 和种族 屠杀的 政策。 
当 德国和 罗马尼 亚军队 占领西 北海岸 包括敖 德萨时 ，成 千上万 的犹太 
人 被从罗 马尼亚 、被 占领的 乌克兰 和敖德 萨赶往 第聂伯 河东部 的地区 
臭名 昭著的 外涅斯 特里亚 屠杀场 杀害。 有 些犹太 人设法 登上了 从黑海 
港口 前往巴 勒斯坦 地区的 船只。 即 使这样 ，英国 托管政 府实施 的严格 
的 移民政 策也常 常把他 们拒之 门外。 在海 面上， 满载着 难民的 船只不 
仅 要避开 轴心国 的战舰 ，还 要躲避 盟军的 战舰。 因为他 们有时 都把民 
船当做 交战国 的伪装 船只。 苏联海 军最终 甚至对 中立民 船开火 ，以 此来 
作 为切断 轴心国 军队补 给的手 段之一 ，其最 激烈的 举动是 击沉客 轮“斯 
特 鲁马” (vru/m) 号。 该 船满载 着将近 800 名 犹太人 ，航行 在从康 斯坦察 
去巴勒 斯坦的 航线上 ，结果 1942 年 冬天在 博斯普 鲁斯海 峡的入 口处被 
苏联潜 艇击沉 ，土耳 其渔民 只来得 及从冰 冷的海 水中救 起一个 幸存者 59 。 

其 他族群 也都受 到了南 部海岸 几十年 前经历 过的那 种驱逐 政策。 
在战争 结束后 ，克里 米亚鞑 靼人被 苏联政 府指控 为支持 纳粹侵 略军。 
(有些 鞑靼精 英毫无 疑问把 德国军 队当做 解放者 ，作 为实 现普罗 米修斯 
运动中 的克里 米亚共 和国的 第一步 —— 即 使纳粹 规划者 炮制了 一个计 
划 ，将克 里米亚 变为“ 哥提亚 ”行省 ，由 特里尔 南部的 德国人 进行殖 民。） 
1944 年 5 月， 189  000 名 左右的 鞑靼人 被装载 上密封 的车厢 ，驱 逐至中 
亚。 45% 左右 的被驱 逐者在 旅程中 或是在 抵达东 方的目 的地之 后很快 
死亡。 其 他在克 里米亚 和东岸 的族群 —— 15  000 名希 腊人， 13  000 名 

保加利 亚人， 10  000 名亚美 尼亚人 - 也被 苏联人 当做“ 敌对民 族”驱 

逐。 他们 的罪名 是集体 作为“ 通敌者 ”犯罪 6'  在 当年早 些时候 ，相似 
的灾 难已经 降临到 了其他 被惩罚 民族的 头上' ^ 在北 部高加 索超过 
50 万的车 臣和印 古什人 、突 厥语族 ，例 如巴尔 卡尔人 、卡 拉柴人 、库梅 
克人 和伏尔 加河河 畔的德 语族群 —— 这些 人也同 样在非 人道的 条件下 
被送往 中亚。 许多这 些族群 在斯大 林死后 被有关 部门允 许迁往 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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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些甚至 被允许 回到他 们袓先 的土地 ，然 而鞑靼 人大规 模地迁 回克里 
米 亚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 开始。 

战争 的混乱 让位于 一种不 宁静的 和平。 这种 和平在 许多意 义上复 
制了 两个世 纪以来 南北海 岸之间 的战略 竞赛。 在 欧洲各 大国均 认为十 
分 关键的 一方水 域周围 召开一 场决定 整个东 欧的战 后命运 的会议 ，这 
种 做法似 乎再合 适不过 。在 1945 年 2 月 召开的 雅尔塔 会议上 ，丘吉 
尔 、罗斯 福和斯 大林就 重新组 织这个 地区的 政治格 局作了 计划。 这个 
计划 把之后 很快将 分别成 为苏联 和西方 势力范 围的地 块分割 了开来 。 

其结果 是黑海 周边从 巴尔干 半岛到 高加索 的政治 、文 化和 经济被 
以前 所未有 的规模 整合了 起来。 罗 马尼亚 和保加 利亚成 为“人 民民主 
政体” ，并 很快同 苏联结 成了防 御性的 军事联 盟和共 同的经 济集团 ，贸 
易 、农业 和工业 都以国 家规定 的计划 进行， 而计划 反过来 同苏联 的生产 
目标 和需求 联系在 一起。 南部 海岸当 然在这 个体系 之外。 土耳 其在西 
方 的保护 伞下于 1951 年加入 了北约 。在 20 世纪 下半叶 的大部 分时间 
中， 冷战在 黑海制 造了一 段相对 的和平 时期。 资 本主义 西方的 先锋警 
觉地注 视着马 蹄形的 共产主 义的东 方海岸 —— 或是从 土耳其 的视角 
看， 共产主 义北方 。 苏联 反复地 尝试修 改原来 《蒙 特勒 公约》 的条款 ，希 
望黑海 只向其 海岸国 家的船 只开放 ，这 样黑 海就会 几乎成 为苏联 的湖。 
但是 在整个 冷战中 ，土耳 其和美 国坚持 黑海作 为公海 的地位 ，应 该对所 
有的商 业和海 军船只 开放。 美 国依照 《蒙 特勒 公约》 的条 款定期 向海峡 
派遣 战舰， 强调着 这一点 61。 

尽 管在黑 海周围 环绕着 两种不 同的社 会制度 —— 苏 联式的 共产主 
义和土 耳其共 和国的 国家至 上的民 族主义 —— 但 两者却 共享着 同一种 
要革命 性地改 变黑海 及其海 岸地区 的意识 形态。 在第二 次世界 大战之 
后的半 个世纪 见证了 海岸地 区以前 所未有 的速度 发展的 历史。 海洋的 
财富 ，尤其 是鱼类 ，不再 是海岸 社区的 私有物 ，也 不再是 遥远的 皇帝保 
护或是 征税的 对象。 它们 现在是 四个飞 速发展 的国家 的财产 —— 其中 
的 三个被 挑战经 济成功 的资本 主义模 型的欲 望驱动 ，第 四个则 害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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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毁灭了 它之前 那个帝 国的经 济衰退 ，所 有四国 都参与 了这场 赶上欧 
洲其他 部分、 进入现 代化的 竞赛。 它们很 快也要 经受这 场竞赛 所带来 
的不可 预料的 后果。 

黑海 周边剧 烈的环 境变化 已经不 是新鲜 事了。 北部 和西部 的草地 
在 18 世纪 晚期就 开始在 牛拉的 犁之下 消失。 北 部流域 原本覆 盖的森 
林在同 一时期 也被砍 伐殆净 ，就像 高加索 高地曾 经茂密 的森林 那样。 
巴尔 干丘陵 地带的 森林则 消失得 更快。 但是在 20 世纪后 半叶, 机械化 
农业、 工业化 、城市 化和新 的能源 科技一 起作用 ，加 快了 海岸地 区的变 
化。 拖拉机 、联 合收 割机和 其他农 业机器 的出现 使剩下 的草原 地区成 
为了 世界上 最肥沃 的耕地 之一。 黑土 地区的 谷物产 量早在 I9 世纪中 
叶就 已暴增 ，其原 因包括 更有效 率的耕 作技术 、改 良的小 麦品种 和铁路 
运输 的扩展 。 但是 20 世纪 60 年 代的农 业革命 ，包 括化肥 的引进 ，使乌 
克 兰和俄 罗斯南 部的土 地成为 了苏联 农业的 明珠。 

工业 也直接 拓展到 了水体 沿岸。 在 19 世纪末 ，石油 开采和 精炼工 
业已 经在这 个地区 出现。 但 是在罗 马尼亚 和苏联 ，这些 工业在 第二次 
世界大 战结束 后的发 展十分 迅猛。 管线把 巴库和 其他里 海油田 的石油 
带到了 新罗西 斯克; 油 轮又将 其通过 博斯普 鲁斯海 峡输送 到世界 各地。 
在 罗马尼 亚海岸 ，石油 精炼厂 如雨后 春笋般 冒出。 国家 的规划 者常常 
把 它们直 接放置 在未受 污染的 海岸旁 —— 于是这 些共产 主义工 业的明 
珠 从工人 们的休 闲疗养 地就可 以清楚 地看到 ，连 带还有 它们对 海岸造 


成的 污染。 

伴随着 工业化 的是物 理环境 的迅速 变迁。 第 聂伯河 的激流 几千年 
来 都是渔 民和商 人的天 然障碍 ，却在 1932 年消 失了。 第 聂伯河 下游的 
第聂伯 河水电 站被认 为是斯 大林时 代最伟 大的工 业成就 之一。 它将水 
平面 提高， 盖过了 激流。 尽 管第二 次世界 大战期 间德军 在撤退 时炸毁 
了水 电站， 大坝在 20 世纪 40 年代 晚期又 重建了  ； 新的设 施把河 流的水 
平面 提高了  40 米左右 ，再一 次盖过 了著名 的第聂 伯河大 瀑布。 在更东 
面， 苏联在 1952 年挖通 了一条 伏尔加 -顿河 运河， 完成了 奥斯曼 苏丹和 
彼 得大帝 都梦想 过但是 最后都 认为是 不可能 完成而 放弃的 壮举。 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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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 条河间 通行需 要陆上 运输作 为补充 ，现 在则可 以在水 上完成 。罗 
马 尼亚于 1984 年挖通 了另一 条运河 ，把 多瑙河 同黑海 海岸连 接在一 
起 —— 穿过了 三角洲 ，其中 淤泥堆 积而又 曲折的 水道一 直是航 运的大 
问题。 随着德 国缅因 _ 多瑙河 运河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 期竣工 ，一 艘船 
只 可以从 北海一 路航行 至里海 —— 这并不 新鲜， 因为中 世纪的 北欧商 
人已经 这么做 过了。 但是现 在大型 远洋船 只也能 在这条 路线上 航行。 
在整片 海岸， 新型的 高速公 路和铁 路连接 让货物 和人能 够像海 运一样 
很 轻松地 在陆路 运输。 而空 中旅行 把国际 枢纽同 一个又 一个的 省级城 


市和国 家首都 联系在 一起。 

当然 每个这 样的计 划都有 代价， 无论是 人力上 还是环 境上。 强迫 
劳工在 共产主 义国家 的许多 主要建 设计划 中都有 使用。 多瑙河 -黑海 
运河 在罗马 尼亚的 群众中 被称为 “死亡 运河” ，得 名于在 20 世纪 50 年 
代进行 的运河 建设第 一阶段 中进行 工程的 政治犯 的高死 亡率。 但是这 
个工 程也对 黑海的 健康有 巨大的 影响。 黑海 的自然 状态： 一层 较薄的 
有生物 的水层 在大量 的硫化 氢之上 ，天 然就 是不稳 定的。 讽 刺的是 ，当 
土耳其 和它的 共产主 义海岸 邻国完 全意识 到它们 作为海 岸国家 的发展 
优势时 ，黑 海已 经开始 死亡。 

黑 海出现 的环境 问题有 一部分 是工业 发展和 海岸周 围城市 中心发 
展的直 接结果 ，尤 其是 北部和 西部。 像新罗 西斯克 、敖 德萨 、康 斯坦察 
和瓦尔 纳这样 的港口 在第二 次世界 大战之 后继续 扩张， 成为了 拥有不 
规则 蔓延的 郊区、 港口和 X 业设施 的地区 中心。 工 业废水 ，包括 石油和 
其 处理设 施产生 的化学 污染物 被直接 排放入 海中。 在北 部河流 上建造 
的水电 站提高 了河口 的水温 ，使许 多敏感 的鱼类 灭绝。 在内地 ，使 用化 
学杀虫 剂和肥 料的机 械化农 业制造 了排入 水中的 有害排 放物。 然而在 
20 世纪许 多其他 水体也 有这些 问题。 但是 在黑海 ，还有 两种特 殊的进 
程， 每种都 对海洋 造成了 相当的 损害。 一 种是海 洋自己 的独特 性的结 

果， 另一种 则是一 个美国 闯 入者惹 的祸。 

对 于内陆 海来说 ，生物 依赖于 河流带 入的稳 定的有 机营养 成分。 
但是这 些东西 太多也 不好。 过 量的有 机物质 ，例 如农田 的冲积 物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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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城 市制造 的垃圾 ，在黑 海特别 危险。 有机物 自然腐 化的过 程需要 
氧气 ，结果 就进一 步减少 了海洋 上部本 就非常 薄的富 氧层。 更 重要的 
是 ，过量 的有机 物会引 起植物 数量的 大爆炸 ，尤其 是非常 消耗氧 气的浮 
游 生物。 这个 过程被 称为“ 富营养 化”。 这 些浮游 生物数 量的突 然暴涨 
会 对鱼类 造成致 命性的 损害。 低氧层 （生 物能够 生活的 海洋水 层中的 
低氧 部分） 的周 期性扩 大是这 类过程 所导致 的结果 。从 1973 年到 
1990 年 ，发生 低氧化 变化的 地区从 3  500 平方 公里扩 大到了  4 万多平 
方 公里。 在某 些水深 较浅的 地区， 如罗马 尼亚和 乌克兰 海岸所 处的西 
北海床 ，情 况尤 为严重 62 。 

在 20 世 纪最后 三四十 年大大 增加的 农业排 放物和 城市垃 圾只是 
问题 之一。 另外 还有从 加 世纪 so 年代早 期开始 出现的 ，对原 有生态 
系 统的入 侵者。 隐藏 在从地 中海出 发的船 只的船 底污水 中来到 黑海的 
是一 种大型 无脊椎 动物， 科学家 称其为 “梳状 水母” （Mnemiopsis 
Leidyi)。 这种生 物类似 于水母 ，原本 栖息于 大西洋 的温暖 地带。 但是 
它 们到达 黑海后 发现这 也是不 错的栖 息地。 浮游 生物快 速地增 长正符 
合 了水母 外形生 物的捕 食习惯 ，为它 提供了 大量的 养料。 结果 它们以 
惊人 的速度 繁殖。 现在 ，任 何在博 斯普鲁 斯海峡 边漫步 的人都 可以清 
楚 地用肉 眼看见 梳状水 母和其 同类。 在 那里成 千上万 的水母 沿着海 
岸 ，犹 如沸腾 般地上 下漂浮 ，有些 像篮球 一样大 。 在加 世纪 90 年代 
末 ，梳状 水母的 数量据 估计有 90 亿吨 ，比全 球每年 的渔获 还要多 63。 
水母 的食物 来源主 要是浮 游生物 、鱼苗 和其他 小鱼。 它 们数量 的增加 
直接导 致了几 种处于 食物链 更高层 的具重 要经济 价值的 鱼类的 减少。 

梳 状水母 的到来 恰巧契 合了另 一个对 于海洋 健康有 重要影 响的发 
展： 大规 模商业 捕鱼的 冲击。 第二 次世界 大战之 后工业 捕鱼的 兴起导 
致 了渔获 的大量 增加。 新技术 ，尤 其是能 够到达 海洋深 处甚至 是海底 
的捞网 的使用 ，使捕 捞量大 大增加 ，因而 产生了  20 世纪 中叶充 足的渔 
获。 但是 产量增 加的代 价是鱼 类数量 随着时 间的流 逝而渐 渐减少 。捕 
捞量从 1986 年到 2001 年之 间大约 下降了  1/3。 在 20 世纪 60 年代 ，商 
业捕 鱼包括 26 种左右 的鱼类 ，但 是到 ⑽ 年 代仅有 6 种 鱼类有 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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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允许 大规模 捕捞。 

根据 劳伦斯 •密 ，一位 英国海 洋学家 和世界 顶尖的 海洋生 态学专 
家 的说法 ，所 有这些 发展的 总和到 20 世纪末 已成为 一场“ 环境灾 
难 ”64。 有 些物种 ，尤 其是一 些高等 海洋生 物所必 需的浮 游生物 已经因 
大量的 水母而 灭绝。 几千年 以来商 业价值 一直很 高的某 些鱼类 已经数 
量极少 ，根 本不 值得花 巨大的 成本去 捕捉。 有 些古代 作家所 熟知的 ，在 
海岸进 行洄游 的鱼类 已经很 难找到 了 。 凤 尾鱼， 南部海 岸的主 要食物 
来源在 黑海的 某些部 分已经 消失。 

这些变 化在人 类身上 的结果 是可以 预知并 是毁灭 性的。 捕 鱼船队 
被 废弃。 鱼类处 理中心 关闭， 其工人 下岗。 一个 重要的 蛋白质 来源从 
该地 区人们 的餐桌 消失。 海岸地 区向内 地的城 市中心 的移民 开始增 
加。 饱受 海岸侵 蚀和海 滩污染 困扰的 旅游设 施被迫 关闭。 海岸 社群现 
在面 临着可 能是有 史以来 最严重 的环境 、经济 和社会 危机。 两 千多年 
以来 ，帝国 、国 家和民 族都在 政治上 和历史 上宣称 对黑海 的水域 拥有所 
有权 。 在 20 世纪末 ，黑 海是 否还值 得这样 争夺已 经是个 值得商 榷的问 
题了。 


注释： 

1  Mark  Twain,  The  Innocents  Abroad  ,  in  The  Complete  Travel  Books  of  Mark 
Tvoain  ,  Vol.  1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1966  -  7)  ,  p.  253. 

2  Adolphus  Slade ,  Records  of  Travels  in  Turkey  ,  Greece,  etc.  ,  and  of  a  Cruise 

in  the  Black  Sea  ,  -with  the  Capitan  Pash ， in  the  Years  1829  ,  1830 ， and  1831  , 
Vol.  2  (Philadelphia：  E.  L.  Carey  and  A.  Hart,  1833)  ,  p.  1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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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世纪大 多数最 重要的 战争都 是边境 战争。 宗教 
战争 、联 盟战争 、叛乱 战争、 领土扩 张战争 、王朝 继承战 
争 或是实 现野心 —— 个人 因素通 常是支 配性因 素的战 
争 —— 倾向于 被边境 战争所 替代。 这些边 境战争 ，举 
例来说 ，是 由国家 和王国 扩张所 引起的 战争。 随着适 
宜居住 的地域 越来越 少 ，到 一定的 时候， 一个国 家的利 
益和 野心同 另一个 国家的 利益和 野心之 间会爆 发尖锐 
而不可 调解的 冲突。 

—— 寇松 爵士， 1907 年 


分享在 基于人 权和基 本的自 由 ，经 济解放 带来的 
繁荣， 社会公 正和平 等安全 及稳定 …… 基础上 的作为 

欧洲 整合进 程一部 分的地 区合作 的共识 . 

—— 《黑海 经济合 作组织 章程》 ，雅 尔塔， 1998 年 


试试民 族性的 东西！ 试 试民族 性的东 西总有 好处! 

- 叫 卖數輕 糕饼的 女性， 

楚福特 凯 （ chufutkale) ，克里 米亚，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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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尔南多 •布 罗代尔 写道， 所有的 港口都 面对两 个方向 —— 向外， 
它们 面对着 大海及 从海面 上漂移 来的众 多影响 ，向内 ，则 是内地 和把它 
们固 定在某 地的地 域文化 。从 19 世纪中 叶之后 ，黑 海周 边的许 多国家 
系统 性地把 两个方 向都转 向内地 ，以 切除海 岸生活 多认同 的特征 ，并且 
宣称 ，海岸 地区是 年轻民 族的遗 产和更 年轻的 国家的 财产。 在 冷战期 
间 ，黑海 成为对 立的国 家和社 会系统 之间的 屏障。 每个 国家都 试图显 
得 与海对 面相似 的国家 不同， 即使 它们的 意识形 态都使 海岸地 区和大 
海本身 成为国 家主导 的发展 计划的 对象。 

相 似的进 程在共 产主义 终结和 苏联解 体之后 依旧在 进行。 1991 
年 ，海岸 地区崛 起了新 的国家 —— 独立的 乌克兰 、俄 罗斯和 格鲁吉 
亚 —— 但是 ，把 自己同 邻国区 分开来 的习惯 ，仍然 通过加 入北约 和欧盟 
的竞争 延续了 下来。 通 常一个 国家总 是把自 己描 绘得比 海岸的 其他国 
家 更能吸 引外国 投资者 ，政治 更稳定 ，甚 至是更 文明。 今天 ，世 界上没 
有什 么地方 的人比 黑海周 边的政 治精英 和普通 民众对 邻居的 了解更 
少。 但这是 一种心 甘情愿 的无知 ，因 将民族 看成是 亘古不 变的， 将国家 
看成是 必然形 成的， 而将地 区看作 是短暂 易变的 这样一 种历史 观而更 
为 增强。 但 就在并 不遥远 的过去 ，在 海对面 有个关 系密切 的渔民 、商人 
或 港口官 员朋友 ，甚至 有亲戚 ，这 都是 司空见 惯的。 这种 联系不 再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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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了 ，这 样的转 变恰恰 证明了 一种独 特的理 解历史 、政 治和社 会关系 
的方式 已大获 全胜。 现在 ，环 境恶化 、移民 、经济 发展和 其他领 域的政 
策都 需要超 越对民 族的排 外定义 和对国 家的霸 权主义 观念。 黑 海地区 
面对的 问题需 要两个 似乎是 互相矛 盾的条 件方能 解决： 一方面 是强大 
的国家 而另一 方面则 是愿意 放弃部 分主权 ，同 邻国 合作的 国家。 但是 
就像 20 世纪 90 年代 的历史 所证实 的那样 ，同时 建设并 破坏一 个国家 
不 是一项 简单的 事业。 

就在希 腊和土 耳其于 20 世纪 20 年 代进行 人口交 换之后 ，阿诺 德- 
汤因 比写道 ，“所 有的近 东人民 其共同 的基本 利益在 于和平 ，远 离大国 
的阴谋 和野心 ，和对 于某些 国际组 织的道 德和经 济支持 。”1 这也 是历代 
欧洲 外交官 开出的 药方： 黑海 和其对 外出口 —— 多 瑙河和 两大海 
峡 —— 地位的 国际化 ，以 防止任 何地区 大国垄 断它们 ，尤 其是用 民族解 


放的 借口。 

在某种 意义上 ，汤 因比 的战略 获得了 显著的 成功。 除了从 前共产 
主义时 代和共 产主义 时代继 承下来 的许多 领土争 端和互 相之间 的不信 
任之外 ，黑 海地 区国家 间的武 装冲突 现在是 不可想 象的。 只有 一个例 
子 —— 亚美尼 亚和阿 塞拜疆 在纳戈 尔诺- 卡拉巴 赫的领 土争端 ，在 
1994 年以停 火告终 ，领 土争 端导致 了两个 国家的 战争。 另一个 重要的 
潜在的 国际争 端是关 于前苏 联的黑 海舰队 ，独立 的乌克 兰和俄 罗斯联 
邦都 宣称拥 有这些 战舰和 人员。 但是在 1997 年， 这个问 题被友 善地解 
决了。 两 国政府 同意分 割海军 的资产 ，大 多数的 舰船归 属于俄 罗斯。 
乌 克兰进 一步同 意把港 口设施 租借给 俄罗斯 海军。 两国 现在在 舰队传 
统的 基地塞 瓦斯托 波尔分 享停泊 空间。 当然 ，对 于卡拉 巴赫暴 力事件 
的受害 者们， 对于刚 回到他 们在阿 塞拜疆 的家的 成千上 万名被 驱离的 
人民和 其他许 多被该 地区的 历次内 战影响 到的人 们来说 ，这些 事件没 
法为他 们提供 慰藉。 但是在 汤因比 的时代 以及之 前一个 世纪的 大部分 
时间里 ，黑海 还是世 界的火 药桶， 因此其 近来几 乎没有 发生过 国际冲 


突 ，这 一点就 很了不 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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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1 世纪初 ，不是 国家的 强大威 胁着这 个地区 的和平 与稳定 ，而 
是 国家的 虚弱。 在许 多区域 ，贫穷 是地方 固有的 ，与 长期 以来地 方经济 
的结 构性特 点有关 ，而不 是从共 产主义 计划经 济“转 型”的 结果。 在地 
方发挥 功能的 政府机 构有时 只是当 权者以 受贿或 是回扣 的方式 获取收 
入的 来源。 社会 服务的 不足使 日常生 活变成 了自助 事务。 而对 于旧有 
的社 会网络 的依赖 —— 家庭 、宗族 和族群 —— 反 过来削 减了个 人把自 
己看 作是现 代国家 的平等 公民的 自觉。 更 普遍的 ，缺乏 有效的 警察力 
量 意味着 ，走 私从武 器到药 品到人 口等所 有物品 的跨国 犯罪网 络可以 
不 受法律 制裁。 由过 去的统 治者留 下的， 和这之 后政府 采取的 糟糕的 
工业和 农业政 策所导 致的环 境的恶 化和潜 在的生 态灾难 危害着 未来的 
几 代人。 过境 移民和 寻求避 难的人 愈来愈 把土耳 其和后 共产主 义国家 
当作 进一步 移民进 入欧盟 （无 论通 过合法 还是不 合法的 方式） 的等候 
室。 从 巴尔干 和高加 索武装 冲突中 产生的 难民进 一步为 支持自 己的国 
民都 很困难 ，更 别说支 持邻国 的国家 添上了 重负。 20 世纪末 21 世纪 
初的人 口迁徙 运动： 经 济移民 、寻求 避难者 、过境 移民和 难民的 流动， 
将以 不亚于 19 世纪 ⑼ 年代到 加 世纪 20 年代的 人口强 迫迁徙 运动的 
程度深 刻影响 黑海地 区的人 口结构 ，这 么说并 不为过 。 

国 家太弱 的问题 更为明 显地体 现在该 地区的 分离运 动和国 内争斗 
中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 ，泛 东南 欧地区 发生了 一系列 小规模 的战争 
和动乱 ，但 到了  90 年代 中期， 大多数 纷争已 经平息 ，局 势相对 安定下 
来。 在巴尔 干半岛 和前苏 联地区 发生的 冲突中 ，一 系列 全面和 平协议 
或暂时 的停火 协议得 到签署 ，在 某些情 况下， 国际力 量介入 ，国 际联合 
维和力 量进入 ，以 期重 建地区 局势。 土 耳其在 19" 年逮 捕了库 尔德领 
导人阿 卜杜拉 .奧 贾兰 ，沉 重打击 了该国 东南部 的叛乱 活动。 然而 ，在 
以下的 四个例 子中， 全面战 争的结 束并不 意味着 冲突已 经得到 彻底的 
解决。 相反 ，在 之前发 生冲突 的区域 ，一些 不被国 际社会 承认但 的确在 
运转 的“准 国家” 仍在私 底下四 处活动 ，争 取获得 完整的 主权。 

对于南 奥赛梯 、阿布 哈兹、 纳戈尔 诺-卡 拉巴赫 和外德 涅斯特 ，外界 
知 之甚少 ，但 它们却 已经在 黑海地 区真实 存在了 十 多年。 与它 们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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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为 国际社 会承认 的政府 为格鲁 吉亚、 阿塞拜 疆和摩 尔多瓦 ，这 几国政 
府 仍一直 在呼吁 外界施 以援手 解决这 些地区 的争端 ，而 联合国 及其他 
国际上 的调停 人员也 一直在 当地从 事此类 工作。 这样或 那样的 谈判已 
经持 续了许 多年， 但一直 没有达 成最终 的解决 方案。 然而 ，就在 这种非 
战非和 的中间 状态里 ，欧亚 大陆上 这些未 获承认 的地区 已经逐 步建立 
了各种 体制， 这些体 制与它 们被认 为仍属 于其中 一部分 的那些 国家的 
体制一 样在运 转着。 它 们都拥 有基本 的管理 机构和 主权象 征物； 而且 
不论民 主与否 ，都 举行 了政治 职位的 选举; 都有独 立的货 币单位 、国界 
线 和教育 体系。 这几 个政治 实体甚 至还相 互展开 合作， 派遣代 表参加 
峰会和 部长级 会议。 大多数 的地图 上都只 画出黑 海地区 有六个 国家， 
但 如果“ 国家” 的基本 标准只 是有能 力有效 控制一 片确定 的领土 的话， 
那这 个地区 事实上 的国家 数量可 能更多 —— 不过 最终数 量就要 看统计 
者的立 场了。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 ，部分 是为了 解决国 力较弱 的问题 ，并 为了保 
证各国 的内部 争端不 会爆发 成为国 际战争 ，海岸 国家及 其邻国 发起了 
一个地 区合作 计划。 一个新 的论坛 ，黑海 经济合 作组织 (BSEC) 在土耳 
其 政府的 推动下 建立。 这个 论坛反 映了土 耳其在 冷战之 后日渐 增强的 
作 为地区 领袖的 地位。 但是 这在一 定程度 上加强 了这个 地区许 多新国 
家的 主权。 这 些国家 有的是 第一次 体会到 独立的 感觉。 

1992 年 6 月 ，所 有黑海 海岸国 家的首 脑和它 们的地 区邻国 在伊斯 
坦 布尔宣 布启动 一个广 泛的合 作项目 ，并将 逐步涉 及环境 、犯 罪和腐 

败 、投资 、税务 和教育 等政策 领域。 六年 之后， 十一个 成员国 - 俄罗 

斯 、乌 克兰、 土耳其 、格 鲁吉亚 、罗 马尼亚 、保 加利亚 、阿尔 巴尼亚 、亚美 
尼亚 、阿 塞拜疆 、摩 尔多瓦 和希腊 —— 签署了  BSEC 的新 章程， 将其升 
级为国 际组织 ，并且 成立了 一个位 于伊斯 坦布尔 城中俯 瞰博斯 普鲁斯 
海峡的 壮观庄 园中的 常设秘 书处。 除 此之外 ，还 建立了 一个黑 海地区 
议会 、一 个投资 银行、 一支多 国海军 、一所 夏季大 学和一 个政策 研究中 
心。 这是有 史以来 第一次 ，黑 海的 海岸不 是由征 服或是 非官方 的贸易 
网络， 而是由 政治领 袖们有 目的的 努力整 合在了 一起。 这种努 力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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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创造 一个以 黑海为 中心的 安全而 富有合 作性的 地区。 

这个 地区最 紧急的 事务非 常明显 ，就是 黑海本 身环境 的恶化 。这 
也是 BSEC 关注的 焦点。 早在 1992 年 4 月 ，六个 海岸国 家就签 署了防 
止环境 进一步 恶化的 《布 加勒 斯特公 约》。 一 年之后 ，在 敖德萨 的会议 


中， 它们同 意在每 个国家 的海岸 都设立 保护区 ，协 同采取 政策对 抗流入 
黑海的 河流系 统造成 的污染 ，并且 分享重 要的关 于生物 多样性 和污染 
的科学 信息。 1996 年 ，在 BSEC 的 统合和 联合国 及其他 国际组 织的帮 
助下 ，第 一个对 于黑海 污染成 因的多 国联合 分析完 成了。 现在， 每过五 
年， 所有海 岸国家 的科学 家都会 合作写 出一份 “黑海 状态” 报告。 在冷 
战时代 ，互 相之间 的猜疑 使这种 诊断努 力根本 不可能 实现。 

几 道希望 之光现 在已经 出现。 20 世纪 90 年 代之后 ，富营 养化的 
程度 一直在 降低， 大量消 耗氧气 ，养 活了众 多水母 的浮游 生物和 海藻的 
数量 也随之 降低。 工 业污染 也得到 了一些 控制， 过度捕 鱼也得 到了缓 
解。 不过 其中有 些进步 是无心 插柳的 结果。 过去 共产主 义国家 不佳的 
农 业状况 —— 包括 产量的 普遍下 降和化 肥使用 的减少 —— 对减 少富营 
养 的排放 物流入 黑海有 良好的 作用。 海岸 国家捕 鱼船队 的急剧 减少是 
20 世纪 60 年 代过度 捕鱼和 80 年 代之后 共产主 义国家 经济危 机的结 
果。 但是减 小工业 捕鱼的 规模使 鱼的贮 备能够 复原。 （因 为过 去共产 
主义国 家船只 的废弃 ，目前 90% 左右 年渔获 量由土 耳其一 国捕获 。如 
果 有人不 信的话 ，可 以去罗 马尼亚 海岸的 餐厅点 份鱼试 试。） 工 业污染 
在某 些地区 依然很 严重， 但是从 黑海这 个整体 来看， 问题 部分得 到了解 
决。 这仅 仅是从 保加利 亚到格 鲁吉亚 的大型 工业中 心关闭 的结果 。随 
着 海岸国 家经济 的复苏 ，这个 最严重 的环境 问题毫 无疑问 会回归 。如 
果没 有适当 的处理 ，短期 来说会 为沿海 居民带 来好处 的事情 一 回复 
圈过去 相对经 济稳定 的状态 - 会对 海洋造 成长期 的伤害 。 

在环保 之外的 领域， BSEC 还没 有达到 当初那 伟大的 设想。 现在 
黑 海地区 成为一 个政治 或经济 整体的 迹象几 乎完全 没有。 平均 来看， 
BSEC 成员 国互相 之间的 贸易额 仅占它 们总贸 易额的 12%。 比 起连接 
邻 近国家 的航线 ，连接 它们和 欧洲及 北美的 枢纽的 航空线 路要多 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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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 地区意 识的地 方仅有 几处， 海滩就 是一个 例子： 当 黑海国 家的人 

假日时 要出国 ，他 们的 首选是 邻国之 - 土耳其 2。 国 家首脑 在高峰 

会议 上会谈 ，部长 们经常 共同参 加会议 ，非 政府组 织有时 会设计 出就共 
同关心 的问题 的行动 计划。 但是创 造一个 从希腊 延伸到 阿塞拜 疆的， 
充满 活力和 合作性 的地区 还有很 长的路 要走。 

BSEC 遇 到困境 的原因 并不难 估计。 一个包 括了俄 罗斯、 土耳其 
和希腊 —— 三 个有不 同利益 和目标 的国家 —— 的 地区组 织肯定 会遇到 
问题。 每 个国家 都有自 己对在 这个地 区的外 交政策 的设想 ，但 是没有 
一个 拥有足 够的财 力来把 这种设 想变为 现实。 而且， BSEC 的 出现与 
其 说是各 国真正 致力于 推动地 区合作 的努力 的产物 ，倒 不如说 是一连 
串特殊 的地缘 政治利 益博弈 的结果 。在 20 世纪 90 年代 早期， 土耳其 
希望在 地区中 发挥更 重要的 作用， 或许是 想借此 向欧盟 展示其 作为维 
持 稳定力 量的潜 在能力 o 这 些横跨 欧亚的 新的独 立国家 渴望着 加入任 
何 能够接 纳它们 的国际 性组织 。 而 希腊和 俄罗斯 不会让 土耳其 在没有 
它们参 与的情 况下创 立一个 新的“ 黑海地 区”。 只 要创立 了组织 ，它们 
就 会来。 土耳其 总理因 尔古特 ■厄扎 尔 ，这个 BSEC 最 初的推 动者在 

1992 年时 可能就 是这么 想的。 它们的 确来了 - 参与 了数次 高峰会 

谈 、工作 组会议 、特别 会议和 其他关 于黑海 未来的 讨论。 在召集 了成员 
之后， 困难得 多的是 确定这 个“倶 乐部” 未来要 开展的 工作。 

今天 ，没 有一个 黑海周 边国家 的政治 家认为 BSEC 应该成 为真正 
重要 的地区 组织： 北 约和欧 盟的替 代物。 加02 年 ，罗马 尼亚和 保加利 
亚被邀 请加入 北约。 这 两国也 不断就 加入欧 盟进行 磋商。 土耳 其自北 
约伊 始就是 其成员 ，但 是还没 有得到 欧盟成 员国的 身份。 相应地 ，欧洲 
国家已 经对外 公布了 它们在 未来考 虑吸纳 土耳其 作为成 员国的 意愿。 
当 总理和 总统们 反复承 诺建设 一个黑 海地区 的同时 ，事 实上他 们并不 
愿意同 急着加 入更重 要的国 际组织 的国家 合作。 尽管 BSEC 组 织了大 
量 的有活 力的高 峰会议 ，黑 海地区 国际政 治的背 后推手 依然是 北约和 
欧盟的 政策。 

随着 时间的 过去， 政治的 力量会 用新的 方式把 BSEC 的国 家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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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联系 到一起 ，也 在其 他一些 方面制 造争端 。在 20 世纪 90 年代 早期， 
里海周 围的储 量丰富 的油田 与气田 ，中东 之外最 大的碳 氢化合 物资源 
在各 个国家 和跨国 公司之 间引发 了一场 竞赛。 在 这十年 的大部 分时间 
中 ，里海 石油的 不同输 送管道 引发了 广泛的 争议。 有些 公司和 政府支 
持传统 的路线 ，就是 将石油 运至黑 海东岸 的港口 然后用 油轮通 过地中 
海 运输。 土耳 其政府 反对， 因为博 斯普鲁 斯海峡 的交通 量的增 加一定 
会造成 一场环 境灾难 ，例 如在人 口密集 的海岸 ，在 伊斯坦 布尔的 核心地 
带发 生漏油 事故。 其他国 家论证 ，一 条向 南通过 伊朗的 新管线 能够完 
全绕 过黑海 地区。 但 是这个 提议因 为政治 上不适 当而遭 到了美 国的强 
烈 反对。 

围绕 着管线 的政治 争论最 后达成 了一个 协定。 这个 协定决 定建造 
从 南高加 索到东 地中海 的一座 地下中 转系统 。在 2003 年初， 通过巴 
库、 梯弗里 斯到土 耳其地 中海港 口杰伊 汗的新 管线的 建设由 BP (过去 
的英 国石油 公司) 牵头 的一个 联营企 业开始 进行。 通过 黑海港 口的管 
线能够 减少不 断增加 的里海 油轮通 过博斯 普鲁斯 海峡的 交通量 同时满 
足里 海的出 口需求 。到 2009 年这 条管线 能够一 天运送 100 万桶 原油。 
在 19 世纪 80 年代泛 高加索 铁路的 建成重 塑了东 南海岸 的地区 经济和 
整个黑 海的国 际商贸 格局。 巴库 _ 梯弗 里斯- 杰伊汗 管线在 21 世纪早 
期 的竣工 应该也 能起到 相同的 效果。 然而， 因为其 终端远 在黑海 之外， 
在土耳 其南部 ，这条 得到了 许多称 赞的管 线是否 能够影 响黑海 整体尚 
不 可知。 它 也可能 使港口 城市变 得比从 前更边 缘化。 

把黑海 作为一 个地区 仅仅视 为高层 政治的 角斗场 ，就 过于 目光狭 
窄了。 海洋依 然具有 凝聚力 ，有 时以人 们意料 不到的 方式。 穿 梭贸易 

者 - 数个世 纪之前 海岸商 人的继 承者， 但是机 票取代 了拜占 庭和奥 

斯曼官 员发放 的通行 许可证 —— 把 土耳其 制造的 商品带 到了敖 德萨、 
基辅和 莫斯科 出售。 北部的 劳动者 在南部 的项目 中工作 ，而土 耳其建 
筑 公司设 计并建 造前苏 联境内 的商业 建筑和 住宅。 这些 地区的 联系当 
然是 宏观经 济变迁 的结果 。 俄罗斯 卢布在 20 世纪 90 年 代末的 大规模 
贬值减 少了同 伊斯坦 布尔活 跃的“ 公文包 交易” ，而 前苏 联共和 国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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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 移民潮 也开始 衰落。 但是 这些联 系依然 存在。 一 个人只 需在伊 
斯坦布 尔的拉 乐里区 散散步 —— 这 个区是 该城同 前苏联 北部非 正式交 
易 的中心 —— 或者进 入一个 特拉布 宗的旅 馆大堂 就可以 看见底 层的联 
系在 20 世 纪末又 重新复 活了。 

也有一 些证据 表明海 岸地区 古老的 多重文 化认同 重新得 到了承 
认。 考 古发掘 (通常 同西欧 和美国 的同行 合作) 发 现了古 代的遗 址并重 
现了古 代多重 影响的 模式。 在康斯 坦察、 瓦尔纳 和辛菲 罗波尔 的地区 
博物馆 以海岸 地区的 多重文 化作为 特点。 这种展 示方式 通常和 各国首 
都的 “国家 ”博物 馆大不 相同。 在 土耳其 ，一 个人可 以买到 关于赫 姆辛、 
拉 兹和本 都海岸 的其他 民族的 书籍。 这在几 年前还 是不可 想象的 。那 
时少 数民族 的文学 几乎不 存在。 然 而海岸 地区不 可能通 过上述 任何一 
种 手段达 成文艺 复兴。 所有海 岸地区 的人口 迁出率 依然居 高不下 。地 
方经济 停滞。 重申 文化认 同有时 也引起 冲突。 鞑 靼人回 到克里 米亚造 
成 了土地 权和社 会整合 问题的 冲突。 而该地 区的几 个准主 权国家 （从 
外涅斯 特里亚 到卡拉 巴赫） 靠与国 际承认 的政府 保持脆 弱的停 火协议 
而 持续存 在着。 度假 者现在 可以在 保加利 亚的海 岸享受 海滩和 阳光， 
但是黑 海海岸 的许多 其他部 分依然 不欢迎 外人。  ' 


阿诺德 .汤 因比在 《希 腊与 土耳其 的西方 问题》 一书 中对第 一次世 
界大战 后大部 分西方 人在审 视地中 海和黑 海时应 用的三 个错误 的对比 
关系 做了权 威论断 3 。 第一对 是基督 教与伊 斯兰教 ，第二 对是欧 洲与亚 
洲 ，第 三对是 文明与 野蛮。 这些相 对立的 分类的 边界可 能在一 段距离 
之外泾 渭分明 ，但是 一旦一 个人走 下到达 伊斯坦 布尔或 是敖德 萨或是 
巴统的 火车和 轮船， 他们就 会发现 这些分 类十分 可笑。 

随 着黑海 成为北 约和欧 盟的东 部边疆 ，被移 民政策 、贸 易限 制和安 
全 条款一 分为二 ，我 们怀疑 汤因比 的那些 对比项 之间的 鸿沟是 否变深 
了 一一这 些边界 不再是 由沙皇 和苏丹 ，或是 由冷战 时的社 会系统 设立， 
而 是对于 任何试 图穿越 它们的 人来说 都是真 实的。 签证 官和海 关专员 
可 能成为 20 世纪时 的隔离 长官。 然而他 们的工 作就像 过去数 世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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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们的同 僚一样 ，无法 拦阻那 些穿越 边界的 专家。 也就 是那些 渴望移 
动的 ，长 久以来 将整个 黑海地 区联系 在一起 的人。 即使 是帝国 和国家 
最好的 阻止方 案也无 法阻止 他们。 然而在 海岸， 这种新 的边疆 中的人 
口可 能越来 越少。 年 轻男女 都在内 地的城 区中寻 找更好 的生活 ，而少 
数 选拔出 的人走 得更远 ，甚至 到伦敦 、柏 林和 纽约。 在现 在这个 世纪， 
古 老的黑 海还是 会继续 活在地 区人民 的心中 ，却 并未真 实地在 该地区 
显现， 如许多 欧洲东 部的失 落文明 一样。 

但是地 区也会 移动。 充 满生气 的黑海 社会可 以在离 海很远 的地方 
找到： 在雅典 和萨洛 尼卡的 本都希 腊人的 后代; 在 纽约的 土耳其 和拉兹 
面包师 、建 筑工 人和企 业家; 在巴黎 、洛 杉矶 和特拉 维夫的 犹太人 、罗马 
尼亚人 、俄 罗斯人 、乌 克兰人 、亚美 尼亚人 、格 鲁吉 亚人中 —— 几 乎包括 
这 些分类 的各种 组合。 即使远 离海洋 ，也能 感到他 们对该 地区强 烈的依 
恋。 当他 扪移居 国外的 时候， 从安纳 托利亚 海岸的 移民常 常重新 定居在 
多族 群的环 境中， 在与他 们家乡 的城镇 和村庄 同样多 元化的 社区中 ，而 
非 他们的 族群中 4 。 特别是 对于第 一代移 民来说 ，一 个人 的同乡 
，土耳 其语) 可能 是来自 同样 的村庄 、山 区或 是海岸 ，可能 比一个 
想 象的民 族或是 宗教团 体的成 员更为 亲密。 虽然 外人会 使用整 齐划一 
的分类 —— 文明 和野蛮 ，本地 和外国 ，纯种 或混血 —— (而 不考虑 实际情 
况）， 面对大 海并拥 抱它的 多样性 依然是 一种令 人向往 的生活 方式。 


注释： 

1  Arnold  J.  Toynbee,  “The  East  After  Lausanne/  Foreign  Affairs， Vol.  2, 
No.  1( September  1923)  :  86. 

2 这些 数据尚 不完全 ，只是 对大致 的倾向 做一个 猜测。 我感谢 Adam  Tolnay 编 
辑这些 数据。 

3  Arnold  J.  Toynbee， The  Western  Question  in  Greece  and  Turkey,  2nd  edn. 

'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70  [1923]  )  ,  p.  328. 

4  Lisa  DiCarlo ,  “Migration  and  Identity  Among  Black  Sea  Turks”  ( Ph.  D. 
dissertation ,  Brown  University,  2001)  ,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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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 奈福德 


拜伦 

奥登 


希 罗多德 

色诺芬 

奧维德 


普 罗柯比 
罗伯鲁 


佩 赛尼尔 


Joseph  Pitton  de  Tournefort ,  A  Voyage  into  the 
Levant ,  trans.  John  Ozell,  Vol.  2,  ( London：  D. 
Browne,  A.  Bell,  J.  Darby  et  al.  ,  1718) ， p.  124. 
Byron,  Don  Juan  ,  Canto  5  ,  v. 

W.  H.  Auden,  “  Archaeology  ” ,  Selected  Poems: 
N evu  Edition  ,  ed.  Edward  Mendelson  (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  1979) ,  p.  302.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  4.46. 

Xenophon,  Anabasis ,  4.  7. 

Ovid,  Tristia,  3.  3.  1  - 14,  in  Ovid,  Poems  of 
Exile ， trans.  Peter  Green  ( New  York：  Penguin , 
1994). 

Procopius ,  History  of  the  Wars  ,  3.  1.  10  -  11. 

The  Journal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 
Contemporaries  of  Marco  Polo ,  ed.  Manuel 
Komroff  (  New  York：  Dorset  Press ,  1989  ) , 

pp.  58  -  9. 

Claude  Charles  de  Peyssonnel,  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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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K  T 十 

JSL*Ha 


吉尔斯 


艾 弗里亚 


约翰逊 


西格 


麦 尔维利 


吐温 


柯蒂斯 


historiques  et  geogra phiques  sur  les  peoples  barbares 
qui  out  babite  Les  bords  du  Danube  et  du  Pont-Euxin 
(Paris：  N.  M.  Tilliard,  1765)， p.  7. 

Piri  Reis,  Kitab-i  bahriye ,  trans.  Robert  Bragner , 
Vol_  1 ， ( Istanbul：  Historical  Research  Foundation, 
1988),  p.57. 

Pierre  Gilles,  The  Antiquities  of  Constantinople , 
trans.  Ronald  G.  Musto ,  ed.  John  Bell,  2nd  edn. 
(New  York：  Italica  Press,  1988)  ,  p.  xxxviii. 

Evliya  Qelebi,  Narrative  of  Travels  in  Europe , 
Asia ,  and  Africa ,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trans.  Joseph  von  Hammer ,  Vol.  2 ,  (  London： 

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  1834)  ,  pp.  67  ,  74. 

Samuel  Johnson,  The  History  of  Rasselas ， Prince 
of  Abissinia  (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23. 

Louis-Philippe,  comte  de  Segur ,  Memoirs  and 
Recollections  of  Count  Segur ,  Ambassador  from 
France  to  the  Courts  of  Russia  and  Prussia  ,  Vol.  3, 
(London：  H.  Colburn,  1825  -7)， p.  84. 

Herman  Melville， Journal  of  a  Visit  to  Europe  and 
the  Levant  ,  October  ff ， 1856  -  May  6 ， 1857  ed. 
Howard  C.  Horsford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55  )  ,  p.  94. 

Mark  Twain  ,  The  Innocents  Abroad,  in  The  Complete 
Travel  Books  of  Mark  Twain ， Vol.  1 ， (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6  -  7)， pp.  291  -  2. 

William  Eleroy  Curtis ,  Around  the  Black  Sea :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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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or  ,  Armenia ,  Caucasus ,  Circassia ， Daghestan , 
the  Crimea ， Roumania  ( New  York :  Hodder  and 
Stoughton,  1911)  ,  pp.  3-4. 

霍苏  Gheorghe  Hossu ,  Importantu  canalului  Dunare- 

Marea  Neagra  in  construirea  socialismului  in  R,  P. 
R.  (Bucharest :  Editura  de  Stat,  1950)  ,  p.  3. 

寇松  Lord  Curzon  of  Kedleston,  Frontiers：  The  Romanes 

Lecture ,  1907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7)，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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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黑 海地区 的历史 、社 会和 政治必 然要打 破数条 疆界： 历史学 
与 多门社 会科学 间的学 科边界 ，以 及中欧 和东欧 、俄罗 斯帝国 / 苏联和 
奥斯 曼帝国 / 土耳 其等 的区域 边界。 这份 书目意 在让读 者大概 了解我 
跨越这 些多个 领域综 合参考 了哪些 文献， 也为想 要进一 步探究 黑海世 
界的 人们提 供一点 指引。 更 详细的 引用文 献名单 ，包括 一些非 英文的 
文献 ，可 见各章 注释。 


概 论作品 

任何研 究海洋 、边 界和地 区的著 作都深 受两位 大师的 影响：  0wen 
Lattimore  和  Fernand  Braudel.  Lattimore's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 1951)  and  Braudel’s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J  ( London ,  1972) 是奠基 
性的作 品0 按 拉铁摩 尔的路 径撰写 的一部 力作为 William  McNeill 研 
究现 代性 萌芽时 期的东 南欧的 著作： Europe’s  Steppe  Frontier ， 
1500  —1800  ( Chicago ,  1964)。 关 于各个 地区的 意义， Oscar  Halecki’s 
The  Limits  and  Divisions  of  European  History  (London,  1950) 仍首 

屈 一指。 有关欧 洲各地 区划分 的变动 ，两 部佳 作为： Larry  Wolff^ 
Inventing  Eastern  Europe  (  Stanford ,  1996  ) 和  Maria  Todorov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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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ing  the  Balkans  (Oxford,  1997). 

研究 海洋的 历史虽 然尚未 定名为 一个独 立的学 科领域 （或 者可称 
为  Pelagic  history?  benthology?) 但很 兴盛。 Martin  Lewis  and  Karen 

E.  Wigen 首先 提出要 更加关 注各片 水域： TVie  Myth  of  Continents 
(Berkeley,  1997)。 我认为 ，具 体关注 各片海 域的力 作有： 研究 地中海 
的， Peregrine  Horden  and  Nicholas  Purcell’s  The  Corrupting  Sea 
(Oxford,  2000) ; 研 究印度 洋的， K.  N.  Chaudhuri’s  classic  Trade  and 
Civilis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 Cambridge,  1985 )  and  Richard 
HalFs  brilliantly  readable  Empires  of  the  Monsoon  (London,  1996) ; 
研 究太平 洋的， O.  H.  K.  Spate 涵盖 全面的 三卷本 The  Pacific  Since 
Magellan  (Minneapolis,  1979,  1983， 1988) 和  Walter  A.  McDougall 
引人入 胜但有 时论调 古怪的 Let  Sea  Make  a  Noise  (New  York, 
1993); 研 究大西 洋的， Barry  Cunliffe’s  beautiful  Facing  the  Ocean 
(Oxford,  2001)  0 

至于对 黑海的 研究， 两 本对我 的写作 大有启 发的著 作是： 

Gheorghe  loan  Bratianu,  La  Mer  Noire：  Des  origines  a  la  comquete 
ottomane  (Munich,  1969) 和  Neil  Ascherson,  Black  Sea  ( London , 
1995). 前一本 是由一 位著名 的罗马 尼亚历 史学家 撰写的 阐释历 史学的 
经 典著作 ，其 原定出 版的第 二卷因 作者在 罗马尼 亚共产 主义时 期死于 
狱中而 搁浅； 后一本 是游记 ，也 是历史 论文集 ，文笔 优美， 思索了 文明与 
野蛮的 意义。 较 老的一 部综述 作品大 量引介 了其他 已出版 著作： 
Henry  A.  S.  Dearborn,  A  Memoir  of  the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of  the  Black  Sea ， and  the  Trade  and  Maritime  Geography  of 
Turkey  and  Egypt  ( Boston,  1819).  Anthony  Bryer  and  David 
Winfield  的 两卷本  The  Byzantine  Monuments  and  Topography  of 
the  Pont  os  (Washington,  1985) 是对 黑海东 南沿岸 的地理 、考古 、建筑 
和历史 进行分 析考察 的发人 深省的 佳作。 它已不 可超越 ，因为 作者分 
类研 究过的 很多地 方已经 毁在了 城镇规 划设计 人员和 高速路 建筑师 

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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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海周边 的土地 和族群 的历史 分由各 个书写 历史的 传统来 指导撰 


写。 Mark  Mazower  的概论  The  Balkans  ••  A  Short  History  ( New 

York,  2000) 是介绍 这一地 区的两 百面小 书中最 棒的而 千页大 书中最 
好的是 L.  S.  Stavrianos’s  The  Balkans  Since  1453  (New  York,  2000)  0 

乌 克兰的 大多数 历史作 品都带 有不加 反思的 民族主 义色彩 ，但 Orest 
Subtelny’s  Ukraine :  A  History  ,  2nd  edn.  (  Toronto ,  1994 〉 和 
Andrew  Wilson’s  The  Ukrainians  (New  Haven ,  2000) 则 是例外 。关 

于 俄罗斯 、草原 地区和 黑海自 身的作 品实在 太多， 不过从 两部重 头作品 
开始 阅读则 是最佳 选择： Michael  Khodarkovsky ,  Russia’s  Steppe 
Frontier  (Bloomington,  2002) ( 本书是 对上面 提到的 McNeill 的著作 
的致敬 之作） 和  Willard  Sunderland,  Taming  the  Wild  Field  (Ithaca, 
2004) 0 

与 俄罗斯 或巴尔 干的情 况相比 ，对高 加索的 研究尚 不充分 ，但 
Yo’av  Karny’s  Highlanders  (New  York,  2000) 是对这 一 ■地区 及其历 
史的敏 锐的纪 实报道 作品。 更 为学术 的分析 ，参见 Caucasian 
Battlefields  (  Cambridge,  1953  )  ,  by  W.  E.  D.  Allen  and  Paul 
Muratoff 它是一 部入门 佳作。 关于 奥斯曼 帝国和 现代土 耳其， Halil 
Inalcik ,  Suraiya  Faroqhi ,  Bernard  Lewis  和  Stanford  Shaw  的 作品是 
标杆。 Erik  J.  Ziircher’s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  rev.  edn.  (New 

York,  1998) 是 一部很 有用的 综述。 关于保 加利亚 和罗马 尼亚， 概论为 
Richard  Crampton,  A  Concise  History  of  Bulgaria  ( Cambridge , 
1997) 和  Keith  Hitchins  的两 卷本， 了心  Romanians：  1774  -  1866 
( Oxford,  1866  -1947  (Oxford,  1994)。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出 版的民 族史丛 

书， 包括了 数本研 究黑海 周边若 千族群 的最好 著作： 论 格鲁吉 亚人和 
亚美尼 亚人， Ronald  Grigor  Suny’s  The  Making  of  the  Georgian 
Nation  (1988)  and  Looking  Toward  Ararat  (1993);  Alan  Fisher's 
The  Crimean  Tatars  (1978); 和我的  The  Moldovans  (2000)。 其他两 
个 分别由 Macmillan-Palgrave 和 Curzon  Press 出版 的类似 系列， 则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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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了  Abkhaz,  Circassians,  Laz  等民族 。 

除这 些概论 作品外 ，我还 参考了 档案、 从古至 今的游 客留下 的第一 
手游记 叙述， 以及各 专业领 域的二 手研究 著作。 下面将 列举其 中的主 
要 著作。 


档案与 私人收 藏文件 

利用裆 案文献 研究黑 海的历 史需要 好几代 学人共 同努力 ，因 为这 
意味着 细致查 阅多个 国家收 藏的用 多国语 言撰写 的文献 ，其中 有些至 

今 仍不易 看到。 我也 只看过 其中一 部分。 

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保存着 

the  American  Relief  Administration 的 文献。 这些档 案非常 有价值 ，见 

证了第 一次世 界大战 期间和 之后在 俄国东 部的人 道主义 活动。 我还利 
用了  the  S.  N.  Paleologue  Papers (它 是关 于俄国 人在战 时撤到 巴尔干 
的情 况的） ，还有  the  private  papers  of  Mikhail  N.  Girs (俄 国驻 君士坦 
丁堡 大臣） 和  Frank  A.  Golder(the  American  Relief  Administration  的 
成 员）。 The  records  of  the  U.  S.  Military  Mission  to  Armenia  in  1919 

清楚刻 画了第 一次世 界大战 结束后 东安纳 托利亚 人们的 苦难。 

在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  the  Roger  Fenton  Crimean  War 

Photograph  Collection  (现在 可在线 查看） 是对这 场战争 以照片 形式编 
就的 珍贵编 年史。 The  library’s  Geography  and  Map  Reading  Room 
珍藏着 一系列 黑海历 史地图 ，包 括尤为 珍贵的 1841 年的 atlas  of  Egor 

Manganari0 

在  the  archives  of  the  Pitsudski  Institute  of  America  in  New 
York, 我 查阅了  the  papers  of  Edmund  Charaszkiewicz ， Jerzy 
Ponikiewski,  and  Apolinary  Kieteynski. 这 些私人 文献， 以 及期刊 
Promethee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 在巴黎 出版） 是研究 
Promethean  movement 的 部分基 本文献 o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in  London  保 存了有 关黑海  19 世纪时 
商贸状 况的珍 贵资料 ，为  annual  reports  of  the  British  consular  off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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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und  the  sea,  all  in  the  Foreign  Office  files.  The  Admiralty  and 
War  Office  files 没有那 么丰富 ，但 仍能 为我们 提供揭 示史实 的文献 ，尤 

其是关 于第二 次世界 大战时 期的。 

The  first  British  consul  in  Trabzon,  James  Brant  敏锐地 观察过 


19 世纪 30 年代时 的黑海 地区， 他的私 人文献 存放在 the  British 


Library,  At  the  library， 我还 查阅了  the  papers  of  Henry  Ellis  and  A. 
H.  Layard， 其 中有对 Brant 的 作为的 评价。 

在罗 马尼亚 ，我研 究了多 布罗加 the  Vlach  colonization  program 
的历史 ，利 用的是  the  file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National 
Office  of  Colonization ,  and  the  Society  for  Macedo- Romanian  Culture 
等文献 ，均 出自  the  Central  Historical  Archive ,  National  Archives  of 
Romania ,  Bucharest 0 这些 研究的 成果进 入本书 最终版 本的并 不多， 
但 对于一 名勇敢 的博士 生来说 ，当 时却发 生了许 多寻找 失散的 兄弟并 
让 他们重 返故土 的动人 故事。 

游记及 其他一 手文献 

各个 时期到 黑海地 区的旅 行家的 小传可 见期刊 Archeion  Ponton  , 
Vol.  32  (1973  -  4) 和  Vol.  33(1975  -  6) ， 以及  Bryer  and  Winfield (上文 

已提 及）。 

关于 古代， 基本 文献是 众所周 知的： Herodotus ，其 指引作 用并不 
总是清 楚的； 军事 冒险家 Xenophon; 细 致的地 理学家 Strabo; 还 有满腹 
牢骚的 Ovid， 最早写 明信片 的人之 一。 Apollonius’s  Argonautica ， 写 
于 公元前 3 世纪， 是有关 伊阿宋 的传说 的主要 文献。 The 
“Borysthenitic  Discourse”  of  Dio  Chrysostom  是对  1  世 纪时一 块重要 
的黑 海殖民 地的一 份精彩 纷呈但 可信度 有疑的 叙述。 periplus  of 
Arrian 这本 2 世 纪的重 要作品 揭示了 大量 罗马军 队在黑 海南岸 和东岸 
的 情况。 Ammianus  Marcellinus， 罗 马帝国 晚期的 一名历 史学家 ，比较 
详细地 讨论了 黑海的 情况， 但他非 常折衷 主义的 事实叙 述很大 程度上 
依赖于 Herodotus 和 Pliny  the  Elder， 他们 自身 的写作 都存在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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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其 他古代 作家的 作品中 也偶尔 会提到 黑海， 有时也 会对其 周边的 
人群 做出发 人深省 的简评 ，但 他们大 多数的 评述仅 是在重 复前人 的话。 

从拜 占庭时 代开始 ，两 位重要 作家脱 颍而出 。 Procopius, 查士丁 
尼皇帝 统治时 期的一 位历史 学家， 对海岸 以远艰 困的边 疆地区 有诸多 
各异的 评论。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皇帝 撰写了 一本如 何治理 
帝 国的指 南书籍 ，其 中一部 分集中 关注了 处理与 黑海北 岸蛮族 的关系 
问题。 在拜占 庭晚期 ，有 若千旅 行家留 下了有 关黑海 的论述 ，尤 其是来 
自热 那亚和 威尼斯 商业殖 民地的 商旅。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 , 
集 成这些 论述的 著作之 一 '是  Manuel  Komroff  (ed.  )  Contemporaries 
of  Marco  Polo  (New  York,  1989)。 其他重 要记录 文献还 包括： 
Josafa  Barbaro  and  Ambrogio  Contarini  (Travels  to  Tana  and  Persia 
[ London ,  1873])， Pero  Tafur  {Travels  and  Adventures  ,  1435  -1439 
[New  York ,  1926])， Ibn  Battuta  ( Travels  in  Asia  and  Africa , 
1325  -  1354  [  New  York,  1929  ])， and  Ruy  Gonzalez  de  Clavijo 
(Embassy  to  Tamerlane  ,  1403  -  1406  [ London ,  1928])。 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  14 世纪 时为来 到东方 的意大 利商人 撰写的 指南在 
La  pratica  della  mercatura  ,  Allen  Evans  (ed.  )  ( Cambridge ,  MA , 

1936) 中可 看到。 收 集了自 中世 纪以来 斯拉夫 / 俄语 中有 关黑海 的论述 
的 最佳指 导书是  Theofanis  G.  Stavrou  and  Peter  R.  Weisensel, 
Russian  Travelers  to  the  Christian  East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Txventieth  Century  (Columbus,  1985)。 

奧斯 曼旅行 家的记 述没有 能超越 17 世 纪作家 Evliya  Qelebi 的 ，他 
在克 里米亚 半岛沿 岸曾经 历过一 次海难 ，还目 睹了 奥斯 曼人对 亚速要 
塞 的一次 失败的 进攻。 他的 Seyabatname  一 书的精 简版为 Narrative 
of  Travels  in  Europe ， Asia  ,  and  A  fvica  ,  in  the  Ssvctitectith  CentiiTy 

(London,  1934)。 有 关奧斯 曼人与 哥萨克 人在黑 海交锋 的情况 ，主要 
的资料 来源是  Guillaume  Le  Vasseur ,  sieur  de  Beauplan,  A 
Description  of  Ukraine  (Cambridge,  MA,  1993) 0 

18 世纪 末以来 ，黑海 重新向 外国商 船开放 ，旅 行者 的相关 记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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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涌现 ，但其 中有些 更有信 息含量 ，也更 可信。 Louis-Philippe,  comte 
de  S6gur， 随一道 参加了  1787 年在克 里米亚 的巡游 ，并 在他的 MemozW 
and  Recollections  o f  Count  Segur  (London,  1825  -  7) 一 ■书中 留下了 
读来 愉悦的 记录。 There  is  no 关于 18 世纪 末经商 的艰难 ，最 好的一 
手 材料是  Antoine-Ignace  Anthoine  de  Saint-Joseph’s  Essai  historique 
sur  Le  commerce  et  la  navigation  de  la  Mer-Noire  ,  2nd  edn.  (Paris , 
1820)  o 另 一位法 国人， E.  Taitbout  de  Marigny ， 在 19 世 纪初尝 试在高 
加 索沿岸 做生意 ，并 把自己 的经历 记录在 Three  Voyages  in  the  Black 
Sea  to  the  Coast  of  Circassia  (London,  1837)。 19 世纪 时西方 关于奧 
斯曼 社会生 活和伊 斯坦布 尔的最 准确的 描述是 Charles  White ,  Three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 or ， Domestic  Manners  of  the  Turks  in  1844 
(London,  1845)。 关于 奧斯曼 海军， 一名英 国顾问 Adolphus  Slade， 留 
下 了他的 阐述： Records  of  Travels  in  Turkey ， Greece,  etc.  ,  and  of 
a  Cruise  in  the  Black  Sea ， xvith  the  Capitan  Pasha ， in  the  Years 
1829  ,  1830 ， and  1831  (Philadelphia,  1833)。 J_  A.  Longworth  是一 
位观 察家， 一位怀 着爱国 情感的 北高加 索旅者 ，他 的旅行 记录是 A 

Year  Among  the  Circassians  ( London ,  1840)  0 

关于 18 世纪和 19 世纪俄 罗斯帝 国南部 的出色 描述是 Peter 
Simon  Pallas,  Travels  Through  the  Southern  Provinces  of  the 
Russian  Empire  (London,  1802  -  3) 和  Anatole  de  Demidoff,  Travels 
in  Southern  Russia ， and  the  Crimea  (London,  1853)。 有关安 纳托利 
亚 和高加 索海岸 的此类 作品是 William  Hamilton,  Researches  in  Asia 
Minor ,  Pontus ,  and  Armenia  (  London,  1842  ) 和  August  von 
Haxthausen,  Transcaucasia:  Sketches  of  the  Nations  and  Races 
Betxveen  the  Black  Sea  and  the  Caspian  ( London ,  1854)。  Edmund 
Spencer 是 19 世 纪中期 论述黑 海问题 的最高 产也最 有远见 的作家 ，尽 
管 他对有 关俄国 的一切 都怀有 强烈的 偏见。 可参 见他的 Travels  in 
the  Western  Caucasus  ( London,  1838)  and  Turkey,  Russia,  the 
Black  Sea  ,  and  Circassia  ( London ,  185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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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性的游 记也不 在少数 ，尤其 是关于 克里米 亚的。 参见 
Elizabeth ,  Lady  Craven ,  A  J  ourney  Though  the  Crimea  to 
Constantinople  (Dublin,  1789)  ；  Marie  Guthrie,  A  Tour ,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795  —6，  Through  the  Taurida  ,  or  Crimea  ( London, 
1802); 和 1  Mary  Holderness,  Nezv  Russia :  J  ourney  from  Riga  to  the 
Crimea  ,  by  Way  of  Kiev  (London,  1823)。 

Henry  Barkley 记 录下了 他在西 海岸当 铁路工 程师的 经历： 
Between  the  Danube  and  the  Black  Sea  ,  or  Five  Years  in  Bulgaria 

( London ,  1876)。 Barkley 见证了 勒靼人 从克里 米亚逃 往保加 利亚， 
以及多 年后已 在迁居 地安顿 下的鞑 靼人、 克尔克 斯人及 其他穆 斯林难 
民在 安纳托 利亚讨 生活的 情景， 后者他 记述在 A  Through  Asia 
Minor  and  Armenia  ( London ,  1891 ) — ■书中 0 

大 众旅行 的普及 就意味 让人眼 界大开 的捕捉 东方异 国情调 的游记 
已 经不再 有市场 （但不 幸的是 ，在 20 世纪 90 年代 这个市 场又因 
Robert  Kaplan  and  others 等人的 书而复 兴）。 但仍 有部分 加 世纪的 
游 记值得 一读。 James  Colqiihoim 是 一位英 国商人 ，他 在高加 索的铜 
矿 被布尔 什维克 没收。 他 讲述了 自己的 故事： Adventures  in  Red 
Russia  (London,  1926)。 William  Eleroy  Curtis， 一 名芝加 哥记者 ，记录 
了他的 旅行： Around  the  Black  Sea  (New  York,  1911)。 Stanley 
Washburn 也是一 名芝加 哥记者 ，他在 1905 年俄国 革命期 间在黑 海沿岸 
穿梭 往返， 他的著 述为： The  Cable  Game  (Boston,  1912)。 反映了 黑海沿 

岸相互 之间的 文化影 响以及 加 世纪 20 年代 的大移 居情况 的一本 感人的 
回忆 录是： Thea  Halo,  Not  Even  My  Name  (New  York,  2001)。 

其他二 手文献 


环境 与生态 

介绍黑 海物理 特征的 最佳选 择是由 英国海 军部出 的各个 皈本的 
Black  Sea  Pilot。 有 关黑海 起源的 “洪水 说”的 通俗论 述可见 William 
Ryan  and  Walter  Pitman ,  Noah’s  Flood  (New  York,  1998)。 更宽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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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认为 沿岸地 带曾被 淹的观 点在科 学杂志 上得到 热议。 持 “认可 ”观点 
的是  Robert  D.  Ballard  et  al.  ,  “Further  Evidence  of  Abrupt  Holocene 
Drowning  of  the  Black  Sea  Shelf,”  Marine  Geology ， Vol.  170 
(2000) :  253  -  61。 持“反 对”观 点的是  Naci  G6rlir  et  al. ， “Is  the 
Abrupt  Drowning  of  the  Black  Sea  Shelf  at  7150  yr  BP  a  Myth?” 
Marine  Geology  ,  Vol.  176  (2001)：  6S  -  73。 关 于令人 兴奋的 潜水考 
古可能 性的报 道可见  Robert  D.  Ballard  et  al.  ,  u  Deepwater 
Archaeology  of  the  Black  Sea：  The  2000  Season  at  Sinop ,  Turkey,” 
American  Yu.  Zaitsev  and  V.  Mamaev ,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in  the  Black  Sea  (New  York,  1997)。 

历  史 


700BC— AD500 

相对 其他更 接近希 腊一罗 马世界 中心的 研究地 域而言 ，对 黑海的 
研 究实在 有些少 —— 至少 是针对 用西方 语言写 作的学 者来说 ，但从 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 ，对 希腊世 界与黑 海的交 往的研 究兴起 ，让情 况大有 
改观。 两 本均由 Gocha  Tsetskhladze 主编的 书籍： The  Greek 
Colonisation  of  the  Black  Sea  Area  (Stuttgart ,  1998) 和  North  Pontic 
Archaeology  (Leiden,  2001  )， 综 述了这 一领域 的研究 状况。 The 
“Colloquia  Pontica”  book  series, 由  Brill  in  the  Netherlands  出版 ，为我 

们呈现 了对这 一地区 的新兴 考古学 研究最 为重要 的一批 专著。 The 
Black  Sea  Trade  Project， 以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为基地 ，由 

Fredrik  Hiebert 领导， 是将 黑海地 区作为 一个独 立的互 动空间 来探讨 
的主要 论坛。 该 项目的 网址是 WWW.  museum,  upenn.  edu/ Sinop/ 
Sinoplntro.  htmG  The  British  Academy  也发起 了一个 黑海研 究项目 o 
它的 网址是 WWW.  biaa.  ac.  uk/babsi 是 聚集全 球对黑 海有兴 趣的学 

者 ，尤 其是考 古学家 、古 文献研 究家和 拜占庭 研究专 家的最 佳平台 。 

总体介 绍希腊 殖民地 的最好 作品是 John  Boardman,  The  Greeks 
Chjefseus  ( London ,  1980)。 Jonathan  Hall 在他的  Helletiicity  ( Chicag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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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 书中讨 论了“ 希腊特 性”的 意义。 Renata  Rolled  The  World 
of  the  Scythians  (Berkeley,  1989) 尝试 了解北 岸草原 的古代 游牧民 

族。 两 本更老 的著作 - Ellis  Minns,  Scythians  and  Greeks 

(Cambridge,  1913) 和  Mikhail  Rostovtzeff ,  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  (New  York,  1969) - 是 收录游 牧民族 物质文 化信息 

的 宝库。 关于 西岸的 同类型 著作是 Vasile  Parvan^s  Getica 
(Bucharest ,  1926)  0  David  Braund’s  Georgia  in  Antiquity  ( Oxford, 

1994)  极 好地阐 释了黑 海东部 在公元 1 千 纪中与 地中海 世界的 频繁交 
往 。 关于 更宽泛 的罗马 人与蛮 族这个 问题， 我认为 Peter  Wells,  The 
Barbarians  Speak  (Princeton,  1999) — '书 很有启 发性。 关于神 秘的米 
特里 达悌， 最出色 的研究 作品是 McGing， The  Foreign  Policy  of 
Mithridates  W  Eupator,  King  of  Pontus  (Leiden， 1986)  0 

我对 古代航 海技术 的了解 主要依 据两本 著作： Lionel  Casson^s 
Ships  and  Seamanship  in  the  Ancient  World  ,  rev.  edn.  (Baltimore , 

1995)  和  Jamie  Morton’s  The  Role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in 
Ancient  Greek  Sea  faring  (Leiden,  2001 ) ， 后者 看来细 琐的标 题掩盖 
了 书中各 篇优秀 且涉及 广泛的 论文。 关于 Goths 和 Khazars， 入门的 
最佳 方式仍 是阅读 经典： A.  A.  Vasiliev,  The  Goths  in  the  Crimea 
(Cambridge,  MA,  1936) 和 D.  M.  Dunlop ,  The  History  of  the  J e-wish 
Khazars  ( New  York,  1967  )。 最近 有一批 配有精 美插图 的关于 
Scythian 和 Sarmatian 艺术 的作品 ，且 还举行 了配套 的博物 馆展览 ，如 
Joan  Aruz  et  al.  (eds,  )  The  Golden  Deer  of  Eurusiu  (New  York  and 

New  Haven,  2000)。 

500  —  1500 

虽然有 些地方 不够客 观公正 ，但 仍是 有关拜 占庭人 的最具 可读性 
的概论 作品为  John  Julius  Norwich,  A  Short  History  of  Byzantium 

(New  York,  1997)。 笔 触更为 冷静客 观的是  Warren  Treadgold， 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ociety  (Stanford,  1997)。 对拜 
占庭 经济， 也包括 黑海经 济的多 卷本重 要分析 著作为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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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Byzantium :  From  the  Seven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  (Washington,  2002)  ,  edited  by  Angeliki  Laiou。 

研究特 拉比宗 帝国的 政治史 的经典 作品是 William  Miller, 
Trebizond:  The  Last  Greek  Empire  of  the  Byzantine  Era ， 1204  - 
1461  ,  new  edn.  (Chicago,  1969)。 仍在 世的研 究特拉 比宗和 黑海东 
部的著 名历史 学家是 Anthony  Bryer， 他 的许多 论文在 不断重 印的各 
本论文 集中可 找到。 关于 热那亚 殖民地 ，最 基本的 文献是 Michel 
Balard ,  La  Romani e  genoise  (XIIe~debut  du  XVe  siecle  )  (Rome， 

1978) ， 书中极 为罕见 地兼备 详实的 细节和 生动的 笔触。 关于拜 占庭海 
军， H6lfene  Ahrweiler ,  Byzance  et  la  mer  (Paris,  1966) 至今仍 不可超 

越。 研究从 拜占庭 到奧斯 曼的转 折时期 的扛鼎 之作为 Speros 
Vryonis,  Jr.  ,  The  Decline  of  Medieval  Hellenism  in  Asia  Minor  and 
the  Process  of  Islamization  from  the  Eleven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  (Berkeley,  1971)。 有 关拜占 庭时期 黑海历 史的全 

面 作品同 样尚未 问世。 

1500—1700 

对 奧斯曼 时期黑 海的研 究也在 期待更 多研究 者介入 ，但领 军人物 
的 不二人 选当为 Victor  Ostapchuk0 他泛论 17 世纪黑 海情况 的各篇 
论文 （in  the  journal  Mo  Arwo ， Vol.  20， No.  1  [2001]) 表明一 

部佳 作即将 问世。 两 本极具 启发性 并挑战 了讨论 奧斯曼 人起源 的旧模 
式 (最 适合 与上面 提到的 Vryonis 的作 品一同 阅读） 的是 Rudi  Paul 
Lindner ,  Nomads  and  Ottomans  in  Medieval  Anatolia 
( Bloomington,  1983  ) 和  Cemal  Kafadar ,  Between  Tivo  ovlds 
(Berkeley,  1995)。 

有关 奥斯曼 人与这 片海域 的关系 ，参 也 Palmira  Brummett， 
Ottoman  Sea  Poxver  and  Levantine  Diplomacy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Albany,  1994)。 对黑 海在奧 斯曼帝 国经济 中的地 位的分 
析可见  Halil  Inalcik  and  Donald  Quataert  (eds.  )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Cambridge,  1994) 的第 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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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奥斯曼 蓄奴制 的深刻 分析之 作包括 Ehud  R.  Toledano,  The 
Ottoman  Slave  Trade  and  Its  Suppression ， 1840  一  1890  (Princeton, 
1982) 和  Y.  Hakan  Erdem ,  Slavery  i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Demise ,  1800  -1909  (New  York,  1996)  0 

1700-1860 

Khodarkovsky  and  Sunderland  (其 作品上 面均已 提到） 对 我认识 
俄国与 草原的 关系影 响频深 ，此 外还有 McNeill (上 文也已 提及） 。关 
于黑海 海军史 ，最 好的 作品是 R.  C.  Anderson 很早但 仍有生 命力的 
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  1559  -  1853  (Liverpool,  1952)。 研究 
Peter  the  Great 的亚 速舰队 的重要 作品是 Edward  J.  Phillips ,  The 
Founding  of  Russia’s  Navy  (Westport,  CT,  1995)。 关于 外交， M. 
S.  AndersonJs  The  Eastern  Question  ,  1774  -1923  (London,  1966) 仍 

然 是很好 的介绍 作品。 对 奥斯曼 和俄罗 斯帝国 体系的 比较， Dominic 
Lieven’s  Empire  (New  Haven,  2001) 值 得一读 。对  Catherine  在南岸 
的 冒险活 动最好 的引介 作品是 Isabel  de  Madariaga 阋读广 泛的 
in  the  Age  of  Catherine  the  Great  (  New  Haven ,  1981  ) 和  Sebag 
Montefiore  为  Potemkin  所写 传记， Prince  o/  Princes  (  New  York, 
2001)。 关于  Kalmyks, 必 读书为  Michael  Khodarkovsky,  Where  Tvuo 
Worlds  Met  (Ithaca,  1992)。 

Patricia  Herlihy’s  Odessa：  A  History  ,  1794  —  1914 

( Cambridge ,  MA ,  1  986  ) 是城市 / 港口史 的典范 之作； 遗憾 的是， 
关于 特拉布 宗或康 斯坦察 则没有 同等重 量级的 作品。 关 于俄国 
南 部城市 的兴起 ，必 读文献 是很久 前的一 篇博士 论文， Mose 

Lofley  Harvey’s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n  Commerce  on  the 
Black  Sea  and  Its  Significance”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1938)。 对 俄语读 者来说 ，关 于俄国 海军的 一本很 有用的 叙事史 
是三 卷本的  Tri  veka  rossiiskogo  flota  (  St.  Petersburg,  1996)， 
edited  by  F.  N.  Gromov  etal. ，尽 管它 也不能 免除大 多数军 事史具 
有 的失真 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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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 年至今 

一本 非常有 用的介 绍奥斯 曼海军 历史的 作品是 Bernd 
Langensiepen  and  Ahmet  Guleryiiz ,  The  Ottoman  Steam  Navy , 

1828-1923  (Annapolis,  1995) 0 关于穆 斯林移 出高加 索和巴 尔干这 
个研 究很不 充分的 题目， 有一本 很好的 综述为 Justin  McCarthy, 
Death  and  Exile  ( Princeton,  1995)。  Norman  Naimark’s  Fires  of 
Hatred  ( Cambridge,  MA,  2001) 调查了  20 世 纪种族 清洗的 历史。 
the  American  Relief  Administration  的工作 记述在  Bertrand 
Patenaude ,  The  Big  Shcrw  in  Bololand  (Stanford,  2002) 中。 

有关 亚美尼 亚人种 族屠杀 的作品 大多质 量低下 ，关 于希腊 一土耳 
其 人口交 换的也 是如此 ，但两 本例外 之作是 Stephen  Ladas' s  classic 
The  Exchange  of  Minorities  (New  York ,  1932) 和  Renee  Hirschon  的 
论文集 Cr ⑽ i 叹认 e  Ae# ⑽ (New  York,  2003)。 我对 学术界 对黑海 
及其 沿岸地 区的观 点的看 法受到 Victor  A.  Shnirelman,  Who  Gets  the 
Past?  (Washington,  1996) 的 影响。 Smyrna 沉 没的故 事生动 细致地 
再现于  Douglas  Frantz  and  Catherine  Collins ,  Death  on  the  Black  Sea 
(New  York,  2003〉。 

从 20 世纪 90 年代 开始， 倡导黑 海沿岸 各国合 作的声 音频频 出现， 
大量相 关报道 和分析 也接踵 而至。 然而 ，值 得推荐 的作品 却很少 。有 
关 该地区 国际政 治的最 佳文献 是两本 论文集 Aybak  (ed. ) 
Politics  of  the  Black  Sea  ( London ,  2001  ) 和  Renata  Dwan  and 
Oleksandr  Pavliuk  ( eds.  )  Building  Security  in  the  New  States  of 
Eurasia  ( Armonk ,  NY,  2000)o 

关于泛 黑海地 区各国 历史的 研究作 品的质 量则更 为出色 ，但 这也 
在 一定程 度上说 明“民 族一国 家”概 念仍是 多么强 大的一 个分析 模式。 
关于乌 克兰， Andrew  Wilson’s  Ukrainian  Nationalism  in  the  1990s 

(New  Haven,  1997) 是最好 的入门 作品。 关于俄 罗斯的 作品很 多值得 
一读 ，但 有关其 在黑海 地区的 具体地 区外交 政策的 好作品 却不多 。关 
于高 加索， Svante  Cornell’s  Small  Nations  and  Great  P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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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2001 ) 是最 好的调 查分析 之作。 研 究土耳 其的作 品很多 ，但 
写 得最通 俗易懂 的著作 之一是 Nicole  and  Hugh  Pope,  Turkey 
Unveiled  (New  York,  2000)。 关 于土耳 其的外 交政策 ，参见 Philip 
Robbins,  Suits  and  Uniforms  (London,  2003)。 很遗憾 ，讨论 保加利 
亚和 罗马尼 亚当下 政治和 社会状 况的作 品没有 值得毫 不犹豫 推荐的 。 

不过， Vladimir  Tismaneanu’s  Stalinism  for  All  Seasons  ( Berkeley , 
2003) 是关于 罗马尼 亚共产 主义时 期及其 对当下 的影响 的奠基 作品。 

涌现 了大量 真正让 人兴奋 .的研 究的领 域是人 类学。 有赖于 一小群 
具 有奉献 精神的 民族志 学者和 文化人 类学家 的努力 ，越 来越多 的对东 
南海岸 的社会 关系的 研究著 作得到 积累。 比如， 可参见 Udiko  Beller- 
Harm  and  Chris  Hann,  Turkish  Region  (Santa  Fe,  2000) 和  Michael 
Meeker ,  A  Nation  o f  Empire  (Berkeley,  2002)  0 

旅行指 南及文 学作品 


没有涵 盖整个 黑海地 区的旅 行指南 ，但 有许 多一流 的作品 涉及其 
部分 区域。 John  Freely^  The  Black  Sea  Coast  of  Turkey  ( Istanbul , 

1996) 是一本 很棒的 从博斯 普鲁斯 前往格 鲁吉亚 边境的 旅行的 随身指 
南 ，虽 然因篇 幅过长 不能随 身携带 ，但仍 是不可 或 缺的一 本学术 著作是 
上文已 提及的 Bryer  and  Winfield 的 作品。 关于沿 岸其他 地方， BZwe 
Guides 的相 关书目 ，包括 Freely’s  on  Istanbul, 总的 来讲都 不错， the 
Lonely  Planet  series  也是 如此。 

黑 海并非 文学的 宠儿。 提到一 点点黑 海的作 品很多 ，但专 门写它 

的 很少。 以下 是我个 人认为 旅行时 可携带 的阅读 书目： 

Rose  Macauley’s  TTie  Tozvers  o f  Trebizond  是关于 一 '位英 国中年 

妇女 寻找这 个失落 的帝国 的冒险 故事。 Mark  Twain 在 克里米 亚遇到 
了俄 国沙皇 ，他在 TTie  Innocents  Abroad 中 记下了 这件事 ，一同 记下的 
还 有他对 伊斯坦 布尔和 敖德萨 的有趣 印象。 俄国 作家大 量谈论 北部海 
岸 和高加 索地区 ，但不 太关注 海域。 在 克里米 亚旅行 时应该 读一读 

Pushkin’s  “The  Bakhchisarai  Fountain”。 Lermontov’s  A  Hero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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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Time  and  Tolstoy  的中篇  Hadji  Murat  和短 篇小说 “A  Prisoner 
of  the  Caucasus” 可能 诱使人 去往高 加索， 或使人 绝不想 去对黑 海港口 
的刻画 ，最 好的是  Isaac  Babel’s  Odessa  Stories 。 John  Steinbeck  迷上 
了格鲁 吉亚， 并把他 的感受 写给了 读者： A  Russian  Journal  Q  Kurban 
Said 的小说 AG  am；  Nino 是 大多数 前往高 加索的 读者的 必读书 ，这真 
不幸 ，因为 书中囊 括了所 有关于 这一地 区的刻 板印象 。 

关 于当代 作家读 前面已 提到的 Ascherson 的作 品肯定 不会错 ，它 
们是 非虚构 文学的 典范， 另外还 有土耳 其作家 Orhan  Pamuk 
(especially  The  White  Castle  and  The  Black  Boo 是） 和阿 尔巴尼 亚作家 
Ismail  Kadare  (particularly  The  File  on  ff ， 这本书 不是写 黑海的 ，而 

是 关于东 西方间 的误解 —— 以及对 难以捉 摸的古 代希腊 人的追 寻）。 
Victor  Pelevin’s  The  Life  of  Insects 则 是关于 一 ■群 不同 寻常的 造访克 

里米 亚的访 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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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basci 阿巴 斯西人 54* 

Abdlilhamit  H  »  sultan 苏丹 阿卜杜 勒哈米 
德二世  196,  208  -  9,  234  12  n; 另见 
Armenia  and  Armenians :  massacres 
Abdulmecit  I  ,  sultan 苏丹 阿卜杜 勒迈吉 
特一世 196 

Abkhazia  阿 布哈兹  11,  112,  219, 

241-2 

Abonoteichus 阿 波诺或 克乌斯  >5-6， 另 
见  I  nebolu 

Abruzzi 阿 布鲁兹 44 
Acampsis  river 阿坎普 西斯河 54 
Achaei 阿 凯伊人 27 
Achilles 阿 喀琉斯 26,  5斗 
Adrianople 亚得 里亚堡 100 
Adrianople,  treaty  of 《亚得 里亚堡 条约》 
140,  162,  167 

Adriatic  Sea 亚得 里亚海 71 
Aeetes 埃 厄或斯 40 


Aegean  Sea  爱琴海  13,  29,  30,  33,  44, 
66,  82  -  3,  85,  100， 113,  146， 190, 
193,  195,  209,  214,  216 
Aesop  伊索 38 
Africa  非洲  13,  43 
Agamemnon 阿 伽门农 27 
Agathangelos 阿加桑 耶洛斯 ix 
agriculture ,  rapid  changes  in  农业 方面发 
生的急 剧变化 230-2 
Aivazovsky,  Ivan 伊万 • 艾瓦佐 夫斯基 
203 

Ak  Deniz  ( Akdeniz) 白海  xii 
Akhtiar 阿 赫塔尔 162 
Akkerman  阿克曼  121,  126,  160 ,  163 , 
165 , 另见  Maurocastro 
Akkoyunlu  Turkomans  阿 克于努  土库曼 
人 79  -  80 ,  97  ； 另见  Turkomans 
Akmechet  阿克 曼切特  162  ； 另见 
Simferopol 

Albania  ( Balkans) 阿尔 巴尼亚 （巴 尔干） 
5,  78,  190,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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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ania  (  Caucasus) 阿尔 巴尼亚 （高 加索） 
45 

Aleppo 阿勒颇 115 

Alexander  II ， tsar 沙 皇亚历 山 大二世 
180,  197 

Alexander 瓜 ， tsar 沙 皇亚历 山 大三世 
208 

Alexander  the  False  Prophet  假先 知亚历 
山大 55-6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 大大帝 41 ， 
45-7,  52 

Alexandria  亚 历山大 32,  40,  197 
Alexius  Comnenus  (of  Trebizond) 亚历克 
赛- 科穆宁 （特拉 比宗） 94-5 
Alexius  瓜  Angelus  ( of  Byzantium ) 亚历 

克赛 •安 格卢 斯三世 (拜 占庭 ） 94 
Alexius  IE  Comnenus  (of  Trebizond) 亚历 
克赛 •科穆 宁三世 （特拉 比宗） 97-8 
Alighieri ,  Michele  degli  米切利 •德利  *  阿 
里 吉耶里 102-3 
Alps 阿 尔卑斯 7,  17 
Alupka 亚 鲁普卡 202 
Alushta 阿 卢什塔 202 
Amaseia 阿 马塞亚 47; 另见 Amasya 
Amasya 阿 马西亚 25 
Amazon  river 亚 马孙河 4 
Amazons  亚 马孙人 26， 45， 68 
amber  號祐 76 

American  Civil  War  美 国内战  181 »  92 
American  Relief  Administration  美 国救济 
办公室 212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美 国独立 

战争 160 

amphoras 双耳 长颈瓶 30 


Anacharsis  the  Scythian 斯 基泰人 阿纳卡 
尔西 37-40， 157 

Anacharsis  the  Younger  小阿纳 卡尔西 
39  -40 

Anapa ,  Ottoman  conquest  of  奥斯 曼土耳 
其征服 阿纳帕 111 

Anatolia  安纳 托利亚  xii， 16， 28 ， 33 ， 
46-7,  79,  82,  89,  91,  97  -  8,  100, 
104,  115,  139  (  172  -  4,  176,  194-  5, 
207-9,  211,  213 
anchovy  凤尾鱼  18， 33， 233 
Andrusov ,  Nikolai 尼克莱 • 安德 鲁索夫 
222-3 

anoxic  zone  缺氧区  I8， 另见  Black  Sea： 
geography  and  ecology；  hydrogen 
sulfide 

Anthoine  de  Saint-Joseph,  Antoine-Ignace 

安 托万. 伊格纳 茨 • 安东尼 •德 • 圣约瑟 
夫  155-7,  165-6,  169,  221 
Antioch  安条克 43,  103 
Antipa,  Grigore  格里格 •安 蒂帕 222  -  4 
antiquities,  destruction  of  古董 的毁灭 
205 

Apollo 阿波罗 31,  55 
Apollonia 阿波 罗尼亚 32 
Apollonius  of  Rhodes 罗得 岛的阿 波罗纽 
斯 40-2,  46 
Apsarus 阿普 撒鲁斯 53 
Apsilae 阿普 西莱人 54 
Apsyrtos 阿布绪 尔托斯 53 
Arabia  and  Arabs 阿拉比 亚和阿 拉伯人 
45»  66,  69,  72,  74,  91,  128,  190 
arak 亚力酒 115 

archaeology  考古学  33 ， 246 ;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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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ythians  和斯 基泰人 35  -  6  ；  evidence 
of  cross- sea  contact 跨 海接触 的证据 
19 

Argo  .(beer) 阿尔戈 （啤酒 ） 42 
Argo  (ship)  “阿尔 戈”号 (船 只） 40-2 
Argonautica 《阿 尔戈英 雄纪》 40-2， 46 
Argonauts  阿尔 戈英雄 40- 2， 53， 71 
Argun ,  khan 阿 尔衮汗 85 
Arimasps 阿 里玛斯 普斯人 27 
Aristophanes 阿里 斯多芬 35 
Aristotle  亚里 士多德 38-9,  219-20 
Arkhangel’sk 阿 尔汉格 尔斯克 14*3 
Armenia  and  Armenians 亚 美尼亚 和亚美 
尼亚人 45,  49,  59,  82,  91， 114,  162, 
179-6,  185  78  n， 213,  225,  240,  246; 
Cilician  西 里西亚  102;  deportations 
驱逐 229；  in  Russia  在俄国  166-7, 
203-  4， 207;  massacres  大屠杀 200， 
215,  207,  209-  10; 另见  Armenian 
genocide 

Armenian  genocide 亚美 尼亚种 族屠杀 
211-2; 另见  Armenia  and  Armenians： 
massacres 

Arrian  (Flavius  Arrianus) 阿里安 （弗 拉乌 
斯 •阿 里安 ） 52-4,  57 
Art  Nouveau  新艺术 36 
Artemis 阿尔 或密斯 26 
Asclepius 阿 斯克勒 庇俄斯 55-6 
Ashkenaz 阿什肯 纳兹人 36; 另见 Scythia 
and  Scythians 

Asia  (  Roman  province ) 亚细亚 （罗 马行 
省 ） 48 

Asia  Minor  小 亚细亚  13 ， 28 -9,  37,  47 - 
8,  212； 另见  Ionia；  Ottoman  empire ; 


Turkey  and  Turk 
Asparukh 阿斯帕 鲁赫 78 
Assyrians  亚述人 28 
Astrakhan ,  khanate  of 阿 斯特拉 罕汗国 
142 

Ataturk  阿塔图 尔克， 参见 Mustafa 
Kemal 

Ateas 阿 特阿斯 36 
athanatizontes  不朽者 50 
Athena 雅典娜 41 

Athens  雅典 32,  35,  38-9,  48,  246 
Atlantic  Ocean  大西洋  168， 232 
Atlas  of  the  Black  Sea 《黑 海地 图册》 
221,  236  48  n； 另见  Manganari.  Egor 
Augustus  奥 古斯都 44， 50 
Aurelian 奥勒 里乌斯 S2 
Austria  奥地利  140,  166,  176 
Austrian  Lloyd  Company 奥 地利劳 埃德公 
司 197 

Austrian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奥地 
利 蒸汽航 行公司 197 

autocracy， as  ideology 作为 意识形 态的专 
制  178,  208 
Avars 阿 瓦尔人 67-8 
Axis  Powers  轴心国 228 
Azerbaijan  阿 塞拜疆 5， 226， 240  -  1 ， 225 
Azov  (fortress) 亚速 （要 塞） 126,140, 
145-6,  151， 165  ；  conquest  by  Cossacks 
被 哥萨克 人征服 I32-3,  144；  conquest 
by  Peter  the  Great 被 彼得大 帝征服 
14-4  -  6; 另见  Sea  of  Azov；  Tana; 
Tanais 

B 

BP  ( former  British  Petroleum)  BP (先 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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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石 油公司 ） 245 

BSEC 黑海 经济合 作组织 ，参见 Black  Sea 
Economic  Cooperation 
Baedeker,  Karl,  publishers  出版商 卡尔. 

贝德克 200-1,  203 
Baghdad  巴格达 75,  79,  89,  98 
Bagrat  W 巴格拉 特四世 97 
babr  al-Khazar  参见  Caspian  Sea 
babr  al-Rus  罗斯海 76; 另见  Black  Sea : 
names  for 

babr  al  —  Xarabazunda  特拉比 宗之海 82!; 

另见  Black  Sea：  names  for 
bahr  Buntus  海海  xi; 另见  Black  Sea: 
names  for 

Bakhchisarai  巴赫 支沙莱  122,  149,  162, 
172-3 

Baku  巴库  196, 198 -9,  212,  231， 245 
Baku  -  Tbilisi  -  Ceyhan  pipeline  巴 库-梯 
弗里斯 -杰伊 汗港输 油管线 245 
Balaklava  巴拉 克拉瓦  I73,  180 
Baldwin  of  Flanders 佛 兰德的 鲍德温 81 
Balkan  wars  (1912  —  1913) 巴尔 干战争 
(1912-1913)  200,  209 
Balkans  (  mountains  and  region ) 巴尔干 
(山 豚和 地区） 4  -8,  69  -  70,  81， 94, 
99,  100，  115，  118，  121,  139,  163, 
168， 193,  195,  399， 200， 208,  212, 
217,  227,  229,  241 

Balkars ,  deportation  of  驱逐 ，巴 尔干人 
229； 另见  deportations 
Ballard,  Robert  罗伯特 .巴 拉德  18-19, 
21  24  n 

Baltic  fleet  (Russia) 波罗的 海舰队 （俄 国)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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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tic  Sea  波 罗的海 5,  74,  76,  82,  124, 
143,  145 

barbarians,  meaning  of  term  野蛮人 ，术语 
的含义 33-4 

Barbaro,  Josafa 约萨法 •巴 巴洛 90 
Barbie  de  Bocage,  Jean  Denis  让 •丹尼 斯. 

巴比 •德 •波 卡其 157,  221 
Barkley,  Henry  亨利 ■巴 克利 204-7 
barley  大麦 32,  198 

Barth§lemy ,  Jean- Jacques  让 .雅克 ■ 巴特 
勒密 39  -  40,  157; 另见  Travels  of 
Anacharsis  the  Younger  in  Greece 
Ba scorn ,  Willard  维拉德 • 巴 斯科姆 
18-19 

Basil  II  Bulgaroktonos  巴西 尔二世 ，保加 
利 亚屠夫 77-8 

Batumi  巴统  15,  195-7,  199-200,  212, 

218,  228,  246 

Beauplan,  Guillaume  Le  Vasseur,  sieur  de 
纪尧姆 *德 •博 普朗 13.1-3 
beeswax  蜂婚  115 
Behistun 贝 希斯顿 36 
Belgrade ,  treaty  of 《贝尔 格莱德 和约》 
140 

Bender 本德尔 160 

Bentham ,  Jeremy 杰里米 •本 瑟姆 I58 

Bentham ,  Samuel 萨缪尔 * 本瑟姆 158 

Berezan  别列赞 31,  34 

Berlin  柏林 246 

Berlin,  treaty  of 《柏林 条约》 195,  206, 
215,  223 

Bessarabia  巴萨 拉比亚  10， 162 ,  203, 

219,  22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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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y  生物 223 

Bithynia  and  Bithynians 卑 斯尼亚 和皁斯 
尼亚人 28-9,  47,  52,  99 
Black  Death  黑死病  11&; 另见  plague 
Black  Sea：  ancient  travel  across  黑 海：古 
代跨 海旅行  15-16;  book  by  Antipa 
安蒂帕 的著作 223；  flood  thesis 洪水 
假说  13  -  15， 20  15  n， 17 ;  freezing  of 
冰冻  13;  geography  and  ecology  地理 
和生态  15-19,  192,  219-24,  230-3, 
243  ;  historiography  历史 编纂学 4  - 
5， 25， 216  -  19;  names  for  得名  xi- 
xii,  12-13;  regional  identity  地 区认同 
8；  sediments  14，  17;  weather  and 

climate 天气 和气候 12  -  13 ,  17； 另见 
individual  subject  entries 
Black  Sea  Economic  Cooperation  黑 海经济 
合 作组织 7,  242-4 

Black  Sea  fleet  (  Russia) 黑 海舰队 （俄 国） 
179,  194,  240 

Black  Sea  Hydrographical  Office  黑 海水文 
办公室 221 

Black  Sea  "Negroes" 黑 海“奈 格罗人 ”  21S 
Black  Sea  region  (of  Turkey) 黑 海地区 （土 
耳其 ） 11 

Black  Sea  trout  黑 海鳟鱼  18 

black-earth  region  黑土 地区  197  ,  230 

bluefish  竹荚鱼  18 

boast 小船 ，参见 ships 

Bolshevik  revolution  布 尔什维 克革命 225 

Bolsheviks 布尔 什维克 5 

bonito 鲣鱼  18,  33 

Bonobomme  Richard  (  ship) 老好人 理査德 
号 （船 只） 158,160 


Borythenes  (horse) 波里 斯丹尼 （马 ） 57 
Borysthenes  river 波利斯 丹尼河 M; 另 
见  Dnepr  river 

Bosphorus  ( Cimmerian ) 博 斯普鲁 斯海峡 
(辛梅 利安） 参见 Kerch  (strait) 
Bosphorus  (  Thracian  ) 博 斯普鲁 斯海峡 
(色 雷斯 ） 25,  29-30,  33,  37,  82-3, 
101,  113,  125,  156， 194,  20t,  232； 
currents  in  海流 13， 16， 17,  220  ； 
origins  of  起源  14 

Bosporan  kingdom  博斯普 兰_ 王国 47  -  9  ^ 
54 

Brant ,  James 詹姆斯 •布 朗特 1*75 -6 
Braudel ,  Fernand 费 尔南多 •布 罗代尔 3， 
239 

Britain  英国  16， 76， 140 ,  156,  166， 
174-7,  179,  194,  197,  200,  210 
Bryer ,  Anthony 安东尼 •布 赖尔 95 
buboes 淋 巴腺发 炎肿大 93 
Bucharest  布加 勒斯特  172,  203,  206, 
221 

Bucharest  Convention 《布加 勒斯特 公约》 
242 

Buckingham  Palace  白 金汉宫 202 
Budapest 布 达佩斯 88-9 
Buddhism  佛教  150 
Budini 布迪尼 34 
Bug  river  布贾河 29， 31 
Bujak  布贾克  113,  132 
Bukovina 布 科维纳 224 
Bulan,  khagan  布 兰大汗 74-5 
Bulgaria  and  Bulgarians 保 加利亚 和保加 
利亚人 7,  16,  19,  32,  43,  50,  66,  99, 
171， 190,  194  -  5,  199,  205  -6,  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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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24-5,  227-9,  243 
“Bulgarian  atrocities”  “保加 利亚的 暴行” 
200 

Bulgars 保 加尔人 77-8 
Burebista 布雷 比斯塔 50 
Burgas 布 取加斯 15 
Bursa 布尔萨 100 
butter  黄油  115 

Byzantine  empire  拜占 庭帝国 8 ;  and 
Christianity  及 基督教 78-9;  identity 
认同 65  -  6;  navy  海军 66,  71  -  3, 
128  ；  relations  with  Bulgars  同保 加尔人 
的关系 77-8;  relations  with  Khazars 
同哈 扎尔人 的关系 73  -  5  ；  relations 
with  Ottomans 同 奥斯曼 的关系 98  - 
101  ；  relations  with  Pechenegs  同佩切 
涅格人 的关系 69  -  70；  relations  with 
Rhos 同 罗斯人 的关系 75-7 
Byzantium  (city) 拜占庭 （城市 ） 25 ， 31 ， 
33， 44， 57， 65; 另见  Constantinople； 
Istanbul 

Byzas 拜扎斯 65 

C 

cabotage 短 途航运 126 
Caffa  卡法 84-7,  91—2,  1U,  115,  117, 
126,  162,  165 ， 另见  Feodossiia；  Theodosia 
Cairo 开罗  116 
caliph 哈里发 147 
Caliinicus 卡利 尼库斯 72 
Callistratus 卡 利斯特 拉图斯 44 
Cambridge  剑桥  164 
“Canal  of  Death  ”  “ 死亡运 河”， 参见 
Danube-Black  Sea  canal 


cannabis  大麻 35 

Cantemir ,  Dimitrie 迪米 式里， 坎 特米尔 
145-6 

Cape  of  Good  Hope  好望角  13 
Cappadocia 卡帕 多契亚 45， 52 
caravel 卡拉维 尔帆船 128-9; 另见 ships 
Carpathian  mountains  嗜尔巴 FF 山脉 29, 
51-2,  120 

carrack 卡拉 克帆船 28 -9, 另见 ships 
Carthage  迦太基 47 

cartography  制图法 9， 55,  77,  82， 85, 
156-7， 183  35  n,  185  73  n， 221-3 
Caspian  Sea  里海  13,  15， 17,  75， 82, 
84,  94,  103,  142  -3,  150,  174， 196 1 
198-9,  231,244-5 
Castor 卡 斯托尔 27 
Catalans 加泰罗 尼亚人 84,  91 
Catherine  the  Great  叶 卡捷琳 娜大帝 
140,  146,  153-6,  158,  162,  163,  166, 
174：  procession  to  Crimea  前往 克里米 
亚 的游行 147  -50,  158 
Caucasus  (  mountains  and  region  ) 高 力口索 
(山 脉和 地区） 4,7-9,  16  -  17,  26  - 
31,  41  -2,  45-6,  48- 9,  52,  73,  75, 
81，  85，  88，  111，  117-20，  122-3, 
126,  139,  162,  165—6,  175,  177,  191, 
195,  197-201,  208-9,  212,  221， 224, 
226-7,  229,  241， 245 
Caucasus  wars  (  nineteenth  century) 高力口 
索战争 （19 世纪 ） 177 
Celts 凯 尔特人 57,68 
central  Asia  中亚  xiii ， 36 ,  43 ， 82 ， 84 , 
87,  100,  103,  174-5,  177,  229 
Central  Powers  同盟国 210,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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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ni 切 佩尼人 80 
Cerasus 櫻桃树 32 
Cerberus 刻耳 柏洛斯 26 
Ceyhan 杰伊汗 245 

Ch’  art 夏 特事件 215; 另见 Armenian 
genocide 

chaikas  海 E|  131 
Chalcedon 査 尔斯顿 65 
Charaszkiewicz ,  Edmund  埃德 蒙德. 卡拉 
斯 科维兹 227 

**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  “轻 骑兵的 
冲锋 ”  181 

Chechens  车臣人 208 ；  deportation  of  驱 
逐 229； 参见  deportations 
chemicals  化 学药品 231  -  2,  243 ; 另见 
Black  Sea：  geography  and  ecology 
Chemo  More 黑海 （保 加利 亚语） xii; 另见 
Black  Sea：  names  for 

Chernoe  More  黑海 （俄 语） xii; 另见 
Black  Sea：  names  for 
cherries  楼桃 32 

Chersonesus  克尔 涅索斯 31,  47， 66, 
69  -71 ,  74,  77,  84,  94,  162,  164-5 
Chesapeake  Bay 切萨 皮克湾 4 
Chicago  Daily  News 《芝加 哥每日 新闻 
报》 12 

China  中国  xii,  9,  35,  67,  82,  84,  87, 
90,  103,  252 

Chingis  Khan  成 吉思汗 87-90  ,120,  122 
cholera  霍乱  172 
chora  乔拉 43 

Chorne  More 黑海 （乌克 兰语〉 xii; 另见 
Black  Sea :  names  for 
Churchill ,  Winston  温斯顿  *  丘吉尔 229 


Cilicia  西 里西亚 45 ; 另见  Armenia  and 
Armenians：  Cilician 
Cimmerians  西 米利人 28-9,  35 
Circassia  and  Circassians  切 尔克西 亚和切 
尔克 西亚人  117,  139 ,  207  ；  deportation 
of  驱逐  208  -  9,  215； 另见 

deportations 

Civrano,  Andreolo 安德 列奥罗 •奇 夫兰诺 
91-2 

Clavijo,  Ruy  Gonzalez  de  路易 ■岡 萨雷 
斯 •德 * 克拉 维吉奥 96 
coal  煤  190,  194,  198 
cog 柯克船 127 -9; 另见 ships 
Colchis  and  Colchians 科尔 嘻斯和 科尔嘻 
斯人 27-8,  40-2,  45,  57,  191,  218 
cold  war  冷战 4,  227 ,  239 
colonization  殖民  166; 另见  Greeks 
(ancient)  :  exploration  and  colonization , 
Russian  empire :  colonization 
commercte :  growth  in  eighteenth  century 
商 业:在 18 世纪 的发展 154-7;  in  New 
Russia 在新 俄罗斯 l62  -  8； 另见 
individual  products 

communism  共 产主义 6， 229-33， 241 
Comnenus  dynasty  科穆 宁王朝 93-8, 
102,  103 

Cohan  the  Barbarian  野蛮 人柯南 28 
Constanta  康 斯坦察 32,  206,  210,  228- 
9， 232， 246； 另见  Kbstence；  Tomi 
Constantine  the  Great  君士坦 丁大帝 6S， 
72 

Constantine  W  Porphyrogenitus  君 士坦丁 
七世波 菲罗根 尼图斯 73-5,  69-70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 丁堡  xii ，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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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2,  75  -6,  89,  92,  96,  101  -2,146； 
conquest  by  Latins  被拉丁 人征服 80  - 
1， 119；  conquest  by  Ottomans  被奥斯 
曼 人征服 66， 100-1， 111,  113； 
population  人  口  113;  reconquest  by 
Byzantines 被拜 占庭人 再征服 83, 
103-4; 另见  Byzantium  (city) 也可见 
拜占庭 (城 市）； Istanbul 伊斯 坦布尔 
Continental  Army  大陆军  148 
conversion  阪依 ，参见  religious  conversion 
Cordoba  科 尔多瓦 75,  86,  116 
corn  laws  (Britain) 《谷 物法》 （英国 ） 167 
corruption  腐败 240  -  1;  in  quarantine 
systems 在隔离 系统中 171 
Qoruh  river  克鲁河 ，参见  Acampsis  river 
Cossacks  哥 萨克人 8,  140,  147-8,  153, 
208,  227 ;  capture  of  Azov  fortress  占 
领亚 速要塞  144,  151;  destruction  of 
Zaporozhian  headquarters  其扎 波罗热 
的 大本营 的毁灭 147;  navy 海军 129  _ 
34,  144  -  6；  origins  起源  130-1 
Costas 科 斯塔斯 85 
cotton  棉花  115, 177 
coureurs  des  bois  森 林跑者 8 
Cracow 克 拉科夫 88 
cranes  鹤 27 

Crimea  克 里米亚  10,  15  -  17 ， 26 -8 ， 30 ， 
32_3,  36,  46,  49,  50,  54,  66,  68-9, 
75,  85，  94，  97,  111，  114,  126, 139, 
143,  149,  162,  164-5,  173,  200,  204, 
219,  225;  annexation  of  by  Russia  被 
俄 国吞并 147,  154；  republic  of 共和 
国 226 , 229  ；  under  Ottomans  在奥斯 
曼 统治下 121-2 


Crimean  Tatars  克 里米亚 鞠靼人 11， 
121-2， 131， 139， 146， 149,  151; 
deportation  of  驱逐 206-8， 215， 229; 
relations  with  Muscovy  和莫斯 科大公 
国 的关系  141  _ 3;  return  to  Crimea  回 
到克 里米亚 229,  246 
Crimean  war 克里米 亚战争 140， 177  - 
81,189-90,  196-7,  200,  208 
Croatia 克 罗地亚 169 
Crusades  and  Crusaders 十 字军东 征和十 
字 军战士  83， 94,  99， 104；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征 服君士 坦丁堡 80- 
1,  93 

culture,  as  idea 作 为观念 的文化 7 
Cumans  库曼人 67,  74,  77,  89,  120 
Curzon ,  Lord  寇 松勋爵 214 
Cybele 西布莉 37 

D 

d'Albenga,  Obertino 奥 博蒂诺 •德 奥尔本 
加 85 

da  Bologna ,  Ludovico 鲁 多维科 •达 • 博洛 
那  101-4 

da  Vinci ,  Leonardo 莱昂 纳多. 达芬奇 
220 

Dacia  and  Daci 达 契亚和 达西人 50-2, 
57,  216-17 

Damascus  大 马士革 43,  89， 98， 115 
Dandolo,  Enrico 恩里科 •丹 多罗 80 
Danube-Black  Sea  canal 多璃 河-黑 海运河 
231 

Danube  Commission  多璃河 委员会  193 
Danube  river  多璃河 7， 16-18， 26， 36, 
49,  51  -2,  54,  77,  84,  111,  113,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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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5  -  6,  133,  161,  163,  165,  170, 
172,  178,  180  -  1， 190,  194， 196-7, 
199,  201,  205-6,  215,  217,  221, 224, 
240；  delta  of  三角洲 32 
Danubian  principalities  多瑙河 大公国 
162 , 另 见  Wallachia；  Moldova 
(principality) 

Dardanelles  达 达尼尔  13,  17,  101, 

125,  140,  156,  210；  origins  起源  14 
Darius  大流士  36 

Dasht-i  Qipchaq  齐普恰 克草原  113,  133, 
134  5  n 

David  Comnenus  大卫 •科 穆宁 95， 102 
David  fl 大 卫二世 94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论 帝国 行政》 
69  -  70； 另见  Constantine  \I 

Porphyrogenitus 

De  Quincy ， Thomas 托马斯 * 德 •昆西 
153 

de  Ribas ,  Jos6 何塞 • 鲁 E  斯 
de’  Mussi， Gabriele 加布 里埃尔 * 德慕西 
92 

Decebal 德 切巴尔 50-2 
Decembrist  rebellion  十 二月党 人叛乱  1 7 8 
deforestation  砍 伐森林 230 
Delphi,  orade  at  德尔 斐神谕 65 
Demidoff ,  Anatole  de 安 纳托尔 _ 德 * 德米 
霍夫 172 

deportations  驱逐 206  -  15  ,  229 
derebeys  地 利见伊  123-5， 173-4， 176 
development  发展  191-2， 229  - 33 ,  239 
devsirme  system 强 征儿童 税体系 U5 
19  n 

di  Campo,  Mazzo 玛索  *  迪坎波 85 


di  Ghisulfo ,  Giacommo 贾科莫 •迪 吉苏佛 
85 

di  Saluzzo ,  Guglielmo 古 里埃木 . 迪萨鲁 
索 85 

Diderot,  Denis  丹尼斯 •狄 德罗  139,  189 
Dio  Chrysostom 迪奥 * 克利 索斯顿 43-4 
Dioderot  Siculus 狄奥 多鲁斯 * 斯 库鲁斯 
13,  15 

Diogenes  Laertius 第 欧根尼 •拉 尔修 37 
Dionysus 狄奥 尼索斯 34 
Dioscurias 迪奥斯 库里亚 29,  31 ， 54 
disease  疾病  165  -  6,  180； 另见  Black 
Death  ；  cholera ;  malaria  ；  plague； 

typhus 

Dnepr  estuary， battle  of  the  第最 伯河河 
口之战  159-61 

Dnepr  river  第 聂伯河 7， 16-18,  26 ,  31 , 
34,  46,  68,  76,  111,  113,  115,  120- 
1， 126,  129,  131,  143,  t46  -  8,  153, 
J56-8,  160-1,  162-3,  165-6,  168, 
197  ；  damming  o£  堤现  190,  231 
Dneprostroi  hydroelectric  station  第最伯 
河 水电站 231 

Dobrudja  多 布罗加  10， 199， 203  -  6， 
217  -19 ,  224， 228；  railways  in  铁路 
204-7 

、 

Dodonian  oak 多多 那橡树 4 1 
dolphins  海琢 30 
Dominicans  多明 我修士  84， 89 
domni 多瑙 河公园 统治者 d 
domnitori 多瑙 河公园 统治者 
Don  Cossacks 顿 河哥萨 克人， 参见 
Cossacks 

Don  Juan  唐瑣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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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  river  顿河 7， 16  _  18， 26， 36， 74, 
82，  84，  88  -  9，  91，  111,  126，  133, 
143  -  5 ,  151，  165；  as  Europe- Asia 

boundary 作 为欧亚 的边境 54,  68 
Dracula 德古 拉伯爵 121 
dredge  nets  拖网 233 
Dobrovnik 杜布罗 夫尼克 ，参见 Ragusa 
Durham  (city) 杜汉 （城市 ） 205 
Durham,  Edith  艾迪斯 •杜汉  191 

E 

eastern  Europe ,  as  region  作为地 区的东 
欧 4  -  5 ,  20  4  n 

Eastern  Question  东 方问题 5， 227 
Edirne 埃迪 尔内 ，参见 AdrianopJe 
Edward  I 爱德 华一世 95 
Egypt  埃及  10,  43,  80,  116,  143,  169 
Egyptians  埃及人 28， 36， 218 
Eleusinian  mysteries  埃琉西 斯秘仪 38 
emirs 埃米尔 79 
emporia 贸易站 30 
Encyclopedic 《百科 全书》 139 
England  英国  128； 另觅  Britain 
Enlightenment  启蒙  14， 162， 220 
environment  环境， 参觅  Black  Sea : 

geography  and  ecology 
epic  of  Gilgamesh 吉 尔伽美 什史诗 15 
Epictetus 伊 壁鸠鲁 52 
Erasmus 伊 拉斯漠 38 
Erzurum 埃尔 祖鲁姆 97,  211 
Eski  Cami 老 清真寺 100 
Essex  (ship) 艾克 塞斯号 （船只 ） 口6 
estuaries  三角洲  17 
Ethiopia 埃塞 俄比亚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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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phrates  river  幼发 拉底河 30， 45 
Eurasia 欧亚 大陆， 分别参 见各地 区条目 
Europe,  nation-states  in  欧 洲的民 族国家 
6 

European  Union  欧盟 7， 239， 241， 244 , 
246 

eutrophication  富 营养化 232； 另见  Black 
Sea：  geography  and  ecology 
Euxine  攸 克星海  xi， 1; 另见  Black  Sea： 
names  for 

Evliya  Celebi 艾 弗利亚 •塞勒 比 114, 
117,  130,  132 

exile  流放 207； 另见  deportations 

F 

famine  饥荒 212 

Feodosiia 费奥 多西亚 31， 204; 另见 
Caffa;  Theodosia 
fertilizers  肥料 ，参见  chemicals 
First  World  War 第 一次世 界大战 140 ， 
161，  191，  198，  207，  209-12，  217, 
224,  228,  246 

fish  and  fishing  鱼 与渔业 29， 31  -  3， 46, 
215,  219， 233， 243, 另见  Black  Sea： 
geography  and  ecology ;  entries  for 
individual  species 
flatulence  气胀 33 

flood  洪水 ，参见  Black  Sea:  flood  thesis 
Florence  佛 罗伦萨 90  -  1 ,  102 
flounder  比目鱼  18 
fluid  mechanics  流 体力学 219  -  20 
Foreign  Office  ( Britain ) 外交部 （英 国） 
175 

France  法国  140,  148  -  9,  155，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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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  197,  200,  210 
Franciscans  方济 各会士  84， 86， 103 
Franks 法 兰克人 91 ， 114 
Frederick  ffl 腓特 烈三世 102 
Frederick  the  Great  脾特 烈大帝  148 
French  revolution  法 国革命  149， 156 
frontier， as  idea 作 为理念 的边境 8-11 
fur  trade  皮 毛贸易  10,  73,  76,  82,  115 

G 

Galati  加拉茨  170,  173,  228 
galeasse  加 莱赛船  I28; 另见  galleys 
Galicia 加 利西亚 82 

galleys  加 利帆船  128， 132,  144,  157-8, 
159-61 

Gallipoli  加 利波利  101， 210,  213 
Gaul  and  Gauls 髙卢和 高卢人 49,  57 
Gazaria 加 扎里亚 75， 81 
Gelonus 益 洛诺斯 34 
Genesis  创世记  15， 28,  36 
Genoa  and  Genoese 热那 亚和热 那亚人 8, 
10,  66,  81  -7,  91  -  2,  98,  103， 114, 
173,  167-8 

genocide  种 族屠杀 211-12， 214  -  15 
Georgia  and  Georgians 格鲁 吉亚和 格鲁吉 
亚人 5,  7,  11， 16,  31， 41-2,  66,  69, 
84,  94  -  5，  97，  102,  119，  139,  148, 
162,  174  -  5,  195,  199,225  -  7,  239, 
24-1 ,  243  -  4,  246；  relations  with 

Ottomans 同奧斯 曼帝国 '的关 系 
122-3 

Georgian  military  highway  格鲁吉 亚军事 
公路 177 

Germans ,  as  settlers  in  Russia  作 为俄罗 


斯殖 民者的 德国人 166-7; 另见 Volga 
Germans 

Germany  德国  197， 211， 222;  invasion  of 
Soviet  Union  入 侵苏联 227-8 
Getae  盖塔人 43， 46， 49  -  52,  291, 
216-17 

Gibraltar  直 布罗陀  143,  179 
Giray  dynasty  (Crimea) 吉拉 伊王朝 （克里 
米亚） 120,  222 
globaljzation  全球化 93 
Goeben  (ship)  “戈 本”号 (船只 ） 211 
gold  金子  19， 27， 32， 36， 43,  50; 
extraction  using  fleeces  用羊 毛淘金 
41,  60  52  n 

Golden  Fleece  金羊毛 27， 40-1 
Golden  Horde  金 帐汗国 88， 97， 120， 
122， 142 -3; 另见  Tatar  Mongols 
Golden  Horn  金角湾 83,  101 
Gomer  戈默 28 

Gorchakov ,  A.  M.  A.  M •戈尔 切科夫 
192-3 

Gordon ,  Sir  Robert 罗伯特 • 戈 登爵士 
175-6 

gorytos 戈 里托斯 36 
“Gothia”  哥提亚 229 
Goths  哥特人 68,  75,  126,  130 
grain  谷物 298, 另见  barley;  millet ； 
wheat 

grand  vezirs  大 维齐尔 
Great  Britain  大 不列颠 ，参见  Britain 
"Great  Game"  “大 竞赛”  174-7 
Great  Sea  大海  xi-xii,  82； 另见  Black 
Sea：  names  for 

Great  Seljuk  empire  大塞尔 柱帝国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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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ce  希腊 5,  31， 32,  35,  37， 40-1， 
43,  81,  83,  93,  144， 213r  217； 

independence  of  独立  193-4;  Russian 
refugees  in  俄 国难民 212; 另见 
Greeks 

Greek  fire  希腊火 ，参见  sea-fire 
Greek  identity  希 腊认同  190,  214， 215 
Greek-Turkish  population  exchange  希腊- 
土 耳其人 口交换 213-16,  240 
Greek-Turkish  war 希腊 -土耳 其战争 
213,  225 

Greeks  (  ancient ) :  cosmology  希腊 （古 
代）： 宇宙观  26 ;  exploration  and 
colonization  採索 与殖民  10,  19， 26, 
29  -  34 ,  42-5;  Heroic  age  英 雄时代 
26;  identity  认同 25， 33;  mythology 
神话  10， 26  -  8；  relations  with 
Scythians  and  others 同 斯基泰 人和其 
他民族 的关系 31  -  8,  43,  153;  trade 
贸易 7,  27,  29-33 

Greeks  ( modern) :  as  settlers  in  Russia  希 
腊 (现 代）： 作为俄 国居民 166-7,  203  - 
4；  deportation  of  驱逐 207,  229; 另见 
Greek-T urkish  population  exchange 
griffins  獅鸾 27 

Guthrie „  Marie  玛丽 •古 斯里  117 
Gvazawa.  Georges  乔治 •哥 扎瓦 226 

H 

Haci-Omar,  emir 哈奇- 奥马尔 埃米尔 97 
Hades 冥王 哈德斯 26 
Hadji-bey 哈德 吉拜依 ，参见 Odessa 
Hadrian  哈德良 53  -4,  57,  67,  71 
Haghia  Sophia  ( Istanbul) 圣 索菲亚 大教堂 


(伊斯 坦布尔 ） 81， 96 
Haghia  Sophia  (Trabzon) 圣索菲 亚大教 
堂 （特拉 布宗） 95-6,  106  49  n， 127 
Halys  river  海耶 斯河， 参见  Kizilirmak 
river 

H amidian  massacres 哈米德 大屠杀 ，参见 
Armenia  and  Armenians :  massacres 
hamsi 哈姆西 ，参见 anchovy 
Harald  HI 哈拉 德三世 ，参见 Sigurdsson， 
Harald 

Hasan  Pa?a,  Gazi 哈 桑帕夏 ，述 境战士 
159-61 

Hassan  哈桑 85 

Haxthausen,  August  von  奧 古斯特 .冯. 

哈克 斯豪森 118,  221 
hazelnuts  棒子 32， 115 
Hazer  Denizi  里海 ，参见  Caspian  Sea 
Hellenistic  period  希腊 化时期 40-6 
hemp  大麻 30， 115， 155; 另见  cannabis 
同乡 247 

Hem§in 赫 姆辛人 11， 246 
Heniochi 亨 尼契人 27 
Heraclea  Pontica 赫拉 克里亚 本都卡 94 
Hercules 赫拉 克勒斯 26 
Herodotus  希 罗多德  ix,  23,  25,  27  -8, 
31， 34-8,  43,  50-2,  54,  68,  218 
Hesiod 赫 西俄德 40 

Historical  Essay  on  the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of  the  Black  Sea 《关 于黑 
海商业 和航行 的历史 论文》 156 -7; 另 
见  Anthoine  de  Saint- Joseph,  Antoine- 
Ignace 

Histories 《历 史》 36, 另见  Herodotus 

* 

history-writing  历 史写作 216  -  29;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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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  Sea；  historiography 
Holland  荷兰  144 
Holy  Land  圣地 203 
Homer  荷马 40-1， 71 
honey  蜂蜜 32， 58  26  n 
Hoover， Herbert  赫伯特  *  胡佛 2X2 
horse-milkers  马奶者 36 ， 另见  Scythia 
and  Scythians 

Howard ,  John  约翰 • 霍华德  I69， l84 
62  n 

Howard ,  Robert  E 罗伯特 *E， 霍华德 
28 

Hrushevs'kyi,  Mykhailo 米哈伊 罗  *  胡舍 
夫斯基 218 

human  sacrifice  人祭 37 
Hungarian  plain  匈牙 利平原  1 7 
Hungary  匈牙利  122， 114  -  15， 120, 
122-3 

Hunkur  I  skelesi ,  treaty  of 《温 卡扭 斯 
凯莱 西条约 条约》 141 
Huns 匈奴 67 

hydrogen  sulfide  硫化氨  17-18， 232, 另 
见  Black  Sea：  geography  and  ecology 
Hypanis  river 叙帕 尼司河 29, 另见 Bug 
river 

Hyperboreans  北极人 27， 34， 76 
hypoxia  缺氧 232 ， 另见  Black  Sea : 

geography  and  ecology 
Hyssus 海苏斯 53 

I 

Ia§i  雅西  172 

Iberia  (in  Caucasus ) 伊 比利亚 （高 加索） 
45 


Iberia  (in  western  Europe ) 伊 比利亚 （西 
欧 ） 95 

Ibn  al-Atir 伊本 •埃 塔尔 72 
Ibn  Battuta 伊本 •巴 图塔 86 
Ibn  Fadlan 伊本 •法 地兰 74 
Ibn  Kemal 伊本. 凯末尔 125 
Iliad 《伊利 亚特》 36 
Ilkhans 伊尔汗 88 
Imereti  伊 梅列季  120， 122 
Ibce  ( cape) 因什 （海角 ） 16 
India  印度 52,  89,  102-3,  174 
Indian  Ocean  印度洋  10， 43， 73 
industry  工业  191， 199,  229-33,  243 
inebolu 伊 内博卢  15， 55， 另见 
Abonoteichus 

Ingush,  deportation  of 印古 什人的 强迫迁 
徙 229 

The  Innocents  Abroad 《傻 子出 国记》 
189, 另见  Twain， Mark 
international  law  国际法  192-5,  215-16 
Iolcus 伊俄 尔科斯 

Ionia  伊 奥尼亚 29,  32,  35,  43, 另见  Asia 
Minor 

Iorga ,  Nicolac 尼克莱 ■■伊 奥加 218 
Iphigeneia 伊菲 艾妮雅 26 
Iran 伊朗 36 
iron  铁 29,  32,  190 
I  shaki ,  Ayaz 阿依孜 •依 沙奇 226 
Islam  伊斯 坦布尔 69,  74-5,  101， 133  , 
141， 143,  208 
Ismail 伊 斯梅尔 160 
Istanbul  伊斯 坦布尔  xii， 127,  143,  145, 
155-6,  161  -2,  165,  173,  176,  194, 
197,  200， 206， 213， 245  -  6,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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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zantium  (city)  ；  Constantinople 
Istanbul ,  treaty  of 《伊斯 坦布尔 条约》 
140 

Istria 伊 斯特拉 32 

Italy  and  Italians 意大 利和意 大利人 80, 
103， 167,  222， 另见  Genoa  and 

Genoese ；  Pisa  and  Pisans；  Venice  and 
Venetians  Iurzuchi  尤足赤 85 
Ivan  ]V  (the  Terrible) 伊 凡四世 （恐 怖伊 
凡） 124,  140-2 

J 

Janissafies  土耳其 禁卫军 117 
Japheth  雅弗 74 

Jason  ( cape) 贾森角 ，参见  Yasun  (cape) 

J ason  ( mythical  figure) 伊阿宋 （神话 人物） 
27,  40-2,  53 

jellyfish  水母 ，参见  Mnemiopsis  leidyi 
Jeremiah  耶利米 28 
Jerusalem 耶 路撒冷 178 
Jews  犹太人 45,  85,  114,  118,  165  -6, 
167,  169,  184  62  n,  204，  208，  215, 
228,  246 

John  V  Paleologus 约翰五 世帕勒 奥洛古 
斯 97 

John  VI  Cantacuzenus 约翰 六世坎 塔库泽 
努斯 93 

Jones,  John  Paul  约翰 •保罗 .琼斯  157- 
61， 163-4,  181 

Joseph  II  约瑟 夫二世  148,  150,  154 
Judea 犹 大王国 45 
Julianus 朱利 阿努斯 54 
Julius  Caesar 尤 里乌斯 •凯撒 50 
Justinian  I  査士丁 尼一世 65,  59 


Justinian  H  査士丁 尼二性 74,  77 

K 

Kakheti  卡赫基  1 20 , 另见  Kartli-Kakheti 
Kalmoucks 卡 尔梅克 ，参见 Kalmyks 
Kalmykia ,  Republic  of  卡 尔梅克 共和国 
153 

Kalmyks 卡 尔梅克 150-4 
Kara  Deniz  (  Karadeniz  ) 暗 黑之海  xii ， 
1 13 ； 另见  Black  Sea：  names  for 
Kara  Yuluk 卡拉. 尤鲁克 97 
Karachai， deportation  of  卡 拉恰耶 人的驱 
逐 229 

Karasu 卡拉苏 205 

Karlowitz ,  treaty  of 《卡尔 洛维茨 条约》 
140 

Kars  卡尔斯  179,  195 
karst 喀斯特 3 

Kartli  卡提利  120, 另见  Kartli-Kakheti 
Kartli-Kakheti 卡 提利- 卡赫提 123 
Kata  strophe 屠杀本 部希腊 人事件 214, 
另 见  Greek-Turkish  population 
exchange 

Kazakhs 哈 萨克人 153 
Kazan,  khanate  嘻 山汗国  I42 
Kemal  Takmadji 凯末尔 • 塔 克马吉 85 
Kennan ,  George  乔治 •肯南 6 
Kerch  (city) 刻赤 (城市 ） 31， 147 
Kerch  (strait) 刻赤 （海峡 ） 16， 113， 145, 
147 

Kerempe  (cape) 克伦佩 (海角 ） l6 
kerosene  煤油  198 
Keystone  Kops 《启 斯东 警察》 35 
khagan  大汗 73  -  5 ,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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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azars  哈 扎尔人 73-8， 85 ；  relation  to 
Karaites 和加 莱特人 的关系 105  20  n 
Kherson  赫尔松  154-8， 162， 165-6, 
171,  196,  221 

Khodarkovsky,  Michael  米 盖尔*  考达科 
夫斯基 142 

Kiev  基辅 （Kiev)  76-7， 82， 88， 143, 
200,  203； 另见  Kyiv 

Kilia  基里亚  121， 126,  160,  165 ， 另见 
Licostomo 

Kinburn  金布恩  147,  159 
Kizilirmak  river 克 孜勒尔 马克河 1*7， 30 
Knights  of  Rhodes  罗得岛 骑士团  126 
Knights  Templar  圣殿 骑士团 89 
koine 科因内 47 
Koran 《古 兰经》 1了1 
Kosciuszko 科 修斯科  147 
Kosovo ,  battle  of  科索 沃之战 99 
Kbstence  克 斯坦斯  196,  199,  20S-6, 另 
见  Constanta  ；  Tomis 
krai 边 缘地区 142, 另见 steppe 
Krum， khan 克鲁 姆可汗 78 
Krym 克里木 ，参见 Crimea 
Kuban  river  库班河  1% 

Kublai  Khan 忽 必烈汗 81 
Kuciik  Kaynarca ,  treaty  of 《小卡 伊纳尔 
贾 条约》 140,  146-7,  162,  174 
Kumyks,  deportation  of 库 梅克人 的驱逐 
229 

Kurds  and  Kurdistan 库尔 德人和 库尔德 
斯坦 5,  11， 209,  213,  241 
Kutlubeg 库特 鲁伯格 97 
Kyiv 基辅 245, 另见 Kiev 


L 

Lafayette 拉 法耶特 147 
LaLelt  district  (Istanbul) 拉 系里区 （伊 斯坦 
布尔） 245 
language  语言 7 
lateen  sail  四角帆  128 
Lattimore ,  Owen 欧文 •拉 铁摩尔 8-9 
Laugerio,  Vivaldino 韦 尔蒂诺 •劳 吉略 85 
Lausanne,  treaty  of  洛 桑条约 213  -  14, 
216， 235  38  n， 另见  Greek-Turkish 
population  exchange  也可 见希腊 -土耳 
其人 口交换 
Lavaggio ,  Vivaldo  85 
Laz  拉兹  11， 54,  126,  176,  246 
lazaretto ，参见  plague 
Lefort,  Francois 佛 朗西斯 •勒 夫特 144, 
158 

Leipzig  莱比锡 209 
Lepanto ,  battle  of  勒潘 多海战  128 
Levant  黎凡特 5,  91,  126,  169,  174, 
189 

Libya 利比亚 48 
lice-eaters 吃風 子的人 54 
Licostomo 列克 斯托默 84,  111， 121， 
126, 另见  Kilia 

lighthouses  灯塔  172,  185  73  n 
Liman,  battle  of  the 里曼 之战， 参见 
Dnepr  estuary,  battle  of  the 
/imans  里曼 ， 46 参见  estuaries ，"济打 
Limnia 利 姆尼亚 97 
linen  亚麻 30,  46 

Lithuania 拉 脱维亚 120 ,  142 ， 另见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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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orno 里窝那  167 

London  伦敦  173,  197,  200,  205,  246 

Lorraine  洛林 89 

Los  Angeles  洛杉肌 246 

Louis  K 路 易九世 88 

Louis  XV 路 易十五 148 

Louis  XVI  路 易十六 39,  148,  155 

Lucian  吕西安 55-6 

Lw6w 利沃夫 82 

M 

Macedonia  (region) 马其顿 （地 区） 214, 
217 

Macka  马卡 ，参见  Matzouka 
mackerel  鲭鱼  18， 33, 另见  fish  and 
fishing 

Magyars 马 扎尔人 67 
Mahmut  II,  sultan 马努特 二世， 苏丹 
Main-Danube  canal 马恩 -多瑞 河运河 231 
Maine 马恩河 12 
malaria  痕疾  1?2 ， 另见  disease 
Malassus 马 拉苏斯 54 
Malta 马耳他 197 
Manchester  曼 彻斯特 1  *77 
mandates  委 任管理 213,  228 
Manganari ,  Egor  伊戈尔 _ 曼 加洛尼 
221-3 

manganese  猛  190， 198 
Mangu  Khan 蒙 哥可汗 89 
Manuel 羾 Comenus 曼努尔 •科穆 宁三世 
96 

Manzikert ,  battle  of  曼齐克 特战斗 79 
maps  参 见地图  cartography 
Marco  Polo 马可  *  波罗 81 ， 85 ， 89 


mare  Leoninum  82 ， 另见  Black  Sea：  names 
for 

mare  Maggiore  xi ,  82 ， 另见  Black  Sea : 
names  for 

Mare  Maius  xi ， 另见  Black  Sea :  names  for 
Marea  Neagra  xii;  book  by  Grigure  Antipa 

格 力高略 •安 蒂帕 的著作 223, 另见 
Black  Sea：  names  for  marine  geology 
marine  science  海 洋科学 222  -  3 ， 参见 
oceanography 

Marseilles  马赛 82， 155  -  6,  167， 190 ； 
quarantine  system  隔 离系统  168-"71 
Marsigli,  Luigi  Fernando 路易吉 .费 尔南 
德 .马 尔西利 220-1 
marten  115 
Marvel  comics  惊 奇漫画 28 
Marxism 马克 思主义 5 
Matzouka  马袓卡 96-7,  214 
Maure  Thalassa  xii ， 另见  Black  Sea：  names 
for 

Maurocastro 奠罗卡 斯特罗 84,  111 , 
117 ,  121, 另见  Akkerman 
Medea  美狄亚 41,  53 
Media  媒体 45 

Mediterranean  Sea  地中海  xi-xii,  3,  10, 
12-15,  26,  43,  46,  66»  72  -  3,  82, 
84-5,  126,  130,  133,  140,  143,  146  - 
7,  155  -6,  168 1  174,  190,  197,  193  - 
4， 220,  232,  246, 另见  Black  Sea：  flood 
thesis 

Mee,  Laurence  米 •劳 伦斯 233 
Megara  麦加拉 31， 65， 162 
Me  gas  Komnenos  科穆宁 王朝， 参见 
Comnenus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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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hmet  II  ,  sultan 穆罕默 德二世 ，苏丹 
100-1,  104,  113,  120,  123 
Mennonites  门诺派  166， 另见  Germans 
Mesembria 墨森 布瑞亚 ，参见 Nesebur 
Mesopotamia 美索不 达米亚 28， 45 
metals  金属 26,  29,  46, 另见  gold：  iron； 
silver 

microbiology  微 生物学 219 
Middle  East  中东 211， 244 
Midhat  Pa§a  迈扎 特帕夏  196,  199,  234 
12  n 

migration  移民  xii， 241， 246， 另见 
deportations 

Miletus  and  Milesians 米利 都和米 利都人 
29,  31,  84 
millet  小米 29,  U5 
millet  system 米利 特系统 209 
Ming  dynasty  明朝 90 
Mississippi  river  密西 西比河 3 
Mithridates  VI  Eupator 米特里 达悌七 世》 
尤帕特 45  -51,  54,  95 
Mnemiopsis  leidyi  梳 状水母 232  -  3 ， 243 
Moesia 梅西亚 50 

Moldova  (  principality  ) 摩 尔多瓦 （公 国） 
111,  114,  119,  122,  132,  140,  145-6, 
172，  178,  193,  195,  205，  218； 

relations  with  Ottomans  同奥斯 曼帝国 
的关系 120-1 

Moldova  (  republic  ) 摩 尔多瓦 （共 和国） 
10,  241-2 

Mongolia  蒙古 67,  87,  90 
Mongols 蒙古人 xii， 乃， 87_93, 另见 
Tatar- Mongols 
Montaigne  蒙田 39 


Montenegro 蒙特 内格罗 
Monrteux  convention  蒙特 勒公约 216, 
229 

Morocco 摩洛哥 ！69 

Moscow  莫斯科  163,  168,  203  -4,  245 

mosquitoes  蚊子 205 

Mossynoeci 美 姆布里 阿洛司 26 

Mount  Athos 阿 索斯山 94 

Mozart 莫扎特 47 

Muhadele  215, 另见  Greek-Turkish 
population  exchange 
Mugetto  (ship) 穆 加托号 （船只 ） 85 
Munich 慕尼黑 227 

Murray,  John,  publishers  约翰 •莫 里出 
版社 200 

Muscovy  莫斯 科公国  114,  122  -  3； 
relations  with  steppe  和草原 的关系 
140 -3, 另见 Russia 也可见 俄罗斯 
Muslims  穆斯林 85,  204：  deportations 
from  Russian  empire  and  Balkans  从俄 
罗斯 帝国和 巴尔干 的驱逐 208-9 
Mustafa  Kemal 穆 斯塔法 •凯 末尔 2I3 

N 

Nagorno-Karabakh 纳戈尔 诺_卡 拉巴赫 
ix,  240-2,  246 
Nagun  纳哀  I54 

Nakhimov ,  Pavel 帕维尔 * 纳 希莫夫 
179-80 

Napoleon  拿破仑  164 
naphtha 石脑油 72 

Nassau-Siegen ， Charles  of  拿骚- 锡 裉的査 
尔斯 158-61 

“Natishas”  “娜 塔莎们 ”  2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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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  as  idea 作 为理念 的民族 3,  6, 
11-12 

natiolism  民 族主义  11-12， 190  -  2, 
207  -8,  216-19,  224,  229 
nationality,  as  political  ideology  作为 政治 
意识 形态的 民族性 178,  208 
NATO 北约 227,  229,  239,  244,  246 
natural  gas  自 然瓦斯 244 
Navrino.  battle  of  那瓦里 诺之战  194 
Near  East  近东 6， 15,  28,  35,  88,  97, 
140，  163，  170，  174，  177,  181,  195, 
200,  209,  211,  225  -6 
Negrone ,  Manuele 曼努 埃尔. 内格龙 85 
Nemanjid  dynasty  尼曼 雅王朝  119 
neoclassicism 新古 典主义 39 
Neoeuxine  lake  纽克星  13  -  15 ,  17, 另见 
Black  Sea :  flood  thesis 
Neolithic  period  新石 器时代  14 
Nesebur  奈斯比 32， 125  -  9 
Nestorians 憂斯 脱利派 89 
New  Russia  新 俄罗斯  161-8， 196,  202 
New  Testament  新约  171 
New  York  纽约 200,  246 
Nicaea,  empire  of  尼西 亚帝国 81 ， 83 ， 93 
Nicephorus 奈塞 弗勒斯 78 
Nicholas  I ， tsar  尼古拉 一 ■世 ，沙皇  178 , 
180,  221 

Nicholas  II ， tsar  尼古 拉二世 ，沙皇 208, 
236  48  n 

Nightingale ,  Florence  南丁  格尔， 佛罗伦 
萨 181 

Nikolaev  尼古 拉耶夫  156， 166， 171-2, 
196-7,  221,  228 
Nile  river  尼罗河 26， 31,  43 


Noah  诺亚 28,  74,  78 
Nobel  family 诺贝 尔家族 98 
Nogays  诺盖人  117,  120,  124,  140, 
151，  131 

nomadism  游牧 8， 27  -  8 ,  35  -6,  51  -2, 
67-70,  79  -  80,  87  -8,  90,  97,  139, 
141,  150-4,  168 
Normans 诺曼人 80 

Norsemen  北欧人 74-7,  132,  231， 另见 
Rhos 

North  Africa  北非  118 
North  Dakota 北达 科他州 12 
North  Sea  北海 231 
Novgorod 诺夫 哥罗德 82 
Novorossiia  新 俄罗斯 ，参见  New  Russia 
Noworossiisk  新罗 西斯克  1杞， 196,  204, 
211， 225,  228,  232 

O 

Ocalan ,  Abdullah 阿 卜杜拉 •奥 贾兰 241 
Ocean,  in  Greek  cosmology  古希腊 世界观 
中 的海洋 26,  41 
oceanography  海洋学 219-24 
Ochakov  奧 恰科夫  129,  146,  159  -  61, 
163,  165 

Odessa  敖德萨  143,  163  -4,  166,  171  - 
3,  175， 196  -  7， 200  -  3， 205,  211， 
225,  228,  232,  242,245  -6 
Odessa  steps 数德 萨阶梯 164 
Odessus  (Bulgaria) 奥 底苏斯 （保 加利 亚）， 
另见 Varna 

Odessus  (Ukraine) 奥 底苏斯 （乌 克兰） ，另 
见 Odessa 

Odrysians 奧德 里西亚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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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ficium  Gazariae 加兹拉 办公室 85 

oil  石油 ，参见  petroleum  industry 

Olbia  奥 尔比亚 29,  31， 43-4 

Old  Testament  旧约  171 

olives  概揽 30， 115 

Omar  (of  Tana) (塔 纳的） 奧马尔 91 

opium  鸦片  115 

Orthodoxy,  as  political  ideology  东 正教作 
为 政治意 识形态 178,  208 
Osman  奥斯曼 98-9,  113 
Osman  Pasa， admiral 海 军上将 ，奥 斯曼帕 
夏 179 

Othello 奥赛罗 xi 

Ottoman  empire :  administration  奥 斯曼帝 
国 ：行政  119  -  25,  176；  architecture 
建筑  100  ；  conquest  of  Trebizond  征服 
特 拉布宗 104;  economy 经济 114； 
historiography  历史 编纂学 99 :  navy 
海军  101， 128  -9,  161,  179,  192  -  5, 
210-11， 213;  origins  of  起源 98  - 
101  ；  plague  瘟疫  168,  170  -  2； 

railways  in  铁路  195  -  200 ;  relations 
with  Byzantine  empire 同拜占 庭 帝国的 
关系 98  -  101 ;  strategy  in  Black  Sea 
rigion 黑 海地区 的战略 111-15,  133- 
4,  139  -  40;  Tanzimat 坦吉马 特改革 
196， 208;  tax  registers  税 务记录  115  , 
另见 Tukey 

MOtroma  yoke”  “ 奥斯曼 枷锁”  99 ， 另见 
“Turkish  yoke” 

Ovid 奥维德 44,  50 
Oxford  牛津 205 

Ozal,  Turgut 厄扎尔 •图 尔古特 244 
Ozi 欧兹 ，另见 Ochakov 


P 

P.  &-O.  Company  P&-O 公司  176 
Pacific  Ocean  太平洋  1 98 
Paleologus  dynasty 帕 列洛古 斯王朝 93 
Palestine  巴 勒斯坦 45,  228 
Pallas,  Peter  Simon 彼得* 西蒙 _ 帕拉斯 
33,  153,  165,  221 
Palus  Maeotis ，参见  Sea  of  Azov 
Panticapaeum  潘 吉卡佩 29 ， 31 ,  47,  69 ， 
72 

Paphlagonia  and  Paphlagonians  帕 弗拉戈 
尼 亚和帕 弗拉戈 尼亚人 28-9,  45,  55- 
6 

Paris  巴黎  102， 148  -9,  156， 160， 164, 
173,  200,  225-6,  246 
Paris ,  treaty  of  巴 黎条约  180  _  1,  189 , 
193 

Parthia 帕提亚 &7 
Partito  Romaniae  罗 马分割 81,  83 
Pasazade,  Kemal 帕 萨扎德 •凯 末尔 112 
pastoralism  游牧主 义， 参见  nomadism 
Pausanias 保萨 尼阿斯 34 
pax  mongolica  蒙 古和平 87  -  91 
Pechenegs  佩切 涅格人 67， 74-5， 98, 
120 ；  relations  with  Byzantines  同拜占 
庭 的关系 69-70 

Pegolotti ,  Francesco 佛朗西 斯哥’ 佩戈洛 
季 90 

Pelias 珀 利阿斯 40 
Pennsylvania 宾夕法 尼亚州 198  -  9 
Pera  佩拉 84-5 
Pericles  伯 利克里 58  23  n 
periploi  指南 41  -  2 ,  60  53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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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plus  Ponti  Euxini 《黑 海导 航纪》 53, 
另见 Arrian 
Perra  佩拉 85 

Persia  and  Persians  波斯和 波斯人 8， 36, 
43,  47,  66,  74,  82,  88  -9， 120,  122, 
175  -7,  190,  196-7 
Persian  Gulf  波斯湾  118 
Peter  the  Great  彼 得大帝  140  -  1 ， 143  - 
7,  151， 158,  173,  231 
petroleum  industry  石 油工业  190， 198  - 
200 ,  231 ， 另见  pipelines 
Phanagoria 法纳 果里亚 74,  77 
Phanariot  system  法尔 纳系统  145 
Pharnaces  法 尔内斯 49  -  50 
Phasis  (city) 法西斯 （城 市） 30-2,  42 
Phasis  river  法 西斯河 ，参见  Rioni  river 
pheasants  雄 32 
philhellenism 亲希 腊主义 39 
Philip  D  腓 力二世 36 
Phoenecia  腓尼基 45 
photography  摄影术  181 
Pillars  of  Hercules 赫 拉克勒 斯之柱 26 
Pilsudski,  J6zef 约泽夫 •毕 苏斯基 2% 
pipelines  输 油管道  199， 231 ,  244 -5, 另 
见  petroleum  industry 
piracy  海盗 26-7,  43,  45,  53,  73,  114, 
125 -6,  130 

Pisa  and  Pisans 比萨和 比萨人 81-7 
Pitsunda  皮聪大 68 
Pius  E  ,  pope 庇 护二世 ，教皇 103 
plague  瘡疫 92  -  3,  168  -  72,  184  62n, 
185  64  n, 另见  Black  Death；  disease 
plankton  浮 游生物 232-3 
PLato 柏拉图 26,  ；38 


Plevna 普列文 195 

Pliny  the  Elder  老 普林尼 27 ， 31 ,  33 ， 38 
Ploiesti 普洛 耶什蒂 l98-9 
Plutarch 普 鲁塔克 38 
podesta 热那 亚总督 84-5 
Poland  and  Poles  波兰和 波兰人 9,  82, 
112-15,  120,  122-3， 140， 142-3, 
151， 165  -6,  217,  226；  king  of  国王 
148 ,  另  见  Polish-Lithuanian 
Corurnon  wealth 
polis  城邦 30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波兰- 
拉脱维 亚联邦 124, 另见 Poland  and 
Poles 

Pollux 波 勒克斯 27 
Pompey  庞培 45  -  50 
Pont-Euxin 本都- 攸克星 139, 另见 Black 
Sea：  names  for 

Pontic  Alps  本都阿 尔卑斯  17,  29,  30,  95 
Pontic  Greeks 本都 希腊人 24*7 ， 另见 
Grefek-Turkish  population  exchange； 
Greeks  (ancient)  ；  Greeks  ( modern) 
Pontos  Axeinos 黑 暗之海 （希 腊语） XU 
12, 另见  Black  Sea：  names  for 
Pontos  Axenos  12 ， 参见  Black  Sea：  names 
for 

Pontos  xi， 参见  Black  Sea :  names  for 
Pontus :  as  name  for  sea 本都 ：作为 海的名 
字  xi，45  -  9,  52,  56,  95,  219 另见 
Black  Sea：  names  for：  as  region 
Pontus  Eujrinus  xi ,  157, 参见  Black  Sea： 
names  for 

pork  bristles  猪禁毛  155 
Porphyrius  (whale) 玻菲 鲁乌斯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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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  (wine) 港口 （葡 萄酒 ） 177 
Portugal  葡萄牙  128 
postcommunism 后共 产主义 6 
posting  委派  165， 184  47  n 
Potemkin  (ship) 波将金 （船只 ） 210 
Potemkin， Grigorii 格里高 利 • 波将金 
146,  148,  154,  158-60 
Poti  波季  197,  199,  228 
poverty  贫穷  192 

The  Practice  o f  Commerce 《商 业的 实践》 
90 

Preslav 普雷 斯拉夫 78 
Prester  John 约翰 •普 雷斯特 75 ， 103 
Priche 佩里切 85 
Procopius  普 罗柯比 65， 69 
Promethean  movement 普 罗米修 斯运动 
224-7,  229， 

Prom 長 tbie 普罗 米 修斯， 也可见 PrometheMi 
movement 

Prometheus 普罗 米修斯 26 
Propontis  see  Sea  of  Marmara  普罗 庞提斯 
见马尔 马拉海 

Prut,  Peace  of  the  普鲁 特和平  I45 
Prut  river  普 鲁特河  113,  161 
Ptolemy 托勒密 Si 
pygmies  侏儒 27 

Q 

qazaq 自由人 130 

Qing  dynasty  清朝  I53 

quarantine  see  plague  隔离可 见痕疫 

R 

race,  as  idea 种族作 为观念 


Racine  拉辛 47 
Ragusa 拉古萨 126 

railways  铁路  165,  177， 190， 195  -200, 
204-7 

Raphael 拉斐尔 39 

Record  of  Travels 《旅行 记》， 参见 
Seyahatname 

Red  Sea  红海 43,  118,  194 
refugees  难民 206  -16,  225,  229,  241， 另 
见  deportations 

region,  as  idea 地区作 为观念 3， 7-8 
religious  conversion  宗 教阪依 98-9, 
114-15,  164 

Renaissance  文 艺复兴 38 
“Republic  of  the  Pontus”  “本都 共和国  ”  213 
Resulzade， Mehmet  Fmin  穆 罕默德 •艾 
敏* 雷苏 尔扎德 226 
Rex  Seytharum 斯 基泰人 的统治 36 
Rhaeti 雷蒂人 57 
Rhodes 罗得岛 32 

Rhos  罗斯人 （Rhos)  70,  72， 131， 217  - 
18;  relations  with  Byzantines  同 拜占庭 
的关系 75 -7, 另见  Norsemen ；  Russia 
Rhosia 罗斯人 ，参见 Rhos 
Rhosoi 罗斯人 ，参 觅 Rhos 
rice  稻米  115 

Richelieu， Armand,  due  de  阿尔芒 ，黎塞 
留公爵  163-4,  184  62  n,  196 
Rioni  rivet  里 奥招河  16， 17， 26， 28， 29 
Rize  里泽 209 

Rockefeller ,  John  D, 约翰 •  D  •洛 克菲勒 
198 

Romaioi  希腊人 65， 214, 另见  Byzantine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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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ia  and  the  Romanians  罗马 尼亚和 
罗马 尼亚人 5,  7,  10,  16,  32,  35,  51, 
91,  120,  169,  190,  295,  198,  205  -6, 
208  -  9 ,  216  -  17,  223  -  5 ， 227,  229, 
244 ， 246  ；  as  term  for  Byzantine  empire 
作力 对拜占 庭帝国 的指称 66,  98 
Romanov ,  Michael 迈克尔 11 罗 曼诺夫 
144 

Romanus 罗 慕卢斯 69 
Rome  and  Romans 罗马和 罗马人 8， 33, 
40， 45  -  57， 102  -  3,  122；  frontier 
policy 边 境政策 46;  navy 海军 4分， 
128 

Roosevelt,  Franklin 富 兰克林 * 罗斯福 
229 

Rostov 罗 斯托夫 1%  -  7 
RostovvzeH ， Mikhail 米 海尔. 罗 斯托夫 
采夫 33 

Rothschild  family 罗 斯柴尔 德家族 198 
Rum,  as  identity 作 为认同 的罗姆 6S, 
190,  214 

Rumelia 鲁 米利亚 132 
Rus(  see  Rhos 鲁斯 见罗斯 
Russia  and  Russians 俄罗 斯和俄 罗斯人 
7,  9,  16,  33,  36,  82,  112  -  13,  120, 
134 ，  140 ,  212,  239,  244 ，  246； 

adoption  of  Christianity  接受 基督教 
77;  civil  war  内战 212-13， 225  ；  post- 
Soviet  navy 战后苏 联海军 11， 240 ; 
rise  of  其崛起 77 ， 另见  Muscovy  ； 
Rhos；  Russian  empire 
Russian  empire  俄罗 斯帝国  10， 192  -  3; 
1905  revolution  1905 年革命  12; 
Admiralty  海军部  154,  156  -7,  166, 


221  i  and  imperial  identity  帝 国认同 9; 
and  plague  盧疫  168 ,  170  -  2; 

colonization  殖民  142， 151  -  2,  166, 
207；  navy  海军  143  -  7,  158,  161， 
192-5， 210-11， 222;  railways  in  铁 
路  l95-200;  serfdom  农奴制 20S， 另 
见  Russia  and  Russians 
Russian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俄罗 
斯 蒸汽航 行公司 197 

Russo-Turkish  wars  俄国- 土耳 其战争 
141， 146,  156,  158,  161  -2,  168,  189, 
194-5,  199,  209 
rye 黑麦 198 

S 

sailing  routes  航线  165 
sailing  times 航行 所需要 的时间 168 : 
across  sea  越 过大海  16;  Azov  to 
Rhodes  亚速 到罗德  32； 
Constantinople  to  Trebizond  君士坦 丁 
堡到特 拉布宗 84 

St.  Peterburg  圣 彼得堡  145,  147  -  9, 
160,  163,  173,  200,  204 
Saka  萨卡 36, 另见  Scythia  and  Scythians 
Salonika 萨 洛尼卡 115 
salt  盐 32， 66， 165 
Samothrace 萨莫 色雷斯 I3 
Samsun  萨姆松 209,  214-15 
San  Stefano ， treaty  of 圣 斯特法 诺条约 
195 

sancaks  1 13 
Sanigae 萨 尼盖人 54 
Sanni  54 

Sardinia  撒丁岛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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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matia  and  Sarmatians 萨 马提亚 和萨马 
提亚人 46,  57,  67,  68,  73,  76 
Sarmatian  Sea 萨马 提亚海 xi, 另见 Black 
Sea :  names  for 

Sarmizegethusa 萨 尔米泽 杰图萨 51 
Sarp 萨普 ，参见 Apsarus 
Sartak  Khan 撒里 台可汗 89 
Sarych  (cape) 萨利赫 （海角 ） l6 
Sason  萨松 209 
Scarlatti 斯 卡拉蒂 47 
Schliemann ,  Heinrich 海因 里希* 施里曼 
223 

“The  School  of  Athens" 《雅典 学院》 39 
Schwarzenegger ,  Arnold  阿诺. 施 瓦辛格 
28 

Scythia  and  Scythians 斯基 泰和斯 基泰人 
27-8,  34-7,  45  -7,  49,  51,  68,  73, 
76,  150,  153,  191， 157 
Scythian  Sea  斯 基泰海  xi， 另见  Black 
Sea：  names  for 

Sea  of  Azov  亚速海  16,  29,  31， 33,  47, 
75,  82,  84  -5,  144  -  5， 147， 165,  184 
48  n,  198,  222 

Sea  of  the  Bulgars 保 加尔海 xi ， 另见 
Black  Sea：  names  for 

Sea  of  Constantinople  君士  坦丁海  xi ， 另 
见  Black  Sea：  names  for 
Sea  of  the  Georgians 格鲁 吉亚海 xi, 另见 
Black  Sea：  names  for 

Sea  of  the  Khazars 哈 扎尔海 xi ， 另见 
Black  Sea：  names  for 

Sea  of  Marmara  马尔 马拉海  16 ， 33  ,  37 , 
81,  100 

Sea  of  the  Rhos  罗斯海  xi ， 另见  Black 


Sea：  names  for 

Sea  of  the  Romans  罗马海  xi , 另见  Black 
Sea：  names  for 

Sea  of  Trabzon 特拉布 宗之海 xi, 另见 
Black  Sea：  names  for 
sea-fire  海上火 71-3,  198 
seaworms  海虫  165,  183 ,  46  n 
Second  World  War 第 二次世 界大战 5, 
192,  215,  227,  229,  331  -2 
Segur ,  Louis-Philippe,  comte  de  路易斯 • 
菲利普 •塞居 尔男爵 147-50,  154 
Seimandy， House  of  希曼 迪公司  155 
Seleucus  and  Seleucid  empire  塞硫 古及塞 
硫 古帝国 46 

Selim  m  ,  sultan 塞利 姆三世 ，苏丹 123 
Selimiye  Camii 塞 利米耶 清真寺 100 
Seljuks  of  Rum 罗姆塞 尔柱人 79  -  80, 
89,  99-100 

Serapis  (ship) 塞拉 皮斯号  160 
Serbia  and  Serbs 塞尔 维亚和 塞族人 78， 
91， 99,  119,  190,  193-5,  207,  209 
Sevastopol  塞瓦斯 托波尔 31， 143  ,  158 , 
160,  163  -5,  173,  179-80,  189,  211， 
221， 228,  240 

Sevastopol! s 塞 瓦斯托 波利斯 84 
Seven  Sages  七贤 38 
Severin ,  Tim 提姆 * 塞维林 41 
Seville 塞 维利亚 86 
Sevres ,  treaty  of  赛弗 尔条约 213 
Seyahatname 《旅 行记》 114, 另见 Evliya 
Qelebi 

Seydahmet ,  Cafer 卡夫尔 •赛义 达默特 226 

Shakespeare  莎 士比亚  xi 

shavi  zghva 黑海 （格鲁 吉亚语 ） xii,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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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  Sea：  names  for 
sheep  绵羊  115 
sherry 雪利酒 177 
shipbuilding  造船 30， 172 
ship  船只  125  -  9;  armored  装甲  190, 
193  ；  canoes  独木舟  27 ， 30 ;  in 
Byzantine  period  拜占 庭时期 72 ;  in 
Greek  and  Roman  periods  希腊 和罗马 
时期 28-9,  71-2；  sailing  风帆  157- 
8,  180-1;  steam  蒸汽  181,  190 , 
192,  194,  197,  200,  205,  207,  217 
shipwrecks  海难  18  -  19 
shipyards  造船厂 ，参见  shipbuilding 
Siberia  西 伯利亚 9， 124,  198；  khanate 
汗国 142 
Sicily 西西里 92 

Sidorov,  Vasilii  瓦西里 •西 多夫 203 
Sigurdsson,  Harald 哈拉尔 • 西格 尔德松 
76 

silk  丝绸 82,  115,  177 

silver  银 43 ， 50 

Simeon,  tsar 沙皇 斯摩恩 78 

Simferopol  辛菲 罗波尔  162,  173， 246 

Sinan  希南  100 

Sinop  锡诺普  115， 123,  126， 129  -  30, 
162,  165,  173,  190,  208,  214,  222, 另 
见  Sinope 

Sinop ,  battle  of  锡诺 普之战  161， 179 , 
181， 190,  192,  194 

Sinope  锡诺佩  18,  29,  30,  31,  33,  42,  45, 
B7 ,  49 ,  84 ,  88 ,  95  ,  104 ， 另兕  Sinop 
Skene,  James  Henry  詹姆士  _  亨利  _  司基 
恩 172 

skins  皮肤  115 


Skunkha 斯昆卡 36 

slave  trade  奴 隶贸易 73,  76， 116  -  19, 
122,  135  16  n,  142 
Slavs 斯 拉夫人 69,  75  -7 
Smal-Stocky ,  Roman 罗曼 • 斯莫尔 -斯托 
克 227 

Smyrna  士麦那 2 1 3 
Socrates 苏 格拉底 29 
Soldaia 索 耳得亚 84,  88 
Solon  梭伦 38 

Solov’ev,  N.  S.  N.S. 索洛 维约夫 217 
Soumela  苏梅拉 96,  106  51  n 
South  Ossetia  南 奥赛梯 241  -2 
South  Pacific  南 太平洋 4 
South  Tyrol  南 蒂罗尔 229 
Soviet  Union  苏联 5， 12， 216,  224  -  7, 
231， 239  ；  navy  海军 228 
Sozopol 索 佐波尔 ，参见 Apollonia 
Spain  西班牙 48,  57,  128 
Sparta 斯巴达 32 

Spencer ,  Edmund  埃德蒙  *  斯宾塞  1*70-1 
spice  trade  香 料贸易  115 
sprat 小緋鱼 18 
Stalin  斯大林 227,  229,  231 
Stalingrad 斯大 林格勒 228 
Standard  Oil  Company  标准石 油公司  I98 
states：  as  idea 作 为理念 的国家 6， 190； 
unrecognized  尚未 被承认 241-2; 
weakness  of  其弱点 24>0  -  1 
steamships  蒸汽船 ，参见  ships:  steam 
steel  钢铁  198 

$tefan  the  Great  (of  Moldova) 斯特 芬大帝 
(摩 尔多瓦 ） 121 

steppe :  and  rise  of  Russia  草原： 俄 罗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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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  140-3;  in  Byzantine  period  在拜 
占 庭时期 67  -  70  ；  settlement  on 定居 
124， 另见  Black  Sea：  geography  and 
ecology 

§tirbei ,  Barbu  ( of  Wallachia) 巴布 •什蒂 
尔贝伊 （瓦 拉齐亚 ） 172 
Stoicism 斯多 葛主义 52 
Strabo 斯 特拉波  13,  25,  27,  30,  33,  38, 
41 

Straits  海峡  133,  141,  147， 161， 173, 
178,  180  -  1,  190,  213,  240, 另见 
Bosphorus  ；  Dardanelles 
Straits  Convention  海 峡公约  178 
Struma  ( ship) 斯特 鲁玛号 229 
Sudak  see  Soldaia 

Suez  canal  苏伊 士运河  177,  190,  197 
sugar  糖  177 

“suitcase  trade”  “公文 包贸易 ”  245 
Sukhumi  苏呼米  11,  31， 84 
Suleyman ,  emir 埃米尔 苏莱曼 97 
Sumer 苏美尔 15 

surgun  驱 逐整村 2O7 ， 另见  deportations 
Surmene 叙 尔梅内 ，参见 Hyssus 
Suvorov,  Alexander 亚 历山大 •苏沃 洛夫 
159 

Sweden  瑞典  143 ,  145,  220 
Syria 叙利亚 45 

T 

Tabriz  大 不里士  82,  88,  96,  175,  209, 
另见  Trabzon- Tabfiz  route 
Tafur,  Pero 佩罗 •塔 富尔 86 ， 97,  116 
Taganrog  塔 甘罗格  146 ,  165,  184  48n 
Taman  peninsula  塔 曼半岛 72 


Tamar  (of  Geougia) 帖木儿 94 
Tamerlane  塔纳 90,  100 
Tana  84， 88， 90-1;  Ottoman  conquest 
奥斯 曼帝国 的征服 111 ;  siege  by 
Tatars 被軸粗 人围攻 92  -  3, 另见 
Tanais  (city) 

Tanais  (city) 塔奈斯 （城市 ） 54,  84, 另见 
Tana 

Tanais  river  塔 奈斯河 ，参见  Don  river 
Tanzimat  坦吉 马特， 参见 Ottoman 
empire：  Tanzimat 
Tartary  塔塔尔  139 

Tatar-Mongols  鞑靼 -蒙古 74,  87  -  95, 
98,  119,  124,  141,  143,  150 
Tatars  鞍鞋 ，参见  Crimean  Tatars;  Tatar- 
Mongols；  Volga  Tatars 
Tauri  金牛座 26,  27 
Taurus  mountains  陶鲁 斯山脉  I7 
Tavrida 塔 夫里达 ，参见 Crimea 
Tbilisi 梯 弗里斯 2朽 
tea  茶叶  155,  177 
Tehran 德黑兰 176 
Tel  Aviv 特 拉维夫 246 
telegraph  电报  I73 
Tennyson  丁尼生  181 
Terme  fiverr  德达河 ，参见  Thermodon 
rive 

territorial  waters  领海 216 
thalassion  pyr  海上火 ，参见  sea-fire 
Theodora  提 奥多拉 74,  77 
Theodore 提奧 多雷 85 
Throdosia  提奥 多西亚 31， 54,  84  -  5, 另 
见  Caffa ;  Feodosiia 
Thermodon  river  成耳 莫冬河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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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saloniki 帖撒 罗尼卡 246 
Thrace  and  Thracians 色雷 斯和色 雷斯人 
27-9,  32,  42  -3,  46,  50， 100,  191, 
207,  216-  17 

Thracian  horseman  色雷 斯骑手 34 
Thucydides 修 昔底德 43 
Tiber  fiver  台伯河 66 
Tiflis  梯 弗里斯 （tiflis)  175， 177， 197, 
201, 另见  Tbilisi 
Tigranes  提格兰 48  -  9 
Tigris  river 底格 里斯河 30 
Titanic 泰 坦尼克 I8 
tobacco 烟草  177 
Tolstoy,  Leo 利奥 •托 尔斯泰 180 
Tomis  托米斯  32， 44， 199， 另见 
Constanta  ；  Kostence 
Toulon  土伦  154 

tourism  旅游业 ，参见  travel  and  tourism 
Toutkoi, 参见  Khazars 
Tournefort,  Joseph  Pitton  de  约瑟夫 •皮 
顿 •德 *托 尼福特 14 

Toynbee ,  Arnold  阿诺德  _  汤因比 ， 
246 

Trabzon  特 拉布宗  xii， 115， ,  123， 
126-7,  162,  165,  172  -7,  190,  197, 
205,  208-9,  2U,  224-15,  222,  246, 
另见  Trapezus；  Trebizond 
Trabzon-Tabriz  route 特拉布 宗-大 不里士 
贸 易路线 175-7,  190 
trade  贸易 ，见  commerce 
trains  火车 ，见  railways 
Trajan  图拉真 50  -2,  57,  67,  71,  217 
Trajan's  Column  图拉真 记功柱 51,  71 
Transcaucasian  railway  外高加 索铁路 


199,  205,  212,  245 

Transnistria 特 朗斯尼 斯蒂尔 228， 241  - 
2,  246 

Transylvania  特兰面 瓦尼亚 50， 132,  224 
Trapezus  特拉 佩苏斯 25， 30， 33,  47， 
55， 57， 68  -  9， 71， 81， 86, 另见 
Trabzon；  Trebizond 

travel  and  tourism  旅游同 旅游业  181， 
200  —  4,  233,  243,  246 
Travels  of  Anacharsis  the  Younger  in 
Greece 《小 阿卡 纳西斯 希腊旅 行记》 
39- 40, 另见  Barth6lemy ,  Jean-Jacques 
Trebi^ond  特 拉比宗 80  -2,  84,  86,  88, 
93 ,  102;  description  during  Conmeni 
period 科穆 宁时代 的描述 95  -  6; 
empire  of  帝国 93  -  8,  101  -  4； 
Ottoman  conquest  奥斯 曼征服  104*， 
111 , 另见  Trabzon;  Trapezus 
Trieste 的里 雅斯特 197 
triremes 三 层桨船 71-2 
Trojan  war 特洛 伊战争 27 
Troy  特洛伊  19,  225 
tsar  (word) 沙皇 （词 ） 124 
Tuna  province  吐纳省  196， 205 
tunny 金枪鱼 33 

“Turchia”  “特 齐亚”  98, 另见 Ottoman 
empire :  Turkey  and  Turks 
Turkestan 突 厥斯坦 227 
Turkey  and  Turks  土耳 其和土 耳其人 5, 
7,  U， 47  -  8,  53,  65,  91,  97,  126, 
159,  190,  20S， 212,  214,  216,  224-9, 
241 ， 244  -  5 ， 另见 Ottoman  empire 
"Turkish  lake"  “土耳 其湖”  Ul,  125,  132 
"Turkish  yoke"  “ 土耳其 枷锁”  13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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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komans  土 库曼人  xiii， 11， 79-81， 
86,  97  -9,  102-5 

Turner， Frederick  Jackson  弗列 德里克  * 
杰克逊 •特纳 9 
Turnovo 特 尔诺沃 78 
Twain,  Mark  马克 .吐温 3， 189,  202 
typhus  伤寒  180 

U 

Ubashi  Khan  渥 巴锡汗  152-3 
Ugserefeii  Cami 三 层楼座 清真寺 100 
Ukraine  and  Ukrainians 乌 克兰和 乌克兰 
人 7,  10,  11， 16,  31， 36,  48,  84,  91， 
142-3,  166,  195,  212,  216,  225  -  7, 
231,  239,  246；  navy  海军  240； 
Russian  annexation  of  被俄 国呑并  151 
United  Kingdom  联 合王国 ，参见  Britain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241 ， 243 
United  States  合众国 4»  227  ；  and  American 
identity 美 国认同 9 ;  Congress 国会 
212；  navy  海军  158,  229 
Ural  mountains 乌拉 尔山脉 7 

V 

Varangians 瓦 兰吉人 76, 另见 Rhos 
Varna  瓦尔纳 27,  32,  173,  199,  205  -6, 
208,  232,  246 
Vassili 瓦西里 85 
Venali 瓦那里 85 

Venice  and  Venetians 威尼 斯和威 尼斯人 
8,  10，  66，  80  -  7，  91，  98，  102-3, 
114,  126,  28,  168,  173 
Versailles  凡尔赛 225 
Vesano,  Guglielmo 古 列尔莫 •维 萨诺 85 


Vienna  维也纳  190,  197 
Vikings  维京 人 ，参见  Norsemen 
Vilayet  参见  Tuna  province 
Virgil 维吉尔 32 

(ship) 维 克星号 （船只 ） I77 
Vlachs 瓦尔克 217 

Vlad  (of  Wallachia) 瓦拉德 （瓦拉 齐亚） 
121 

Vladimir  (of  Kiev) 弗拉 德米尔 （基 辅） 
77,  164 

Vladimir  ( ship) 弗拉德 米尔号 （船 只） 
158 

Voinovich 弗因 诺维奇 1S8 
Volga-Don  canal 伏尔 加-顿 河运河 145 , 
182  8  n,  190,  231 

Volga  Germans 伏尔加 德国人 229, 另觅 
deportations 

Volga  river  伏 尔加河 68， 74  -  8  ,  82 ,  84 , 
89,  124,  142,  145,  151， 153,  218 
Volga  Tatars 伏尔加 驗粗人 226 
Voronezh  沃 罗涅什  144-5 
Vorontsov,  Mikhail 米海尔 • 沃 洛佐夫 
164,  196,  202 

W 

Wallachia  瓦 拉齐亚  119,  122,  132,  140, 
145  -6,  172,  178,  193,  195,  205,  218； 
relations  with  Ottomans  同奥斯 曼帝国 
的关系 120-1 

war  correspondents  战 地记者  1 8 1 
Warsaw  华沙 200 
Washburn,  Stanley  斯坦利 •沃 什本 
Washington,  George  乔治， 华盛顿  I47 
Wax  蜡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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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estern  Question  in  Greece  and 
Turkey 《希 腊与 土耳其 的西方 问题》 
246, 另见  Toynbee,  Arnold 
Wheat  小麦 29， 32， 115， 155， 205；  in 
Russia  俄 罗斯的  167,  190,  197  -8 
White  Russians  白俄 225 
White  Sea  白海  143 
Whiting 石首鱼 

“wild  field”  “ 荒原”  140, 另见  steppe 
Wilde,  Oscar 奥斯卡 •王 尔德 38 
William  of  Rubruck 卢 布鲁克 的威廉 88 
Wine 葡萄酒 37,  91 
Wizard  of  Oz 奥兹 的巫师 56 
Wool 羊毛 43 

X 

Xenophon  色诺芬 23  ,  25 ， 27 ， 32 


Y 

Yalta  雅尔塔 202-3;  conference  会议 229 
Yasun  ( cape) 亚孙 （海角 〉 42 
Yenikale 耶 尼嗜乐 147 
Yegiiirmak  river 耶希勒 马克河 17 
Yorkshire  约克郡  160 
Yugoslavia  南 斯拉夫 5， 11 

Z 

Zalmoxis 札尔莫 克西斯 50 
Zaporozhian  Cossacks 扎波 罗热哥 萨克， 
参见  Cossacks 
Zeus  宙斯 31 ， 41 

Zhordania,  Noe 诺伊 .佐 达尼亚 226 
Zigana  pass  泽加 纳关口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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